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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性 世界 / 
内 容 提 要 


1994 年 诺 贝 尔 文学 奖 效 得 者 大 江 健 二 即 , ER 
> .脚踏实地 地 开展 性 这 块 蕉 地 ,并 取得 举 捧 吴 目的 成 
本 书 收录 大 江 健 各 个 时 期 的 代表 性 作品 十 余 笨 ， 
《生活 下 降 削 《十 七 多;《 人 的 性 世界 /等 合龙 为 出 
ft SR CEERI, on (ARS 
动 不 安 的 直接 原因 , 筱 评论 家 认为 是 大 江 健 达 到 艺术 
高 峰 的 优秀 之 作 。 
大 江 健 认为 ;性 ,永远 是 人 的 原动力 …… 


A RITE EF 


大 江 健 三 三 即 文 学 的 独特 魅力 
( CFF ) 


OT Ba 


大 江 健 三 郎 获得 1994 年 度 诺 贝 尔 文学 奖 ， 引 起 国人 的 极 大 
关注 。 大 江 身 露头 角 之 初 ， 就 已 博得 日 本 文坛 的 高 度 评价 。 川 端 
康成 最 早 肯 定 “ 大 江 是 具有 异常 才能 的 作家 。” 三 岛 由 纪 夫 说 ， 
“大 江 文 学 技巧 的 圆 熟 ， 达 到 了 和 白 辟 无瑕 ， 塔 称 为 日 本 最 具有 代 
表 性 的 作家 之 一 .” 江 芯 淳 评论 道 , “ 除 大 江 之 外 ， 其 他 作家 是 写 
不 出 这 样 充 满 鲜 活 的 芳香 的 文体 来 的 ”松原 新 一 等 人 合 著 的 
( 战 后 日 本 文学 史 . 年 表 》 用 肯定 的 文字 将 大 江 健 三 郎 定位 在 “新 
时 代 文 学 的 旗手 ”上 。 也 就 是 说 ， 大 江 早 已 成 为 日 本 战 后 文学 的 
重要 人 物 之 一 ， 广 为 人 们 所 瞩目 。 

大 江 健 三 郎 是 接受 萨 特 和 加 缪 的 存在 主义 的 影响 ， 于 50 年 
代 走 上 日 本 战 后 文坛 的 。50 年 代 以 后 ， 随 着 战 后 的 时 代 的 终结 ， 
日 本 社会 开始 摆脱 战 后 的 混乱 、 贫 困 和 战争 的 阴影 ， 但 又 面临 新 
的 矛盾 和 危机 。 日 本 存在 主义 从 探讨 战争 和 战 后 人 的 基本 存在 的 
关系 ， 转 而 关注 整个 资本 主义 社会 的 状况 和 人 的 存在 的 不 合理 现 
象 。 大 江 的 存在 主义 摆脱 了 战 后 存在 主义 的 基本 倾向 ， 在 文学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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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的 观念 上 和 形式 上 都 发 生 了 相应 的 变化 ， 转 向 关心 资本 主义 社 
会 的 危机 ， 以 及 新 时 代 核 武 占 对 人 类 的 威慑 等 新 间 题 。 因 而 时 代 
危机 的 意识 成 为 大 江 的 存在 主义 文学 的 主 调 , 

大 证 接受 苹 特 存在 主义 的 影响 ， 主 要 表现 在 三 个 方面 :一 是 
AAS ETERS BOW; 二 是 发 挥 文 学 想象 力 的 表现 ; 三 是 追求 
“介入 文学 "”。 这 三 方面 表现 在 创作 上 ， 是 从 心理 、 生 理 和 社会 三 
个 方面 捕 提 人 的 存在 意义 和 价值 。 具 体 通 过 个 人 体验 的 现代 人 面 
临 的 核 危 机 、 残 疾 危 机 和 性 危机 来 寻找 现代 社会 的 定 势 ， 从 而 形 
成 大 江 式 的 存在 主义 文学 。 也 就 是 说 ， 大 江 将 存在 主义 日 本 化 。 

大 江 创 作 的 一 芙 主题 是 描写 人 在 闭塞 的 现实 社会 中 寻找 失落 
的 自我 的 状态 ， 以 及 人 在 被 闭锁 的 “墙壁 ”里 求生 存 的 状态 。 我 
们 该 过 大 江 的 《死者 的 奢华 }》、《 他 人 的 足 》、《〈《 人 羊 》， 帮 至 后 来 
的 《感化 院 的 少年 》 等 ， 就 可 以 感受 到 他 的 小 说 的 特质 ， 是 在 文 
学 上 凸现 生存 的 危机 意识 。 作 家 在 这 方面 的 感觉 是 敏锐 和 的， 但 他 
所 探索 的 ， 不 是 人 的 消极 的 、 否 定 的 一 面 ， 而 是 人 在 现代 闭塞 状 
念 下 求生 存 的 积极 的 、 肯 定 的 一 面 。 应 该 说 ， 大 江 对 萨 特 存在 主 
义 的 吸收 和 对 战 后 时 期 日 本 存在 主义 文学 的 传承 ， 首 先 表现 他 对 
社会 的 参 子 意识 是 非常 强烈 的 。 其 次 积极 把 握 日 本 史 转 型 期 的 重 
大 事件 加 以 文学 化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大 江 非 常 重视 作家 的 历史 使 
命 和 社会 责任 ， 并 且 把 它们 视 为 作家 自我 实现 的 一 种 方式 ， 也 是 
作家 主体 性 实现 的 一 种 方式 。 

缘 此 ， 他 的 作品 常常 带 上 浓重 的 政治 影子 ， 也 就 是 对 各 种 政 
治 事件 和 社会 问题 通过 文学 来 发 表 自己 的 见解 ， 比 如 将 批判 天 皇 
制 、 反 核武 器 具体 到 反对 日 美 安全 条 约 等 政治 命题 形象 化 。 尽 管 
如 此 ， 他 又 不 是 图 解 式 地 直接 表现 政治 的 实 相 ， 更 不 是 将 文学 简 
单 化 为 政治 的 载体 ， 而 是 与 作为 人 的 生存 的 基本 条 件 联系 在 一 
起 ， 并 通过 想象 力 而 加 以 发 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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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百年 前 在 山谷 的 农民 暴动 ， 组 织 一 支 足 球 队 鼓动 “现代 的 暴 
动 "， 或 者 纠 想 着 地 面 上 发 生 核 爆炸 、 地 壳 大 变动 、 大 潜水 清 来 
等 等 。 从 表层 来 看 ， 似 乎 是 作家 面 对 政 治 危 机 、 核 危机 、 了 破灭 与 
死 ， 隐 入 退 求 个 人 内 心 的 不 安 和 虚无 中 ， 但 从 深层 来 看 ， 却 售 有 有 
更 为 积极 的 内 容 ， 它 不 仅 展 现 了 一 个 异化 、 扭 曲 和 丑恶 的 世相 ， 
而 且 表 现 了 在 政治 重 压 、 核 威胁 下 ， 人 存在 的 孤独 ， 以 及 人 与 
人 、 人 与 社会 、 人 与 目 然 既 相 互联 系 又 相互 芍 远 的 关系 ， 并 深入 
探索 今日 人 如 何 拓展 自己 的 生存 空间 。 
为 此 作家 超越 了 单一 的 意识 ， 建 构 了 自己 独特 的 观照 世界 的 
上 腿 ， 强 调 了 作家 意识 与 “ 眼 ”的 密切 联系 ， 以 及 “上 根 ” 和 观照 
的 必要 联系 。 他 把 设 定 视点 和 导入 “ 眼 ” 作 为 创作 小 说 的 秘密 ， 
并 且 解 释 说 : 
RPM. RAP RAHN eRe. BE 
寺 入 被 选中 的 “ 眼 ”"， 最 浅显 地 给 作家 提供 一 个 为 了 创 
造 超越 于 自己 世界 的 线索 。 我 正 是 以 这 种 思考 方式 来 作 
为 自己 的 小 说 观 的 最 根本 的 核心 ,9 


继 《〈 洪 水 涌 上 我 灵魂 》 之 后 ， 大 江 自 认为 最 得 意 、 最 令 他 怀 
念 的 长 篇 巨 作 《摆脱 危机 者 的 调查 书 》、《〈 同 时 代 的 游戏 》 的 出 
现 ， 最 充分 地 体现 了 作家 上 述 小 说 的 最 根本 的 核心 。 作 家 设 定 的 
视点 是 非常 独特 的 ， 一 个 是 从 字 宙 派 遗 了 “二 人 帮 ” 来 地 球 摆脱 
“地 球 危 机 ”; 一 个 是 从 “村 庄 = 国家 = 小 字 宙 的 历史 ”， 创 造 了 
无 限 大 的 宇宙 空间 ， 让 巨人 创造 者 和 破坏 者 在 这 宇宙 空间 展开 格 
斗 。 实 际 上 ， 作 家 是 通过 这 一 视点 而 导入 自己 独特 的 “ 眼 ”"， 以 


DD 摘自 《语言 与 文体 ， 眼 与 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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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于 自己 设 定 的 虚幻 世界 ， 来 完成 一 个 新 的 真实 的 观照 世界 ， 
这 两 者 的 联接 点 就 是 想象 力 。 于 是 作家 插 上 了 想象 力 的 翅膀 ， 邀 
游 于 现实 的 世界 。 这 样 作家 意识 ， 也 可 以 说 作家 的 目的 意识 ， 就 
自然 地 流 贯 于 小 说 的 世界 和 人 的 实 存 的 世界 这 两 个 内 与 外 、 表 和 与 
里 的 世界 。 

日 本 文学 评论 家 武 满 彻 写 遭 “我 们 (人 类 ) 处 在 迷失 现代 
文明 的 总 体 性 的 状态 。 信 息 的 泛滥 把 人 驱赶 到 一 条 狭 罕 的 死 胡 
辣 ， 但 那 是 人 自己 招来 的 ， 这 种 前 景 被 闭锁 在 黑 路 中 。 大 江 便 二 
好 的 新 作 《 间 时 代 游 戏 》 是 继 《摆脱 危机 者 的 调查 书 》 之 后 又 一 
部 强烈 希 求 恢 复 总 体 性 的 书 。 而 且 与 前 作 比 较 ， 在 这 里 构筑 的 言 
墙 空间 更 多 样 性 地 具有 作为 时 代 战 略 的 确实 的 具体 性 。 读 者 在 这 
一 语言 的 迷宫 里 不 仅 不 会 迷失 自己 ， 而 且 可 以 感觉 和 体味 到 超越 
于 它 和 总 体 性 的 一 致 。 于 是 在 无 限 大 空间 充满 谐 恋 和 了 暗喻， 明显 
地 划 出 了 时 代 的 黑暗 和 轮廓 。"9 

可 以 说 ， 大 江 文学 虽然 受 存 在 主义 的 影响 ， 但 它 吸收 存在 主 
义 的 文学 技巧 多 于 文学 理念 ， 而 吸收 文学 理念 也 是 按照 自己 的 思 
考 方 式 来 取舍 与 扬弃 而 加 以 日 本 化 的 。 他 的 上 述 由 “了 眼 ” 与 观照 
统一 构成 的 文学 观 ， 以 及 具 现 在 上 述 两 部 长 篇 小 说 的 创作 技巧 ， 
形成 了 大 江 的 存在 主义 文学 日 本 化 的 特征 之 一 。 

吸收 西方 存在 主义 的 想象 力 的 表现 ， 以 及 传承 日 本 式 的 想象 
力 和 传统 的 象征 性 表现 ， 并 使 两 者 达到 完美 的 统一 ， 是 大 江 的 存 
在 主义 文学 日 本 化 的 另 一 个 特征 ， 他 发 挥 想象 力作 用 的 时 候 ， 总 
是 把 想象 力 与 记忆 联系 在 一 起 ， 想 象 未 来 ， 回 忆 过 去 。 他 认为 
思考 过 去 和 未 来 ， 保 持 冯 体 的 记忆 和 想象 力 是 切实 必要 的 。 为 
了 获得 这 种 记忆 和 想象 力 ， 必 须 抑 制 所 有 面 的 一 方 的 力量 。 必 须 


D 摘 日 《同时 代 的 游戏 ) 解说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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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拒 斥 被 抑制 的 心 ， 在 自由 地 解放 的 精神 凸 ， 回 忆 过 去 ， 想 象 
未 来 "@。 大 江 最 后 强调 这 种 想象 力 是 低 抗 “ 那 恶 势 力 ” 的 手段 ， 
正 是 一 般 民 众 和 艺术 家 的 最 低 限 度 的 共同 义务 ， 因 而 他 提倡 的 想 
象 力 是 “政治 的 想象 力 ”， 这 是 他 思考 想象 力 的 出 发 点 ， 也 是 大 
江 发 挥 想象 力 的 立足 点 。 

然而 ， 文 学 与 政治 既 有 联系 又 是 不 同 质 的 两 个 世界 ， 所 以 大 
江 主 张 运用 想象 力 的 语言 在 两 个 世界 之 间架 起 一 座 桥 ， 而 这 座 桥 
是 把 桥墩 深 埋 在 人 的 本 质 性 的 实 存 之 中 ， 使 小 说 世界 走向 政治 世 
界 。 比 如 ， 从 《人 的 性 世界 》、《 我 们 的 时 代 》 到 《个 人 的 体验 》、 
(RRA) 就 是 通过 性 的 形象 或 想象 力 的 语言 ， 对 现实 的 再 创造 ， 
显示 了 作家 对 一 系列 社会 和 政治 问题 的 思考 ， 包 括 对 战争 问题 ， 
以 及 天 皇 制 、 日 美 安全 条 约 等 体制 问题 的 见解 。 又 比如 ， 反 核 间 
题 ， 是 一 个 世界 性 的 政治 问题 ， 但 大 江 没 有 使 用 政治 概念 的 语 
言 ， 而 是 将 这 个 问题 植 入 人 性 的 深层 ， 并 使 用 想象 力 的 语言 表现 
出 来 。( 摆 脱 危机 者 的 调查 书 》、《 青 年 的 污 名 》 就 是 通过 作家 的 
想象 世界 ， 展 现 现代 人 在 政治 争斗 、 右 翼 噪 动 和 核 劫持 的 面前 ， 
对 人 性 的 呼唤 。 他 在 《现状 和 文学 创作 的 想象 力 》 一 文中 说 明 ， 
这 是 他 “对 周围 现状 的 认识 ， 并 反复 发 挥 自己 文学 创作 的 想象 
力 ”"。 也 就 是 说 ， 大 江 在 想象 力 的 世界 里 ， 表 述 了 自己 对 现实 的 
看 法 和 实现 了 他 的 文学 主张 。 

大 江 的 存在 主义 文学 日 本 化 还 有 一 个 特征 ， 表 现在 他 将 日 本 
本 土 的 文化 思想 作为 根 干 来 培育 其 存在 主义 文学 的 枝叶 。 大 江 对 
日 本 人 作为 自然 神 信仰 的 树木 与 森林 ， 以 及 日 本 传统 文化 结构 的 
家 与 村 落 共 同体 情 有 独 钟 。 这 固然 是 由 于 大 江 出 生 在 四 国 岛 上 一 
个 履 盖 着 茂密 森林 的 山谷 的 村 落 里 ， 与 森林 、 村 落 有 着 浓密 的 血 


中 摘自 :《 记 忆 与 想象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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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关 系 ， 而 且 更 重要 的 是 他 对 传统 的 文化 思想 和 文化 结构 抱 有 -… 
种 密切 的 亲情 。 他 在 作品 中 常常 将 象征 神 的 树木 与 森林 看 作 是 
“接近 圣 沪 的 地 理学 上 的 故乡 的 媒介 ”"， 并 且 作 为 跃 入 文学 传统 的 
轧 象 妃 的 媒介 ， 以 一 种 亲 和 的 感情 去 捕 失 它们 。 从 早期 的 《感化 
院 的 少年 》 起 ， 经 过 《万 延 元 年 的 足球 队 》、《 同 时 代 的 游戏 》、 
(M/T 与 森林 里 奇异 的 故事 )， 直 至 今年 3 月 刚 全 部 问世 的 三 部 
曲 《燃烧 的 绿 树 》 等 作品 里 的 森林 或 山谷 村 落 ， 始 终 都 是 作为 日 
本 的 心 象 风景 而 在 作家 的 感觉 世界 中 展现 。 特 别 是 以 这 些 传统 的 


东西 扩展 为 文学 的 空间 ， 从 实质 上 说 ， 拓 展 为 更 具 文化 内 涵 的 社 


会 空间 乃至 时 代 空 间 ， 并 且 加 入 民族 的 神话 ， 东 方 神秘 的 哲理 
一 一 租 生 与 救济 ， 从 而 使 创作 既 获 得 独自 的 、 更 为 丰富 的 想象 
力 ， 文 紧密 地 贴近 时 代 与 社会 。 因 此 可 以 说 ， 大 江 健 三 郎 的 创作 
立 丰 于 现实 ， 义 超越 现实 ， 将 现实 与 象征 世界 融 为 一 体 。 广 而 言 
之 ， 根 植 于 传统 ， 又 超越 传统 ， 使 传统 与 现代 、 日 本 与 西方 的 文 
等 现 从 和 方法 一 体 化 ， 从 而 创造 出 大 江 文 学 的 独特 性 。 

在 西方 存在 主义 的 影响 下 ， 大 江 以 为 “20 世 后 半 叶 给 文学 
冒险 家 留 下 的 明 荡 地 只 有 性 的 领域 了 ”， 于 是 他 在 这 一 领域 里 开 
辟 了 一 块 “ 性 + 政治 ”的 试验 田 ， 把 性 与 政治 作为 表现 人 的 存在 
和 状态 的 两 个 重要 的 表征 ， 并 且 实 实在 在 地 耕耘 着 。 他 的 试验 性 
的 作品 《人 的 性 世界 》、《 我 们 的 时 代 》 自 不 用 说 ， 他 的 《日 常生 
ME). CRRA) 也 都 是 抱 着 对 现实 社会 的 逆反 心理 ， 以 性 
为 通路 ， 通 过 反 社 会 的 性 行为 ， 向 现实 世界 中 的 日 常生 活 挑 战 ， 
阿 现 今 的 权威 主义 者 挑战 ， 来 寻求 人 的 真实 存在 。 正 如 〈 冉 哺 
声 》 的 主人 公 最 后 在 现实 的 压迫 下 ， 在 孤独 和 焦灼 中 ， 不 得 不 呼 
Rit “REA”! 

在 这 些 作品 里 ， 大 江 运用 了 弗 洛 伊 德 的 心理 学 ， 使 用 了 一 些 
有 关 精 神 病 理学 的 用 语 ， 但 其 着 重点 是 强调 性 与 政治 的 表 里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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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他 没有 在 生理 的 因素 上 多 做 文章 ， 而 是 利用 生理 学 与 心理 
学 、 社 会 学 的 交 义 系统 ， 多 角度 地 通过 形象 来 叙述 人 性 的 本 质 和 
根源 ， 以 及 人 深 深 扎根 于 生 的 欢 悦 的 展望 ， 辕 时 把 “性 ”作为 政 
治 的 上 暗喻 ， 上 展现 现代 人 的 性 世界 ， 其 最 经 目的 是 为 了 探索 打破 这 
个 徐 明 的 社会 现状 的 可 能 性 ， 给 读者 提供 一 个 亡 新 的 完 视 日 本 社 
会 的 视角 。 大 江面 对 某 些 评论 家 对 他 的 这 几 部 作品 的 充满 道德 意 
识 的 拌 击 ， 在 《文学 笔记 》 中 作 了 如 下 的 辨析 : 


只 要 是 关于 性 的 人 ， 那 么 性 的 形象 就 是 一 种 能 够 位 
移 的 、 使 多 样 的 侧面 统一 起 来 的 形象 。 


由 此 可 见 ， 大 江 关 于 性 问题 ， 是 作为 一 个 文学 上 的 严肃 问题 
来 思考 的 ， 性 的 形象 不 是 孤立 的 形象 ， 而 是 由 生理 、 心 理 、 社 会 
等 多 侧面 统一 起 来 的 形象 。 他 探求 的 性 ， 不 是 性 的 自然 属性， 也 
个 是 分 割 了 性 与 其 他 社会 文化 因素 的 联系 ， 而 是 与 人 类 社会 和 人 
大 文明 的 复杂 性 相对 应 ， 对 其 他 社会 文化 因素 、 也 包括 政治 因素 
相 统 一 的 ， 反 上 映 了 人 的 性 被 压抑 和 求解 放 的 说 望 。 性 现象 的 复杂 
性 ， 实 际 上 是 社会 现象 复杂 性 的 反映 。 大 江 阅 进 了 前 人 难以 取得 
成 功 的 这 一 领域 ， 自 觉 地 将 这 一 命题 作为 作家 的 命运 ， 巧 妙 地 把 
握 了 人 性 与 政治 统一 一 的 外 作 原理 和 方法 ， 并 大 胆 地 付 诸 创 作 实践 而 
取得 了 成 功 。 

当然 ， 大 江 在 这 一 领域 实践 的 成 功 ， 很 大 程度 上 还 在 于 他 采 
用 独特 的 文体 来 建构 其 作品 。 他 既 反 对 规范 主义 的 十 典 文体 也 
反对 个 性 主义 的 特异 文体 ， 而 主张 “存在 论 ” 的 文体 ， 即 感觉 与 
知性 结合 的 “比喻 .引用 文体 "。 也 就 是 说 ， 比 喻 是 感觉 性 的 ， 引 
用 是 知性 的 ， 琴 者 钞 逅 而 形成 大 江 文体 的 特质 。 在 大 江 文学 中 . 
比 响 文 体 的 表现 扮演 着 重要 的 上 暗喻、 讽刺 和 批判 角色 ， 同 时 成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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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挥 文学 上 的 想象 力 的 一 羽 重要 的 翅膀 。 但 比喻 文体 的 表现 只 能 
在 容许 的 限制 范围 内 ， 并 不 能 无 限制 地 扩张 ， 相 反 它 是 受到 引用 
文体 的 知性 的 制约 ， 使 比喻 文体 的 感觉 性 纯化 和 洗 练 化 ， 以 保持 
想象 力 的 回 性 作用 。 举 例 来 说 ，《 万 延 元 年 的 足球 队 》 开 卷首 句 ， 
“在 黎明 前 的 黑暗 中 醒 来 ， 寻 求 着 一 种 热切 的 “期 待 ， 的 感觉 ， 
PAR HES RRA BIR”, MEK RAMMED, CR 
现 感觉 的 观念 ， 又 表达 了 知性 的 思考 ， 为 现实 与 虚构 、 现 在 与 过 
去 的 故事 交替 展开 ， 为 在 语言 空间 中 充分 发 挥 其 具有 导向 性 的 想 
象 力作 了 坚实 的 铺垫 ， 使 作者 也 使 读者 进入 一 个 确实 存在 的 自己 
的 世界 。 也 就 是 说 ， 确 保 在 想象 世界 中 维持 一 种 实 实在 在 的 存在 
IR 

大 江 强调 文体 对 于 保持 文学 上 的 想象 力 的 生命 的 必要 性 时 就 


曾 指出 : 


第 一 ， 正 如 从 最 先 作为 问题 那样 ， 不 能 将 语言 作为 
单线 的 概念 来 使 用 ， 而 常 要 通过 与 现实 的 事物 、 它 们 所 
构成 的 世界 本 身 对 上 应， 来 使 用 表现 物 本 身 的 语言 。 也 就 
入 说 ， 语 言 必须 根源 化 、 物 质 化 。 

第 二 ， 与 作家 自己 拥有 的 语言 世界 、 自 己 的 意识 世 
界 一 样 ， 要 自觉 认识 到 其 片面 的 性 格 ， 并 且 克 服 它 。 因 
此 也 要 使 自己 的 语言 与 现实 的 状况 相对 应 ， 同 时 争取 使 
用 天 应 现实 状况 的 复杂 性 的 多 样 语 言 。 也 就 是 说 ， 必 须 
将 语言 多 样 化 。 由 此 ， 一 个 作家 的 语言 最 好 是 总 体 化 
的 ， 即 能 够 覆盖 一 个 时 代 总 体 状 况 的 语言 。? 


@ 摘自 《状况 与 文学 的 想象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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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 以 将， 大 江 发 现 了 想象 力 与 语言 的 相位 ， 让 其 文学 的 想 
象 力 芯 征 于 语言 的 总 体 化 的 位 置 上 上， 使 语言 物质 化 根深 化 的 作用 
和 状 沈 对 应 的 语言 多 样 化 作用 互 制 互补 ， 既 扩大 其 想象 的 活动 范 
转 ， 又 保持 与 实 存 世界 最 直接 、 最 具体 的 联系 。 这 就 是 大 江 “ 存 
在 论 ” 文 体 的 基本 特征 ， 也 是 大 江 存 在 主义 文学 日 本 化 的 根本 保 
证 。 

大 江 文 学 的 异彩 ， 正 是 在 和 (日 本 ) 详 (西方 ) 文学 的 相互 
交替 中 碰撞 和 融合 而 呈现 出 来 的 。 大 江 健 三 郎 的 文学 从 日 本 走向 
西方 ， 从 东方 走向 世界 ， 也 是 源 于 此 吧 。 


作为 代 序 ， 我 最 后 必须 再 说 几 句 话 。 

首先 ， 承 索 执 友 、 日 本 北海 学 园 大 学 千 时 宣 一 教授 作为 本 小 
说 系列 的 显 问 ， 为 促成 本 系列 的 顺利 问世 做 了 大 基 的 工作 ; 挚友 
天 野 玲 子女 士 闻 知 我 们 要 进一步 介绍 大 江 健 三 郎 的 作品 ， 主 动 惠 
赠 大 批 有 关 大 江 的 图 书 供 我 们 参考 。 

其 次 ， 作 家 出 版 社 副 总 编 王 文 平 、 编 辑 室 主任 张 水 舟 ( 半 
dy) 两 位 先生 和 我 们 一 起 ， 为 策划 这 套 系列 的 翻译 与 出 版 ， 付 出 
了 很 大 的 心力 ; 我们 的 同行 、 翻 译 家 李 正 伦 、 郑 民 钦 、 包 容 、 林 
剑 秋 、 谢 宜 鹏 诸 先 生 通力 合作 ， 在 短 时 间 内 以 较 高 质量 完成 了 番 
LE. 

ASHE. DMB, RUE T 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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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12 月 15 日 于 北京 团结 湖 


il 


My EP ey 


APs FE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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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是 我 的 生日 。 我 已 经 十 七 岁 。 父 母亲 哥哥 这 些 家 里 人 对 
我 的 生日 要 么 真 的 忘记 了 ， 要 么 就 是 装 做 想 不 起 来 。 于 是 我 也 不 
Pa ANU), RHR, FOE TEA RIE SRA EAR, ER TAR 
Be SSP GAG PPE, MFR: “十 七 岁 了 。 你 不 揪 揪 自 己 
AES?” 姐姐 近视 得 厉害 ， 戴 着 深度 眼镜 ， 说 因为 这 个 觉得 脸 
MOE MA, Pet PRA, THETA TAGE, TL 
Fy FR SAN EE AR BR OR BO — PSH IL. MPRA IX 8) 1 
定 也 是 从 书 上 人 备 来 的 。 但 不 管 怎么 说 ， 总 算 家 里 还 有 一 个 人 记 着 
我 的 生日 。 我 接着 身子 ， 弧 独 的 心情 有 所 缓和 。 我 正 琢磨 着 姐姐 
说 的 活 ， 阴 茎 却 从 肥皂 泡 中 悄悄 地 鼓 起 来 。 我 赶紧 有 息 出 来 ， 把 浴 
鹤 的 门 锁 上 。 我 似乎 不 论 什 么 时 候 都 勃起 。 我 喜欢 勃起 。 过 起 使 
我 浑身 充满 力量 。 我 还 喜欢 看 勃起 的 人 性器官。 我 又 坐 进 澡 盆 里 浑 
壬 上 下 抹 遍 肥皂 ， 开 始 手淫。 这 是 我 满 十 七 岁 以 后 的 第 一 次 手 
注 。 我 原先 以 为 手 泽 对 身体 有 害 ， 自 从 在 书店 里 看 了 性 医学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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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知 道 对 手淫 的 负 罪 感 才 有 害 身心 健康 ， 从 而 获得 充分 的 解 
放 。 我 讨厌 大 人 那样 包皮 完全 上 翻 暴露 无 遗 的 黑 红 色 的 阴茎 ， 也 
不 喜欢 小 孩子 像 植 物 那样 发 青 的 性 器 官 。 我 最 喜欢 的 是 包皮 平时 
像 毛衣 一 样 包 衷 着 、 勃 起 时 能 翻 过 来 慢 慢 地 露出 蔷薇 色 的 龟头 ， 
并 能 够 将 耻 垢 溶 在 热 水 里 当 润滑 油 的 处 于 可 以 手 译 状态 的 性 器 
官 。 这 就 是 我 的 性 器 官 。 上 生理 卫生 课 的 时 候 ， 校 医 教 我 们 怎么 
把 耻 垢 洗 干 兆 ， 同 学 们 都 乐 了 。 因 为 大 家 都 手 漂 ， 谁 也 没有 搬 着 
耻 垢 。 我 是 手淫 高 手 ， 还 发 明了 在 射精 那 一 刹那 时 像 结扎 口袋 似 
地 抓 着 包皮 顶端 让 精液 装 进 包 皮 口 袋 里 的 技术 ; 还 在 裤 忽 里 掏 个 
润 ， 这 样 上 课时 也 可 以 干 “ 私 活 "。 我 一 边 想 着 妇女 杂志 的 专辑 
彩 页 上 刊登 的 一 个 男人 新 婚 初夜 将 妻子 的 阴道 捅 破 引起 腹膜 炎 的 
暴露 阴 私 的 文字 一 边 手淫 。 被 白 里 泛 青 的 柔软 的 包皮 暑 着 的 阴 芝 
像 火 箭 一 样 挺 立 着 ， 充 满 力 量 ， 无 比 健美 。 而 且 第 一 次 发 现 我 的 
胎 膊 上 肌肉 开始 发 育 隆 起 ， 我 呆 呆 地 看 着 像 新 的 橡皮 膜 似 的 肌 
肉 。 揪 一 下 我 的 肌肉 、 确 确切 切 的 我 的 肌肉 ， 一 阵 喜 悦 涌 上 心 
头 。 我 露出 了 微笑 。 十 七 岁 。 普 普通 通 的 十 七 岁 。 和 肩膀 的 三 角 
肌 、 有 路 租 的 二 头 肌 、 大 腿 的 四 头 肌 ， 都 还 和 柔软， 但 将 逐渐 发 育成 
长 ， 变 得 健壮 坚硬 。 我 想 让 父亲 给 我 买 拉 力 器 或 者 杠铃 做 生日 礼 
物 。 父 亲 很 音 冀 ， 灵 怕 让 他 买 运动 器 具 不 会 很 痛快 。 我 在 热气 腾 
腾 的 肥皂 泡 滑 腻 清 爽 的 浴盆 里 心情 舒畅 ， 觉 得 可 以 说 动 父亲 。 到 
明年 夏天 ， 我 浑身 肌肉 发 达 ， 身 体 健 壮 鬼 格 ， 到 海里 游泳 ， 一 - 定 
会 吸引 众多 姑娘 的 目光 ， 也 让 小 伙 子 们 产生 热烈 的 尊敬 之 心 。 带 
着 距 味 的 海风 、 滚 疯 的 细 沙 、 被 阳光 灼热 的 皮肤 阵 阵 刺 痒 、 自 己 
以 及 朋友 们 身上 的 气味 、 在 大 海里 游泳 的 人 们 的 因 喷 …… 突 然 掉 
进 扳 独 、 宁 静 、 幸 福 得 头晕 目眩 的 深 洲 。 啊 、 啊 、 昨 、 啊 ……。 
我 闭 上 腿 畏 ， 手 握 着 灼热 坚硬 的 阴 荃 ， 接 着 一 挺 ， 整 个 手掌 感觉 
到 强劲 地 喷射 出 来 的 精液 的 运动 。 于 是 我 知道 一 大 群 赤身 裸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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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 在 我 的 体内 夏 日 晴空 的 大 海里 默默 地 幸福 地 游泳 。 接 着 ， 秋 
天 午后 的 清凉 降临 在 我 体内 的 大 海 。 我 哆 嗪 - -下 身体 ， 睁 开眼 
晴 。 精 液 射 溅 满 地 ， 不 过 是 很 快 就 令 人 生 厌 的 浑浊 的 乳白 色 流 
体 ， 好 像 并 不 是 我 的 精液 。 我 用 热 水 冲 洗 精 液 ， 夭 稠 滑 演 的 精液 
残留 在 地 板 疑 里， 怎么 也 冲 不 掉 。 要 是 姐姐 屁股 坐 在 上 面 ， 说 
不 定 要 怀孕 。 这 是 近亲 乱伦 。 姐 姐 会 发 疯 的 。 我 继续 用 热 水 冲 
洗 ， 一 会 儿 觉 得 身上 有 点 凉 ， 赶 紧 息 进 澡 盆 ， 又 “ 哗 哗 ”地 热 水 
OW AIR, BEBE ITD, ARR aE SE, LIA 
苦 :“ 这 孩子 去 年 洗澡 还 译 皮 濠 草 ， 现 在 怎么 突然 感 兴趣 了 ?” 我 
悄悄 地 急忙 拧 开门 锁 。 一 走出 浴室 ， 性 高 潮 那 一 刹那 在 身体 内 内 
外 外 涌 动 高 涨 的 幸福 感 、 对 他 人 的 友情 、 共 生 感 这 些 残 深 全 部 关 
闭 在 散发 着 些微 精液 气味 的 热气 里 。 四 得 半 的 更 衣 室 的 墙 上 镶 着 
一 面 大 镜子 。 镜 子 里 面 孤 零 零 地 站 着 一 个 氏 黄 光线 映照 下 一 丝 不 
挂 无 精 打 采 的 我 。 的 的 确 确 是 无 精 打 采 的 十 七 岁 。 连 阴毛 还 又 细 
LH, HERRERO ORME, ET 


KAUR, SB KRAMER, HAA KEK 


丸 长 长 地 似乎 一 直 要 拖 到 对 盖 。 这 个 样子 毫 无 魅力 。 还 是 浴室 的 
光线 好 。 我 大 失 所 望 ， 心 情 诅 丧 地 穿 衬衫 。 我 的 脑袋 瓜 从 衬衫 领 
子 销 出 来 看 着 镜 中 的 自己 。 我 把 脸 贴近 镜子 仔细 端详 着 。 这 副 嘴 
IS ABC, FFA SERA ER RK, BE AREA 
目 。 首 先 脸皮 太 厚 ， 像 猪 脸 一 样 又 白 又 厚 ， 我 喜欢 棱角 坚实 的 肯 
胎 上 紧 绸 着 浅 黑 色 薄 薄 皮肤 的 田径 运动 员 那 样 的 脸 膛 ， 但 自己 的 
皮肤 下 面 尽 是 肥 肉 和 脂肪 ， 给 人 光 是 脸蛋 肥胖 的 感觉 ， 而 且 额 头 
军 小 ， 粗 烽 的 头发 更 密密麻麻 地 挤 在 上 面 ， 两 颠 鼓 起 ; AS 
像 女 人 一 样 又 红 又 小 ; 层 毛 浓密 粗 短 ， 你 推 我 操 着 乱 不 成 形 ; 细 
小 的 眼睛 含 怨 带 恨 凶 光 毕 露 ， Aer, SS RA A, Hae 
eK, MW, WEA U RE At “HER”. FRAN BERS BR ee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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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G BEBE WE A —- BN AH, TA RE RAR ABACK, PSU ZE 
学 校 和 全 班 同学 一 起 照 纪念 相 ， 更 是 一 脸 死 相 ， 可 照相 馆 总 要 把 
我 的 脸 修成 一 个 面 无 表情 的 美男 子 。 我 盯 着 镜子 里 的 脸 ， 真 想 低 
吼 -一 声 。 脸 色 黑 里 透 青 ， 这 是 长 期 手 弃 的 结果 。 我 这 个 人 也 许 会 
在 马路 上 、 学 校 里 到 处 宣传 自己 经 常 手 淫 。 也 说 不 定 别人 一 眼 就 
会 看 穿 我 手淫 成 性 ， 他 们 一 看 到 我 含 怨 带 恨 的 大 鼻子 ， 会 立即 识 
AE: “REAR SCK, FEF ARE BILMY.” MA BREWAB 
©, KROOPRMUAFLAS CRN AER. FOB. 
HSM ABET Rd “OR” ICAO, AT “dR”, MBF 
RRA MERASRREAMA A. WW, WAREAZRR? 那 小 
子 手淫 成 癖 ， 瞧 他 的 脸色 和 浑浊 的 眼睛 ! 他 们 像 看 一 个 卑贱 下 流 
的 东西 似 地 对 我 吐 唾沫 。 我 真 想 杀 了 他 们 ， 用 机 关 枪 把 他 们 一 扫 
而 光 。 我 气 哼 哼 地 说 : “ 真 想 杀 了 他 们 ， 用 机 关 枪 把 他 们 一 扫 而 
光 那 该 多 痛快 ! ”我 的 声音 很 低 ， 呼 出 的 热气 模糊 了 镜面 ， 把 我 
fy FR AS He Ie I eh Bis EE SS ES, FR I HH, 
要 是 我 的 验 能 从 嘲笑 奚落 我 的 人 眼睛 里 这 样 隐蔽 起 来 ， 我 的 精神 
将 获得 解放 ， 心 情 何 等 自由 自在 。 然 而 奇迹 不 会 发 生 。 在 别人 有 眼 
里 ， 我 就 是 一 个 地 地 道道 的 手淫 成 性 者 ， 尽 干 那 玩意 儿 的 十 七 
岁 。 终 于 我 发 现 ， 正 因为 如 此 ， 我 的 生日 才 有 这 样 凄凉 委屈 之 
感 。 而 且 我 今后 一 辈子 的 生日 都 会 这 样 事 惨 ， 甚 至 比 这 更 糟糕 。 
我 相信 这 种 预感 。“ 要 是 没 染 上 手淫 的 恶习 ……” 我 后 悔 葛 及 ， 
觉得 头痛 。 我 自暴自弃 地 一 边 哼 唱 着 《了 森 ! SHRM) 一 边 急 急忙 
忙 地 穿 衣服 。 你 让 我 伤心 ， 你 让 我 流泪 ， 但 是 ， 如 果 你 将 我 招 
弃 ， 我 一 定 死去 。 噢 、 噢 ， 圣 诞 颂歌 ， 你 对 我 多 么 残酷 ! 

吃 晚 饭 的 时 候 ， 没 人 提起 今天 是 我 的 生日 ， 姐 姐 也 不 重复 我 
刚才 在 浴室 时 她 说 的 那 句 话 。 于 是 我 终于 明白 ， 在 我 十 七 岁 生 日 
这 一 天 不 要 指望 有 人 向 我 表示 祝贺 ， 何 况 我 们 家 在 吃饭 的 时 候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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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就 没有 说 话 的 习惯 。 国 为 在 私立 高 中 当 副 校长 的 父亲 很 讨厌 边 
吃饭 边 说 话 ， 认 为 这 是 庸俗 的 陋习 ， 不 能 容忍 。 手 泽 之 后 ， 我 也 
觉得 疲 们 头 疼 ， 被 自己 十 七 岁 的 脏 脏 糟 咒 得 一 无 是 处 ， 所 以 对 大 
家 闽 不 做 声 的 力 饭 不 想 牢 骚 抱怨 ， 我 想 我 的 生日 应 该 和 平时 一样 
受到 冷遇 。 饭 后 ， 我 把 生日 、 拉 力 器 统统 抛 到 脑 后 ， 坐 着 一 边 嚼 
27.27, AY) aA EPR SE TS Te Pe A TRL oe Rh fd PA 
残留 着 今天 是 我 生日 的 强烈 意识 。 

我 翻 来 复 去 地 看 着 晚报 ， 有 时 也 斜 几 眼 电 视 ， 一 边 嚼 着 朝鲜 
辣 菜 一 边 喝 茶 。 我 的 中 学 时 代 是 在 乡下 度 过 的 ， 同 班 同学 里 有 一- 
个 身材 高 大 的 朝鲜 人 ， 他 看 我 长 得 矮小 ， 总 欺负 我 。 电 视 新 闻 正 
播放 皇 太子 夫妇 出 国 访问 前 发 表 声 明 的 场面 。 皇 太子 狂 点 的 眼睛 
ech, ORR ARORA, KERSKER YM, Bk 
子 妃 站 在 他 身 旁 ， 脸 上 堆 出 有 点 做 作 的 微笑 ， 注 视 着 我 们 全 体 国 
, 民 。 我 不 由 地 气 冲 心头 ， 自 言 自 语 道 : 

“老百姓 的 税 虫 还 这 么 自命 不 凡 神 气 活 现 。 我 什么 也 不 期 
望 。” 

这 时 ， 中 在 电视 机 旁 看 书 的 姐姐 突然 息 起 来 ， 气 势 测 测 地 通 
问 我 : 

“老百姓 的 税 虫 ? 你 说 清楚 ， 谁 自命 不 凡 神 气 活 现 ?” 

HE FAET, DRT, WT RRA. KR 
若无其事 抽 他 的 烟 ， 在 电视 台 工 作 的 哥哥 正 专心 致 志 地 组 装 他 的 
飞机 模型 ， 母 亲 在 厨房 一 边 干 活 一 边 傻 呵 呵 地 扭头 看 电视 ， 对 我 
和 姐姐 的 争吵 都 漠不关心 ， 于 是 我 越 来 越 气 ， 毫 不 示弱 地 站 起 
来 。 

“告诉 你 ， 皇 太子 夫妇 就 是 老百姓 的 税 虫 。 我 对 这 种 人 不 抱 
任何 期 望 。 还 有 其 他 税 虫 ， 自 卫队 算 头 一 个 。 不 知道 吧 ? 你 是 灯 
下 暗 ， 当 局 者 迷 。” 


rts 


“ 皇 太子 暴 下 夫妇 另 当 别 论 .” 姐 姐 眼 镜 后 面 的 小 眼镜 异样 发 
直 ， 声 音 格外 冷静 , “自卫 队 怎么 是 税 虫 ? 如 果 没 有 自卫 队 ， 也 
没有 美国 驻军 ， 谁 来 保卫 日 本 的 国家 安全 ? 再 说 ， 要 是 没有 自卫 
队 ， 现 在 在 自卫 队 里 服役 的 农村 家 庭 的 次 子 、 三 子 又 到 哪儿 找 工 
作 ?” 

我 顿时 语 塞 。 我 所 在 的 高 中 是 东京 都 近郊 最 激进 的 学 校 ， 

组 织 过 示威 游行 。 每 当 校友 骂 自 卫队 的 时 候 ， 就 起 到 姐姐 在 了 
队 医 院 当 护士 ， 总 是 蔡 自 卫队 辩护 。 可 是 我 想 当 左 派 ， 从 心情 上 
说 ， 觉 得 自己 适合 当 左派 。 我 也 参加 过 示威 游行 ， 给 校刊 投稿 主 
张 高 中 生 也 应 该 参加 反对 美军 基地 的 运动 ， 结 果 被 当 校 刊 顾 问 的 
社会 科 老 师 叫 去 训斥 一 通 。 我 张口 结 舌 无 言 以 对 ， 脑 子 里 盘算 着 
一 定 要 把 姐姐 的 论点 驶 得 体 无 完 肤 。 

“你 是 打 官 腔 ， 这 是 自民党 那 帮 家 伙 成 天 挂 在 口头 欺骗 百姓 
WEEE.” REARARBHL, “头脑 简单 ， 被 税 虫 骗 得 一 塌 
糊涂 。” | 

“头脑 简单 有 什么 不 好 ?! 你 这 个 复杂 的 头脑 就 来 回答 这 简单 
的 向 题 。 如 果 驻 扎 在 日 本 的 外 国 军队 全 部 撤 走 ， 日 本 自卫 队 也 解 
散 ， 日 本 处 于 军事 真空 状态 ， 举 个 例子 说 ， 你 认为 和 南朝 鲜 的 关 
系 会 处 理 得 对 日 本 有 利 吗 ?现在 南朝 鲜 还 在 李 承 晚 线 一 带 抓 捕 日 
本 的 渔船 。 万 一 哪 一 个 国家 派 一 支 小 部 队 在 日 本 登陆 ， 日 本 没有 
一 兵 一 卒 ， 岂 不 是 坐 而 待 毙 吗 ?” 

“ 那 可 以 找 联合 国 解决 。 不 管 南朝 鲜 不 南朝 鲜 的 ， 叫 噶 什 么 
某 个 国家 派 小 部 队 侵犯 日 本 的 人 本 身 就 不 是 好 玩意 儿 。 没 有 哪 一 
个 国家 会 派兵 登陆 日 本 、 日 本 没有 假想 敌国 。” 

“联合 国 不 是 万 能 。 不 是 火星 人 ， 而 是 地 球 上 某国 的 军队 进 
攻 日 本 ， 这 个 国家 在 联合 国 里 也 有 利害 关系 ， 联 合 国 未 必 都 站 在 
日 本 人 这 一 边 。 再 说 ， 朝 鲜 战争 也 好 、 非 洲 的 哪 一 个 特 角 才 几 也 


8 


ABN TE tH 


好 ， 都 是 等 战争 发 生 了 联合 国 军 才 介入 。 在 日 本 国土 上 只 要 打 — 
天 会， 就 会 是 大 量 的 日 本 人 伤亡 。 人 都 死 了 了， 联合 国 军 再 进来 ， 
NAHAS LUE? 所 以 日 本 要 随时 和 警惕， 美国 在 日 本 是 否 拥 有 军 
第 基地 ， 这 在 远东 地 区 可 大 不 一 样 。 如 果 美 国 从 日 本 撤兵 ， 那 些 
左派 为 了 消除 国民 的 不 安 情 绪 ， 不 是 就 把 苏联 的 车 队 请 进来 建 睾 
事 基 好 吗 ?” 我 也 有 机 会 接触 那些 基地 的 美国 兵 ， 接 触 的 机 会 比 你 
多 。 我 并 不 认为 外 国 兵 驻扎 在 日 本 是 好 事 ， 所 以 必须 充实 自卫 
KA IPE ERA AEN KE. = PALE, BERL.” 

觉得 招架 不 住 ， 节 节 败 退 ， 心 里 十 分 着 急 。 我 不 想 就 此 低 
头 认 输 ， 而 且 坚 信 自 己 观 点 正确 ， 在 学 校 里 和 同学 辩论 的 时 候 ， 
像 姐 姐 这 样 的 论调 不 经 一 驳 ， 经 常 不 层 -- 顾 ， 被 打 得 落花 流水 ， 
所 以 今天 我 应 该 必 胜 无 疑 。 妈 的 ! 女人 的 小 聪明 ! 我 自己 给 自己 
打气 。 我 从 来 就 没 认 为 重新 武装 论 是 正人 确 的 。 

“ 央 为 现在 的 保守 党 内 阁 的 王政 才 造 成 农村 家 庭 次 子 、 三 子 
的 失业 。 上 月 卫 耻 不 只 是 让 要 政 造成 的 失业 者 再 次 为 亚 政 卖命 吗 ?"” 
我 情绪 激动 地 说 。 

“可 是 别 扎 了， 正 是 在 你 深恶痛绝 的 保守 党 体制 下 ， 日 本 才 
完成 战 后 复兴 ， 发 展 了 经 济 。” 姐 姐 却 十 分 冷静 ， “保守 党 政府 使 
日 本 党 来 发 展 。 这 难道 不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事实 吗 ? 正 因为 如 此 ， 大 
多 数 日 本 人 才 选 择 保 守 党 。 难 道 不 是 这 样 的 吗 ?9 

“日 本 现在 繁荣 吗 ? 尽 他 妈 的 放屁 ! 在 选举 中 投保 守 党 票 的 
日 本 人 ， 他 妈 的 都 不 是 好 东西 ! 我 讨厌 他 们 !” 我 叫 起 来 ， 觉 得 
窝 心 疼 气 ， 目 已 简直 就 是 一 个 无 知 无 识 的 大 笨蛋。 我 流下 了 委 届 
的 外 水 , “这 样 的 日 本 六 国 了 才 好 ， 这 样 的 日 本 人 死 光 了 才 好 !" 

姐姐 一 乙 ， 接 着 像 猫 玩 弄 被 自己 征服 的 耗子 一 样 冷 冷 地 在 我 
难看 的 泪 脸 上 扫 了 … 琅 ， 低 头 一 边 翻 阅 报 纸 -一 边 说 : 

“要 是 你 真 这 么 认为 ， 也 就 要 说 到 做 到 、 始 比如 --、 可 你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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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的 事 让 我 觉得 左派 看 滑 头 。 一 方面 健 然 像 民 主 主义 卫士 那样 吵 
吵 时 哮 ， 自 己 却 不 遵守 议会 制 ， 把 一 切 都 归 答 于 多 数 派 政 沉 的 横 
行 霸道 。 嘴 里 说 反对 重新 武装 、 执 政党 违反 宪法 ， 却 不 想方设法 
给 自卫 队员 谋求 其 他 工作 。 总 觉得 你 们 不 是 出 于 真心 ， 只 是 为 
反对 而 反对 。 一 边 喝 着 保守 党 政府 的 捞 半 器 制作 出 来 的 甜 果 计 ， 
却 把 酸 蔡 果汁 的 责任 推 给 政府 。 下 一 次 选举 让 进步 党 学 权 试 斌 
看 。 我 倒 想 看 看 把 美军 赶 出 基地 、 解 散 目 了 卫队、 降低 税率 、 消 灭 
失业 队伍 ， 会 不 会 大 幅度 提高 经 济 增长 率 。 我 也 并 不 想 当 目 卫队 
的 护士 让 人 讨 嫌 ， 巴 不 得 做 一 个 有 良心 的 进步 的 工人 。 我 说 的 都 


我 的 泪水 就 让 我 觉得 从 头 到 脚 深 埋 在 铅 一 样 沉重 的 耻辱 的 污 
泥 之 中 。 父 亲 和 哥 哥 对 我 们 的 争论 采取 充 耳 不 闻 漠 不 关心 的 态度 
也 使 我 人 给 入 愤 激 届 辱 的 底层 。 父 亲 对 自己 的 儿子 伤心 流泪 竟然 无 
动 于 衷 ， 仍 然 悠闲 自得 地 看 他 的 报纸 。 父 亲 认 为 这 是 美国 式 的 自 
由 主义 。 他 在 学 校 里 也 采用 美国 式 的 自由 主义 教育 法 ， 对 学 生 绝 
不 强迫 命令 ， 也 不 干预 学 生 之 间 的 问题 。 他 还 拿 这 个 自 吹 自 擂 。 
但 我 听从 父亲 那个 学 校 转学 来 的 学 生 说 ， 大 家 都 讨厌 父亲 ， 瞧 不 
起 他 ， 认 为 他 没 能 耐 、 人 靠不住 。 记 得 以 前 父亲 的 学 校 有 二 十 个 学 
生 玩 “ 恋 爱 游戏 ”被 警察 收容 教育 ， 报 纸 还 作为 一 个 问题 提出 
来 ， 但 父亲 作为 一 个 自由 主义 者 坚持 认为 不 容许 对 放学 以 后 的 学 
生 行为 再 加 以 束缚 ， 毫 不 介意 ， 根 本 不 当 回 事 。 他 的 信条 是 不 负 
责任 。 我 这 样 年 龄 的 学 生 虽然 也 会 反抗 也 会 有 点 不 正经 ， 但 其 实 
最 需要 能 切实 为 自己 着 想 的 老师 。 我 有 点 小 麻烦 的 时 候 ， 也 需要 
老师 助 我 一 臂 之 力 。 我 不 知道 父亲 现在 的 态度 是 美国 式 还 是 自由 
主义 派 ， 只 觉得 他 不 像 父亲 ， 倒 像 个 外 人 。 我 的 父亲 没 上 过 学 ， 
干 过 好 些 工作 ， 辛 苦 备 尝 ， 舍 自学 考试 合格 想到 今天 的 位 置 ， 为 
了 保持 现在 的 地 位 ， 他 尽量 不 跟 别人 交往 ， 害 怕 祸 及 自己 或 者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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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什么 牵连 再 吃 二 遍 苦 。 就 是 在 自己 的 儿子 面前 ， 他 也 拒绝 脱 下 
这 种 本 能 的 护 身 铠甲 ， 为 了 维护 自己 的 尊严 ， 他 的 喜 怒 哀乐 不 形 
诸 颜 色 ， 只 有 不 负责 任 的 冷冰冰 的 评论 。 现 在 大 概 采 取 最 典型 的 
美国 式 自由 主义 态度 吧 …… 

我 站 起 来 ， 表 示 不 把 还 在 扬扬 得 意 地 畴 路 叫 明 的 姐姐 的 话 放 
在 眼 里 ， 准 备 躲 进 兼 做 库房 的 我 的 小 房间 里 。 我 站 起 来 的 时 候 ， 
心里 就 政 着 … 股 气 ， 愤 渡 耻 情 搅 得 我 心烦 意 乱 ， 没 有 精力 考虑 可 
能 会 出 现 的 后 果 。 我 站 起 来 迈 出 一 步 ，-- 脚 对 着 小 茶几 嘴 过 去 。 
茶杯 啼 地 倒 下 来 ， 小 便 一 样 黄色 的 凉茶 水 流 到 地 上 。 我 屏息 特 了 
父亲 一 眼 。 父 亲 没 有 忠 骂 叱 责 ， 只 是 噶 角 泽 起 一 抹 讨 嘲 般 的 冷 
笑 ， 依 然 不 动 声色 地 看 报 。 

“这 就 是 全 学 联 (全 日 本 学 生 自治 会 总 联合 的 简称 
的 脾气 。” 姐姐 连 讽 刺 带 挖苦 地 说 。 

KAS TK, LOU SHE SR, HR 
HED ARLE AF, AR BEE SR 7 GYR, eh eR 
KiPEAHWREAKE, SAR, BRR, FOR ht 
从 眼皮 向 显得 格外 高 隆 的 额 骨 流 消 下 来 。 母 亲 从 厨房 跑 出 来 抱 着 
姐姐 。 我 对 自己 的 行为 果然 若 失 ， 浑 身 额 拌 ， 木 然而 立 。 当 找 看 
见 我 的 脚 指 头 上 沾 着 姐姐 的 血 ， 仿 佛 -- 股 灼热 的 疼痛 和 刺 痒 蹄 上 
心头 。 父 亲 把 报纸 慢 慢 地 放 在 膝盖 上 ， 抬 头 看 着 我 。 我 以 为 他 会 
接 我 ， 并 且 下 决心 就 是 被 捷 得 死去 活 来 也 绝 不 还 手 。 但 父亲 极其 - 
(> fat HOT 

“你 上 大 学 的 费用 就 不 能 从 姐姐 那儿 要 了 ， 只 能 好 好 用 功 ， 
争取 进 东京 大 学 。 公 立 大 学 学 费 便宜 ， 奖 学 金 也 比较 容易 申请 。 
功 你 好 好 用 功 ， 这 样 话说 得 太 轻 ， 要 玩命 干 ， 得 神经 衰弱 都 不 
怕 。 这 就 叫做 自作 自 受 吧 ? 要 么 进 东 大 要 么 工作 ， 如 果 进 防卫 大 
学 当然 另 当 别 论 。" 


FE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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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 EE OREQL EK RIK, HE SEIBE fF 里 ， 存 大 
ARR, RRA KS FG RRR. WRK, 
4 He MNS See ERATE RARER ACE, FMM ERIK 
干 家 万 户 的 灯光 。 我 在 小 院 边 上 的 库房 里 自己 做 一 张 轮船 上 那样 
的 床铺 ， 睡 在 上 面 , 因为 没有 电灯 ， 关 上 本 板 门 后 只 好 摸黑 息 到 
an 我 想 有 自己 个 人 的 时 间 ， 才 在 库房 里 做 了 这 么 一 张 床 。 库 

只 有 三 县 席 大 ， 我 的 床 占 了 三 分 之 一 ， 剩 下 的 堆 着 乱七八糟 的 
ES, HAMMOH RR KAMEN RRNA HMREe 
我 把 床铺 看 做 轮船 的 时 候 ， 库 房 便 是 驾驶 舱 。 我 在 黑 瞳 中 多 余地 
瞪 者 眼睛 ， 拉 开 桌 子 抽 层 摸 出 腰 刀 。 这 是 我 在 做 床 时 从 破烂 中 拓 
来 的 武器 。 刀 身 只 有 三 十 厘米 长 ， 铭 文 刻 着 “来 国 雅 ”三 个 字 。 
我 在 学 校 图 书馆 查 过 ， 好 像 是 室町 末期 刀剑 家 的 作品 。 四 百年 前 
的 东西 。 我 把 刀子 拨 出 来 ， 双 手紧 握 ， 对 着 黑暗 中 的 破烂 猛 力 刺 
杀 、 独 力 刺杀 。 整 个 库房 杀气 腾腾 ， 心 胸 怒 火 中 人 烧 。 咖 ! 咖 ! 
呀 ! 我 一 面 低 声 运气 时 跨 一 面 用 来 国 雅 的 故 刀 凶狠 地 刺 向 黑暗 。 
我 想 过 ， 总 有 一 天 ， 我 要 用 这 把 日 本 刀 杀 敌 ， 勇 猛 悲 壮 地 杀 敌 。 
我 的 预感 具有 极 大 的 把 握 。 但 是 ， 谁 是 我 的 敌人 ? 我 的 敌人 是 父 
Ah? 我 的 敌人 是 姐姐 吗 ? 是 军事 基地 里 的 美国 兵 吗 ? 是 自卫 队 
员 吗 ? 是 保守 派 政治 家 吗 ?我 的 敌人 在 哪里 ? 我 要 杀 了 你 ! 杀 了 
ir! re | et Ft 
RPE RB Ee i as eR Sa a 
人 杀 得 片 甲 不 留 之 后 ， 博 绪 稍 稍 平静 下 来 ， 甚 至 后 悔 自 己 不 该 打 
姐姐 ， 要 是 姐姐 眼睛 受伤 因此 失明 ， 我 准备 牺牲 自己 的 眼睛 给 她 
做 移植 角 腊 手 术 。 一 人 做 事 一 人 当 ， 自 己 的 罪 玛 必须 用 自己 的 血 
肉 来 抵偿 ， 不 然 就 不 是 人 ， 我 不 是 那 种 些 吕 负心 的 小 人 。 

我 把 腰 刀 收 进 白 棱 木 蒜 放 回 抽 懂 里 ， 摸 黑 脱 了 衣服 躺 在 床 
to FMEA, PRIA, Be PR, -黑暗 中 形形色色 的 妖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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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怪 清晰 地 涌现 出 来 ， 我 的 小 身体 赤裸 裕 地 身 在 研 钵 深 底 里 遭受 
伍 涛 巨 浪 的 袭击 。 从 正 房 传 来 唱片 的 音乐 声 ， 是 过 尔 斯 - 戴 维 其 
六 重奏 乐团 演奏 的 什么 曲子 。 哥 针对 现代 派 甸 十 乐 十 分 入 迷 。 我 
想起 来 ， 在 我 跑 了 姐姐 -- 脚 父亲 刻薄 数落 我 的 时 候 ， 哥 哥 半 蹲 半 
坐 在 摆 满 塑料 片 和 各 种 黏 胶 的 草 席 上 人 忙 着 制造 飞机 模型 ， 根 本 不 
把 我 们 这 些 人 放 在 眼 里 。 就 像 摄影 机 将 摄影 者 没有 感觉 到 的 细微 
之 处 也 拍摄 下 来 - 样 ， 我 发 现 我 记 亿 的 胶片 里 明晰 地 拍摄 下 我 先 
前 并 没 意 识 到 的 、 和 哥哥 那 种 漠不关心 的 形象 。 现 在 哥哥 大 概 已 经 
把 十 分 钟 前 发 生 的 那 场 小 风暴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 正 对 着 具有 高 保 真 
度 的 放声 机 像 吸毒 者 一 样 摇晃 着 不 稳定 的 脑袋 压 痴 迷 陶 醉 在 用 十 
乐曲 之 中 ， 而 且 不 时 从 手指 肚 上 撕 下 胶水 凝固 的 薄皮 ， 心 里 闷 癌 
不 乐 地 反复 念 明 着 我 刚才 应 该 搂 弟弟 一 通 或 者 应 该 申 斥 妹妹 不 要 
得 意 忘 形 ， 一 边 提高 人 为 地 夸张 显示 高 低音 区 的 放声 机 的 音 量 ， 
企图 从 纠结 的 念头 中 摆脱 出 来 。 哥 哥 天 资 聪颖 ， 曾 经 是 我 们 全 家 
的 希望 。 前 年 东京 大 学 教养 科 毕 业 后 入 电视 台 工 作 。 哥 哥 在 大 学 
时 代 就 是 班 领导 ， 参 与 组 织 学 生 节 活动 ， 十 分 活跃 。 进 电视 台 以 
a, BCE RAE PASE, MRR BURT. abet 
候 ， 我 尊重 哥哥 信服 哥哥 ， 从 他 身上 可 以 摄取 父亲 所 没有 的 营 
养 。 但 是 从 去 年 夏天 开始 ， 哥 哥 动 不 动 就 喊 票 ， 都 成 了 口头 祥 ， 
KAMKT -个 星期 ， 再 上 班 人 就 完全 变 了 样 ， 沉 默 守 言 、 温 良 
教 摩 ， 对 项 七 派 音乐 病态 般 如 痴 如 醉 ， 对 制作 飞机 模型 走火 入 
魔 。 我 从 去 年 秋天 以 后 ， 再 没 听 到 哥哥 谈 工 作 、 谈 政治 。 原 先 那 
个 热情 奔放 充满 信心 能 说 会 道 的 哥哥 今年 和 我 谈话 的 时 间 也 就 五 
分 钟 。 去 年 冬天 ， 哥 哥 答应 带 我 去 陡峭 艰险 的 谷川 岳 息 出 ， 但 说 
活 不 算 话 ， 让 我 失望 。 可 是 我 一 看 到 哥哥 像 醇 鬼 一 样 没 骨头 似 地 
浑身 扭 动 着 陶醉 于 顷 士 乐 时 那 副 怪 样 ， 即 使 我 会 得 到 许多 好 处 ， 
也 不 想 和 他 结伴 私 山 。 啊 ， 哥 哥 怎 么 变 成 这 个 样子 ? 
13 


mag 


Mpa Oe PI, FRE SCHL OE ea A i bP ek 
个 时 戎 ， 应 该 得 到 大 家 的 理解 ， 二 能 健康 成 长 ， 介 没有 一 个 人 理 
解 我 ， 信 写 我 现在 上 击 处 在 最 危险 期 …… 

库房 外 有 -种 雄 徽 然 布 清晰 的 于 音 信和 和， 我 刚才 筷 汪 我 学 
he HC TT HE A EAR td (RAD A 样 的 圆 窗 ， 一 个 东西 悠然 地 跳 到 我 的 
AAG ACH I, TRA i Oe hee te Ay, EO te AE BE ON AY 
fio. we “GRY”. 经常 在 左 邻 有 舍 偷 东西 吃 的 坏 猫 。 我 的 父母 
部 是 小 气 绝 ， 一 培养 动物 ， 就 想到 自己 的 食物 被 它们 抢 走 ， 吓 得 
浑身 打 哆 时 。 这 样 我 只 好 养 猫 ， 不 费 什么 吃 的 。 去 年 我 在 撼 子 里 
养 了 五 十 只 一 家 子 蚂 蚁 ， 可 它们 没 过 得 了 冬天 ， 给 我 留 下 -- 座 漂 
亮 的 立体 的 迷 窜 土 城 ， 让 我 伤心 落 泪 。 从 那 以 后 ， 我 就 台 “ 强 
imo ORGS” eA, TSR, ADL, RICKER 
PE, PTAA AGRI A. A RRER, PROPER, 
Feb] PE] AN RAT, “RS” ORS, RA IE FE AY 
FCS “OR. UE” --Ok, “ 强 资 ”沉重 的 身体 缓 缓 地 从 地 毯 上 站 
上 来 ， 来 吃 我 的 唾液 。 我 一 边 用 舌头 把 大 量 的 唾液 送 到 “强盗 ” 
嘴 里 让 它 吃 一 边 忧郁 伤感 地 想 ， 就 这 东西 祝贺 我 的 十 七 岁 生日 。 
然而 “强盗 ” 比 阿 方 索 . 卡 彭 更 凶狠 丈 毒 ， 它 绝 没有 伤感 的 时 候 ， 
一 边 吃 着 我 的 唾液 一 边 还 用 利 爪 从 毛 牧 上 紧 紧 揪 住 我 的 胸 辅 ， 把 
好 架 式 ， 随 时 准备 逃跑 。 我 从 来 没 抱 过 “强盗 "， 最 多 只 是 它 靠 
Ur BY EAT BE FRAY A. RBS, BABE SS AR Re OR eg oH AR 
王 少 女 一 样 颤 动 着 哮 湿 的 小 鼻子 啼 叫 的 时 候 ， 只 要 我 的 手指 头 一 
接 它 的 身体 ,，“ 强 资 ” 就 立即 怒气 冲冲 地 一 溜 烟 逃走 。“ 强 盗 ” 不 
愿意 受 任何 约束 。 虽 然 明 知 如 此 ， 只 要 我 蝶 干 唾液 咽喉 开始 作 
痛 ， “ 强 资 ” 准 备 回 到 毛毯 角 边 去 ， 我 就 掉 进 无 法 忍受 的 孤独 的 
DROW. “强盗 ”从 容 不 迫 地 从 我 的 胸部 朴 下 来 ， 我 伸手 想 一 把 抱 
住 它 虎斑 纹 的 巨大 身体 ， 就 在 这 一 刹那 ， 如 火花 飞溅 般 的 迅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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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AY RIT AR) FH fe EL A “组 
i” PA IIR FRA, FRR AE PET PIR GR ER 
FOE AG a AY ae FE AE ~~ Re AES ee EP AR AY A EZ 
天 天 。 伤 口 很 痛 ， 但 我 不 仅 不 生气 ， 反 而 感觉 “强盗 ”实在 是 - 
条 了 不 起 的 恶棍 。 它 野蛮 凶狠 ， 是 恶魔 的 化 身 ， 必 恩人 负 义 、 刁 不 
RIM RARER, RSL. OM U1, RRA 
ZITAT AR UE, AS RR BLBLAY (2 HES FR a ECA, EE 
BOT TE AY SSA — RE EI, HAA 
RAM RK. ECM SRO, ROR AR AO RH 
赤 。 为 什么 它 浑身 上 正如 此 完美 无 缺 ?! 我 着 见 它 在 一 处 秘密 的 
角落 里 咬 死 白 猫 撕 食 其 肉 ， 咱 得 毛骨悚然 ， 而 它 依然 落落 大 方 镇 
ODE 

AAR “IRE” MOAB, (RAE AK ay 
迹 ， 这 愿望 就 无 法 实现 。 因 为 我 的 脑子 里 有 猪 脑 那么 柔嫩 的 脑 
髓 、 有 自我 意识 。 我 意识 到 自我 ， 紧 接着 仿佛 全 世界 所 有 陌生 人 
的 眼睛 都 不 怀 好 意 地 狠 狠 盯 着 我 。 我 身 不 由 己 ， 不 能 自由 自在 地 
动弹 ， 身 体 的 各 个 部 位 都 举行 起 义 ， 为 所 和 欲 为 ， 我 羞愧 难 妨 ， 真 
想 死去 。 肉体 加 精神 在 这 个 世界 上 存在 本 身 就 让 我 差 愧 欲 死 。 于 
FE: AAS AN FRO AE 09 FEAR RH 9 A 
处 ， 对 别人 的 下 光 不 悄 一 顾 ， 否 则 筑 灭 自我 。 “强盗 ”不 会 意识 
自我 ， 只 觉得 自己 的 身体 就 是 脏 分 分 的 皮毛 和 肉体 和 骨头 和 类 
便 ， 所 以 被 别人 盯 着 也 不 会 心 惊 肉 跳 脸红 耳 赤 。 我 沫 募 “ 强 盗 ” 
又 大 又 硬 伤疤 斑驳 的 秃头 里 的 小 脑 做 的 梦 ， 猫 的 恶 梦 充其量 灰色 
PAR, Ti AE eR IRE. 

ee 1H 1 BY OR AA RY ATE AR Be 
ROE, PEA LAR BA 5D AR eh PG I BEAN 
MS 2H, KRARABAR. KNBR, R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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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 BEET AS ER Fe A i at AE BR, AB HES Se APA 
在 短暂 的 生 之 后 ， 我 必须 在 无 意识 的 、 零 的 状态 中 航 受 几 亿 年 可 
TARE. AMMAR. OTE. URNS, AREA ELIZ 


RRB AK. BKELMBRON KR, ZUR: 火箭 一 下 飞 
往 的 宇宙 无 限 的 远 处 有 一 个 “无 的 世界 "”， 换 合 话 培 ， 就 是 “无 
有 之 处 ”。 这 枚 火箭 最 后 到 达 字 守 ， 在 笔直 地 远 去 无 限 之 中 归来 。 
我 昕 了 以 后 于 得 大 小 便 失禁 惊 叫 着 举 过 去 。 当 我 醒 来 的 时 人 息 ， 我 
ARE, BRERA, ARR, Zhe SHERRI 
HR, (A AN BE te ze FA A Ay BY Bd a] SB] 
KBAR CURA eine, RRB ap) 0b Allele RE 
ER AATE. ABW, RRA-TORBS HAIER. 
FR ANTE ES BSS PT Se EF] PR TT AB. AE 
W, W-WeH. BSH, RETR RAYE LAM 
者 眼睛 ， 所 以 总 是 意识 到 您 俱 。 这 是 心术 不 正 的 梦 的 分 配 官员 好 
狐 的 发 明 。 死 亡 剑 惧 及 其 恶 梦 正 向 我 走 来 。 我 拼命 想 其 他 的 事 。 
当 我 读 到 决定 正 田 美 智 子 为 皇 太 子 妃 的 新 闻 报 道 时 ， 我 认为 美 智 
F BUA FOR ee Be, FREI. EE ABE 
什么 ? RiBAK, RRS THRU. RIPBS THR 
片 贴 在 墙 上 ， 祈 求 这 场 婚姻 破灭 。 那 不 是 钱 妒 。 我 在 电视 里 看 见 
那个 少年 向 她 扬 石 子 ， 又 痛 敬 难 忍 泪水 盘 眶 。 听 说 那 小 子 的 壁 柜 
里 也 贴 着 美 智 子 的 照片 。 那 天 夜里 ， 我 梦 见 自己 变 成 了 美 智 子 ， 
也 变 成 了 扔 石子 的 少年 。 那 是 为 什么 ? 那 是 为 什么 ?我 无 法 逃脱 
和 死 的 翁 惧 ， 坐 起 来 睁 开眼 睛 ， 紧 抱 着 发 抖 的 身体 ， 木 呆 地 盯 着 黑 
暗 。 以 前 从 来 没 这 么 害怕 过 ， 吓 得 一 身 冷 汗 。 我 兆 望 日 早 结婚 ， 
让 不 一 定 漂 党 但 要 满怀 怜 钢 之 心 的 妻子 整 夜 整 夜 睁 着 眼睛 采 着 我 
别 让 我 睡 死 过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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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Y EE HE 

I! RE BE Z AER HT BL A RRA, 
REE AS IK. CM-- RARER DE, WEF 
“我 ”的 整个 大 树 一 直 生 存 下 去 ， 那 该 多 好 。 要 是 这 样 的 话 ， 我 
就 无 须 对 死 似 修了 - 但 拒 觉 得 在 这 个 世界 上 我 孤独 一人， 惊 惧 不 
安 、 人 怀疑 - 切 、 互 不 理解 ， 手 里 抓 不 到 任何 一 个 实 实在 在 的 东 
PY, AMR, BARA PRE SHAH, RARE 
有 伙伴 。 难 道 我 应 该 变 成 左派 加 入 共产 党 吗 ? ERA 
fh-- AU? 可 是 刚才 我 鹦 欧 学 舌 ， 把 左派 领导 人 的 话 重 复 一 遍 , 
却 被 一 个 小 小 的 护士 打 得 -一 败 涂 地。 我 明白 自己 不 能 像 左派 那样 
抓 住 这 个 世界 。 其 实 我 什么 都 没 弄 明白 。 我 没有 能 力 找到 那 -一 标 
能 把 我 视 为 一 根 小 树枝 的 、 经 受 得 住 永 便 的 风 雪 侵袭 的 巨大 橡 
人 岩 。 脑 子 里 沉淀 着 惊 仙 不 安 的 残 污 加 入 共产 党 和 不 参加 其 实 一 回 
事 ， 依 然 消除 不 了 怀疑 一 切 的 不 安 。 再 说 ， 被 一 个 在 自卫 队 医 院 
SERIES SREB RIOR HY NEB. 共产 
党 才 不 要 我 呢 。 

啊 ! 这 个 世界 如 果 能 伸 给 我 一 双 切 切实 实 的 、 充 满 热情 的 、 
明确 把 握 得 住 的 手 那 该 多 好 ! 我 勉强 不 再 想 下 去 ， 又 倒 在 床上 ， 
在 毛毯 底下 摸 弄 性 器 官 ， 手 指 抓 着 让 它 勃 起 ， 开 始 手 泽 。 明 日 有 
升学 的 学 力 测验 和 体育 考试 。 今 天 晚上 要 是 干 两 次 ， 明 天 精 疲 力 
尽 ， 八 百 米 跑 体育 考试 一 定 一 塌 糊 涂 。 我 模 模 糊糊 地 对 明天 感到 
害怕 。 但 从 狼 惧 的 漫漫 长 夜中 哪怕 极其 短暂 地 逃脱 出 来 的 唯一 : 
法 就 景 手 泾 。 库 房 外 是 闹 暴 暴 的 他 人 的 大 都 市 之 夜 。 窒 天 的 气息 
被 市 区 污染 的 空气 渐渐 稀释 ， 从 远方 清新 浓郁 的 山 毛 样 的 树林 吹 
拂 过 来 ， 刺 激 着 我 的 血肉 冲击 不 安 的 海洋 。 我 十 七 岁 。 届 辱 悲哀 
的 十 七 岁 。 祝 你 生日 快乐 。 视 你 生日 快乐 。 摸 弄 裤 福 干 那 玩意 儿 
吧 。 我 这 时 必须 想象 猥 襄 的 场面 ， 于 是 想起 父亲 和 母亲 叫唤 着 干 
那 活 儿 的 景象 ， 他 们 两 个 裸露 的 屁股 眼 在 自 烘 烘 暧 平平 的 被 宽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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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快 地 额 动 。 突 然 ， 我 怀疑 我 不 是 父亲 的 精液 生出 来 的 ， 而 是 母 
杀 己 别人 通奸 的 产物 。 父 亲 心 里 明日 ， 所 以 对 我 那么 冷漠 无 情 。 
但 是 ， 随 者 性 高 潮 的 来 临 ， 我 的 周围 桃花 盛开 温泉 喷涌 拉 斯 书 加 
斯 赌 城 巨大 的 时 虹 灯 光彩 妨 眼 ， 伙 怖 疑虑 不 安 翡 衣 届 厂 一 切 的 一 
切 都 冰 消 雪 融 。 啊 ! 活 在 世上 ， 总 是 处 在 性 高 潮 之 中 该 何等 幸 
fe! 啊 、 啊 、 啊 ! 无 论 付 么 时 候 都 是 性 高 潮 …… 啊 、 啊 、 啊 ! 我 
GAA tae 了 裤 宵 ， 一 边 使 劲 地 嘴 息 ， 一 边 又 在 黑暗 的 库房 中 发 现 
丁目 己 悲 尼 屈 辱 的 十 七 岁 生 日 ， 于 是 有 气 无 力 地 是 咽 避 泣 起 来 。 


2 


我 醒 来 的 时 候 ， 心 情 并 不 舒服 。 头 痛 ， 好 像 发 低烧 ， 手 脚 沉 
重 。 仿 佛 全 世界 的 陌生 人 一 大 早 就 来 告诉 我 ， 你 是 一 个 一 事 无 成 
的 无 能 者 。 我 有 预感 ， 觉 得 今天 要 出 事 。 以 前 每 到 生日 ， 我 都 要 
创造 一 个 新 的 习惯 ， 可 十 七 岁 生日 我 毫 无 想 做 什么 新 的 事情 的 情 
绪 。 我 从 十 七 岁 开始 走 下 坡 路 。 有 的 人 五 十 岁 开始 走 下 坡 路 ， 有 
的 人 到 六 十 岁 还 一 直 往 上 走 。 我 严肃 地 意识 到 ， 我 已 经 在 昨天 走 
完了 顶点 。 我 一 睡 醒 就 深 深 陷 进 心情 恶劣 的 泥沼 里 ， 所 以 懒得 起 
床 ， 一 直 睁 着 眼睛 躺 在 温暖 的 毛 筷 里 。 以 前 不 管 情绪 多 么 糟 楼 ， 
不 管 发 生 什 么 棘手 的 事情 ， 每 天 早晨 醒 来 的 那 一 刻 ， 心 胸 都 充满 
炽热 的 幸福 感 。 我 喜欢 早晨 ， 幸 福 感 催促 我 早早 地 跑 到 外 面 ， 向 
早晨 的 世界 问好 。 广 播 操 教 员 莫 名 其 妙 那么 快活 地 大 声 叫喊 ， 我 
也 微笑 着 感同身受 。 因 为 那 是 在 早晨 。 我 想 呼 三 .因为 是 在 早 


” 展 ， 你 也 充满 幸福 满怀 希望 吧 ? 可 是 现在 ， 邻 居 那 个 狂妄 自 大 的 


中 学 生 开 着 很 大 音量 的 收音 机 里 传 来 傲慢 虚伪 的 广播 操 喊 口令 的 
声音 叫 我 烦躁 生气 。 我 真 想 告诉 他 : 任何 人 都 无 权 对 别人 发 号 施 


A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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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 从 门 诽 、 墙 蹄 、 旦 顶 的 颖 际 漏 进 库 房 ， 落 满 灰尘 的 儿童 
自行 车 的 车 雁 泛 着 金色 的 亮光 。 这 是 我 幸福 的 少年 时 代 的 自行 
车 ， 我 在 公园 的 旱 冰 场 上 骑 着 玩 ，-- 个 外 国 女人 追 着 我 照相 。 我 
把 目 行车 放 在 蒋 荔 架 下 休息 时 ， 那 个 金发 女人 从 后 面 上 来 ， 脸 和 蛋 
贴 在 日 行车 车 座 上 ， 满 脸 通 红 地 对 我 微笑 。 就 像 赤 裸 裸 的 屁股 被 
人 换 了 一 把 一 样 ， 着 得 我 扔 下 自行 车 转身 逃跑 ， 身 后 追 过 来 那 大 
疝 个 女人 高 一 阵 低 一 阵痛 挛 般 的 疯 笑 声 ， 还 大 声 叫 喧 着 什么 。 当 
时 我 非常 害怕 ， 到 学 英语 时 还 能 记 起 来 。 

“Ty! 漂亮 的 小 孩 ， 回 来 ! 漂亮 的 小 孩 1 ”我 是 个 漂亮 的 小 孩 
子 。 激 动人 心 的 笠 福 的 儿童 时 代 已 经 结束 ， 那 时 候 我 的 确 娇小 可 
爱 ， 每 天 早晨 都 心情 舒畅 ， 全 世界 的 人 们 都 心情 舒畅 ， 太 阳 系 的 
平 宙 到 处 者 心情 舒 畅 。 可 是 现在 ， 别 说 宇宙 ， 就 连 这 小 小 的 库房 
部 滋生 着 形形色色 阴暗 寻 陋 的 不 祥 之 兆 。 甚 至 我 的 身体 ， 便 沁 之 
感 、 头 痛 、 浑 身 每 个 关节 好 像 都 有 几 粒 沙子 在 里 面 捣乱 。 我 盖 着 
毛 佬 ， 渐 渐 地 陷 进 恶劣 的 心情 里 ， 越 陷 越 深 。 但是， 即使 我 钻 在 
毛 牧 里 器 鼻子 ， 只 要 不 出 现 奇 迹 ， 心 情 就 不 会 变 好 。 库 房 外 ， 全 
世界 的 人 们 都 玖 意 一 大 早起 来 大 哇 活 动 ， 为 了 破坏 我 的 情绪 。 

我 把 各 种 思绪 抛 开 ， 从 床上 慢 慢 下 来 ， 打 了 个 哈欠 ， 不 知道 
是 眼泪 还 是 别 的 什么 体液 反正 可 称 为 透明 状 眼屎 的 一 种 东西 轻 轻 
肖 芷 下 眼皮 ， 我 低头 把 裤子 提 上 来 ， 整 个 性 器 官 缩 成 一 团 ， 像 
羽毛 及 起 的 及 鹤 一 动不动 地 蹲 在 裤 襟 的 屋顶 上 。 一 大 早 就 举 不 起 
来 。 我 感觉 到 些微 受 唐 狂 的 愉悦 。 我 仿佛 看 见 四 十 岁 的 我 在 精神 
分 析 医 面前 把 祥子 的 到 肤 盖 上 露出 毛 烘 烘 的 芋头 一 样 萎缩 一 团 的 
thas BATE. Rik: “十 七 岁 生 日 时 就 第 一 次 出 现 这 种 征兆 .” 
医生 说 :“ 那 活 儿 干 得 太 多 了 ……" 

好 像 姐 姐 在 门口 一 边 和 父亲 争吵 着 什么 一 边 出 门 走 了 。 姐 组 
不 局 兴 的 声音 、 父 亲 似 乎 通 情 达 理 的 非常 满不在乎 的 平静 的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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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 但 父亲 的 心 绝 不 平静 。 那 是 装 出 来 的 美国 式 的 自由 主义 的 声 
癌 。 看 来 姐姐 并 没有 失明 ， 我 放下 心 来 ， 而 县 今天 早晨 也 避 开 了 
见面 。 我 总 是 自 寻 烦恼 ， 操 多 余 的 心 。 一 有 什么 事 或 者 一 生病 ， 
就 往 最 坏 的 方面 想 ， 可 是 我 还 从 来 没 干 过 什么 不 可 救 药 的 事 ， 就 
A RRR, MASS, WEL RE LEE 
无 事 。 我 不 能 改变 一 点 点 现实 世界 。 我 一 事 无 成 。 我 十 七 岁 就 阳 
瘘 。 我 只 会 眶 着 别人 偷偷 躲 起 来 手淫 。 像 建筑 工人 一 样 改造 、 加 
国 整 个 世界 的 都 是 别人 的 事 。 当 我 把 自己 关闭 在 库房 的 船舱 里 干 
那 活 儿 的 时 候 ， 别 人 就 到 处 摆弄 这 个 世界 。“ 好 ， 就 这 么 办 !” 特 
别 是 政治 这 活 儿 ， 一 切 都 让 别人 一 -手包 办 。 尽 管 我 也 参加 过 示威 
游行 ， 心 里 总 是 十 分 孤独 ， 明 白 这 样 做 无 济 于 事 。 因 为 我 不 可 能 
参与 政治 ， 所 以 知道 示威 游行 徒劳 无 益 。 政 治 家 更 比 他 人 隔 一 
层 ， 他 们 在 国会 大 厦 和 高 级 日 餐馆 里 玩 政治 ， 拍 拍手 掌 ， 说 一 声 
“好 ， 就 这 么 办 !” 这 就 是 政治 。 二 十 岁 以 后 ， 每 次 投票 ， 我 一 定 
弃权 ， 至 死 也 不 去 投票 站 。 昨 晚 姐姐 宣扬 的 观点 比 我 乱 叫 乱 吐 一 
气 的 观点 似乎 更 切合 我 的 真实 。 浑 身 难耐 的 羞愧 使 我 出 血肉 发 
轰 ， 其 实 我 是 一 个 对 政治 一 穿 不 通 的 大 傻瓜 ， 我 哪 有 什么 自己 的 _ 
观点 ， 当 一 只 哑巴 的 黑猩猩 专 干 那 玩 意 儿 好 了 。 我 又 感觉 到 受 虐 
竹 的 愉悦 ， 被 别人 残酷 虐待 感受 到 的 快乐 。 我 一 边 唱 着 《了 啊 ! 圣 
诞 颂 》 一 边 走 到 外 面 阳光 灿烂 泡 眼 晴空 湛蓝 明媚 下 别人 的 世界 
里 。 我 唱 着 : 你 让 我 伤心 ， 你 让 我 流泪 ， 但 是 ， 如 果 你 将 我 地 
弃 ， 我 一 定 死去 。 噢 、 噢 ， 圣 诞 颂 歌 ， 你 对 我 多 么 残酷 ! 

到 学 校 时 ， 迟 到 二 十 分 钟 。 糟 了 ， 学 力 测验 已 经 开始 。 我 慌 
慌张 张 地 接 过 试卷 坐 在 最 后 一 排 桌子 后 面 。 我 一 边 坐 下 一 边 溜 了 
一 眼 旁 边 的 人 的 试卷 ， 铅 笔 写 的 文字 像 铅 铸 士 兵 一 样 密 密 麻 麻 排 
列 在 差不多 四 分 之 一 的 试卷 上 。 一 想到 考试 迟到 对 自己 多 么 不 
利 ， 便 对 那些 早早 来 到 考场 削 好 铅笔 平心静气 做 好 准备 的 家 伙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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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咬牙 切 货 。 这 是 国语 着 试 ， 我 匆匆 性 性 看 了 一斑 试题 ， 没 看 明 
1, A RR. EAR OK. 我 开始 惊 居 害 怕 ， 试 
ml ay foot ood, REE eH, {HB SR UK 
冒 出 米 。 定 不 下 心 来 ， 
“ERA FL A Fim te KR MBER bh REA wR, 
phe ei, GRE DARA, ROS -HAYSS BIL 
PER MKIL A ASE ARB, WRK KEKE, 
RE K, Poe oe eee FOR RRR AL EAR 
RRA DB RR. IER ZA, PR AR” 

这 一 段 文章 出 自 何 人 的 什么 作品 呢 ? 一 定 是 紫 式 部 的 《源氏 
物语 》 吧 。 可 是 没有 把 握 。“ 催 人 动容 "， 又 是 催 诱 什么 感情 呢 ? 
找 弄 不 届 。 我 觉得 “众人 动容 ”具有 色情 的 感觉， 立即 陷入 淫乱 
的 联想 。 记 得 以 前 在 书店 看 过 一 本 什么 杂志 上 说 ， 古 时 候 有 个 册 
钉 叶 阿 银 的 女人 对 云游 武士 说 “ 妆 已 动情 *。 文 章 里 有 两 首 短歌 ， 
二 不 古 出 目 一 人 之 手 ” 让 我 们 把 会 话 部 分 用 括号 标 出 来 。 我 又 从 
伶 君 铺 夜 啼 向 晨 凝 珠 泪 ”一 节 中 想到 手淫 后 下 腹部 濡 湿 的 感觉 。 
我 是 一 个 低能 的 色情 狂 。 试 题解 答 三 分 之 一 铃 就 响 了 。 完 了 ! 没 
XT! 我 嘟 吗 一 声 ， 本 想 自 笑 自嘲 ， 没 料 到 心 寅 儿 却 坪 然 -- 震 ， 
所 了 与 名 字 。 

我 很 讨 大 考试 结束 后 教室 里 的 气氛 。 刚 才 大 家 趴 在 桌 上 拼命 
解答 ， 现 在 都 兴奋 激动 两 眼光 润 ， 就 像 刚 刚 被 异性 爱抚 完 那 种 狠 
和 袋 的 表情 。 而 且 有 的 兴高采烈 ， 有 的 重头 丧气。 我 是 属于 重头 丧 
气 那 一 伙 的 。 大 家 三 五 成 群 围 在 -起 谈论 考试 心得 的 时 候 ， 我 依 


交换 意见 。 去 年 我 还 列 身 其 中 ， 现 在 没有 勇气 参加 进去 ， 但 我 竖 

起 耳 末 偷 听 他 们 的 谈话 ,这 些 优等 生 消息 灵通 ， 有 办 法 打 昕 到 老 

师 的 出 题 意 图 。 他 们 像 技 术 员 -… 样 非常 冷静 地 交谈 。 他 们 是 一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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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强 优秀 的 技术 员 ， 做 慢 地 对 我 简直 不 唐 一 顾 ， 却 又 显得 心地 羡 
fs 。 

“ 桐 壳 这 道 题 算 我 捡 着 了 。 我 想 这 各 汉文 测试 结合 在 一 起 出 
题 ， 以 后 会 出 大 镜 的 文章 。 

香 来 这 家 伙 一 定 答 得 完美 无 缺 。 

“Wf 说 这 次 考试 平均 分 在 八 十 五 分 以 上 的 单独 编 班 ， 目 标 是 
进 东 大 .我 是 不 行 了 。 

“ 别 谦虚 。 你 要 不 行 ， 谁 还 能 进 这 个 班 ?” 

我 生 这 帮 优 等 生 的 气 ， 同 时 想起 昨天 晚上 父亲 说 的 那 一 悍 
话 ， 觉 得 已 经 彻底 绝望 。 啊 ! 我 进 这 个 班 党 无 希望 ， 当 他 们 像 美 
国 上 流 社会 的 女婿 一 样 文雅 幸福 地 在 特殊 班 里 学 习 的 时 候 ， 我 必 
须 在 成 绩 差 的 班级 里 为 党 无 希望 的 成 功 苦战 车 斗 ， 而 且 老 师 也 不 
会 好 好 教 。 | 

“试题 出 得 好 ， 超过 了 标准 线 。 

“你 们 不 觉得 《源氏 物语 》 那 一 道 题 超出 标准 线 了 吗 ? 实际 
高 考 不 会 那样 子 的 。 对 命 妇 这 个 词 完全 可 以 出 得 更 复杂 一 些 ， 如 
果 把 那 一 节 的 下 一 行 加 进去 ， 敬 语 也 混乱 ， 弄 不 明白 对 谁 使 用 。 

“你 刚才 说 实际 高 考 ， 好 像 目 标 已 经 定 了 是 东 大 。 

“哪里 哪里 ， 我 只 是 说 预备 校 的 入 学 考试 。 

A HEIR, SARE. TITRE SIAM SHR, OR 
哄 不 休 。 与 优等 生 截 然 不 同 的 是 说 话 无 所 顾 鼠 的 一 玫 人 。 他 们 的 
话 引 起 周围 同学 、 尤 其 女 学 生 的 哄 堂 大 笑 。 一 个 轻率 粗浅 的 家 伙 
PRE REL NR 

“我 吁 ， 还 以 为 是 催 人 小 便 昵 。 你 说 ， 平 安 朝 不 是 还 没有 公 
共 厕 所 吗 ? 于 是 忍 不 住 ， 早 晨 就 在 秋 虫 叫唤 的 草丛 上 凝结 珠 泪 
呀 。” 大 家 诅 然 大 笑 。 这 家 伙 脑 子 很 聪明 ， 就 是 聪明 得 不 是 地 方 ， 
他 的 言行 举止 也 时 时 故意 意识 到 这 一 点 ， 外 号 “新 东 宝 ”， 除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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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东 宏 ， 基 他 电影 顺 眶 广 哲 的 电 绢 时 淆 不在， 中 本 十 一 部 黄片 连 
续 圭 陕 的 从 场 ， 不 管 多 远 他 郁 跑 大 丰 ， 有 时 吉 全 跑 到 下 时 县 。 

“BACHE, 此 方 她 恨 之 词 ， 亦 代 奏 闻 "， 是 什么 意思 ?” 一 个 
WEA BRAY oF Ale], SUMAN Sea Se (cp fH ald AE De HY Td 2 

“<A Fe WE A FR. PR Ay AL SAE” 

“新 东 宝 ， 平 安 朝 有 禹 察 吗 ?” 

“WH, (ux PAR RE.” 新 东 宝 说 ,“ 醒 大 你 正确 的 解释 吧 。 
Me ey A, AAR AG AY OH ee, SAH Ee.” 

“WF, xX A RU.” AE MEE GAM US 
SPFHWLAS, PREBGKAHRE SK, FPR ees 
名 电视 节目 主持 人 的 手势 制止 其 伙 儿 。 他 大 出 风头 、 忘 平 所 以 。 

但 是 不 管 怎么 说 , “他 对 试题 的 理解 比 我 深入 准确 。 我 自 愧 莫 
如 ， 突 然 觉 得 这 样 孤 独 地 实在 坐 不 下 去 ,. 似乎 站 在 不 安 的 深渊 与 
之 力 的 深渊 之 间 正 在 韦 塌 的 狭小 沙 路 上 。 我 离开 棒子， 没有 勇气 
接近 优等 生 榴 轿子， 可 当 新 东 宝 做 出 请 我 过 去 的 姿势 时 ， 我 像 被 
视 为 一 个 低 等 人 受到 不 公正 对 待 似 地 感到 耻辱 ， 没 理 具 这 个 大 红 
大 紫 的 世人， 转身 走出 教室 。 一 出 教室 ， 我 立即 后 悔 这 种 举动 ， 
认为 自己 心胸 狭隘 。 我 真 像 一 只 刚刚 脱 换 上 软 壳 的 螃蟹 ， 孤 独 不 
安 、 极 易 受 伤 、 弱 小 无 力 。 我 想到 紧 接 着 是 数学 测验 ， 铃 声 一 
啊 ， 我 必须 胆 业 心 惊 地 回 到 教室 时 去 。 数 学 测验 比 国语 测验 不 光 
彩 的 结果 更 糟糕 。 当 测验 结束 的 铃声 响 时 ， 我 对 着 试卷 发 呆 直 想 
屋 。 可 是 到 了 下 午 ， 才 意识 到 上 午 的 困境 还 比较 容易 忍耐 。 

王 午 进行 体育 综合 实力 测验 。 我 最 怕 体 育 ， 一 想到 自己 的 身 
体 ， 就 一 动 也 不 敢 动 ; 再 说 ， 穿 一 条 运动 裤 ， 万 一 那 东 西 挺 起 
来 ， 不 是 太 难 堪 吗 ”还 必须 跑 八 百 米 ， 心 里 真 害怕 ， 而 且 是 在 女 
生 和 行人 众 目 腾 瞬 之 下 的 大 操场 ! 

大 操场 在 学 校 后 面 ， 隔 着 一 条 马路 便 是 商店 街 。 那 些 闲 得 无 


23 


十 七 风 


RAIA A FRA 22 fer CE BY) RE ERI, FATT BE 
欣赏 健美 的 体育 运动 ， 而 是 专门 以 嘲笑 学 生 上 体育 课时 出 洋 相 为 
乐趣 。 他 们 看 着 学 生 在 老师 的 强迫 命令 下 痛苦 地 跑步 而 加 以 嘲笑 
的 时 候 ， 忘 记 了 上 司 、 好 刁难 的 顾客 、 难 对 付 的 商业 对 手 对 自己 
蛮横 践 雇 的 压制 的 不 体面 。 

我 们 男生 集中 在 大 操场 中 间 的 跑道 上 做 准备 活动 ， 等 体育 老 
师 拿 厦 秒表 和 记分 肌 从 体育 教研 室 出 来 ， 像 叫唤 躁动 的 一 群 牛 ， 
有 的 担心 害怕 ， 有 的 充满 勇气 ， 有 的 像 猫 一 样 什么 也 不 想 在 善 春 


阳光 下 有 点 晕 眩 ， 看 着 必须 跑 完 的 长 长 的 距离 ， 脸 色 苍 白 ， 心 里 
发 居 。 可 是 ， 与 这 些 被 同 级 生 看 做 书 呆 子 累 得 精 疲 力 尽 的 优等 生 
相 比 ， 这 一 段 跑 步 距 离 对 我 更 充满 痛苦 和 届 情 。 麻 拳 控 掌 、 跃 路 
欲 试 ， 甚 至 主动 为 大 家 做 准备 活动 喊 口令 的 是 那些 田径 选手 ， 北 
其 是 获得 东京 都 本 年 度 几 项 最 好 记录 的 那个 学 生 ， 那 态度 架 式 比 
考试 后 在 教室 里 议论 的 优等 生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他 突然 停止 跳 
跃 ， 弯 腰 查 看 靶 脖 子 ， 觉 得 奇怪 似 地 播 播 头 ， 又 接着 开始 跳高 ， 
横 杆 差不多 出 别人 高 出 一 倍 。 虽 然 他 在 装模作样 ， 但 这 足够 叫 人 
RRR, iLRAPAR. KREBS. ABE TR 
松 自在 的 那 帮 家 伙 ， 在 教室 里 也 是 这 么 熊 样 ， 一 群 低能 儿 ， 被 人 
瞧不起 ， 自 己 却 满不在乎 ， 游 手 好 亲 ， 训 无 羞耻 之 心 。 我 和 班 上 
任何 人 都 不 一 样 ， 离 群 孤独 ， 大 概 最 心虚 胆 导 ， 只 是 盼望 着 这 场 
“灾难 ”尽早 绪 束 。 

像 肿 瘤 一 样 突出 在 大 操场 和 校舍 之 间 的 小 操场 上 ， 女 生 们 正 
在 打 排 球 。 她 们 穿着 短 运动 裤 ， 像 鸭子 一 样 难看 ， 额 上 缠 着 手 
巾 。 几 个 穿 裙子 的 女生 像 生病 的 动物 --- 样 迟钝 发 呆 地 站 在 场 边 看 
比赛 。 我 轻 茂 地 想 ， 这 几 个 小 妞 正 在 经 期 。 这 已 经 是 公开 的 秘 
密 ， 无 人 不 晓 。 新 东 宝 热心 地 每 个 星期 把 这 些 穿 裙子 的 观众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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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来 ， 终 于 完成 了 一 份 全 校 女生 经 期 去 。 他 还 运用 获 野 法 ， 算 
上 每 一 个 女生 性 生活 安全 日 ， 告 诉 她 们 ; 并 且 恬 不 知 了 地 补 上 一 
名 ;“ 我 什么 时 候 都 有 空 ， 如 时 你 下 决心 会 弃 那 珍贵 的 东西 ， 给 
我 打 电 话 ” 从 而 大 名 和 远扬， 他 这 么 十 ， 并 不 引起 女生 厌恶 ， 在 田 
后 里 还 挺 能 吃 得 开 。 如 果 我 对 女生 做 点 什么 ， 第 二 天 一 定 遭 到 大 
伙 儿 的 白眼 ， 其 至 不 敢 上 学 去 ， 为 什么 就 他 能 为 所 和 欲 为 呢 ” 他 还 
是 全 年 级 唯一 体验 过 性 生活 的 人 ， 他 就 像 我 小 时 候 在 教会 星期 日 
俱乐部 演 剧 中 看 到 的 那个 魔鬼 。 神 和 人 都 必须 经 受 磨难 、 辛 勤劳 
动 、 虔 诚 慎 悔 ， 只 有 魔鬼 随心 所 欲 ， 淫 乱 搬 训 、 镀 潜 神 灵 、 无 亚 
AME, GEEK, KU E,W, PRA A 
鬼 。 可 是 现代 的 魔鬼 究竟 是 什么 样子 ? 如 果 学 校 是 一 家 公司 ， 他 
的 职业 又 是 什么 ? 君 怕 是 我 所 不 理解 的 现代 社会 的 魔鬼 职业 吧 ? 
例如 毒 死 谭 的 职业 ? 我 一 边 气 喘 旦 吁 地 做 准备 活动 一 边 胡 思 乔 
想 。 
大 活宝 新 东 宝 照样 带 得 大 家 哈哈 大 笑 。“ 粳 了 ， 精 了 。 上 个 
星期 在 内 瓦 华 达 进行 核 试验 ， 结 果 出 现 异 常 现象 ， 我 的 调查 表 必 
须 修改 ， 可 也 说 不 定 是 杉 惠 美 子 小 姐 拉 肚子 了 ”我 一 边 竖 起 耳 从 
听 一 边 扫 了 一 眼 小 操场 。 几 乎 所 有 的 男生 都 是 如 此 。 像 是 杉 惠美 
FI —PKE FRA AH EG, EE 
振 的 女生 中 就 她 神气 十 足 地 扬 着 头 。 我 不 禁 心头 一 热 ， 昕 见 所 有 
的 男生 都 发 出 热烈 的 叹息 。 每 个 年 级 都 有 一 个 女王 般 的 学 生 ， 不 ， 
仅 艳 压 群芳 ， 还 必须 具备 凌驾 一 切 的 威严 和 风情 妩媚 的 魅力 。 她 
受到 所 有 女生 的 嫉妒 ， 她 获得 所 有 男生 的 崇拜 。 我 们 这 个 年 级 的 
女王 就 是 杉 惠美 子 。 我 属于 给 杉 惠 美 子 写 情书 却 不 敢 交 给 她 最 后 
偷偷 撕 掉 的 那 种 人 。 我 感觉 到 她 的 目光 注视 着 我 ， 想 起 自己 即将 
丑态 百出 ， 不 禁 十 分 痛苦 。 如 果 对 方 是 穿 短 运动 裤 的 女生 ， 我 只 
ERROR RT SOA CRAM, BIKA 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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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她 穿着 严 广 实 实 的 钳子 ， 无 锋 可 乘 ， 我 无 法 磁 虚 而 入 ， 将 她 击 
上 壕 ， 使 目 己 从 被 注视 者 变 成 注视 者 。 更 何况 她 是 杉 惠 美 子 …… 

“ORT AIBA BREF ATTA PIL BS” BAR SE 
A PAYA, 45 PBT A AD AE > eT BL, (ROR ES 
目 。 他 的 话 简 直 园 我 于 死地 。 

“我 给 她 桌子 里 器 了 一 份 答 人 听闻 的 情报 ， 说 干 手 泽 的 人 很 
快 就 累 场 ， 所 以 一 眼 就 能 认 出 来 。 杉 惠美 子 小 姐 现 在 正体 验 金 西 
报告 式 的 人 生 真实 。 禁 和 欲 者 不 许 累 震 ! 

体育 教师 从 教研 室 跑 过 来 ， 我 才 惊魂 稍 定 。 八 百 米 跑 测试 开 
始 了 。 十 人 一 组 ， 由 百 米 的 跑道 跑 两 图。 从 与 小 操场 相反 的 位 置 
上 起 跑 ， 这 样 起 跑 和 冲刺 都 离 女 生 远 远 的 ， 可 以 避 开 她 们 的 目 
光 ， 但 在 马路 边 围观 的 人 们 近 在 眼前 ， 看 得 一 清二 楚 。 第 -组 -- 
eed, UA ARS eA, SEMEL, RRS 
梓 目 不 转 睛 地 盯 着 我 们 。 

我 站 在 起 跑 线 上 ， 觉 得 太阳 晒 干 的 地 面 上 用 石灰 划 出 的 跑道 
无 限 延 长 下 去 ， 没 有 尽头 。 枪 声 一 啊 ， 别 人 的 赤裸 的 手臂 粗鲁 地 
磁 撞 着 我 ， 我 没 跑 凡 步 ， 腿 脚 就 不 灵 ， 开 始 难受 喘气 。 大 家 都 以 
近乎 冷酷 的 快速 拼命 奔跑 。 我 觉得 人 生 就 是 地 狱 ， 我 就 是 在 穿着 
干净 的 运动 裤 戴 着 棒球 四 握 着 信号 枪 的 小 鬼 强 迫 下 气 虹 吁 吁 东 逃 
FEHR, PREF HR. RRR MBS, AERIS A OM ah hh 
tL. DURE AR EES BE SB EE IG A RE, KA. 
我 发 现 自 己 轴 出 了 声音 。 从 女生 面前 经 过 时 ， 我 极力 挺 胸 抬 头 提 
腿 ， 保 持 正确 的 姿势 ， 可 是 马上 坚持 不 住 ， 下 巴 突出 用 膊 电动 不 
开 于 腕 垂 到 腰 间 以 下 两 艰 几 乎 是 在 地 面 上 拖 着 不 断 地 唱 吟 着 勉强 
往 前 跑 。 当 我 跑 了 四 百 米 ， 回 到 起 跑 线 时 ， 想 转 过 头 向 在 一 旁 等 
竺 的 第 二 组 同学 微笑 ， 掩 饰 自己 的 难为 情 ， 但 脸皮 变 得 厚实 候 
A, AMER, AURA, BARR. “OR, Dh!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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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小 伙 子 样 ! 别 罗 图 腿 跑 !1 ”老师 大 声 吃 叫 ,“ 瞧 他 脸色 笋 各 ， 像 
fe Apa!” BE De ER. REAM AR! 大 家 部 看 我 
ay aR mY SBR Re PO ao ee TE A A Bb 2 EO Sh eA FR I 
& FIRS A PE a AUK eR 
Hl] A RYE DW EES ABE ANG, FA ge oS HE A ER YE Ti 
4 ie ETE Se OSE BE RE EA 1 > 
AB, Tall A fa FEAR To) RR EL ttc eee ee, 
{ELF FALSE ft (BE a Fl AY ER EY RRR. EE TAZ ATE GK 
WK, ERM TRERBNM FIER, BEWARE K, BS 
AB attic AR FR fH TO SE OY oa. “PRA LER AT AB AG. 
中 了 有 目 我 意识 的 毒 中 了 思春 期 的 毒 身 体 从 内 往外 地 烂 。 我 们 都 看 
见 了 你 壮 渡 泪 的 丑陋 不 堪 的 有 参股 ! 你 是 一 头 在 大 庭 广 众 下 手淫 的 
Mi) AE REN AKAMA RMA SERRA. RAB 
望 心脏 病 突 发 倒 地 死去 ， 但 这 个 奇迹 没有 发 生 ， 反 而 因为 自我 意 
识 过 于 着 愧 像 熊 一样 大 声 吼 电 。 我 落后 - 百 米 左右 ， 当 我 步履 蹦 
山地 抵达 终 气 ， 为 目 己 能 坚持 跑 完 全 程 而 略 感 欣慰 心头 热流 萌动 
的 时 候 ， 体 育 老师 苦笑 着 指点 我 的 后 背 。 我 心里 不 想 笑 ， 脸 上 却 
AHA Ede to RS, TK, RAAT HBR 
失禁 的 小 便 滴 出 的 长 长 的 黑道 。 全 世界 的 陌生 人 发 出 林海 风暴 般 
哺 关 的 受 鸣 。 我 一 心 一 意 拼 死 拼 活 出 乖 露 活 坚 持 跑 完 八 百 米 ， 却 
受到 如 此 残酷 的 对 待 。 我 的 十 蕊 岁 本 来 就 凄惨 丑陋 ， 而 这 他 人 的 
世界 对 我 更 残酷 无 情 ， 狠 毒 得 无 以 复 加 。 我 不 再 好 心肠 地 从 这 个 
他 人 的 现实 世界 发 现 一 点 善意 。 我 陷 进 耻辱 的 深渊 ， 疲 和 甸 劳 困 ， 
湿 滤 渡 的 短裤 贴 在 身上 ， 冷 得 我 打 喷 时 。 我 激发 惜 恨 仇视 敌意 的 
Kk, AR RES RAB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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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 给 右 咽 撑 场 去 干 不 干 ?” 身 后 有 人 对 我 说 。 

我 一 个 人 在 等 电车 。 体 育 测验 上 后 开 自 治 会 ， 我 没有 勇气 参 
加 。 我 回 过 头 去 ， 看 见 新 东 宇 严肃 地 朝 我 走 来 。 他 似乎 看 到 我 要 
扑 上 去 接 他 的 样子 ， 上 略 一 述 疑 ， 接 着 急 急 忙 忙 开始 解释 ， 消 除 我 
的 条 张 心理 。 

“AES. HE? 我 也 觉得 自治 会 没意思 ， 不 想 参 加 。 刚 才 
在 检票 口 看 见 你 ， 就 追 过 来 。 你 真 勇 敢 。 我 以 前 没 看 出 来 ， 你 的 
表现 ， 我 无 论 如 何 做 不 到 。 当 体育 教师 的 都 是 一 些 人 渣 ， 那 小 子 
KEES. KRNMAES, HRBNGK, WHE-PLER 
师 ， 听 说 刚刚 被 那个 可 爱 的 音乐 老师 思 了 ， 心 里 正 不 痛快 呢 。 我 
也 一 边 跑 一 边 气 得 不 行 。 你 撒尿 了 ， 大 伙 儿 都 高 兴 得 很 ， 要 是 大 
REGU AL 1. ARS THER, ARGS RIL.” BRE BOR 
地 意识 到 这 些 话 只 能 给 我 火 上 浇 油 ， 紧 接着 说 : (RHA, 
是 在 新 桥 车 站 广场 演讲 的 时 候 ， 找 人 捧场 ， 特 别 欢 迎 学 生 去 。-- 
天 给 五 百 日 元 。 怎 么 样 ? REM? WEAN.” 

我 党 得 我 让 新 东 宝 感到 害怕 ，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他 这 样 一 本 正经 
严肃 认真 地 说 话 。 他 看 我 半信半疑 不 置 可 否 的 态度 ， 开 始 谈 自己 
的 政见 。 

“其 实 我 不 是 右 浪 支 持 者 ， 我 是 一 个 无 政府 主义 者 、 跨 掉 了 
的 一 代 式 的 无 政府 主义 者 。 可 是 ， 进 步 党 、 共 产 党 都 器 自卫 队 ， 
这 让 我 生气 。 记 得 你 以 前 替 自 卫队 辩护 过 吧 ? 说 你 姐姐 在 自卫 队 
医院 当 护 士 。 那 时 我 听 了 就 很 高 兴 ， 我 胆 小 不 敢 说 ， 其 实 我 父亲 
eee nk 是 陆 主 自卫 队 上 校 。 所 以 我 恨不得 摧毁 进步 

.共产 和 党 。 妇 此 右 翼 能 做 到 ， 我 就 支持 他 们 。 于 是 我 常 云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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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 。 你 听 说 过 皇 道 派 吧 ， 头 头 叫 道 林 原 国 彦 ， 战 时 在 奉 大 的 特 
务 机 关 干 过 ， 全 日 本 所 有 的 人 都 不 放 在 眼 里 ， 跟 内 首相 是 老 交 
情 ， 在 满洲 的 时 候 就 认识 。 


子 轻松 下 来 ， 紧 紧 地 抓 住 眼前 优越 感 的 飞鸟 。 这 时 ， 电 车 进 站 ， 
我 朝 他 点 点 头 ， 两 人 - -起 上 了 车 。 反 正 我 回 家 也 得 恕 受 孤 独 ， 伙 
管 瞧不起 这 个 朋友 ， 但 两 个 人 竺 在 一 起 总 比 一 个 人 安心 ， 不 会 刺 
BARON HO, RHPA PRR RARE, “wes, 
新 东 宝 就 判 若 两 人 ， 沉 默 不 语 ， 好 像 受 雇 给 右翼 分 子 演 讲 捧场 属 
于 窃取 原子 弹 爆炸 级 的 绝密 情报 ， 也 可 能 他 真 这 么 认为 。 看 来 这 
个 饶舌 的 新 东 宇 并 没有 把 自己 与 右 烟 团体 的 关系 对 别人 透露 过 ， 
不 然 的 话 ， 第 二 天 早晨 至 少 会 在 一 半 的 高 中 生 中 不 盈 而 走 。 我 和 
满 脸 粉 刺 的 新 东 宝 胸部 紧 挨 着 挤 在 摇 摇 蝎 晃 的 电车 里 ， 他 的 被 
润 发 油 沾 满 其 生 的 脏 今 今 的 头发 触 碰 我 的 下 巴 ， 我 才 发 现 目 己 的 
身体 比 他 高 得 多 。 奇 怪 得 很 ， 我 觉得 比 他 身高 从 心底 得 到 某 种 安 
恩 。 在 车 里 ， 我 们 就 这 样 紧 菲 者 ， 谁 也 没有 开口 。 没 想到 位 于 东 
泵 都 中 心地 区 的 新 桥 站 下 午 三 点 这 么 冷清 。 我 和 新 东 宝 磁 房 触 辟 
地 在 站 台 上 走 着 ， 突 然 觉 得 这 不 成 “恋爱 游戏 ”的 伙伴 了 吗 ? 这 
件 事 我 后 来 还 时 时 想起 。 当 时 ， 虽 然 我 人 生 中 一 起 极为 重大 的 事 
件 正 迅速 酝酿 成 熟 结果 ， 然 而 在 那 暮春 午后 的 新 桥 车 站 上 ， 我 的 
确 发 出 如 此 感想 。 那 时 正 拿 着 老式 竹 扫 希 在 站 台 上 扫地 的 老 站 务 
员 以 第 三 者 的 眼光 感觉 出 来 ， 但 极其 冷静 地 观察 ， 我 们 也 只 是 玩 
“恋爱 游戏 ”去 的 满 脸 粉刺 和 脸色 苍 日 的 两 个 高 中 生 。 

一 进 车 站 厂 场 ， 就 知道 皇 道 派头 头 逆 木 原 国 峭 的 演讲 精 烂 透 
im, RA-TAARMH, MHEG LEARNT Hh. 
六 十 多 的 男人 似乎 也 不 指望 别人 认真 听 他 的 演说 ， 独 目 莫名其妙 
地 叫 吴 着 。 他 的 眼睛 并 不 瞧 昕 众 ， 而 是 盯 者 在 高 高 的 铁轨 上 奔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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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抗 的 人 了 吧 .， 我 和 新 东 宝 本 应 适时 地 拍手 叫好 ， 可 是 老 抓 不 到 点 
Fok, AMBP ICAL SC Ae MM, AB Sk eR Oe ay TT a 
Hy) AD” RTE RNa iB PO, RA REG 
ZA tl] EP) AAT] fe TB ay Se Fp PL A A FTI PS AA EE 
RA ZEKE RZPRRAEMA VIN BARRE AHA 
HES Het he x BR IN dy PR BU ee tet fT EL ft do 9 EG PS aE SE 

挡 ， 只 玫 厦 一 杆 纹 丝 不 动 的 太阳 旋 ， 讲 台 两 侧 站 着 -- 些 套 袖 章 的 
” 黑 社 衫 青年 和 西服 老头 ， 但 他 们 的 注意 力 似 乎 并 不 在 逆 木 原 国 并 
号 上 ， 而 在 广场 的 赛马 快报 显示 板 上 ， 他 们 一 定 买 了 马 票 ， 把 宝 
押 在 “ 星 道 号 ”什么 马上 ， 正 梦想 着 爆 出 冷门 获胜 呢 。 这 时 ， 一 - 
TEA RTE Hh TE”, APART BABE BA 
ae AA FEE A El PEAKE EAE Pla), FE AR ey 
ML TS Sa FR IB EY) OBE We AS 4 AS Be UE AL WY Fa oY I HE 
BETES PY — Bea A LATA SE AMR. Ah PS A ES 
Shy Feed FL PA 4 Fc et AE Ao] St AB A aE A EO A 
URE 50 FR eR BT RSE Ae RY A a a, A 
围 聚 过 来 。 在 圈子 还 没有 闭 拢 的 时 候 ， 我 和 新 东 宝 急忙 钻 进 广 
场 ， 坐 在 最 后 一 排水 泥 长 莹 上 。 反 正 我 们 本 来 就 是 来 捧场 的 ， 可 
古 我 觉得 新 东 宝 也 只 是 一 个 消极 的 捧场 者 ， 怀 疑 他 是 否 真 地 常常 
到 星 道 派 聚集 的 地 方 抛 头 露面 。 他 要 真是 皇 道 派 成 员 ， 不 至 于 这 
么 担心 肌 胆 赚 奉 寒 蝉 。 一 坐 下 来 ， 就 觉得 坐 在 我 们 前 面 的 二 十 来 
杀 汉 子 跟 正在 人 群 中 间 拍 手 叫好 的 模范 捧场 员 一 样 都 是 雇 来 的 。 
看 样子 他 们 像 日 工 ， 无 所 事 事 地 干 坐 着 ， 等 待 着 每 人 的 膝盖 上 发 
一 只 猫 似 地 百 无 聊 赖 ， 每 当中 间 那 个 男人 越发 狂热 地 喝采 时 ， 就 
会 很 不 上 自然 地 动 动身 子 露出 悲哀 的 窘 相 。 我 偷偷 观察 新 东 宝 是 不 
尽 打 算 敦 掌 ， 这 使 他 很 狼狗， 连忙 告诉 我 “那些 人 都 是 雇 来 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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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今 天 睛 天 ， 道 林原 国 谨 一 般 在 雨天 出 来 演讲 ， 因 为 时 1 下 十 
天 没 活 干 ， 可 以 多 雇 他 们 来 捧场 .他 们 说 ， 道 木 原 国 贿 演 讲 的 时 
人 息 ， 上 忠诚 之 心 感 天 动 地 ， 就 会 下 雨 ， 这 是 上 天 翡 取 末日 来 临 的 泪 
K., 逆 木 原 国 诊 是 精诚 贯 天 的 祈 雨 大 师 。 避 雨 的 痢 些 人 也 没 生 什 
么 气 ， 有 时 还 表示 欢迎 ”我 想 也 是 ， 雨 水 让 人 的 感觉 敏锐 。 我 在 
雨天 ， 湿 度 高 的 时 候 ， 或 者 气压 低 的 时 候 觉得 浑身 舒服 清爽 ， 所 
LASEK PE. PAR EIA ERE DE, MEE: “还 有 ， 下 雨 
Agia PA Cte st, RAPE. aR A Se a AG 
话 ， 不 时 拍 拍 手 就 行 了 ”我 知道 自己 正在 给 新 东 宝 施 压 。 我 并 不 
觉得 忧 部 ， 至 少 在 这 短暂 的 时 间 里 ， 我 从 大 操场 耻辱 的 记忆 中 解 
放出 来 。 到 夜晚 ， 也 许 我 会 无 法 忍受 奇 耻 大 辱 想 结束 自己 的 生 
命 ， 但 现在 暂时 忘 才 ， 浑 身 轻 松 。 

坐 在 长 莞 上 发 条 地 看 着 放 在 膝盖 上 的 双手 的 日 工 给 我 一 种 也 
是 从 某 种 状态 中 暂时 解放 出 来 的 印象 。 在 行人 的 视线 干 万 支 利 第 
RSE INK. AR. Bek, BRS RMR eH 
RS, FB HMAS BRASH, KR EKM TR 
AB ASPET Rat TK AOA BBR AE AY HB IK HE RIA 
FTE A, PARRA EEA LAE, HO eit 
BM ARAL KER. FRSA ABS PAR CHS AYR 
关 像 座 华 一 样 追击 这 声音 。 我 逐渐 沉 入 一 种 半 睡 半 醒 的 状态 ， 我 
听 不 见 个 别 的 声音 ， 耳 条 里 灌 满 大 城市 浑然 一 团 的 巨大 户 响 。 率 
啊 把 我 疲 备 不 堪 的 身体 从 现实 中 分 离 出 来 ， 浮 在 夏 夜 温暖 沉重 的 
海面 上 。 我 乐 了 身后 看 热闹 的 闲人 、 忘 了 新 东 宝 、 忘 了 日 工 、 忘 
了 大 喊 大 叫 的 逆 木 原 国 并 ， 从 大 都 市 沙漠 里 的 一 粒 沙子 般 和 卑微 无 
力 的 自己 身上 感受 到 从 未 体验 过 的 宁静 柔和 ， 反 而 只 对 现实 世 
齐 、 对 他 人 充满 敌意 和 仇恨 。 我 一 直 认 为 ， 世 上 不 会 再 有 像 我 这 
样 总 是 自我 进 下 自我 负 效 自我 厌恶 浑 身 污垢 可 恼 可 恨 的 人 ， 此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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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刻 这 种 自我 内 心 的 评论 家 突然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我 就 像 配 着 伤 
口 自我 安慰 似 地 可 怜 心 疼 遍 体 鳞 伤 的 自己 。 我 是 一 条 小 狗 ， 又 是 
谊 目 湖 受 娇 纵 的 母狗 。 我 无 条 件 地 纵容 疼爱 自己 ， 又 对 残酷 庶 竺 
我 这 条 小 狗 的 他 人 无 条 件 地 狂 中 扑 咬 。 我 是 在 睡意 腾腾 的 愉快 必 
情 中 做 出 这 些 事情 的 。 接 着 我 如 处 梦 中 ， 听 见 我 向 现实 世界 的 他 
人 掷 去 的 恶 言 秽语 ， 而 实际 吼叫 的 是 道 木 原 国 彦 ， 他 演讲 中 恶毒 
异 恨 的 语言 形容 其 实 都 是 我 的 心声 、 都 是 我 灵魂 的 呐喊 。 于 是 我 
浑身 震颤 ， 凝 聚 全 部 力量 倾听 他 的 叫喊 。“ 那 帮 奥 小 子 ， 那 帮 卖 
国 的 卑鄙 下 流 的 无 耻 之 徒 ， 居 然 还 在 日 本 之 神 的 土地 上 起 家 盖 房 
养老 婆 孩子 ， 这 不 是 太 可 笑 了 吗 ? 他 们 才 是 卖国 贼 、 才 是 不 要 脸 
的 马 屁 精 、 才 是 信 口 肉 黄 搬 谎 谁 人 的 骗子 、 才 是 杀人 邮 手 、 才 是 
BLE. ASL HER! 我 敢 发 拆 ， 杀 了 这 帮 家 伙 、 强 奸 他 们 
的 老婆 女儿 、 把 他 们 的 儿子 拿 去 喂 猪 ， 这 才 是 正义 ! 这 就 是 我 的 
义务 ! 我 生来 就 肩负 杀 死 他 们 的 天 意 ! 把 他 们 打 入 十 八 层 地 狱 
我 们 才能 生存 ! 我 们 很 弱小 ， 所 以 必须 把 他 们 统统 杀 光 ， 我 们 才 
能 生存 。 诸 位 ， 为 了 保卫 我 们 弱小 的 生命 ， 把 那 帮 家 伙 杀 个 精光 
吧 ! 这 就 是 正义 !” 毒 汁 四 溅 杀气 腾腾 凶残 暴 庚 的 音乐 以 毁坏 放 
声 器 的 极 大 音量 在 全 世界 育 鸭 , “为 了 保卫 我 们 弱小 的 生命 ， 把 
那 帮 家 伙 杀 个 精光 吧 ! 这 就 是 正义 1” 我 站 起 来 鼓 学 喝采 。 讲 台 
上 的 头头 看 见 我 歌 斯 底 里 般 地 狂 呼 乱 叫 ， 眼 睛 顿时 闪光 发 亮 ， 狂 
如 发 现 从 黑暗 的 深渊 升 起 一 个 黄金 人 。 我 不 停 地 鼓掌 叫喊 。 这 就 
是 正义 ! 这 就 是 正义 ! 为 了 遭受 虐待 伤痕 累累 的 屏 弱 的 灵魂 ， 这 
就 是 正义 ! 

“ 那 家 伙 是 右翼 分 子 ， 别 看 他 年 纪 轻 ， 职 业 性 的 。” 

我 猛然 转 过 身 去 ， 在 背后 诽谤 我 的 三 个 女 职员 模样 的 姑娘 吓 
得 惊 恤 失 措 。 对 了 ， 我 就 是 右 要 分 子 ! 一 阵 突 发 的 喜悦 激流 震撼 
全 身 。 我 认识 到 了 真正 的 自我 。 我 是 右 要 ! 我 向 她 们 迈 出 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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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视 着 。 他 们 也 盯 着 我 。 我 是 右翼 ! 我 发 现 一 个 在 别人 的 眼光 下 
能 面 不 改色 心 不 跳 的 新 的 自我 。 在 别人 眼 里 ， 我 不 再 是 像 一 棵 折 
断 的 青草 似 地 持 微 衰 稀 地 手 泽 而 濡 湿性 器 官 的 可 怜 分 今 的 我 、 不 
再 是 孤独 凄惨 胆 导 情 弱 的 十 七 岁 的 我 。 他 们 不 再 是 叫 喷 着 “一眼 
就 看 穿 你 的 一 切 ”威胁 我 的 他 人 的 眼睛 。 大 人 看 我 也 是 一 个 具有 
独立 人 格 的 大 人 。 我 觉得 我 已 经 把 虚弱 卑微 的 自我 藏 在 坚固 的 锁 
四 里 面 水 远 不 青 接触 他 人 的 眼光 。 这 是 右 姻 的 忽 甲 ! 我 又 出 一 
步 ， 姑 娘 们 惊 叫 起 来 ， 腿 都 是 软 了 ， 活 身 哆 味 ， 挪 不 动 脚 。 姑 女 
们 热血 躁动 心 惊 肉 跳 的 恐惧 像 性 欲 刺 激 一 样 仿 我 精神 欢喜 颠 狂 。 
我 吼叫 道 :“ 右 翼 又 怎么 样 ?! 喂 ， 我 们 右翼 怎么 啦 ? RT.” 

Hei f(T HE A a BE ee ARE, SCA 
RAH, RABEL. WL 别人 怕 我 ! 当 他 们 下 
决心 要 让 我 收拾 “ 自 夸 子 ” 这 三 个 字 所 撤 下 的 丑闻 纸 层 时 ， 套 着 
写 有 “ 皇 道 派 ” 三 个 字 袖 章 的 汉子 们 已 经 除 集 在 我 的 周围 。 我 们 
eA IK. 

一 只 青筋 暴露 坚硬 有 力 的 手 充满 情感 地 放 在 我 的 肩膀 上 。 我 
回头 一 看 ， 是 那个 狂躁 不 安 的 演讲 者 。 他 毒 焰 赤 燃 的 大 眼睛 有 -- 
股 魔力 ， 我 小 孩子 般 惊叹 地 对 这 邪恶 凶残 的 演讲 者 送 去 微笑 。 

“谢谢 。 我 们 需要 你 这 样 纯朴 勇敢 的 爱国 少年 。 你 是 天 皇 陛 
下 满意 的 日 本 男子 汉 ， 你 才 是 真正 具有 日 本 人 灵魂 的 优秀 少年 。” 

天 启 的 声音 压倒 噶 杂 声 、 电 车 声 、 喇 叭 声 、 大 都 市 所 有 的 邮 
叫 声 ， 如 同 蔷薇 般 美丽 温 声 。 我 又 一 次 变 得 歌 斯 底 里 性 的 视觉 异 
常 ， 黄 绒 的 大 都 市 沉 和 黑暗 的 深渊 ， 内 藏 着 暗黑 色 金粉 肤 施 的 时 
“ 样 的 光辉 ， 浮 现 出 一 轮 金光 灿烂 的 黎明 的 太阳 。 我 觉得 那 是 黄 
爹 人 、 臣 神 、 是 天 皇 陆 下 。 你 是 天 皇 陛下 满意 的 日 本 男子 汉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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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LIB IR BIE (T AUR la, RE RL, BUTE 
va pie ,开始 我 觉得 总 部 里 除了 我 以 外 ， 没 有 
其 他 十 八 、 九 岁 的 成 员 ， 不 久 看 到 三 个 十 九 岁 的 ， 可 他 们 的 举止 
作 派 : Sheet PA. 九 岁 青年 的 印象 不 尽 相 同 。 这些 十 八 、 九 岁 的 
人 een eee 我 无 意 中 提 到 4 me. BiG, - 

, AAP) Se a ACHE SB TES, SS FR ERS Re eS BE 
“a |i Pa SH Bo Pr aR oe a iS SY, 二 就 把 一 个 个 天 
的 小 泥 球 摆 在 “ 右 愤 ”的 蚂蚁 洞口 ， 因 为 这 些 年 轻 的 右翼 分 子 与 
我 入 派 以 前 任 空 组 象 的 漫画 式 的 人 物 太 相像 了 ， 基 至 连 死板 众生 
的 态度 也 一 模 一 He KR RW A, RAF CHAK BA RK 
KAR) 的 电影 广告 ， 心 想 年 轻 的 右翼 分 子 大 概 看 过 这 部 影片 ， 
问 他 们 ， 都 说 看 过 好 几 饥 非常 感人 .我 这 是 第 -- 次 和 他 们 热 列 
认真 地 谈论 电影 ， 好 像 这 部 电影 是 历史 记录 片 似 的 ， 把 演员 和 历 
中 人 物 混为一谈 。 

他 们 有 的 说 “明治 天 皇 陛 下 用 忧虑 的 目光 注视 着 士兵 "”， 有 
的 讽 “ 万 本 大 将 的 骏马 真 了 不 起 ， 东 乡 元 帅 - -上 战场 就 精神 村 
投 ， 不 愧 军人 的 直 超 雄心 。 武 士 就 应 该 平时 注意 养生 ， 关 键 时 刻 

才能 斗志 昂扬 ”好 像 他 们 常常 去 电影 院 看 战争 片 和 武打 片 。 看 战 
搜 片 可 以 从 日 本 军人 的 南 征 北 战 中 激励 士气 ， 看 武打 片 可 以 从 刀 
沦 剑 戟 的 杀人 中 学 到 技术 。 他 们 瞧不起 美国 西部 片 和 描写 现代 黑 
全会 火拼 的 片子 ， 因 为 这 些 电影 里 的 人 都 拿手 枪 做 武器 。 他 们 于 
不 对 手枪 ， 总 头领 也 不 容许 ， 所 以 掌握 车 一 把 日 本 刀 恬 政 于 死命 
上 技术 就 显得 既 宝 贵 又 现实 。 特 别 有 一 个 十 八 、 九 岁 的 右翼 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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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心 谨慎 地 保存 一 张 像 针灸 图 一 样 全 身 布 满 红 点 的 人 体 图 。 有 一 
天 早上 ， 新 宿 区 发 生 一 起 杀人 案 ， 我 才 明 白 这 些 红 点 意味 着 什 
么 。 他 根据 报纸 报道 的 被 刺 部 位 ， 在 人 体 图 相应 的 地 方 点 一 个 红 

“你 是 不 是 也 准备 杀人 ?” 那 时 ， 我 带 着 新 鲜 感 好 奇 心 问 这 个 
认识 不 久 的 新 伙伴 。 他 像 祈祷 一 样 紧 闭 眼睛 ， 用 激烈 的 孤独 的 声 
音 自 言 自 语 : “只 要 那 帮 家 伙 还 在 干 坏事 ， 只 要 左 姻 的 那 帮 家 伙 
还 一 直 在 干 坏事 ， 我 就 要 动手 ”我 觉得 “ 干 坏事 ”这 样 的 语言 表 
达 不 够 妥当 ， 但 很 理解 一 时 找 不 到 其 他 更 贴切 准确 的 词汇 而 皱眉 
苦恼 的 伙伴 的 心情 。 对 , “只 要 那 帮 家 伙 还 在 干 坏事 "， 这 在 皇 道 
派 成 员 之 间 已 经 完全 通用 ， 无 须 解释 。 

HMA, EY BOIS, KLE PRR, 
小 头头 也 有 的 能 言 善 状 ， 年 轻 的 成 员 没 有 一 个 能 说 会 道 ， 平 时 本 
讷 赛 言 ， 简 直 是 沉默 不 语 。 到 非 说 不 可 的 时 候 ， 就 好 像 眼前 站 着 
一 个 端 着 武器 的 敌人 ， 脸 着 眼珠 子 ， 挥 舞 手 臂 、 侗 吓 威 胁 般 项 
叫 :“ 我 们 必须 制止 赤色 分 子 干 坏事 1 

当 皇 道 派 成 员 与 保守 党 青年 部 的 年 轻 人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皇 首 
派 完全 绒 默 ， 不 得 不 忍 醒 着 只 对 要 嘴 皮 子 满腔 热情 的 保守 党 年 轻 
人 滔滔 不 绝 的 辩 才 。 皇 道 派 单独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常 攻击 他 们 尽 想 
往 上 疏 。“ 那 帮 家 伙 就 想 着 自己 怎么 飞黄腾达 ， 那 么 卖力 演讲 还 
不 是 为 了 自己 扬名 ? 他 们 和 左 要 的 出 人 头 地 的 思想 有 相似 之 处 。 
那 帮 家 伙 要 是 还 干 坏事 ……” 我 想起 一 个 来 自 地 方 的 保守 党 青年 
部 成 员 给 我 寄 来 的 明信片 ， 跟 他 只 有 -- 面 之 交 ， 这 个 脸 类 通红 的 
讨厌 的 家 伙 就 把 他 的 未 来 蓝图 统统 拌 搂 出 来 :， “我 买 股票 搬 了 二 
十 万 日 元 ， 我 买 的 股票 还 在 涨 。 我 今年 二 十 四 岁 ， 立 志 二 十 五 岁 
当选 东京 都 议员 ， 三 十 岁 当选 国会 议员 ， 三 十 五 岁入 阅 。 为 达到 
这 个 目标 ， 现 在 必须 一 手 通过 股票 抓 钱 ， 另 一 手 利 用 担任 党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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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文京 区 支部 宣传 部 长 的 职务 加 入 某 一 派系 。 我 崇 奉 实力 原则 ， 
因此 到 党 总 部 去 的 时 候 ， 跟 党 中 央 负 责 人 也 完全 平等 地 争论 问 
题 。 前 些 日 子 在 东京 都 的 一 家 高 级 且 餐 馆 和 党 干事 长 侃侃 而 谈 长 
达 两 小 时 。 想 到 我 入 阁 之 时 ， 也 是 大 兄 执掌 院外 团体 之 有 日， 不胜 
愉快 ， 所 以 与 你 通信 ， 今 后 充分 交换 意见 。 另 外 ， 如 果 你 有 意 股 
票 ， 我 可 以 介绍 松 川 证 券 社 长 ， 如 果 想 过 问 政治 ， 我 可 以 介绍 党 
青 宣传 菊 山 部 长 。%” 我 感到 惊 情 ，- 一 个 乡巴佬 居然 这 么 措 稻 草 似 
地 拼命 想 住 上 息 。 所 在 他 们 和 和 我们 时 常 发 生 冲 突 ， 我 们 在 争论 中 
被 打 得 落花 流水 哑 口 无 言 ， 便 索性 一 交 不 蚁 恶狠狠 地 盯 着 他 们 、 
威胁 他 们 ， 以 表明 上 自己 的 正确 。 和 这 帮 油 嘴 滑 否 的 家 伙 区 往 对 我 
们 没有 好 处 。 我 们 向 头头 学 习 、 读 头头 指定 的 书籍 获得 的 智 筷 就 
是 够 了 。 不 用 很 多 智慧 ， 只 要 有 一 点 黄金 般 的 吞 芒 作为 目 己 坚定 
AS FB DAE a AR UE He a) ET SE FE PR EER A, OE FAT 
Ch tH a AE ET. CER, BA Tea a a 
Se ees, RIRMA SWS. Rikki RB. 
OA, DSRS A IB EE op -- 7. 

逆 木 原 国 彦 的确 对 我 另 眼 看 待 ， 我 对 他 的 一 片 音 心 也 充分 回 
报 。 他 说 :“ 把 我 们 的 思想 灌输 进 你 的 脑子 里 ， 就 像 往 制造 出 来 
的 瓶子 里 灌 酒 。 只 要 你 这 个 瓶子 不 碎 ， 甘 醇 的 美酒 就 不 会 酒 出 
来 。 你 是 优秀 的 少年 ， 右 愤 的 人 都 是 百 里 挑 一 的 。 总 有 -- 天 ， 世 
上 的 睹 子 们 会 发 现 你 们 像 太 阳 一 样 的 存在 。 这 就 是 正义 !1” 

我 加 入 星 道 派 后 几 个 星期 ， 逆 木 原 国 彦 亲自 走访 我 的 父母 
杀 ， 说 服 他 们 同意 我 留 在 总 部 。 父 亲 仍 然 是 美国 式 的 自由 主义 ， 
说 只 要 不 给 家 里 找 及 烦 上 自己 的 路 目 己 走 不 加 干涉 ， 甚 至 还 对 逆 木 
原 国 彦 随 声 附和 ， 认 为 搞 政治 活动 也 是 出 于 爱国 之 心 ， 总 比 赤 色 
的 全 学 联 健康 吧 。 我 想起 父亲 先前 说 过 一 句 跟 美国 式 的 目 由 主义 
者 很 不 相称 的 话 : 孩子 热衷 于 学 生 运动 ， 当 教师 的 父亲 很 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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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 父 杀 也 计 认 为 这 样子 说 天 下 太平 了 。 哥哥 被 我 盯 得 低下 困惑 
不 安 的 根本。 母亲 采取 和 我 踢 伤 姐姐 时 同样 的 态度 ， 没 有 发 表意 
帮 。 逆 木 原 国庆 极 力 称赞 姐姐 在 自卫 队 医 院 当 护 士 ， 姐 姐 涨 红 着 
脸 用 小 得 像 发 日 耳机 那样 的 细 声 说 很 多 护士 都 读 过 道 木 原 国 说 的 
书 《 具 正 热 爱 日 本 和 日 本 人 之 路 》， 于 是 道 木 原 国 摩 向 全 家 表示 
感谢 同意 我 住 到 总 部 ， 并 且 保 证 他 负责 我 一 辈子 ， 然 后 告辞 出 门 
而 去 。 接 着 家 里 人 问 我 什么 时 候 加 入 右翼 团体 的 ， 怎 么 认识 那个 
大 人 物 的 。 我 撤 了 个 诺 ， 使 得 大 家 不 再 开口 。“ 从 姐姐 在 自卫 队 
医院 当 护 士 的 时 候 。 我 无 法 容忍 那 帮 家 伙 说 自卫 队 的 坏话 。” 我 
发 现 目 己 已 经 具有 一 个 拳头 打 得 全 家 人 尝 头 转向 的 能 力 。 这 一 天 
离 我 被 姐姐 驳 得 体 无 完 肤 最 后 委屈 灸 泣 的 十 七 岁 生 日 只 有 五 个 星 
期 ， 我 的 人 格 出 现 奇迹 ， 变 成 男 -- 个 人 。 因 为 我 回 心 版 依 。 

我 的 回 心 版 依 在 学 校 获得 最 戏剧 性 的 成 功 。 那 个 碎 村 新 东 宝 
知 刘 我 正式 加 入 星 道 派 后 就 会 了 解 他 不 过 是 一 个 冷 热 无 常 的 皇 道 
扩 同 情 者 ， 于 是 成 了 我 的 义务 宣传 员 、 传 记 记 者 。 据 新 东 宝 在 外 
向 说 ， 我 好 几 年 前 就 是 右 机 的 人 了 ， 在 八 百 米 跑步 时 令 我 自己 绝 
里 的 翔 种 丑态 是 右翼 的 人 茂 视 体育 教师 的 表现 方式 .“ 那 家 伙 呼 
在 新 桥 车 站 广场 上 ， 一 个 人 面 对 二 十 多 个 来 说 骂 右 翼 的 共产 党 ， 
党 不 情 惧 ， 跟 他 们 干 上 了 。 皇 道 派 的 道 木 原 国 彦 选 定 他 作为 自己 
的 接班 人 。 他 平时 就 住 在 皇 道 派 的 总 部 里 。 他 一 定 会 成 为 -- 个 地 
HEH AORN ART.” 于是， 全 校 学 生 都 知道 我 是 右翼 、 
旦 道 派 成 员 。 这 件 事 成 了 教研 室 里 最 大 的 丑闻 。 班 主任 找 我 谈 
证， 我 说 既然 允许 左 费 学 生存 在 ， 也 应 该 允许 右翼 学 生存 在 。 只 
要 老师 稍稍 表示 对 右翼 的 不 满 ， 我 就 委婉 地 说 “可 以 把 你 的 话 转 
各 给 道 木 原 国 彦 吧 ”"， 从 而 更 委婉 地 显示 出 皇 道 派 的 威力 。 教 师 
比 学 生 受 新 东 宝 添 油 加 醋 的 煽动 的 影响 更 大 ， 因 此 我 的 暗示 富有 
成 效 。 学 生 里 还 流传 着 教 世界 历史 的 老师 只 要 我 一 去 上 课 ， 讲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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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非常 谨 愤 保守。 

学 校 里 也 不 是 没 人 对 我 这 个 右翼 心怀 敌意。 与 全 学 联 关系 密 
切 ， 制 定 参加 示威 游行 计划 的 学 生 自治 会 就 找 我 辩论 。 我 只 要 把 
先前 对 左 渗 领导 人 主张 所 感觉 到 的 疑问 点 作为 武器 反 守 为 攻 ， 多 
能 取胜 。 就 像 我 在 生日 那 一 天 夜里 被 姐姐 驱 得 理 届 词 穷 一 样 ， 我 
TE, HAE, BRR, HR 
国 、 美 国 等 问题 并 没有 信心 十 足 的 成 熟 的 思想 。 我 只 要 攻 其 弱点 
就 能 大 获 全 胜 。 而 且 我 还 有 一 张 王牌 : “不 管 怎么 说 ， 日 本 的 知 
识 分 子 里 左 姻 是 多 数 派 ， 右 村 是 少数 派 。 让 我 站 在 进步 派 教授 这 
一 边 ， 不 如 替 吃 不 饱 穿 不 暖 只 好 进 自卫 队 的 农民 的 儿子 说 话 。 大 
学 教授 名 声 又 好 又 站 在 正义 一 边 ， 有 这 些 就 足够 了 吧 ? 如 果 你 们 
喜欢 的 大 学 教授 跑 到 联合 国 去 申诉 ， 远 东 地 区 的 局 部 战争 大 概 会 
得 到 解决 ， 但 我 就 想 站 在 这 两 三 天 会 被 李 承 晚 军队 杀 死 的 日 本 可 
怜 的 农民 的 儿子 一 边 。 你 们 最 喜欢 的 萨 特 说 过 ， 如 果 不 去 实现 这 
些 ， 正 义 又 从 何 谈 起 ? 我 脑子 繁 、 身 体 弱 ， 可 我 把 生命 奉献 给 右 
翼 青 年 行动 队 ， 你 们 有 哪 一 个 人 成 为 共产 党 员 而 默默 献身 呢 ? 你 
们 不 是 想 考 进 东 大 、 将 来 成 为 大 公司 的 负责 人 吗 ?” 我 的 一 番 司 
慨 陈 词 把 这 些 秀 才 嘻 得 脸色 苍白 ， 一 句 话 也 说 不 出 来 。 这 时 ， 那 
个 傲慢 的 杉 惠 美 子 用 显然 对 我 很 感 兴趣 的 目光 热乎 乎 地 盯 着 我 
说 ;“ 像 你 这 样 落伍 于 时 代 的 右 既 少年 应 该 上 防卫 大 学 。” 我 曾 向 
逆 木 原 国 彦 提出 希望 自己 能 上 防卫 大 学 ， 发 展 同志 ， 为 将 来 发 动 
政变 积聚 力量 。 逆 木 原 国 彦 对 我 的 希望 深 表 满 意 ， 使 我 沉浸 在 激 
动 的 幸福 感 里 。 

皇 道 派 的 制服 模仿 纳粹 党 卫队 军服 。 我 穿着 制服 在 街 上 行 
走 ， 也 会 全 身 充满 幸福 ， 像 甲虫 一 样 铠 甲 紧 庄 身躯 ， 别 人 看 不 见 
肥胖 虚弱 胆 性 丑陋 的 内 部 ， 我 心情 舒畅 球 飘 然 如 上 天 堂 。 我 曾经 
害怕 别人 盯 着 我 ， 会 面红耳赤 、 志 焉 不安、 自我 厌恶 ， 我 被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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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捆 得 无 法 动弹 。 但 是 现在 ， 别 人 看 不 见 我 的 内 部 ， 只 能 看 见 
我 右 愤 的 制服 ， 还 要 带 着 几 分 惧怕 。 我 用 制服 这 道 屏障 把 我 脆弱 
的 少年 的 灵魂 永远 隐藏 起 来 。 我 不 再 着 耻 ， 不 再 从 别人 的 目光 感 
受 痛苦 。 渐 渐 地 ， 不 穿 制服 的 时 候 、 赤 身 裸 体 的 时 候 ， 也 绝 不 会 
因为 自己 的 伤口 被 人 看 见 而 感到 蒙 着 受辱 

以 前 我 觉得 如 果 手 淫 被 人 发 现 会 羞愧 地 去 自杀 ， 这 就 是 别人 
眼睛 的 最 大 能 量 和 自己 愤 惨 羞耻 的 最 软弱 的 肉体 的 戏剧 。 但 是 有 
一 天 ， 我 经 过 决定 性 的 体验 ， 知 道 这 出 戏剧 连 危机 性 都 变 得 毫 无 
意义 而 分 裔 离 析 。 这 是 从 我 和 逆 木 原 国 彦 以 下 的 对 话 开始 的 。 

“你 感觉 过 性 欲 的 苦恼 吧 ? 压抑 大 可 不 必 。 想 和 女人 睡觉 
吗 ?” 

“不 ， 不 想 。” 
“ 那 这 样 吧 ， 让 土耳其 澡堂 的 女人 把 你 的 阴 葵 搓 揉 一 遍 。 拿 
着 这 钱 去 !” 

开始 我 并 不 认为 这 种 事情 是 可 能 的 ， 自 己 耻 辱 的 心理 尚未 完 
全 断根 。 伙 伴 们 劝 我 穿 制服 去 。 尽 管 是 在 夜间 ， 我 拿 不 定 主意 ， 
最 后 听从 伙伴 的 意见 ， 穿 上 只 在 白天 穿 的 皇 道 派 正式 服装 ， 来 到 
新 宿 红 灯 区 ， 推 开 一 家 十 耳 其 澡堂 装饰 得 五 颜 六 色 的 玻璃 门 。 我 
不 但 没有 寺 起 ， 反 而 像 即 将 受刑 的 可 怜 的 小 孩 -- 样 脸色 苍白 精神 
和 狂乱。 我 入 皇 道 派 以 后 第 一 次 埋怨 头头 。 而 且 我 的 皇 道 派 制服 恋 
成 比 铅 制 潜水 服 还 要 沉重 的 秤 达 压 在 身上 ， 我 的 右翼 铠甲 对 别人 
来 说 不 是 紧身 皮衣 而 是 令 人 心 惊 肉 跳 仅 惧 害怕 的 奇 装 异 服 。 

一 个 头发 染 成 枯黄 色 的 体格 健壮 浑身 上 下 只 剩 下 白色 乳罩 和 
三 角 裤 的 姑 嫂 在 粉红 色 墙 壁 的 房间 里 迎接 我 。 准 确 地 说 ， 只 有 五 
秒 钟 ， 姑 娘 在 水 气 蒙蒙 的 灯光 里 看 着 我 的 制服 ， 立 刻 吓 得 缩 成 一 
团 ， 脸 都 变 了 形 ， 低 下 眼睛 。 姑 娘 的 眼睛 再 没 抬 起 来 过 。 我 脱光 
了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在 别人 、 而 且 是 在 年 轻 的 姑娘 面前 脱 得 一 丝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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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 我 终于 感觉 到 我 肌肉 开始 发 育 的 单薄 的 肉体 像 装 甲 车 一 样 时 
盖 着 厚 厚 的 铠甲 、 右 翼 的 铠甲 。 我 坚硬 地 勃起 。 我 才 是 具有 将 新 
娘 纯洁 的 阴道 捅 破 的 灼热 铁 根 般 阴 芭 (如 北 木 原 国 彦 所 说 的 那 种 
BASE) AWA. FR EAR A, FR OE 
祈祷 的 奇迹 将 会 发 生 ， 我 一 辈子 部 处 在 性 高 潮 之 中 。 我 的 身体 、 
我 的 心 、 我 的 … 切 都 一 直 勃 起 。 生 活 在 南美 热带 丛林 里 的 种 族 部 
浅 ， 总 有 一 些 人 的 阴茎 一 直 拖 起 。 神 害怕 这 样 不 便于 狩猎 、 打 
使， 就 把 他 们 的 阴茎 像 铬 的 性 器 官 - 样 紧 贴 在 肚皮 上 。 我 就 是 这 
类 种 族 的 十 七 岁 。 姑 娘 先 让 我 进 燕 气 浴 ， 又 用 水 冲洗 一 遍 ， 再 进 
热 水 澡 合 ， 然 后 用 毛巾 擦 下 ， 酒 上 香 粉 ， 让 我 租 在 医生 检查 病人 
一 样 的 床上 ， 开 始 按摩 。 她 的 手 温柔 地 抚摸 我 的 阴 蔡 ， 睛 惧 胆 性 
的 手指 类 静 瞬 地 像 祈求 上 帝 似 地 翻 开 由 于 长 期 手淫 而 变形 的 包 
Be, FR A OE, A Ee 
恶心 一 样 满 脸 通红 ， 姑 娘 直 我 想起 我 给 杉 惠美 子 信 中 从 姐姐 的 书 
上 抄 下 来 的 一 节 诗 歌 ， 昌 然 那 封 信 让 我 斯 了 。 

位 立 在 台阶 高 高 的 石板 上 …… 

ETE BN RH 

用 你 的 头发 编织 阳光 、 编 织 阳 光 …… 

用 无 比 痛苦 的 心灵 拥抱 你 手中 的 鲜花 …… “ 

我 的 阴茎 就 是 阳光 ， 我 的 阴 葵 就 是 鲜花 ， 我 感受 到 强烈 的 性 
高 潮 的 快感 ， 我 看 见 浮现 在 黑暗 天 空中 的 黄金 人 。 啊 ， 嗅 ， 天 和 皇 
陛下 ! 光辉 灿烂 的 太阳 ， 天 皇 陛下 。 啊 ， 啊 ， 噢 ! 当 我 从 点 斯 底 
里 般 的 视觉 异常 中 恢复 正常 的 时 候 ， 看 见 姑 娘 的 脸 天 上 挂 着 我 的 
精液 如 泪珠 闪闪 发 光 。 我 不 仅 训 无 手淫 后 的 失望 感 ， 反 而 沉浸 在 
昂 奋 的 喜悦 里 。 直 到 我 穿 上 皇 道 派 的 制服 ， 没 有 对 这 奴隶 的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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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一 个 字 。 这 是 正确 的 应 有 的 态度 。 这 个 晚上 我 悟 出 三 条 道理 ， 
我 这 个 右 缀 少年 已 经 完全 克服 了 别人 的 眼光 ; 我 这 个 右翼 少年 也 
具有 对 别人 残忍 肆虐 的 权利 ; 我 这 个 右 愤 少年 是 天 皇 陛下 之 子 。 

我 狂热 地 想 深 入 了 解 天 旦 陛下 。 以 前 我 认为 ， 像 凡凡 以 上 年 

代 的 人 那样 只 有 在 战 时 决心 为 天 皇 而 死 的 人 才 和 天 皇 有 关 。 一 听 
ENED TARR GRIER, FORME RR, Re a 
种 态度 是 错误 的 。 因 为 我 是 右翼 之 子 、 天 皇 之 子 。 
Ket ARAB, MOREA KASEY TH 
籍 。 我 访 了 《古事 记 》、《 明 治 天 皇 御 制 果 》、 神 兵 队 和 大 东 塑 前 
全 们 作为 辑 科 书 的 书籍 ， 还 读 了 希特勒 的 《我 的 奋斗 )。 在 道 木 
原 国 彦 的 启发 下 ， 汛 了 谷口 雅 春 的 《天 皇 绝对 CBRNE). 我 
追求 的 东西 如 愿 以 偿 ， 欣 喜 若 狂 。 我 掌握 到 “ 忠 无 私心 ” 乃 是 最 
重要 的 原则 。 

我 满腔 热情 地 思考 。 对 ， 忠 无 私心 ! RE RL KE x RE 
介 死 、 无 法 把 握 现 实 世 界 、 感 到 无 能 为 力 ， 就 是 因为 有 私心 。 一 
有 私心 ， 就 觉得 自己 荒唐 怪诞 矛盾 重重 支离破碎 错综复杂 淫 猥 下 
流 被 挤 出 去 而 性 性 不 安 。 每 当做 什么 事 ， 总 怀疑 自己 判断 错误 ， 
疑 神 疑 鬼 ， 坐 立 不 安 。 但 是 ， 忠 无 私心 。 对 。 必 须 抛弃 私心 ， 全 
号 心 奉献 给 天 皇 陛 下 1! 抛弃 私心 ， 抛 弃 我 的 一 切 ! 我 感觉 到 一 直 
困扰 痢 我 的 充满 矛盾 的 迷 乱 正在 被 驱逐 出 去 。 磨 灭 我 意志 的 迷 乱 
原封 不 动 地 化 为 乌有 ， 迷 乱 一 扫 而 光 。 天 皇 陛 下 命令 我 ， 抛弃 私 
心 ! 所 以 我 抛弃 了 一 切 迷 乱 。 我 作为 个 人 已 经 死去 。 私 心 已 经 天 
To RMP BRAM KEES. ERRBRA OHRID, £ 
RET AS EE, PR KR BSF RARE, Rae 
放 。 我 已 经 没有 犹 移 不 决 的 选择 者 的 不 安 。 因 为 我 选择 了 天 皇 陛 
下 。 木 石 没有 不 安 的 情绪 ， 我 抛弃 私心 ， 就 成 为 天 皇 陛 下 的 木 
石 。 我 没有 不 安 ， 我 不 会 担 惊 受 怕 。 我 会 活 得 轻松 愉快 。 我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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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明了 地 理解 错综复杂 不 可 思议 的 现实 世界 。 对 ， 对 ， 忠 无 入 
心 。 抛 弃 私 心 的 人 至 高 无 上 的 幸福 就 是 忠 ! 而 且 我 突然 发 现 目 己 
已 经 摆脱 了 死亡 的 轴 怖 。 以 前 闻 死 色 变 惊 寻 万 状 ， 现 在 视 死 如 妇 
处 之 泰然 。 我 死 而 不 灭 ! 因为 我 只 是 天 皇 陛 下 这 一 棵 永恒 的 大 树 
上 的 一 片 嫩 叶 。 我 永恒 不 灭 ! 我 对 死 无 所 旦 惧 ! 啊 ， 天 星 哟 ， 天 
皇 哟 ， 您 是 我 的 尊 神 我 的 太阳 我 的 永恒 。 是 您 给 了 我 真正 的 人 
生 ! 

我 达到 目的 ， 走 出 着 木 原 国 诬 的 书库 。 我 已 经 不 需要 书 了， 
我 开始 专心 学 习 拳 术 和 和 柔道 。 逆 木 原 国 彦 在 我 的 训练 服 上 与 下 
“毕生 报国 ， 天 皇 陛 下 万 岁 ” 几 个 字 。 道 木 原 国 彦 先前 说 我 “你 
才 是 真正 具有 日 本 人 灵魂 的 优秀 少年 "， 现 在 我 目 己 也 觉得 当 之 
无 愧 。 

进入 五 月 以 后 ， 左 翼 开 始 在 国会 四 周 不 断 举 行 示威 游行 。 我 目 
SSRN SIGIR EA, HRA LAL REEL RAIL 
RA. gE RATT, Se. REAR ES 
#5 SR — TL = E+ AS Ee 2 a DE ag BY 
演讲 制定 了 铁 则 : “第 一 、 忠 诚 ; 第 二 、 服 从 ; =. BB A, 
诚实 ; 第 五 、 正 直 ; 第 六 、 同 志 之 爱 ; 第 七 、 勇 于 负责 ; 第 八 、 勤 
盏 ; 第 九 、 禁 酒 ; 第 十 、 唯 天 星 为 重 、 唯 爱国 心 为 重 ， 义 不 容 辞 ， 
对 其 他 任何 东西 不 子 置 理 ”打倒 赤色 分 子 ， 再 踏 上 一 只 脚 ! 杀 死 赤 
色 分 子 ! 绞 死 赤色 分 子 ! 人 烧 死 赤色 分 子 ! 我 作战 勇敢 ， 对 着 学 生 挥 
CRRA, MRE ORME ABA THAT, Pee. SKE. 
我 几 次 被 抓 ， 释 放 后 又 立即 冲 进 游 行 队伍 大 打出 手 ， 又 被 抓 ， 又 被 
eM. REAM ALR TH SRA + A PRR 
最 凶残 暴民 最 右 咽 的 十 七 岁 。 我 是 一 边 在 深夜 的 混战 中 横冲直撞 一 - 
LDA FE PR aI a ARS ELS SA Re PE — Be 
次 眼 乎 目的 天 星 陛 下 的 无 比 华 福 的 十 七 岁 。 在 细 雨 等 等 的 夜里 ，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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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死 了 一 个 女 学 生 的 消息 ， 混 乱 的 群众 顿时 平静 下 来 ， 被 雨水 淋 湿 
MESS. WR, RRS ERI RR. AT, Fe 
FRE BU SRT RIK es RHE A SA RR RY 
ME — FAC LLB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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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我 们 做 小 孩 的 时 候 开 始 ， 品 学 兼 优 的 表 兄 就 受到 亲戚 们 的 
交口 称赞 。 表 兄 被 看 做 我 们 小 孩 的 榜样 。 但 我 第 一 次 见 到 他 时 ， 
很 快 就 争执 起 来 ， 哨 了 几 句 ， 我 加 他 “居然 说 出 这 么 插 吕 的 话 ”， 
于 是 就 打 起 来 。 其 实 只 是 断 续 性 地 显露 粗暴 的 表 兄 单方 面 的 攻 
击 ， 他 身 强力 壮 ， 又 擅长 狐 独 的 战术 ， 我 被 打 得 一 败 涂 雹 。 

我 们 这 些小 孩 争 论 疯子 的 事 。 我 们 都 有 血缘 关系 ， 就 是 说 ， 
我 的 外 祖父 、 即 他 的 祖父 是 一 个 疯子 。 外 祖父 三 十 多 岁 就 疯 了 ， 
后 来 还 活 了 五 十 年 ， 八 十 五 岁 生 日 那 一 天 ， 引 爆 他 长 子 偷 捕 香 鱼 
隐藏 的 炸药 ， 上 自爆 而 死 。 人 们 对 他 的 自爆 议论 纷纷 ， 说 是 就 在 他 
生日 的 前 些 天 ， 他 突然 病 好 了 ， 精 神 正 常 了 ， 但 他 觉得 恢复 正常 
AW EGAN TR, SAAR KACRS ECAR 切 。 我 
就 亲 耳 听 到 炸药 的 爆炸 声 ， 也 跟着 村 里 人 一 起 传递 水 桶 灭火 。 外 
祖父 晚年 的 时 候 ， 肥 胖 腾 肿 ， 皮 肤 像 鲸 鱼 一 样 暗 涩 ， 而 摆 在 暮 礼 
台 上 的 却 是 他 发 疯 以 前 、 长 着 乌 一 样 尖 下 巴 的 脸庞 消瘦 的 照片 。 
昨天 还 是 村 里 多 余 的 人 的 那个 熟悉 的 胖 老 头 ， 如 今 已 灰飞烟灭 。 
参加 营 礼 的 至 亲 们 对 着 这 张 发 黄 的 小 照片 不 无 着 恋 似 地 轻声 呼唤 
落 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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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兄 和 我 们 这 个 家 族 最 有 出 息 、 在 外 务 省 做 官 的 他 的 父亲 一 - 
起 也 赶 来 参加 非礼 。 这 个 外 交 官 之 家 极力 要 从 自己 及 周围 的 意识 
址 界 里 割断 与 疯 父 亲 的 亲缘 关系 ， 连 战 时 朴 散 也 不 加 家乡， 而 是 
选择 别 的 地 方 。 

旧制 学 校 最 后 一 届 高 中 毕业 的 表 兄 对 想 进 村 新 制 中 学 的 我 消 
进 解 问 地 进行 -- 番 智力 测验 ， 冷 哮 热 讽 以 后 说 ， 他 打算 报考 东京 
大 学 法 律 系 (其 实 他 毕业 于 新 设 的 教育 系 教育 专业 。 因 为 从 教育 
课程 逢 入 教育 专业 ， 最 低 分 数 要 比 法 律 系 高 两 三 分 。 他 经 常 选择 
这 种 人 生 方 式 )。 问 我 你 准备 继续 升学 吗 ” 我 回答 说 自己 也 想 进 
东京 大 学 法 国文 学 系 读书 。 表 兄 就 像 他 的 即 得 权 被 我 非法 侵犯 似 
地 气急 败坏 地 跳 起 来 大 声 叱 责 ; 

“上 文学 系 ， 你 不 自 量 ! 我 现在 还 在 写 诗 ， 本 来 打算 报考 文 
学 系 ， 将 来 做 一 名 诗人 。 可 是 跟 父亲 商量 以 后 ， 就 改 为 法 律 系 。 
你 这 个 呆 头 呆 脑 的 乡巴佬 还 想 搞 法 国文 学 ， 装 腔 作 势 摆 出 一 副 文 
SIME BES, BTU, MET! 不 然 会 神经 衰弱 ， 会 发 疯 
的 。 就 这 么 个 血统 1” | 

于 是 我 和 表 兄 就 很 自然 地 争论 起 疯癫 是 否 遗 传 的 问题 。 我 爱 
那个 自爆 身亡 的 大 个 子 外 祖父 ， 内 心 有 一 种 以 接受 他 的 疯 壮 引 为 
自豪 的 伤感 的 激情 。 因 此 争论 完全 是 表 兄 占 上 风 ， 但 最 后 一 刻 我 
抓 住 了 反击 的 机 会 : 

“要 说 疯子 的 血缘 ， 我 们 两 人 都 有 !” 

表 兄 立即 脸色 苍白 ， 浮 现 出 令 我 自 其 自 愧 的 难看 的 表情 ， 冷 
笑 着 说 ， : 

“你 是 通过 母亲 接受 了 血缘 ， 这 一 点 干 真 万 确 。 我 跟 你 不 一 
样 ， 我 有 一 条 退路 。 我 出 生 在 父亲 赴任 的 英国 ， 所 以 实际 上 我 也 
许 具有 涯 克 和 鲁 撤 克 逊 血统 。” 

“你 居然 说 出 这 么 卑鄙 的 话 !” 我 叫喊 起 来 。 结 果 被 强大 的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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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e —AR RAY RS UR, ERE 
方 ， 不 管 多 么 野蛮 的 孩子 ， 打 起 架 来 也 从 来 不 动 家 伙 ， 所 以 表 兄 
出 人 意外 的 暴行 被 日 击 者 流传 着 ， 很 长 时 间 成 为 本 村 的 一 大 于 
闻 。 其 实 从 纯 黄 色 人 种 的 相貌 来 看 ， 表 兄 的 想象 也 不 是 党 无 可 
能 。 虽 然 表 兄 说 这 话 焉 污 了 自己 的 双亲 ， 但 对 他 的 人 生 影 响 最 深 
的 还 是 虽然 努力 混 到 一 个 中 级 外 交 官 算是 到 头 的 父亲 。 我 进 了 和 
他 同一 所 大 学 以 后 ， 几 乎 和 他 没有 任何 个 人 交往 。 过 了 -一 年 ， 突 
然 收 到 他 的 一 封 明信片 ， 让 我 到 他 业已 赁 房 独 立 而 居 的 住所 去 。 
墙 上 贴 着 他 的 父亲 用 五 种 文字 写 的 一 名 格言 ， 看 来 有 相当 时 日 
了 。 

“ 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1” 

表 兄 在 他 人 生 的 某 些 时 期 ， 是 一 直 奔 跑 过 来 的 。 就 是 现在 ， 
垦 后 所 述 ， 从 某 种 意义 上 说 ， 也 许 还 在 急速 迅 跑 ， 旁 观 者 听 得 见 
取 呼 的 风声 。 尽 管 他 的 肉体 已 经 完全 丧失 了 奔跑 的 机 能 ， 而 上 从 
比喻 的 含义 上 说 ， 他 孤 闭 密室 ， 步 不 出 户 ， 拒 绝 与 任何 人 来 往 ， 
生活 处 于 停滞 状态 …… 

今天 早晨 ， 我 在 床上 看 到 报纸 刊登 的 一 则 外 电 。 这 篇 小 报道 
促使 我 跟 久 未 见面 的 表 兄 取得 联系 ， 从 而 重新 引发 对 表 兄 人 生 百 
态 的 种 种 感慨 。 

《 (AP 社 美国 路 易 斯 安 那州 新 奥尔良 5 日 讯 ) 美国 性 感 女 影 
星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34 岁 ) 5 日 在 新 奥尔良 死 于 交通 事故 。 是 
日 凌晨 一 时 左右 ， 她 与 朋友 从 密西西比 州 西南 部 的 比 洛克 西 的 俱 
乐 部 乘 车 出 发 ， 在 离 新 奥尔良 州 约 48 公里 的 里 格 列 特 桥 下 与 一 
辆 拖车 相 撞 ， 同 车 的 两 名 男性 也 当即 死亡 ， 坐 在 后 排 的 3 个 孩子 
身 负重 伤 。》 

我 翻 开 另 一 份 报纸 ， 看 了 NPI 发 的 多 少 带 点 刺激 性 的 报道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脑袋 好 象 被 利刃 从 脖颈 跟 切 断 似 地 滚 转 一 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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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 淋 演 的 淡 金 色 头 发 披 散 在 尸体 的 脚下 ， 无 头 尸体 从 破碎 的 玻 
璃 前 窗 《 探 出 像 尼 斯 胜利 女神 那样 引 为 自豪 的 丰 用 玉 体 》。 

我 对 “尼斯 胜利 女神 ”这 种 阵 词 滥 调 感 到 震惊 。 由 于 表 兄 的 
关系 ， 我 现实 所 见 的 佩 涅 罗 普 ( 表 兄 称 她 为 佩 妮 ). 曼 达 琳 她 那 
FF is ASK A RT OY RS TR, KARA KH 
的 ， 以 奇异 地 硅 张 的 造型 性 沉甸甸 地 包 里 着 骨 胎 健壮 的 舰 体 。 帘 
视 她 在 蓝 室 里 宽松 舒畅 地 披 一 件 希 腊 款式 的 宽大 衣服 ， 简 直 就 像 
古代 站 立 船 头 的 胜利 女神 。 因 此 ，NPI 的 这 则 报道 给 我 的 印象 是 
死者 亲属 发 布 让 告 。 要 没有 发 生 这 件 事 ， 我 大 概 也 不 会 给 表 兄 打 
电话 。 

现在 给 表 兄 打 电 话 ， 需 要 相当 高 的 心领神会 。 听 到 电话 铃 响 
三 声 还 没 人 来 接 ， 最 好 打消 和 表 兄 通话 的 念头 。 要 是 表 兄 刚好 在 
电话 机 旁 ， 可 又 不 想 接 电话 ， 电 话 铃 响 四 声 以 上 ， 他 就 会 觉得 自 
已 的 个 人 生活 受到 侵犯 。 反 之 ， 表 兄 想 接 电话 却 不 在 电话 机 旁 的 
时 候 ， 给 他 打 电 话 就 需要 巨大 的 耐性 。 他 从 邻 室 推荐 轮椅 到 电话 
机 学 的 时 间 ， 电 话 铃 大 约 要 响 十 声 。 如 果 当 他 拼命 推荐 轮椅 来 到 
电话 劳 ， 刚 要 伸手 抓 话 简 时 ， 和 铃声 夏 然而 断 ， 一 段 时 间 内 他 会 陷 
于 任何 人 都 无 法 为 他 补偿 的 被 追 害 妄想 的 痛苦 之 中 。 要 是 表 兄 不 
坐 在 轮椅 上 的 时 候 刚 好 来 电话 ， 我 们 就 得 等 他 靠 骆 膊 锌 灸 前 进 扑 
到 电话 机 旁 ， 这 样 电话 铃 就 要 响 二 十 声 以 上 。 但 如 果 表 兄 这 时 并 
人 不想 接 电话 ， 只 是 被 电话 铃声 催 得 心烦 意 乱 ， 这 无 疑 是 对 他 疲 备 
的 神经 赤裸 裸 的 暴力 侵犯 。 

我 已 经 习惯 了 。 剑 着 对 表 兄 令 人 窒息 的 紧张 心情 器 动 大 气 听 
话 简 里 的 铃声 。 当 第 二 次 喘 动 的 呼吸 即将 烙 住 时 ， 昕 见 对 方 拿 起 
话 简 的 声音 。 于 是 我 立即 明白 今天 一 早 表 兄 也 已 经 知道 了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可 怜 地 惨死 于 交通 事故 的 消息 ， 没 有 任何 亲朋 好 友 的 
表 兄 正 等 待 着 我 的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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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死 了 。 

“新 闻 报 道 有 重大 的 差错 。” 表 兄 略 为 沉默 以 后 ， 以 深思 熟 虑 
的 声调 说 。 我 力图 从 表 兄 的 声音 里 体会 判断 他 的 忧郁 阴暗 的 脑海 
里 的 感受 ， 但 与 往常 一 样 ， 我 只 好 含糊 地 停止 揣摩 隐藏 在 他 声音 
里 的 情绪 。 因 为 当 表 兄 用 厚重 茶 谨 的 嗓子 说 话 ( 表 兄 在 耶鲁 大 学 
留学 五 年 间 ， 学 会 拿 假 嗓子 当真 嗓子 用 。 回 国 以 后 ， 无 论 何 时 何 
”地 都 只 用 假 嗓子 说 话 ， 而 且 自称 也 改 掉 了 粗鲁 的 第 -一人称 用 语 ) 
时 ， 从 中 小 透 出 来 的 可 识别 的 感情 要 素 ， 只 有 一 种 侯 资 愤怒 又 亿 
漠然 不 安 的 、 可 称 为 自傲 的 激昂 的 东西 ， 将 他 的 假 嗓 更 沉重 地 束 
缚 起 来 。 

“我 认为 新 闻 报 道 的 差错 或 者 外 电 的 错 译 大 概 是 则 旦 击 才 本 
身 的 错觉 引起 的 ， 但 关于 做 红 的 这 篇 报道 肯定 是 错误 的 。” 我 沉 
得 表 兄 的 声音 低沉 缓慢 只 能 证 明 他 十 分 自信 、 确 有 把 握 。 其 实 他 
FEA TR AS ORR Be ie RE 

“ Hs She a IEP 2” 

“不 ， 佩 妮 是 死 了 。 你 怎么 贸然 作出 这 么 愚蠢 的 判断 呢 ? 1 
你 这 号 人 还 居然 想 写 小 说 谋生 ?” 表 兄 仍然 用 他 的 乍 一 听 似 乎 还 
觉得 顺 耳 心情 舒畅 的 假 嗓 冷 嘲 热 讽 , “特别 是 NPI 的 报道 ， 错 误 
更 明显 。” 

“就 是 那 篇 写 着 “ 像 尼 斯 胜利 女神 那样 ”的 报道 吧 ?” 

“ 佩 妮 在 本 国 只 坐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 不 坐 其 他 车 ， 所 以 我 想 这 
次 也 就 死 在 车 里 。 大 概 是 金色 的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 车 头 前 面 镶 饰 
看 小 小 的 flying woman (飞跃 的 女人 )。 目 击 者 也 许 只 看 见 这 个 
被 损坏 的 沾 满 血 垢 的 “飞跃 的 女人 '， 就 想象 这 位 世界 性 的 sex ” 
symbol (性 象征 ) 的 无 首 女 尸 像 “ 尼 期 胜利 女神 ”那样 从 前 窗 探 
伸 出 来 的 景象 。 但 重要 的 不 是 这 小 小 的 错误 。 还 有 更 大 的 廖 误 ， 
如 果 这 个 廖 误 传 遍 世 界 ， 可 能 就 我 一 个 人 知道 真相 。 我 就 成 了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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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事实 真相 的 目击 者 。 你 觉得 很 荒唐 可 笑 吧 ? 我 身 在 东京 ， 整 
天 关 在 父亲 的 屋子 的 二 楼 ， 不 出 大 门 一 步 ， 可 我 是 这 次 路 易 斯 安 
那州 事故 唯 -- 的 真正 目击 者 。” 

“ 简 青 不 可 思议 。” 我 对 这 位 -- 旦 打开 话 划 子 便 滔滔 不 绝 不容 
Sa] A. PEW AS BS ik Ba BA AH 

“AP #t. NPI 社 都 报道 说 与 拖车 相 撞 ， 其 他 通讯 社 是 不 是 也 
这 么 报道 的 ? 特别 是 NPL 社 ， 还 报道 说 拖车 上 装载 着 小 马 驹 ， 
这 就 让 我 发 现 了 报道 的 失实 。 不 是 坐 着 佩 妮 和 她 的 小 孩 的 罗 和 尔 斯 
: 罗 伊 斯 (尽管 同 车 而 死 的 男人 与 表 兄 也 认识 ， 但 表 兄 对 他 们 只 
字 不 提 ) 与 装载 小 马 驹 的 拖车 相 撞 ， 而 是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牵引 的 
拖车 装载 着 三 匹 小 马 驹 。 没 有 任何 一 篇 报道 指明 这 一 点 吧 ?” 

“ 软 尔 斯 罗 伊 斯 这 样 名 贵 的 小 轿车 会 拉 着 拖车 吗 ?” 

“你 对 英国 人 -无 所 知 ， 对 他 们 制造 的 汽车 也 -- 窗 不 通 。” 表 
兄 把 我 顶 回 去 。 他 只 让 我 听 他 口 若 悬 河 ， 从 不 愿意 我 表述 意见 ， 
除了 极 特殊 的 例外 ， 这 是 多 年 的 老 规矩。 

“可 是 这 又 算 什么 重要 的 事实 ? 佩 妮 不 还 是 死 了 吗 ?” 

“拖车 上 装载 的 三 匹 小 马 是 佩 妮 三 个 小 孩 的 马 呀 。 而 且 我 亲 
年 听见 佩 妮 说 过 有 人 开 着 高 级 轿车 为 孩子 去 买 小 马 驹 回来 的 路 上 
撞车 死 于 交通 事故 的 事 。 把 这 两 样 事 综合 起 来 ， 不 就 是 证 据 充足 
的 重要 事实 吗 ?” 表 兄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 

表 兄 曾经 受 某 外 国 影片 进口 公司 的 委托 ， 在 该 公司 购买 的 电 
影 中 扮演 女 主 角 的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为 出 席 电影 节 访问 东京 期 间 ， 
给 她 当 过 警卫 ， 而 且 还 陪同 她 到 当时 还 是 吴 庭 艳 统治 的 南越 慰问 
美军 官兵 。 在 回来 的 飞机 上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特地 从 他 们 一 群 
人 的 一 等 旅客 包 舱 来 到 表 兄 的 普通 舱 ， 给 他 看 《生活 》 杂 志 上 的 
专辑 报导 。 说 的 是 一 个 英国 年 轻 矿 工 中 了 足球 彩票 ， 暴 发 成 为 亿 
万 富 伟 ， 于 是 他 到 伦敦 近郊 的 村 子 给 儿子 和 养女 买 小 马 驹 ， 一 夜 


32 


ART HE HEF 


未 昭 ， 第 二 天 早晨 发 现 他 死 于 交通 事故 。 这 位 香艳 女 影星 读 了 这 
篇 配 有 照片 的 纪实 报导 专辑 ， 大 为 感动 ， 甚 至 显现 出 歇斯底里 般 
的 肥 第 ， 以 从 未 有 过 的 亲密 态度 与 表 兄 聊天 ， 用 充满 痛苦 的 声音 
有 反复 挤 出 一 句 大 概 是 她 唯一 能 完整 表达 的 法 语 : C'est la viel (这 
束 是 命运 ! )， 弄 得 表 兄 实在 受 不 了 。 而 随同 她 的 那些 男人 中 ， 年 
fe — PAUL, SCS RRITEN; 年 长 的 也 不 属于 对 人 生 深 刻 思 
著 那 种 类 型 ， 所 以 表 兄 就 被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选 定 为 她 咏叹 抒情 
的 表演 的 唯一 观众 。 

“专辑 里 还 有 一 张 照 片 ， 一 个 刚刚 获得 一 笔 奖金 却 莫名 其 妙 
St Ae er Hie ee a PVM ERE RIESE REE BY BR 
斯 ' 罗 伊 斯 高 高 的 车 项 上 ， 作 思考 状 。 文 字 说 明 这 样 写 道 ， 但 是 
他 最 后 选择 了 美洲 豹 。 佩 妮 对 这 个 小 伙 子 驾驶 美洲 豹 死 于 交通 事 
故 最 怜 悦 痛心 的 了 。 她 说 ， 如 果 一 个 普 普 通通 的 工人 一 步 登 天 进 
入 乘坐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轿车 出 入 的 社会 阶层 ， 为 了 孩子 去 买 小 马 
驹 而 死 于 交通 事故 ， 这 就 死 得 十 分 潇 酒 幸福 、 富 有 电影 式 的 戏剧 
性。 她 认为 这 种 突 如 天 降 的 幸运 将 会 毁灭 人 ， 所 以 光彩 夺目 奢 珍 


“你 怀疑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是 自杀 的 吗 ?” 

“那么 具有 象征 性 肉体 的 人 ， 勉 强 支撑 着 这 具 似 乎 个 人 不 堪 
重负 其 责 的 肉体 活 下 来 本 身 就 是 艰巨 的 劳动 。 每 天 早晨 ， 当 佩 妮 
在 自己 的 肉体 包 于 下 醒 来 的 时 候 ， 首 先 必须 考虑 今天 是 否 应 该 又 
EH Bix RRO AAI FX.” | 

EB SR FR Af fT BE AL — UO PE + BR EL he th YH, 
FBR T ABR A, SE a a WB a HB 
色 的 巨大 肉 堆 的 银幕 形象 已 经 完全 否定 了 她 的 愁苦 ， 所 以 我 对 表 
兄 的 感想 无 法 全 盘 先 同 、 随 声 附和 。 表 兄 先前 也 并 没有 经 常 向 我 
透露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末 在 她 世界 级 的 肉体 铠甲 下 还 隐藏 着 一 颗 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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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的 灵魂 。 

“说 到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 表 兄 对 我 的 沉默 毫 不 介意 ， 依 然 喉 只 
不 休 ,， “你 家 附近 住 着 一 个 电影 演员 就 有 罗 尔 斯 罗 伊 斯 车 吧 ? 我 
要 具体 想象 佩 妮 是 死 在 什么 样 的 车 子 里 ， 打 算 这 几 天 去 看 看 。 那 
个 电影 演员 就 住 在 你 家 附近 ， 总 有 些 来 往 吧 ?” 

“当然 不 会 有 来 往 。” 我 回答 说 ，“ 可 是 那个 演员 好 像 也 受到 
电影 行业 萧条 的 影响 ， 每 个 星期 天 响 午后 都 在 车 库 前 洗 他 的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 如 果 你 那个 时 间 来 ， 大 概 可 以 在 边 上 看 他 洗车 。” 
| “ 那 好 ， 我 下 星期 去 。 你 领 我 去 看 。” 表 兄 的 假 嗓 底层 瞬间 闪 

现 出 发 自 内 心 的 热情 ， 的 确 让 我 怀 然 心动 。 

“你 很 镇 静 ， 我 就 放心 了 。” / 

“镇 静 ? 即 便 佩 妮 是 自杀 身亡 ， 现 在 是 总 不 至 于 为 一 个 死去 
的 女人 神经 错乱 吧 ?” 表 兄 对 我 表示 的 亲密 感情 不 悄 一 顾 ,，“ 佩 妮 
”去 后 ， 留 下 我 们 这 些 人 ， 在 现在 这 个 核 战略 体制 下 ， 正 常 的 呼 
吸 、 饮 食 、 性 生活 究竟 能 保持 多 久 ? 要 说 神经 错乱 ， 难 道 不 是 应 
该 为 我 们 这 些 活着 的 人 而 神经 错乱 吗 ?” 

表 兄 原先 是 国际 政治 问题 专家 ， 准 备 去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进 
一 步 深 造 ， 但 一 次 交通 事故 使 他 不 能 如 愿 以 偿 。 所 以 他 向 我 接 二 
连 三 地 提出 的 几 个 刁难 性 问题 的 背后 其 实 潜藏 着 表 兄 对 核武 器 时 
代 国 际 政治 现状 的 分 析 以 及 对 未 来 的 展望 。 他 不 仅 放弃 了 学 问 ， 
也 放弃 了 被 公认 成 为 事务 工作 负责 人 的 全 部 机 会 ， 从 世俗 官场 的 
青云 直上 的 阶梯 “一 落 千 丈 "， 过 着 孤独 的 热 居 生活 ， 但 即使 如 
此 ， 依 然 念念不忘 在 国际 政治 方面 当年 的 雄心 壮志 。 这 样 看 来 ， 
大 概 可 以 说 ， 表 兄 至 今 还 以 父亲 赠与 的 格言 鞭策 自己 。 

“ 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 


我 考 进 与 表 兄 的 同一 所 大 学 时 ， 他 还 在 最 高 年 级 读书 ， 虽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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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自学 科 所 在 的 两 栋 楼 离 得 很 近 ， 而 我 们 之 所 以 没有 接触 ， 其 唯 
一 的 原因 必然 是 心理 因素 。 当 时 ， 表 兄 盛 名 日 增 ， 亲 威 们 异 口 辣 
” 声 断 定 他 不 久 必 将 成 为 高 级 官员 或 者 专家 学 者 ， 在 日 本 政坛 大 显 
身手 ， 具 有 领导 人 素质 ， 还 笋 有 介 事 地 谈论 到 具体 的 日 程 安排 。 
所 以 准备 进入 文学 系 的 我 对 表 兄 有 一 种 难以 忍受 的 反感 。 另 外 ， 
有 人 说 表 兄 一 天 只 睡 六 个 小 时 ， 而 且 不 用 日 语 跟 任何 人 、 包 括 亲 
朋 好 友 聊 与 学 问 无 关 的 困 天 。 这 使 我 懒得 跟 表 兄 接近 ， 也 足以 让 
我 晨 丑 。 我 还 听 说 表 兄 对 我 不 听 他 的 劝阻 选择 法 国文 学 专业 大 为 
光 火 。 所 以 偶尔 看 见 表 兄 抱 着 书 从 图 书馆 出 来 ， 我 就 慌忙 躲避 远 
走 。 罕见 走路 总 是 身体 前 倾 、 两 跟 看 地 ， 目 不 斜视 ， 因 此 一 次 也 
没有 被 他 撞见 。 家 里 人 把 我 和 表 兄 加 以 比较 ， 同 在 一 所 大 学 ， 一 
个 燕 蒸 日 上 ， 一 个 停滞 不 前 ， 乃 至 步 步 后 退 ， 于 是 对 我 大 为 失 
望 ， 甚 至 闲 言 碎 语 也 毫 不 顾 鼠 我 的 耳 杀 。 连 我 自己 都 觉得 怕 见 表 
KL, HZ RBA RN BAS RE RE. 

表 兄 给 我 寄 来 明信片 ， 让 我 去 一 趟 ， 是 因为 他 在 礼堂 旁边 的 
布告 牌 上 看 到 学 生 科 贴 出 的 告示 上 有 我 的 名 字 ， 使 他 深 感 萄 愧 不 
安 。 于 是 他 不 得 不 准备 向 我 提出 缔结 某 种 互 不 侵犯 条 约 ， 同 时 对 
我 引起 他 愚 不 可 及 的 疑 神 疑 鬼 毫 不 掩饰 愤怒 的 心情 。 我 在 表 兄 的 
房间 里 ， 面 对 他 的 慢 怒 ， 如 坐 针 秸 ， 实 在 拘束 难受 。 

表 兄 看 到 的 告示 是 学 生 科 为 我 们 新 生 举 办 的 带 有 资助 性 质 的 
有 奖 戏剧 创作 征文 比赛 的 结果 。 我 应 征 的 两 部 剧本 被 评 为 优秀 作 
品 ， 分 获 第 二 、 三 名 。 这 两 部 剧本 的 题目 是 《我 的 朋友 是 疯狗 》 
和 《狂暴 的 俄 耳 浦 斯 ;。 表 兄 一 看 这 题目 ， 疑 心 生 暗 鬼 ， 一 改 平 
时 开朗 乐观 的 性 情 ， 将 心灵 深 处 阴 湿 黑暗 的 潜在 意识 全 部 翻腾 出 
来 。 

“你 写 的 剧本 内 容 是 不 是 带 有 自传 性 的 ?” 表 兄 背 墙 而 坐 ， 墙 
上 贴 着 那 条 格言 ， 这 种 装饰 在 一 个 临近 毕业 的 大 学 生 的 房间 里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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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一 种 怪 里 怪 气 的 气氛 。 表 兄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退 问 : “剧本 到 
底 是 什么 内 容 ?” 

我 感到 愤 激 ， 同 时 也 觉得 蒙受 屈辱 ， 本 想 默 然 以 对 ， 拒 绝 回 
舍 ， 但 经 不 起 他 穷 究 吉 问 ， 只 好 叙述 剧本 情节 梗概 。 表 兄 一 头 丰 
RIA APRA ICES, (RESP a OR ORE YER 
ABET — sn Ao, fiat A A A RRA A Ala a, Ze hay 
HRS Beg WD me (AIX OAR FC ASE iT EL ttt ey IS (AR EB RB AY 
— Ree EB BEAR, — 5K —~- $5 AB 28 FR — PY at EY eR, AES. 
我 感到 绝望 ， 剑 疑 目 己 将 来 即使 能 成 为 一 名 剧 作 家 ， 可 每 创作 一 
部 作品 是 不 是 都 要 被 召 到 文化 部 官员 面前 ， 无 可 奈何 地 向 他 们 汇 
报 剧情 ?既然 我 战 战 莫 束 诚 怕 诚 如 ， 于 是 无 可 置疑 地 预感 到 将 来 
目 己 的 言论 自由 纯粹 是 一 句 空话 。 

村 说 是 目 传 性 的 ， 无 疑 就 是 自传 性 的 。” 我 极力 榨 制 自我 情 
绪 ， 却 日 费力 气 ， 依 然 面红耳赤 地 开口 说 道 ，“ 世 上 有 不 是 自传 
性 的 文学 作品 吗 ?” 


表 兄 一 方面 抓 住 “文学 作品 ”这 四 个 字 大 做 文章 ， 肆 意 嘲 
弄 ， 一 方面 由 于 我 承认 “自传 性 ”， 自 己 疑 神 疑 鬼 的 被 害 声 想 被 
具体 的 事实 所 证 实 ， 又 恨 又 怕 ， 眼 睛 阴冷 刻薄 、 邮 光 毕 露 。 

“你 打算 搬 上 舞台 吗 ? 你 打算 家 丑 外 扬 吗 ?” 

我 立即 相信 自己 看 穿 了 表 兄 疑 神 疑 鬼 的 真相 。 他 怕 《我 的 朋 
友 是 疾 狗 》 如 果 目 传 性 地 描写 我 们 家 族 里 源 于 外 祖父 的 疯 人 的 血 
统 ， 一 旦 搬 上 舞台， 朋友 们 就 会 发 觉 表 兄 也 是 疯 人 的 血统 。 也 说 
不 定 表 兄 正 上 暗地里 下 功夫 追求 比如 某 个 有 权 有 势 的 政治 家 的 干 金 
小 姐 或 者 百 万 富翁 的 掌上 明珠 。 我 觉得 ， 与 当年 回 乡 干 和 我 争论 
的 时 候 相 比 ， 尽 管 表 兄 已 经 不 至 于 暗示 自己 是 母亲 与 情夫 所 生 之 
子 那样 恬 不 知 了 ， 但 本 性 未 改 ， 依 然 是 一 个 厚 颜 无 耻 卑 郝 低 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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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人 。 

“我 的 作品 是 否 演出 为 什么 还 要 受 你 的 干涉 ”我 并 不 认为 像 
你 所 说 的 那样 家 丑 外 扬 。 

BORE, HR ee ee] CRAKE) 的 
Bie, td) FOUR ERD BD eS ETS ERI 
获奖 作品 的 计划 。， 

“ 届 然 说 出 这 么 掉 鄙 的话 !” 我 真 想 再 痛 包 一 顿 。 现 在 我 已 经 

不 是 小 孩子 了 ， 有 具有 反抗 力 ， 可 以 迎战 表 兄 的 攻击 。 

但 是 我 没有 加 出 口 ， 于 是 和 表 兄 并 来 交火 ， 答 应 停 演 自己 的 
剧本 ， 在 共同 的 血缘 关系 的 捍 劣 感 刺激 和 下， 浑身 皮肤 里 面 像 冒 出 
一 片 菇 麻疹 一 样 羞愧 丢脸 地 离开 表 兄 的 房间 。 其 实 真正 令 表 兄 疑 
神 疑 时 志 必 不 安 的 还 是 《 凶 棒 的 俄 耳 浦 斯 》 这 部 剧本 的 题目 。 因 
为 我 知道 他 害怕 剧本 以 我 们 的 另 一 个 “ 表 兄 ”做 模特 儿 ， 这 样 就 
会 细 甩 地 骏 露 祖父 的 血统 。 但 我 曼 无 所 知 还 有 另 一 个 “ 表 见 ”的 
”存在 。 

为 了 打消 我 把 《 弛 骏 的 俄 耳 浦 斯 》 搬 上 舞台 的 念头 ， 表 兄 在 
和 我 谈判 时 慷慨 陈 词 : 

“我 明年 就 要 去 耶鲁 大 学 留学 ， 要 是 把 我 是 x x 和 事件 被 告 的 
表 兄 这 个 盏 实 公 诸 于 世 ， 说 不 定 美国 会 不 给 我 签证 。X x EY 
松 川 事件 不 同 ， 不 是 政治 事件 ， 我 想 可 能 不 过 是 一 起 平时 老实 巴 
”区 的 小 伙 子 突然 有 一 天 凶 性 毕 壤 惨 杀 一 对 老年 夫妇 的 单纯 刑事 
案 。 可 是 主张 犯人 精神 失常 、 此 案 必 须 提 交 最 高 法 院 审 理 的 律师 
们 都 与 日 共有 关 。 如 果 美 国 大 使 馆 认 为 我 个 人 涉及 X x 事件 ， 那 
就 精 了 。 你 为 什么 要 大 哇 宣 传 我 与 Xx x 事 件 的 被 告 有 亲缘 关系 ? 
即使 他 是 神经 失常 而 杀人 ，“ 表 兄 ' 不 就 是 一 个 时 常 神经 发 作 动 
用 其 力 的 具有 潜在 性 疯 疗 的 下 层 工人 吗 ? 难 道 还 打算 出 于 感伤 的 
正义 感 在 受到 牵连 后 继续 和 他 做 亲戚 吗 ? 出 狱 见 你 的 时 候 ， 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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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又 会 发 疯 把 你 杀 了 呢 。 

十 八 岁 的 我 听 了 表 兄 这 一 番 话 立 即 没 了 主意 。x x 事件 被 拍 
成 电影 ， 尤 其 在 大 学 生 中 影响 很 大 ， 我 甚至 还 参加 过 为 争论 凶手 
杀人 时 是 否 精神 正常 的 法 庭 斗争 而 开展 的 募捐 活动 。 但 我 压根 儿 
也 没 想到 这 个 抢劫 杀人 的 嫌疑 犯 会 是 自己 的 “ 表 兄 "。 虽 然 我 反 
抗 表 兄 的 高 压 态度 ， 暗 示 剧 本 带 有 自传 性 ， 其 实 这 两 部 作品 都 只 
是 想 创造 一 个 纯 属 虚构 的 世界 ， 可 是 我 并 没有 向 表 兄 辩解 说 剧本 
内 容 纯 系 子虚乌有 就 答应 和 学 生 科 交 涉 取消 演出 。 尽 管 表 兄 借口 
签证 问题 给 他 的 卑 小 恬 弱 描 上 政治 性 的 脸谱 ， 装 出 几 分 男子 汉 气 
派 ， 其 实 他 心里 头 真正 害怕 的 是 与 他 在 社会 晋升 阶梯 上 拼命 竞争 
的 同班 优等 生发 现 他 和 -- 个 凶杀 犯 (不 管 他 是 否 精神 正常 ) 有 着 
亲戚 关系 。 我 并 没有 抓 住 他 这 种 逮 辑 的 荒 雇 予 以 反击 ， 虽 然 不 会 
没有 自我 厌恶 的 情绪 ， 但 此 刻 我 也 和 表 兄 一 样 陷入 警戒 和 莫名 其 
妙 的 恐怖 之 中 。 我 浑身 无 力 ， 竟 觉得 剧本 题目 中 “ 疯 ”的 “狂暴 
的 ”这 些 字眼 以 自身 的 力量 联合 起 来 对 我 施 压 。 我 觉得 那个 虚幻 
的 “ 表 兄 ”"、 但 在 九州 的 某 死 办 牢狱 里 实 有 其 人 的 精神 正常 或 者 
被 视 为 一 时 精神 错乱 而 行凶 杀人 的 “ 表 兄 ”所 表现 的 “ 疯 阁 ”与 
我 心爱 的 外 祖父 那 温 和 平静 甚至 含 带 着 幽默 色彩 的 疯癫 截然 相 
反 ， 充 满 污辱 感 。 不 错 ， 外 祖父 是 自爆 身亡 ， 但 我 们 这 些 亲 戚 看 
来 ， 甚 至 这 是 一 个 英雄 般 讼 雍 烈 烈 的 悲壮 梦想 。 可 是 只 要 一 想到 
发 生 在 阴暗 潮湿 的 九州 地 区 的 x x 事件 与 自己 血肉 相连 ， 我 这 个 
大 学 一 年 级 学 生 无 法 接受 所 有 心理 上 的 补偿 ……… 

此 后 我 和 表 兄 再 未 见面 。 第 二 年 春天 ， 他 去 了 美国 。 尽 管 得 
到 与 论 界 支持 的 律师 尽力 辩护 ， 那 年 秋天 ， 那 个 虚幻 的 “ 表 兄 ” 
依然 被 判处 死刑 ， 但 不 久 死 于 脑 瘤 。 因 此 ， 我 和 表 兄 应 该 不 会 从 
对 方 的 脸 上 发 现 蒙 受 奇 耻 大 辱 的 表情 以 及 更 加 复杂 的 脐 赃 卑鄙 的 
恐惧 不 安 的 心情 。 这 样 ， 我 们 互 不 联系 应 该 说 是 明智 的 做 法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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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从 虚幻 的 “ 表 兄 ”到 偷偷 地 溜 之 乎 也 的 内 次 以 及 害怕 自己 也 
会 有 朝 一 日 突然 变 成 狂暴 的 疯子 ， 这 一 切 并 没有 与 单身 牢房 里 可 
怜 的 死者 一 起 被 埋 莫 掉 。 难 眠 之 徐 ， 虚 幻 的 “ 表 兄 ”的 幽灵 总 是 
徘徊 游荡 。 比 如 在 阅读 创作 x x 事件 电影 的 导演 探望 临 死 前 的 死 
办 后 的 手记 时 ， 就 陷入 羞愧 汗颜 的 幻想 。 如 果 我 出 现在 他 的 病 枫 
前 ， 告 诉 他 我 是 你 的 “ 表 兄 ”"， 不 是 可 以 给 这 个 被 不 断 的 发 疯 巴 
感 和 狂暴 性 的 记忆 所 掩埋 的 不 幸 的 男 入 的 短暂 生涯 射 进 一 丝 令 人 
卷 恋 的 宽慰 的 微 光 吗 ?” 我 把 那个 可 怜 的 杀人 犯 没 来 联系 看 作 一 件 
好 事 ， 也 就 不 闻 不 问 ， 选 择 与 表 兄 不 同 的 专业 ， 进 了 文学 系 。 虽 
然 一 直 自 鸣 得 意 地 认为 自己 是 与 “ 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 ”这 种 中 级 
官吏 家 庭 教育 式 渴望 获得 的 斯 多 噶 主 义 毫 不 相干 的 自由 人 ， 但 怀 
疑 自己 并 没有 从 进入 东京 国立 大 学 的 外 地 人 所 共同 的 出 人 头 地 的 
利己 愿望 中 解放 出 来 而 自我 厌恶 。 

过 了 五 年 ， 表 兄 从 耶鲁 大 学 回来 以 后 ， 就 不 再 对 我 避 而 不 
见 。 抵 达 羽 田 机 场 后 的 第 二 天 ， 他 就 给 我 打 电 话 。 也 正 是 从 那 时 
起 ， 我 将 他 的 假 嗓 视 为 他 的 个 性 本 身 。 此 后 ， 我 和 表 兄 才 有 意识 
地 认可 亲戚 关系 开始 交往 。 他 的 假 嗓 慢 悠 悠 地 说 : 

“在 这 五 年 里 ， 你 不 是 成 为 一 名 作家 脱颖而出 了 吗 ? 跟 我 成 
为 国际 政治 问题 专家 一 样 !” 

把 表 兄 说 的 话 用 文字 写 下 来 ， 就 像 轻 供 的 戏剧 台词 -一样 ， 只 
有 些 征 的 滑稽 却 毫 无 意义 。 然 而 当 我 接 到 这 个 电话 的 时 候 ， 尺 管 
我 已 经 不 是 初 进 大 学 的 学 生 ， 具 有 某 些 对 表 兄 这 种 类 型 的 人 的 批 
判 能 力 ， 但 还 是 很 顺从 地 听 着 。 电 话 里 头 表 兄 的 声音 沉着 稳重 ， 
哪怕 裤 儿 里 揣 着 十 个 火 燃 的 爆竹 也 能 一 只 手 从 容 不 迫 镇 静 自 如 地 
处 理 ， 管 他 是 国际 政治 还 是 别 的 什么 学 问 ， 总 而 言 之 ， 我 切切 实 
实地 感受 到 他 是 一 个 专家 学 者 。 至 少 从 我 的 经 验 来 说 ， 即 使 页 弄 
一 点 小 聪明 ， 矫 揉 造作 故意 用 假 嗓 ， 但 能 这 样 慢 条 斯 理 说 话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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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十 之 八 九 必定 是 什么 专家 学 者 无 疑 。 

刚刚 回国 的 表 兄 热情 详 洪 跨 足 满 志 。 他 将 自信 的 内 部 结构 和 
外 部 劳 证 统统 摆 在 我 面前 ， 也 就 是 为 了 期 待 某 种 心理 上 的 曝光 效 
应 ， 才 故意 给 我 打 电 话 。 

“ 怠 这 玫 天 找 个 时 间 到 哪 家 饭店 的 酒吧 间 好 好 聊 聊 ， 趁 我 的 
日 程 还 不 么 的 时 候 。 表 兄 说 , “我 们 发 展 的 方向 不 同 ， 但 是 在 现 
在 这 样 的 大 众 社会 里 ， 你 我 大 概 会 成 为 我 们 家 族 的 两 大 先驱 吧 。 
所 以 我 们 应 该 经 第 见面 互通 信息 。 另 外 ， 我 在 美国 写 了 几 篇 启蒙 
性 的 文章 ， 想 让 你 介绍 几 位 综合 性 杂志 的 编辑 。 分 析 国 际 关系 问 
题 ， 国 内 学 者 说 得 不 痛 不 痒 ， 还 是 身 在 国际 社会 第 一 线 看 得 准 
吧 ? 就 是 这 一 类 文章 。 当 然 我 也 可 以 通过 大 学 老师 的 关系 发 表 ， 
但 我 现在 不 想 回 大 学 去 。 一 到 美国 学 习 国 际 政治 ， 再 回头 看 日 本 
的 大 学 ， 实 在 邻 人 感到 幻灭 。 如 果 我 将 来 要 和 大 学 保持 关系 的 
话 ， 那 就 要 运用 赫 尔 曼 : 卡 恩 的 Hudson Instiute ( 哈 德 还 学 院 ) 
(他 在 过 话 时 不 时 插入 英语 单词 ， 而 且 绝 不 肯 用 日 语 外 来 语 的 发 
音 形式 来 表达 。 这 个 怪 毛 病 也 算是 他 留洋 几 年 带 回来 的 一 件 礼 
物 ) 发 明 的 方法 。 不 仅 从 大 报社 ， 如 果 不 从 政府 拿 钱 ， 以 丰厚 充 
正 的 经 绽开 展 研 究 ， 那 只 会 越 来 越 落后 于 美国 的 研究 。 而 且 既 然 
研究 国际 关系 的 学 问 ， 最 终 必须 对 国家 和 民众 产生 影响 ， 因 此 学 
者 本 号 就 应 该 是 一 个 establishment (研究 所 )。 你 说 是 不 是 ”可 
是 现在 在 日 本 不 可 能 实现 。 我 打算 让 自己 成 为 现存 的 establish- 
ment 一 个 有 机 要 素 开 始 着 手 进行 。 | 

我 从 来 没 听 说 过 表 兄 所 表达 的 这 种 含义 的 establishment 一 
词 ， 因 此 记得 当时 认为 是 充满 刺激 当代 美国 想象 力 的 表现 方式 。 
另外 对 替 尔 曼 . 卡 恩 这 位 学 者 也 产生 了 兴趣 ， 后 来 还 从 美国 邮购 
过 他 的 著作 。 总 之 ， 我 觉得 表 兄 在 美国 的 这 五 年 里 是 以 相当 快 的 
速度 和 持久 力 一 直 奔 跑 过 来 的 。 过 了 几 天 ， 我 们 在 帝国 饭店 的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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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 间 见面 ， 我 更 加 深 了 这 种 感觉 而且 相信 和 青 兄 正在 大 运动 场 上 
大 范围 地 奔跑 。 

表 兄 穿着 带 坎肩 的 老式 西服 ， 戴 一 副 银 丝 眼 镜 ， 久 者 高 级 候 
牙 ， 嘴 形 的 印象 完全 改 了 样 。 在 美国 看 牙 费 用 非常 昂 贯 却 不 知 他 
从 哪里 弄 到 这 笔 钱 。 后 来 他 自 鸣 得 意 地 告诉 我 ， 这 假 才 是 在 美国 
和 他 同居 的 法 国人 送 给 他 的 。 表 兄 充分 利用 那 一 张 端正 的 嘴 的 功 
能 ， 宽 和 自若 地 微微 作 笑 ， 举 止 做 派 雍 容 大 度 ， 再 加 上 履 一 副 瞪 
墨 的 皮肤 ， 伍 然 一 个 腰 缠 万 贯 的 东南 亚 华侨 巨商 的 派头 ， 看 起 来 
要 比 他 的 实际 年 龄 老成 五 岁 。 就 是 说 ， 表 兄 比 当年 把 我 叫 到 他 的 
住处 时 老 了 十 岁 。 他 比 约定 的 时 间 晚 到 三 十 分 钟 ， 末 切 地 微 闫 独 
翩然 而 至 ， 连 名 解释 的 话 都 没有 ， 和 我 查 手 ， 我 如 辣 被 强人 姐 似 地 
感到 拘束 难为 情 不 自 然 。 我 第 一 次 发 现 表 兄 的 手掌 像 农 民 的 手 学 
一 样 粗大 壮实 。 最 近 每 当 我 看 到 被 称 为 美国 通 的 学 各 经 稼 使 用 
establishment iX Tis LAT, MLE AB KA Bll BEY Ae bl air 44 
Sy PE ie VE AY OO HE BSA FA BE KF Ee RA BR FO fd 
笑 。 似 乎 那 才 是 立志 创办 establishment 的 人 的 本 色 。 

表 兄 向 酒吧 间 的 中 年 男 侍者 点 饮料 的 方法 也 和 独 具 一 格 。 他 就 
像 跟 多 年 的 老 朋 友 聊 天 似 的 、 露 出 整齐 的 牙齿 、 粉 红色 的 下 眼 和 和 
唾液 涌 温 的 厚 碧 头 ， 脸 上 浮现 出 充满 勇敢 日 信 的 微笑 ， 榨 出 号 
FF. BERNER HESS, UF MRAM EH, A 
Thank RABE ROI URS eee 

“OT es. M8. 1B, dry (GR) HST ee.” 

表 兄 问 过 藉 ， Tah CT HR 
WE LER Se. PER ELKR FSP. EES BATE 
德 而 难以 接受 的 我 看 来 ， 表 兄 泽 荡 的 眼神 正好 发 挥 着 他 在 美国 学 
会 的 将 达到 创办 establishment 的 变化 过 程 中 最 佳 示 范 的 效果 。 不 
管 怎 么 说 ， 我 认为 能 做 到 这 么 单纯 的 矫 蔡 作 态 一 定 需 要 密 勇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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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 ”之 类 斯 多 噶 主 义 ， 于 是 对 表 兄 产生 一 种 略为 
冷淡 却 切切 实 实 的 亲近 感 以 及 任性 偶发 的 好 感 ， 预 感到 即将 和 表 
匈 的 谈话 不 至 于 像 铅 验 险 入 心灵 深 处 那样 别扭 元 心 ， 昌 然 也 可 能 
不 得 不 谈 到 那个 惨死 的 虚幻 的 “ 表 兄 ”而 心头 忧虑 ， 但 总 的 情绪 
FEES ET AD 

我 育 先 谈 到 一 家 综 人 台 性 杂志 的 编辑 对 表 兄 的 文章 也 许 会 感 兴 
趣 。 闭 天 早晨 ， 我 特地 走访 了 这 家 杂志 的 编辑 部 ， 探 询 他 们 是 否 
有 恕 元 看 一 看 表 兄 的 文章 。 但 是 ， 当 我 一 提 到 这 家 杂志 的 名 称 
时 ， 表 兄 一 直 欣 幸 着 看 拉 着 的 大 脸庞 立即 蒙 上 一 层 警惕 的 拒绝 的 
阴影 ， 我 还 第 一 次 发 现 这 时 候 他 的 脸 上 出 现 犯 人 般 反 人 性 的 僵硬 
的 不 祥 的 凶 相 。 虽 然 表 兄 先前 的 脸 上 本 来 就 不 明显 地 潜在 着 这 种 
属性 ， 主 要 还 是 因为 牙齿 经 过 修整 以 后 他 的 感情 表面 化 、 形 诸 颜 
色 的 缘故 。 表 兄 看 到 我 震惊 情 然 ， 立 即 收 起 险恶 的 表情 ， 换 上 象 
征 春天 真 单纯 然而 是 人 造 微笑 ， 眼 光 吊 在 半空 中 。 

“办 这 份 杂 志 的 出 版 社 的确 是 establishment， 这 份 末 志 却 是 
肥 establishmetn 的 。 就 这 家 杂志 社 我 不 想 打 交道 表 兄 不 无 遗 
做 又 过 意 不 云 似 地 说 ，“ 我 决定 一 年 以 后 到 纽约 或 者 巴黎 的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工作 。 要 是 待 在 日 本 这 一 年 里 的 零碎 活 儿 妨 碍 将 来 
真正 的 工作 ， 岂 不 是 得 不 偿 失 、 舍 本 逐 末 ?!” 

“可 是 你 的 同班 同学 、 现 在 纽约 的 联合 国 总 部 工作 的 B 就 经 
前 在 这 家 杂志 上 发 表 很 不 错 的 论文 呀 。 

“BAN AS establishmetn 的 头头 吗 ?” 表 兄 说 。 我 从 他 冷 
痰 的 证 语 里 发 现 表 见 已 经 把 比 他 先行 一 步 的 BB 视 为 竞争 对 手 的 
(iE FE 

“AR BN BE AP 24 HR EB BBY Sc 2) SE: 7” 

“不 ，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不 过 是 我 的 临时 立足 点 。” 表 兄 对 我 
党 刺 的 话 满不在乎 ， 自 我 陶醉 雄辩 的 口才 似 地 开始 兴奋 地 高 谈 阔 


62 


人 的 性 世界 


i, “我 打算 通过 在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这 种 国际 机 构 工作 一 方面 
进一步 钻研 自己 的 学 问 ， 一 方面 开 招 与 日 本 政治 的 establishmetn 
成 员 的 联系 。 再 以 此 为 基础 ， 准 备 将 来 参与 与 国际 第 一 线 的 外 交 
工作 。 你 知道 吗 ? 肯尼迪 亲信 和 里 就 有 许多 这 种 将 自己 造就 成 专门 
家 的 现实 派 政治 学 者 。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 就 会 有 一 个 肯尼迪 为 我 应 
运 而 生 。 

表 兄 用 一 种 充满 怜爱 之 情 的 动作 端 起 味道 极 羔 的 马丁 尼 酒 ， 
BESSY) EW, Dia TEMS a EB HEAR 
色 ， 随 机 应 变 ， 及 时 改换 话题 。 他 决定 自己 物色 发 表 文 章 的 报 
刊 ， 而 且 表 现 出 轻而易举 无 须 费 神 的 样子 。 表 兄 大 概 会 一 边 后 悔 
自己 与 反 establishmetn 的 新 人 作家 商量 此 事 是 多 么 愚蠢 ， 一 边 亲 
日 携带 稿件 登门 拜访 大 报社 ， 向 传达 到 小 姐 献 上 刚才 对 酒吧 间 侍 
者 那样 无 所 晨 惧 的 微笑 。 虽 然 我 心里 对 表 兄 的 乐观 态度 深 表 怀 
疑 ， 但 因为 未 曾 拜 读 他 的 大 作 ， 所 以 不 敢 贸 然 断言 。 从 表 兄 对 我 
联系 的 那 家 杂志 不 感 兴趣 那 一 刻 并 始 ， 我 认为 我 与 他 的 文章 已 党 
AKA, ORR ASAT PES Ea SR Ae. 

“我 在 美国 和 一 个 法 国人 住 在 一 起 。 如 果 整 天 只 说 英语 ， 法 
语 了 就 会 很 糖 糕 。 我 想 告 诉 你 那个 法 国人 的 故事 。” 表 兄 犹 如 给 予 
我 一 种 了 不 起 的 例外 的 特权 似 的 ， 却 又 极力 装 出 一 副 并 未 意识 到 
的 假说 虚 ， 继 续 说 道 , “要 不 是 像 你 这 样 具 有 想象 力 的 人 ， 说 的 
人 就 会 越 说 越 没劲 ， 听 的 人 就 会 越 昕 越 无 聊 。” 

即使 我 具有 上 比 实力 高 出 五 倍 的 想象 力 ， 在 昕 表 兄 妮 刀 叙述 的 
时 候 ， 我 怀疑 自己 是 否 在 表 见 兴奋 热情 的 五 分 之 一 程度 上 获得 共 
同体 验 。 虽 然 我 运用 想象 力 对 表 兄 的 话 赋 于 实质 性 的 东西 ， 但 勉 
强 进 行 概念 性 理解 后 的 内 容 无 非 是 说 他 轻而易举 地 击败 将 格 撤 克 
还 的 竞争 对 手 ， 从 耶鲁 大 学 国际 关系 研究 所 众多 的 外 国 留学 生 中 
把 一 个 法 国人 弄 到 手 ， 同 居 五 年 以 后 ， 表 兄 对 继续 同居 是 否 有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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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打 进 日 本 的 establishment HET [ -BARR, BAIR, F 
He ASE KHLARR UM, eRe KLIBI AR 

这 此 见面 ， 如 今 依 然 记 忆 和 犹 新 的 是 表 兄 到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就 职 之 前 ， 打 算 先 在 东 系 找 一 个 临时 性 的 工作 。 但 他 在 工作 种 类 
各 工 宽 每 珊 上 上 要价 太 高 ， 我 义 有 介绍 杂志 编辑 的 教训 ， 知 道 干 万 
不 吕 竺 多 省 内 事 。 男 外 ， 我 开始 写 小 说 以 后 就 不 得 不 时 常 考虑 自 
的 疯 普 血统 问题 。 对 于 这 一 点 ， 表 兄 的 态度 斩钉截铁 ， 他 郑重 
其 囊 地 回答 我 说 现在 自己 所 处 的 位 置 离 疯狂 最 远 。 还 有 ， 他 似乎 
不 是 特别 蚂 欢 味道 极 辣 的 马丁 尼 酒 也 给 我 留 下 深刻 的 印象 。 表 兄 
问 者 他 特地 道 的 马丁 尼 酒 的 酒杯 ， 把 玩 良 入 ， 充 分 体会 手感 的 乐 
趣 以 后 ， 和 慢 慢 地 放 到 唇 边 细 咀 一 口 ， 脸 上 立即 出 现 跟 受 冤枉 委 届 
的 小 孩子 那样 被 悚 情 、 困 惑 、 悲 哀 折腾 得 心头 难受 的 表情 ， 但 瞬 
WM KE SRA BI. ARERR RRR. RR 
TU We oF TE RT. 


从 此 我 和 表 兄 时 常见 面 。 表 兄 一 直 没 找到 (用 他 的 话说 ， 是 
“选择 ”) 一 份 合适 的 临时 性 工作 ， 在 美国 的 大 学 宿舍 里 写 的 关于 
国际 政治 学 的 文章 依然 躺 在 黑 皮 文 件 包 里 转 来 转 去 ， 恐 怕 正 逐渐 
过 时 ， 失 去 它 的 时 代 感 。 但 表 兄 坚持 说 只 要 这 篇 文章 不 以 合适 的 
价格 卖 出 去 ， 他 就 没 心思 写 新 的 文章 ， 所 以 现在 无 所 事 事 ， 除 了 
看 国际 政治 的 专业 书 外 ， 就 是 找 我 聊 大 天 。 

客观 地 说 ， 表 兄 不 过 是 一 个 高 不 成 低 不 就 的 失业 的 脑力 劳动 
者 ， 但 他 本 人 从 未 低头 届 服 过 。 他 把 我 叫 到 帝国 饭店 的 酒吧 间 聊 
天 ， 将 穿着 十 分 合身 的 西服 的 身子 探 过 来 挨 近 我 ， 显 得 过 分 亲热 ” 
的 样子 ， 像 泄露 国家 机 密 一 样 郑 重 其 事 地 告诉 我 ， 一 家 大 报社 的 
外 讯 部 部 长 本 来 要 聘 他 担任 个 人 顾问 ， 今 天 一 见面 ， 没 想到 他 紧 
急 调 任 欧洲 总 局 长 ， 这 件 事 只 好 作罢 。 部 长 对 他 做 了 解释 ， 他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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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 地 表示 理解 。 还 说 明天 准备 去 见 一 个 老 同学 ， 谈 在 某 女 子 大 
学 当 讲 师 的 事 ， 但 只 能 干 一 年 ， 而 且 报 酬 等 问题 八 怕 谈 不 拢 。 掺 
我 的 观察 ， 表 兄 目 前 高 不 成 低 不 就 的 半空 出 状态 只 是 还 没有 一 个 
足以 承认 其 能 力 的 合适 的 地 方 ， 他 只 是 处 在 -- 种 延缓 阶段 。 表 兄 
还 没有 过 到 能 足以 对 目 己 的 能 力 产 生动 摇 、 挫 毁 过 分 和 目 信和 的 现实 
中 的 障碍 ， 所 以 他 的 自尊 心 可 以 在 老式 西服 背心 里 头 保持 温暖 的 
Tit, WAS RSH. 

Mex TRI, FRYE RRA, RYE Wee 
an Be AP BY) A BE — 32 9 oe Se Ee RE, th PA 
碟 、 心 如 火 焚 。 有 一 次 ， 我 被 洲 请 参加 电影 试 映 会 ， 就 把 表 兄 的 
事 对 外 国电 影 进 口 公司 的 副 总 经 理 说 了 。 后 来 ， 公 司 说 能 不 能 让 
表 见 给 一 位 外 国 贵宾 担任 保卫 工作 。 表 兄 听 了 以 后 ， 很 感 兴趣 ， 
他 和 公司 谈 世 了 合适 的 报酬 以 及 接待 费用 实 报 实 销 的 支付 方式 ， 
义 要 了 一 辆 保卫 用 的 车 子 。 所 谓 “ 人 贵宾 ”"， 就 是 来 日 本 参加 电影 
节 做 宣传 的 演员 。 当 表 兄 知道 全 是 女 演 员 时 ， 表 面 上 装 出 正人 四 
子 的 模样 ， 其 实 内 心 想 入 非 非 。 表 兄 击败 了 益 格 鲁 撤 克 撑 的 竞争 
对 于， 把 一 个 法 国人 和 弄 到 手 ， 这 自傲 稚 持 刺激 他 的 自尊 心 跃 跃 欲 
试 。 表 兄 不 是 也 宽容 自己 从 事 这 种 大 概 与 国际 政治 的 establish- 
ment 无 天 的 工作 吗 ? 无 论 如 何 ， 这 应 该 说 起 到 了 某 种 心理 上 的 
飞轮 的 作用 。 那 一 周 ， 第 一 位 “贵宾 ”抵达 羽田 机 场 ， 表 兄 开 着 
警卫 用 的 车 子 去 迎接 。 就 这 样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这 位 意 想不到 
的 人 物 网 进 了 表 兄 一 辈子 奔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的 世界 。 那 天 深夜 ， 
表 兄 打 来 电话 。 : 

“那个 性 感 演员 说 的 英语 简直 很 无 知 。” 表 兄 的 假 嗓 似 乎 被 疲 
劳 和 兴奋 座 损 得 几 分 沙哑 “而 且 她 的 不 学 无 术 令 人 吃 售 。 她 说 
自己 获得 两 所 大 学 的 学 士 学 位 。 真 的 吗 ? 连 耶鲁 大 学 在 哪里 都 不 
若 道 。 一 昕 说 我 在 耶鲁 大 学 待 了 五 年 ， 突 然 牛 头 不 对 马 嘴 地 谈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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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 eR SHY, Mice eA SREB A TE, 
SRA MMO PRATER) FELLER SS oe A OK 2B ae at 
行 性 治疗 的 场面 ， 地 点 就 在 游艇 的 船舱 里 ， 墙 上 贴 着 的 三 角 旗 是 
耶鲁 大 学 的 校 旗 。 你 瞧 她 就 是 这 样 ， 说 话 东 拉 西 扯 、 不 得 要 领 ， 
DEER THER ABS PE ASAPH, PRES ADEA ATT 
么 关系 ? 还 有 几 个 男 的 跟 她 一 起 来 。 一 个 自称 是 律师 的 英国 人 ， 
两 个 伺候 她 化 妆 、 穿 衣 的 意大利 小 伙 子 。 连 他 们 也 参加 议论 ， 有 
的 砍 那 不 是 耶鲁 大 学 的 校 族 ， 是 普林斯顿 大 学 的 三 角 旗 。 我 党 得 
只 有 一 件 事 还 有 儿 分 可 信 ， 那 就 是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这 个 性 感 演 
Bi te Se PS SE OS ESI. PE i HEY 
DB RRS Fe. BE EE AB LL He + AS BBY Ah 
插嘴 。 这 位 人 见 人 烦 的 仁兄 还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下 
是 玛 利 莲 : 梦 露 之 后 全 美 、 也 是 全 世界 首届 一 指 的 esx symbol 
(性 的 象征 )。 是 这 样 的 吗 ?” 

我 没有 资格 评论 关于 性 的 象征 的 这 种 说 法 是 否 正确 ， 但 注意 
到 表 兄 对 与 自己 以 往 一 直 急 速 奔跑 的 establishment 道路 大 体 无 关 
的 电影 开始 产生 浓厚 的 兴趣 ， 也 就 放下 心 来 ， 觉 得 最 终 我 给 他 寻 
找 的 这 份 工作 对 他 来 说 似乎 还 不 是 干燥 无 味 的 苦 役 。 

“将 来 到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工 作 ， 比 如 说 如 果 有 机 会 和 腊 斯 
死 国务 镍 进行 个 人 式 的 交谈 。 我 的 寒 晕 就 会 极 具 特色 ， 我 对 他 说 
我 接 符 过 贵 国 的 sex symbol， 腊 斯 克 国 务 卿 至 少 应 该 知道 她 的 芳 
名 吧 ?” 

但 是 ， 一 个 星期 以 后 ， 一 天 深夜 ， 表 兄 开 着 警卫 用 车 来 到 我 
在 郊外 租赁 的 家 里 。 那 表情 与 电话 里 平静 稳妥 的 印象 大 相 色 庭 ， 
牌 头 丧气 、 焦 急 不 安 。 甚 至 连 像 天 生 的 一 样 逐 渐 固定 在 他 的 声带 
二 的 假 嗓 似 乎 也 受到 表 兄 回国 后 第 一 次 焦躁 激 浪 的 侵袭 。 这 次 给 
佩 弃 罗 背 ' 曼 达 琳 当 警 卫 所 遇 到 的 所 有 烦恼 不 顺心 不 愉快 的 事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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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应 该 由 我 负责 似 的 ， 表 兄 滔滔 不 绝地 诉说 着 他 所 蒙受 的 不 公平 
待遇 、 性 感 演员 的 愚 大 以 及 她 周围 的 那些 人 的 阴险 嫉妒 、 等 等 等 
等 。 我 只 好 放下 手 里 的 工作 ， 给 表 兄 和 自己 各 倒 一 杯 威士忌 ， 并 
且 预 感到 今生 自己 的 生活 受到 表 兄 干扰 的 事 还 会 时 常 发 生 。 表 兄 
又 一 次 显示 出 是 一 个 十 足 的 化 舌 家 ， 只 要 谈 起 自己 的 事情 和 工 . 
作 ， 绝 对 不 管 对 方 愿 意 不 愿意 、 爱 听 不 爱 听 ， 任 着 自己 的 兴 头 ， 
口 若 县 河 、 高 谈 益 论 ， 说 个 没完 没 了 。 

根据 表 兄 不 能 示 外 的 内 部 谈话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不 仅 缺 乏 
理性 的 认识 能 力 ， 基 本 责任 感 连 婴儿 都 不 如 。 每 天 神经 病 一 样 随 
意 改 变 日 程 安排 ， 而 且说 话 不 算 话 ， 出 尔 反 尔 ， 居 然 蛮 约 与 电影 
界 头面 人 物 的 晚餐 会 ， 和 某国 大 使 馆 的 高 级 外 交 官 不 知道 混 到 哪 
里 去 了 。 第 二 天 早晨 ， 我 不 胜 其 烦 地 听 了 表 兄 絮 叫 女 演 员 和 她 的 
两 个 随从 之 间 的 醋 海 风波 ， 觉 得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干 的 好 像 是 一 
种 出 于 经 济 利益 诱惑 的 卖淫 行为 。 即 使 表 兄 对 这 个 女 演员 的 全 部 
所 作 所 为 都 能 宽容 ， 却 对 她 不 将 自己 作为 具有 丰富 知识 阅历 的 人 
看 竺 ， 只 视 为 一 个 普 普 通通 的 翻译 兼 跑腿 儿 使 唤 深 感 愤怒 。 当 然 
反 过 来 也 可 以 说 ， 这 位 性 感 演员 对 表 兄 没有 和 十 五 亿 男 人 一 起 仰 
莫 赞 美 她 为 世界 性 的 性 的 象征 而 心头 不 悦 ， 所 以 心情 越 来 越 坏 ， 
故意 刁难 ， 使 性 子 装 病 ， 任 意 改变 日 程 安排 。 

“如 果 我 说 得 她 动 了 心 要 跟 我 睡 一 觉 ， 或 者 更 直接 了 当地 当 
我 们 两 人 待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要 强奸 她 ， 恶 怕 这 样子 她 就 会 对 我 采取 
更 加 合作 的 态度 。 那 个 律师 也 常常 夜间 到 她 那儿 去 ， 还 有 那 两 个 
小 伙 子 ， 真 不 知道 是 伺候 她 穿 衣服 呢 还 是 爱抚 她 的 肉体 ， 就 像 狗 
在 餐桌 底下 拣 主 人 掉 在 地 上 的 肉 未 吃 一 样 ， 他 们 力 着 律师 吃 剩 的 
女 演员 的 身体 折腾 ， 而 且 律 师 还 站 在 一 旁 ， 不 停 地 低 声 细 语 令 人 
疯狂 的 肉麻 褒 放 的 奉承 话 。 佩 湿 罗 普 , 曼 达 琳 这 个 女人 ， 觉 得 自 
己 一 个 人 什么 事 也 不 会 干 。 每 天 早晨 ， 意 大 利 小 伙 子 把 一 丝 不 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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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曼 达 琳 从 床上 扶 起 来 ， 帮 她 排 漆 ， 然 后 站 在 站 相 难 看 地 采 然 木 
立 的 这 个 身体 肥大 的 女人 面前 ， 一 边 悄悄 地 摸 摸 捏 捏 ， 一 边 给 她 
(hie. SEK, FTG HERS AER. INR, RMA BX 
一 出 二 十 世纪 的 宫廷 怪 剧 ， 一 边 向 她 叮嘱 日 程 安 排 。 曼 达 琳 总 是 
扭 动 着 赤裸 裸 的 喘 子 -一阵 阵 低 声 注 笑 ， 细 致 出 神 地 看 着 镜子 里 的 
目 己 ， 对 我 认 认 真 真 的 日 程 安 排 意见 带 答 不 理 。 而 且 那 帮 宽 官 对 
她 的 用 意 心 领 神 会 ， 对 我 是 一 脸 厌 烦 的 表情 。 那 个 管 化 妆 的 装 出 
一 天马 术 家 的 派头 ， 把 曼 达 琳 的 大 光 脚 和 塞 进 黄色 的 皮 长 靴 里 ， 
险 上 装 胁 作 势 地 做 出 便 作 苦闷 般 的 表情 。 我 忍俊不禁 ， 他 就 回头 
报 狠 瞪 着 我 ! 我 想 明 天 早 展 还 要 从 头 到 尾 再 看 一 志 赤 身 裸 体 的 性 
感 女 演员 和 宦官 小 独 独 们 的 表演 。 我 连 厌 烦 的 力气 都 没有 了 。” 

我 党 得 表 兄 从 大 其 词 地 演 染 性 象征 的 性 感 女 演员 的 私生活 ， 
很 接近 于 专门 紧 种 他 人 隐私 的 低级 杂志 那 种 空想 性 的 世界 。 不 
过 ， 我 还 是 苯 重 表 兄 与 肉欲 的 氛围 共同 表现 出 来 的 忧郁 的 情绪 。 
ih 

“Witt ba, WEE SRRHSARARH, RKB 
个 丑 八 怪 吗 ?其 实 想起 来 ， 拥 有 无 数 尝 拜 者 的 性 的 象征 恐怕 都 是 
这 样 。 阿 尔 及 利 亚 的 民间 故事 说 ， 有 一 个 巨大 无 比 的 女人 把 整个 
部 落 的 人 寄生 在 自己 的 肉体 里 面 。 中 国 也 有 女 娲 补 天 揉 救 人 类 的 
故事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是 二 十 世纪 美国 的 女 娲 吗 ?” 
| “你 受 电影 公司 对 sex symblo 宣传 的 影响 太 深 了 。” 表 兄 对 我 
华 的 例子 宫 无 兴趣 ， 冷 漠 地 一 口 和 否定 。 他 需要 的 只 是 忠实 的 听 
从 ， 葛 如 说 希望 我 是 个 三 巴 。“ 佩 涅 罗 普 . 曾 达 琳 既 不 是 巨大 的 女 
人 也 不 是 恬 八 怪 ， 只 是 早晨 看 着 她 的 裸体 ， 就 像 全 身 被 伤口 上 的 
粉红 色 嫩 皮 覆 盖 一 样 的 感觉 ， 在 赤裸 裸 的 肉体 上 加 以 sophistica- 
tion (WR) 的 感觉 。 最 理性 的 东西 已 经 全 部 脱落 。” 

郁 么 ， 把 观看 她 的 肉体 本 身 当 作 一 种 享受 不 是 很 好 吗 ? 我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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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趁 着 威士忌 的 醇 劲 这 样 劝 他 ， 却 被 一 种 令 人 担心 地 逐渐 膨胀 的 
微妙 的 失调 堵 住 ， 终 于 绒 口 不 言 。 表 兄 一 边 说 性 感 女 演员 的 全 身 
皮肤 给 人 以 伤口 恢复 期 的 粉红 色 嫩 皮 的 印象 ， 一 边 似乎 联想 到 皮 
肤 尚未 更 新 之 前 满 身 郊 妆 的 肉体 目 不 忍 睹 的 惨状 ， 从 生理 上 感到 
厌 亚 。 于 是 我 觉得 表 兄 是 否 从 本 能 上 对 所 有 女性 的 东西 感到 厌 
人 垩 。 么 接 痢 又 一 个 联想 涌 上 心头 ， 如 果真 是 如 此 ， 与 他 在 美国 同 
居 的 那个 法 国人 就 不 是 女 的 ， 而 是 个 男人 。 我 原先 就 觉得 有 点 蹊 
距 ， 既 然 跟 法 国 女人 结婚 并 不 影响 他 到 联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工 作 ， 
为 什么 还 要 让 与 他 同居 的 人 回 巴黎 呢 ? 如 果 那 个 人 是 男 的 ， 他 们 
青 继续 同居 下 去 的 确 在 应 该 进入 establishment 的 表 兄 履历 上 成 为 
一 个 障碍 。 再 说 ， 法 国情 人 赠送 他 假牙 ， 这 个 情人 是 比 表 兄 岁 数 
大 的 男性 要 比 年 轻 的 姑娘 合情合理 。 我 这 么 一 想 ， 威 士 鼠 落 肚 后 
变 得 自由 轻松 的 脑袋 瓜 忽 然 觉得 表 兄 在 美国 五 年 间 新 学 的 习惯 完 
全 且 备 被 比 目 己 年 长 的 同性 恋 对 象 欧 洲 人 所 爱抚 的 东洋 年 轻 人 国 
有 的 特征 。 
“明天 晚上 要 为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举 办 宴会， 你 也 去 吧 。 明 天 
上 午 给 你 送 请 束 来 。” 表 兄 在 帝国 饭店 的 酒吧 间 喝 着 辣 马 丁 尼 酒 
的 时 人 息 ， 用 惊 情 、 困 惑 、 翡 哀 再 加 上 疲惫 不 堪 与 无 处 发 泄 的 愤 洪 
的 目光 强烈 地 凝视 着 我 “不 管 怎 么 说 ， 你 看 看 性 感 女 演员 和 她 
EARNER 无 知 无 识 ， 总 可 以 丰富 你 写 小 说 的 体 - 
验 吧 ?” | 

HSA HAY SO HLA (AI I He AH 
AR BRE. PRM FE, AITO. Bis Hb 
的 提议 ， 说 不 定 会 对 我 施 以 小 时 候 发 生 过 的 那样 突 发 性 的 狂暴 ， 
出 于 这 种 莫名 其 妙 的 恐惧 感 ， 我 极 不 情愿 地 勉强 答应 去 看 着 性 感 
演员 及 其 随从 以 加 深 自己 的 创作 体验 。 我 还 没有 从 外 祖父 的 车 社 
时 被 表 史 痛打 … 顿 的 心灵 创伤 中 完全 摆脱 出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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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K, POE A BME TT TAC. BH 
HAR eT SE SSO TH, LRA AEE, HIM IL 
FEHR, JAE PPAR BE I EE, BREA PA 
AH) SHIR MRL AS SLIT OE HBA ET MCE NLA, BIR 
EAU Ae i A EY ASR SR ORE. LILLE BB HIE AT 
过 风韵 犹 存 的 半 老 徐 娘 几 许 。 但 是 平 心 而 论 ， 在 假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已 经 戏剧 性 〈 虽 然 谈 不 上 英雄 性 ) 死去 的 今天 ， 回 想起 自己 见 
面 的 那个 白 种 女人 ， 重 新 感觉 她 的 确 是 一 个 巨大 妖怪 式 的 性 象 
征 ， 而 与 这 个 实体 三 言 两 语 的 英语 交谈 ， 给 人 一 种 超 现实 主 义 的 
鲜 活 的 肉欲 梦幻 感 。 

参加 宣 会 的 有 文坛 高 手 、 画 界 权 威 、 著 名 导演 、 著 名 演员 ， 
还 有 一 个 不 知道 通过 什么 关系 请 来 的 国务 大 臣 ， 再 加 上 电影 评论 
家 、 电 影 记 者 以 及 数 不 清 的 摄影 记者 ， 周 舍 按 接 ， 拥 挤 不 卉 。 我 
远离 人 群 ， 在 会 场 边 上 的 模拟 店 前 吃 着 味道 一 般 的 东西 消磨 时 
间 。 人 群 的 中 心 是 佩 滥 罗 普 曼 达 琳 ， 随 从 以 及 紧张 地 脸色 苍白 、 
正 喷 叶 巴巴 茶 嘴 拙 舌 翻译 的 表 兄 紧 随 左右 。 这 时 ， 晚 宴 的 主办 
人 、 外 国电 影 进口 公司 那个 圆滑 周到 的 副 社 长 突然 走 过 来 ， 对 我 
说 自己 能 得 到 表 兄 这 样 优秀 的 陪同 是 如 何 地 心满意足 ， 使 用 最 高 
‘FHS OR ALG RE 

“他 具有 无 可 挑 的 背景 和 优异 的 经 历 、 良 好 的 教育 ， 能 请 
他 出 来 工作 将 提高 国际 社会 对 日 本 电影 界 的 评价 .” 这 位 很 有 气 
质 风度 的 四 十 多 岁 妇女 以 大 概 最 能 准确 地 刺激 挑逗 表 兄 自 疯 心 的 
语言 直率 评述 之 后 ， 满 脸 堆 起 人 造 的 微笑 像 宣传 自己 如 何 爱 才 似 
地 望 着 在 人 群 中 越发 紧张 地 比划 着 、 像 涂 着 红颜 色 的 铅 人 士兵 的 
”动作 的 表 兄 。 我 心神 不 安 地 感到 ， 这 个 经 验 丰 富 的 女人 完全 可 能 
用 这 种 甜言蜜语 和 堆 满 锁 纹 的 微笑 把 我 可 怜 的 表 兄 诱 入 凄惨 摆 贱 
的 地 狱 。 身 穿 和 服 的 副 社 长 说 给 你 介绍 一 下 佩 滥 罗 普 : 曼 达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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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我 往 人 群 中 走 去 。 一 分 钟 后 ， 我 在 文艺 专栏 摄影 记者 一 片 灾 刺 


般 扎 人 的 抱怨 声 中 ， 越 过 名 流 权威 ， 站 在 当晚 的 主 宾 面 前 。 表 兄 
看 到 我 从 人 和 群 后 面 突然 出 现在 他 的 眼前 ， 训 不 掩饰 地 显示 出 来 了 
救兵 的 表情 ， 虽 然 我 是 把 他 引进 这 个 工作 的 当事人 。 我 觉得 刚才 
对 外 国电 影 进 口 公司 副 社 长 无 根 无 据 的 可 懂 的 感想 不 无 道理 。 

“这 是 我 表 弟 ， 是 一 个 写 小 说 的 新 作家 。” 表 兄 用 一 种 可 能 是 
那 人 组 大 学 风格 的 特别 英语 把 我 介绍 给 曼 达 于 。 

我 迅速 扫 了 一 眼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一 顶 大 帽子 似 的 淡 金 色 头 
发 下 圆 圆 的 胖 脸 ， 简 直 像 一 堆 肉 团 或 者 阴部 ， 吓 得 赶紧 把 目光 移 
到 她 的 鹏 皮衣 服 上 。 

“日 本 的 小 说 里 有 没有 出 现 穿 皮衣 服 的 女人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王妃 鞭 王 针对 表 兄 的 英语 用 无 以 复 加 的 极其 低俗 卑 下 的 英语 
“垂询 "。 完 全 是 “垂询 ”的 形式 。 

“ 表 弟 可 以 用 英语 直接 回答 吧 ?” 要 不 是 表 兄 用 充血 的 眼睛 半 
是 强 追 半 是 哀 娠 似 地 盯 着 我 ， 也 许 我 会 装着 听 不 懂 她 的 话 从 人 和 群 
中 退出 来 。 但 不 知道 什么 缘故 ， 表 兄 极力 不 让 我 走 。 虽 然 表 兄 和 
我 的 关系 已 经 相当 密切 ， 但 培育 这 种 以 救援 与 被 救援 的 感觉 纽带 - 
将 双方 切切 实 实地 连接 起 来 的 友谊 尚 需 时 间 ， 所 以 也 许 表 史 只 是 


硕 望 目 已 正在 蒙受 的 羞 腺 也 让 我 分 担 一 部 分 。 


“如 果 您 读 过 《源氏 物证》 就 知道 ， 里 面 有 一 个 名 叫 未 摘 花 
的 昌 有 个 性 的 女性 ， 十 分 活跃 。 寻 就 穿着 黑 船 皮衣 服 。” (我 把 
“FRSA” iL black martne, 老兄 立即 订正 为 sable) 

“我 没 谈 过 这 本 书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像 开 了 一 个 十 分 漂亮 
的 玩 关 得 党 扬扬 地 说 。 把 富丽 堂皇 的 脑袋 瓜 倚 在 紧 挨 着 她 右 侧 的 
年 轻 的 外 国人 肩膀 上 扬 声 大 笑 ;“ 马 克 * 吐 温 以 外 的 书 我 不 看 。” 

小 心 谨慎 地 扶 着 性 感 演员 大 脑袋 瓜 上 淡 金 色 头 发 的 负责 化 妆 
的 小 伙 子 有 一 张 总 是 充满 饥饿 感 的 大 嘴 、 似 乎 浅 笑 着 的 弯曲 的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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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都 给 我 阴暗 忧郁 的 印象 。 他 显然 是 意大利 血统 ， meet 
是 黑人 演员 扮演 的 意大利 人 。 好 像 这 次 他 和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一 
起 死 于 交通 壬 故 。 他 只 是 一 声 不 响 地 用 怀疑 的 眼光 看 着 我 ， 而 一 
直 占 据 女 演员 左边 的 裸露 着 红头 皮 的 秃顶 的 、 脸 色 红润 的 中 年 爱 
尔 兰 男人 用 抑扬顿挫 钵 然 响亮 的 英语 心情 伦 快 地 嘲 问 我 

“在 日 本 小 说 家 眼 里 ， 佩 妮 漂 亮 吗 ?” 

“在 爱斯基摩 人 眼 里 ， 也 -- 定 漂亮 无 疑 。” 我 回答 ， 

爱尔兰 血统 的 律师 浅 绿 色 眼 睛 像 内 斜视 一 样 聚 在 红色 鸟 嘴 般 
的 虎 尖 上 不 明 其 意 地 盯 着 我 。 性 感 演员 突然 爆发 一 阵 大 笑 ， 装 模 
作 样 地 扭 动身 子 ， 对 意大利 人 说 ; “这 位 小 说 家 在 讽刺 说 因为 自 
已 太 胖 以 至 穿 上 皮衣 。 这 是 马克 : 吐 温 的 《爱斯基摩 姑娘 的 罗曼 
司 》 里 的 话 .” 然 后 甩 给 我 一 句 湿 渡 渡 感 觉 的话 , “你 是 个 很 不 简 
单 的 intelligent (知识 分 子 )!” 率 领 她 的 随从 往 别处 移动 ， 我 单 
独占 用 让 宾 的 时 间 太 长 了 。 表 兄 一 边 急 急忙 忙 地 尾随 其 后 ，- - 浪 
转 过 躁 汗 津津 的 青 黑色 大 脸 ， 依 然 哀 悬 般 低 声 说 道 , “宴会 结束 
后 别 走 ， 等 我 一 块 儿 喝 一 杯 去 。” 座 着 豹 皮衣 服 的 女 演员 没 出 一 
滴 汗 珠 ， 表 兄 却 一 身 大 汗 ， 像 得 了 症 疾 似 的 。 

”我 改变 了 表 兄 给 子 我 的 先入 之 见 ， 认 为 那个 性 感 演 员 才 是 很 
不 简单 的 intelligent, BOA — SARS, YET Bente 
HB. HIE YLT} eR, IRIE She UE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事 ， 倒 自然 而 然 地 想起 马克 . 吐 温 的 另 一 篇 幽默 短 
篇 小 说 《我 怎样 编辑 农业 报 ?》。 其 中 有 一 段 写 到 一 个 患 忧郁 症 
的 男人 一 天 到 晚 忧 心 仲 仲 ，“ 一 得 上 精神 病 ， 迟 早 要 杀人 "， 于 是 
认定 自己 是 阅读 怪诞 的 农业 报 发 了 疯 ， 大 贼 大 叫 着 跑 出 去 杀人 。 
也 就 是 说 ， 我 想到 我 和 表 兄 的 同一 个 祖父 是 疯子 ， 也 想到 了 在 精 
神 正常 与 不 正常 的 夹 儿 中 犯 抢 动 罪 的 虚幻 的 “ 表 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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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兄 把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及 其 随从 从 宴会 厅 送 到 同一 饭店 最 
高 层 的 贵宾 间 后 下 来 ， 径 自 走 进 我 等 着 他 的 前 厅 旁 侧 的 洗手 间 大 
口 大 口 地 呕吐 ， 我 在 外 面 都 听 得 见 他 难受 的 串 吟 。 表 兄 在 连续 的 
极度 紧张 之 后 ， 疲 劳 困 惫 ， 禁 不 住 恶心 哎 叶 。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会 成 
为 日 本 某 个 establishment 主持 人 的 表 兄 从 心底 觉得 这 实在 不 文雅 
不 体面 ， 不 断 地 向 我 解释 、 自 责 。 他 说 明天 就 要 随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去 越南 慰问 美军 ， 还 说 这 是 因为 外 国电 影 进 口 公司 副 社 长 对 
他 今 晚 宴会 上 的 表现 十 分 满意 的 缘故 。 表 兄 依然 用 引起 我 警惕 的 
过 分 天 真 的 声调 自 之 地 夺 炊 ， 但 呕吐 后 的 气力 衰弱 和 连日 疲劳 掩 
饰 不 住 这 次 出 差 的 志 志 不 安 。 我 同情 表 兄 ， 只 好 以 提 人 建议 的 方式 
发 表 我 的 感想 ， 像 今天 晚宴 那样 ， 因 为 唯 独自 己 清醒 ， 却 被 将 佩 
湿 罗 普 ' 曼 达 耿 及 其 随从 笼 畦 在 性 象征 浓艳 光 晕 里 而 聚集 的 众人 
KOSH, RAS IRAE FR, BARNS LK, 
表 兄 何不 在 这 短暂 的 旅行 中 也 扮演 跪 倒 在 性 象征 佩 涅 罗 普 ,最 达 
琳 的 石榴 衬 下 的 十 五 亿 男人 中 的 一 个 角色 呢 ? 既然 成 为 世界 的 性 
象征 的 好 莱 坞 女 影星 本 来 就 不 过 是 纯粹 的 幻影 ， 不 是 也 有 以 幻影 
对 付 幻 影 的 方法 吗 ? 

我 在 宴会 上 除了 和 曼 达 琳 获 几 句 外 ， 其 余 时 间 都 是 -个 人 喝 
酒 。 在 酒吧 间 里 和 表 兄 相对 而 坐 ， 看 见 表 兄 情绪 低落 ， 我 觉得 他 
很 可 怜 ， 自 己 心情 也 不 佳 ， 又 灌 了 不 少 酒 ， 已 有 七 分 醉 意 。 酒 一 
落 肚 ， 满 脑子 都 是 有 关 疯 子 的 胡思乱想 ， 我 就 会 重复 不 知道 多 少 
OH, -HBBEK RM SRM, BSR LIT 
车 。 所 以 表 兄 对 我 的 建议 究竟 做 出 什么 反应 ， 我 的 记忆 十 分 模 
糊 。 不 管 怎么 说 ， 在 这 个 坏 心情 难以 排 址 的 夜晚 ， 表 兄 不 仅 为 了 
听 到 我 的 声音 ， 实 际 上 觉得 有 必要 和 我 说 话 。 这 样 的 时 候 是 极 少 
有 的 。 表 兄 老式 的 西服 背心 被 呕吐 出 来 的 东西 污 脏 得 一 塌 糊 涂 。 
表 兄 就 是 在 陪同 外 国 性 感 女 演员 这 样 不 起 眼 的 工作 中 ， 在 没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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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明星 的 魅力 感受 到 个 人 的 迷恋 的 情况 下 ， 依 然 勤 勤 恳 县 忘我 努 
力 ， 以 至 于 累 得 呕吐 ; 而 且 为 了 恢复 在 工作 中 失去 的 信心 ， 还 虚 
心 倾听 酬 醒 柄 的 表 弟 信口开河 的 建议 。 表 兄 原 来 是 这 样 性 格 的 
人 。 

“Bl, 一直 往 前 跑 ! ”父亲 赠送 的 格言 在 这 种 细小 的 工作 上 依 
然 是 表 兄 行动 准则 的 核心 。 

表 兄 从 越南 回来 以 后 ， 有 一 段 时 间 没 和 我 联系 。 我 从 报纸 的 
文艺 消息 动向 报导 中 知道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还 留 在 日 本 ， 义 是 到 
外 地 旅行 ， 又 是 慰问 美军 基地 ， 有 时 在 新 闻 照 片 的 角落 上 发 现 淡 
金色 头发 的 性 感 女 演员 的 身边 不 仅 有 那 两 个 男 随从 ， 还 有 表 兄 的 
头像 ， 于 是 推测 表 兄 克服 不 习惯 不 熟练 的 困难 ， 陪 同 工 作 基本 上 
了 轨道 。 终 于 有 一 天 ， 表 兄 来 了 电话 ， 仍 然 是 不 急 不 慢 不 慌 不 忙 
四 平 八 稳 的 假 嗓子 。 | 

“PR SE AR ALG BB — AY LA EWE (GX HE HE — FE 
AF UE + BGK AE RW LYE ) 带 去 不 会 scandalous (38 A FEW) 的 高 
雅 的 相公 酒吧 ? 佩 妮 对 男 扮 女装 的 地 道 的 日 本 男人 很 有 好 奇 心 。 
佩 妮 作为 全 世界 的 sex synbol (我 记得 也 是 在 这 次 电话 里 ， 表 兄 
第 一 次 这 样 承认 她 )、 电 影 公 司 老 板 只 寻找 适应 她 超级 肉体 的 特 
殊 唯 一 性 的 男人 与 她 搭档 吧 ? 以 前 的 宣传 方针 是 以 巨人 配 巨 人 。 
假 妮 的 第 二 位 丈夫 就 是 一 个 典型 ， 这 位 名 叫 Mr. Universe Hy % 
形 大 汉 除 了 浑身 强健 的 肌肉 以 外 什么 也 没有 。 佩 妮 的 恋爱 史 似 平 
就 是 在 硬 邦 邦 的 肌肉 之 林 中 展开 的 。 物 极 必 反 ， 她 也 需要 小 孩 般 
细 皮 嫩 肉 的 “奶油 小 生 '。 那 个 意大利 化 妆 师 大 概 就 是 这 种 补偿 
行为 的 对 象 。 我 无 意 上 谈 到 有 梳 量 本 发 医 、 穿 和 服 、 打 扮 得 花枝 
招展 的 小 伙 子 服务 的 酒吧 间 ， 佩 妮 急 着 立刻 就 要 去 ， 要 不 简直 球 
斯 底 里 症 发 作 。 不 到 一 个 星期 ， 电 影 festivel ( 节 ) 的 各 项 
demonstyation 《表演 活动 ) 就 要 结束 ， 因 此 这 几 天 无 论 如 何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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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她 反复 无 常任 性 变化 。 而 且 仔 细 想 一 想 ， 她 的 这 种 心理 反应 ， 
不 是 也 值得 同情 吗 ?” 

“你 也 突然 对 性 感 演员 温柔 起 来 了 。” 我 不 无 嘲笑 地 感到 惊 
讶 ,，“ 然 而 遗憾 的 是 ， 我 对 那 种 进去 后 提心吊胆 的 相公 酒吧 一 无 
所 知 。” 

“ 噢 ， 是 嘛 。 那 就 算 了 。 我 再 问 问 其 他 朋友 。” 表 兄 二 话 没 
说 ， 放 下 电话 。 我 听 出 了 他 电话 后 面 的 意图 。 他 借 此 炫 焰 自 己 与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关 系 的 好 转 以 及 可 以 深入 到 这 个 性 感 女 演员 音 
识 深 处 的 事实 ， 而 托 我 介绍 相公 酒吧 仅仅 是 个 借口 。 

“越南 怎么 样 ?” 

“工作 干 得 还 算 痛 快 。 听 了 你 的 劝告 ， 我 装着 对 佩 妮 的 肉体 
放射 能 折服 得 五 体 投 地 的 样子 ， 一 切 都 非常 顺利 。 谢 谢 你 了 。 我 
一 直 训练 自己 用 英语 或 者 法 语 进行 思考 ， 达 到 用 日 语 思考 的 同等 
水 平 ， 现 在 才 知道 ， 英 语 、 法 语 对 我 来 说 毕竟 还 是 外 语 ， 从 深层 
的 本 质 上 与 我 毫 不 相干 的 异国 语言 。 我 现在 相当 灰心 诅 丧 。” 表 
兄 表现 出 自以为是 的 深沉 ，“ 我 对 佩 妮 言 不 由 囊 地 尽 说 阿 讽 奉承 
的 英语 ， 如 果 这 些 拍马屁 的 话 用 日 语 说 出 来 ， 我 一 定 惊 标 反 省 。 
然而 我 一 边 厌恶 自己 ， 一 边 继续 不 停 地 摇 层 鼓 舌 用 所 有 赞美 性 象 
征 的 英语 讨好 献 妃 ! 佩 妮 的 随从 人 员 对 我 的 一 百 八 十 度 大 转弯 简 
直 摸 不 得 头脑 ， 还 嫉妒 得 不 行 ! 这 样子 我 甚至 一 边 给 佩 妮 的 肉体 
唱 赞 歌 一 边 玩 味 deguiser ( 田 扮 女装 ) 的 masochistic ( 受 虚 狂 ) 
的 快感 。 这 可 是 生来 第 一 次 的 体验 。 蛤 蛤 险 ……1” : 

我 真 想 计 讽 一 句 : “ 那 你 的 假 嗓 难道 不 是 的 装 的 吗 ? 这 沉着 
有 侠 的 天 真 甜 且 的 笑 声 又 意味 着 什么 呢 ?” 但 我 还 是 忍 住 了 ， 届 
伴 装 不 知 的 清醒 心情 又 问 一 遍 被 他 误解 了 的 问题 : 

“以 你 国际 问题 专家 的 观察 ， 越 南 政 局 怎么 样 ?” 

因为 从 那 年 开始 ， 越 战 规模 急剧 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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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去 两 三 天 ， 谈 不 上 专门 家 的 见解 ， 如 果 说 以 旅行 者 的 眼 
睛 捕捉 到 的 东西 ， 我 已 经 从 各 种 情报 资料 中 大 体 知道 了 。” 表 兄 
一 下 子 变 得 慎重 起 来 ， 避 而 不 答 我 的 问题 。“ 只 有 一 个 令 人 担心 
的 印象 ， 年 轻 的 士兵 简直 不 像 美国 军人 ， 疲 疲 彰 者 、 悉 眉 苦 脸 、 
心情 忧郁 、 闽 不 做 声 ， 不 但 对 佩 妮 的 歌舞 不 感 兴趣 ， 其 至 对 她 的 
AA ICON. ARIPO Aah, BRB Be 
BK. TERETE DS BRE YB RE, OC 
景象 ， 给 我 一 种 不 同 寻 常 的 感受 。 莫 非 下 层 士兵 已 经 切身 体会 到 、 
- 场 最 艰苦 :点 绝 的 长 期 战争 已 经 开始 ?可 怜 的 是 佩 妮 她 对 自己 
AUREL KBAR ED, RAT RABE UE, 
外 国语 对 她 flattery (AREA HR)” 

表 兄 虽然 也 想 很 专业 地 论述 国际 问题 ， 但 还 是 以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肉体 作为 话题 。 我 对 表 兄 性 格 中 的 这 种 坚决 性 铭 感 于 
E>. - | 
不 知道 表 兄 是 通过 别 的 什么 门路 找到 一 家 高 雅 的 不 会 走 露 风 
声 的 相公 酒吧 呢 还 是 用 其 他 方法 止 住 了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软 斯 
底 里 症 ， 总 之 报刊 上 没有 爆 出 曼 达 琳 的 丑闻 ， 而 且 她 在 这 次 电影 
节 的 活动 中 最 引 和 人 注目 ， 获 得 巨大 成 功 。 我 在 电视 实况 转播 中 看 
到 这 个 场面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站 在 敞篷 车 里 出 现在 舞台 上 ， 趴 
穿着 一 条 组 满 砖 眼 闪 烁 的 五 角 星 装饰 的 紧身 裤 ， 赤 裸 裸 的 上 身 描 
画 着 -- 道 道 竖 条 纹 ， 连 又 抱 在 胸 前 的 双 臂 也 画 着 条 纹 。 当 她 从 车 
上 下 来 的 时 候 ， 似 乎 在 淡 金 色 头 发 的 头顶 上 出 现 一 面 星 条 旗 。 那 
天 深夜 ， 表 兄 扬扬 得 意 地 打 来 电话 ， ERE, 却 依然 不 改 
(RR, SYR. 

“看 见 了 吧 ? 这 就 是 American dream (美国 梦 )。 ch BEE 
了 我 在 美国 看 到 的 杂志 广告 上 的 图 景 ! 现在 让 佩 妮 跟 你 说 话 ， 你 
氟 她 几 句 ， 用 最 美好 的 赞美 词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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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 FQ UGE IER TURE KR, FEAR AR AT AT ZF, 
HES aK PT GX Za) A. “You are a well postured woman. 
CP ee BS ABR EH | A)” 

EL AIL FE 4 OK a2 ak ted EY A AY EAL 
NEU, SPER OAT HEED AS A oD RGR & ZZ Ry S 
WA. $e ee He LA TTR SE, RAT EAA ER ad 
名 了 我 -- 句 ,， 便 无 声 无 息 地 消失 在 电话 线 那 一 头 。 

“You are the worst postured man! (你 是 姿势 很 难 看 的 男 
AY)” 

WP is, FC APHE RS San, WALA A Oe EE. NE 
GGL. ARR RES LAR IR 分钟， 就 显示 她 敏感 准 
铺 的 观察 力 。 而 且 我 使 用 postured 一 词 的 正确 表达 法 受到 自称 具 
有 较 个 学 位 的 性 感 演员 的 一 次 现场 教育 ， 我 把 话 简 挂 上 ， 心 根 也 
评 表 兄 现 在 正和 佩 涅 软 普 : 曼 达 琳 两 个 人 关 在 房间 里 饮酒 作乐 ， 
市 者 几 分 醇 意 ， 心 血 来 潮 地 给 我 打 电 话 。 我 已 经 对 表 兄 天 真 坦率 
地 烃 钦 目 己 的 收获 的 恶习 开始 司空 见 惯 。 可 是 性 象征 的 那些 男 朋 
BTR SN FTE A Uh ESO] RE? 我 心 有 所 念 ， 然 而 
经 向 洲 然 ， 一 瞬 而 逝 ， 绝 不 会 长 久 地 灌 和 留 在 我 的 意识 里 . 

可 古 那 个 周末 ， 外 国电 影 进 口 公 司 剧 社 长 让 我 去 她 那儿 ， 说 
Fe PL te LAS VLU BE + SETA TRAY AS PE lin] Hl Be OS UT HE 
GER. ARAL A ES EARL HER, FRE 
六 经 想 排挤 他 以 便 取 而 代 之 的 对 手 一 样 ， 他 对 表 兄 恨 之 入 骨 、 充 
满 政 意 。 一 路 上 ， 他 的 脸色 严峻 得 可 怕 ， 言 过 其 实地 描绘 事情 的 
来 龙 去 脉 ， 好 像 表 兄 犯 下 十 恶 不 教 的 恶性 大 罪 ， 已 经 被 拘捕 了 。 
其 实 没什么 了 不 起 的 事 ， 小 打 小 闹 ， 表 兄 动手 把 意大利 化 妆 师 的 

RRR T 
据 副 社 长 秘书 说 ， 佩 涅 罗 普 . 罗 达 琳 、 直 对 表 多 这 个 可 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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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D AA BOHR. FRO ET, ZOU RR BAL, 
冷 若 冰霜 ， 可 是 后 来 突然 想 占 人 家 的 便宜 ， 纠 缠 不 体 ， 用 不 着 陪 
同 的 时 候 还 死 皮 赖 验 地 跟 在 屁股 后 面 ， 不 愿意 离开 。 考 虑 到 工作 
方便 ， 表 兄 在 与 女 演员 及 其 男 朋友 们 同一 家 饭店 里 也 订 有 房间 ， 
可 是 女 演员 回 到 自己 的 房间 里 以 后 ， 表 兄 借口 调整 日 程 安排 的 -~ 
些 细节 ， 频 繁 出 入 她 的 卧室 ， 而 且 谈 完 以 后 ， 还 赖 着 不 出 来 。 其 
实 表 兄 哪 是 谈 工 作 ， 而 是 用 明显 的 下 流 话 调戏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 

“你 仔细 听 昕 他 说 的 英语 单词 ， 简 直 就 跟 疯 子 说 的 一 样 。 深 
更 半夜 闻 进 单身 女人 的 房 闻 里 ， 恬 不 知 耻 地 赞美 对 方 的 性 器 官 ， 
亏 他 说 得 出 口 ! 虽说 对 方 是 大 名 鼎鼎 的 性 象征 电影 艳星 ， 演 员 本 
人 毕 竞 不 是 裸体 彩照 是。 那 家 伙 西 装 革履 系 着 领带 站 在 女 演员 面 
前 一 本 正经 六 放 淫 言 秽语 ， 真 不 知 天 下 还 有 着 耻 二 字 ! 更 可 恶 的 
是 ， 最 后 居然 看 着 女 演员 的 眼睛 开始 手淫 1 

于 是 意大利 人 决定 保护 神经 受到 刺激 的 佩 滥 罗 普 . 曼 达 琳 ， 
昨天 晚饭 后 ， 一 直 站 在 她 的 卧室 门 前 看 守 。 快 半夜 的 时 候 ， 表 兄 
要 进去 ， 就 跟 意 大 利 人 争吵 起 来 ， 表 兄 突然 穷 凶 极 恶 地 扑 上 去 ， 
把 意大利 人 鼻子 接 得 鲜血 淋漓 ， 倒 在 地 上 。 表 兄 却 满 不 在 平地 跨 
过 可 怜 的 受害 者 的 身体 ， 项 着 侯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上 了 两 道 锁 的 房 
1. KHATVSBREBAME SMH, BRAS APRA UE 
的 声音 把 性 感 演员 的 肉体 上 上 下 下 仔仔 细 细 地 赞美 一 番 。 要 不 是 
几 个 饭店 服务 员 一 齐 把 表 兄 从 门 上 揭 下 来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精神 状态 一 定 分 裔 离 析 。 别 看 她 肉 躯 魁梧 高 大 ， 心 理 头 受 力 却 与 
之 成 反比 ， 像 一 个 胆 导 采 用 的 小 姑娘 。 这 种 身心 危险 的 失衡 是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特性 …… | 

“当时 表 兄 喝 醉 了 吧 ?” 我 理 亏 心虚 ， 又 气 又 恼 。 

“不 ， 不 ! 饭店 服务 员 都 作证 说 当时 他 非常 清醒 。 现在 公司 
想方设法 安抚 意大利 人 ， 不 让 他 起 诉 。 要 是 让 新 闻 记 者 探 出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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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 打 起 官司 来 ， 反 过 来 公司 就 要 起 诉 他 。 证据 齐 全 。 秘书 不 
HREM, SAR. RPE. Reba EOE Ae. 

(Ae BAL AE OS AY BY SES A BR 
书 不 同 ， 他 们 在 叙述 事件 的 经 过 时 注意 不 加 重 我 的 心理 负 扎 ， 明 
确 表示 进行 冷 处 理 的 意图 ， 这 使 我 在 副 社 长 办 公 室 里 的 难受 情绪 
有 所 缓解 。 

“他 对 有 关 好 葬 坞 性 象征 女 影 星 的 宣传 有 点 相信 过 头 了 。 不 
Fe A ~~ HOR ALA) AS US ES?” RE Ee ARIS A I 
, WIA RA, WOH MORAG ER, 

律师 显然 不 相信 我 的 英语 水 平 ， 一 字 一 顿 一 板 一 眼 地 简单 说 
了 几 句 ， 连 自己 都 觉 得 滑 第 ， 便 租 达 夹 朗 地 大 声 笑 起 来 ， 然 后 默 
和 驮 地 看 着 我 和 副 社 长 谈话 。 

“年 轻 的 意大利 人 jealous, jealous (WZ BB. PZB), 日 本 人 
crazy, crazy (RUM. Ri), TORY seared (受到 惊吓 )。” 

RL AB RIT BR EY SS BP BAK 
有 肉体 关系 ， 可 现在 他 对 事件 的 态度 似乎 感情 上 很 超然 平淡 。 但 
征 这 位 律师 这 次 也 和 候 涅 罗 普 . 曼 达 玫 傅 运 与 共 ， 一 起 死 于 交通 
事故 ， 我 觉得 他 的 和 人格 最 为 古怪 ， 令 人 捉摸 不 透 。 

副 社 长 表示 意 六 利信 的 鼻子 受伤 问题 由 公司 负责 赔偿 ， 提 出 
了 私下 解决 秘 而 不 宣 的 和 解 方针 。 先 决 条 件 是 表 兄 必须 把 “一 张 
特殊 照片 和 有 关于 闻 的 英文 草稿 ” 交 给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 并 有 
保证 今后 绝对 不 得 向 新 闻 媒 介 提 供 任何 有 关 她 的 私生活 情况 。 我 
一 开始 就 觉得 这 后 一 条 保证 澡 无 意义 。 像 表 兄 这 样 一 心 一 意 想 当 
日 本 establishment 主办 人 ， 正 在 仕途 的 阶梯 上 步步高 升 的 人 ， 怎 
ZA FERRIER CBA RE A ee PAI? 那 才 是 属于 表 兄 
在 这 个 世界 上 不 可 能 尝试 的 范畴 中 的 行为 。 

“现在 他 跟 我 们 打交道 还 是 那么 彬 彬 有 礼 和 葛 可 亲 为 人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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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 副 社 长 疑惑 不 解 地 说 :“ 我 怎么 也 弄 不 明日 他 究竟 什么 地 方 
还 潜藏 着 这 种 异 宕 性 ， 上 只 有 一 件 事 我 党 得 奇怪 ， 纠 纷 发 后 以 后 ， 
他 居然 满不在乎 地 竺 在 瞩 店 的 上 自己 房间 里 ， 今 天 早晨 和 平时 -- 样 
沉 厦 文 前 地 打 电 话 来 商 世 工作 安排 ,他 是 感觉 运 钝 呢 还 是 道德 不 
感 症 ?” 不 管 怎 么 说 ， 和 -- 般 人 的 神经 不 一样 ,” 

我 走 进 表 兄 的 房间 ， 他 仍然 保持 着 从 美国 回来 后 的 装束 打 
扮 ， 整 整齐 齐 地 穿 一 身 带 坎 府 的 西服 ， 皮 鞋 油光 保 亮 ， 姿 势 端 正 
地 坐 在 书 旭 前， 一边 阅读 英文 书籍 一边 在 上 面 批 小 注 。 那 本 硬 纸 
封面 的 书 显 然 是 国际 问题 的 专业 书籍 。 正 如 副 社 长 所 说 ， 表 兄 对 
我 的 到 来 和 和 平时 FRAT ACTA A, (RR EYER HE 
淘气 却 被 人 看 多 的 品 学 兼 优 的 中 学 生 似 的 ， 用 手轻 轻 抗 按 着 头发 
tie 22 Reg RSS, PRL, PRK AREAS. 

“WADE LE GK K TAA dh Se a FRE, BES Fe AR AE ee” 
Pe Ue Po Hae. Wid AS ARE SE TE a BO 

我 的 心情 并 没有 被 表 兄 的 气氛 同化 得 从 容 不 过， 立 中 向 他 传 
达 了 佩 涅 罗 普 ， SEAS HR Ty 1H A Be FP EEK ICRF SE. 
并 没有 表示 拒绝 的 意思 。 我 取 过 用 性 感 女 演 员 的 一 次 成 相 相 机 拍 
报 的 一 张 彩 色 照 片 (我 无 意 中 将 了 一 眼 照片 ， 惊 得 目瞪口呆 ， 亚 
心得 直 想 吐 ， 但 表 兄 对 我 的 反应 无 动 于 更) 和 用 打字 机 打 在 级 店 
信纸 上 义 用 色 笔 修改 的 两 张 草稿 . 

“好 像 他 们 误解 了 ， 以 为 这 是 我 准备 卖 给 美国 黄色 杂志 的 稿 

件 。 其 实 这 是 我 用 英文 写 的 诗歌 草稿 。” 表 兄 带 着 几 分 舍不得 的 
”口气 继续 说 , “十 五 年 没 写 诗 了 。 先 让 你 看 看 ， 然 后 我 再 撕 掉 。" 
根据 我 的 记忆 ， 把 这 两 BURFI PAYER EL XX ECR FA 
第 一 首 是 短 诗 ， 标 题 是 《美国 梦 》; 


“Ree Ee ayek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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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首 许 的 主题 是 从 星条旗 的 色彩 辞 过 来 的 背面 获得 的 。 第 二 
百 评 的 题目 更 直截了当 地 题 为 《 翻 过 来 )。 将 比喻 与 巨 像 并 列 在 
一 起 ， 并 试图 把 二 者 结合 起 来 ， 统 一 在 一 首 诗 里 ， 


把 束 皮 动物 Bat HK 

外 表 有 橙黄 色 的 肉体 

里 面 独 集 着 紫 黑 色 的 人 汉 刺 
CHK Ha 


侯 小 该 的 时 候 REAGLAR 
mee EH, 

— ke eR EW ALT 

一 这 吹拂 自 己 肛 门 上 的 毛 

心头 悄悄 盼望 

热乎 乎 的 硬 棍 般 的 舌头 触 磺 
AR 把 自己 的 孩提 彻底 翻 过 来 


我 上 到 饭店 最 高 层 ， 把 照片 和 诗 稿 交 给 等 着 我 的 爱尔兰 血统 
的 律师 。 他 兴高采烈 地 大 声 叫 喊 着 走 进 里 间 的 卧室 。 我 从 半 开 的 
卧室 房 门 完 见 躺 在 床上 的 意大利 人 和 正 用 冷 毛巾 冰凉 他 缠 着 引 布 
的 鼻子 的 穿着 睡衣 的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 她 的 一 头 淡 金 色 头发 像 
被 狂风 吹 刮 一 样 乱 蓬 莲 的 ， 那 一 张 圆 脸 似乎 抽 缩 变 小 了 ， 脸 上 的 
皮肤 如 同 薄 纸 苍白 褪色 ， 争 着 眉头 警惕 地 了 盯 着 我 。 这 瞬间 的 印 
象 ， 正 如 律师 所 说 ， 她 已 经 胆 额 心 惊 ， 而 且 一 下 衰老 了 许多 。 

我 回 到 表 兄 的 房间 ， 他 仍然 一 本 正经 慢 条 斯 理 地 对 我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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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一 直 往 前 跑 


“我 现在 正在 写 工作 报酬 索 付 单 ”。 

我 立刻 完全 同意 副 社 长 的 观点 : 表 兄 是 一 个 无 可 救 药 的 感觉 
述 钝 的 人 。 我 失去 了 与 表 兄 的 假 紧 和 从 容 裕 如 的 言行 举止 继续 交 
往 的 心情 。 | 

过 了 一 年 ， 我 收 到 表 兄 寄 来 的 英 日 文 上 下 对 照 的 印刷 的 信 
图 ， 说 他 即将 前 往 联 合 国教 科 文 组 织 驻 纽约 办 事 处 工作 。 我 既 没 
去 羽田 机 场 送行 ， 后 来 也 没 跟 他 通信 。 所 以 下 述 事件 我 是 通过 如 
同 数 量 庞 大 的 第 三 者 一 一 报纸 知道 的 。 

表 兄 到 达 纽 约 后 一 个 月 ， 偶 然 得 到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来 到 这 
座 城市 ， 于 是 也 住 进 她 下 杨 的 那 家 饭店 。 半 夜 ， 他 从 避难 楼 梯 上 
PE OF Sok la TEAR la, RA, aR 
A Se RE ihe a BY) aE SP) BG FB, ett PAE SEL RE 
EH ARS Re, ROK, ORR OR, HG 
从 阳台 上 掉 下 去 ， 摔 在 马路 上 ， 两 腿 骨 折 ， 软 塌 塌 地 拖 着 。 我 不 
打算 究 明 表 兄 为 什么 干 出 这 种 怪事 的 真正 原因 ， 乔 得 自己 不 仅 从 
eatablishment 的 阶梯 上 掉 下 来 ， 还 要 一 辈子 关 在 房间 里 伴 着 轮椅 
过 日 子 。 但 我 比 报纸 的 一 般 读者 多 一 点 解释 的 上 暗示， 就 是 表 兄 为 
了 爬 进 小 阳台 挠 窗 玻 璃 为 什么 要 男 扮 女装 的 原因 。 当 年 表 兄 连同 
炎 文 许 草 稿 交 给 我 的 还 有 一 张 一 次 成 相 相 机 拍摄 的 彩照 。 照 片上 
假如 罗 普 ' 曼 达 琳 一 丝 不 挂 地 正面 站 在 地 板 上 ， 穿 着 和 服 长 衬衫 、 
戴 者 日 本 妇女 发 型 的 假发 、 浓 妆 艳 抹 花 枝 招展 如 同 娇 媚 少 女 般 的 
表 兄 赤裸 着 下 半身 躺 在 床上 ， 两 个 人 都 一 本 正经 地 盯 着 照相 机 镜 
头 ， 佩 涅 罗 普 . 曼 达 琳 的 一 只 手 温柔 疼爱 地 放 在 表 兄 的 下 腹部 。 


星期 天 下 午 ， 现 在 靠 在 外 务 省 外 围 团体 工作 支撑 儿子 盐 居 生 
活 的 年 迈 父亲 从 单位 借 了 一 辆 旅行 车 ， 把 轮椅 搬 上 车 ， 表 兄 来 到 
我 郊外 的 家 里 。 父 亲 还 是 前 外 交 官 派头 ， 一 身 黑 西 服 (喜欢 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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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服 的 爱好 父子 倒是 相同 的 )， 头 发 像 水 湿 的 鸟 毛 一 样 梳 得 油光 。 
他 认定 是 自己 的 肉体 把 疯癫 的 血脉 传 给 这 个 独生子 ， 自 觉 羞愧 ， 
所 以 当 我 迎 上 前 去 向 他 问候 时 ， 他 只 是 深 深 地 弯 腰 低头 ， 默 不 做 
声 。 他 的 表情 与 参加 外 祖父 幕 礼 时 那 种 趾 高 气 扬 判 若 两 人 ， 倒 跟 
喝 辣 马 丁 尼 酒 时 的 表 兄 十 分 相像 。 他 失去 了 人 生 的 全 部 信心 。 我 
帮 他 把 轮椅 放 到 地 上 。 父 亲 把 表 兄 抱 到 轮椅 上 。 表 兄 由 于 缺少 运 
动 ， 像 “胡子 不 倒 伍 ”一 样 胡子 拉 确 的 圆 脸 又 白 又 胖 ， 透 着 几 分 
红 尝 ， 看 似 一 脸 怒 容 ， 依 然 那 一 身 熟悉 的 西服 ， 只 是 西服 坎肩 的 
扣子 全 部 解 开 还 显得 瘦小 。 父 亲 抱 着 他 的 时 候 ， 我 向 他 打招呼 ， 
他 咬 着 嘴 层 没有 野 声 。 / 

我 和 表 兄 朝 有 罗 尔 斯 罗 伊 斯 车 的 那个 电影 演员 的 住家 走 去 。 
我 小 心 谨慎 地 极其 缓慢 地 推荐 轮椅 ， 极 力 不 让 轮椅 摇晃 。 我 悄悄 
回头 望 去 ， 只 见 可 以 用 五 种 文字 写 “ 跑 ， 一 直 往 前 跑 ! ”格言 的 
老人 像 罪人 一 样 直 挺 挺 地 一 动不动 地 站 在 旅行 车 旁 目送 我 们 。 

“Ke TREWKFR SE-B (On escalation) (《 论 浆 步 升 
级 》) 的 文章 。 我 早 就 对 康 感 兴趣 。 我 从 耶鲁 大 学 回国 的 时 候 就 
对 你 说 过 了 吧 ? 那 是 你 第 一 次 听 到 康 这 个 名 字 吧 ?” 表 兄 正 视 前 
Wi, FRG, “TERE RAY escalation (GRAF) 不 断 扩 大 
的 梯子 的 某 个 阶段 ， 会 发 生 一 场 惩 戒 性 的 局 部 核 战争 。 这 是 非常 
重要 的 论点 。 这 一 点 我 向 你 介绍 过 ， 所 以 你 抓 得 很 准 ， 但 下 面 的 
分 析 过 于 乐观 。 因 为 你 位 乎 相信 所 有 的 日 本 人 都 可 以 在 这 场 惩 式 
性 或 争 中 生存 下 来 。 这 种 观点 基本 上 是 错误 的 。 如 果 中 国 和 美国 
这 两 大 阵营 在 escalation 的 某 一 阶段 进行 惩戒 性 核 战 争 ， 你 认为 
他 们 会 选择 哪个 地 区 ? 包括 冲绳 在 内 的 日 本 全 部 领土 将 必定 被 先 
择 为 核 战 争 “ 地 区 '， 这 不 是 明 摆 的 吗 ? 你 我 都 无 法 从 核武 器 的 
灾难 中 逃脱 出 来 。 给 予 我 们 痛 悼 佩 妮 之 死 的 时 间 也 不 会 很 多 。 你 
认为 我 是 一 个 从 通 往 日 本 的 establishment 的 阶梯 上 落伍 的 可 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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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BRUIHR UIE A AER, Hon A OREN T 
VY ME, MIRAURAR EI se, HT EAE, BELLE 
庆幸 ， 当 惩戒 性 的 核 战 争 在 我 们 头 上 爆发 的 时 候 ， 徒 劳 无 益 地 垂 
多 挣扎 的 和 名 党 是 我 还 是 你 ”如 果 我 还 处 于 命令 自己 “ 跑 ，… 直 往 
前 跑 ! ”在 上 寺 阶 梯 上 攀登 的 状态 ， 听 到 这 个 报道 ， 那 才 真 的 会 
发 疯 呢 .想到 这 些 都 会 毛骨悚然 。 因 为 比 拒绝 关 在 牢房 里 得 了 
脑 瘤 等 死 的 “ 表 兄 ”来 信 让 我 安慰 他 的 要 求 更 无 赖 地 一 直 追 求 的 
所 有 establishment #) BARES K! 然而 现在 我 是 一 个 强 者 。 我 可 
以 冷 观 世 界 未 日 的 来 临 。 我 已 经 是 一 个 尝 无 动机 地 将 通 往 estab- 
“lishment 的 垫 脚 石 踢 翻 的 人 。 不 可 想象 那个 白痴 -- 样 的 性 感 女 演 
员 足 以 成 为 我 一 生 行为 的 动机 吧 ? 其 实 只 有 在 更 加 显眼 地 标榜 我 
的 行为 纯 属 党 无 动机 的 行为 本 身 时 才 必 须 借助 于 她 。 这 一 点 你 也 
非常 清楚 。” 

笨重 的 轮椅 缓慢 地 前 行 。 表 兄 肥胖 的 脖颈 和 及 脏 的 嵩 袋 散发 
着 异 臭 。 正 停 在 路 上 洗刷 的 银灰 色 罗 尔 斯 . 罗 伊 斯 车 还 相当 远 . 
看 过 去 像 一 个 小 玩具 。 

“国际 形势 即将 恶化 ， 真 不 知道 到 底 是 推荐 轮 笠 的 你 还 是 半 
身 不 遂 的 我 哪 一 个 对 今天 和 明天 的 世界 更 能 忍耐 适应 ! 难道 现在 
你 没有 想 取 我 代 之 的 心情 吗 ? 尽管 我 们 同一 血统 ， 这 可 办 不 到 
我 现在 的 状态 是 我 发 挥 臣 大 的 勇气 才 获 得 的 ， 即 使 你 人 得 发 疯 . 
自己 的 事 也 得 由 你 自己 去 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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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既 不 是 酒精 中 毒 者 也 不 是 吸毒 者 ， 只 是 好 说 。 口 若 悬 河 喉 
唆 不 休 是 我 的 天 性 。 如 果 说 哪 一 种 形式 最 适合 我 的 本 质 ， 那 就 是 
写 小 说 或 者 写 剧本 。 现 在 我 对 诗歌 特别 感 兴趣 。 也 许 诗歌 是 最 合 
适 的 形式 。 其 实 ， 无 论 诗 还 是 别 的 什么 形式 ， 对 我 最 合适 相称 的 
形式 莫 过 于 聊天 。 我 总 是 处 在 要 么 聊天 要 么 思考 的 状态 。 除 此 之 
外 ， 任 何事 情 都 无 关 紧 要 。 我 有 一 份 工作 ， 不 用 费 体力 不 用 动脑 
子 。 就 是 监视 进 这 条 胡同 里 的 人 ， 如 果 是 警察 ， 就 大 声 唱 歌 ， 通 
知 我 的 主人 。 这 么 轻 轻松 松 的 工作 。 虽 然 报 醒 不 算 多 ， 我 已 经 很 
满意 。 报 酬 再 少 ， 我 和 雇主 的 交情 还 不 到 表示 不 满 的 程度 。 深 
夜 ， 其 实 是 快 到 天 亮 的 时 候 ， 我 可 以 在 主人 家 一 楼 的 地 板 闻 睡 
觉 。 每 天 还 给 我 约 一 百 日 元 的 饭 钱 。 我 在 这 儿 食 宿 得 到 保证 ， 还 
有 什么 不 满意 的 呢 ? 就 是 下 雨天 有 点 不 便 ， 但 主人 人 允许 我 到 他 经 
营 的 弹子 球 店 的 屋 桥 下 避 雨 。 除 了 被 爱 干 净 的 客人 和 满 脸 不 高 兴 
地 来 换 弹 子 球 店 “纪念 品 ” 的 显 客 粗暴 对 待 外 ， 在 这 狭 罕 的 屋 榴 
下 倒 能 思考 、 说 话 。 跟 谁 说 话 ?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 跟 有 闲 工夫 的 行 
人 聊 ， 也 跟 警 察 聊 。 有 时 候 自 言 自 语 。 但 有 更 多 的 机 会 听 我 说 话 
的 是 他 们 。 他 们 ， 就 是 编造 出 理由 让 我 坐 在 这 儿 监 视 的 他 们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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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主人 手下 干 活 的 他 们 。 如 果 想 见 他 们 中 的 某 一 个 人 ， 在 傍晚 
到 拂晓 这 一 段 时 间 里 ， 进 这 条 胡同 就 行 ， 你 立刻 就 知道 自己 正 接 
近 他 们 中 的 某 一 个 人 。 很 可 能 这 是 一 次 重要 的 会 面 ， 只 要 你 是 我 
和 他 们 这 -类 人 而 不 是 敌对 的 欺骗 的 那 一 类 人 的 话 。 昨 天 晚上 我 
就 亲眼 看 到 这 种 重要 的 会 面 被 党 不 留情 地 践踏 ， 那 场面 令 人 心酸 


落 泪 。 
一 个 职工 模样 的 男人 走 进 胡同 ， 他 对 这 条 胡同 以 及 住 在 里 面 
的 人 的 内 情 一 无 所 知 ， 纯 属 偶 然 磊 脚 进来 的 。 但 是 ， 只 要 到 傍 


了 晚 ， 不 论 是 谁 ， 一 走 进 这 条 胡同 ， 他 们 中 的 某 一 个 人 必定 要 上 去 
搭 话 。 这 就 是 这 条 胡同 和 住 在 里 面 的 人 们 的 诚实 性 。 

对 这 个 偶然 阅 进 胡同 的 职工 模样 的 人 ， 他 们 中 最 像 职工 模样 
的 他 、 或 者 实际 上 白天 可 能 也 在 某 公司 就 职 的 他 显示 出 这 种 诚实 
性 。 他 个 子 很 小 ， 释 眉 若 脸 ， 简 直 就 像 职工 的 基督 ， 追 上 往 胡 问 
RE AHA TREAD BA, AE SE SESE CLA EE, Rt 
ioe. HE GA yet Bop Ht Be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同性 恋 的 朋友 ” 

Bt SEK BOA TAR BBE. SE HE FE AY FER PR BE 
面 县 人 各 受 者 难以 言喻 的 巨大 耻辱 作 自我 介绍 、 寻 找 对 象 。 当 走 进 
妆 同 的 男人 拒绝 他 的 希望 、 继 续 往 前 走 去 时 ， 我 翡 误 这 个 现实 世 
FORA, WACK API Mt, BME. RRB SPAR 
PRS FER Efe LE BS RY th ee RAR. “AEE A 
MS? 同性 恋 的 朋友 ” 当 这 首 滑稽 丑陋 的 夜半 歌声 在 胡同 里 回响 
时 ， 我 觉得 所 有 奇 虫 怪兽 、 夸 魅 粗 屯 都 从 生长 在 阴暗 墙角 贫 交 泥 
TEAR RA aK He BE PE OR MSO, “AE 
个 朋友 吗 ? 同性 恋 的 朋友 ， 同 性 恋 的 朋友 ”希望 记 住 这 合唱 的 歌 
间 。 因 为 这 也 是 我 想 谈 的 、 对 我 来 说 是 最 重大 事件 的 主旋律 。 

他 们 曾经 叫 我 副教授 。 因 为 我 以 前 在 某 公立 大 学 文科 基础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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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过 副教授 。 现 在 说 这 些 没什么 意义 ， 我 还 是 这 个 系 最 年 轻 的 副 
教授 。 那 时 我 只 有 二 十 八 岁 ， 与 学 生 也 就 差 五 、 六 岁 。 但 我 愿意 
在 学 生 面前 要 么 就 是 副教授 要 么 就 是 毫 不 相干 的 人 。 我 的 同事 有 
不 少 跟 学 生 几 乎 像 朋 友 一 样 打 得 火热 。 他 们 活着 用 身心 模仿 “ 进 
步 的 少壮 派 学 者 ”这 句 话 所 讽刺 的 含义 、 那 种 含蓄 上 暧昧 的 含义 ， 
而 且 为 了 解决 与 学 生 的 相互 关系 中 像 附着 在 不 毛 植物 地 下 莹 上 的 
根瘤 菌 那 样 棘 手 的 鸡毛 蒜 皮 的 小 事 ， 耗 尽 体力 精力 ， 以 蕊 大 的 意 
志 直 处 奔走 ， 尽 心 尽力 。 他 们 的 周围 麻 集 着 那些 像 病 毒 一 样 无 论 
什么 样 的 硬 膜 都 能 穿 透 紧 紧 附 着 在 肌肤 上 的 死 缠 白 赖 的 厚 脸 皮 学 
生 。 他 们 疲 务 困顿 ， 想 逃 出 这 溜 须 拍 马 的 包围 圈 ,， 但 他 们 已 经 是 
满载 阿 讽 奉承 的 学 生 的 一 艘 出 海 的 船 ， 由 学 生 们 来 掌舵 。 除 非 船 
沉没 ， 否 则 他 们 不 可 能 恢复 自由 。 他 们 绝对 祈求 学 生 不 要 淹 死 ， 
平安 地 转移 到 其 他 船上 。 他 们 一 心 忙 于 照料 学 生 ， 一 心 忙 于 为 学 
生 阶 层 的 读者 撰写 人 生 指南 般 的 文章 逐渐 失去 了 钻研 学 问 的 时 
闻 。 沉 没 危在旦夕 。 I 
RUA LUO RL, RICE LOM ER 尽 最 
大 的 可 能 让 那些 好 学 用 功 的 学 生 充满 学 院 式 的 幻想 。 除 此 之 外 ， 
我 不 与 学 生 进 行 任何 交往 。 我 这 样 做 可 以 避免 出 了 教室 仍然 受到 
学 生 的 束缚 。 我 拒绝 被 学 生 敬 重 羡慕 的 斯 多 噶 主 义 做 法 要 胜 过 同 
事 一 筹 。 同 时 ， 这 些 进 步 的 少壮 派出 于 隐藏 在 相互 诚实 的 外 表 里 
面 的 负 次 感 自卑 感 对 我 的 自由 无 绊 也 自分 弗 如 。 我 的 大 学 是 学 生 
运动 的 据点 ， 其 有 强烈 的 学 院 式 择优 意识 的 、 仿 天 小 不 顺眼 的 其 
功 学 生 比 比 皆 是。 他 们 热衷 于 从 老师 的 著作 中 发 现 错误 、 错 译 ， 
吹 毛 求 症 大 娃 攻击 。 在 他 们 偏执 狭隘 的 眼睛 里 ， 我 是 个 合格 的 烙 
师 。 汽 成 功 地 将 不 愿意 在 生活 上 帮助 学 生 为 此 吃苦 的 料 书 主义 丛 
梁 换 柱 为 斯 多 噶 主 义 和 学 究 主 义 。 我 比 学 生 、 同 事 高 出 一 筹 。 因 
此 倍 受 学 科 主 任教 授 的 青睐 。 正 如 我 是 最 年 轻 的 副教授 一 样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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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会 成 为 最 年 轻 的 教授 ， 再 升任 为 主任 教授 ， 成 为 该 学 科 成 苹 以 
来 任职 时 间 最 长 的 主任 教授 ， 退 休 后 担任 名 誉 教授 。 我 是 本 学 科 
最 成 功 的 副教授 。 

我 运用 权 谍 术 数 ， 为 通 往 成 功 之 路 预先 下 了 几 步 棋 。 我 绝 不 
器 大 学 办 公 室 提交 肤 皮 流 革 的 报告 、 杂 乱 无 草 的 记录 ， 给 他 们 的 
工作 增添 有 麻烦 ， 因 此 办 公 室 称赞 我 认真 人 负责、 一 丝 不 敬 ， 具 有 出 
色 的 处 理事 务 的 能 力 。 另 外 ， 我 在 金钱 上 也 清廉 日 重 ， 没 有 造成 
在 外 头 收入 颇 丰 的 印象。 

还 有 一 层 ， 我 的 妻子 是 本 大 学 影响 巨大 地 盘 坚 实 经 济 充 裕 的 
名 准 教 授 的 小 女儿 。 从 这 个 意义 上 说 ， 我 也 是 最 成 功 的 副教授 。 


语音 学 角度 探讨 中 世纪 法 语 的 研究 论文 在 学 会 报 上 发 表 之 前 ， 就 
引起 户 动 ， 震 撼 了 学 会 。 法 国文 学 研究 界 把 我 的 论文 视 为 具有 深 
刻 影响 的 实证 主义 研究 先驱 ， 也 掀起 了 运用 这 种 研究 方法 的 执 
潮 。 我 还 被 热心 运用 这 种 研究 方法 的 另 一 所 大 学 聘 为 专职 讲师 ， 
签订 了 从 下 学 期 开始 讲课 的 合同 。 这 一 切 都 放射 出 粉红 色 的 光芒 
笼罩 着 我 。 在 大 学 这 种 地 方 ， 一 旦 全 身 齐 上 了 红 光 ， 就 不 会 被 任 
何人 从 粉红 色光 圈 中 拖 出 来 。 只 要 他 占据 了 闪 炮 着 粉红 色光 芒 的 
位 置 ， 周 围 的 人 就 认定 他 地 位 牢固 ， 开 始 奉承 。 他 成 了 大 学 本 身 
的 一 部 分 。 从 本 质 上 说 ， 所 有 的 教师 都 在 大 学 这 个 机 构 里 连续 性 
地 生存 下 去 。 危 及 大 学 机 构 本 身 的 人 本 来 就 无 法 得 到 大 学 的 掺 
救 。 进 步 的 少壮 派 教授 也 是 通过 年 轻 的 进步 派 这 种 形式 维持 着 大 
学 机 构 的 一 部 分 ， 有 时 他 们 也 在 激进 的 言 目的 学 生 对 大 学 机 构 发 
动 攻击 时 起 到 安全 阀 的 作用 。 

不 管 怎么 说 ， 我 是 一 个 生活 中 办 动 着 乳白 色光 亮 、 坚 实地 走 
向 辉煌 灿烂 未 来 的 年 轻 的 副教授 。 我 的 故乡 是 九州 的 小 山 材 ， 我 
是 全 村 人 的 “希望 *， 我 是 山村 小 商人 的 三 子 。 我 的 小 学 同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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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务农 有 的 当 搬 运 日 工 有 的 精神 破灭 远 走 他 乡 要 么 一 辈子 在 筑 丰 
的 中 小 煤矿 卖命 要 么 当 自卫 队员 。 现 在 我 的 弟弟 就 是 自卫 队员 、 
表 弟 就 是 当 警 察 。 
就 我 一 个 人 在 东京 优秀 的 名 牌 大 学 当 副教授 ， 实 为 众人 瞩 
目 。 我 这 个 小 商人 的 儿子 在 农村 上 学 的 时 候 ， 学 校 里 学 习 成 绩 好 
的 尽 是 从 城市 朴 散 来 的 儿童 。 我 们 说 话 带 着 浓重 的 乡下 口音 ， 又 
缺少 自信 心 ， 所 以 总 抬 不 起 头 来 ， 结 果 变 得 沉默 过 言 、 侍 弱 乖 
位。 而 现在 我 在 先前 那些 优秀 的 学 生 的 故乡 东京 出 人 头 地 获得 成 
功 。 我 以 前 是 一 个 撒谎 骗 人 、 观 颜 察 色 、 喜 总 无 常 、 自 怖 自 愧 的 
乡下 小 毛 孩 。 如 今 是 堂堂 正 正 的 副教授 。 我 曾经 是 现在 越发 贫困 
澳 米 的 全 家 乡 的 “希望 ”"”。 最 近 故 乡 的 村 中 学 校长 和 村 长 提出 准 
备 为 我 成 立 精 神 鼓 励 性 质 的 后 援 会 。 有 后 援 会 的 副教授 ! 如 果 得 
以 实现 ， 我 很 可 能 成 为 极其 特殊 的 副教授 。 
但 是 我 还 是 去 了 一 封 措辞 尽量 冷淡 的 明信片 予以 婉拒 。" 希 
望 ”给 家 乡 人 们 的 善意 一 证 沉重 的 回击 。 我 在 东京 生活 ， 闭 于 把 
自己 与 故乡 、 老 家 、 亲 人 联系 在 一 起 。 我 对 谁 感到 着 耻 呢 ? 对 都 
市 、 对 生 于 名 门 世家 的 人 、 甚 至 对 我 周围 的 一 切 存在 。 我 想 飞 黄 
腾达 ， 但 更 重要 的 悬 尽量 让 社会 承认 我 目前 这 种 地 位 的 存在 。 我 
想 把 自己 放 在 出 生 时 口 含 银 匙 、 成 人 后 银 匙 做 成 领带 别针 这 样 的 
阶层 上 。 我 要 岳父 的 钱 在 高 级 豪华 的 饭店 举行 婚礼 ， 邀 请 一 百 多 
和信 参加， 但 没有 把 浑身 上 下 散发 着 典型 的 “地 方 小 商人 的 老婆 ” 
气息 的 老母 亲 叫 来 。 我 欺骗 雪子 和 她 家 里 人 ， 说 我 的 家 庭 是 没落 
的 地 方 名 门 望族 。 我 从 小 就 磨 练 出 一 大 撒谎 骗 大 的 拿手 本 领 。 这 
是 幼年 留 给 我 的 最 大 的 本 事 。 没 能 进 京 的 母亲 寄 来 一 封 洋溢 着 村 
素 的 喜悦 之 情 的 信 ， 我 小 心 必 翼 地 背 着 妻子 看 完 后 付之一炬 。 我 
把 字迹 拙劣 错字 百出 的 信 烧 掉 后 ， 给 妻子 念 了 一 封 精心 编造 、 一 
派 胡 言 的 假 信 。 和 母亲 的 死讯 让 我 松 了 一 口气 。 终 于 没有 让 女子 大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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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毕业 的 妻子 见 到 无 知 无 识 缺 少 教养 又 老 又 丑 又 小 的 母亲 。 现 在 
我 一 百 个 放心 ， 流 下 了 甜 密 的 泪水 ， 心 想 这 鸡 怕 要 感谢 寓 侣 中 保 
佑 我 的 上 帝 什 么 的 。 我 对 同样 泪水 流 消 的 妻子 又 随口 胡 编 说 ， 母 
杀 和 天 用 毛笔 抄 与 全 卷 《 源 氏 物 语 》 度 过 战争 时 期 。 我 被 自己 的 谎 
言 感动 得 又 消 下 泪水 。 

这 是 我 为 亲人 流下 的 惟 - :一 次 眼泪 。 我 是 前 途 光 辉 灿 烂 的 副 
教授 ,我 以 前 是 全 村 的 “希望 "， 不 久 我 将 成 为 包含 所 有 大 学 在 
内 的 全 东京 的 “希望 。 那 时 ， 我 将 把 亲属 、 家 乡 的 一 切 公开 给 我 
周围 的 人 们 .因为 那 时 我 是 胜利 者 ， 不 会 对 任何 人 感到 丝 瞩 的 着 
耻 之 心 。 

我 十 这 么 想 的 。 我 尽量 将 自己 抽象 化 ， 成 为 准备 承受 任何 上 
天 任何 腾飞 的 存在 ， 力 求 避 开 血缘 、 家 族 史 、 出 身 地 这 些 似 无 实 
有 的 制约 效果 。 我 就 好 比 将 自己 的 皮肤 漂白 后 成 功 地 闽 入 白人 和 领 
域 的 黑人 。 我 是 一 个 黑人 的 叛徒 ， 在 我 撤 谎 成 性 的 强迫 观念 后 
面 ， 并 列 着 几 个 我 小 学 同学 的 脸 孔 注视 着 我 。 他 们 在 战 时 称 为 国 
民 学 术 的 小 学 读书 时 ， 都 是 学 习 成 绩 比 我 优秀 的 优等 生 ， 也 是 脸 
色 红润 、 四 上肢 发 达 的 健康 儿童 。 但 现在 他 们 在 贫 羡 究 苦 的 农村 从 
FRENANGH, REE, OKTR, SRE, RH 
尽 。 我 必须 抗拒 这 种 强行 把 他 们 埋没 在 社会 最 底层 的 力量 、 农村 
的 力量 。 于 是 我 撤 议 骗 人 、 厚 颜 无 耻 ， 绝 不 干 吃亏 的 事 ， 最 后 终 
于 登 上 了 大 都 市 名 牌 大 学 里 最 具 光 明 前 途 的 副教授 宝座 ， 这 是 我 
一 年 前 的 自画像 。 如 果 有 人 认为 我 像 一 头 卑 郧 无 了 的 狗 ， 那 就 对 
我 吐 唾沫 。 (Ree AYR EL AH A A 那 
WERE CAME TK 


我 在 学 会 获得 胜利 的 去 年 初夏 ， 我 觉察 到 某 种 危机 感 、 BRK 
感 在 体内 渐渐 抬头 。 我 预感 到 会 出 现 破裂 的 局 面 。 我 结婚 才 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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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在 大 学 刚刚 取得 名 副 其 实 的 牢靠 把 握 的 成 功 。 就 是 说 ， 我 正 
处 在 通 往 光 辉 的 荣誉 的 有 序 发 展 的 阶梯 上 。 我 却 莫名 其 妙 地 感到 
不 安 ， 同 时 产生 某 种 自我 嘲弄 的 心情 。 我 开始 学 先前 绝 不 沾 口 的 
抽烟 ， 而 且 是 从 大 学 回 家 的 时 候 特 地 跑 到 市 中 心 的 饭店 买 来 椭圆 
形 烟 螨 的 土耳其 香烟 ， 津 津 有 味 地 练习 起 来 。 ALMA SHER 
这 个 样子 。 

间 时 ， 在 我 身上 还 出 现 某 种 退 要 现象 ， 忘 却 二 十 多 年 的 小 时 
候 的 事情 突然 恢复 了 记忆 。 我 六 岁 上 小 学 一 年 级 的 时 候 ， 和 同学 
一 起 把 死去 的 大 红 角 忠 埋 在 学 校 后 面 的 空地 里 。 大 红 角 跻 是 大 家 
共同 养 在 教室 里 的 ， 那 天 早上 晨 突然 死 了 ， 同 学 们 都 说 是 我 喂 它 小 
石子 才 死 的 。 但 我 不 记得 喂 过 小 石子 ， 对 同学 对 老师 都 坚决 否 
认 。 埋 完 后 ， 要 把 做 幕 牌 剩 下 的 木 展 烧 掉 ， 我 一 划 火 柴 ， 突 然 觉 
得 点 燃 的 火柴 粘 在 我 的 手指 上 ， 似 乎 粘 了 很 长 时 间 ， 层 踊 地 烧 闭 
右手 大 拇指 和 食指 的 皮肤 。 我 痛 得 叫 起 来 ， 用 左手 把 粘 在 右手 的 
火柴 打 落 。 那 时 候 校舍 正在 整修 几 个 梯子 连接 一 起 舍 在 高 高 的 
居 顶 上 ， 我 想 顺 着 梯子 可 以 想到 高 高 的 天 空 。 

深夜 ， 我 在 书房 里 一 边 疾 视 着 练习 抽烟 点 燃 的 火柴 机 上 小 小 
的 火焰 一 边 反 刍 。“ 难 道 我 犯 了 什么 罪 吗 ? 我 给 大 红 角 网 喂 小 石 
子 ， 结 果 杀 害 了 它 ， 而 我 由 于 对 罪 春 的 念 惧 ， 把 行为 忘 得 一 干 二 
兆 ,， 认 为 同学 的 揭发 都 是 无 中 生 有 。 难道 不 是 这 样 的 蚂 ? 我 的 省 
WR RRA, WWE EP LL, RARER CA ISE 
AACHFHS?” RRAMKREXDRAREARRSR, KE 
感到 心灵 的 震动 。 而 且 ， 从 我 攀登 梯子 私 上 关 空 的 想法 可 以 看 出 
站 内 其 中 的 少年 形态 的 自杀 指向 。 我 的 阴 赔 的 意识 深 处 ~ 直 存在 
着 火柴 与 梯子 的 结合 体 。 
从 小 至 今 ， 我 只 追求 上 升 运动 ， 从 田村 小 商人 的 小 毛 孩子 到 
大 学 副教授 的 上 升 运动 ,我 不 是 就 一 直 扼杀 对 王 降 运动 的 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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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 我 -- 边 通宵 为 秋季 开始 的 另 一 所 大 学 专职 讲师 做 准备 ，- ` 边 
体验 着 这 种 新 的 感情 纠葛 。 我 发 现 对 大 学 副教授 这 个 职务 自我 叶 
弄 的 自己 ， 感 到 性 性 不 安 。 我 害怕 ， 想 克服 这 种 不 安 的 情绪 ， 至 
少 在 表面 上 。 

我 只 好 靠 安 眠 药 和 酒 、 也 就 是 睡眠 驱赶 纠缠 不 休 的 不 安 、 危 
机 、 和 破灭 临近 的 感觉 。 但 是 ， 使 用 “驱赶 ”这 种 表达 方式 是 不 妥 
当 的 。 我 不 但 没有 驱赶 ， 反 而 看 做 通 往 即 将 来 临 的 “陌生 世界 ” 
的 -条 线索 而 喜爱 。 为 了 再 次 获得 与 这 种 不 安 情绪 新 鲜 邂 后 的 机 

， 我 的 人 工 睡眠 难道 不 是 与 不 安 情绪 的 暂 别 吗 ? 但是， 这 种 不 
安 情绪 有 时 的 确 把 我 到 到 恺 惧 的 极点 - 

有 时 我 感到 死 的 仙 怖 。 但 我 那 时 感觉 的 不 安 、 恐 惧 与 死 无 
关 。 有 时 性 欲 也 造成 我 情绪 不 安 。 但 是 婚 后 性 欲 对 我 失去 了 重要 
的 意义 。 学 生 时 代 源 于 性 欲 的 不 安 情绪 所 产生 的 形而上学 式 的 无 
可 奈何 的 肥大 肉体 的 不 快感 婚 后 已 不 复 存在 。 性 欲 、 或 者 与 性 交 
有 关 的 某 些 意识 不 能 再 来 破坏 我 的 秩序 。 性 欲 在 我 的 肉体 和 精神 
里 已 失去 破坏 性 的 锋利 ， 带 着 爱情 、 家 庭 这 样 迟钝 的 浑圆 获得 满 
足 ， 宁 静 地 身 卧 在 伦 擂 朗 式 的 光线 里 。 

但 是 ， 尽 管 与 死 、 性 欲 无 关 ， 我 的 内 心 的确 深 深 地 震颤 着 不 
安 的 情绪 。 性 尾 不 安 像 血液 集中 局 部 一 样 从 内 心 深 处 以 无 法 遏制 
的 力量 翻 涌 上 来 。 不 安 情 绪 使 我 的 全 部 肉体 、 全 部 精神 强烈 勃 
起 。 如 果 进 一 步 用 勃起 比喻 的 话 ， 我 的 的 确 确 将 这 种 不 安 情绪 的 
翻 涌 理 解 为 勃起 。 哪 一 个 小 伙 子 不 喜欢 勃起 ?! 这 是 生命 。 在 我 
的 心灵 深 处 像 地 下 水 一 样 不 断 翻 涌 奔 腾 的 不 安 无 疑 是 生命 力 的 表 
现 。  - 

我 理解 到 这 种 不 安 情绪 植 根 于 我 步步高 升 的 阶梯 上 。 我 淹没 
在 不 安 情绪 里 的 那 一 刹那 ， 对 金光 闪闪 的 副教授 这 个 头衔 、 对 用 
装模作样 的 知识 分 子 的 言行 举止 武装 到 牙齿 的 自己 进行 无 以 复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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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我 嘲弄 。 当 我 在 教室 里 顽固 地 保持 对 学 生 的 内 心 感情 绝 不 过 
问 汉 不 关心 的 态度 给 他 们 讲课 的 时 候 ， 只 要 我 一 想到 这 种 不 安 情 
绪 ， 便 感到 无 比 的 孤独 。 

我 觉得 为 了 解脱 这 种 不 安 情 绪 ， 必 须 从 高 升 的 阶梯 上 下 来 ， 
这 样 我 精心 构筑 全 副 武装 的 秩序 的 城堡 就 会 借 省 崩塌 。 这 是 绝 不 
能 允许 的 下 降 、 绝 不 能 允许 的 破坏 。* 不 能 这 样 、 不 能 这 样 ， 啊 ， 
He ABIX EEL” RAMA ROR REE AREA ER. _ 

我 在 去 学 校 的 电车 里 时 常会 看 到 一 些 叫 我 心 惊 肉 跳 的 像 鬼 =- 
样 的 人 。 我 发 现 他 们 原来 就 是 我 从 性 性 不 安 中 完全 解放 出来 时 的 ， 
自画像 ， 但 是 我 绝对 不 能 接受 。 “HA ORB RRS “ 
泡 的 污浊 脏 秽 。 如 果 我 为 了 摆脱 不 安 情 绪 ， 必 须 变 成 这 个 模样 ， 
ERE, MAREE CMM, RASTR- TERR, DAR 
Ay OA EBA ALBL. RAE SIC OR AO SE HT PE 
肉 。 难 道 这 样 我 就 心满意足 了 吗 ?” 但 是 ， 一 切 都 黯然 失色 ， 成 
为 嘲笑 的 对 象 。 我 和 妻子 去 看 话剧 的 时 候 ， 在 地 铁 车 站 碰见 一 个 
这 样 的 人 。 我 悄悄 问 妻 子 有 何 感受 。 妻 子 一 脸 庆 号， 用 一 种 刻骨 
仇恨 的 眼光 只 着 他 。 BRK MST 口气 。 AES FA AS Ht, 陷 
于 孤独 之 中 。 | 

我 并 不 想 放 弃 前 途 无 量 的 大 者 市 的 大 学 副教授 这 个 现状 ， te 
慢 不 安 也 好 ， 自 我 嘲弄 也 好 ， 我 还 不 打算 放弃 “和 希望 "。 就 在 我 
被 痛苦 折磨 的 日 子 里 ， 我 的 幸运 不 期 而 遇 。 不 管 是 表面 的 也 好 暂 
时 的 也 好 ， 我 获得 了 既 能 继续 保持 “希望 ”又 能 摆脱 不 安 情 绪 的 
手段 。 刚 放 署 假 没 几 天 ， 幸运 就 从 天 而 降 。 le: 


HE Hy EL A 我 走出 外 文书 店 HS 
OO TA A PSHE D. RA-ARAW RRR, TE 
ah Se Be TL XY PEA RPT HE, SLE Ea A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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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同 ， 像 逃跑 一 - 样 疾 步 走 去 。 走 着 走 着 ， 我 突然 发 现 四 周 没有 人 
彩 。 接 着 ， 我 听见 身后 传 来 那 一 名 决定 一 切 的 声音 , “能 交 个 朋 
友 吐 ?同性 恋 的 朋友 ” 

后 来 ， 我 经 常 带 着 一 种 奇怪 的 感慨 想起 当时 我 诚实 坦率 地 回 
管 儿 突如其来 的 怪诞 荒唐 的 召唤 : “TB, 4] MRE (hse HH!” 

我 回头 -看 ， 是 一 个 脸色 苍白 身子 消瘦 的 小 伙 子 。 这 时 ， 我 
觉得 目 己 先前 所 看 到 的 完全 是 一 片 黑暗 。 小 伙 子 面 带 微笑 ， 苍 和 白 
的 脸 科 学 出 鲜艳 的 粉红 色 ， 我 -- 阵 难受 。 就 在 这 个 阴间， 我 清醒 
的 意识 里 已 经 明确 无 误 地 决心 跟 他 往 胡 同 里 走 去 。 这 个 决心 并 非 
出 于 刚才 脱口 而 出 的 回答 ， 也许 在 我 几乎 是 条 件 反射 地 脱口 而 出 
种 管 的 时 候 就 已 经 以 我 的 全 部 意志 下 定 了 决心 。 埋葬 大 红 角 网 的 
时 候 ， 就 像 我 的 手指 提 着 火 紫 改 受 烧灼 一 样 ， 也 许 在 这 种 情况 
和 下， 我 的 嘴 砌 立即 表示 出 最 正确 的 态度 

个 “会 儿 ， 我 和 小 伙 子 在 极 具 晴 -- 样 中 间 鼓 起 的 具体 感觉 的 
房间 里 “似乎 觉得 生来 就 一 直 住 在 这 房间 ”里 ， os Et RA Hh Si 
一 起 ， 用 平静 的 声音 交谈 ， 重 新 发 现 自己 。 四 

发 现 。 至 少 对 我 来 说 的 确 就 是 一 种 发 现 。 我 从 未 意识 到 自己 
有 性 变态 倾向 ， 我 的 任何 行为 都 时 刻意 识 到 自己 是 大 学 fall FX Fz, 
TFL SG FACT ft SRP ERE HR, RAG RARE ELH DK eR 
来 。 我 躺 在 那里 ， 像 一 个 虚构 的 陌 牛人。 | 

“你 长 得 像 知识 分 子 ， 再 穿着 衣服 那样 走路 ， 23 A, Me a AF EX 
的 感觉 ， 可 一 脱光 ， 就 十 分 结实 健壮 。” 小 伙 子 冷静 地 低 声 说 。 

我 是 在 山村 长 大 的 ， 父 亲 是 个 小 商人 ,， 所 以 身体 首 这 么 舞 
悟 壮实 ， 入 契 司 来 我 自己 给 自己 弄 了 个 苍白 无 力 的 脑袋 瓜 .” 我 
也 平静 地 回答 。 | 

啊 ， 我 生来 第 -一 次 把 自 己 的 出 生 和 童年 原原本本 地 告诉 -- 
个 隔 乍 的 城 击 人 .， 不 是 自 虚 性 的 ， 而 是 心平 气 和 的 “ AK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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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地 听 着 自己 声调 平稳 的 声音 一 边 想 。“ 我 的 身体 一 丝 不 挂 祖 露 
人 前 ， 让 人 品 头 论 足 ， 本 应 该 羞 得 无 地 肯 容 ， 可 是 …… 我 这 究 葛 
怎么 啦 ?” 

“你 做 什么 工作 ?” 小 伙 子 问 。 

“在 区 政府 工作 。 我 说 , “很 合适 我 的 工作 ， 我 很 满意 。 

(我 真 的 从 副教授 的 来 誉 中 解放 出 来 。 如 果 我 真 的 当 一 个 区 
政府 的 小 官吏 ， 我 不 是 不 会 焦躁 不 安 、 不 会 自我 嘲弄 而 心满意足 
Rh? 我 生来 第 一 次 想象 自己 是 一 个 干 着 任 人 驱 使 的 于 等 工作 的 
Ao) a | 

“不 过 大 学 毕业 了 吧 ?” 

“1B 

“大 概 参 加 学 生 运动 想 走 - 抽风 顺 地 出 人 头 地 的 路 没戏 了 
了 吧 。 区 政府 职员 、 人 个 洽 公 司 外 勤 业务 员 里 不 少 这 样 的 人 。” 

“ 啊 ， 是 的 。 我 参加 过 学 生 运动 。 破 坏话 动 防止 法 通过 的 时 
候 、 内 滩 问 题 的 时 候 ， 我 都 参加 了 。 还 有 浅 间 出 地 震 研 究 所 问题 
的 时 候 ， 我 在 里 面 待 了 好 一 To RRRTERKK; EPROM 
AY Ase.” 

“ 那 你 是 东京 大 学 的 了 。” 小 人 于 说， RA RIESE 
题 那 时 候 参 加 学 运 的 话 。 

“是 呀 。 那 个 时 候 的 头头 现在 者 在 工会 或 者 禁止 原子 弹 握 弹 
日 本 协议 会 里 工作 ， 还 是 进步 运动 的 先锋 。 那 个 时 候 的 遵 遇 派 现 
在 有 的 当 上 上 了 大 学 副教授 , “有 的 在 地 方 上 县 政府 当 税 务 处 长 ， 飞 黄 
ik, RRR, REBAS EF, WAH 
念 好 ， 半 空 吊 着 ， 一 事 无 成 。 可 是 我 不 后 悔 不 着 急 。 TERR 
内 心 很 充实 ， 现在 我 内 心照 样 很 充实 。” ” | 

“我 在 欺骗 撒谎 。 我 在 学 生 运动 中 基本 上 是 巡 通 派 没有 此 
过 亏 。 什 么 给 人 当 王 手 ， 这 完全 不 符合 我 的 绞 尽 脑汁 用 尽心 机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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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人 头 地 的 性 格 -” 但 是 ， 我 发 现 我 自若 散人 的 声音 里 充满 着 从 
未 有 过 的 热情 。“ 我 刚才 说 半空 吊 的 区 政府 职员 ， 其 实说 的 是 A。 
他 从 大 学 一 年 级 开始 就 一 直 是 全 学 级 学 习 最 好 的 学 生 。 二 年 级 结 
束 后 ， 他 以 首届 一 指 的 成 绩 转 到 本 乡 的 系 里 。 后 来 A 突然 积极 
参加 学 生 运 动 ， 当 一 个 摇 旗 呐喊 的 小 座 。 在 砂 川 斗争 中 被 警察 楼 
得 头 破 血 流 ， 从 此 一 践 不 振 ， 得 了 很 严重 的 神经 衰弱 ， 回 北海 道 
老家 养病 去 了 。A 家 很 穷 ， 当 班 上 有 人 建议 募 损 资助 他 医疗 费 
时 ， 学 生 运动 的 头头 竟然 态度 冷淡 ， 道 遥 派 当然 漠不关心 。 我 天 
耻 地 庆幸 自己 少 了 ~- 个 竞争 对 手 。A 休学 了 几 年 ， 总 算 毕 业 了 ， 
但 从 此 换 了 个 人 似 的 ， 变 得 萎靡 情 弱 。 虽 然 我 对 半空 吊 的 A 到 
区 政府 工作 心里 隐隐 作痛 ， 但 偶然 在 街头 相遇 又 感到 无 比 的 优 
越 。 现 在 我 才 知道 ， 其 实 我 在 学 生 时 代 渴 望 像 A 那样 生活 ”。 

“我 想 ， 你 是 理解 充实 的 真正 含义 的 人 。 充 实 的 生活 、 充 实 
的 人 格 。 你 是 一 个 男子 汉 。” 小 伙 子 坦率 直言 内 心 的 激动 。 

我 也 很 受 感动 。 我 感动 于 自 编 自演 的 “虚构 的 我 。“ 虚 构 的 
我 ”具备 与 现实 的 我 截然 相反 的 一 切 要 素 。 现 实 的 我 厚 颜 无 耻 玩 
弄 权 术 而 获得 成 功 , “虚构 的 我 ”老实 巴 交 处 处 吃亏 ， 然 而 重要 
的 是 ， 现 实 的 我 也 有 像 “ 媚 构 的 我 ”那样 生活 的 自由 和 机 会 。 
惊 情 地 发 现 ， 我 就 是 “虚构 的 我 "! 我 为 什么 在 步步高 升 的 阶梯 
上 选择 了 强迫 自我 的 贱 鬼 这 种 角色 ?激动 的 心情 立即 产生 无 法 回 
答 的 难题 。 / 

“我 的 一 生 都 是 一 个 沦落 社会 底层 的 人 、 与 任何 荣誉 无 关 的 
人 、 在 蔷 甘 众生 中 毫 无 个 性 的 人 。” 我 的 声音 带 着 祈祷 般 的 强烈 
情感 ，“ 我 的 一 个 同班 同学 和 主任 教授 的 女儿 结 了 婚 ， 自 己 又 是 
PR, ADRAROCH, ATLL, RAUCH 
不 足 道 。 他 平步青云 ， 我 一 落 干 丈 。 但 是 ， 我 绝对 不 会 像 他 那样 
BREDA, GRO, HRMS PRR RB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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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 。 我 的 生活 总 是 与 自我 存在 本 身 紧密 结合 在 一 起 。 我 的 
精神 和 肉体 毫 无 分 裂 的 感觉 。 我 充实 得 像 一 头 能 ， 无 论 从 外 面 看 
还 是 从 里 面 看 ， 我 都 是 一 头 地 地 道道 的 熊 。” 

“你 具有 农民 那样 的 魅力 。 我 要 是 大 学 毕业 了 ， 也 像 你 一 样 ， 
成 为 一 头 熊 ， 这 比 副教授 强 多 了 。” 小 伙 子 说 。 

我 尝 到 了 自豪 的 自由 的 解放 了 的 感情 、 得 到 补偿 的 感情 。 我 
是 “虚构 的 我 "。 泪 水 涌 出 ， 模 糊 了 我 的 眼睛 。 我 紧 紧 闭 着 眼睛 
站 起 来 ， 把 衬衫 、 内 裤 、 裤 子 套 上 我 健壮 的 裸体 。 

“还 记得 我 对 你 说 的 第 一 句 话 吗 ?” 小 伙 子 的 声音 饱含 着 情 深 
意 切 的 激动 ， 从 我 紧 闭 泪眼 的 黑暗 感 党 中 传 来 。 ” 

“ 咖 。” 我 说 。 心 想 他 当时 说 的 是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同性 恋 的 
朋友 ” | 

“我 现在 想 对 你 说 ， 这 是 人 与 人 的 爱 。” 小 伙 子 说 。 

我 在 三 色香 黑 中 向 车 站 走 去 。 我 是 被 幸福 洗礼 的 人 ， 也 是 正 
在 逐渐 恢复 到 那个 现实 的 我 、 令 人 讨厌 的 副教授 的 人 。 “我 是 没 
有 性 变态 倾向 、 夫 妻 生活 很 正常 的 人 。 但 是 ， 为 了 变 成 幸福 的 虚 
构 的 我 ， 作 为 一 种 仪式 ， 那 种 行为 是 必要 的 。 恐 怕 以 后 也 有 必 
要 。 也 许 就 在 明天 ， 我 还 要 到 那 条 胡同 去 ， 让 小 伙 子 和 虚构 的 我 
相 会 。 那 小 伙 子 也 许 是 我 复苏 的 神灵 。” 

Hi ROLE. RIT SRA ROSH BRR 
iH BR EY) BB Be Be AY A 2s Rh EP PE “REE AAG? 同性 恋 的 
朋友 。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这 是 人 与 人 的 爱 、 爱 、 爱 。” 

就 这 样 ， 我 和 他 们 相识 、 和 “虚构 的 我 ”相识 。 这 就 是 我 在 
夏天 的 傍晚 不 期 而 遇 的 幸运 。 这 就 是 我 克服 不 安 情 绪 的 手段 。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同性 恋 的 朋友 。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这 是 人 与 人 的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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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第 二 天 起 ， 我 就 频繁 出 入 那 条 衣 同 。 我 与 他 们 中 的 某 一 个 
人 邂逅， 解除 不 安 ， 通 过 如 痴 如 醉 地 表演 “虚构 的 我 "， 享 受 转 
HE. SRE, BAN LRH EHIME, RG 
口 要 到 大 学 的 图 书馆 和 研究 室 查 人 阅 有 关 书 籍 资料 留 在 东京 ， 这 使 
我 有 足够 的 时 间 去 那 条 胡同 。 

我 每 次 去 那 条 胡同 时 ， 都 万 分 警惕 ， 生 怕 碰 上 我 的 大 学 的 学 
生 。 我 高 度 近 视 ， 但 一 去 胡同 ， 都 习惯 地 摘 下 眼镜 放 在 前 胸口 袋 
里 。 不 戴 眼 镜 在 暮色 苍茫 的 大 街 上 行走 固然 危险 ， 也 体会 到 一 种 
符 殊 的 美 。 映 入 近视 眼 里 的 轮廓 与 色彩 重 登 渗透 的 风景 让 我 异常 
激动 。 我 觉得 这 种 感动 至 少 在 这 十 年 里 对 我 是 全 新 的 感 党 。“ 虚 
构 的 我 ”和 有 眼睛 引起 的 感动 开始 在 现实 的 我 上 面 投 下 阴影 。 平 
时 ， 当 我 摘 下 眼镜 的 时 候 ， 害 怕 别 人 从 我 的 脸 上 发 现 农村 小 商人 
的 父亲 那 种 卑 币 庸俗 的 表情 的 遗传 ， 因 此 很 仔细 很 挑剔 地 挑选 可 
VALOR ARMM, LTRMEENT AMER, 
这 跟 在 人 前 赤身 裸体 有 什么 两 样 ?! 但 是 ， 一 走 进 这 条 朋 同 ， 我 
REE KALE ab. 

他 们 十 见 个 人 在 这 条 胡同 里 ， 他 们 是 一 个 团伙 盘 蹈 在 这 里 ， 
现在 还 是 如 此 。 惟 一 不 同 的 是 ， 我 爱 过 的 那个 小 伙 子 已 不 在 这 条 
胡同 里 也 不 在 这 个 人 世间 。 这 是 最 重要 的 不 同 。 

我 想起 拿 到 写 着 团伙 名 称 和 宣传 口号 的 传单 时 那 种 快乐 愉快 
的 心情 。 他 们 这 个 团伙 叫做 “高 原 旅行 介绍 所 ”。 宣 传 口 号 大 概 
是 从 一 个 亚美尼亚 作家 的 作品 中 借用 来 的 。 

心 系 高 原 ， 孤 独 的 朋友 哆 

来 吧 ! 

我 亲爱 的 朋友 他 是 这 样 解释 这 句 话 的 ; 在 “ 心 系 高 原 ， 孤 独 
的 朋友 哆 ， 来 吧 !” 后 面 应 该 补充 ， 我 心 系 高 原 "。 我 们 都 很 现实 
地 姨 望 高 原 。 自 从 跟 你 相识 以 后 ， 我 才 真 正 懂得 这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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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 但 我 倾注 最 激 旬 的 热情 乐 我 地 表演 “虚构 的 我 ”的 对 话 。 

“我 想 过 一 段 时 间 回 故乡 农村 去 。” 我 想起 命令 “虚构 的 我 ” 
这 样 回答 ， “RODE FSRERH, BRA, HMA, F 
不 堪 言 。 我 想 应 该 回去 鼓励 鼓励 他 们 。 因 为 我 对 把 自己 束缚 在 山 
村 狭小 土地 上 的 那些 头脑 著 缩 僵化 的 农民 朋友 怀 着 深厚 的 友谊 。 
我 至 今 还 党 得 目 己 背叛 了 人 他们。 我 和 他 们 流 着 同样 的 血 ， 却 不 能 
为 他 们 做 什么 事 ， 我 感到 羞愧 。” 

“虚构 的 我 ”还 继续 说 

“我 相信 人 的 未 来 ， 因 为 在 我 这 个 无 名 小 从 像 兽 类 那样 无 声 
无 电 地 死去 以 后 ， 和 我 一 样 默 默 无 闻 的 艺 革 众生 照样 坚忍 着 活 下 
去 。 我 不 再 存在， 但 默默 无 闻 的 芸 革 众生 依然 存在 。 人 依然 存 
在 ， 我 想 ， 这 就 是 未 来 。 

可 第 现实 的 我 由 于 从 自己 的 内 外 两 面 切 断 连 接 深山 农村 的 纽 
市 ， 背 叛 了 视 我 为 全 村 “和 希望 ”的 那些 人 们 。 现 实 的 我 不 相信 人 
的 未 来 ， 只 是 奸诈 狭 狂 地 一 味 追 求 现世 的 胜利 ， 为 此 把 自己 剖 于 
上 升 的 阶梯 上 。 而 胡同 里 “虚构 的 我 ” 则 是 消除 现实 的 我 的 不 安 
情绪 、 减 轻 危 机 感 压 力 的 安全 闪 。 我 绝 不 会 从 上 升 的 阶梯 上 下 
来 。 在 这 条 胡同 里 ， 不 过 为 允许 处 于 上 升 阶梯 上 的 人 也 能 参加 准 
备 了 宽 宏 大 量 的 星期 日 。 

我 是 这 么 想 的 ， 但 “虚构 的 我 ”一 旦 被 神灵 召唤 ， 绝 不 会 像 
交 沫 那样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虚 构 的 我 ”对 他 产生 巨大 的 影响 。 
“虚构 的 我 ”对 他 进行 现实 的 副教授 无 能 为 力 的 教育 。 一 天 傍晚， 
我 到 胡同 去 ， 他 不 在 。 我 告诉 他 的 同伙 我 在 胡同 口 的 茶馆 等 他 。 
过 十 一会儿 ， 只 见 他 脸色 苍白 牙 眼 暴露 羞 怒 满面 地 进来 找 我 。 他 
ARTA HAR 

“刚才 把 一 个 不 要 脸 的 贱 货 搂 了 一 顿 。 那 小 子 三 十 多 岁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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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作家 ， 却 匿名 来 见 我 。 一 会 儿 说 上 自已 是 工人 ， 一 会 儿 说 是 做 买 


卖 的 。 你 知道 他 今天 对 我 说 什么 来 着 ? (ULE TORE, OE 
TARRY, RMA KP EMA RAW BR, RIKER, 
把 他 搂 了 一 顿 。 那 小 子 是 地 地 道道 的 下 流 坯 子 。 

其 实 我 还 在 继续 干 着 比 匿 名 更 应 受到 谴责 的 事 。 我 不 是 在 他 
面前 只 出 现 “虚构 的 我 ”的 面目 ， 并 且 把 “虚构 的 我 ”和 他 之 间 
KFA BS HREM RAZAS NLS AIG? 我 羞愧 得 简直 浑 
导 冷 计 ， 前 胸口 袋 里 的 眼镜 犹如 压 碎 感情 的 沉重 铁 锤 。 那 一 天 ， 
我 便 不 起 来 ， 他 十 分 在 意 。 但 原因 在 我 。 我 甚至 恳求 他 为 了 恢复 
我 的 机 能 而 要 采取 的 某 种 方法 。 当 时 我 拼命 压制 想 把 夹 在 “虚构 
的 我 ”与 现实 的 我 之 间 的 无 耻 欺 骗 向 他 坦白 相 告 求 得 宽恕 的 冲 
动 。 而 且 我 无 法 判断 进行 这 种 痛苦 努力 的 自己 究竟 是 “虚构 的 
我 ”还 是 现实 的 我 。 神 灵 在 我 的 脑子 里 不 断 叫 喊 :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人 与 人 的 爱 ”"。 微 不 足 道 的 人 与 人 之 间 坦 率 诚挚 的 爱 ! 

BAG, R-UEB—BRREW KASS TEAR 
色 的 天 空 急速 飞 降 ， 一 边 答 应 和 他 一 起 去 我 们 的 高 原 。 他 喜 形 于 
色 。 说 : 

“我 在 大 学 登山 部 活动 ， 发 现 一 处 悬崖 绝壁 ， 两 个 人 用 结 粗 
绳 挫 在 一 起 攀登 还 可 能 活着 回来 ， 一 个 人 扑 绝 对 活 不 成 。?” 

这 时 我 才 知 道 他 是 个 大 学 生 。 于 是 显然 来 自 现实 的 我 的 性 恤 
不 安 、 金 光 闪 耀 的 副教授 的 性 性 不 安 像 大 红岗 的 影子 一 样 从 我 的 
心灵 深 处 掠 过 。 他 仍然 面 带 微笑 ， 我 的 微笑 却 消失 了 。 

“我 的 心 和 你 的 心 好 像 已 经 飞 到 了 高 原 。” 他 怀 着 人 与 人 的 爱 
心 对 斯 愧 自欺欺人 行为 的 副教授 说 , “ 心 系 高 原 ， 孤 独 的 朋友 哟 ， 
来 吧 }” 


血 假 结束 ， 妻 子 从 轻 并 泽 回 来 。 她 发 现 一 个 从 安眠 药 和 威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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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中 解放 出 来 ， 从 惊 鸡 不 安 的 黑暗 深渊 里 挣扎 出 来 的 身心 健康 的 
我 。 在 我 党 得 危机 四 伏 、 备 受 破 裂 毁 灭 的 改 惧 折磨 那 一 阵子 ， 妻 
子 从 我 表面 上 健全 光 炮 的 副教授 的 眼镜 深 处 发 现存 在 着 残酷 疯狂 
的 权力 的 苗头 而 慢 恐 不 安 。 但 是 ， 现 在 她 的 不 夫 就 像 一 个 正在 金 
光 灿 类 的 阶梯 上 稳 稳当 当地 往 上 奔跑 的 运动 员 ， 她 又 看 到 了 我 婚 
六 者 样 的 身影 。 妻 子 对 我 完全 解除 了 武装 ， 思 想 放 松 ， 动 作 也 随 
之 变 得 返 钝 缓慢 。 妻 子 告诉 我 有 了 怀孕 的 征兆 。 我 喜 上 心头 。 我 
很 快 就 会 在 教授 的 位 置 上 抚养 这 个 优生 儿 。 阴 暗 的 病态 的 虚弱 的 
阴影 在 我 的 生活 中 已 经 荡然 无 存 。 我 和 妻子 的 性 生活 健康 正常 。 
由 于 我 和 他 交 嫌 ， 才 和 使 我 对 性 生活 的 健康 形式 及 其 本 质 具 有 客观 
的 认识 。 两 者 相 比 ， 我 和 妻子 的 性 生活 就 像 广播 操 一 样 正 经 清白 
地 守 无 意义 ， 这 并 没有 深入 到 意识 深 处 ， 从 惊恐 万 状 的 无 意识 的 
底层 翻 据 出 污垢 。 我 更 诚心 诚意 地 为 妻子 服务 。“ 啊 ， 我 就 是 这 
翌 郊 服 危 机 的 。 安 全 阀 开始 工作 ， 破 坏 我 上 升 秩序 的 阴 瞳 地 顽固 
存在 的 水 位 已 经 下 降 。 我 像 被 巨型 堤坝 保护 的 村 民 一 样 再 也 不 怕 
洪水 的 威胁 。 我 不 再 惊 铅 不安 。” 

学 期 刚刚 开始 ， 学 校 的 准备 尚 不 充分 ， 我 还 能 相当 自由 地 到 
他 们 的 胡同 去 ， 另 外 ， 预 定 秋季 开始 担任 专职 讲师 的 那 所 私立 大 
训 多 的 二 商 站 的 中 作品 研究 讲义 、 到 图 书馆 查 资料 ， 获 和 
更 多 的 去 胡同 的 机 会 

当 和 他 在 一 起 时 ， 我 扮演 “虚构 的 我 ”角色 ， 我 就 像 真是 他 
的 同性 恋 者 一 样 转 到 充满 羞 快 温柔 纯洁 深情 美妙 的 眼睛 清 淤 的 黑 
暗 里 ， 切 切实 实地 感受 到 在 脑子 里 固定 成 形 的 “虚构 的 我 ”的 强 
列 存 在 。 像 回 到 家 里 的 浪荡 子 ， 身 在 他 的 身边 获得 宁静 和 喜悦 。 
“虚构 的 我 ”的 勇气 和 热情 通过 这 种 应 有 的 姿势 将 我 在 往 上 疙 的 
阶梯 上 形形色色 的 人 生 凝 缩 的 时 间 还 给 我 。 

“纳赛尔 为 了 守卫 沙漠 上 的 火力 发 电站 需要 原始 型 的 士兵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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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想 应 征 ， 偷 渡 到 香港 。 结 果 在 那儿 生 了 -- 场 病 ， 就 回来 了 。” 
“虚构 的 我 ”一 边 说 一 边 感到 情绪 异常 的 激动 和 悲 训 。 埃 及 动乱 
的 时 候 ， 我 真 的 想 这 么 于， 但 我 绝 不 会 从 上 升 的 阶梯 上 退 下 半 
步 。 我 看 过 没 去 成 西班牙 的 那些 法 国 知识 分 子 写 的 文章 ， 把 自己 
的 灵魂 与 他 们 对 自我 怀疑 、 自 我 卑 性 的 耻辱 感 沉浸 在 一 起 ， 以 获 _ 
得 感情 的 平衡 。 其 实 ， 偷 渡 到 香港 后 得 了 肺病 又 回国 的 也 是 我 的 
同班 同学 B。 他 也 是 一 个 半空 唱 ， 在 一 家 三 流 的 同业 界 报 当 记 
者 ， 可 还 是 满腔 热情 地 打算 去 古巴 。 我 虽然 非常 喜欢 B， 但 当 他 
找 我 一 起 实施 第 一 次 计划 时 ， 我 没有 勇气 答应 。B 大 概 认为 我 是 
个 一 心 往 上 疏 的 胆小鬼 ， 瞧 不 起 我 吧 。 尽 管 现在 见面 时 他 还 是 那 

“虚构 的 我 ” 钢 在 他 身 党 的 时 候 觉得 现实 的 我 的 生活 极其 单 
调 乏 味 。 这 种 感觉 越 来 越 烈 ， 说 不 定 甚至 党 得 只 有 活 在 “虚构 的 
我 ”当中 的 时 候 才 是 真正 的 生存 这 种 存在 感 和 充实 感 。 妻 子 的 怀 
孕 对 “虚构 的 我 ”犹如 远 处 隐约 可 闻 的 低 声 叫喊 ， 党 无 存在 感 。 

但 是 ， 最 重要 的 时 刻 是 我 出 了 胡同 -- 段 路 后 ， 掏 出 眼镜 重新 
戴 上 那 一 瞬间 ， 我 从 “虚构 的 我 ” 回 到 一 心 往 上 息 的 插 俗 讨厌 的 
现实 的 我 。 就 像 把 情欲 和 与 之 相关 的 一 切 抵抗 感 放 在 妓女 房间 里 
出 来 的 运动 员 。 所 以 不 会 发 生 “ 虚 构 的 我 ”侵蚀 现实 的 我 的 某 些 
困惑 。 我 轻松 愉快 切实 可 靠 兴高采烈 地 面 对 现 实 。 我 是 现实 的 胜 
利 者 ， 双 重生 活 被 坚固 无 比 的 墙壁 保护 着 ， 这 堵 墙 壁 绝 不 会 被 性 
变态 的 小 伙 子 和 胡同 、 市 民生 活 的 晋 意 所 摧毁 。 当 我 的 同事 涉嫌 


同 的 反 社 会 性 多 么 坚固 可 靠 。 由 “虚构 的 我 ”克服 危机 解脱 不 安 
的 现实 的 我 正 理直气壮 信心 十 足 地 在 通 往 荣誉 的 金光 大 道上 阔步 
前 进 。 充 满 希 望 的 年 轻 有 为 的 副教授 在 甩 步 前 进 ，“ 虚 构 的 我 ， 
在 胡同 阴暗 的 角落 开始 开拓 着 低 偿 的 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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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 大 学 下 学 期 开课 了 。 一 个 晴朗 的 金秋 早晨 ， 我 作为 专职 
讲师 ， 与 我 当 副 教授 所 在 的 大 学 讲课 不 同 ， 站 在 大 礼堂 的 麦克 风 
前 开始 讲授 第 一 课 。 当 我 面 对 一 干 多 名 学 生 通过 麦克 风 扩大 了 的 
声音 讲课 时 ， 我 觉得 我 具有 巨人 的 喉 哎 。 我 对 学 生 傲慢 淡漠 的 态 
度 获得 从 心理 上 不 倒 他 们 的 效果 ， 我 实证 主义 的 研究 方法 的 讲课 
内 容 让 他 们 佩服 得 五 体 投 地 。 我 成 功 了 。 我 非常 自豪 。 讲 课 结束 
”时 ， 一 干 多 学 生 掌 声 雷动 给 我 送行 。 我 又 一 次 感受 到 切切 实 实地 
脚 踩 着 荣誉 的 上 升 阶梯 上 。 出 了 大 礼堂 ， 正 是 中 午 。 太 阳 在 头顶 
光芒 四 射 炽热 燃烧 ， 但 我 的 眼睛 里 、 灵 魂 里 却 有 另 一 颗 更 加 辉 少 
如 烂 的 太阳 。 我 仰望 天 空 ， 毫 不 晃 眼 。 

身后 有 人 叫 我 。 我 高 向 地 回头 一 看 ， 是 他 。 他 穿着 校服 ， 但 
粉红 的 脸颊 鲜 油 的 嘴唇 明亮 的 眼睛 都 赠 然 失色 ， 脸 色 苍白 两 眼泪 
痕 ， 一 副 狼 狐 相 。 如 果 学 生 们 围 上 来 听见 他 责怪 抱怨 我 ……! 我 
必须 立即 甩 掉 他 ， 正 拔 腿 要 跑 ， 他 说 了 一 句 话 ， 我 停 下 来 以 完全 
陌生 人 的 傲慢 满足 了 他 的 要 求 。 

“给 我 两 万 日 元 ， 我 不 缠 你 。” 

th, PKA RTH ET. “MR” BMRA, 
下 现实 的 我 仪表 堂堂 地 孤独 地 留 在 阳光 普照 的 广场 上 。 我 突然 一 
阵 晃 眼 ， 急 忙 闭 上 眼睛 。 正 在 大 红 大 紫 走运 的 副教授 真 应 该 被 另 
一 个 富有 魅力 的 自由 人 ( 啊 ， 这 是 他 用 以 形容 我 的 语言 ) 的 我 所 
唾弃 ， 但 “虚构 的 我 ”被 杀 发 倒 在 地 上 。 在 那个 明 间 ， 他 第 一 次 
与 现实 的 我 遭遇 。 

但 是 ， 终 于 有 什么 东西 、 或 者 好 像 是 神 出 现 让 “虚构 的 我 ” 
苏醒 过 来 。 我 现在 一 边 在 胡同 里 为 他 们 盯梢 ， 一 边 感谢 这 “什么 
东西 、 或 者 好 像 是 神 "。 第 二 天 ， 妻 子 一 边 看 电视 一 边 对 我 说 
“好 像 是 你 的 新 的 学 生 ， 一 个 人 卜 山 ， 摔 死 了 。 那 种 冒险 无 异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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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e POA PIAA RIEL ARIAS E> FRA" 
体 。 这 是 用 宁静 的 声音 将 满腔 激情 对 我 轻 轻 倾诉 的 他 的 尸体 。 
“能 交 vena 同性 恋 的 朋友 。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这 是 人 与 人 的 
爱 。” 

第 二 天 报 上 说 ， 他 的 口袋 里 塞 着 几 十 张 小 传 单 ， 上 面 印 着 这 
FE AY A 

A ey, De AS AA Key 
来 吧 ! 

我 抛弃 了 副教授 和 专职 讲师 的 位 置 ， 来 到 这 条 胡同 。 当 我 向 
妻子 坦 日 自己 和 他 的 关系 时 ， 她 简直 不 敢 相信 自己 的 耳 人 打 ， 但 我 
宣布 决定 写 所 有 的 大 学 断绝 关系 ， 她 表示 理解 。 她 让 我 在 她 做 人 
工 流产 后 决定 法 律 上 离婚 的 协议 书 上 签字 。 我 签字 盖 章 ， 于 是 一 
切 都 已 结束 。 我 来 到 这 条 胡同 里 。 

妻子 的 双亲 谴责 我 的 自私 自 利 。 大 学 、 学 会 的 前 辈 、 朋 友 谴 
责 我 的 失足 堕落 。 我 的 乡下 亲属 、 邻 怖 叹息 、 责 备 他 们 “希望 ” 
的 沦落 失败 。 我 认为 他 们 的 全 部 扯 责 都 是 天 经 地 义 的 。 但 我 反 过 
来 把 自私 自 利 作为 武器 紧 握 手中 。 我 的 自私 自 利 导 致 我 的 这 种 行 
为 。 我 在 步步高 升 的 阶梯 上 每 天 自欺欺人 。 为 了 摆脱 欺骗 、 靠近 
真实 的 自我 ， 我 必须 从 攀登 的 高 处 急剧 下 降 。 

当 我 先前 的 同事 责问 我 “你 认为 所 有 大 学 的 副教授 都 过 着 自 
敬 其 的 生活 :都 必须 抛弃 这 种 生活 吗 ?” 的 时 候 ， 我 回答 说 “这 
只 是 我 个 人 的 自私 自 利 的 思想 意识 ， 对 其 他 副教授 之 无 兴趣 。” 

思想 意识 这 人 么 自私 自 利 的 人 怎么 那么 史 喉 不 休 呢 ?” 对 这 个 
问题 我 这 样 回答 | | 

“KAU BS MFR, SRO RM RRR KE, 
有 有 时 在 对 自私 自 利 进行 孤独 的 思考 。 这 与 艺术 家 、 甚 至 文学 家 的 
思维 方式 很 相似 。” 但 是 ， 我 深 深 地 知道 ， 如 果 我 默默 无 闻 地 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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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在 这 条 胡同 里 ， 不 是 自杀 就 是 发 疯 。 因 为 抵偿 的 道路 、 复 苏 的 
道路 充满 苦难 。 

我 想 ， 如 果 我 能 在 不 久 的 将 来 超越 嗓 喉 不 休 的 自我 ， 进 入 能 
够 发 现 文学 形式 的 阶段 ， 并 且 在 这 个 阶段 得 到 复苏 ， 就 打算 写 
作 ， 不 仅 表示 对 他 的 补偿 ， 更 为 着 向 所 有 的 人 们 倾诉 囊 肠 。 不 论 
是 诗 哥 是 小 说 还 是 戏曲 ， 第 一 句 话 就 是 “能 交 个 朋友 吗 ?能 交 个 
朋友 吗 ? 这 是 人 与 人 的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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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BA PE Be BT Tn FEN PA EP GEA, —K OUST 
AY + BR ER RAED AT, ESB ORR A aK RE A 
SY Hs ah, BEST Ray AWE ECR. MIA HS 
常 传 来 无 数 的 狗 叫 声 ， 随 着 风向 ， 有 时 惊天 动 地 ， 涌 上 云霄; 有 
时 似 在 远方 没完 没 了 地 回响 激荡 。 | 

我 往返 大 学 经 过 这 儿 的 时 候 ， 每 次 都 猫 着 腰 从 马路 走 到 十 字 
路 口 ， 然 后 竖 起 耳朵 听 狗 叫 。 尽 管 心里 头 总 盼望 听见 狗 叫 ， 但 有 
时 一 声 也 听 不 到 。 其 实 对 这 些 狗 并 没有 多 大 的 兴趣 。 

但 自从 三 月 底 在 学 校 的 布告 牌 上 看 到 招 人 打工 的 广告 后 ， 狗 
的 叫 声 就 像 一 块 湿布 紧 紧 地 于 住 我 的 身子 ， 进 入 我 的 生活 。 

医院 传达 室 说 打工 招 人 广告 与 他 们 毫 无 关系 。 我 死 乞 白 闽 地 
向 门卫 打听 ， 在 他 的 指点 下 ， 我 绕 到 医院 后 面 ， 看 见 一 个 穿 长 统 
靴 的 脸色 青 黑 的 中 年 男人 正在 木头 仓库 前 向 一 个 女 学 生 和 私立 大 
学 学 生 介 绍 情况 。 我 站 在 私立 大 学 学 生 后 面 。 中 年 男人 用 厚 眼皮 
的 眼睛 盯 着 我 ， 轻 轻 点 点 头 ， 又 重复 一 遍 刚 才 的 话 。 
“要 杀 150 条 狗 。” 他 说 ，“ 有 一 个 专门 杀 狗 的 在 那 边 干 。 从 
明天 开始 ， 三 天 之 内 处 理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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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英国 女人 向 报纸 投稿 ， 指 责 医 院 饲 养 150 条 做 实验 的 狗 
BOC AGH, GX PAE Re TE. fhe “你 们 也 可 以 从 
中 学 点 解剖 和 和 狗 的 习性 什么 的 .” 

他 说 了 服装 和 时 间 上 上 的 注意 事项 后 往 医院 走 去 ， 我 们 并 排 往 
学 校 的 后 门 方向 走 去 . | 

“TBR ADL” ee 

“你 打算 于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惊 证 地 问 。 

“ 咽 ， 我 是 学 生物 的 ， 对 动物 的 尸体 已 经 习惯 了 。 

“我 也 干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说 . 

我 站 在 十 字 路 上 上 ， 竖 起 耳 杀 ， 但 昕 不 到 一 声 狗 叫 。 了 晚 风 轻 拂 
光秃秃 的 林 荫 树 的 枝 梢 ， 发 出 口哨 般 鸣 网 的 声音 。 我 跑 着 追 上 他 
们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的 眼睛 盯 问 着 我 。 

“我 也 干 。” 我 说。 

第 二 天 早上 ， 我 穿 上 了 草绿 色 的 工作 裤 。 杀 狗 的 是 一 个 30 
ree ARIE HRP PTAA. CEMA ARH RRS 
场 。 我 把 狗 牵 进 去 ， 杀 狗 的 杀 狗 剥皮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把 死 狗 提 和 出 
去 交 给 中 年 男人 。 女 学 生 整 理 狗 皮 。 工 作 干 得 很 顺手 ， 一 个 早上 
就 处 理 了 15 条 。 我 也 很 快 适应 了 工作 。 

所 有 的 狗 都 集中 在 低 矮 的 水 泥 墙 图 希 的 场地 上 。 隔 一 米 打 一 
根 桩 ， 每 根 桩 上 挫 一 条 狗 。 狗 很 老实 。 在 这 里 饲养 了 近 一 年 ， 似 
乎 争斗 之 心 已 经 全 部 丧失 ， 所 以 我 走 进 去 也 不 叫 。 医 院 的 办 事 员 
吏 ， 这 群 狗 有 时 突然 会 莫名 其 妙 地 叫 起 来 ， 一 叫 就 是 两 个 小 时 才 
能 安静 下 来 ， 但 一 般 走 进 圈 狗 的 场地 不 叫唤 。 虽 然 不 叫 ， 我 一 进 
去 ， 所 有 的 狗 一 齐 转 过 头 来 看 我 。 被 150 条 狗 同时 盯 着 实在 是 一 
种 奇异 的 感觉 。300 只 树脂 色 的 狗 眼 里 上 映照 出 300 个 我 的 小 影 
像 。 这 么 一 想 ， 不 由 地 浑身 额 抖 。 

猩 的 种 类 形形色色 ， 几 平 网 罗 了 所 有 品种 的 杂交 种 。 但 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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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得 极其 相像 。 大 种 狗 、 玩 赏 狗 、 中 等 身材 的 红 狗 都 挫 在 木 樟 
上 ， 看 上 去 十 分 相像 。 什 么 地 方 相像 呢 ? 因为 全 是 低 贱 的 消瘦 的 
AAD? SRR EALERTS ESO? -一定 是 这 样 
的 ， 换 了 我 们 ， 说 不 定 也 会 变 成 这 个 样子 的 。 我 们 、 日 本 的 学 生 
无 精 打 采 地 被 推 在 木 标 上 ， 完 全 表 失 斗志 ， 没 有 个 性 ， 大 家 都 暖 
际 地 相似 。 但 我 对 政治 不 感 兴趣 。 我 这 个 年 龄 要 忘我 地 热衷 于 包 
括 政治 在 内 的 几乎 一 切 工作 不 是 太 年 轻 就 是 太 年 老 。 我 今年 20 
岁 。 我 正 处 在 奇妙 的 年 龄 ， 又 过 度 疲劳 。 我 对 狗 也 立即 失去 了 兴 
起。 | 

可 是 当 我 发 现 有 一 条 只 能 认为 是 德国 丝 毛 狗 与 牧羊 狗 交 配 生 
成 的 长 得 怪 模 怪 样 的 狗 时 ， 不 可 思议 的 奇异 感觉 像 虫 子 一 样 在 全 
SAC, MRAM YOM, GERRER, ROE 
并 着 。 我 扬 声 笑 起 来 。 

“你 看 。” 我 对 私立 大 学 学 生 说 ,， “德国 丝 毛 狗 和 牧羊 狗 交配 
的 姿势 一 定 非常 可 笑 。” | 

私立 大 学 学 生 不 乐意 地 吸着 嘴 转 过 脸 。 我 用 套 强 套 住 这 条 半 
大 不 小 的 狗 牵 出 墙 外 。 

我 把 狗 牵 进 木 板 圈 围 的 屠 宁 场 ， 杀 狗 的 提 着 棍子 在 里 头等 
着 ， 他 迅速 把 棍子 藏 在 身后 ， 若 无 其 事 地 走 过 来 ， 我 握 着 绳子 与 
移 拉 开 一 段 距离 ， 他 冷 不 防 挥动 棍子 使 劲 抢 下 去 ， 狗 惨 叫 一 声 全 
在 地 上 。 这 种 残忍 的 屠杀 简直 令 人 窄 息 。 然 后 他 从 腰 间 皮带 中 技 
出 大 菜刀 ， 对 着 狗 脖子 一 刀 捅 进去 ， 把 血 放 进 水 桶 里 ， 接 着 手脚 
麻 俐 地 简 皮 。 我 看 着 他 残酷 屠杀 ， 闻 着 热 烘 烘 的 狗 血 的 有 复 ， 一 
PE PR OYE A LAE WB | 

这 是 何等 地 残忍 捍 劣 ! 但 是 ， 人 们 认为 ， 就 在 我 的 眼前 熟练 
地 杀 狗 的 男人 这 种 机 能 性 的 残忍 、 敏 捷 行动 化 的 残忍 不 应 再 受到 
沪 责 。 我 现在 习惯 于 不 会 暴躁 狂怒 。 我 的 疲倦 已 是 日 常 性 的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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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狗 的 残忍 不 会 低 火 中 烧 。 愤 怒 刚 一 冒 头 ， 就 立刻 萎缩 消失 。 我 
不 能 像 朋 友 那 样 参 加 学 生 运 动 ， 这 不 仅 因为 我 对 政治 不 感 兴趣 ， 
更 由 于 我 不 能 持续 性 地 愤怒 。 因 此 我 常常 心烦 意 乱 ， 但 为 了 恢复 
TE, BERGER EPH. 

我 提 着 剥 去 日 皮 后 身子 紧凑 结实 的 死 狗 的 后 腿 走 出 层 宰 场 ， 
铬 的 热 腾腾 的 气味 直 冲 鼻子 ， 狗 的 肌肉 在 我 的 手掌 里 像 站 在 跳台 
上 的 游泳 选手 一 样 硬 邦 邦 地 紧 崩 着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在 围 板 外 等 
着 ， 从 我 手 里 接 过 死 狗 后 ， 小 心 愤愤 地 不 让 碰 着 自己 的 身体 ， 再 
提出 去 。 我 从 死 狗 身 上 御 下 套 绳 ， 再 去 牵 一 条 活 狗 来 。 

每 杀 $ 条 狗 ， 杀 狗 的 就 走 到 围 板 外 坐 在 地 上 抽 一 口气 ， 我 一 
边 围 着 他 转悠 一 边 和 他 聊天 。 只 要 一 停 下 来 ， 他 身上 有 一 股 比 死 
狗 更 腥 册 的 热 烘 烘 的 狗 味 直 冲 我 的 鼻子 ， 我 不 动 声 色 地 把 脸 转 
开 ， 继 续 转 修 。 

女 学 生 在 围 板 里 整理 狗 皮 。 她 把 狗 皮 拿 到 水 龙头 处 将 上 面 血 
里 糊 拉 的 脏 东 西 冲洗 干净 。 

“有 人 教 我 用 毒药 。” 杀 狗 的 说 。 

“毒药 ?” 

“ 没 错 。 可 我 不 用 毒药 。 用 毒药 把 狗 毒 死 ， 自 己 在 凉快 的 地 
方 您 亲 地 蝎 茶 。 这 种 事 我 不 干 。 既 然 杀 狗 ， 不 抢 棍 子 不 算 真 本 
事 。 我 从 小 就 是 抢 棍 子 干 过 来 的 。 杀 和 狗 用 毒药 ， KET" 

“可 不 是 吗 ?” 我 说 。 

“要 是 用 毒药 ， 死 狗 就 有 一 种 恶臭 。 你 不 以 为 狗 也 有 散发 着 


热气 腾腾 的 好 冰 的 气味 让 人 璋 皮 的 权利 吗 ?” 


RET. 
“ 狗 就 有 这 种 权利 。” 杀 狗 的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我 跟 用 毒药 杀 
狗 的 那 帮 家 伙 不 一 样 。 我 喜欢 狗 。 
女 学 生 提 着 狗 皮 出 去 冲洗 ， 她 气色 不 好 的 厚 厚 的 皮肤 青 里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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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 脂 肪 肥厚 的 血水 滴答 的 狗 皮 又 重 又 硬 ， 就 像 湿 渡 渡 的 大 衣 一 - 
样 沉重 。 我 过 去 帮 她 把 狗 皮 提 到 水 龙头 旁 。 

“那个 杀 狗 的 ,” 女 学 生 提 着 狗 皮 边 走 边 说 ，“ 有 一 种 传统 观 
念 。 特 别 得 意 自己 用 棍子 杀 狗 。 这 就 是 生活 的 意义 。” 

“ 那 是 他 的 文化 。” 我 说 。 

“ 杀 狗 文化 。” 女 学 生冷 漠 果 板 地 说 ，“ 都 差不多 。” 

“WE? 什么 差不多 ?” 

“生活 中 的 文化 意识 。” 女 学 生 说 ， “评论 家 说 过 ， 做 本 畏 的 
工 库 的 技术 就 是 做 木 桶 的 工匠 的 文化 。 本 来 就 是 这 么 回 事 吧 。 其 
实用 一 个 一 个 实际 例子 来 对 照 。 未 必 都 像 说 得 那么 漂亮 。 杀 狗 文 
he, KEK, AFR, WAR. BA. WE, MHS.” 

“你 是 绝望 了 。” 我 说 。 

“也 没 到 锡 望 的 地 步 。。 女 学 生 故 意 使 坏 地 看 着 我 ，“ 这 种 洗 
狗 皮 的 活 也 干 。 治 脚气 的 新 药 照 喝 不 误 。” 

“你 打算 插足 这 上 率 俗 的 文化 里 去 吗 ?” | 

“不 是 什么 手足 不 插足 的 问题 ， 大 学 都 已 经 陷 进去 了 。 在 传 
统 文化 的 泥 洒 里 陷 到 了 牌子 ， 浑 身 污 泥 ， 不 是 轻易 能 洗 干净 的 。” 
我 们 把 狗 皮 摇 在 水 龙头 旁 的 水 泥 地 上 。 手 掌 散 发 出 强烈 的 臭 
际 。 . | 

“PRA” PES PAE, FHT RPA BAL, BA 
SCR) AH RPA ay, NB He de, 但 不 能 局 复 原状 。 

“很 厉害 吧 ， 老 这 个 样 。” 她 说 。 

“ 真 够 你 受 的。” 我 避 开 目光 。 

女 学 生 洗 狗 皮 的 时 候 ， 我 代 在 水 泥 台 上 看 护 十 们 在 草坪 上 打 
网 球 ， 她 们 要 不 没 打 着 球 ， 要 不 奇 着 腰 笑 个 不 停 。 

“我 拿 到 工钱 后 去 看 火山 。” 女 学 生 说 ,，“ 我 还 有 存款 。” 

“去 看 火山 ?” 我 冷淡 地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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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 很 可 笑 。” 女 学 生平 静 地 笑 起 来 。 她 两 眼 极度 疲惫 ， 双 
手 泡 在 水 里 ， 望 着 天 空 。 

“你 不 爱 笑 。” 我 说 。 

“ 咽 ”我 广 样 性 格 的 人 不 爱 笑 。 小 时 候 就 不 爱 笑 。 所 以 常常 
觉得 忘 了 怎么 笑 。 一 想到 火山 ， 就 流泪 发 笑 。 一 座 巨 大 的 山顶 中 
间 有 …- 个 润 ， 从 洞 里 冒 出 滚滚 浓 烟 。 你 说 可 笑 不 可 笑 。” 女 学 生 
笑 得 肩膀 颜 动 起 伏 。 

“你 工钱 一 拿 到 手 就 去 吗 ?" 

“ 咽 ， 恨 不 得 马上 飞 去 。 我 想 ， 一 边 息 山 -一 边 看 ， 一 定 可 笑 
RI.” 

AU DRI, BRR, WAM REHM. 
阳光 晃 眼 。 我 用 手 遮 着 太阳 ， 手 里 有 一 股 血腥 味 。 狗 的 腥臭 已 经 
SAEAAANHET RM. AT 20 KN, 我 的 手 绝 不 再 

只 用 来 抚摸 狗 耳 休 的 我 以 前 的 手 了 。 

“我 打算 买 一 条 小 狗 。” 我 说 。 

Wl 7” 

“ 买 特别 低 贱 的 杂种 红 毛 狗 吧 。 那 条 狗 集中 着 150 条 狗 的 全 
部 怨恨 。 会 长 成 一 条 牌 脸 斜 路 怪 癖 可 恶 的 狗 .” 

我 笑 着 说 。 女 学 生 却 紧 闭 着 嘴 层 。 

“我 们 特别 贱 。” 女 学 生 说 。 

我 们 回 到 仓库 前 面 。 杀 狗 的 和 医院 的 事务 员 正 在 谈话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在 一 旁 聚精会神 地 听 着 。 

“可 是 医院 没有 这 笔 开 支 ” 事 务 员 说 ，“ 从 今天 起 ， 我 们 医 
院 就 和 狗 毫 无 关系 ， 人 饲养 员 今天 就 调动 工作 了 。 

“但 是 今天 处 理 不 完 。” 杀 狗 的 说 。 

饲养 员 的 工作 昨天 就 结束 了 。” 

“你 的 意思 是 让 它们 饿 着 ?” 杀 狗 的 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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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 是 饲养 员 在 的 话 ， 可 以 喂 点 医院 的 剩 饭 剩 菜 ， 也 不 至 于 
Lee (ea 广 

“我 来 做 狗 食 .” 杀 狗 的 说 , “医院 的 剩 饭 剩 菜 可 以 给 吧 ?7” 

“可 以 ， 要 不 要 去 看 看 尘 水 棚 搁 哪儿 ?7 

“我 帮 你 ,” 女 学 生 说 。 

“ 算 了 吧 !1” 私 芯 大 学 学 生气 冲冲 地 说 。 

杀 狗 的 和 事务 员 都 惊讶 地 看 着 私立 大 学 学 生气 得 涨 红 的 脸 。 

“SE POE 这 种 恬 不 知 耻 的 事 还 是 算 了 吧 !” 

“你 说 什么 ?” 杀 和 狗 的 不 解 其 意 。 

“HT ADRS A FOS? BIR B, LEE 1) ae afe He AR AR a 
oe, XK RRICRL ! 一 想到 死 到 临头 的 狗 还 摇 着 尾巴 吃 剩 
人 饭菜， 我 实在 无 法 忍受 。 

“今天 最 多 只 能 杀 SOR,” ARERR, “其 余 的 100 只 
PILE MRS? 我 们 怎么 能 干 这 种 残酷 的 事 昵 ?” 

“残酷 ?1 ”私立 大 学 学 生 惊 情 地 说 , “你 说 这 残酷 ?1 

“对 。 我 不 能 干 这 么 残酷 的 事 。 我 喜欢 狗 。” 

杀 狗 的 和 事务 员 走 进 仓库 之 间 阴 暗 的 小 路 。 私立 大 学 学 生生 
KEM REL, AE Be 

“说 这 是 残酷 。 那 小 子 哪儿 不 正常 吧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说 ， 
“他 的 做 法 太 备 骂 了 。” | 

Qs ERA HY IR B.A RES 
形状 ， 泛 着 深 绿色 的 幽 光 。 

TNE 你 说 不 睾 郧 吗 ?” 

“We” 我 随口 应 了 一 句 。 

A KE EE EIR AFAR ARE BR. “我 一 想到 那些 
铬 被 关 在 矮 墙 里 面 就 心里 难受 。 我 们 能 看 见 它 们 ， 它 们 看 不 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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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 等 竺 它们 的 是 屠杀 。 
它们 看 见 墙 外 面 那 又 怎么 样 ?” 女 学 生 说 。 
“这 种 无 可 奈何 叫 我 难受 。 它 们 无 可 奈何 地 等 死 ， 还 要 摇 着 
EER EH I.” 
他 们 拿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没 办 法 。 我 抢 着 套 强 又 去 牵 狗 ， 这 回 打 
算 把 那 条 个 子 最 大 春 拉 着 耳朵 的 狗 这 出来。 
傍晚 ， 处 理 完 第 50 条 狗 以 后 ， 我 们 到 水 龙头 旁 冲 洗 。 杀 狗 
的 把 洗 干 净 的 狗 皮 整齐 地 控 起 来 用 强 子 捆 好 。 从 医院 承接 这 项 工 
作 的 中 年 男人 也 来 了 。 我 们 洗 完 手脚 后 看 杀 狗 的 干 活 。 
“ 死 狗 怎么 处 理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问 。 
“你 瞧 ， 在 那 边 正 烧 呢 。” 中 年 男人 说 。 
我 们 望 着 烧 尸 炉 高 和 大 的 烟 秽 。 略 带 粉红 色 的 轻 烟 奥 鼻 上 升 。 
“ 那 不 是 烧 死 人 的 吗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问 。 
杀 狗 的 回头 狠 狠 地 瞳 着 私立 大 学 学 生 。 
“你 说 什么 ” 狗 的 尸体 和 人 的 尸体 哪儿 不 一 样 ?1” 
私立 大 学 学 生 低头 沉默 着 。 我 看 见 他 的 肩膀 不 停 地 额 拌 。 他 
肺 都 气 炸 了 。 
“PERE.” tet A A 
谁 也 没有 措 话 ， 大 家 发 了 一 会 儿 呆 。 我 突然 说 : “你 说 什 
a?” 
“HERRERA RA, BR 
和 。” 女 学 生 说 。 
“说 不 定 正 烧 着 一 个 红脸 大 汉 呢 。” 我 说 。 
“ 烧 的 一 定 是 狗 。 说 不 定 是 晚霞 映照 的 ， 颜 色 才 那么 好 看 。 
我 们 又 默默 地 望 着 烟 向 冒 出 来 的 烟 。 杀 狗 的 把 捆 成 一 束 的 狗 
皮 打 在 肩 上 ， 背 对 着 晚 震 燃烧 的 天 空 ， 身 体 勋 黑 而 健壮 。 
“看 来 明天 能 出 活 。” 杀 狗 的 心满意足 地 说 ，“ 嗯 ? 明天 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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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好 天 。” 

第 二 天 天 气 晴 朗 阳 光明 媚 。 中 年 男人 没 来 ， 但 工作 干 得 很 顺 
利 ， 上 午 就 处 理 完 预定 数目 的 三 分 之 二 。 尽 管 大 家 很 劳累 ， 但 还 
比较 快活 ， 就 私立 大 学 学 生 板 着 脸 满心 不 乐意 。 他 满腹 牢骚 地 殷 
怨 说 裤子 被 狗 血 型 肚 了 ， 昨 晚 洗 了 澡 身上 还 留 着 狗 的 腥臭 味 。 

“ 狗 血 渗 进 指甲 颖 里 ， 怎 么 也 抠 不 出 来 。 抹 了 多 少 遍 肥皂 ， 
自 味 就 是 洗 不 掉 。” 

我 看 着 情绪 肖 吕 的 私立 大 学 学 生 的 手 ， 纤 细 的 手指 头 上 指甲 
又 长 又 脏 。 

“你 不 该 答应 干 这 种 活 。” 女 学 生 说 。 | 

RPA.” AEE BS eR, “REF, 

总 得 有 人 干 ， 狗 血 照样 渗 进 那个 人 的 指甲 化 里 抠 不 出 来 ， 那 个 人 
照样 浑身 腥臭 尝 不 掉 。 我 一 想 这 些 就 受 不 了 。” 

“你 真是 一 个 人 道 主义 者 。” 女 学 生平 淡 地 说 。 

私立 大 学 学 生 低下 发 红 的 眼睛 不 再 说 话 。 

私立 大 学 学 生 越 来 越 焦躁 不 安 ， 对 杀 狗 的 也 带 搭 不 理 ， 乔 得 
杀 狗 的 很 不 痛快 。 

我 牵 来 一 条 塞 特种 猎犬 模样 的 杂交 狗 时 ， 杀 狗 的 正在 外 头 抽 
烟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在 离 他 不 远 的 地 方 固执 地 背 对 着 他 。 

“把 它 挫 在 那儿 。” 杀 狗 的 说 。 

我 把 套 强 挫 在 板 墙 圈 围 的 居 杀 场 入 口 的 木 桩 上 。 

“这 儿 的 狗 怎么 都 这 么 老实 。” 杀 狗 的 显 出 无 聊 的 样子 ，“ 哪 
怕 有 一 条 小 牛 物 那么 大 的 非常 凶猛 的 狗 也 可 以 过 过 瘾 。” 

“ 那 种 狗 不 好 对 付 吧 ?” 我 使 劲 束 着 哈欠 ， 了 眼睛 都 挤 出 了 泪 
水 , “要 是 疯 起 来 。” 

“对 付 这 种 疯狗 ” 杀 狗 的 也 骆 着 哈欠 ， 根 睛 潮湿 , “有 办 法 让 
它 老实 。 就 这 个 样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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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狗 的 要 把 指 关 节 长 满 粗 毛 的 手 从 松 开 的 腰带 间 伸 进去 。 

“你 要 干什么 ?1 ALSACE EAE MAR, “OCA ELI PALA i 
我 不 想 听 !” 

“FR LAY fe AR DE EAR RE Tape.” APE. 

AK SEE RB hs “PRA RAE XK Bah KOE 
流 MAR, Me th ee HA ee” 

“HERE, SUDA EAT To” RDA EG, 
FS J] Fe ME 7 GH 

AL VK SF AE ay ROR LE AR oa, GAM a i --FB 
抓 起 棍子 朝 着 挫 在 木板 围墙 入 口 木 桩 上 的 狗 奔 去 。 狗 对 着 高 高 挫 
起 棍子 的 大 学 生 狂 了 轰 咏 。 他 略 一 时 缩 ， 立 即 通 上 一 步 ， 对 着 跳 
RR KY WA BAR ait. SP PRR, PEAK ALL, 
DFU OU, FSA, MEO eee, EHP ME. OA, 
VRS SE A RR ERAT, 

“UR, TRE!” AWA RRA, “不 要 折磨 狗 !” 

但 是 私立 大 学 学 生 只 是 张 着 嘴 喘 大 气 ， 浑 身 额 拌 。 狗 闪 挛 着 
腰部 么 拖 痢 绳子 使 劲 往 前 走 。 我 跑 出 去 ， 从 私立 大 学 学 生 手 里 芋 
过 棍子 ， 照 睁 着 可 怜 哀 稍 的 眼睛 、 pica 概 抢 下 
去 。 狗 发 出 鸟 一 样 的 声音 哀 叫 着 倒 在 地 上 。 

“你 太 狠 心 了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说 。 

“什么 ?” 

“PAMERT. RAEWEPARE-S, BRM.” 

我 气 得 说 不 出 话 来 。 我 转 过 身 ， 把 套 绳 从 狗 脖 子 上 外 下 来 。 
我 对 私立 大 学 学 生 已 经 党 无 兴趣 。 

PET AER Ho” 杀 和 狗 的 走 过 来 说 ，“ 干 这 活 不 麻 俐 就 很 危 

其 实 并 不 见得 我 干 这 活 有 多 麻 俐 ，. 下 午 我 的 大 腿 就 被 患 皮 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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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的 中 型 种 的 红 毛 物 的 咬 了 一 日 。 

我 牵 着 这 条 红 毛 狗 走 到 木板 围墙 入口 的 时 候 ， 刚 好 女 学 后 提 
溜 着 血 里 糊 拉 的 狗 皮 从 里 面 出 来 。 红 毛 狗 惊吓 得 闹 腾 起 来 ， 我 拉 
紧 套 绳 想 让 它 安静 下 来 ， 但 红 毛 狗 暴 躁 地 往 上 一 牙 ， 在 我 的 大 腿 
上 咬 了 -- 口 。 杀 狗 的 慌忙 出 来 ， 迅 速 把 狗 拉 开 。 我 的 大 腿 像 麻木 
一 样 失 去 感觉 。 

“ 征 经 毛 狗 咬 一 口 ， 你 就 那么 尖 声 怪 叫 。” 女 学 生 说 。 

at ite CRORE. AMEE, MAEM 


“ORME, IX PY RR, EHSL, GAZAL” 
我 头 军 眼 化 。 迷 迷糊 糊 地 感觉 到 女 学 生 慢 吞 知 地 扶 着 我 的 身 
fo RRR ABRIL AS SES GL, 


我 身 在 长 皮 椅 上 ， 护 士 正 细心 地 在 我 的 大 腿 上 缠 贿 带 。 

“ 痛 吗 ?” 护 士 间 。 

“不 痛 。” 

“我 想 也 不 痛 。” 护 士 站 起 来 ， 低 头 看 着 我 ，“ 走 走 看 。” 

我 提 上 裤子 ， 走 了 几 步 。 

“可 能 是 绷带 的 关系 ， 肌 肉 发 紧 。”、， 

“好 了 。 一 会 儿 打针 的 时 候 ， 把 医疗 帐 单 给 你 。” 

“什么 ? 还 要 打针 ?” 

“对 。 你 不 想 得 丽 水 病 吧 ?” 

我 坐 在 长 榕 上 ， 低 下 眼睛 ， 指 四 旁边 长 出 肉 刺 的 双手 重 放 在 
膝盖 上 发 拌 。 


“是 蚜 。 
“ 那 预防 针 不 是 随便 打 的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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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时 候 死 活 就 在 这 一 针 。 护士 冷冰冰 地 说 。 

“Wat” Fes — ee, ES.” 

“ 想 什么 来 着 ?” 

“ 想 独 牙 。” 我 气 呼 呼 地 说 。 

“ 骨 一 ”有 人 在 外 面 叫喊 , “WR” 

我 打开 门 ， 从 后 门楼 梯 下 去 。 仓 库 前 面 杀 狗 的 和 其 他 人 围 着 
一 个 粥 察 。 警 察 回头 盯 着 我 。 我 慢 慢 地 走 上 前 去 。 警 察 把 我 的 姓 
名 、 住 扯 记 在 笔记 本 上 。 

“怎么 啦 ?” 我 问 。 

警察 扬 了 扬 下 巴 没 说 话 :“ 嗯 ?” 

“他 说 那个 中 年 男人 是 倒 肉 的 。” 女 学 生 说 ，“ 把 狗肉 倒 去 给 
肉 店 。 肉 店 告 了 他 ， 他 就 跑 了 。 

我 默默 地 看 着 她 。 

“我 们 的 工钱 算 完了 。” 她 说 。 

rai 

“不 能 让 那个 男 的 就 这 样 汶 挤 。” 女 学 生 说 。 

我 看 着 杀 狗 的 和 私立 大 学 学 生 ， 他 们 显得 有 些 扫兴 。 

“可 我 在 医院 看 病 的 钱 怎么 办 ?” 

“被 狗 咬 的 既 不 是 那个 男人 也 不 是 上 当 受 骗 的 肉 店 。” 女 学 生 
说 。 

局 察 严 肃 地 说 :“ 可 能 要 叫 你 们 去 做 旁证 。 

叫 我 们 去 ?”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不 满 地 说 ,，“ 卖 狗肉 的 又 不 是 我 
们 。” - : 


“这 样 残忍 地 杀 狗 就 不 正常 。 
“ 文 不 是 我 们 喜欢 这 么 干 ……” 
警察 不 理 皮 私 立 大 学 学 生 ， 横 穿 广场 而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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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都 默 不 做 声 。 我 的 伤口 开始 疼痛 。 伤 口 慢 慢 地 肿 起 来 。 
“ 杀 了 多 少 ?” 女 学 生 问 。 

“70 只 。 

“还 有 80 只 没 杀 。” 女 学 生 说 。 

“怎么 办 ?” 私立 大 学 学 生 问 。 

“回去 吧 。” 杀 狗 的 气 鼓 鼓 地 说 。 他 走 进 木 板 围墙 里 取 工 具 。 
我 们 顺 着 拱 廊 往 大 路 走 去 。 女 学 生 挨 靠 着 我 ， 

“ 嗯 ， 很 痛 吧 ?” 

“ 痛 。 还 要 打针 。” 

“ 咬 得 很 厉害 吧 ?” 

“很 厉害 。” 

晚霞 开始 燃烧 。 一 条 狗 高 声 叫 起 来 。 

“我 们 本 来 想 杀 狗 。” 我 含糊 着 说 , “结果 自己 被 字 了 。” 

女 学 生 皱 着 眉头 ， 但 声音 在 笑 着 。 我 也 精 疲 力 尽 地 笑 了 。 
“ 狗 被 人 杀 了 ， 就 倒 在 地 上 ， 皮 被 剥 下 来 。 我 们 被 杀 了 还 能 


到 处 走 。 


“可 是 皮 被 剥 下 来 了 。” 女 学 生 说 。 
所 有 的 狗 开始 喘 起 来 。 狗 的 叫 声 拥挤 着 升 上 黄 绒 薄暮 的 天 


Ze FU REMY DR SN REE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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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老 老实 实地 在 黏液 质 的 厚 厚 的 围墙 里 生活 。 尽 管 我 们 的 
生活 与 外 界 完 全 隅 绝 ， 处 于 一 种 奇怪 的 监禁 状态 之 中 ， 但 我 们 不 
打 自 逃跑 ， 也 不 热衷 于 探听 外 界 的 消息 。 可 以 说 我 们 没有 外 界 。 
我 们 在 围墙 里 过 得 很 充实 很 快 话 。 

我 没有 摸 过 这 厚 厚 的 墙壁 ， 但 厚 厚 的 围墙 严 严 实 实地 监禁 着 
我 们 。 这 是 干 真 万 确 的 。 我 们 被 关 在 一 种 集中 营 里 ， 但 并 不 想 在 
条 流 质 的 透明 墙壁 上 挖 一 道 和 裂隙 钻 出 去 。 

这 是 建 在 海塘 高 原 上 的 冰 椎 骨 疡 疗养 院 的 少年 病房 。 我 ，19 
岁 ， 年 龄 最 大 ; 趴 一 的 女孩 15 岁 ; 其 他 5 个 人 都 是 14 岁 。 我们 
的 病房 有 寝室 和 日 光 滩 室 ， 两 个 人 一 间 寝 室 ， 白 天 大 家 就 在 宽敞 
BY ASG SB Ae ee A, RINGERS, Hid 
RF, REAR, RA AR — oh eh ee ee 
色 的 身体 ， 除 了 不 时 大 声 叫 喷 让 护士 把 便器 拿 来 外 ， TERRE 
漫长 而 单调 的 时 间 里 。 

我 们 几乎 失去 了 将 来 行走 的 可 能 性 。 大 概 正 是 由 于 这 个 缘 
故 ， 院 长 才 把 我 们 集中 到 与 大 人 病房 隔 着 宽大 草坪 、 独 立 的 这 栋 
病房 里 ， 有 意 要 建立 一 种 特殊 社会 的 雏形 ， 并 且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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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时 一 个 14 岁 的 少年 曾经 用 复杂 的 方法 自杀 过 ， 但 自杀 未 
” “除了 他 独自 默默 地 躲 在 日 光 浴室 的 角落 里 外 ， 其 他 人 都 活 得 
很 愉快 。 

我 们 实在 过 得 很 舒心 快乐 。 因 为 怕 我 们 弄 脏 床单 、 内 裤 ， 或 
者 出 于 她 们 小 小 的 好 奇 心 ， 更 或 者 由 于 这 上 儿 的 老 习 惯 ， 护 士 们 党 
第 给 予 我 们 轻松 的 愉快 。， 有 时候 大 白天 护士 推 着 带 轮子 的 躺椅 把 
个 人 送 回 绑 室 ，20 分 钟 后 ， 满 面 红 光 的 护士 又 推 着 躺椅 出 来 ， 
他 也 是 心满意足 的 表情 。 于 是 我 们 都 偷偷 地 笑 他 。 

我 们 过 得 轻松 自在 ， 不 考虑 时 间 ， 充 满 快乐 。 但 是 ， 自 从 那 
个 男 的 进来 以 后 ， 一 切 孝 在 静 悄 悄 地 然而 确 确切 切 地 发 生变 化 ， 
外 面 的 志 界 开始 在 这 里 拾 头 。 


五 月 的 一 个 早晨 ， 他 双眼 打 着 摩 厚 的 石 喜 出 现在 上 日光浴 室 
里 。 我 们 故意 不 理 皮 他 ， 照 样 低 声 说 笑 。 他 显得 很 拘束 ， 北 了 一 
SIL, FRR BE Hh iY FRE ly | 

“我 正在 大 学 文学 系 上 学 。” 他 低 声 说 ，“ 两 条 腿 不 行 了 ， 医 
生 说 三 个 星期 后 拆 开 石 宵 看 一 看 再 定 怎 么 办 ， 歼 怕 保 不 住 了 。” 

我 冷漠 地 点 点 头 。 这 个 病房 对 互相 打听 病情 早 就 厌烦 了 。 

“你 是 专 么 回 事 ?” 大 学 生 把 肩膀 摊 起 来 看 着 我 ，“ 骨 疡 很 历 
ny?” 
“自己 的 病 哪 记得 呢 ?” 我 说 ，“ 我 就 是 记 不 住 ， 反 正 这 病 一 
华 子 也 不 会 离开 我 。” 

“要 有 了 醒 心 。 ey eae 个 要 这 样 日 区 上 

弃 ， 要 附 心 。” 
“我 就 是 没 耐心 ， 这 腿 也 非常 有 了 耐性 。” 

“我 跟 你 说 话 ， 你 觉得 不 恰 快 吗 ?” 大 学 生 的 嗓子 像 被 什么 墙 
什 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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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性 世界 


“HB?” FRA THE Ut 


我 还 不 习惯 。 

“你 们 交 个 朋友 吧 。” 护 士 说 ， “以 后 你 们 就 住 在 一 起 ， 其 他 
人 还 都 是 小 孩子 呢 。” 

一 个 少年 双手 转动 厦大 车 轮 过 来 ， 对 大 学 生 说 : 

“你 看 了 我 的 验 血 表 吧 ?” 


“没有 呀 。 大 学 生 不 解 地 说 。 

ROUTER A) EW” 少年 沉思 似 地 说 ,， “我 查 了 六 项 ， 都 
是 阴性 。 医 生 说 整 天 躺 在 屋子 里 ， 哪 能 得 性 病 呢 ! 他 大 失 所 望 。 

对 这 种 常 开 不 厌 的 玩笑 ， 大 家 者 嘿嘿 地 偷 笑 ， 护 士 则 放声 
疾 。 只 有 大 学 生 满 脸 通 红 咬 着 嘴唇 一 声 不 响 。 

少年 轻 动 轮椅 回 到 伙伴 中 去 ， 嘴 里 故意 大 声 说 ， 

“EE, ERMA.” 

DENA E Be, BARRE, 

我 实在 不 愿意 和 这 个 学 生 睡 一 个 房间 。 那 天 下 午 ， 学 生 默 默 
地 想 他 的 心事 ， 一 直到 晚饭 后 进香 室 之 前 ， 我 都 和 平时 一 样 ， 呈 
乐 地 看 着 草坪 上 太阳 的 阴影 消磨 时 间 ， 但 心头 深 处 总 意识 到 他 。 

护士 用 套 着 被 单 的 毛毯 把 我 的 身子 庄 好 后 ， 走 到 学 生 的 床 
边 。 我 看 着 她 茶 褐 色 的 头发 在 学 生 天 裸 着 的 白 暂 肚皮 上 晃动 着 。 
我 的 哈 伙 就 像 一 个 小 梨 堵 在 嗓子 眼 怎么 也 出 不 来 。 

“ 别 弄 ! ”学 生 着 急 地 说 , “RFR” 

”学 生 董 耻 地 隧 息 着 ， 脸 上 的 皮肤 似乎 变 厚 了 。 护 士 从 他 的 肚 

反 上 抬 起 头 ， 努 着 湿 渡 渡 的 柔软 的 嘴唇 ， 觉 得 不 可 理解 。 

“我 只 是 想 让 你 的 身子 保持 清洁 干净 。 现 在 处 理 完了 ， 内 裤 
ASF.” 

SFE Me eA, AT PE. 

“WOO, PRREY” Pee hay FRB, “你 并 不 老实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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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H 


“把 被 单 给 我 盖 上 !” 学 生 羞耻 地 沙哑 着 嗓门 。 

护士 把 毛巾 放 进 金属 贫 里 出 去 了 。 他 开始 低 声 咀 泣 。 像 小 虫 
子 一 样 的 笑 声 从 我 的 喉 哎 深 处 涌 上 来 ， 我 强 忍 着 。 过 了 一 会 儿 ， 
fib, FS EF WBE BA <A Ht FR 

“MR, ARI Pe Re 2” 

“ 咽 。” 我 睁 开眼 睛 。 

“我 简直 就 像 一 条 狗 。” 他 说 , “我 小 时 候 逗 狗 玩 ， 让 狗 发 情 。 
现在 是 别人 逗 弄 我 发 情 。” 

我 想 他 的 心情 一 定 孤 独到 了 极点 ， 便 把 身子 转向 他 。 

“你 对 我 不 必 那 么 害 甩 。 我 们 都 被 护士 弄 惯 了 。” 

“这 可 不 行 。” 他 说 , “我 无 法 容忍 这 种 习惯 。” 

“MR, FEA.” 我 说 。 | 

“你 们 也 不 要 容忍 这 种 事 。” 他 热心 地 说 ，“ 明 天 我 在 日 光 滩 
室 里 要 跟 大 伙 儿 讲 ， 我 们 必须 具有 改善 生活 的 愿望 。 我 觉得 日 光 
浴室 里 的 那 种 气氛 也 难以 容忍 。” 

“你 要 打算 成 立 政党 吗 ?” 我 说 。 

“不 错 。” 他 说 ,， “我 打算 和 大 伙 儿 成 立 一 个 团体 ， 讨 论 疗养 
院 的 生活 ， 研 究 国际 形势 ， 还 要 探讨 战争 威胁 的 问题 。” 

“战争 ?” 我 大 吃 一 惊 , “我 们 跟 战 争 有 什么 关系 ?” 

“你 认为 没关系 吗 ?”” 他 也 大 吃 一 惊 。 我 从 来 没 想 过 和 同一 年 
代 的 人 讨论 这 个 问题 。 

他 是 从 外 面 进来 的 ， 从 黏液 质 的 厚 墙 外 面 进来 的 。 我 这 么 一 
想 ， 觉 得 浑身 被 外 面 的 空气 紧 紧 庄 住 。 

“我 就 这 个 样子 凑合 活 它 儿 十 年 吧 。 不 会 有 人 拿 枪 塞 在 我 手 
FB ER. REE ABLE EB AE BRAY KFA IL” 

“不 能 这 么 讲 。” 他 显然 急躁 地 打 断 我 的 话 ， “我们 也 有 发 言 
权 。 我 们 也 要 为 和 平 站 起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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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动 不 了 。” 我 说 ，“ 想 站 也 站 不 起 来 。 我 们 都 是 遇难 船 的 
幸存 者 ， 漂 流 到 这 一 栋 病 房 里 来 。 不 知道 大 洋 彼岸 的 事 。” 

“这 种 想法 太 缺 乏 责 任 感 。 他 说 , “我 们 也 应 该 打 成 一 股 强 ， 
齐心 合力 ， 与 医院 外 面 的 运动 相配 合 呼应 。 

“我 和 任何 人 也 不 联合 。 FRE, “FRR ABE BE TE At xe BB a A 
有 什么 关系 ?! 就 是 这 些 跟 我 一 样 不 能 行走 的 ， 都 是 一 做 人 ， 没 
weit [HER EK, KAA TER TE, ERT SRILA TE. 


但 我 跟 他 们 也 不 联合 。” : 
“既然 是 一 伙 的 ， 不 是 更 应 该 联合 吗 ” 其 实 我 们 已 经 联合 在 
一 起 了 。” 


“这 是 贱民 的 团结 ， 是 残废 人 的 互助 。 RAR EIR 
I, “我 不 干 这 种 可 怜 的 事 。 

Ke ERS, RRA, RARE. 
Feaek®, RiGaPLoeeBAHWERA, RRO HE 
咽 下 去 ， 人 然后 闭 上 眼睛 ， 心 头 一 阵 狂 跳 。 护 士 进来 ， 依 然 露 着 名 
FRB, FLFR TA, Fe CE EERE AS REP 
推 开 她 的 手 。 只 要 那 家 伙 克 制 自 己 的 情欲 ， 我 也 克制 着 盯 住 他 。 
护士 爆 灯 一 走出 去 ， 我 就 像 在 柔软 的 黏土 层 里 钼 洞 似 地 进入 睡 
乡 。 

第 二 天 早晨 ， 大 学 生 开始 活动 。 他 向 周围 躺椅 上 的 少年 们 满 
腔 热 情 地 宣传 ， 尽 管 反应 冷淡 ， 还 受到 轻薄 的 挪 捡 ， 绝 不 灰心 汇 
气 。 整 整 一 个 上 午 ， 他 转动 着 艇 椅 的 车 轮 ， 亲 热 地 到 处 找 人 谈 
话 。 吃 过 午饭 ， 少 年 们 听 护 士 悄 声 说 这 个 学 生 昨天 晚上 坚决 拒绝 
习 以 为 委 的 小 小 的 快乐 ， 都 低 声 笑 起 来 ， 于 是 开始 对 他 有 点 兴 
趣 。 大 家 渐渐 地 围 聚 在 他 的 冰 围 。 到 傍晚 ， 躺 椅 围 成 一 轿 ， 少 年 
们 和 大 学 生 热 心 交 谈 着 ， 连 平时 一 心 只 读 花 卉 裁 培 书籍 的 女孩 子 
也 参加 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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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 


我 躺 在 日 光 浴 室 的 角落 里 ， 凝 视 着 天 花 板 上 的 污点 像 骆 驼 头 
的 形状 。 我 感到 一 种 莫名 其 妙 的 孤独 。 以 前 一 天 不 说 话 ， 也 觉得 
MRK, SRHIRMTIZ, WARD. 

那个 自杀 未 遂 的 少年 也 不 接近 学 生 ， 在 我 的 旁边 正 津 津 有 味 
地 看 描写 吸血 鬼 的 书 。 

“吸血 鬼 可 怕 吗 ?” 我 问 。 

他 慢 慢 地 把 那 张 瘦脸 侧 过 来 ， 眼 圈 发 黑 ， 看 着 我 点 了 点 头 。 
要 是 平时 ， 他 一 定 装着 没 听见 ， 头 也 不 回 地 继续 看 他 的 书 。 我 想 
他 心里 一 定 也 慷 挂 着 围 着 大 学 生 有 说 有 笑谈 兴 正 浓 的 少年 们 。 

“ 真 吓 人 。 最 可 怕 的 是 被 吸 的 时 候 居然 没有 自我 感觉 。” 

“吸血 鬼 的 传说 也 干 奇 百 怪 。” 他 车 有 所 思 地 说 ， 声 音 却 异 样 
地 沙哑 。 

“有 时 我 真 盼望 吸血 鬼 来 ， 故 意 开 着 窗户 睡觉 ”我 说 ，“ 一 
想到 大 吸血 鬼 从 我 萎缩 得 像 婴 儿 一 样 的 脚 上 使 劲 地 吸血 ， 就 觉得 
滑稽 可 笑 ， 也 心 惊 肉 跳 ， 整 个 身体 像 散 了 架 似 的 。” 

我 低 声 笑 起 来 。 他 没有 笑 。 我 回头 一 看 ， 只 见 他 紧 咬 着 嘴 
展 。 我 秤 地 一 声 一 头 碳 然 倒 在 躺椅 上 。 大 学 生 和 少年 们 还 在 交 
谈 ， 不 时 发 出 阵 阵 笑 声 。 我 觉得 这 笑 声 和 平时 挠 人 心 痒 的 狐 误 的 
笑 声 有 着 微妙 的 不 同 。 这 小 子 还 真有 一 手 ， 我 心头 掠 过 一 种 痛苦 
的 感觉 。 

当晚 ， 回 到 究 室 后 ， 我 问 大 学 生 :“ 政 党 谈 得 怎么 样 ?” 

“大 家 都 昕 得 很 认真 ,” 他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这 样子 的 话 ， 大 
家 的 生活 就 会 大 为 改观 。 一 定 会 的 。” 

“也 参加 竞选 吧 ?” 我 说 , “可 以 从 医院 办 公 室 借 扩 音 器 。” 

“我 希望 你 也 参加 。” 学 生 心 平 气 和 地 说 。 

我 在 床上 折腾 着 身子 ， 腰 关节 下 面 的 皮肤 又 痛 又 痒 ， 我 一 边 
使 劲 挠 着 腰部 、 下 腹部 ， 一 边 琢磨 学 生 的 话 。 还 想 把 我 拉 进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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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够 缠 人 的 。 

“在 这 儿 必 须 恢复 的 是 感觉 的 正常 。” 学 生 说 ，“ 只 要 有 了 我 
们 也 是 正常 人 这 样 的 信心 ， 对 任何 事情 就 不 会 产生 异常 反应 。 

“我 们 本 来 不 就 是 不 正常 的 吗 ?” 我 说 。 

“只 要 认为 自己 正常 就 行 了 2 

“GX FE AKA.” 

“我 不 这 么 认为 。 只 要 认为 自己 是 正常 的 ， 就 会 重新 感觉 到 
日 常生 活 的 骄傲 ， 生 活 也 就 变 得 井井有条 、 丰 富 充 实 。 

两 个 护士 提 着 便器 进来 。 头 发 染 成 棕 栗 色 的 大 个 子 护士 毫 不 
费劲 地 把 我 抱 起 来 ， 骑 在 便器 上 。 自 己 的 尿 腺 味 直 冲 鼻子 。 小 个 
子 的 护士 短小 的 双手 支 着 学 生 裸露 的 屁股 ， 留 神 看 着 下 面 。 

“这 可 是 很 了 不 起 的 日 常 的 骄傲 。” 我 说 。 

骑 在 便器 上 的 学 生 涨 红 着 脸 使 劲 扭 过 头 来 。 

“说 得 对 。 必 须 恢复 这 种 骄傲 。” 

“怎么 回 事 ? 别 撒 在 外 面 呀 ! ” 手 把 着 学 生 的 护士 说 。 

我 轻声 笑 起 来 。 护 士 的 鼻孔 一 张 一 便 使劲 把 我 抱 回 床上 。 

第 二 天 ， 自 杀 未 遂 的 少年 要 与 前 来 探 病 的 父母 亲 见 面 ， 被 扒 
到 一 般 病 房 去 。 就 我 一 个 人 躺 在 日 光 浴 室 的 角落 里 看 着 学 生 他 们 
聚 在 一 起 。 学 生 让 护士 买 来 几 种 报纸 ， 他 给 少年 们 边 读 边 讲解 。 
我 们 从 来 不 看 报 ， 因 为 我 们 觉得 报纸 不 如 小 说 有 意思 ， 小 说 可 以 
引起 庸俗 下 流 的 种 种 联想 。 每 天 刊登 交通 事故 死亡 人 数 的 报纸 跟 
我 们 毫 不 相干 。 但 是 现在 少年 们 围 诊 在 大 学 生 周 围 ， 搭 拉 着 脏 全 
分 的 嘴唇 听 得 津津 有 昧 。 大 学 生 正 激昂 地 详细 讲述 苏联 的 大 学 教 
育 制度 ， 这 让 我 心情 焦躁 。 病 人 中 惟一 的 女孩 子 一 只 手 放 在 大 学 
生 躺 椅 上 ， 用 妹妹 看 着 亲切 和 莲 的 哥哥 一 样 的 眼神 注视 着 他 ， 不 
停 地 翻动 着 两 片 嘴唇 。 这 也 使 我 心头 焦躁 。 

午睡 醒 来 ， 我 依然 铺 着 ， 浅 睡 后 体内 有 一 种 奇妙 的 热 呼 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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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 的 脚 


感觉 刺 得 心头 发 痒 。 PROC RE WADE ES, SER YY 
边 ， 护 士 单调 朵 板 的 声音 翻 来 复 去 地 对 他 各 叫 着 ， 

“ 拿 出 勇气 来 ， 动 手术 。 你 妈 都 典 着 求 你 了 。 好 吧 ， 勇 敢 点 ， 
像 个 小 伙 子 的 样子 。” 

“我 不 做 手术 。” 他 固执 地 说 , “我 不 想 行走 。 就 是 手术 成 功 ， 
我 能 走 能 跑 ， 我 一 辈子 也 还 是 矮子 。 什 么 手术 ?我 烦 透 了 !” 

“你 还 是 要 拿 出 勇气 来 ， 病 总 要 治 好 ， 你 应 该 行走 。 人 就 是 
要 行走 的 嘛 。 勇 敢 点 。” 

“我 不 干 ! 医生 不 是 说 了 吗 ， 做 手术 也 不 见得 一 定 能 治 好 ,” 

“ 治 好 了 就 可 以 骑 自 行车 。 是 嘛 ， 和 勇敢 点 1!” 

“WE” FRACS MTP, “AFH A” 

护士 从 少年 的 躺椅 上 直 起 身子 ， 用 充满 疲倦 和 敌意 的 眼睛 看 
着 我 。 少 年 装着 没 听 见 我 的 话 ， 聚 精 会 神 地 盯 着 学 生 他 们 。 

当天 夜里 ， 大 学 生 心 满意 足 地 对 我 说 ， 

“今天 聚会 我 主要 谈 亚洲 的 民主 主义 国家 对 世界 的 动向 具有 
什么 意义 。 我 打算 把 这 个 聚会 取 名 为 《了 解 世界 之 会 》。 还 要 从 
家 里 拿 各 种 材料 来 。 

“这 么 劲头 十 足 。” 我 尽量 冷淡 地 说 ，“ 是 不 是 也 研究 一 下 社 
会 主义 国家 对 残疾 人 的 政策 问题 ?9” 

“对 。” 他 目光 灿 炯 ，“ 我 在 什么 杂志 上 看 过 这 方面 的 专辑 报 
导 。 好 好 回忆 一 下 ， 明 天 就 谈 这 个 话题 。” 

”这 家 伙 真 是 这 么 单纯 吗 ? 还 是 恶心 我 故意 装 出 单纯 的 样子 
WE? 可 是 ， 不 管 怎么 说 ， 我 全 身上 下 披 着 感觉 迟钝 麻木 不 仁 的 调 
” 甲 ， 把 我 的 话 全 部 驶 了 回来 。 我 就 像 紧 张 了 一 天 以 后 ， 从 心底 里 

BASE 

以 大 学 生 为 核心 的 小 群体 好 像 发 展 得 十 分 顺利 。 少 年 们 服从 
大 学 生 的 领导 ， 使 我 焦躁 不 安 ， 也 感到 无 能 为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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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才 来 一 个 星期 ， 日 光 治 室 的 气氛 就 完全 变 了 样 ， 再 也 听 不 
到 悄 声 低语 和 洗 猴 的 稍 笑 。 整 个 日 光 浴 室 时 常 洋 滋 着 快活 明朗 的 
笑 声 。 有 时 护士 也 参加 他 们 的 讨论 会 ， 院 长 满心 高 兴 ， 给 他 们 预 
订 了 了 几 种 期 刊 ， 而 更 重要 的 是 ， 大 家 抛弃 了 先前 护士 给 予 的 卫生 
性 的 快乐 、 日 常 性 的 小 小 的 快乐 。 我 从 护士 透露 的 只 言 片 语 中 得 
到 证 实 。 我 本 身 也 随 着 少年 们 生活 的 变化 而 感觉 到 一 种 模 模 糊糊 
AG ih 

对 于 这 种 变化 ， 大 学 生 认 为 ， 因 为 患 骨 疡 症 的 少年 们 已 经 习 
惯 于 认定 目 己 的 病房 就 是 反常 的 小 社会 ， 但 通过 他 的 单纯 行为 ， 
少年 们 惧 得 了 目 己 决 非 居 住 在 反常 的 小 社会 里 。 

大 学 生 闪 动 着 温和 善良 的 小 眼睛 补充 说 : 

“正常 的 生活 对 任何 人 都 具有 魅力 ， 也 可 以 恢复 自身 的 骄傲 。 
你 识 是 吗 ? 不然 的 话 ， 社 会 就 无 法 存在 。 你 也 加 入 我 们 的 团体 
| 

但 是 ， 我 和 目 杀 未 遂 的 少年 还 是 没 加 入 他 们 的 团体 ， 继 续 保 
持 着 孤立 。 上 自杀 未 遂 的 少年 总 是 呆 在 日 光 浴 室 的 角落 里 目不转睛 
地 看 看 学生 他 们 ,但 只 要 学 生 一 招呼 他 ， 他 就 立即 冷 车 冰箱 ， 往 
DES Ica Nm, KARA. MPL KAS Hh, Kath 
动手 术 。 护 士 也 已 经 丧失 信心 ， 只 是 在 他 的 耳 边 没完 没 了 地 重复 
a THTENS BM . 

器 你 一 个 人 有 可 能 治 好 。 下 决心 动手 术 ， 就 能 自己 行走 。 
SU ACK, PRODI! 不 会 吃亏 的 。” | 

过 了 几 天 ， 我 开始 发 低烧 。 院 长 诊断 说 是 因为 最 近 我 神经 过 
敏 引 起 的 ， 多 许 我 白天 也 可 以 留 在 寝室 里 不 出 来 。 于 是 我 白天 就 
在 黑 平 平 的 寝室 里 解 几 何 题 消磨 时 间 。 可 是 每 当日 光 滩 室 传 来 爽 
天 的 欢声 笑语 时 ， 我 求证 的 头绪 步骤 就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只 好 重 
新 做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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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产生 到 病房 后 的 第 三 = 周 的 一 天 早晨 ， 两 个 护士 把 他 推 到 家 
一 栋 病 房 的 治疗 军 里 ， 到 下 秆 依然 打 着 石 营 国 到 窟 室 ， 他 对 我 对 
ee Pe, SEAR EE, (RRR FRR A RR, Ta PEAS. 
FQ oR AA ee MEA fh oe AY HP 

“我 真 不 行 了 。 晚饭 后 ， 眼 圈 发 黑 、 疲 备 惟 以 的 大 学 生 对 我 
ie, “医生 说 ， 看 来 你 的 两 条 腿 没 法 治 。 

我 软 默 地 点 点 头 ， 透 过 窗 玻 璃 看 着 外 面 的 树 从 ， 树 从 尽头 的 
夜空 伸 问 睦 渺 的 远方 ， 夕 如 水 其 充沛 的 运河 。 

“我 于 也 不 能 独自 在 街 上 行走 了 。 ”大 学 生 也 望 着 窗外 的 夜 

“FEF tH GL BUTE A. SAAB AS fr, eit ATT...” 

我 突然 发 现 且 已 第 一 次 对 这 个 大 学 生产 生 亲 切 的 感情 。 

“ 想 开 点 。 我 们 就 这 样 一 定 会 活 到 60 岁 的 。” 

“60 岁 ! ”他 似乎 跨 不 过 气 来 , “就 这 种 不 安 的 拘束 的 窒息 的 
伴 子 ， 再 活 40 年 ! SETH EL, 30 岁 、40 岁 .…… " 

PTR IE ASE ER 

我 想 ， 我 也 会 活 到 40 岁 的 ， 那 时 候 ， 大 概 我 总 是 见 人 三 分 
AIA HAUL, PIR EL, FRA BS KA ARES 
经 不 再 滋润 ， 于 涩 枯燥 ， 而 且 长 满 了 黑 斑 。 这 简直 无 法 想象 ， 伯 
acne 

空 像 不 像 一 条 运河 ?” 我 说 ，“ 一 般 大 船 在 缓 缓 地 航行 ， 

着 可 这 的 组 过 

我 已 经 没有 目 由 了 。” 他 深沉 地 说 。 

我 澳 得 ， 光 彩 钨 有 眼 的 丰富 充实 的 自由 如 同一 稻 大 船 在 天 空 的 

KR, RNAS At. PS oa 
罚 气 包 感 到 羞耻 。 从 那 一 天 起 ， 他 更 热 中 于 开展 团体 活动 。 他 和 不 
租 劝 我 如 入 他 们 的 团体 ”我 仍然 一 天 到 上 晚 待 存 究 室 时 ， 对 他 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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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一 无 所 知 ， 有 时 不 动 声色 地 向 护士 打听 ， 知 道 他 们 正 开始 一 
场 新 的 运动 ， 好 像 打 算 在 报 上 发 表 禁 止 原子 弹 氢 弹 的 声明 。 了 晚上 
他 回 到 狠 室 后 也 不 跟 我 聊天 ， 把 铅笔 前 得 又 细 又 尖 ， 埋 头 写 一 篇 
RMR, RELA MANET. | 

A-KEL, ROM AREA Fa, AeA 
激动 的 声 普 和 快活 舒心 的 笑 声 连 成 一 片 。 我 拼命 地 克制 自己 ， 当 
这 一 切 努 力 都 失败 以 后 ， 就 叫 来 护士 ， 把 我 推 到 几 个 星期 没 去 的 
日 光 浴 室 里 。 

少年 们 围 着 大 学 生 兴 高 末 烈 地 看 着 一 份 翻 开 的 报纸 ， 兴 奋 地 
大 声 叫 吻 。 我 让 护士 把 躺椅 推 到 依然 孤零零 呆 在 角落 里 的 自杀 未 
EW Dae Sei, ALPE RH te Ta Oe, SL SPE A 
后 看 着 报纸 ， 发 出 趾 喷 的 售 叹 声 。 大 学 生 又 激动 地 念 了 一 遍 ， 我 
MAUL, RSW Ewe Bh SRA, 

把 我 推 到 日 光 浴 室 里 的 那个 护士 从 人 群 中 走 过 来 ， 跨 咳 着 对 
我 说 : 

报 上 登 出 来 了 ， 他 们 写 的 信 ， 挺 长 的 ， 还 有 大 家 的 名 字 。 
都 是 用 铅字 ， 排 得 整整 齐 齐 。 

护士 还 加 重 语气 强调 说 了 刊登 文章 的 那 家 左 村 报纸 的 名 字 。 

“那么 有 名 的 报纸 ， 大 标题 就 有 10 厘米 长 ， 写 着 患 疹 椎 骨 疡 
的 少年 抗议 原子 弹 毛 弹 。 真 了 不 起 。” : 

有 人 大 声 喊 目 杀 未 遂 的 少年 ， 

“OR, PRESET OT! 你 的 名 字 也 上 报 了 ， 快 过 来 咋 !” 

少年 的 身子 一 颤 ， 努 力 抬 起 上 身 。 一 个 护士 跑 过 来 把 他 的 稽 
情 推 过 去 。 大 学 生 亲 切 地 拍 着 少年 细小 的 肩膀 ， 大 家 一 齐 笑 起 
来 。 整 个 房间 充 洲 着 快乐 的 欢笑 。 我 赶忙 把 眼睛 移 开 。 

下 午 ， 目 条 未 送 的 少年 在 大 家 热情 的 激励 下 ， 被 推出 了 日 光 
治 宇 。 我 想 大 概 他 下 决心 动手 术 吧 。 他 们 的 闸 腾 看 来 并 不 是 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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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益 。 

可 是 到 了 晚上 ， 当 大 学 生 谨慎 地 跟 我 谈话 时 ， 我 立即 又 固执 
偶 强 起 来 ， 连 自己 都 无 法 控制 。 

“大 家 一 齐 出 一 本 小 册子 。” “从 报社 、 外 国 大 使 馆 寄 
去 。 主 题 就 统一 为 反对 原子 弹 氨 弹 。 EA, ikKR AER 
们 也 与 外 面 的 社会 连接 在 一 起 ， weaken” 

“报纸 刊登 你 们 的 事 , ”我 极力 冷静 地 说 ，“ 因 为 你 们 是 患 关 
椎 骨 疡 的 少年 。 无 数 的 人 一 边 看 报 一 边 可 怜 你 们 弱小 的 残疾 人 的 
微笑 。 他 们 一 定 说 ， 大 家 看 看 ， 连 残疾 人 也 在 思考 这 样 的 大 事 。” 

“你 要 是 在 大 伙 儿 面前 说 这 种 话 ， 我 可 不 饶 你 !” 他 气 得 声音 

其 实 对 这 些 话 最 气愤 不 过 的 是 我 自己 。 所 以 那天 晚上 熄灯 以 
后 ， 护 士 从 隔壁 房间 把 女孩 子 的 躺椅 推 到 我 们 的 房间 里 来 放 在 大 
学 生 床 边 出 去 时 ， 我 一 直 不 声 不 响 地 装 睡 。 

兴 得 睡 不 着 。” 女 孩子 低 声 对 大 学 生 说 ，“ 就 想 和 人 聊 一 
个 晚上 。 我 们 也 显示 出 了 自己 的 力量 。 

他 们 嘲 嘲 吐 吐 地 聊 了 很 长 时 间 ， 我 尽量 把 注意 力 从 他 们 那儿 
摆脱 出 来 。 但 我 不 能 把 安眠 药 取出 来 ， 心 里 烦躁 不 安 ， 又 不 得 忍 
着 不 敢 动 一 动 。 天 快 亮 的 时 候 ， 听 见 石膏 绷带 触 碰 的 声音 ， 大 学 
生 抬 起 上 半身 正和 女孩 子 接吻 。 接 触 的 嘴唇 发 出 湿 渡 渡 的 季 和 的 
声 啊 。 我 心头 顿 感 温馨 亲热 ， 但 从 心底 又 涌 上 一 股 仿 怒 的 情绪 。 
我 一 直到 早上 都 没 合 眼 。 

第 二 天 早饭 后 ， 大 学 生 被 推 到 治疗 室 去 。 我 迷 迷 糊糊 地 睡 到 
将 近 中 午 ， 醒 来 后 仍然 觉得 没 睡 够 ， 头 皮 里 面 似乎 有 虫子 在 下 
动 。 我 到 日 光 浴 室 去 ， 大 学 生还 没 回 来 ， 少年 们 图 着 女孩 子 正 天 
真 快 活 地 低 声 合唱 。 | 

0 9-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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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又 纷纷 降落 下 来 。 我 似 醒 非 醒 地 上 昕 者 歌声 。 歌 声 复 然 而 目 ， 
HBG. RRMA, PRET RRR MR 
外 。 

治疗 室 的 门 敬 开 着 ， 门 前 茵 茵 染 绿 的 草坪 上 ， 大 学 生 像 惊 悍 
胆 层 的 小 动物 一 样 正 小 心细 四 地 一 步 一 步 往 前 走 。 我 的 心 立 即 提 
上来。 大 学 生 采 着 草坪 缓慢 地 走 了 几 步 ， 又 返回 去 。 护 士 、 医 
生 以 职业 性 的 冷淡 的 目光 注视 着 他 。 学 生 抬 起 头 ， 加 大 了 步子 往 
前 迈 。 他 挺 着 胸 有 睛 ， 浑 映 沐浴 着 五 月 籼 烂 的 阳光 。 

掌声 啊 起 来 了  。 我 看 着 女孩 子 和 其 他 孩子 们 都 幸福 地 鼓掌 。 
SP ARAL, ARS ERA SIR RRND 
i. RE EREERE. BACAR TE. HERE 
的 厚 厚 围墙 上 钼 了 一 个 洞 ， 无 颖 恢复 了 我 们 通 往 外 面世 界 的 希 
记 。 我 的 心中 可 以 萌生 出 美好 的 希望 的 嫩 芽 。 

大 学 生 在 护士 的 轻 轻 的 扶 下 走 进 治疗 室 ， 门 在 阳光 中 秤 地 一 
声 关 上 了 。 上 日 光 浴 室 里 一 片 惊叹 般 的 深呼吸 的 声音 ， 大 家 又 开始 
聊天 喧闹 ， 一 个 个 高 声 谈 论 ， 激 动 狂笑 ， 忘 平 所 以 。 女 孩子 充满 
航 做 ， 表 情 产 肃 地 不 断 点 头 。 我 仍旧 子 然 独处 一 隅 ， 其 实心 里 也 
想 和 他 们 一 起 互相 拍 着 肩膀 高 声 交谈 。 

我 们 一 站 等 着 ， 但 总 不 见 大 学 生 回 来 。 护 士 来 通知 我 们 吃 中 
RK, HDRES, AM 心地 等 待 着 。 将 近 两 点 ， 肚 子 俄 得 难 
受 ， 我 还 是 坚持 着 。 少 年 们 话 也 说 累 了 ， 都 精 疲 力 尽 地 躺 在 躺椅 
上 ， 但 依然 满怀 深情 地 等 待 着 。 我 想 ， 有 好 几 年 没有 体会 到 这 种 
等 人 等 得 心烦 意 躁 的 感受 了 。 我 们 从 来 对 时 间 漠 不 关心 ， 现 在 却 
不 停 地 看 钟 。 

日 光 浴 室 的 门 打开 了 ， 大 学 生 回来 了 。 他 穿着 柔和 的 天 蓝 色 
裤子 站 在 门 边 ， 一 只 手 抓 着 门 把 。 充 满 希 望 的 无 数目 光 集 中 在 他 
身上 。 他 的 表情 出 人 意外 地 含 带 着 难以 言 状 的 严厉 。 我 立即 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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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 事 不 如 愿 ， 还 留 下 什么 问题 没有 和 解决， 不然 不 会 这 样 。 究 疯 
怎么 回 事 ” 他 显得 冷漠 疏远 。 站 在 自己 脚 上 的 人 为 什么 看 起 来 倒 
不 像 个 人 ? 不 应 该 是 这 样 的 呀 !. 

大 学 生 终 于 抛 雪 了 和 鲍 队 ， 挺 着 胸 脱 ， 脸 上 勉强 浮 出 僵硬 的 微 
Ke, WET ER. 

~~ AS > SE: SK Bi aay Te {RA ee AE, AR ANG SOE Sate Sa at - 

“BE Lh FR i — FR PK By a?” 

一 阵 轻松 的 笑 声 飞扬 起 来 。 大 学 生 故 意 显 出 快活 的 样子 走 到 
ane 少年 用 手指 抚摸 他 的 大 腿 ， 然 后 两 手轻 柔 地 抱 着 摩 

。 少年 不 停 地 靡 揉 着 。 我 看 见 少年 嘴唇 半 开 ， 闭 着 眼睛 ， 呼 吸 
id A i oe. 

大 学 生 突 然 身 子 往 后 一 退 ， 用 一 种 厌恶 刻薄 的 声音 说 : 

“ 行 T， 别 摸 了 1 听见 没有 ? SREY” | | | 

大 学 生 与 少年 们 之 间 奇 妙 的 平衡 立即 破裂 、 粉 碎 。 紧 接着 ， 
冷 栈 人犯 毒 的 冷却 气氛 填 埋 在 患 峭 椎 骨 疡 的 少年 和 身体 健康 的 青年 
之 间 。 大 学 生 狼 狐 得 涨 红 着 脸 ， 似 乎 恢复 了 与 少年 们 沟通 的 心 
情 ， 但 躺 着 的 所 有 的 人 已 经 不 再 理 上 如 他。 KF EBA BS A HE 
KR, RA CHAR ES STEM. | 

TET TLL Te TT TT Crs 
“高 志 ， 快 点 过 来 ! 高 志 !” 

我 发 现 这 个 女人 的 下 巴 和 大 学 生 的 一 模 _ 样 ， 显 得 个 强 而 
郧 。 大 学 生 转 过 身 ， 乍 扭 着 喘 层 ， 一 声 不 蚁 地 朝 门口 走 去 。 关 门 
的 时 候 ， HE RY RG BOR EO A A Se HE OY I, 我 冷淡 地 把 头 转 
开 。 

IEE. SARI EER AT. KLE 
应 过 来 ， 果 然 沉默 。 护 士 把 早已 过 时 的 中 饭 搬 进 来 ， 我 们 就 像 塞 
无 食欲 的 人 那样 头头 吃 着 ， 发 出 阴郁 昏 沉 的 声音 。 饭 后 ， 女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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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E9245 HL BRA] a F¥ ff VARI A Nea AY ADE bb 
筑 物 的 阴影 越 |, AS SUA 
We Fe mar ds, “ABZ, jee Hs PW Je” 

“AG ROTE EI EUROS IDE RE, WP GL Lei 8 Hobe ey fF 
ALIVINCUZ AY RAE I ARIUS GA fp Ane Ace Re By A 
4a ng Kor ASAP A SE 里 在 Fe EE A ae PAY At pT 

Fi An fe BE | (? HE a Fi 8 ME Ep” 

ESN, EOS ARAR-- ALA AP ah, RE PE. 一 种 
EARS Sk, SOc BINAGE 2, fee DAM ithe Mb 2a Te 
tisha ier ae o. FCAMGHS, OF ASAT A Ba K Ee, 
我 村 护士 说 : 

“你 想 把 我 的 身子 弄 干 净 吧 ?” 

“什么 ?” 

“你 不 是 不 原意 我 的 内 裤 被 弄 脏 吗 ?” 

护士 为 难 地 看 着 我 ， 接 着 表情 变 得 亲昵 而 泽 狐 。 

“明白 了 。” 她 微 显 兴 奋 地 说 ，“ 你 不 觉得 最 近 大 家 有 点 不 正 
US? KPIS ATG.” 

TORR OK A EEF A MPU. 

“总 觉得 这 一 阵子 不 正 第 ， 真 怪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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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 RFR RB RR, CRB ASR, 
默 穿 过 苇 黄 的 光线 笼 四 下 的 少年 管教 所 的 院子 ， 走 到 血迹 斑斑 的 
高 局 的 水 泥 墙 底下 。 

我 们 肌肉 干 症 的 瘦削 后 背 贴 着 墙壁 ， 让 盛夏 白天 火 炽 的 阳光 
浑然 融化 进 夜 色 初 降 的 清凉 里 的 时 候 留 在 墙壁 上 温暖 的 余热 渗入 
体内 。 冬 天 ， 我 们 中 着 墙根 、 躲 避 凉 测 的 北 风 ， 免 得 手指 干裂 
容易 受 少 管 所 工厂 使 用 的 染料 的 腐蚀 。 
傍晚 是 我 们 极其 宝贵 的 短暂 时 间 。 大 哥们 各 自 把 自己 的 小 情 
人 岂 到 身边 ， 没 有 实力 做 大 哥 、 又 没有 细嫩 的 脖子 当 情人 的 人 三 
五 成 群 地 默默 倚靠 在 尽 是 手 垢 污 脏 的 粗 疙 瘤 的 墙 上 ， 或 者 坐 在 十 
草 不 生 的 不 毛 之 地 上 紧 紧 抱 着 双 膝 。 这 就 是 我 们 在 傍晚 的 需要 。 

所 长 给 予 我 们 傍晚 自由 活动 的 时 间 ， 目 的 是 让 我 们 什 悔 “ 罪 
亚 "， 深 刻 反 省 。 我 们 这 些 喉 噶 还 光滑 柔和 、 动 不 动 就 硬 起 来 的 
生殖 器 还 像 草 梗 一 样 细小 的 人 ， 我 们 对 自己 干 过 的 激烈 行为 还 没 
有 来 得 及 带 着 一 种 历史 的 分 量 细 加 咀嚼 就 被 抓 起 来 塞 进 惩罚 的 铸 
模 里 的 人 ， 有 什么 罪恶 可 尾 悔 的 呢 ! 

我 们 这 些 平均 年 龄 只 有 十 四 岁 的 小 孩子 一 边 看 着 静 悄 悄 地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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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 AR MRT RN, RT SARS HARA 
收 迭 翅膀 隐藏 起 来 的 “罪恶 "。 我 们 在 自己 身体 的 所 有 裙 皱 里 、 
皮肤 上 、 指 甲 间 寻找 。 因 为 我 们 都 是 关 在 临时 设置 的 分 所 里 隔离 
起 来 的 情节 恶劣 者 ， 所 以 正如 所 长 和 教 管 反复 开导 的 那样 ， 不 仅 
全 身 表面 ， 恐 怕 连 五 脏 六 腑 的 各 个 角落 都 覆盖 着 肉眼 看 不 见 的 
“罪恶 ”的 绒毛 。 我 们 并 不 想 把 自己 的 “罪恶 ” 视 为 自己 的 裤子 、 
鞋子 那样 的 私有 财产 把 住 不 放 ， 却 只 受到 惩罚 接二连三 的 攻击 ， 
把 我 们 紧 紧 包 襄 起 来 与 世 隔 绝 。 

新 进来 的 少年 时 常 陷入 心 惊 肉 跳 的 孤立 脐 想 而 狂躁 丸 织 ， 管 
fed FS OY 

“我 就 是 靠 陪 男 娼 营 生 ， 碰 上 一 个 客人 简直 是 个 怪物 ， 什 么 
油 呀 润滑 脂 呀 都 不 管事 ， 跟 我 找茬 。 其 实 我 的 衣服 里 面 总 绑 着 一 
个 铅球 。 
我 们 围 着 他 ， 无 动 于 囊 、 沉 默 不 语 ， 于 是 他 更 加 兴奋 不 安 ， 
焦急 烦躁 地 简直 要 流泪 ， 气 得 一 个 老大 接 了 他 一 拳 ， 他 还 是 不 闭 
i, ERP ILARRAK ACHR. RNR 
地 看 着 他 痉挛 的 脸颊 和 僵直 的 眼睛 。 

”终于 有 一 天 ， 他 突然 城 默 不 语 了 。 他 的 “罪恶 ”在 我 们 之 间 
扩散 、 稀 薄 ， 失 去 新 鲜 感 ， 被 他 在 公共 出 所 的 脏 脏 水 泥 地 上 搂 死 
后 剥 下 裤子 的 那个 中 年 男 娟 的 尸体 不 再 是 他 独占 的 记忆 ， 已 经 湾 
没 在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相同 的 黏稠 淤 滞 的 污 泥 里 。 这 时 ， 我 发 现 自己 
的 一 切 都 与 我 们 共同 所 有 ， 没 有 任何 东西 还 独自 占有 。 他 不 再 是 
一 个 新 囚 ， 我 们 也 不 再 围 着 他 。 / 

夜间 ， 当 我 们 被 送 进 高 得 出 奇 的 天 花 板 把 所 有 的 声音 都 沉重 
地 反响 回来 的 大 宿舍 ， 精 疫 力 尽 地 秋香 入 睡 时 ， 有 一 个 少年 像 被 
勒 着 脖子 的 小 动物 一 样 不 断 吓 蛤 驾 转 反 侧 难以 入 眼 。 第 二 天 早饭 
前 ， 他 对 被 他 吵 得 没 睡 好 觉 眼睛 发 红 的 我 们 解释 说 ， 一 个 妓女 暑 


146 


人 的 性 世界 


笑 他 的 生殖 器 ， 他 便 用 刀子 在 她 满 是 肥 脂 肪 的 肚子 上 开 了 一 下 ， 
鲜血 从 蓄 薇 般 的 伤口 涌流 出 来 。 

从 那天 晚上 开始 ， 我 们 在 梦 里 共同 拥有 肥胖 的 妓女 和 她 白 硬 
Ae ERO. RAMA TRA i eH 
梦 的 浓烈 度 ， 变 成 连 自己 的 大 腿 没 有 勾 过 妓女 冰冷 的 裸 腿 的 家 伙 
也 感到 充实 快乐 的 美 焚 。 当 这 种 感觉 扩散 到 整个 大 究 室 时 ， 包 括 
那个 少年 在 内 ， 没 有 一 个 人 做 吓 得 浑身 发 抖 的 恶 梦 。 | 

那个 少年 进来 二 十 天 以 后 ， 我 们 和 他 都 完全 恢复 平静 。 我 们 
依然 在 傍晚 庄严 乘 和 的 淡淡 金色 余晖 映照 下 的 院子 里 慢 慢 地 散 
步 ， 或 者 把 自己 瘦削 的 肩膀 沉没 在 深 嵌 墙 上 的 身影 之 中 。 仅 仅 凭 
被 过 去 的 恶 梦 痛苦 折磨 这 个 特点 绝对 无 法 从 我 们 当中 判断 出 谁 是 
新 办。 新 办 自己 也 根本 不 想 从 同样 穿着 浅黄 色 衣 服 、 戴 着 蓝 条 纹 
浅黄 色 帽 的 少年 们 紧密 团结 的 圈子 里 自我 孤立 摆脱 出 来 ， 和 大 家 
一 样 ， 同 样 背 靠 余热 未 消 的 墙壁 ， 半 边 脸 在 如 蜜蜂 妃 膀 闪烁 次 眼 
般 色彩 淡 艳 的 夕阳 映照 下 位 立 在 完美 的 宁静 安 谥 里 。 

在 这 傍晚 放风 的 时 候 ， 只 要 教 管 宿舍 那 边 没 人 监视 我 们 ， 有 
的 人 就 脚 路 着 墙壁 二 避难 用 的 铁 环 怒 上 去 ， 从 支撑 着 带刺 铁丝 网 
的 木 框 与 水 泥 墙 头 之 间 的 空隙 把 手 伸 进去 使 劲 撑 着 身体 罕 望 外 面 
的 风景 。 

紧 靠 墙 外 是 -一 条 流速 缓慢 的 运河 ， 夕 阳 余 晖 在 洪水 上 学 染 出 
金 泥 的 斑纹 。 从 上 游 造纸 厂 排泄 出 来 的 自 水 时 常 造成 这 小 河 小 小 
的 泛滥 ， 最 后 留 下 动物 皮毛 似 的 纤维 质 的 绒毛 。 这 条 河 正 慢 慢 地 
渗透 侵 刨 墙根， 河面 比 堵 内 的 院子 低 几 米 ， 我 们 透 过 带刺 铁丝 网 
的 空隙 窥视 外 面 时 ， 臭 味 刺 激 鼻 子 觉得 恶心 。 

河 的 对 岸 是 一 条 平坦 的 马路 ， 清 扫 所 的 低 矮 房 子 面 对 着 马 
路 。 除 此 之 外 ， 在 黄昏 薄 草 的 深 褐 色 空气 笼罩 下 ， 看 不 见 建筑 
物 、 树 木 、 野 草 。 远 在 上 游 的 工厂 排出 有 毒 的 废水 ， 穿 流 地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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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 地 下 水 ， 再 从 墙壁 前 面 的 广阔 地 面 涌流 出 来 ， 枯 死 所 有 野花 
灌木 。 | 
FAV] FE TS BAER Sy TB EL, 、 刚 刚 从 
OREBDAR OS oh at hit HE AY HGF Be, SE SER EE Te BT BR 
出 来 的 乱七八糟 的 东西 里 感觉 到 四 季 的 正常 运行 、 自 然 风 物 的 盛 
衰 荣 枯 。 在 初夏 晴朗 的 日 子 ， 傍 晚 时 天 还 很 亮 ， 一 阵 阵 湿 渡 流 的 
风 带 着 强烈 刺激 咽喉 引起 快乐 与 厌恶 交织 的 无 比 苦恼 的 腐 自 抚 弄 
额头 ， 我 们 可 以 从 五 颜 六 色 的 垃圾 堆 斜 面 上 发 现 像 风平浪静 的 明 
远大 海 轻 波 荡 澜 般 无 声 无 息 、 奖 强 出 没 的 肥大 的 耗子 。 
但 是 ， 连 这 种 享受 的 时 间 也 极其 短暂 ， 当 钟 声 一 响 ， 我 们 不 
得 不 回 到 沉淀 着 一 年 汗 自 的 宿舍 去 时 ， 墙 外 已 经 暮色 答 黑 ， 不 仅 
耗子 ， 连 五 彩 缤纷 的 垃圾 小 山 、 清 扫 所 的 矮 墙 都 融化 在 钳 上 暗 的 空 
只 有 浓烈 的 黏稠 的 恶臭 给 我 们 送 来 外 部 世界 的 信息 和 自然 
季节 的 问候 。 我 们 像 旱 豆 一 样 迅速 敏捷 地 从 墙 上 跳 下 来 ， 跑 过 凉 
夹 的 院子 回 到 宿舍 。 然 后 ， 夜 色 便 来 覆盖 我 们 惨遭 摧残 的 心灵 。 


黄昏 并 不 将 充满 微妙 能 量 的 淡淡 余 光 全 部 酒 在 我 们 这 些 穿着 
淡 黄 色 因 服 的 人 身上 。 少 管 所 里 还 住 着 额头 窑 小 、 下 巴 坚硬 、 汪 
嘴 脏 话 、 粗 野 内 感 的 年 轻 教 管 ， 门 卫 夫 妇 ， 还 有 所 长 夫妇 以 及 他 
们 上 中 学 的 混血 儿 养子 。 勤 杂 女 工 则 住 在 近郊 农村 。 我 们 对 教 管 
和 所 长 ， 除 了 极其 恐惧 外 ， 其 他 毫 无 兴趣 。 对 在 大 门 旁 边 用 洋 铁 
皮 盖 一 个 小 窝 插 着 褪色 的 灰 布 旗 养 钥 子 的 门卫 也 只 是 路 带好 感 ， 
几乎 漠不关心 。 - 

但 是 ， 那 个 有 时 闪 动 着 淡淡 的 天 音色 限 睛 、 像 切 得 注 注 的 内 
片 一 样 皮肤 发 红 的 所 长 的 养子 、 我 们 背地 里 称 他 为 “ 汤 筷 ”的 与 
我 们 同 右 的 少年 不 能 不 引起 我 们 极 大 的 兴趣 。 院 子 里 有 一 道 厚 实 
的 板 墙 把 所 长 家 隔 开 。 我 们 常常 从 板 墙 上 小 眼 般 的 节 孔 窥视 那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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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Shi. DV RERE, BOR PE RIE A, ALU ee Pee, 
SASHES TAT SS A TL ZS aR YS i WG HEAT 4: Bb $e PN Be 4 
(Se EE EY OC Hel BRIA SERIF fo be | FRIAS SG ae PF 8 
RE FES TA Gee EAS TH] AE AL AS JP 9 8 Fate PL ER 22 PD - - 
SPB FE, LORS HS OMA Pe Aid HL, Te ERE. ABT] dy 
到 所 长 家 的 院 手 是 距 那 个 混血 儿 。， 租 我 们 AEC AU, ARR HE 
PME ROM RT. BB, HORA GEIS AHO RE 
上 明 险 的 报复 的 危险 去 戏弄 他 。 我 们 对 这 个 热心 上 上 学 的 可 爱 少 年 
与 我 们 相 比 犹如 天 使 般 纯洁 的 混血 儿 怀 着 好 意 的 轻 莹 。 我 们 cys 
形成 一 种 特殊 的 老练 的 气氛 ， 这 种 气 岳 对 穿着 短裤 由 出 洁白 小 腿 
的 混血 儿 既 不 充满 好 感 也 不 刻骨 仇恨 。 

这 种 气氛 是 弥漫 于 老年 人 之 间 的 -- 种 完全 的 “懒散 ”"， 授 理 
说 ， 我 们 十 四 岁 上 下 的 少年 正 处 在 成 长 期 ， 对 自己 的 末 米 充满 美 
好 的 幻想 。 这 些 少年 的 现在 不 过 是 即将 规律 性 地 进入 成 长 期 后 变 
A 己 的 外 过 

自从 季节 的 变迁 被 厚 原 的 水 泥 增 阻 隔 以 后 ， 我 们 这 些 增 内 的 
人 也 阻隔 于 成 长 规律 之 外 。 我 们 从 成 长 的 轨道 上 下 来 ， 与 外 面 苗 
壮 成 长 的 孩子 们 完全 隔离 开 来 ， 剥 村 了 所 有 渴望 成 长 的 意愿 ， 只 
是 循规蹈矩 地 活着 。 我 们 的 生活 与 老年 人 一 样 ， 没 有 活力 没有 发 
展 地 周而复始 ， 而 且 社 会 对 我 们 已 有 固定 不 变 的 看 法 ,我们 是 一 
群 对 未 来 无 须 任何 计划 、 也 没有 任何 前 途 希 望 的 年 轻 的 老人 。 我 
们 漫 泡 在 临近 死期 的 老人 中 弥漫 的 “懒散 ”液体 里 ， 有 气 无 力 地 
消磨 着 一 个 星期 一 个 月 一 年 毫 无 变化 的 日 常 、 MARR ERA 
wh de TP EY ER ALE AY AEH. 

TE, RMA RRM “IL” ORK ANI 
天 早晨 仰 着 脸色 像 上 等 纸 那 样 苍白 的 潇 酒 的 脑袋 于 上 学 去 。 他 的 
日 篆 生 活 里 秩序 井然 地 排列 着 上 学 期 、 下 学期、 升学 等 等 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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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空 “ 懒 散 "， 所 以 总 是 用 历经 沧桑 、 识 尽 人 间 滋 味 者 那 种 沉着 
经 项 的 眼光 瞧 着 一 天 到 晚 慌 慌 张 张 局 促 不 安 的 年 轻 人 。 我 们 透 过 
节 孔 窥视 混血 儿 后 皱 着 小 鼻尖 的 微笑 就 像 看 见 拼命 忍受 着 难以 忍 
受 的 感觉 的 人 或 者 动物 的 窒 态 一 样 ， 产 生 一 种 苦涩 而 亲切 的 感 
情 。 

但 是 ， 就 像 天 气 又 变 ， 冬 天 紫花 地 丁 开花 气候 反常 似 地 ， 一 
样 东 西 渗透 进 我 们 的 “懒散 ”生活 ， 引 起 难以 平静 的 强烈 的 震荡 
共鸣 。 一 头 健壮 强悍 的 杂种 狗 迷 路 闻 进 少 教 所 的 院子 里 ， 隔 壁 混 
血 儿 养 的 西洋 狗 便 从 间 壁 下 面 的 窗 缝 钻 过 来 ， 杂 种 狗 立 即 用 它 发 
情 的 鼓 胀 充血 的 鼻孔 嗅 西洋 狗 生 殖 器 的 味道 。 于 是 ， 突 如 其 来 的 
一 种 集体 性 的 疯狂 像 传染 病 一 样 开始 蔓延 。 


那 一 天 ， 当 傍晚 放风 的 钟 声 响 过 后 ， 我 们 听见 含 带 着 甜 胀 情 
感 的 狗 的 细 细 的 哀 叫 声 。 我 们 用 比 平时 快 的 动作 脱 下 劳动 服 ， 洗 
完 手 ， 收 好 宝贵 的 小 肥皂 ， 把 写 着 自己 姓名 的 木 牌 翻 过 来 ， 走 到 
夕阳 宁静 的 院子 里 。 我 们 兴奋 激动 地 发 现 ， 事 情 已 经 发 生 。 

所 长 的 养子 头 养 的 身体 细弱 的 西洋 狗 在 墙 边 正 振 着 屁股 摇 摇 
昂昂 地 忍受 着 划 悍 的 公 狗 压 在 它 身 上 的 重量 ， 发 出 微弱 的 叫 声 。 
半 张 开 的 嘴 边 沾 着 发 干 的 唾液 的 大 公 狗 映 着 粗 气 ， 将 它 灼 热 红色 
的 生殖 器 对 着 西洋 狗 纤细 的 腾 股 和 屁股 粗野 地 捅 撞 。 我 们 兴致 过 
勃 地 围观 。 公 狗 一 边 对 我 们 低 蝴 威胁 ，- 一 边 用 前 腿 紧 紧 抱 住 企图 
挣扎 逃跑 的 西洋 狗 ， 将 它 尖 柑 的 生殖 器 稳 稳 地 插 进 母狗 的 身体 里 
去 ， 围 观 的 我 们 齐 声 感 叹 。 

生殖 器 一 插 进 漂亮 的 母狗 的 胖 股 间 ， 公 狗 粗 狂 的 表情 立刻 绥 
和 下 来 。 腰 部 的 动作 突然 变 得 缓慢 迟钝 ， 我 们 紧张 激动 的 心情 也 
随 之 缓解 ， 怪 声 怪 气 地 低 声 笑 起 来 。 SIL, AM Be 
跷 起 来 离开 地 面 。 我 们 都 高 声乐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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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 带 着 紫色 的 光影 从 淡淡 的 云彩 间 和 急速 流 泻 下 来 。 在 流 盗 
泛滥 的 光 的 洪水 里 ， 母 狗 气 跨 吁 吁 地 用 它 细小 的 前 腿 支 撑 着 公 独 
的 寻 欢 作乐 。 我 们 看 着 公 狗 强壮 的 身体 的 动作 ， 不 由 地 哈哈 大 
SE 

我 们 突然 发 现 陷 入 危险 境地 太 深 ， 急 位 回头 ， 但 对 于 经 常 被 
” 教 管 抓 住 的 我 们 来 说 ， 命 中 注定 这 个 动作 已 经 太 晚 。 一 个 教 管 正 
朝 我 们 跑 来 ， 已 经 跑 到 院子 中 间 。 他 的 眼睛 把 围观 狗 交 屁 的 我 们 
横扫 一 遍 ， 气 得 鼻孔 售 动 ， 嘴 角 冒 唾液 ， 呼 吸 急促 。 我 们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狗 发 出 有 气 无 力 地 叹息 的 声音 。 

我 们 回头 一 看 ， 两 条 狗 的 生殖 器 连 在 一 起 拔 不 出 来 ， 正 互相 
组 相反 的 方向 使 劲 ， 西 洋 狗 被 公 狗 拖 着 别 别扭 扭 地 后 退 ， 地 上 留 
FERED. 

DUET A'S WE 5 BE le) FL A RL, FERRERS 
WER, MHC EGR BRRRFK. KAMER AUS A 
feb, SRA, REMARK SSR RAE 

2H THBERILRE, SRERUE. RN—AAIH 
AS HAGRSHRE, VARRN-@. RELRMRE OR 
_ 拌 。 大 家 都 默默 地 站 着 ， 一 动不动 。 教 管 扔 下 棍棒 ， 粗 暴 地 抓 起 
著 缩 竣 软 的 死 狗 的 后 腿 ， 在 院子 尘土 蒙蒙 的 地 面 上 拖 出 一 条 新 道 
同 边 门 走 去 。 死 狗 篇 过 的 地 上 留 下 一 小 块 扑 昧 扑 味 冒 着 气泡 渐渐 
凝固 的 血迹 。 | 

我 们 看 着 教 管 拖 着 高 达 他 腰部 的 大 死 狗 走 去 。 我 们 站 了 很 长 
时 间 ， 然 后 突然 神经 病 发 作 一 样 急 急 忙 忙 地 有 孢 上 墙头 ， 透 过 带刺 
铁丝 网 的 许 许 多 多 坚硬 的 “气泡 ”， 看 着 被 扔 到 小 山 一 样 的 垃圾 
堆 上 的 死 狗 慢 慢 地 深 落 下 来 。 教 管 和 清扫 事务 所 的 工作 人 员 一 边 
谈 着 什么 一 边 消失 到 墙 后 。 

死 狗 从 腐烂 的 蔬菜 水 果 五 颜 六 色 的 垃圾 堆 上 滚 落下 来 。 前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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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Y OR dh 2S PHY ee ER Ee EE kK ig bE, a er POE 
Toy DFAT IBC Ay Bd AH GE YY DA 3 Tie ith ile WAIL Fa BAS ED 1 
OK PUNE ASC EAE ESL, TR] As USER AML Jee AS fae 3 2 2 DA Tg ay Fa 
SUMAN OK, FE FE AN re ENS ET 

lig eye ee FETT Ae Pei Ey (ARE HH eT AA SE Sa, iA 
A URGH Mee ke POR Pps eS Ft ATR AK EY KEK 
Bee I, 


MPRACH, FRIAS, Ta, AKA, 
法 入 睡 。 所 有 的 体 臭 和 不 眠 的 燥热 弥漫 着 宽大 的 集体 宿 含 ， 紧 巾 
在 硬 邦 部 床单 上 的 条 裸 的 后 背 和 大 腿 汗 水 津津 。 我 们 都 疯 了 似 地 
忍耐 ， 期 待 着 浦 上 喉 呢 的 -种 情绪 。 

窗户 悄 无 声息 地 打开 了 。 大 哥 辈 里 最 有 实力 的 老大 ， 因 为 想 
当 海员 在 港口 干 了 一 年 活 因 此 要 大 伙 儿 叫 他 “海员 ”的 少年 胸 腿 
里 抱 着 一 只 软 绵绵 的 白色 动物 回来 了 。 我 们 都 一 下 子 蹦 起 来 ， 刊 
起 一 阵 低 声 的 赞叹 的 风暴 ， 围 挤 在 他 的 身 旁 。 海 员 把 已 经 被 勤 死 
的 所 长 养子 的 那 条 西洋 狗 放 在 膝盖 上 ， 对 我 们 微笑 着 。 喜 悦 的 心 
情 像 一 条 粗大 的 橡皮 锰 把 我 们 勒 紧 在 一 起 。 我 们 浑身 额 拌 ， 惊 叹 
地 目不转睛 地 看 着 被 勇敢 的 伙伴 强 有 力 的 手臂 刚刚 勒 死 的 、 腊 部 
的 白 毛 在 黑暗 的 房间 里 闪闪 发 亮 的 西洋 狗 。 

我 们 中 有 一 个 屡教不改 的 抽烟 者 ， 能 把 火柴 藏 在 口腔 或 者 直 
肠 里 躲 过 无 数 次 的 身体 检查 ， 这 时 ， 他 划 亮 一 根 火柴 ， 迅 速 用 手 
一 拢 ， 靠 近 西 洋 狗 。 在 火柴 小 小 的 火光 映照 下 ， 傍 晚 给 予 那 条 狗 
无 比 快乐 的 西洋 狗 的 性 器 官 充 血 发 红 ， 散 发 着 一 继 淡 淡 的 气味 。 
我 们 互相 拍 背 ， 忍 不 住 低 声 笑 起 来 。 

“把 这 家 伙 吊 在 墙 上 , ”火柴 烧 焦 了 手指 头 也 满不在乎 的 少年 
说 , “AEE 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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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呀 。 TB Mr ts aR AY Be BF (a RO a 
臣 说 。 

“被 教 管 发 现 可 不 得 了 ， 算 了 吧 。” 另 一 个 大 哥 说 , “还 是 扔 
到 河 里 吧 ,” 

AAEM RL RAM, A, KRPSAERMRFR 
RADA fal FBR 2, oS BAUR ok Dye ey Sth AK SE US. A 
把 和 和 勒 死 的 海员 一 只 手提 着 狗 膀 子 息 上 去 ， 从 带刺 铁丝 网 的 裂口 
把 死 狗 扔 下 去 。 水 声 像 刚刚 游 完 泳 浑身 还 湿 渡 渡 就 穿 上 衬衫 时 手 
腕 与 侧 腰 接触 的 声音 在 黑夜 的 空气 里 轻 轻 地 荡 澜 。 我 们 又 压 着 嗓 
门 低 声 笑 起 来 。 

这 时 ， 我 们 系 张 地 发 现 一 个 低 小 的 阴影 穿 过 院子 小 跑 过 来 。 
他 起 海员 的 “情人 ”， 长 得 细 皮 嫩 肉 ， 除 了 时 常 毒 交 上 来 洗 身 痛 
可 外 ， 平 时 像 白 痴 一 样 默默 不 语 ， 晚 上 总 和 海员 盖 一 条 毛毯 睡 
竞 。 他 右手 提 着 一 个 东西 ， 来 到 墙 边 ， 献 媚 讨 好 地 送 给 还 在 墙头 
的 海员 ， 

“把 这 个 挂 起 来 ， 就 当 是 那 条 狗 。” 他 精神 拌 捕 地 说 。 

我 们 看 见 他 微微 额 拌 的 手 里 提 着 一 只 死 耗 子 ， 都 松 了 一 口 
气 ， 快 活 地 笑 起 来 。 耗 子 的 胖子 用 大 哥们 干 活 时 偷 回来 做 武器 的 
细 铁 丝 捆 起 来 吊 在 墙 外 。 当 我 们 看 到 教 管 房 间 亮 灯 时 ， 充 满 快乐 
预感 的 海员 搂 着 他 的 “情人 ”的 肩膀 ， 我 们 拥 着 他 们 一 口气 跑 回 
硅 暗 的 院子 螨 吁 吁 回 到 宿命。 喜悦 的 激动 如 醉酒 般 热血 沸腾 ， 政 
WEAN Bee, AEA RE, RARE RHR 
林 里 奔跑 的 野兽 一 样 敏捷 迅速 回 到 宿舍 。 

第 二 天 早晨 ， 所 长 的 混血 儿 样 子 用 悲哀 伶 楚 的 声音 竖 唤 着 
铬 。 我 们 被 严 加 盘问 追查 ， 但 没有 一 个 人 屈服 教 管 声 色 俱 厉 的 盘 
人 稼 。 死 狗 的 尸体 不 会 从 浑浊 的 河 底 浮 上 来 ， 耗 子 代 蔡 它 在 墙 上 风 
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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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那 以 后 ， 我 们 开始 玩 一 种 别出心裁 的 游戏 。 我 们 把 院子 里 
所 有 动物 包括 虫子 、 凡 是 找到 的 动物 的 尸体 都 挂 在 墙壁 外 面 。 我 
们 热衷 于 这 种 庄严 肃穆 又 戏 虐 残酷 的 游戏 。 两 个 星期 后 ， 墙 壁 外 
面 挂 着 沟 鼠 、 麻 淮 、 诬 鼠 、 蜂 、 蚜 虫 、 还 有 几 只 蜥 蝎 ， 琳 琅 满 
目 。 我 们 不 论 白 天 黑夜 尽 最 大 的 可 能 拼命 寻找 大 个 的 新 品种 动 
物 。 

我 们 无 法 忘记 傍晚 放风 时 候 疏 上 墙头 看 见 死 耗 子 所 产生 的 强 
列 的 诱惑 力 和 亲切 感 。 到 了 夏 未 ， 这 种 游戏 达到 顶峰 。 入 冬 以 
后 ， 油 迹 斑斑 的 水 泥 墙 外 侧 依 然 吊 着 几 只 沟 鼠 和 麻 淮 的 尸体 。 

动物 尸体 挂 在 墙 上 ， 两 三 天 时 间 就 很 快 干 缩 。 过 一 个 星期 ， 
麻 淮 的 污 血 凝固 的 羽毛 紧 贴 着 皮肤 ， 像 一 个 皮包 骨头 的 瘦 人 的 宰 
体 。 相 比 之 下 ， 身 体 肥胖 ， 从 粗糙 莲 乱 的 体毛 中 露出 像 满 含 树 液 
的 枫 树 浆果 般 小 巧 玲珑 的 耳 采 的 耗子 显得 漂亮 潇洒 多 了 。 仿 我 感 
MAE. 

每 天 早晨 ， 耗 子 的 每 根 硬 毛 上 都 沾 着 凝冻 的 雾 珠 ， 如 针叶树 
的 雾 淞 ， 在 初冬 的 阳光 里 渐渐 融化 ， 从 硬 毛 中 露出 漂白 的 皮肤 。 
太阳 升 高 后 ， 臭 气 开始 污染 空气 ， 整 个 白天 散发 着 看 人 的 恶臭 ， 
可 是 一 到 夜 雾 乱 单 少 教 所 的 时 候 ， 又 变 成 冰冷 的 没有 臭 昧 的 石 
头 。 

好 长 一 段 时 间 ， 死 耗子 反复 着 这 种 短促 的 季节 性 般 的 循环 ， 
最 后 肉 烂 皮 破 ， 把 内 脏 吃 得 一 干 二 净 的 蛆 变 成 绿 头 苍蝇 到 处 乱 
飞 ， 耗 子 干 成 薄 薄 的 鱼 干 似 的 一 种 无 机 物 。 墙 上 挂 着 已 经 完成 这 
个 变化 过 程 变 成 冰冷 的 石头 一 样 的 无 数 小 动物 的 尸体 ， 发 出 轻 风 
Dk Bh A Be et ARE A REA Pb 

Hh, RIMORKBRE, FSR MYR, 
西 。 挂 在 墙 外 的 新 动物 的 质量 似乎 微妙 地 影响 着 我 们 集体 宿舍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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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等 级 制度 ， 大 哥 辈 分 的 人 尤其 敏感 ， 所 以 对 自己 挂 出 去 的 东 
西 ， 哪 怕 它 干 得 像 石头 一 样 ， 也 寸步 不 让 地 坚持 自己 的 所 有 权 。 
我 是 最 早 停止 这 种 游戏 的 几 个 人 中 的 一 个 ， 但 不 久 又 发 现 自己 着 
急 地 在 工地 的 角落 、 地 板 下 、 废 品 箱 里 忙 着 寻找 。 

如 同一 场 恨 深 蒂 固 、 泽 威 肆虐 的 传染 病 ， 连 所 长 的 养子 也 传 
梁 上 了 。 一 天 早晨 ， 我 们 看 见 所 长 家 的 墙 上 挂 着 一 只 小 巧 玲珑 的 
跟 鼠 ， 便 开心 地 、 带 着 几 分 竞技 胜利 者 般 的 优雅 感 笑 起 来 。 那 天 
下 午 ， 我 们 又 从 间 壁 的 节 孔 窥见 混血 儿 咬 着 嘴唇 满 脸 委 届 闭 类 地 
把 捆 着 错 鼠 的 绳子 解 下 来 。 

“那么 小 的 破 肯 鼠 !” 挂 了 一 头 体态 漂亮 、 现 在 变 得 染 绿 可 爱 
的 蜥 蝎 的 海员 的 “情妇 ”这 几 个 星期 趾 高 气 扬 鼻 子 竹 到 天 上 去 ， 
EMH, “AIC MILA KEE” 

“ULAR” BERTIE CSB Ae IEE LA BT ARE 
些许 亲切 感 和 友爱 感 ， 蔡 他 拖 不 平 , “WER CU Lei” 

“PEE REI” MER “HCA” RIAL, “HOR 
wg JL 2” —_ 

ARH HUE bbsk, WF Ra MSR, URLIT HA. 

“要 不 服气 就 控 个 金龟 子 瞧 瞧 。”“ 女 人 ”说 , “臭虫 也 行 ， 扰 
一 只 来 呀 。 

我 正 想 扑 上 去 卡 他 的 肚子， 却 被 “女人 ”的 情夫 海员 粗壮 的 
腹 膊 从 旁 一 推 ， 一 下 子 崔 倒 在 地 上 。 我 气 得 浑身 富 拌 ， 下 决心 天 
亮 之 前 要 挂 个 什么 东西 让 他 们 看 看 。 


熄灯 以 后 ， 我 一 直 改 了 三 个 多 小 时 ， 宿 舍 里 有 的 人 像 动物 一 
伴 休 腰 申 痛 柄 睡 着 ， 有 的 两 人 搂 着 睡 ， 特 别 是 白天 和 我 吵架 后 所 
缠 者 海员 的 “女人 ”， 一 入 夜 就 开始 抚 爱 的 动作 ， 旁 若 无 人 地 大 
声 叫 喊 ， 现 在 将 他 脸色 苍白 的 脑袋 瓜 假 在 海员 的 腋 下 ， 海 员 的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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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教 管 发 现 ， 光 半夜 穿 鞋 到 院子 去 这 -一 条 写 进 我 的 教养 表现 考察 
评语 里 ， 出 高 墙 的 日 子 将 更 加 遥远 。 按 规定 ， 上 厕所 必须 穿 厚 旗 
底 拖 鞋 拖 着 走 不 得 出 声 。 我 容 腰 把 鞋 带 系 紧 。 

夜空 平静 如 水 ， 浮 着 一 层 轻 纱 般 的 薄 云 ， 月 光 清 辉 嵌 朗 ， 流 
泻 下 如 烟 似 雾 的 乳白 色 的 寒气 ， 把 冬 夜 一 无 遗 余地 映 托 出 来 ， 院 
子 的 泥土 更 显得 宁静 。 我 避 开 院子 四 角 灯 光 窄 小 的 光 轮 ， 从 院子 
中 间 穿 过 去 。 

院子 边 上 有 一 肩 低 矮 的 木门 ， 我 小 心 要 机 悄 无 声息 地 翻 过 
去 。 外 面 一 边 是 黑 乎 乎 的 高 墙 ， 另 一 边 是 教 管 宿舍 。 

我 把 鞋 脱 下 来 ， 冰 冷 的 地 面 透 过 袜子 冻 得 脚掌 发 慰 ， 变 成 没 
有 感觉 的 一 层 厚 皮 ， 我 仍然 坚持 着 弯 腰 慢 步 往 前 走 。 从 东京 都 内 
满载 垃圾 半夜 拉 回 清扫 所 的 一 列 列 板 车 压 在 马路 上 嘎 叶 蚌 叶 的 声 
音 肆 无 妨 翌 地 挤 裂 寒冷 的 空气 从 墙 外 传 来 。 

我 迅速 把 脏 脚 套 进 鞋 里 ， 候 上 高 高 的 机 栏 ， 顾 不 得 手腕 划 破 
滴 血 ， 一 纵身 跳 下 去 ， 在 黑暗 中 屏息 凝神 竖 起 耳朵 详 听 着 。 我 中 
下 来 ， 眼 前 是 一 条 碎 石子 路 ， 石 子路 那 端 便 是 横 嵌 着 巨大 铁 轴 的 
大 门 ， 右 边 大 约 十 米 处 是 门卫 宿舍 。 宿 舍 后 面 是 他 的 小 驴子 窜 。 
我 像 狗 一 样 吐 着 舌头 唾液 搭 拉 在 下 巴 上 大 口 大 口 地 喘气 ， 心 止 不 
住 侠 仓 直 跳 ， 闭 上 嘴 都 难以 忍耐 ， 喉 噶 直 想 叫 喊 。 我 双手 按 着 地 
面 ， 低 头 喘息 。 脚 指头 被 沾 着 泥土 的 湿 济 沪 的 袜子 包 里 着 ， 又 热 
又 痒 。 

插 在 侈 子 窝 旁边 的 灰 布 旗 在 透 着 微 亮 的 夜空 底下 格外 显眼 地 
飘动 。 细 旗杆 下 的 钢 子 窜 、 像 瘦 高 个 的 人 一 样 寒 雁 难 看 的 久子 窜 
还 隐 在 黑暗 之 中 。 我 几乎 是 钊 稳 前 进 。 

当 我 从 门卫 宿舍 很 低 的 窗户 下 钼 过 ， 身 子 正 要 往 前 伸 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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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看 见 伸 进 铁丝 网 里 面 的 黑手 在 黑暗 的 角落 里 一 把 抓 住 一 只 
TE BER ATA TT HB SH A, eT eH TE Ee HE 
AY 4 HOP ie He Sk SK HT RAS, KART BE 、 
AM KEAAEERYMRTREEBRE AN SEAH, RAE 
hae, FOL APM ae RE 6 AE (a RSL 
HY ES FY IS RRS SAR A, CEFR AI Fo 
BUS TEAR HB. —-RAARKRGRAYER, AR. ETRE. 
FCT ME PIE, BA SR kt NB IL. 

BY, eM LAR Rem Set, UB, ERR EP, (hia 
KAR RH AN Pt. FR A sd ae, YEE fh eG 
路 。 据 租 儿 心虚 盟 惰 ， 手 里 依然 抓 着 死 钥 子 ， 一 转身 朝 着 我 刚才 
翻越 过 来 的 栅栏 狐 跑 两 三 步 ， 全 身 沐 浴 在 透 过 薄 云 渗 出 来 的 珍珠 
色光 渗 的 夜空 里 ， 回 头 看 着 我 。 他 一 副 天 真 纯洁 的 脸 候 硬 邹 白 ， 
WS TE, RANMA -REBAHWMS, REMIXES, 
A BHE RRA, HRS ThE RY RIE. 

1 UL JL FR 58 sh te HSK SK PU A, Feats, B 
ARR BI — WA EL, RA PR HER, — 
直 同 他 帝 过 去 。 他 手 抓 驻 子 翻 过 机 栏 。 我 像 追 捕 动 物 的 猫 狗 一 样 
丝 捷 无 声 地 爬 上 上 栅栏。 混血儿 在 教 管 宿 舍 关 闭 着 的 窗户 前 停 下 
来 ， 我 以 为 他 要 叫喊 ， 心 头 一 阵 惊 邓 ， 但 他 看 我 从 栅栏 上 跳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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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血 儿 顾 不 了 踏 着 地 面 发 出 的 柔和 的 脚步 声 ， 从 我 们 的 宿 会 
前 面 跑 过 ， 沿 着 间 壁 消失 在 墙 边 的 黑暗 里 。 我 明白 他 是 想 从 为 了 
在 墙头 安装 间 壁 木 框 把 一 部 分 带刺 铁丝 网 前 断 的 夹缝 中 钻 过 去 逃 
回 自己 家 的 院子 。 绝 不 能 丢掉 即将 到 嘴 的 美味 猎物 ， 残 酷 的 喜悦 
使 我 冷静 沉着 。 我 一 边 竖 耳 倾听 教 管 宿舍 的 动静 ， 一 边 翻越 森 
| ]， 跑 过 院子 。 

当 我 气喘 吁 吁 地 跑 到 墙 底下 时 ， 混 血 儿 已 经 私 到 墙壁 一 半 ， 
穿着 厚 底 运动 鞋 的 脚 刚 好 在 我 的 头顶 上 。 我 现在 就 可 以 抓 着 他 的 
脚 搜 下 来 ， 但 我 要 等 他 忠 到 墙头 身子 钴 进 木 框 和 带刺 铁丝 网 之 间 
的 夹缝 里 时 再 动手 。 我 知道 个 子 再 小 也 不 可 能 从 夹 甸 钼 过 去 。 混 
I JL Of 4 UR BR RMSE LEK, HERE 
着 。 接 着 ， 死 例子 擦 过 我 的 肩膀 落 在 我 的 脚背 上 ， 发 出 柔和 的 声 
音 慢 慢 地 反 跳 起 来 。 我 手 搭 在 墙壁 的 铁 环 上 。 

JIL RM KER, SKA, BERR 
“楼 尾 部 一 样 弯 想 的 带刺 铁丝 网 上 跨 过 去 。 紧 接着 ， 一 声 虚 弱 的 尖 

叫 和 有 骆 膊 慌乱 搅动 空气 的 动作 ， 所 长 养子 漂亮 潇洒 的 脑袋 正 从 内 
ES MOR AREY BE A KRALL eT Fi. RAR 
着 。 我 站 在 墙头 上 一 跃 而 下 。 

双 脚 落 进 浑浊 的 污水 里 时 ， 感 觉 到 被 水 压 弹 回 水 面 ， 其 实 双 
脚 陷入 相当 深 柔 软 的 污 泥 里 ， 一 群 沼气 泡 冲 出 我 露出 脑袋 的 水 面 
扑 昧 扑 味 地 冒 泡 。 我 不 仅 要 设法 努力 把 陷 进 污 泥 里 的 脚 拔 出 来 ， 
更 要 努力 不 让 身子 被 潜藏 着 沉重 流速 的 污水 冲 走 。 脏 土 污水 灌 进 
我 的 眼睛 ， 我 只 好 紧 紧 闭 上 疼痛 的 眼睛 ， 伸 出 胎 膊 焦急 地 乱 摸 乱 
抓 ， 终 于 抓 住 混血 儿 的 肩膀 把 他 拖 到 身 旁 。 

他 起 先 根 从 我 的 手臂 上 挣扎 出 来 ， 但 后 来 浑身 无 力 地 下 子 
PIERS DIAS. RDU RIES HH, RIB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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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 的 污水 里 冷 得 浑身 发 拌 。 我 在 进行 皮肤 被 泥水 冻 得 失去 知觉 
前 的 最 后 的 呼吸 。 我 一 边 使 劲 响 咬牙 齿 一 边 向 岸 边 走 去 ， 但 软 绵 
绵 的 烂泥 没有 一 点 踩踏 的 地 方 ， 沉 重 的 污 泥 缠 着 脚步 寸步 难 移 。 
倒 在 我 腹 膊 里 的 混血 儿 的 身体 突然 发 沉 ， 我 的 整 条 手臂 开始 灼 泛 
般 的 疼痛 。 

我 终于 声 踊 力 竭 地 呼救 。 当 我 听 到 清扫 所 上 夜班 的 打杂 工 跑 
来 的 脚步 声 时 ， 才 意识 到 自己 喊 了 很 长 时 间 。 我 一 下 子 昏 迷 过 
去 ， 被 七 手 八 脚 粗 野地 拖 到 水 泥 地 上 。 醒 来 的 时 候 ， 他 们 正 用 自 
来 水 冲洗 我 的 身子 。 我 觉得 自来水 很 温暖 ， 接 着 又 失去 知觉。 这 
时 ， 所 长 养子 硬 邦 邦 的 滑 溜 的 烦人 的 脑袋 瓜 已 不 在 我 变 得 像 棍 检 
一 样 粗 重 的 腹 膊 里 。 


意识 恢复 以 后 ， 我 心 想 我 的 身体 将 被 捆绑 在 像 谈论 历史 似 地 
在 少 管 所 长 期 流传 的 具有 传说 般 的 固定 形象 的 惨 无 人 道 的 惩罚 
宇 、 被 不 断 冲洗 的 少年 们 的 血 染 成 褐色 的 地 板 的 窄 小 的 惩罚 室 的 
硬 床 上 。 手 执 用 牛 鞭 做 的 、 抽 打 时 不 会 发 出 声音 却 能 皮 开 肉 绽 的 
凶残 团子 的 看 守 虎 视 眩 及 地 瞪 着 我 ， 我 的 脑袋 被 固定 在 使 神经 极 
度 疲惫 烦躁 导致 死亡 的 强 光 籽 下 一 动不动 。 

RRA BAP FURR. RIA OUR TE BI SK AHH 
的 温暖 的 气息 。 我 睁 开眼 睛 ， 发 现 站 在 我 眼前 的 不 是 手 热 蒜 子 的 
看 守 ， 而 是 小 鼻子 长 得 实在 不 起 眼 的 年 轻 女 护士 。 我 惊 惕 地 简直 
不 敢 相 信 ， 环 视 四 周 ， 不 是 出 于 杀人 意愿 而 营造 的 抱 罚 室 ， 而 是 
清洁 安静 的 病房 。 护 士 正 看 着 从 我 的 嘴 里 刚刚 拔 出 来 的 还 潮湿 的 
体温 计 。 

他 ……” 我 的 嘴 居 连 沙 哑 的 声音 都 挤 不 出 来 ，“ 他 死 了 


好 点 了 吧 ?” 护 士 的 手指 轻 轻 地 抚摸 我 唤 嗪 的 嘴唇 ，“ 别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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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自己 胸部 发 高 烧 的 原因 。 我 不 明白 自己 是 被 抓 起 来 了 呢 还 是 受 
到 保护 。 

么 处 理 我 ?” 我 心里 戒备 着 ， 发 出 的 声音 却 像 乌 的 豪 
ty, 重复 - - 渔 还 是 如 此 ， 

“好 好 睡觉 ， 病 就 会 好 的 .” 护 士 小 眼睛 -- 边 看 着 我 一 边 把 毛 
£8 tir Bi) Ef Le FER Ge. 

无 意 中 说 了 了 一些 模 楼 两 可 的 话 ， 被 翻脸 不 认 人 的 对 方 揪 住 不 
放 ， 征 死 里 整 . 这 种 苦头 我 已 经 党 够 了 了， 习以为常 。 基 至 眼光 和 
藻 茶 切 、 了 丑陋 的 耳 朱 充满 善人 的 警察 也 是 先 用 甜言蜜语 诱 供 ， 一 
电 抓 住 我 的 证 据 ， 立 即 变 成 一 头 猛 兽 狠 扑 上 来 ， 不 由 分 说 地 拳 打 
WY -- 顿 。 我 对 这 一 套 已 经 司空 见 惯 。 所 以 不 论 什 么 时 候 ， 最 好 
默 不 做 声 。 而 县 浑身 躁 热 车 去 了 我 思考 、 说 话 的 能 力 ， 只 能 氏 错 
入 睡 。 

第 二 天 ， 我 知道 自己 成 了 一 个 勇 救 落水 混血 儿 的 英雄 少年 。 
看 来 混血 儿 没有 说 我 的 坏话 。 我 还 没 来 得 及 对 这 一 切 详 细 琢 磨 ， 
高 烧 一 退 ， 经 医院 院 长 认可 ， 如 同 不 合 季节 的 突然 爆发 的 洪水 一- 
样 ， 新 闻 记 者 清 进 我 的 病房 。 有 的 人 手持 精致 的 子弹 一 样 十 分 显 
” 眼 的 小 话 简 ， 但 我 的 喉 噶 因 篇 挑 腺 炎 ， 肿 得 跟 糖 水 白 桃 一 样 ， 结 
果 他 们 从 我 的 嘴 里 什么 也 没 问 出 来 ， 只 拍 了 一 些 我 身 在 床上 张嘴 
露 牙 忍 受 开始 有 所 好 转 的 急性 肺炎 痛苦 的 照片 。 

所 有 的 人 部 对 我 面 带 微笑 ， 白 天 黑夜 ， 医生、 护士 、 药 剂 师 
轮番 围 着 我 ， 许 许多 多 的 微笑 ， 还 有 不 笑 还 好 一 笑 更 丑 却 依然 坚 
持 微笑 的 护士 ， 都 使 我 沉浸 在 从 未 有 过 的 温暖 亲切 的 感情 里 。 当 
高 烧 从 我 发 育 良好 的 皮 实 的 身体 渐渐 消退 的 时 候 ， 那 些 护士 就 开 
hee at ARIS ae H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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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身 在 摆 满 鲜花 的 病房 里 ， 被 微笑 包围 着 ， 还 不 断 受 到 爱抚 
处 于 兴奋 状态 。 又 硬 又 凉 的 体温 计 播 进 我 张 开 的 路 层 时 的 感觉 、 
便 盆 放 进 去 时 产生 的 狂风 暴雨 般 的 届 辱 感 和 深层 潜藏 着 的 下 流 的 
快感 、 护 士 粗 涩 的 舌头 纠缠 的 稍 带 口臭 的 接吻 、 对 着 柔软 的 胖 平 
乎 的 手掌 的 射精 ， 在 这 充实 的 心满意足 的 日 常生 活 里 其 实 深 藏 着 
提心吊胆 的 恐惧 。 

我 无 法 忘记 混血 儿 站 在 墙头 上 时 身体 的 颤抖。 恐怕 他 现在 还 
昏迷 不 醒 。 一 旦 恢复 知觉 ， 他 会 告诉 养父 是 我 逼 得 他 走投无路 。 
Wit, BRS. MH, ARCH. PALMS RATHER 
RiP. PNR. IRB, JL ee — TR 
的 来 临 。 当 大 人 发 现 对 我 的 期 望 和 称赞 完全 出 于 一 种 误解 、 自 己 
被 彻底 蒙骗 的 时 候 ， 会 产生 残酷 的 报复 心理 。 我 进 少 管 所 之 前 ， 
就 已 经 多 次 体验 过 这 种 不 是 我 的 责任 的 戏剧 ， 所 以 我 不 怕 突 然 获 
击 ， 但 要 时 常 对 付 即将 来 临 的 突然 袭击 ， 浑 身 颤 拌 ， 连 下 腹部 都 
会 濡 湿 。 | 

几 天 以 后 的 一 个 下 午 ， 护 士 突然 告诉 我 少 管 所 派 代表 来 看 
我 。 吓 得 我 挣扎 着 要 假 起 来 ， 被 护士 按 住 了 。 我 咬 着 嘴 层 躺 着 ， 
看 见 所 长 、 负 责 劳 动 的 独 狼 凶狠 的 教 管 和 跟 在 他 们 后 面 的 把 刚刚 
洗 过 的 浅黄 色 帽 子 按 在 腰 间 的 海员 似乎 都 郑重 其 事 地 低头 走 进 
来 。 

教 管 并 没有 圆 陷 经 眼 瞬 牙 啊 嘴 地 扑 过 来 ， 而 是 微笑 着 点 了 点 
坚硬 的 下 巴 。 我 的 紧张 情绪 立刻 冰 消 雪 融 。 

所 长 一 本 正经 地 认真 询问 我 的 病情 ， 护 士 一 边 出 示 体 温 计 记 
录 一 边 回答 。 教 管 一 直 看 着 我 。 

“我 们 准备 尽快 安排 你 回 家 ， 可 是 没有 得 到 你 母亲 要 来 接 你 
的 回音 。 你 的 这 次 表现 使 你 完全 有 资格 提前 回 家 。” 

据 他 说 ， 我 大 概 是 从 而 所 的 窗户 看 见 混血 儿 站 在 墙头 ， 于 是 


161 


mf 


跑 出 来 救 他 ; 还 说 最 近 这 一 段 时 间 混 血 儿 有 点 神经 衰弱 。 所 长 - 
边 听 一 边 点 头 。 我 一 动不动 ， 不 显示 任何 某 种 含意 的 动作 和 表 
情 ， 极 力 抑制 情绪 的 波动 ， 不 动 声色 。 教 管 慢 和 春香 地 说 完 后 ， 让 
海员 说 。 

“你 真 行 ， 真 勇敢 ”海员 的 声音 激动 地 带 着 童声 。 我 闭 上 眼 
清 ， 装 着 发 烧 说 不 出 话 来 的 样子 。 

“大 家 都 对 你 刊 目 相 看 。” 海员 说 得 很 快 ， 立 即 收 住 话 尾 ， 
“ 喂 ， 振 作 起 来 。 

“多 所 你 ,” 所 长 说 ，“ 救 了 他 一 条 命 。 就 受 了 点 伤 ， 骨 折 。 
谢谢 你 。 他 也 感谢 你 。 等 他 伤 好 了 ， 让 他 来 看 你 。” 

我 的 耳 打 没 听 见 所 长 还 继续 说 些 什么 话 。 一 想到 变 成 残疾 的 
MILE EK, ROSH BRR LEME. RAS 
子 像 发 高 烧 一 样 冷 得 发 抖 。 护 士 给 我 盖 上 毛毯 ， 我 一 上 陷 眼 ， 看 见 
海员 正 用 肃然 起 敬 的 善意 的 目光 注视 着 我 。 


我 怀抱 着 慈善 家 为 表彰 我 的 善行 通过 报社 赠送 给 我 的 幻灯 机 
回 到 少 管 所 。 路 上 ， 教 管 在 车 里 提议 说 去 探望 骨折 病情 恶化 还 在 
“ 某 大 学 附属 医院 住院 的 混血 儿 ， 我 疯狂 地 表示 拒绝 。 于 是 ， 车 子 
直接 开 回 少 管 所 。 下 车 的 时 候 ， 教 管 善意 地 认为 我 不 想见 所 长 的 
儿子 是 因为 采 用 害羞 。 这 个 教 管 疑心 极 重 ， 到 外 面 干 活 时 ， 他 补 
怕 我 们 用 胶布 误 着 凶器 带 回来 ， 就 让 门卫 把 我 们 伙伴 的 直肠 都 检 
查 了 。 就 连 这 个 穷 凶 极 恶 阴险 毒 羔 的 教 管 都 对 我 宽容 大 量 亲切 关 
怀 。 

我 们 回 到 少 管 所 的 时 候 ， 午 休 刚 完 , .大 家 正好 去 干 活 。 我 几 
乎 被 强制 休息 ， 等 身体 完全 复原 后 再 去 干 活 。 那 天 下 午 ， 我 躺 在 
窗帘 紧 闭 的 集体 宿舍 里 ， 一 边 摆弄 幻灯 机 ， 把 小 草 、 小 石子 、 锅 
笔 放 进 反射 箱 ， 看 着 映照 在 墙壁 上 的 扩大 的 影像 ， 一 边 等 大 伙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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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 的 钟 声 响 了 ， 伙 伴 们 从 走廊 到 洗衣 间 洗 手 的 粗 重 杂 乱 的 
脚步 声 持续 了 很 长 时 间 。 多 么 熟悉 亲切 。 伙 伴 们 直接 到 院子 度 过 
傍晚 的 放风 时 间 。 我 立即 穿 上 新 发 的 浅黄 色 衣 服 ， 脖 子 被 硬 邦 邦 
的 领子 磨 得 发 痛 ， 三 步 并 做 两 步 到 院子 跟 大 家 见面 。 当 我 看 到 伙 
伴 们 就 像 迎 接 一 个 恶名 昭著 如 雷 贯 耳 的 新 办 一 样 热烈 激动 地 向 我 
跑 来 时 ， 立 刻 产 生 一 种 懒得 搭理 他 们 的 心情 。 

“你 跳 进 河 里 时 掉 在 墙根 的 馈 子 ， 我 已 经 替 你 挂 出 去 了 。” — 
个 大 哥 辈 的 人 郑重 其 事 地 说 , “大 家 一 致 认为 ， 那 是 属于 你 的 。” 

伙伴 们 热情 地 点 头 。 我 知道 自己 在 少 管 所 里 已 经 开始 成 为 具 
有 实力 的 大 哥 非 的 人 物 ， 

“看 吗 ?” 汉 一 个 大 如 斐 的 人 说 。 

“REE.” RM MN, 

我 不 知道 如 何 向 与 墙 外 的 人 们 一 样 认定 我 是 英雄 的 伙伴 们 解 
释 ， 并 且 觉 得 自己 默 不 做 声 地 接受 伙伴 们 的 崇敬 赞美 简直 像 自 
气量 天 的 虫 秀一 样 摆 鄙 可 耻 。 

“身体 都 好 了 吗 ?” 用 撕 裂 的 床单 做 围巾 的 海员 从 伙伴 们 中 往 
前 走 一 步 , “OB, EAR” 

我 模棱两可 地 摇 播 头 。 海 员 装 出 亲热 自然 的 样子 把 手 搭 在 我 
的 肩膀 上 轻 轻 播 晃 着 ， 又 问 一 遍 ， 

“ “身体 都 好 了 了 吗 ?” 

显而易见 ， 海 员 是 想 显 示 我 与 他 的 亲密 关系 ， 以 便 牵 制 其 他 
大 哥 辈 的 人 。 

“ME” FE 

所 有 的 伙伴 都 像 水 禽 一 样 伸 直 膀子 注视 着 我 ， 等 待 着 淹没 在 
从 我 的 口腔 喷 泄 奔流 的 语言 的 滔滔 大 水 里 。 但 我 仍然 闭 着 嘴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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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天 傍晚 沉浸 在 院子 里 带 着 轻微 压迫 感 的 沉默 从 我 和 把 手 拱 
在 我 肩膀 上 的 海员 以 及 伙伴 们 的 圈子 一 直 扩散 、 弥 漫 整个 院子 。 
伙伴 们 在 金光 辉 耀 的 夕阳 余晖 里 眼睛 闪闪 发 亮 ， 半 张 半 闭 着 天 真 
的 嘴 居 ， 凝 神 屏 息 地 看 着 我 。 海 员 沉 重 的 手腕 放 在 我 从 胖子 向 肩 
Bre BHO BLL. 

我 咬 着 嘴 层 仰望 天 空 。 泛 白 的 玫瑰 色 天 空 上 沉郁 着 青 灰 色 的 
薄 云 。 这 使 我 想起 鸽子 静 谱 的 脖子 上 那 蕴藏 着 柔和 光泽 的 细小 羽 
毛 的 青 灰 色 。 我 仰望 云彩 掩 浮 的 天 空 急 喧 暗淡 下 去 ， 就 自然 而 然 
地 联想 对 混血 儿 洁 白 的 手指 和 紧 握 在 手指 里 的 死 体 子 。 我 似乎 党 
得 生来 第 一 次 灼 痛 我 心头 的 一 种 感情 疾 阁 、 我 们 历经 几 个 寒暑 的 
许多 傍晚 一 直 在 墙壁 里 头 仔细 寻觅 的 “罪恶 ”意识 终于 有 了 切实 
的 归宿 。 

“从 今天 晚上 开始 ， 你 的 毛毯 由 我 负责 .” 海 员 的 话 与 其 说 给 
我 听 ， 不 如 说 说 给 其 他 人 听 ，“ 有 哪个 家 伙 敢 欺负 你 ， 我 可 僻 不 
了 他 。” 

我 只 是 默默 地 听 着 海员 情欲 冲动 而 变 得 沙 咀 的 声音 ， 连 抗拒 
的 气力 都 没有 。 那 个 细 膀 子 的 海员 的 “女人 ”突然 从 人 和 群 中 跑 出 
去 ， 大 概 怕 大 家 看 见 他 委屈 的 泪水 。 : 

那天 夜晚 ， 卧 具 库房 的 门 -一 打开 ， 海 员 立 即 进去 给 我 和 他 自 
已 各 抱 一 床 平时 不 容易 到 手 的 、 外 国 效 善 团体 捐赠 的 葡萄 叶 花 纹 
的 最 高 级 毛毯 。 而 且 通 过 这 个 行动 等 于 宣布 我 是 他 的 新 情妇 。 我 
被 他 抱 在 坚硬 的 身子 里 ， 庄 着 院 腾 的 毛毯 ， 他 又 热 又 硬 的 阴 蔡 、 
在 我 耳 边 热乎 平 急促 喘息 的 声浪 、 赤 裸 裸 的 肚皮 上 的 汗 珠 充斥 我 
整个 小 小 的 夜晚 。 我 的 身子 任 任 海员 取乐 ， 情 绪 却 疲 备 不 堪 伤心 
aE 

海员 控 干 净 沾 在 他 性 器 答 上 的 我 的 排泄 物 以 后 回 到 自己 的 毛 
毯 里 ， 那 种 迫不及待 的 情欲 立刻 缓和 下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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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不 起 劲 川 。 是 因为 不 喜欢 我 吗 ?7” 

FCB AWE, ARYA RRS RRL PK. 

“RANE?” FER DBR, “你 怎么 啦 ?” 

“我 ”心头 的 那 种 感情 疙 瘤 催 我 开口 : “我 把 混血 儿 遂 到 墙 
边 ， 他 为 了 逃脱 我 才 掉 进 河 里 的 。 

海员 猛然 赚 曲 身子 ， 额 头 几 乎 贴 着 我 的 额头 ， 屏 息 盯 着 我 。 

“WE 2” th HES Ae VE — ESR BE Sih, “然后 你 跳 下 去 救 他 ， 
原来 是 这 样 呀 。 

伙伴 们 围 拢 过 来 ， 我 向 他 们 重复 一 遍 我 的 “罪恶 "。 听 完 以 

， 大 家 手舞足蹈 地 笑 得 前 仰 后 合 

第 二 天 上 午 干 活 的 有 时候， 我 一 再 要 求教 管 分 配 我 干 给 纸 粘土 
偶 人 上 色 的 活 ， 我 知道 自己 掀起 的 风波 在 伙伴 里 已 经 开始 平静 下 
来 ， 即 将 淹没 在 日 常 性 的 巨大 “懒散 ”里 。 再 过 一 个 星期 ， 留 给 
我 的 谍 题 就 是 怎么 成 为 海员 的 真正 “女人 ”。 但 是 ， 我 无 法 像 其 
他 人 那样 完全 外 在 “懒散 ”里 ， 心 头 灼 热 的 情感 的 疙 瘤 总 让 我 胸 
口 罕 息 苦 间 。 

一 天 ， 一 个 伙伴 探听 到 海员 过 去 的 “女人 ”出 于 嫉妒 把 我 说 
的 话 问 教 管 告密 ， 但 教 管 没 有 听信 他 提供 的 人 情报。 当晚 熄灯 以 
a, (FINA TERRE SAE, JERS RO, EA 
ORBEA PREAH. RRL, MAILRS LE RB 
的 胸部 ， 但 我 没有 这 样 做 。 结 果 ， 海 员 的 这 个 前 “情妇 ” 吓 吟 着 
器 我 赔礼 道 次 ， 罚 躺 在 墙 钊 的 木板 上 。 

这 天 上 晚上， 我 的 手背 上 还 粘着 前 “情妇 ”的 血 ， 让 海员 爱抚 
完 以 后 ， 也 一 直到 天 亮 都 无 法 入 睡 。 我 发 现 自己 不 是 害怕 、 而 是 
ek PY HF ie LE RRR AAEM A. RADA RHR 
望 混血 儿 出 院 报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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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RB, FER SERA ERE ER REF 
来 。 从 这 一 天 开始 ， 我 们 给 旧 家 具 刷 梁 ， 到 放风 时 间 ， 大 家 聚集 
在 已 经 解冻 的 、 黑 色 的 泥土 变 得 柔软 的 院子 里 ， 指 甲 和 指甲 颖 里 
还 沾 着 青 漆 ， 像 石油 一 样 透明 ， 散 发 着 浓烈 的 野性 的 香味 ， 久 扩 
RRR, HF REE. 

我 和 海员 并 肩 站 着 ， 与 其 他 伙伴 一 起 在 墙根 下 躲避 冷风 。 后 
背 紧 贴 着 墙壁 ， 犹 会 觉得 外 面 干 透 了 的 动物 尸体 和 如 今 不 再 流行 
的 游戏 的 亲切 感 还 会 在 心头 轻 轻 功 澜 。 

教 管 宿舍 边 上 的 木门 被 打开 了 ， 两 个 大 人 把 一 个 小 孩 带 进 院 
Fo NBCE NOR RAH WA HEIL} Uae eT 
Ri) PRUs Sy FEAR BERK. RIT. 

(Sk Ce WL A) EE, Hoe i LE eS 
的 平衡 ， 勉 强 停 下 来 ， 转 动 着 细 短 的 脖子 环视 我 们 。 所 长 和 教 管 
板 正 挺立 在 他 的 两 侧 。 海 员 尖 声 吹 着 口哨 奚落 刚 弄 我 。 我 一 动 不 
动 地 靠 在 墙壁 上 注视 着 他 们 。 

所 长 亲切 地 扶 着 混血 儿 的 肩膀 朝 我 走 来 。 伙 伴 们 把 我 们 团团 
围 住 。 我 和 脸色 煞 白 、 紧 张 得 几乎 显露 出 黄 袜 色 斑点 的 混血 儿 默 
默 对 视 着 。 

“多 亏 你 ， 扑 现在 可 以 出 院 了 。” 所 长 平静 的 声音 充满 感激 之 
情 , “实在 太 感谢 你 。” 

我 同时 感觉 到 自己 脸 部 肌肉 的 紧张 和 混血 儿 眼 睛 里 感情 火花 
的 进 溅 。 | 

“向 他 表示 感谢 ”所 长 对 混血 儿 说 。 

我 的 身体 僵硬 不 动 。 混 血 儿 的 眼睛 在 傍晚 背 色 天 空余 晖 的 了 映 
照 下 燃烧 着 热烈 的 火焰 。 我 感到 恺 惧 害怕 。 

“谢谢 。” 混 血 儿 的 声音 堵 在 嗓子 眼 里 。 

惊 情 像 融化 糖 块 的 热 水 一 样 迅 速 渗透 扩散 到 我 皮肤 的 各 个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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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 我 一 下 子 蹦 起 来 顺 痢 墙根 几乎 是 奔跑 着 逃走 。 我 不 知道 该 怎 
么 办 ， 连 混血 儿 都 在 我 追 台 着 他 走投无路 的 墙根 下 向 我 表示 感谢 

“ 喂 ， 别 这 么 固执 。 没 什么 可 不 好 意思 的 。” 教 管 在 背后 喊 
我 ， 声 音 温和 ， 充 满 好 意 ， 也 没有 追 上 来 抓 我。 

但 是 ， 混 血 儿 架 着 丁子 拐 ， 皮 包 奢 着 的 木 架 子 发 出 急促 的 嘎 
踊 旱 野 的 声音 ， 气 喘吁吁 地 妃 上 来 。 我 正 要 在 墙角 拐 棕 ， 比 健康 
的 时 候 大 大 消瘦 虚弱 的 混血 儿 上 半身 支 在 丁子 拐 上 仰 着 下 巴 堵 在 
我 的 面前 。 他 迅速 曾 了 一 眼 新 渐 围 抄 过 来 的 伙伴 ， 用 哀求 的 声音 
i 

“合子 的 事 ， 你 千 万 别 说 。 

我 茫然 地 看 着 混血 儿 苍白 的 小 脸 。 

“我 求 你 了 。” 混 血 儿 的 声音 更 加 粘 乎 ，“ 体 子 的 事 ， 干 万 别 
说 。 我 的 腿 都 成 这 个 样子 了 ， 已 经 受到 惩罚 了 。" 

”一 股 无 名 火 猛 然 窜 上 胸 间 ， 我 正 要 扑 过 去 ， 把 这 个 纠缠 不 休 
SERRATE RE, HK AMET. RERE 
HEL FS AB eS 
长 拖 着 肥胖 的 身体 一 摇 三 晃 地 跑 过 来 抱 着 混血 儿 回 到 院子 。 

我 咬 着 嘴 层 目送 肩膀 旦 锐角 一 高 一 低地 至 斜 着 一 桨 一 损 走 去 
的 混血 儿 的 瘦小 后 背 。 因 为 放风 时 间 基 本 不 受 处 罚 ， 伙 伴 们 谨慎 
节制 地 吹 口哨 训 笑 混血 儿 走 路 不 利落 的 病 脚 ， 同 时 也 从 我 咬 着 嘴 
层 浑 身 富 拌 的 神态 中 明显 地 感觉 到 某 种 不 正常 。 充 满 好 奇 心 的 眼 
光 围 着 我 闪闪 发 光 ， 沉 多 甸 的 沉默 使 院子 里 已 经 昏 黑 的 空气 显得 
更 加 深厚 。 


那天 晚上 熄灯 以 后 ， 我 的 伙伴 们 没有 一 个 睡 得 着 。-- 个 人 把 
从 走廊 通宵 灯 上 牵 进 来 的 电线 连 在 幻灯 机 上 。 他 把 自己 皂 起 的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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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 宪 进 反射 箱 里 。 伙 伴 们 看 着 宿舍 墙 上 映 出 的 巨大 形象 都 低 声 笑 
起 来 ， 这 是 被 突如其来 的 夏 日 阳光 晒 得 不 正常 发 红 的 手臂 -- 样 的 
阴茎 、 是 像 火焰 般 燃 烧 的 轮廓 模糊 的 不 可 思议 的 阴茎 形象 。 有 几 
个 人 脱 下 裤子 ， 也 轮流 模仿 着 把 阴茎 放大 在 墙壁 上 。 从 他 们 紧 贴 
在 幻灯 机 上 的 柔软 的 下 腹部 燕 发 出 一 股 年 轻 人 法 烈 的 体 臭 油 肛 着 
整个 房间 的 空气 。 他 们 似乎 被 灯泡 的 热气 泌 得 难以 忍受 。 

我 在 远离 他 们 的 、 贴 着 木板 的 墙 边 被 海员 抱 在 宽厚 的 胸 及 
上 ， 汗 水 濡 湿 我 们 赤裸 裸 的 胸 铺 。 与 其 说 我 沉 酒 于 快乐 ， 不 如 说 
我 以 病魔 强行 纠缠 自己 的 方式 沉 酒 于 思考 。 我 知道 ， 那 些 伙伴 们 
一 边 耐 心地 继续 把 自己 的 阴茎 放大 在 墙 上 的 游戏 一 边 注意 、 其 实 
是 监视 着 我 ; 坚硬 的 腹 膊 搂 着 我 的 腰部 的 海员 也 在 揣摩 我 的 内 心 
而 不 是 爱抚 我 的 皮肤 。 

他 们 有 的 把 阴 蕉 插 进 幻灯 机 里 ， 有 的 把 热乎 乎 的 阴茎 插 进 我 
汗水 津津 的 膀 股 摇动 着 身子 ， 但 其 实 都 在 等 待 着 我 不 明 其 因 却 的 
确 会 发 生 的 一 种 激烈 的 感情 燃烧 。 

很 明显 ， 我 每 次 并 非 因为 快感 的 串 叭 都 会 使 伙伴 们 轻声 的 喧 
闹 安 静 下 来 ， 会 使 海员 加 速 令 人 窄 息 的 身体 动作 ， 整 个 房间 充满 
紧张 的 气氛 。 但 是 ， 我 被 压迫 扼 制 得 无 法 抑止 从 喉 晓 深 处 冒 出 来 
的 吓 吟 。 我 在 海员 的 咯 膊 里 不 停 地 匣 拌 。 混 血 儿 粗鲁 地 摇晃 着 瘦 
小 的 肩膀 走出 木门 以 后 ， 像 下 痛 似 的 硬 东 西 开始 在 我 的 皮肤 里 面 
板结 ， 即 使 海员 赤裸 的 粗 腿 压 在 我 的 腰 间 ， 也 绝 不 会 把 它 压 碎 。 

我 反复 思考 ， 连 那 家 伙 都 不 责难 我 ， 那 谁 来 惩罚 我 ? 三 更 半 
夜 被 我 逼 到 墙 上 落得 一 身 残 疾 的 少年 一 边 用 卑 躬 届 膝 苦 苦 哀求 的 
目光 六 者 我 一 边 要 和 我 不 习惯 地 握手 。 

“ 连 那 家 伙 都 不 ……” 我 自 言 自 语 。 

“ 咖 ?” 海 员 正 沉浸 在 情欲 的 冲动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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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 活 在 无 数 的 无 罚 的 框架 里 ， 如 果 能 在 这 框架 里 “懒散 ” 那 该 
多 好 。 框 架 外 面 安全 稳固 地 存在 着 一 个 正常 社会 。 但 是 ， 今 天， 
所 有 坚固 的 框架 都 已 崩溃 。 我 背负 着 自己 的 “罪恶 ”突然 被 人 遗 
弃 ， 被 孤独 地 抛 出 去 。 痛 苦 不 安室 息 在 胸 间 。 我 将 如 何 是 好 ? 

“不 知道 该 怎么 办 好 。” 我 说 。 | 

“ 啊 。” 海 员 的 声音 充满 快感 ， 然 后 平静 地 离开 我 的 身体 。 

我 像 狗 一 样 额 动 着 身体 ， 挪 开 海 员 沉重 的 胎 有 乔 ， 站 起 来 慢 慢 
穿 上 浅黄 色 的 裤子 。 喉 哆 干涩 得 开始 疼痛 。 必 须 为 我 自己 制造 一 
个 惩罚 的 框架 ， 这 个 想法 迅速 占据 我 的 整个 身心。 

“怎么 啦 ?” 海 员 低 声 问 。 

我 没有 回答 。 所 有 的 灯光 都 已 炮 灭 ， 在 弥漫 着 浓郁 的 体液 气 
味 的 空 所 里， 半裸 着 身子 的 少年 们 像 波涛 荡 澜 般 翻 动 着 。 

“ 喂 ， 你 怎么 啦 ?” 海 员 有 点 不 高 兴 。 

我 略 一 犹 称 ， 还 是 咬 着 嘴 层 穿 上 浅黄 色 衣 服 抱 荐 鞋 朝 窗户 走 
去 。 我 意识 到 身后 海员 于 着 毛毯 坐 起 来 。 我 打开 窗户 ， 光 着 脚 中 
出 去 ， 然 后 穿 上 鞋 。 当 我 准备 穿 过 院子 向 墙壁 走 去 时 ， 听 见 伙伴 
们 纷纷 从 窗户 跳 下 来 的 哮 杂 的 脚步 声 。 

我 来 到 混血 儿 曾 经 辣 拌 落水 的 墙壁 下 ， 手 抓 着 冰冷 的 铁 环 一 
口气 攀 息 上 去 。 我 站 在 墙 顶 上 被 切断 的 带刺 铁丝 网 的 窄 链 里 ， 依 
获 着 跑 到 墙 嘟 下 的 伙伴 们 。 他 们 和 白 蒙 蒙 的 脸庞 似乎 比 后 背 还 要 
大 ， 像 一 群 小 人 抬头 好 奇 地 看 着 我 。 比 别人 高 一 头 的 海员 挥动 手 
臂 示意 要 我 下 来 。 我 转 过 身 看 着 墙 外 。 

现在 正 是 季节 性 的 枯水期 ， 半 条 河床 都 圳 出来。 河流 的 低洼 
处 ， 河 水 透 过 夜间 空气 闪烁 着 灰色 的 微 光 。 我 极端 向 惧 ， 泪 水 顺 
着 脸 类 流 沿 下 来 。 我 就 像 翅膀 被 击 中 从 高 空 哈 落下 来 的 鸟 一 样 关 
曲 着 身体 纵身 一 跳 

冰冻 的 空气 像 坚 硬 的 巴掌 打 着 脸 类 ， 我 只 在 河 底 冻 结 的 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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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我 慢 慢 地 伸手 摸 摸 自 己 的 腿脚 ， 除 了 小 腿 肚 被 带刺 铁丝 网 划 
了 一 道 很 深 的 伤口 鲜血 涌流 外 ， 脚 骨 并 未 折断 。 我 垂头丧气 地 站 
起 来 。 河 水 几乎 干枯 ， 对 岸 的 马路 近 在 眼前 。 我 突然 惊 情 地 发 现 
自己 已 经 获得 “自由 "。 我 爱 上 哪儿 就 可 以 上 那儿 去 。 

“ 喂 ， 快 逃 !” 海 员 在 墙头 上 压低 声音 对 我 呼喊 。 我 抬头 一 
看 ， 伙 伴 们 从 高 高 的 墙头 带刺 铁丝 网 那 边 探望 着 我 ， 海 员 在 我 往 
下 跳 的 地 方 探 出 半 个 身子 。 外 墙壁 上 挂 着 的 几 十 只 小 动物 的 干 户 
像 林 中 的 树 从 一 样 在 风 中 鸣 咽 。 

“ 喂 ， 快 逃 旦 1” 

我 摇 摇 头 。 我 不 允许 自己 这 样 做 。 从 墙壁 外 侧 很 难 攀登 上 
去 ， 脚 一 蹊 空 ， 小 腿 肚 的 伤口 就 十 分 疼痛 。 我 紧 贴 着 墙壁 ， 一 边 
问 一 边 进 行 最 后 的 努力 。 伙 伴 们 在 墙头 默默 地 极度 紧张 地 有 瞳 眼 注 
况 着 我。 

我 看 见 海员 及 其 他 伙伴 把 皮带 绞 在 一 起 从 墙 上 坠 下 来 。 我 紧 
紧 抓 住 皮带 抬头 看 去 ， 海 员 的 脸 隐 在 黑暗 中 ， 看 不 见 他 的 表情 。 
我 在 伙伴 们 默默 无 声 的 鼓励 下 ， 吗 泣 着 忍受 小 腿 上 伤口 的 疼痛 ， 
沿 着 粗 米 的 墙壁 往 上 攀登 ， 为 了 从 墙头 再 跳 下 去 ， 好 确切 地 摔 碎 
脚 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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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疫 力 尽 脸色 苍白 的 高 个 子 青年 把 文件 包 放 在 椅子 上 ， 随 手 
关上 身后 的 门 。 钦 子 开始 用 闪耀 着 茶色 的 虹 彩 膜 包 囊 的 深 紫 色 眼 
珠 像 悲哀 的 人 的 眼神 一 样 看 着 他 。 青 年 又 拿 起 文件 包 放 在 桌 上 ， 
然后 自己 舒适 地 坐 在 椅子 上 。 他 感觉 到 儿子 火热 的 目光 不 断 地 落 
在 自己 的 后 脑 勺 、 脖 子 、 后 背 、 腰 部 、 匀 着 椅子 有 的 双 脚 上 ， 这 
就 是 他 的 生活 。 这 就 是 他 生活 中 真实 的 一 面 。 

猴子 一 直 蹲 坐 地 上 ， 双 膝 并 在 小 小 的 胸部 前 面 ， 两 条 胎 膊 像 
只 着 铝 坠 的 钧 丝 垂直 下 来 ， 下 巴 稍稍 抬 起 ， 免 得 唾液 流下 来 ， 像 
生病 的 小 孩 一 样 ， 身 子 懒 懒 地 不 随意 动 一 动 ， 脑 袋 瓜 只 随 着 青年 
的 移动 而 移动 ， 如 果 青 年 走 到 它 转 头 也 看 不 见 的 地 方 ， 才 勉强 转 
动身 子 。 它 先 把 紧 贴 着 地 板 的 屁股 抬 起 来 像 尿 就 在 屁股 眼 马上 
要 拉 出 来 一 样 上 身 前 届 屁 股 悬 空 ， 脑 袋 瓜 却 从 前 届 的 胸部 越发 作 
起 离开 。 猴 子 保持 这 个 姿态 ， 用 力 踩 着 地 面 的 又 开 的 双 腿 就 成 为 
旋转 轴 ， 当 然 猴子 不 是 旋转 ， 而 是 两 条 腿 慢 慢 地 来 回 倒 踩 着 改变 
身体 的 方向 。 这 样 运用 旋 轴 的 优点 是 重心 像 旋转 体 一 样 保持 稳 
定 ， 不 至 于 弄 不 好 发 生 头 尝 ， 唾 液 汝 落 在 胸部 、 膝 盖 上 。 和 猴子 把 
身子 转 过 来 后 ， 屁 股 仍然 贴 着 地 板 ， 直 起 上 身 ， 下 巴 稍稍 往 回 


173 


¥ - 


共 间 生活 


收 ， 用 半 睁 半 闭 的 眼睛 看 着 青年 。 猴 子 总 是 目不转睛 地 看 着 青 
年 。 

猴子 一 共 四 只 ， 青 年 的 大 约 八 张 枫 枚 米 大 的 西式 房间 平均 分 
成 四 个 部 分 ， 四 只 猴子 各 霸 一 方 。 这 样子 ， 无 论 青 年 在 哪个 位 
前 ， 部 躲 不 开 猴 子 的 眼睛 。 很 早 以 前 ， 为 了 避 开 猴子 的 视线 ， 曾 
经 把 房间 的 各 个 角落 和 家 具 的 背后 费 尽 心思 地 研究 一 番 。 虽 然 现 
在 不 打算 绸 搞 这 些 无 谓 的 尝试 ， 但 觉得 自己 时 常 像 睡觉 的 小 孩 躲 
避 阳 光 似 地 半 是 本 能 地 无 意识 地 寻找 这 么 个 不 可 能 存在 的 角落 。 

猴子 各 自 占据 的 地 盘 的 边界 时 常 发 生 小 变动 ， 考 虑 到 这 一 
点 ， 可 以 说 总 体 还 是 相当 稳定 的 。 至 少 青 年 意识 里 的 猴子 所 占据 
的 位 置 没有 变动 过 。 尽 管 猴子 没有 通过 动作 、 表 情 对 现在 的 处 境 
表示 满意 ， 但 也 没有 表示 不 满 或 者 发 生 争夺 地 盘 的 现象 。 这 大 概 
和 人 在 一 个 地 方 住 习惯 了 的 感觉 一 样 。 

育 年 住 在 一 幢 古 老 破 旧 的 大 洋房 的 二 楼 ， 南 边 和 东边 各 有 窗 
户 。 东 边 的 窗户 与 通 往 走廊 的 门 并 排 着 ， 南 边 开 着 和 东边 同样 大 
小 的 两 扇 窗 户 ， 窗 户 中 间隔 着 白 墙 。 朝 西 的 窗台 下 摆 着 一 张 桌 
子 ， 青 年 坐 在 桌 旁 的 青 灰 色 人 造 革 贴 面 椅子 上 。 

房间 的 西边 是 一 整 面 固定 书架 和 储藏 室 。 储 藏 室 很 小， 架子 
上 却 堆 着 满 满 的 旧书 、 纸 箱 、 登 山 用 品 、 坏 电器 等 东西 ， 落 满 灰 
尘 。 青 年 不 可 能 躲 到 里 面 去 。 如 果 他 为 了 躲避 猴子 的 视线 ， 藏 到 
里 面 ,关上 板 门 ， 首 先 必须 把 这 一 大 堆 乱 七 八 精 的 破烂 货 扔 掉 。 

房间 的 北边 是 一 墙 墙 ， 护 板 的 高 度 和 有 窗户 那 一 面 的 护 板 高 
度 对 应 一 致 ， 也 暗示 着 门 把 手 的 高 度 ， 起 到 统一 调和 房间 整体 平 
衡 的 作用 。 草 墙 摆 着 一 张 床 。 考 虑 到 床 正 对 着 门 ， 会 使 来 客 觉 得 
不 目 在 ， 就 在 床 和 门 中 间 放 一 个 挂 西服 的 衣柜 ， 算 是 临时 墙壁 隔 
开 。 衣 柜 和 床 一 样 宽 ， 这 么 一 摆 ， 整 个 房间 给 人 整齐 井然 的 印 
象 。 床 底下 放 着 用 纸 绳 捆扎 的 装着 不 穿 的 鞋 的 盒子 和 一 些 陶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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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不 像 储藏 室 里 面 那样 杂乱 无 章 。 床 和 衣柜 占 了 房间 的 大 约 三 分 
之 一 ， 剩 余 的 空间 就 是 一 桌 一 椅 和 来 客 用 的 两 把 温 落 椅 以 及 便 
桌 。 侧 桌 上 放 着 小 收音 机 和 唱机 ， 他 如 果 脚 对 储藏 室 ， 头 朝 衣 柜 
地 躺 在 床上 ， 左 手 刚好 能 够 调节 桌 上 的 收音 机 

房间 的 天 花 板 很 高 ， 暑 刷 着 和 墙壁 一 样 的 白色 其 泥 ， 但 由 于 
年 久 失 修 ， 到 处 都 是 像 水 面 班 点 那样 土 褐色 的 污 脏 、 东 南 角 与 东 
边 、 南 边 两 面 接壤 的 部 分 开 着 一 个 方形 气孔 ， 被 煤 烟 重 得 乌黑 ， 
在 它 的 对 角 线 角落 也 还 有 一 个 。 如 果 仔 细 观 察 ， 就 会 发 现 黑洞 里 
罩 着 金属 丝 网 。 青 年 并 不 希望 猴子 顺 着 气孔 钻 到 别 的 地 方 去 。 

说 到 房间 的 装饰 ， 只 有 两 幅 画 和 一 幅 浮 雕 。 青 年 对 房间 本 身 
并 不 关心 ， 所 以 对 装饰 也 不 感 兴趣 ， 从 墙 面 的 情况 来 看 ， 当 前 有 
这 些 就 够 了 。 其 实 没有 和 猴子 的 时 候 ， 他 曾 想 挂 更 多 的 画 ， 也 花 更 
多 的 时 间 欣 赏 过 自己 收藏 的 画 。 自 从 被 猴子 整 天 盯 着 以 后 ， 他 才 
失去 在 屋子 里 挂 更 多 的 画 和 花 更 多 的 时 间 看 画 的 强烈 愿望 。 一 边 
被 狭 子 采 着 一 边 看 东 梦 ， 心 里 就 很 不 自在 ， 很 不 踏实， 老 走神 ， 
心 不 在 须 ， 结 果 什 么 也 看 不 下 去 。 如 今 青年 只 是 带 着 忧郁 抱怨 的 
DAHER I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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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套印 二 十 张 中 的 第 十 张 ， 细 致 入微 地 描绘 着 一 棵 落叶 乔木 ， 大 
概 是 一 种 山 毛 样 ， 纵 模 交 错 的 一 团 细 干 瘦 枝 纤巧 微妙 地 伸 向 天 
空 ， 分 不 清楚 树叶 已 经 脱 尽 了 呢 还 是 新 芽 正 在 萌生 。 但 知音 整个 
画面 的 阴郁 气氛 给 人 冬天 的 感觉。 

把 这 帆 铜 版 画 装 在 画 框 里 送 给 青年 的 是 他 最 喜爱 的 人 ， 是 他 
大 学 毕业 的 纪念 品 ， 青 年 的 恋人 住 在 关 西 地 区 的 高 级 住宅 区 ， 与 
和 母亲、 继父 一 起 生活 ， 她 盼望 尽快 与 青年 结婚 。 青 年 每 周 收 到 恋 
人 的 两 次 来 信 ， 其 内 容 总 是 痛 切 地 哀叹 抱 急 他 没 叫 她 到 东京 去 。 
千篇一律 。 猴 子 没 来 以 前 ， 青 年 觉得 该 把 恋人 接 来 团聚 了 ，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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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人 也 收 措 东 西 做 好 准备 ， 有 的 事 还 干 得 让 继父 心里 不 愉快 。 但 
自从 来 了 猴子 ， 青 年 不 得 不 打消 把 恋人 叫 来 的 念头 ， 他 觉得 左右 
为 难 不 知 所 措 。 现 在 他 说 不 好 什么 时 候 能 把 恋人 叫 来 ， 急 得 恋人 
一 周 两 次 没命 地 催 。 可 是 ， 能 把 猴子 的 事 告诉 恋人 吗 ? 告诉 她 以 
后 ， 还 能 像 现 在 这 样 继续 爱 青年 吗 ? 告诉 她 以 后 还 决心 和 青年 一 
起 居住 在 养 着 狼 子 的 屋子 里 吗 ? 还 能 够 在 猴子 的 众 目 睫 颇 之 下 无 
遮 无 蔽 地 过 夫妻 生活 吗 ? 一 想到 这 些 ， 青 年 就 有 一 种 厌恶 的 襄 污 
的 印象 ， 觉 得 对 自己 对 恋人 对 人 存在 本 身 都 是 一 种 衰 污 。 青 年 无 
可 奈何 ， 拿 不 定 主意 ， 只 好 这 么 拖 着 ， 但 每 周 的 星期 一 和 星期 四 
恋人 准时 的 来 信 不 断 催促 ， 言 辞 日 益 激 烈 急 人 迫 : 希望 你 明天 就 叫 
我 去 。 现 在 青年 已 经 想 不 出 什么 貌似 合适 的 理由 让 她 继续 留 在 关 
西 了 。 他 每 个 星期 天 都 给 恋人 回 一 封 像 联系 工作 业务 那样 干巴 巴 
的 短信 。 每 次 回信 他 的 胸中 都 燃烧 着 对 恋人 的 爱情 的 思念 和 对 狗 
子 的 惜 恶 ， 爱 习 交 织 。 但 每 次 写 信 ， 猴 子 总 是 若无其事 地 看 着 他 
的 后 背 。 

北 墙 的 床铺 上 方 挂 着 两 幅 画 。 一 幅 是 毕加索 水 彩 画 精致 的 复 
制品 ， 另 一 幅 是 银色 小 羊 的 浮雕 。 两 幅 画 都 以 与 墙 面 一 定 的 角度 
向 外 斜 晤 着 ， 这 样 无 论 站 在 画 前 还 是 躺 在 床上 都 能 随意 欣赏 。 

靠近 储藏 室 一 边 的 那 幅 水 彩 画 使 用 暗淡 而 透明 的 蓝 色 、 浅 玫 
瑰 色 、 和 柔和 的 黑色 、 平 淡 温和 的 深 棕 色 画 着 三 个 人 物 ， 右 边 那 个 
裸体 少女 左手 拿 一 面 镜子 ， 右 手 整理 着 淡 紫 色 的 卷曲 的 发 医 ， 导 
角 向 下 紧张 地 收敛 ， 阴 懂 的 眼睛 似乎 含 喷 带 急 ， 但 那 舒 展 自在 祖 
露 的 身躯 表明 她 并 不 是 生气 。 贫 穷人 家 的 姑娘 紧张 的 时 候 往往 显 
出 怒气 冲冲 的 表情 。 修 长 匀称 的 白 梧 身 体 除了 头 部 以 外 ， 用 透 着 
蓝 色 、 茶 色 的 墨色 涂抹 的 下 腹部 小 小 的 抛物 线 中 间 部 分 被 突出 出 
来 。 它 就 像 一 个 垂下 来 的 口袋 ， 与 头 部 相反 ， 在 整个 裸体 舒缓 柔 
和 的 曲面 起 到 画龙点睛 的 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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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小 孩 的 男人 一 - 身 丑 和 角 打 扮 ， 看 着 麦子 正 一 丝 不 挂 地 化 妆 。 
他 们 一 家 子 站 在 蓝 色 和 焦 条 色 的 幕 前 ， 疾 后 大 概 守 集 者 不 少 观众 
等 待 他 们 出 场 。 整 个 画面 交织 着 这 个 家 庭 的 亲密 与 紧张 的 两 种 表 
情 。 男 人 穿着 黑 日 格 紧 身 衣 更 衬托 出 妻子 细腻 洁白 的 身体 的 炉 情 
性 肉 感 。 

这 幅 毕 加 索 水 彩 画 复制 品 可 以 说 是 青年 房间 里 唯一 的 色情 表 
现 。 其 实 青年 发 现 猴 子 存在 着 以 微微 隆起 的 柔和 温顺 的 阴毛 撩 逗 
人 心 的 极其 性 感 的 裸体 所 不 可 比拟 的 更 加 赤裸 裸 的 肉欲 。 在 那个 
BTA, UL EMRE REE, BOHR, PAPO AA 
和 情感 不 可 思议 的 迷恋 ， 也 可 以 说 感受 到 纯粹 的 肉欲 之 爱 。 这 使 
青年 与 猴子 的 关系 变 得 错综复杂 ， 充 满 自卑 感 ， 尤 其 觉得 不 可 告 
人 的 羞耻 。 

北面 墙 上 与 复制 品 并 排 挂 着 的 银色 小 羊 浮雕 是 青年 和 恋人 在 
神户 散步 时 购买 的 。 除 了 像 卷 花 一 样 弯曲 的 羊角 以 外 ， 前 半身 和 
后 半身 准确 对 称 ,这 样 屁 股 的 形状 就 显得 含混 模糊 ， 明 显 地 减弱 
本 一 只 痒 的 素描 的 整体 效果 。 这 幅 浮 有 雕 并 不 具备 让 青年 心情 激动 
兴 盏 的 艺术 力量 。 它 和 桌 椅 板 使 一 样 都 属于 普 普 通通 的 物体 ， 青 
年 可 以 心平 气 和 地 看 它 。 所 以 他 看 这 幅 浮 雕 的 时 候 ， 尽 管 猴子 也 
在 育 面 看 着 他 ， 不 会 产生 看 水 彩 画 或 者 铜版 画 那样 奇妙 的 感觉 。 
”这 三 幅 美 术 品 中 ， 青 年 现在 只 看 最 平凡 最 无 聊 的 浮雕 上 银色 的 小 

=e ; | 
青年 的 房间 铺 着 软木 地 板 。 这 座 洋房 的 所 有 房间 都 是 如 此 ， 
只 是 由 于 年 久 失 修 、 人 尘埃 污 脏 ， 就 像 犀牛 背 一 样 又 厚 又 硬 。 当 黄 
SHA ZR ARR, RRM ERR, Ae ES 
秆 一 方 的 猴子 显得 神色 不 安 情 绪 急 躁 。 青 年 想 应 该 最 大 限度 地 有 
效 利用 猴子 一 天 中 唯一 情绪 不 安 的 傍晚 时 间 ， 但 他 白天 在 单位 工 
作 精 疫 力 尽 ， 回 到 家 里 总 是 趴 在 桌子 上 休息 恢复 一 下 精神 ，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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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上 晚上， 青年 好 容易 精神 恢复 过 来 ， 于 是 从 文件 包 里 取出 
”分 类 卡片 开始 整理 。 猴 子 在 它们 各 自 的 领地 泰然 自若 地 看 着 青年 
的 后 背 。 

四 只 猴子 大 体 这 样 划 分 至 年 的 房间 。 东 边 的 窗户 底下 一 只 。 
青年 在 门 和 衣柜 狭 窑 错 上 暗 的 中 间 脱 得 一 丝 不 挂 换 内 衣 内 裤 时 ， 它 
从 窗 下 的 位 置 可 以 看 得 一 清二 楚 。 青 年 从 外 面 回来 ， 一 推 门 ， 也 
是 在 这 个 位 置 的 猴子 第 一 眼看 到 他 。 

与 这 只 猴子 迎面 相对 的 是 西边 书架 下 的 猴子 ， 青 年 座 在 桌 旁 
的 时 候 ， 它 就 在 青年 的 脚 边 一 动不动 地 看 着 他 。 青 年 怕 汗 脚 自 烘 
烘 的 ， 在 屋 里 就 脱 下 袜子 ， 毫 无 防备 的 一 双 光 和 脚 旁 蹲 着 一 只 锋 
子 ， 这 使 他 阴暗 的 心灵 深 处 无 法 抑制 地 滋长 着 不 安 的 萌芽 ， 就 像 
目 己 的 脚 了 逐渐 干燥 收缩 脚心 弯曲 似 的 感觉 。 但 是 ， 如 果 由 于 密 
怕 猴 子 的 注视 而 让 脚 丫 器 上 一 层 布 ， 忍 受 着 腐烂 的 植物 的 肉 一 样 
的 垩 时， 这 不 是 伤害 人 的 自尊 心 的 行为 吗 ? 这 不 是 青年 向 猴子 届 
AS? 育 年 无 法 容忍 自己 向 猴子 屈服 。 他 认为 ， 对 猴子 的 屈服 将 
危及 目 己 作为 人 存在 的 意义 。 于 是 尽管 心 惊 肉 跳 ， 他 还 是 强迫 自 
己 坐 在 桌 前 时 把 一 双 光 不 赤 汐 的 脚 丫 摆 在 猴子 眼前 。 

南边 两 个 窗户 中 间 、 挂 着 铜版 画 的 窗 小 墙壁 下 是 第 三 只 猴子 
占据 的 位 置 。 它 选择 这 个 最 好 的 位 置 ， 可 以 注视 睡觉 的 青年 。 青 
年 睡 醒 后 一 睁 眼睛 ， 如 果 他 的 头 刚好 又 对 着 窗户 ， 青 年 和 猴子 就 
会 正面 相 视 。 这 时 ， 猴 子 的 屁股 就 从 地 板 上 抬 起 来 ， 攀 着 护 板 ， 
尽量 伸 长 身体 ， 力 图 让 自己 的 脑袋 瓜 与 青年 的 脑 绕 瓜 处 于 差不多 
同样 的 高 度 上 。 甫 年 把 头 放 倒 到 与 猴 头 同样 的 高 度 ， 双 方 就 在 地 
板 的 水 平视 线 上 对 视 着 。 这 也 在 青年 的 内 心 产生 与 人 的 尊严 相 低 
甬 的 情绪 。 所 以 青年 总 是 希望 睡 醒 的 时 候 ， 自 己 的 脑袋 能 朝 着 狼 
子 做 慢 骄 横 的 视线 无 法 镶嵌 进去 的 北 墙 ， 但 自从 与 猴子 开始 这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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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大 量 安眠 药 后 痛苦 的 睡眠 中 ， 也 总 是 为 了 寻求 些微 的 光明 而 
面 对 窗 户 方向 。 青 年 几乎 每 天 早晨 一 睁 开眼 睛 ， 就 发 现 目 己 与 伸 
长 身子 的 猴子 正面 面相 讽 。 而 且 在 他 还 没 醒 过 来 的 时 候 ， 猴 子 就 
已 经 一 直 盯 着 他 毫 无 设防 的 睡 脸 。 一 想到 这 一 点 ， 他 醒 来 后 还 没 
睁 眼 就 清醒 地 意识 到 猴子 的 存在 ， 于 是 为 了 避 开 儿子 ， 依 然 闭 着 
眼睛 翻身 转向 北 墙 。 但 就 是 如 此 ， 他 也 没有 产生 幸运 的 情绪 。 

最 后 一 只 猴子 在 床 和 衣柜 的 连接 处 面 南 而 坐 。 青 年 睡觉 的 时 
候 ， 它 就 一 动不动 地 坐 在 他 的 脑袋 瓜 底 下 听 着 青年 平静 的 呼吸 。 
如 果 这 只 猴子 伸 长 身子 从 床 头 看 着 青年 ， 那 比 南 边 窗户 下 面 的 猴 
子 更 具 威 胁 。 但 猴子 并 没有 显示 这 样 做 的 迹象 ， 这 对 青年 是 唯一 
的 幸运 、 是 他 在 抑郁 残酷 可 悲 的 命运 中 唯一 得 到 保障 的 幸运 。 四 
只 猴子 之 间 也 在 互相 牵制 ， 一 只 猴子 也 不 敢 随 意 把 自己 赤裸 裸 的 
后 背 上 之 无 警惕 地 尤其 在 黑暗 的 夜间 对 其 他 三 只 猴子 暴 圳 无遗 。 轴 
怕 至 少 不 能 认为 第 四 只 猴子 不 探头 从 床上 注视 青年 的 睡 相 是 出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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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青年 感到 最 大 威胁 的 还 是 这 第 四 只 儿子， 他 当然 不 相信 
它 总 是 老 老 实 实地 面 南 而 坐 。 这 给 青年 的 睡眠 状态 带 来 恐怖 ， 陷 
入 像 闫 石 一 样 的 失眠 之 中 。 他 不 得 不 大 量 服用 安眠 药 ， 致 使 伤 了 
骨 。 尽 管 服 用 安眠 药 后 糊 里 糊涂 的 午睡 从 本 质 上 解决 不 了 任何 问 
题 ， 但 服用 已 成 为 长 期 的 习惯 。 青 年 大 概 绝 不 会 丢掉 这 致命 的 习 
惯 。 就 像 绝 不 会 发 生 猴 子 离 开 青 年 的 房间 使 青年 获得 解放 这 种 事 
一 样 ， 青 年 的 失 醋 症 也 绝 不 会 治愈 。 失 有 卢 已 不 是 青年 的 一 时 之 
靖 ， 已 经 成 了 兽性 。 因 为 要 消除 他 的 失眠 ， 就 好 像 制 掉 他 的 手指 
狠 出 他 的 一 部 分 内 脏 一 样 ， 等 于 切除 他 的 肉体 。 

青年 坐 在 桌 前 ， 在 占据 各 自 固 定位 置 的 猴子 的 注视 下 ， 继 续 
整理 当天 的 分 类 卡片 。 卡 片 量 又 大 ， 所 记载 的 据 以 分 类 的 内 容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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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不 明确 ， 分 门 别 类 的 整理 实在 极其 消耗 体力 和 精力 。 而 且 卡 片 
上 写 的 不 是 鼓励 青年 奋发 向 上 尽 是 消磨 减弱 人 们 斗志 的 内 容 。 这 
种 分 门 蜀 类 的 工作 没有 一 点 可 以 使 心情 开朗 。 

青年 在 猴子 的 注视 下 一 直 坚 持 到 深夜 ， 总 算 干 完了 这 无 聊 忧 
郁 的 工作 。 他 疲 备 不 堪 ， 从 储藏 室 拿 出 安眠 药 和 水 瓶 ， 然 后 忍受 
着 苦涩 难 闻 的 味道 喀 叶 喀 叶 地 嚼 碎 ， 用 水 送 下 。 安 眠 药 生 效 之 
前 ， 他 无 法 下 决心 躺 到 床上 。 他 在 猴子 的 视线 中 人 慢 吞 知 地 脱 掉 衣 
服 ， 只 剩 下 内 衣 内 裤 ， 又 坐 在 椅子 上 翻阅 杂志 。 简 直 是 无 聊 透 顶 
的 杂志 ， 而 小 年 轻 人 居然 翻 旧 了 。 不 过 ， 他 没有 每 个 月 都 买 新 杂 
志 的 余 钱 。 

安眠 药 开 始 起 作用 了 ， 他 感觉 到 绝 不 会 引起 兴奋 的 一 种 沉郁 
的 醉 意 。 青 年 回忆 起 大 学 时 代 的 生活 ， 不 由 地 悲 从 中 来 催 人 窝 
泪 。 那 个 时 候 ， 他 脸色 红 渔 身体 健康 动作 敏捷 ， 毫 无 自 睾 感 ， 以 
宽广 的 胸怀 爱 着 恋人 。 慷 慢 着 到 国外 旅行 ， 渴 望 有 一 架 精 致 的 昭 
相机 。 这 理想 也 不 算 过 分 ， 不 至 于 破坏 现实 生活 的 均衡 。 最 重要 
的 是 那个 时 候 他 的 房间 里 没有 猴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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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的 物体 、 像 死胎 儿 一 样 的 物体 。 当 青年 觉得 周围 的 房间 、 包 说 
着 这 些 房间 的 广 误 的 黑夜 就 要 立即 变 成 一 种 狭小 浑圆 的 像 宾 集 一 - 
样 的 东西 时 ， 便 拖 着 摇 摇 晃 晃 的 身子 上 床 类 灯 。 这 时 只 有 猴子 开 
始 成 为 切实 明确 冷峻 的 存在 ， 在 黑暗 中 闪烁 着 灿 炯 的 目光 。 青 年 
有 气 无 力 地 打 一 个 哈欠 ， 对 猴子 全 面 届 服 ， 像 沁 死 的 尸体 一 样 难 
入 沉睡 之 中 。 青 年 经 常 梦 见 自己 轮流 被 四 只 猴子 鸡奸 。 但 睡 熟 以 
后 ， 令 人 讨厌 恶心 的 梦 会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房 间 、 猴 子 、 大 学 毕 
业 以 后 不 如 意 的 现实 生活 ， 一 切 的 一 切 都 标 漆 远离 而 去 。 在 他 的 
周围 紧 紧 关闭 着 一 扇 无 意识 的 门 座 ， 像 糊 着 厚 厚 的 潮湿 的 粘膜 的 . 
无 意识 的 门 殿 。 就 在 这 扇 门 即将 关闭 的 时 刻 ， 青 年 由 于 安 眼 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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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 沉 而 失去 抵抗 力 的 心灵 把 猴子 的 事 志 得 一 干 二 净 ， 不 顾 体面 廉 
目地 祈求 一 样 无 声 地 叫唤 起 来 。 啊 ! 这 样 的 日 子 还 要 继续 多 入! 
这 样 的 生活 何 时 才 算 到 头 ! 


青年 一 大 早 就 醒 过 来 ， 是 楼 下 老头 激烈 的 喘 咳 声 把 他 吵 醒 
的 。 青 年 筑 在 床上 ， 起 先 像 包 囊 在 电影 中 淡出 瞬间 那样 混沌 暖 味 
的 无 意识 与 意识 之 间 的 灰色 的 柔软 果子 冻 状 态 里 ， 心 头 荡 澜 着 一 
种 幸福 感 ， 但 他 的 肩膀 没有 立刻 开始 负重 ， 脑 子 封闭 在 不 幸 的 意 
识 里 。 因 为 他 意识 到 猴子 一 直 在 盯 着 自己 。 青 年 在 早晨 冷风 由 的 
SERA. REA SAE HERR EM 
某 一 件 事 断 念 以 后 才能 进入 漫长 的 苦涩 的 一 天 。 以 前 青年 每 次 身 
心 健康 地 醒 过 来 时 ， 尺 管 形状 变幻 不 定 际 忽 轻 浮 ， 但 浑身 的 确 充 
满 希望 的 热情 。 从 热乎 乎 的 毛毯 中 钻 出 来 的 身子 在 早晨 清凉 的 空 
气 里 的 一 阵 阁 动 也 洋溢 着 青春 的 活力 ， 那 种 额 动 是 战士 勇 武 的 激 
动 。 | 

但 是 现在 ， 青 年 睡 醒 时 ， 如 果 说 还 能 感觉 到 些微 的 喜悦 和 幸 
运 的 感情 ， 也 只 是 在 闭 着 眼睛 从 无 意识 逐渐 过 渡 到 有 意识 状态 时 
让 猴子 满心 高 兴 。 这 种 喜悦 不 如 说 是 在 深渊 里 度 日 的 坠 入 地 狱 的 
人 一 瞬间 逃避 开 虞 待 自己 的 小 鬼 的 眼光 时 那 种 极其 短暂 的 非 本 质 
性 的 安心 ， 却 改变 不 了 他 陷入 深渊 、 备 受 小 鬼 虐 待 的 现实 。 当 青 
年 在 梦 中 像 受到 威胁 的 野兽 一 样 猛然 惊醒 ， 一 - 睁 眼 却 和 猴子 相对 
而 视 时 ， 这 是 他 最 不 幸 的 时 刻 。 但 青年 逐渐 习惯 这 种 状态 ， 醒 来 
时 能 够 小 心 递 债 、 紧 闭 眼睛 ， 而 随 着 这 弱者 的 智慧 、 乞 丐 的 智 想 
的 习惯 化 ， 他 唯一 的 乐趣 的 滋味 也 越 来 越 淡薄 了 。 
青年 睡 醒 了 。 睡 觉 并 没有 消除 疲劳 。 醒 来 的 时 候 、 和 了 睡 前 一 
样 ， 不 仅 精 神 上 ， 连 肉体 上 也 同样 立即 觉得 重负 在 肩 ， 而 且 昨 晚 
服用 大 量 安眠 药 的 苦味 仍然 留 在 口腔 里 ， 胃 沉重 作痛 ，- 一 阵 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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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非常 遥远 的 回忆 。 

青年 醒 来 ， 听 着 楼 下 老头 没完 没 了 的 咳嗽 。 尽 管 这 声音 令 
不 快 ， 但 总 是 与 猴子 无 缘 的 人 类 世界 的 交流 。 青 年 一 边 听 着 这 震 
得 人 头痛 的 神经 质 的 咳嗽 声 ， 像 确认 人 与 人 的 亲切 交流 一 样 ， 一 - 
边 等 待 着 恢复 在 猴子 面前 起 床 穿 衣 服 的 勇气 和 体力 。 这 种 勇气 和 
体力 无 法 恢复 的 时 候 便 是 青年 死去 的 时 刻 。 那 时 ， 他 的 赤裸 裸 的 
身体 将 于 着 温暖 的 毛毯 ， 在 猴子 凝视 的 目光 中 充满 届 辱 地 死去 。 

楼 下 的 老头 还 在 咳嗽 。 也 许 老头 又 在 那儿 回想 他 长 期 坚持 斗 
争 、 进 展 却 很 不 顺利 的 诉讼 案 、 老 头 原 是 个 当 官 的 ， 早 就 退隐 下 
来 了 ， 可 一 直 在 和 一 家 大 报社 打 名 誉 官司 。 老 头 的 亲属 对 这 场 官 
可 早已 失去 兴趣 ， 一 个 活 不 了 几 天 快 进 棺材 的 老头 ， 名 誉 又 算得 
了 什么 ?作为 被 告 的 大 报社 也 对 久远 年 代 以 前 的 某 一 天 发 生 的 损 
害 名 誉 的 事件 十 分 冷淡 ， 世 人 早已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了 。 老 人 存在 本 
身 也 被 世人 忘却 了 。 法 官 对 被 忘却 的 人 恢复 名 誉 也 不 热心 。 所 以 
这 场 官司 就 没完 没 了 地 拖 下 来 。 老 人 的 亲属 已 经 说 不 清楚 这 场 名 
誉 权 的 审判 现在 是 否 还 在 继续 着 ， 但 老人 决心 战斗 到 底 、 老 人 曾 
经 对 租赁 给 他 房屋 的 青年 大 谈 特 谈 自己 的 名 誉 是 怎么 被 损害 的 ， 
最 后 还 补充 说 ， 他 正 计 划 组 织 抵 货运 动 ， 不 买 这 家 报社 发 行 量 达 
近 一 千 万 份 的 报纸 和 一 百 万 份 的 周刊 杂志 ， 从 而 置 之 于 死地 。 但 
至 今 尚未 实行 。 老 人 说 ， 总 有 一 天 ， 大 报社 的 报纸 和 周刊 杂志 全 
军 窗 没 ， 大 报社 向 坚持 战斗 的 老人 全 面 投降 ， 这 是 毫 无 疑义 的 。 
老人 坚信 不 疑 地 继续 战斗 。 老 人 绝 没 有 忘记 自己 的 名 誉 受到 损害 
而 且 尚 未 报 这 一 第 之 仇 。 

老人 一 大 早 就 在 楼 下 咳嗽 。 青 年 躺 在 床上 听 着 咳嗽 声 。 青 年 
曾经 听 老 人 谈 过 这 本名 誉 官司 的 细节 ， 但 现在 想 不 起 来 ， 他 只 清 
楚 地 知道 ， 那 家 大 报社 曾经 无 理 地 诽谤 过 老人 ， 于 是 老人 提出 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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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名 誉 的 诉讼 ， 现 在 官司 还 没 打 赢 ， 但 老人 决心 坚持 斗争 下 去 。 
虽然 老人 已 经 衰老 ， 但 他 绝 不 停止 战斗 。 老 人 每 个 月 都 要 出 门 一 
次 ， 修 饰 打扮 得 整整 齐 齐 ， 但 回来 时 总 是 疲惫 困顿 萎靡 不 振 ， 一 - 
定 是 他 在 外 面 过 到 严重 损害 自尊 心 的 事 。 从 外 面 回来 的 当天 夜 
晚 ， 老 人 大 要 酒 疯 高 声 叫 骂 摔 打 阅 腾 。 那 天 晚上 ， 不 管 青年 服用 
多 少 安眠 药 也 无 济 于 事 ， 翻 来 复 去 就 是 睡 不 着 觉 。 他 必须 忍受 失 
眠 、 安 眠 药 过 量 的 晋 心 、 天 亮 时 饥 铁 的 折磨 。 当 灰色 与 玫瑰 色 奇 
妙 交织 混合 在 一 起 的 晨曦 映照 在 猴子 身上 时 ， 青 年 被 楼 下 老人 妈 
吼声 吓 得 惊醒 过 来 。 

除了 一 月 一 次 的 外 出 之 外 ， 老 人 整 天 关 在 屋 里 观察 “敌人 ” 
的 动 刊 ， 他 把 这 家 报社 发 行 的 中 有 报刊 连 名 个 角落 都 仔仔 细 细 看 
个 贤 ， 企 图 发 现 带 有 取消 损害 名 誉 的 含意 的 文章 。 但 他 的 每 次 希 
望都 落空 了 ， 老 人 依然 坚韧 地 继续 战斗 下 去 。 老 人 坚忍 着 战斗 
着 ， 竭 力 瞪 着 那 一 双 视 力 极 其 衰弱 的 眼睛 在 报纸 的 各 个 角落 、 周 
刊 杂志 的 各 个 角落 耐心 地 细致 地 搜寻 ， 坚 信 有 一 天 会 发 现 向 他 道 
痰 的 广告 ， 从 而 恢复 他 清白 的 名 誉 。 
耳 不 见 老 人 的 咳嗽 声 了 。 大 门 外 有 轻微 的 声音 ， 然 后 一 片 宁 
前 。 老 人 拿 着 早报 又 开始 研究 了 。 大 概 今天 他 的 希望 又 要 落空 ， 
战斗 还 不 会 结束 。 青 年 身 在 床上 ， 心 想 老 人 一 直 主 张 的 损害 名 从 
ZIRE TAA AVE? 他 想 不 起 来 。 好 像 是 一 个 细微 、 极 其 细微 的 
手 组 上 的 错误 ， 不 过 也 确实 涉及 到 老人 的 名 誉 。 青 年 尽管 想 不 起 


”来 其 体内 容 ， 但 还 记得 的 确 昕 老人 说 过 这 件 事 ， 还 表示 理解 。 从 


楼 下 传 来 迫不及待 地 翻 报纸 的 声音 ， 像 蝉 鸣 。 恺 怕 今 天 依然 找 不 
到 让 他 心满意足 的 消息 吧 。 

青年 播 括 头 ， 把 堵塞 在 耳朵 深 处 的 这 细小 的 纸 声 摔 掉 。 他 无 
法 对 包括 老人 在 内 的 任何 人 怀 有 友好 的 感情 。 他 不 能 把 感情 转移 
给 别人 。 青 年 是 在 猴子 注视 的 目光 中 生活 的 ， 没 有 其 他 人 把 猴子 


183 


共同 生活 


作为 重负 托 在 诊 上 。 与 猴子 无 毕 的 人 与 青年 也 无 缘 ， 便 是 坚 无 相 
关 的 陌生 人 。 而 且 青 年 认为 所 有 的 人 都 与 猴子 无 缘 ， 所 以 他 无 比 
孤独 。 

青年 坐 起 来 。 猴 子 开始 盯 着 他 。 不 用 整个 身体 撕 破 猴子 视线 
之 网 ， 就 无 法 站 立 在 地 板 上 。 这 会 挫伤 勇气 。 青 年 光 着 脚 站 在 地 
板 上 开始 穿 衣 服 。 他 必须 去 上 班 。 猴 子 一 直 看 着 青年 穿 衣 服 穿 袜 
子 、 把 昨天 整理 分 类 的 卡片 塞 进 文件 包 里 。 他 慢 慢 地 向 门口 走 
去 。 猴 子 的 脑袋 瓜 随 着 青年 的 移动 开始 氢 头 ， 最 后 以 它们 特殊 的 
方法 把 身体 扭转 过 来 。 青 年 一 边 走 一 边 感 觉 到 猴子 的 目光 执 白地 
(UE FEE Aa AA. SUE. aA. ARB. BAL. eA UE Rt 
头 大 吃 一 声 ， 但 他 一 声 不 响 地 开门 走出 走廊 。 青 年 总 觉得 上 班 前 
无 精 打 采 精神 疲 顿 。 但 在 猴子 的 注视 下 ， 根 本 无 法 消除 疲劳 。 疫 
夯 像 溶液 底部 的 沉淀 物 逐 渐 增 加 。 当 青年 用 疲乏 的 手 关 上 门 的 瞬 
间 ， 他 感觉 猴子 的 凝视 达到 最 高 潮 。 他 关上 门 ， 关 闭 了 生活 真实 
的 一 面 。 


青年 在 商会 的 调查 室 工作 ， 他 抱 着 装 有 分 类 卡片 的 文件 包 从 
商会 红 砖 色 大 楼 的 旁 门 走 进 黑暗 的 楼 后 头 。 调 查 室 在 楼 道 顶头 的 
角落 里 ， 房 间 又 罕 窗 户 又 小 ， 原 来 是 商会 最 低级 雇员 的 候 工 室 。 
天 花 板 上 还 留 着 以 前 的 人 胡 写 乱 划 的 文字 。 天 花 板 很 高 ， 谁 也 不 
控 。 胡 写 乱 划 的 人 大 概 把 椅子 放 在 桌子 上 ， 再 息 上 去 ， 身 子 站 不 
稳 ， 一 只 手 扶 着 墙 ， 写 的 字 和 看 焉 扭 扭 ， 像 震 额 不 安 的 不 幸 的 儿童 
的 心灵 -- 样 扭曲 阴暗 微微 额 动 。 

两 匹 马 斜 行 的 时 候 …… 

天 花 板 上 “两 匹 马 斜 行 的 时 候 "， 想 象 不 出 会 发 生 什 么 事 。 
调查 室 的 人 谁 也 没 想 过 这 一 行 字 意味 着 什么 ， 推 测 事态 的 发 展 。 
他 们 对 天 花 板 的 字 毫 无 好 奇 之 心 。 即 使 有 好 奇 心 也 弄 不 明白 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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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 ， 即 使 弄 明 白 了 又 能 怎么 样 。 调 查 室 成 员 -- 致 认为 以 前 在 这 
黑暗 简陋 的 屋子 里 有 一 个 细 高 个 的 疯子 ， 但 没有 再 深入 细致 地 继 
续 研 究 下 去 。 一 个 细 高 个 疯子 在 这 屋子 里 ， 他 与 两 匹 马 是 什么 关 
系 ?“ 两 匹 马 斜 行 的 时 候 ”。 是 两 匹 马 各 有 目 互 不 平行 的 奔跑 呢 ， 还 
是 两 匹 马 并 排 对 墙壁 倾斜 着 奔跑 ? 不 管 哪 一 个 情形 ， 当 两 丐 马 斜 
行 的 时 候 ， 是 否 要 发 生 什 么 事情 ?两 匹 马 是 否 帘 意 着 某 种 象征 性 
的 内 容 ” 这 个 大 家 部 不 志 识 的 阳 生 人 为 什么 要 在 那么 高 的 天 花 板 
上 写 这 一 行 字 ? 

商会 的 大 楼 前 面部 分 用 来 接待 客人 ， 清 净 安 静 ， 气 氛 明 朗 ， 
就 像 入 口 处 宽大 玻璃 门 一 样 明 亮 清 朗 ， 在 那儿 工作 的 姑娘 一 个 个 
青春 活泼 ， 小 伙 子 一 个 个 英俊 精神 ， 服 装 整 齐 ， 笑 容 可 换 ， 接 待 
”客人 彬 彬 有 礼 。 那儿 是 加 利 福 尼 亚 般 的 太阳 国度 。 

但 是 ， 光 辉 灿 烂 的 阳光 照射 不 到 商会 的 后 面部 分 。 调 查 室 总 
征 阴 云 登 笋 。 而 且 调 查 室 的 工作 究竟 是 否 与 商会 的 机 能 活动 保持 
春 有 机 的 联系 ， 谁 的 心里 也 没有 底 。 青 年 们 在 这 阴暗 偏僻 的 小 屋 
于 生 的 工作 与 前 面 热 热 霜 亲 光彩 夺目 的 活动 有 哪些 关系 ， 谁 也 大 
不 清楚 。 但 他 们 必须 一 直 工 作 ， 青 年 觉得 他 们 的 调查 室 与 前 面 阳 
光明 媚 的 地 方 是 完全 不 同 ， 党 不 相干 的 两 座 城堡 。 

调查 室 四 张 蝎 子 挨 靠 在 一 起 ， 每 张 桌子 两 条 边 相 互 连 接 ， 因 
为 果子 不 一 般 大 ， 形 成 一 个 复杂 的 多 边 形 。 主 任 的 桌子 离 门 口 最 
还 。 主 任 快 到 退休 年 龄 了 ， 希 望 自 己 能 到 前 头 去 干 一 干 出 头 露面 
采光 泡 眼 的 工作 ， 所 以 对 调查 室 的 工作 毫 无 热情 得 过 且 过 。 一 有 
机 会 ， 就 流露 出 恨不得 马上 到 前 头 去 的 焦急 情绪 。 这 就 使 调查 室 
懒散 马虎 的 空气 越 来 越 浓 。 主 任 五 十 多 岁 ， 沉 默 寡言 ， 秃 顶 ， 留 
下 一 图 头发 ， 脑 袋 瓜 显得 奇形怪状 。 

主任 旁边 正 对 着 门口 的 桌子 放 着 打字 机 ， 这 是 女 办 事 员 的 位 
置 。 她 三 十 多 岁 ， 自 称 已 婚 ， 但 有 人 底下 说 没 这 回 事 。 听 说 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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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这 几 年 一 直 在 澳大利亚 做 收购 羊毛 的 生意 ， 负 责 那 边 办 事 处 
的 工作 。 

青年 和 这 女 办 事 员 相处 极其 小 心 谨慎 ， 他 想 从 女 办 事 员 对 他 
的 表情 中 判断 她 是 否 知道 自己 的 秘密 ， 还 是 仅仅 故弄玄虚 装 模 作 
样 ， 但 一 直 猜 不 透 ， 这 让 他 焦虑 不 安 。 秘 密 ， 这 是 他 耻辱 的 秘 
密 。 
青年 必须 处 理 他 的 性 压抑 问题 。 这 在 他 的 房间 ， 在 猴子 目光 
注视 的 房间 无 法 处 理 ， 所 以 在 压 拨 状态 达到 最 高 潮 的 时 候 ， 就 只 
好 租 在 厕所 里 孤独 地 射精 。 有 一 天 ， 青 年 悄悄 地 迅速 手淫 以 后 ， 
突然 觉得 有 人 从 隔壁 女 古 所 往 这 边 偷 看 。 大 概 为 了 便于 打扫 ， 而 
所 的 间 壁 与 地 面 故意 留 着 大 约 十 公分 的 空当 。 隔 壁 有 人 把 一 面 小 
手 镜 放 在 空当 下 面 ， 当 他 发 现时 ， 听 到 隔壁 的 人 猛然 后 缩 的 声 
音 。 青 年 满面 羞愧 ， 慌 人 慌张 张 地 从 厨 所 跑 出 去 ， 根 本 顾 不 得 看 清 
楚 隔 壁 到 底 是 什么 人 。 回 到 调查 室 一 看 ， 女 办 事 员 的 座位 是 空 
的 。 从 那 一 天 开始 ， 青 年 就 觉得 女 办 事 员 用 一 种 成 视 反抗 丑恶 者 
的 眼神 看 他 ， 他 的 手 和 女 办 事 员 的 手 需要 直接 接触 的 时 候 ， 她 都 
小 声 地 惊 叫 着 把 手 抽 回 去 ， 以 至 于 调查 分 类 卡片 掉 在 地 上 。 但 
是 ， 那 面 小 手 镜 真 的 是 女 办 事 员 的 吗 ? 他 没有 把 握 。 也 许 那 天 女 
办 事 员 因 为 别 的 事 恰巧 不 在 。 

偷 看 ， 这 种 丑恶 行为 是 应 该 受到 娟 责 的 ， 偷 看 者 应 该 受到 只 
唾 茂 视 。 但 被 偷 看 的 青年 所 干 的 事 也 是 很 不 光彩 的 行为 ， 对 他 悄 
悄 地 迅速 地 进行 的 手淫 也 应 该 啼 唾 套 视 。 青 年 狠 狠 地 瞪 着 女 办 事 
员 冷 若 冰霜 的 长 长 侧 脸 ， 仿 人 恨 羞 愧 之 情 在 心头 交 攻 折磨 。 他 曾 想 
窜 出 去 问 问 她 ， 但 话 在 喉 晓 里 被 粘膜 粘 成 一 团 脏 脏 的 污垢 。 
“是 你 偷 看 的 吧 ? 是 你 偷 看 我 手淫 的 吧 ?” 

这 种 质问 怎 么 说 得 出 口 呢 ?” 对 这 种 质问 会 有 什么 样 冠 园 堂皇 
的 回答 呢 ? 如 果真 是 她 偷 看 的 ， 慌 怕 会 置之不理 ; 如 果 张 冠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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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 就 会 闹 得 不 可 开交 ， 爆 出 个 狠 动 一 时 的 大 丑闻 。 青 年 只 能 以 
错综复杂 的 心情 不 动 声色 地 观察 女 办 事 员 。 就 是 观察 出 个 结果 
来 ， 事 态 恺 怕 依 然 如 故 ， 不 会 有 什么 变化 ， 但 青年 每 次 见 到 女 办 
事 员 都 不 由 自主 地 想 这 些 事 。 

青年 和 主任 相对 而 坐 。 他 的 左边 、 和 女 办 事 员 相对 的 位 置 上 
摆 着 -… 张 比 其 他 三 张 桌 子 都 高 级 的 办 公 桌 ， 但 现在 没 人 使 用 。 这 
张 办 公 哩 属于 老板 外 复 的 。 这 位 得 天 独 厚 的 青年 现在 正在 欧美 考 
察 旅行 。 

青年 大 学 毕业 到 调查 室 就 职 那 时 候 ， 外 血 就 已 经 在 国外 了 。 
关于 这 位 前 途 无 量 的 外 秘 、 即 将 一 手掌 握 商 会 实权 的 单身 青年 的 
种 种 传闻 ， 他 主要 是 听 女 办 事 员 说 的 。 女 办 事 员 平时 不 爱 说 话 ， 
但 只 要 一 谈 到 这 位 外 盟 ， 立 刻 情绪 兴奋 、 洒 滔 不 绝 ， 说 外 赣 对 她 
怎么 充满 好 感 ， 有 时 还 表现 得 十 分 热情 。 这 个 时 候 ， 说 她 是 一 个 
羊毛 业主 的 妻子 ， 不 如 说 是 未 婚 的 年 轻 姑 娘 更 合适 。 

忧郁 的 主任 也 对 老板 的 外 血 极 有 好 感 ， 他 了 盼望 外 复 结 束 长 期 
的 欧美 考察 回来 的 时 候 ， 调 查 室 会 一 跃 成 名 显露 头角 成 为 全 商会 
ROM, (EE RAY Ee EI, EIR AKU ATES 
回国 ， 看 来 够 哈 ， 于 是 主任 的 希望 就 更 加 现实 ， 渴 望 从 调查 室 调 
往外 交 第 一 线 工 作 ， 他 想 这 样 比 在 调查 室 引 人 注目 ， 说 不 定 还 有 
机 会 被 老板 看 上 。 主 任 经 常 挂 在 口头 的 话 是 ; 

“ 战 后 乱 暴 哄 那 一 阵子 ， 把 我 塞 到 这 上 儿 来 。 要 不 我 还 继续 干 
我 的 外 交工 作 。 不 管 怎么 说 ， 战 后 的 忙乱 害 了 我 。 我 的 性 格 不 适 
合 在 这 儿 工 作 。” 

ESA CERMAK TAMER AE, BEES 
EY Bi ESE HE A ES Sh te ot, TE A HED 
ft, BIKA SO EER RE EE FR, TBE 
去 欧美 以 后 雇佣 的 青年 就 分 配 在 这 里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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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们 整 天 的 工作 就 是 翻阅 外 国 报纸 和 经 济 杂 志 ， 把 有 关 商 店 
经 营 的 消息 、 报 道 的 内 容 综合 分 类 ， 摘 抄 在 卡片 上 。 虽 然 分 类 卡 
片 越 来 越 多 ， 数 量 庞大 ， 但 没有 人 抽 看 。 他 们 只 是 分 类 、 摘 抄 、 
整理 。 如 果 老 板 的 外 移 回 来 ， 这 数量 庞大 的 一 堆 堆 卡片 将 会 闪闪 
发 光 地 显示 着 其 重要 的 意义 吧 。 然 而 现在 ， 卡 片 只 是 毫 无 意义 地 
不 断 增 加 。 没 有 一 个 人 翻阅 。 

调查 室 的 三 个 人 都 勤 惑 奶 尽 地 工作 着 。 他 们 每 天 的 工作 毫 无 
变化 ， 没 有 忙 闲 的 交叉 ， 只 是 平静 地 机 械 般 地 干 活 。 工 作 的 时 候 
谁 也 不 开口 ， 只 在 短暂 的 午休 时 间 里 聊 聊天 。 一 到 午休 时 间 ， 屋 
项 和 院子 就 挤 满 在 前 面 明亮 地 方 工作 的 那些 人 ， 他 们 最 大 限度 地 
利用 休息 时 间 ， 又 唱 又 跳 ， 还 打 羽 毛 球 。 而 三 个 调查 员 就 监 在 黑 
暗 小 房间 里 各 聊 着 毫 不 相干 的 话题 ， 各 人 只 对 自己 的 话题 津津 乐 
道 ， 对 别人 的 话题 兴趣 索然 带 搭 不 理 。 主 任 谈 他 想 在 退休 前 换个 
位 置 ， 女 办 事 员 谈 她 在 澳大利亚 做 羊毛 生意 的 丈夫 。 

“我 在 战 后 乱 哄 哄 的 时 候 起 ， 就 开始 干 这 种 工作 ， 打 算 不 久 
转 到 外 交 第 一 线 去 ， 也 好 荣 钨 一 时 。 可 外 物 要 是 回来 ， 这 儿 的 工 
作 走 上 轨道 ， 我 留 下 来 也 未 尝 不 可 。 

“他 要 是 从 澳大利亚 调 回国 内 就 好 了 ， 我 一 想 要 到 那 热 地 方 
生活 ， 简 直 浑 身 起 鸡皮 疾 阁 ， 他 说 要 在 那儿 买房 子 ， 可 我 人 在 这 
边 啊 。 外 和 掀 要 是 回来 ， 那 我 也 可 以 帮 他 的 点 什么 忙 。” 

外 血 要 是 回来 ! 这 就 是 把 主任 与 女 办 事 员 联 接 起 来 的 共同 纽 
带 。 他 们 满腔 热情 心潮 长 绵 如 梦 如 痴 地 架 语 着 .外 物 要 是 回来 ! 
他 们 把 唯一 的 希望 寄托 在 老板 外 物 的 回国 上 。 

但 老板 的 外 血 的 形象 钴 不 进 青年 的 脑子 里 ， 他 只 知道 一 个 很 
走运 的 青年 正在 欧美 到 处 旅行 ， 而 有 人 正 急切 地 盼望 他 的 归来 。 
APE EK Bt eI EA EE RT. CEA 
里 在 他 的 真正 生活 的 地 方 注视 着 他 的 猴子 。 就 是 老板 的 外 牧 从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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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回 来 ， 这 在 他 与 猴子 的 生活 中 又 会 造成 什么 变化 呢 ? 青年 面 对 
墙壁 听 着 在 明媚 的 阳光 下 欢 阑 的 年 轻 职 员 的 声音 ， 心 想 他 们 之 中 
根本 不 存在 猴子 。 就 在 这 时 ， 年 轻 人 的 声音 迅速 远 去 ， 在 他 黎 边 
兴致 和 动 动 津 津 乐 道 老板 外 物 的 声音 也 迅 速 远 去 。 青 年 聚精会神 地 
想 猴 子 。 只 有 猴子 占据 他 的 小 世界 。 他 一 边 看 天 花 板 上 的 那 一 行 
字 一 边 - 一 心 一 意 地 想 猴 子 。 

两 匹 与 斜 行 的 时 候 …… 

当 青 年 想 猴 子 的 时 候 ， 其 他 一 切 都 变 成 虚无 绿 淑 。 对 女 办 事 
员 的 怀疑 也 淡 蒲 了。 只 要 她 对 猴子 一 无 所 知 ， 手 淫 被 她 偷 看 也 没 
什么 了 不 起 ， 这 并 不 关系 到 他 的 本 质问 题 。 

对 猴子 如 痴 如 本 的 思念 不 受 任何 干扰 的 又 一 个 证 所 是 午饭 后 
勤 来 工 给 他 送 来 恋人 的 来 信 ， 青 年 接 过 来 也 不 撕 开 就 塞 进 文 件 包 
里 。 恋 人 一 定 在 信里 呼唤 明天 就 让 我 到 东京 去 吧 。 我 已 经 忍受 不 
了 这 多 的 生活 了 ， 但 青年 还 是 决定 先 想 猴子 后 看 信 。 只 要 猴子 继 
继 存 在， 恋人 的 呼唤 只 能 落得 一 场 虚空 。 任 何 一 切 都 是 虚空 。 

下 午 的 上 班 时 间 到 了 。 | 


调查 室 的 三 个 人 与 在 商会 前 头 工作 的 人 的 关系 很 奇特 微妙 ， 
他 们 不 相 往来 ， 同 在 一 个 单位 工作 ， 装 着 漠不关心 的 样子 ， 其 实 _ 
心里 头 都 贷 有 兴趣 地 互相 探听 ， 表 现 出 一 种 好 奇 心 。 调 查 室 主任 
在 调查 室内 部 坦率 直言 想 转 到 外 交 第 一 线 ， 但 对 前 头 的 人 没有 叶 
Kit; 而 前 头 的 人 又 怀疑 调查 室 的 三 个 人 与 商会 经 营 者 有 密约 ， 
调查 前 头 的 人 的 工作 情况 和 私生活 。 调 查 室 主任 和 女 办 事 员 动 不 
动 就 “老板 外 和 锡 "， 更 叫 前 头 的 人 疑虑 重重 、 心 头 不 安 。 他 们 一 
想到 老板 外 最 从 国外 回来 ， 就 觉得 现在 不 该 瞧不起 调查 室 的 人 ， 
于 是 有 时 过 来 动员 加 入 工会 。 但 调查 室 的 人 坚决 不 加 入 工会 。 

可 是 ， 一 旦 工会 做 出 什么 决定 ， 调 查 室 主任 和 女 办 事 员 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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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开平 寻常 的 兴趣 。 这 样 不 露 痕迹 地 给 予 前 头 的 人 一 种 调查 室 正 


在 调查 工会 的 活动 情况 的 暗示 ， 从 而 让 他 们 感觉 到 调查 室 的 权 
威 ; 男 一 方面 ， 由 于 这 个 暗示 的 效应 ， 工 会 居 展 不 安 ， 商 会 的 经 
营 者 就 不 会 提出 取消 调查 室 的 要 求 。 主 任 和 女 办 事 员 从 工会 集会 
决议 中 主要 探听 这 两 点 。 

工会 委员 每 月 必 来 调查 室 一 次 ， 动 员 他 们 参加 工会 ， 但 总 是 
遭 到 拒绝 。 只 有 这 时 ， 主 任 、 女 办 事 员 和 青年 异口同声 表示 同样 
的 意见 ， 至 少 在 表面 上 显示 着 团结 一 致 。 主 任 和 女 办 事 员 不 加 入 
工会 是 因为 要 显示 他 们 是 老板 外 和 的 亲信 ， 而 青年 不 加 入 工会 是 
因为 他 知道 工会 会 员 没 有 一 个 人 像 他 这 样 肩 负 着 猴子 、 青 年 与 猴 
于 一 起 过 着 孤独 的 生活 ， 怎 么 能 和 不 与 猴子 共同 生活 的 人 挽 手 联 
合 呢 ? 

工会 委员 苦口 小心 的 动员 无 效 以 后 ， 也 便 死 了 心 ， 但 有 些 事 
必须 这 三 个 非 工会 会 员 合作 ， 于 是 向 他 们 通报 几 项 决定 。 其 实 这 
毕 大 多 早 被 主任 或 女 办事 员 探听 到 了 ， 没 什么 新 鲜 ， 但 工会 委员 
作为 一 名 工会 会 员 提出 的 问题 倒 令 人 无 法 平静 。 

“最 近 发 现 有 人 在 厕所 偷 看 ， 请 你 们 注意 。” 

育 年 迅速 地 项 了 一 眼 女 办 事 员 ， 她 泰然 自若 。 这 并 不 能 断言 
她 就 不 是 偷 看 犯 。 女 办 事 员 像 石 头 一 样 凝固 的 表情 几乎 是 面 不 改 
色 心 不 跳 。 

发 现 偷 看 犯 向 领导 检举 揭发 的 ， 会 得 到 奖赏 。 检 举 揭发 虽 
外 是 晋 劣 的 手段 ， 但 偷 看 更 恶劣 。 工 会 决定 予以 配合 的 方针 。 偷 


看 者 一 被 当场 抓 住 当天 就 解雇 。 检 举 揭发 出 来 也 同样 处 理 。” 


“是 什么 奖赏? 能 不 能 调动 工作 ? 从 内 勤 调 到 外 交 。 
KDR ARR LSB AMELIE. AER 
红 ， 眼 睛 充血 ， 环 视 三 人 ， 但 此 时 脑子 里 也 没 忘记 猴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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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 季节 ， 青 年 的 屋子 越 来 越 潮 ， 猴 子 的 身上 开始 长 虫 。 他 
们 的 生活 不 得 不 面 对 一 个 新 的 状态 。 

虫子 很 像 甲 壳 钢 等 足 目 的 某 科 的 节肢 动物 。 据 青年 对 抓 着 的 
虫子 目测 计算 ， 身 长 约 $ 毫 米 至 15 毫米， 偶尔 特大 的 也 不 超过 
20 毫米 。 刚 出 来 的 小 虫子 ， 身 长 大 抵 都 在 $ SKE 10 毫米 之 
同 。 

虫子 卵 圆 形 ， 全 身 区 灰色， 这 一 点 像 鼠 妇 ， 可 身子 不 是 扁平 
的 ， 稍 部 隆 鼓 起 来 ， 由 一 些 节 环 组 成 ， 这 又 像 潮 虫 。 青 年 尖 尖 的 
铬 知心 捕 它 ， 虫 子 就 像 圆 圈 一 样 把 身体 圈 财 起 来 ， 这 时 又 呈 暗 青 
褐色 ， 这 一 点 几乎 像 是 潮 虫 的 变种 ， 但 它 一 动不动 平平 坦 坦 躺 着 
的 时 候 ， 简 直 就 和 鼠 妇 一 样 。 青 年 曾经 在 虫子 旁边 放 几 种 植物 的 
嫩 叶 ， 观 察 过 它们 是 否 看 食 叶 子 ， 结 果 也 不 了 了 之 。 要 是 猴子 不 
注视 青年 ， 他 会 花 更 多 的 时 间 继 续 观 察 下 去 ， 也 许 会 获得 某 些 资 
料 ， 但 猴子 一 直 在 背后 盯 着 他 ， 他 观察 这 苍 灰 色 的 节肢 小 动物 未 
免 心 情 惨淡 ， 无 法 长 久 坚 持 下 去 。 而 经 过 观察 即使 弄 清 楚 这 虫子 
是 接近 鼠 妇 还 是 更 接近 潮 虫 ， 观 察 者 从 中 又 能 得 到 多 大 的 满足 
We? 起 初 ， 就 是 找 遍 房间 的 所 有 角落 ， 也 只 能 抓 到 几 只 。 当 他 看 
见 一 只 虫子 在 书架 上 慢 慢 起 动 的 时 候 ， 就 满 屋子 细 细 搜寻 ， 结 果 
只 发 现 东 边锋 户 的 底 边 窗 框 内 侧 有 一 只 同样 形状 却 个 子 略 小 的 忠 
子 一 动不动 地 趴 在 那儿 。 

但 甫 年 有 一 个 不 妙 的 预感 ， 发 现 两 只 同样 种 类 的 虫子 ， 就 可 
能 意味 着 今后 要 在 这 层 子 里 繁衍 后 代 。 后 来 的 事实 证 明 ， 他 的 预 
感 不 幸而 言 中 了 。 第 二 天 ， 青 年 在 软 本 地 板 上 发 现 三 只 ， 在 书架 
上 发 现 一 只 ， 在 放 床 的 北 墙 发 现 一 只 大 的 ; 到 第 二 周 ， 虫 子 已 开 
始 在 这 屋子 里 繁殖 后 代 的 事实 已 显而易见 。 虫 子 从 哪儿 来 ?过 一 
阵子 ， 它 们 又 到 哪儿 去 ? 这 个 问题 无 法 回答 ， 甚 至 无 法 推测 ， 但 
虫子 确 确实 实在 这 屋子 里 存在 着 ， 并 党 衍 后 代 。 


191 


共同 生活 


把 虫子 抓 住 用 纸 包 起 来 再 拘 死 ， 然 后 把 这 脏 脏 的 小 纸 包 扔 到 
院子 的 垃圾 坑 里 。 小 纸 包 的 容量 和 数量 逐渐 增加 。 每 个 星期 天 楼 
里 的 家 庭 主 妇 就 来 烧 垃 圾 。 垃 圾 的 自 味 明显 地 混杂 着 虫子 烧 焦 的 
自 味 飘 进 甫 年 的 屋子 里 。 给 人 一 种 被 抬 死 在 纸 包 里 的 虫子 嘲笑 着 
青年 白费 功夫 的 努力 又 回 到 屋子 对 它们 之 死 施 加 报复 的 印象 。 由 
“ 子 一 天 天 繁殖 、 烧 焦 它们 的 尸体 的 臭 味 回 到 屋子 里 ， 这 又 给 人 一 
种 永恒 回归 的 印象 。 

青年 起 初 没 有 注意 到 虫子 是 生 在 猴子 身上 的 ， 但 一 次 偶然 看 
到 连接 虫子 与 猴子 的 一 条 届 情 的 纽带 切切 实 实 存在 着 。 这 是 一 个 
不 值 一 提 的 平平 淡淡 的 偶然 ， 但 一 旦 了 解 其 中 的 真相 ， 仿 佛 去 年 
从 看 见 第 一 只 虫子 那 一 刻 起 ， 就 已 经 明确 知道 猴子 与 虫子 的 关 
系 ， 而 在 这 偶然 的 瞬间 之 后 ， 对 虫子 与 猴子 的 关系 就 不 容 置疑 
了 。 许 许多 多 长 着 像 毛 一 样 小 脚 的 苍 灰 色 虫 子 一 动不动 地 钉 在 猴 
子 潮湿 的 肚 股 上 。 猴 子 几 乎 不 动 ， 也 不 找 也 不 拌 动 身子 ， 正 是 中 
子 舒 舒服 服 安 软 的 好 场所 。 但 有 时 候 这 些小 小 的 圆 圆 的 节肢 动物 
会 从 猴子 膀 股 上 纷纷 掉 落 下 来 ， 有 的 在 地 板 上 一 动不动， 有 的 仆 
到 护 壁 、 窗 框 、 书 架 。 有 一 次 ， 几 十 只 虫子 糜 集 在 浮雕 表面 上 ， 
青年 还 以 为 浮雕 上 的 银 羊 长 满 了 厚 厚 密 密 的 苍 灰色 和 柔软 的 羊毛 ， 
大 吃 一 惊 。 这 是 虫子 相当 大 量 繁殖 、 捕 捉 、 杀 灭 、 扬 弃 它们 逐渐 
变 成 一 项 需要 花费 时 间 和 劳力 的 工作 以 发 生 的 现象 。 

青年 上 下 班 路 上 经 过 一 家 药店 ， 杀 虫 剂 的 广告 引 人 注 目 ， 有 
时 觉得 某 种 杀 虫 剂 、 某 种 驱 虫 剂 适用 于 他 家 的 虫子 ， 这 种 感觉 其 
至 一 时 十 分 强烈 。 但 青年 没有 买 。 用 药 把 猴子 身上 的 虫子 全 部 杀 
死 ， 也 许可 以 使 房间 更 加 清洁 ， 适 合 居住 ， 这 种 措施 也 可 以 使 猴 
子 的 心情 更 加 舒适 。 但 房屋 被 非法 占领 、 随 时 受到 监视 的 青年 心 
甘 情愿 地 为 这 些 非法 占领 者 、 监 视 者 服务 ， 这 是 一 种 届 硝 。 

如 果 和 猴子 对 朴 满 胖 股 的 无 数 虫子 心烦 意 乱 招架 不 住 ， 即 使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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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先前 那 样 的 辛 运 ， 哪 怕 猴 子 注 意 力 从 青年 转向 虫子 ， 不 再 监 
视 育 年 ， 开 始 干 辛 万 昔 不 遗 余 力 地 驶 除 虫 子 ， 那 青年 虽然 觉得 站 、 
颂 ， 也 许 心 头 会 萌生 一 种 希望 。 

希望 ， 世 厌 色 的 卵 鸭 形 小 虫 的 进攻 带 来 的 希望 的 亮光 。 圆 鼓 
的 人 背 、 环 节 相 连 毒 避 蠕 动 的 身体 、 霉 一 样 的 脚 ， 这 就 是 给 青年 带 
来 微小 希望 的 中 坚 。 

育 年 一 边 于 着 每 天 额外 增加 的 捕捉 、 杀 死 、 遗 弃 虫 子 的 工 
作 ， 一 边 发 现 自己 从 这 无 聊 而 凄惨 的 劳动 中 感受 到 一 种 感情 的 兴 
奋 。 他 想 ， 这 项 工作 完全 是 为 自己 与 麻 集 在 猴子 身上 让 猴子 浑身 
难受 的 虫子 毫 无 关系 。 从 他 的 房间 被 驱逐 出 去 的 虫子 都 是 已 经 离 
开 猴 子 的 身体 、 对 儿子 无 能 为 力 的 虫子 。 反 过 来 不 是 可 以 说 ， 青 
年 为 了 让 猴子 浑身 难受 、 为 了 向 猴子 进攻 ， 对 虫子 的 任意 繁殖 放 
任 不 管 ， 只 把 无 力 向 猴子 进攻 的 那些 虫子 扔 掉 吗 ? 青年 牺牲 自己 
舒 运 的 生活 ， 对 猴子 发 动 消极 性 的 进攻 。 其 至 觉得 比 起 与 猴子 共 
同 生活 的 浑身 上 上 下 下 里 里 外 外 不 舒服 来 ， 虫 子 的 繁殖 简直 微 不 
足 道 。 

但 是 ， 这 种 辛苦 的 劳动 使 青年 日 渐 疲 劳 而 且 消 耗 他 的 自由 
时 间 。 他 必须 给 关 西 的 恋人 写 信 。 恋 人 已 经 急 不 可 待 ; 几乎 一 天 
Hin, RRR, HAA AS ARMM A “A ATR 
能 住 在 一 起 呢 ? 明天 就 想 离 开 这 儿 。 盼 望 着 早日 能 和 你 在 一 起 生 
活 。 快 给 我 来 电报 ， 明 天 就 住 在 一 起 ， 让 我 马上 就 去 。 明 天 你 就 
给 我 发 电报 。 一 天 扭 一天， 我 真 受 不 了 了 , -我 甚至 不 知道 我 一 个 
人 能 不 能 活 到 明天 。 究 竟 是 什么 原因 老 不 叫 我 去 ?你 要 不 告诉 我 
什么 原因 就 说 明 你 没有 任何 原因 ， 那 我 明天 就 离开 这 儿 找 你 去 。 
HAA! 明天 1” 

育 年 不 能 把 猴子 的 事 告 诉 恋人 。 青 年 也 不 能 告诉 恋人 ， 为 迎 
接 充满 希望 的 未 来 ， 只 能 由 灰色 的 小 虫子 帮助 他 发 挥 应 有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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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难 道 就 没有 原因 ? 难道 就 没有 理由 挡住 她 ?” 青 年 在 信和 里 写 
不 出 理由 来 。 上 哪儿 找 不 让 恋人 到 这 儿 来 的 理由 哎 ?” 多 少年 来 ， 
a Af ee el ag HE aS PS AE TE io 

日 是 ， 家 里 有 猴子 ， 还 有 现在 大 概 已 经 成 为 青年 的 朋友 的 猴 
了 于 刁 上 的 虫子 。 青 年 没有 任何 语言 可 以 向 恋人 描述 这 三 者 的 斗 
和 争 。 没 有 原因， 没有 理由 接 住 她 。 

恋人 等 得 死去 活 来 ， 终 于 下 决心 投奔 到 青年 身边 来 ， 而 破裂 
的 日 子 大 概 也 即将 来 临 。 不 应 该 是 这 样子 的 。 青 年 大 学 毕业 后 就 
职 ， 他 的 生活 回 末 来 打开 一 肩 明 亮 的 窗户 ， 然 后 他 的 恋人 参加 进 
来 共同 生活 。 恋 人 和 青年 都 长 期 昼 避 、 渴 望 这 样 的 生活 。 但 是 狂 
子 、 老 是 蹲 着 注视 青年 的 猴子 的 出 现 ， 堵 住 了 所 有 面向 未 来 的 黎 
户 。 唯 一 发 生变 化 迹象 的 是 虫子 的 繁殖 ， 但 这 是 导致 他 获得 胜利 
呢 还 是 与 猴子 一 起 遭受 最 后 的 致命 打击 ， 现 在 还 难以 判断 。 如 果 
猴子 一 直 待 下去， 如 果 猴 子 一 直 …… 

BARR CASH BRA, PARA MARRS, A 
人 等 得 死去 活 来 ， 心 急 如 禁地 盼望 动身 。 青 年 的 家 里 即 有 猴子 ， 
而 且 将 一 直 待 下 去 …… 


夏天 来 1。 在 商会 的 前 头 工 作 的 人 都 脱 下 上 衣 ， 而 调查 室 的 
WBE ER. AW EERE Ra REI TUR. 
个 炎热 的 下 午 ， 两 个 不 穿 外 衣 的 人 从 前 头 到 调查 室 来 。 主 任 突然 
一 抬头 ， 看 见 这 两 个 不 懂 礼 狐 的 工会 委员 ， 满 脸 不 悦 地 依然 低头 
继续 工作 。 工 会 委员 每 月 必 来 一 次 ， 但 日 期 不 固定 。 青 年 无 比 羔 
茶 地 看 着 他 们 ， 看 看 他 们 的 白 衬 衫 ， 再 想 想 自己 衣服 里 面 热气 腾 
腾 的 消瘦 的 黄 皮 肤 ， 不 能 不 由 人 这 慕 嫉 妒 。 女 办 事 员 面 无 表情 。 

“有 事 和 你 们 谈 。” 委员 站 着 ， 并 不 针对 特定 的 哪 一 个 人 ， 
“工会 和 商会 方面 已 经 谈 翌 了， 你 们 不 是 工会 会 员 ， 可 是 商会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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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说 也 告诉 你 们 ， 就 是 关于 企业 整顿 的 事 。” 

穿着 上 衣 的 三 个 人 立刻 紧张 起 来 。 早 就 听 说 要 整顿 企业 、 裁 
咸 人 员 ， 但 以 前 都 是 在 工会 与 经 营 者 之 间 交 涉 进 行 ， 没 昕 说 会 影 
响 到 调查 室 这 三 个 人 。 主 任 瞪 着 眼睛 使 劲 撒 着 嘴唇 抽 搞 着 脸颊 盯 
着 委员 ， 他 灰色 的 脸 上 渗 出 津津 热 汗 渐渐 变 成 汗 珠 。 委 员 们 则 一 
身 轻 松 凉 爽 。 

“什么 事 ?” 主 任 粗 旺 着 嗓门 ， 极 力 掩盖 紧张 的 心情 。 

青年 和 女 办 事 员 也 志 亚 不 安 地 等 待 着 委员 开口 。 

一 个 炎热 的 夏天 的 午后 。 

“到 底 是 什么 事 ?” 

“经 营 者 方面 要 求 从 前 后 两 边 找 出 三 个 人 退休 。” 

“这 不 是 解雇 吗 ?” 

“现在 经 济 萧条 ， 没 办 法 。 

工会 委员 紧 闭 嘴唇 沉默 一 会 儿 ， 又 郑重 其 事 地 说 ， 

“从 前 头 找 两 个 退休 ， 另 一 个 希望 从 后 头 找 。” 

主任 气 得 一 口 顶 回去 : “我 们 没 参加 工会 ， 不 接受 你 们 的 指 
示 。 

“我 们 不 是 指示 你 们 ， 完 全 是 一 片 好 心 ， 希 望 你 们 不 要 脱离 
大 伙 儿 。” 

“HRS, TE OIL, BORSA.” 

工会 委员 满 脸 不 悦 ， 但 他 们 没有 放弃 说 服 的 努力 。 

“我 们 可 以 在 前 头 摘 婴 工 ， 而 且 我 们 当中 谁 也 用 不 着 为 此 做 
出 牺牲 。 正 因为 知道 这 一 点 ， 才 和 工会 谈判 的 。 你 们 没 加 入 工 
会 ， 腰 杆 就 不 硬 ， 所 以 我 们 向 你 们 伸 出 援助 之 手 。 

“威胁 吗 ?” 主 任 声色 俱 厉 , “打算 威胁 我 们 吗 ?” 

“不 是 威胁 。 公 平地 做 出 牺牲 ， 虽 说 前 后 头 工作 性 质 不 一 样 ， 
可 都 是 一 个 离 会 里 的 人 ， 并 不 是 陌生 人 呀 。 这 一 点 还 不 明白 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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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办 事 员 插 进来 ， 她 目光 尖 刻 地 在 两 个 工会 委员 脸 上 转 来 转 
去 ， 慢 慢 地 开口 说 话 ， 那 资 热 神态 一 看 就 知道 要 甩 出 最 后 的 王 
牌 。 | 

“我 并 不 觉得 前 后 关系 就 那么 近乎 ， 工 作 性 质 不 同 ， 对 经 营 
者 的 立场 也 不 一 样 。 正 因为 如 此 ， 我 们 才 没 有 加 入 你 们 的 工会 。 
我 们 必须 把 这 个 调查 室 维持 下 去 ， 等 老板 的 外 物 回 来 。” 

说 到 这 儿 ， 女 办 事 员 停 下 来 ， 观 察 自己 电 出 的 王牌 有 多 大 效 
果 。 商 会 老板 的 外 各 的 存在 依然 具有 维持 调查 室 权 威 的 巨大 能 
i, } 
MP LABACRT—- FRG. ap ARR OP 

一 句 话 咽 下 去 。 主 任 和 青年 感觉 到 一 种 异常 的 气氛 。 委 员 们 并 不 
惊 眉 失措， 保持 着 泰然 自若 、 从 容 不 迫 的 态度 。 

“难道 你 们 不 尊重 外 物 的 意愿 吗 ?” 女 办 事 员 按 拱 不 住 焦躁 的 
人 情绪。 : 

“ 谈 不 上 尊重 不 尊重 。” 委员 说 “ 听 说 他 已 经 在 商船 公司 驻 
外 国 分 公司 就 职 了 。” 

主任 和 女 办 事 员 目 瞪 日 果 。 青 年 也 大 吃 一 惊 。 

“什么 时 候 ?” 

“最 近 才 上 听 说 的 ， 大 概 早 就 工作 了 。 老 板 气 坏 了 ， 没 有 对 外 
发 表 。 可 现在 经 济 萧条 ， 说 不 定 老板 还 暗自 高 兴 呢 。” 

女 办 事 员 脸色 笋 白 ， 垂 头 丧 气 ， 她 的 自尊 心 受 到 损害 ， 心 里 
悄悄 不 安 。 主 任 也 默 不 做 声 。 

“不 管 怎么 说 ， 后 头 一 个 人 退休 。 和 老板 商量 以 后 再 决定 人 
选 。” / | 

ne 了 会 本 动作 相思 


上 。 看 来 他 们 内 ,地 等 待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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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在 沉默 中 昕 着 不 知道 谁 型 出 的 响声 ， 对 主任 和 女 办 事 员 
逐渐 冷淡 下 来 。 外 禾 、 即 将 归来 的 使 调查 室 大 放 光 彩 的 外 物 ， 那 
全 身 闪光 着 烟 烂 光辉 的 形象 的 外 秘 此 时 此 刻 犹如 天 花 板 上 胡 涂 乱 
写 的 “两 匹 马 斜 行 的 时 候 ……” -- 样 滑稽 无 聊 。 

青年 对 家 里 的 猴子 杯 有 亲切 依恋 之 感 。 猴 子 折磨 他 ， 使 他 的 
生活 濒于 毁灭 ， 但 猴子 既 不 滑稽 也 不 无 聊 。 它 们 顽强 地 主张 自我 
的 存在 ， 并 不 给 予 青年 梦想 和 虚幻 的 期 待 的 时 间 。 它 们 就 是 现实 
本 身 。 

“ABA, WEIR OK? 谁 来 决定 这 件 事 ?” 主任 的 声音 充满 苦涩 。 

“要 有 人 自愿 退休 就 好 办 。” 委员 冷静 地 说 。 

三 个 调查 员 都 闽 头 不 语 ， 汗 水 湿 透 了 他 们 的 上 衣 。 青 年头 部 
和 肩膀 感觉 到 他 们 俩 的 视线 ， 他 沉浸 到 对 家 里 猴子 越 来 越 强烈 的 
着 恋 的 家 族 意 识 里 去 。 不 应 该 繁殖 虫子 让 它们 身心 难受 ， 应 该 去 
买 驱 虫 剂 。 这 虽然 是 新 产生 的 念头 ， 但 似乎 能 立即 熟悉 习惯 。 

“如 果 没 有 志愿 者 ， 还 是 由 老板 来 决定 。 工 会 能 做 的 只 是 决 
EAR.” 

“在 老板 面前 ， 难 道 我 们 三 个 人 一 律 平等 决定 其 中 一 个 被 解 
anh? 我 不 同意 。 要 解雇 就 得 有 解雇 的 理由 。 

主任 和 青年 被 女 办 事 员 气势 测 测 的 态度 惊 得 胆 侍 气虚， 但 还 
是 不 甘 示 弱 地 抬头 看 着 她 。 

“在 厢 所 偷 看 的 流 汇 就 应 该 开除 。 我 知道 谁 应 该 被 炒 鲍 鱼 。” 

女 办 种 员 冷 不 丁 盯 着 青年 。 青 年 心头 一 阵 富 拌 。 女 办 事 员 的 
于 直 指 青年 胸 前 ， 手 指头 疙 成 一 个 弧 形 闸 动 着 。 青 年 站 起 来 ， 他 
候 惧 惊 佐 。 女 办 事 员 竹 成 弧 形 的 额 动 的 手指 继续 指 着 青年 。 即 将 
叫喊 之 前 的 充实 的 瞬间 沉默 。 

“不 许 跑 ! ”两 个 工会 委员 紧 紧 抓 住 青年 的 胎 膊 ， 用 粗 重 的 志 
eA, “PUREE RL” 

197 


其 同 生活 


青年 被 两 个 壮实 的 汉子 按 住 以 后 ， 才 醒悟 到 自己 现在 想 从 某 
种 恐怖 中 逃脱 出 来 。 但 为 时 已 晚 。 

“ 偷 看 女 而 所 的 流氓 就 是 他 。” 女 办 事 员 脸色 苍白 地 指控 道 ， 
“他 就 是 偷 眼 的 流氓 ! 一 边 偷 看 一 边 做 下 流 的 动作 ! 我 在 现场 抓 
住 他 了 ， 一 边 偷 看 一 边 做 下 流 的 动作 ! 被 我 发 现 以 后 ， 他 一 直 租 
HK.” | 
青年 拼命 扭 动身 体 ， 想 从 两 人 的 强劲 手臂 中 挣脱 出 来 ， 击 退 
女 办 事 员 弥 天 大 度 的 攻击 ， 扑 上 去 据 碎 她 痉挛 的 土 灰 色 嘴 唇 ， 的 
断 她 苍白 的 喉 吡 。 但 工会 委员 如 凶 神 恶 笋 一 样 一 拳 打 得 青年 有 气 
无 力 地 跌 趴 在 椅子 上 ， 瞪 着 女 办 事 员 用 青 光 凶 狠 的 瞳孔 盯 着 他 晕 
厥 过 去 的 区 斯 底 里 发 作 一 样 丑陋 的 面孔 。 

“我 见 过 他 消耗 得 精 疲 力 尽 地 从 厕所 出 来 ”主任 成 了 一 个 新 
的 证 人 检举 揭发 。 

“就 是 他 呀 !” 工 会 委员 咬牙 切 齿 地 说 ，“ 瞧 这 脸色 ， 叫 人 可 
心 。 一 边 偷 看 一 边 干 那 玩意 儿 的 家 伙 就 是 长 得 这 德行 。 他 妈 的 ! 
就 是 他 蚜 !1” 

另 一 个 工会 委员 迅速 窗 到 楼 道 ， 对 前 头 的 店员 大 声 虫 起 来 ， 

“AE SAHRA HT 一 边 偷 看 还 一 边 干 下 流 的 事 。 
自流 谍 抓 着 了 。” 

调查 室 立 刻 被 汗 臭 哄 哄 怒气 冲冲 的 一 群 人 堵 得 水 港 不 通 。 青 
年 被 几 个 人 强 按 在 椅子 上 ， 他 紧 咬牙 齿 泪 流 满面 。 他 陷入 了 失语 
症 。 满 屋子 的 人 、 无 数 的 人 的 眼光 凝视 着 他 ， 无 休止 地 诈 责 讨伐 
他 。“ 他 就 是 偷 看 女 厕 所 的 流 谍 ?! 一 边 偷 看 还 一 边 干 下 流 事 ?1 
不 要 脸 ! BBB FG HI EK! 瞧 这 脸色 发 青 ， 一 边 偷 眼 一 边 干 坏 
事 。 脸 色 发 青 的 贫血 的 偷 眼 的 流 谍 ! RE! 你 的 脸色 和 态度 就 
WAAR. Siete” 

青年 拼命 挣扎 着 抬 起 头 来 ， 他 想 这 是 抗议 的 最 后 机 会 。 他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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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无 数 证 责 的 声音 碱 道 . 
“不 是 我 。 我 身体 衰弱 不 是 因为 偷 看 女 厕所。 

“我 看 见 你 于 下 流 的 事 了 , ”从 和 昏迷 中 苏醒 过 来 的 女 办 事 员 立 
刻 让 青年 的 声音 失去 效力 ， “我 是 含羞 忍 辱 说 出 口 的 ， 像 你 这 种 
偷 看 女 而 所 的 变态 流 误 才 应 该 开除 出 去 忆 

“我 身体 衰弱 不 是 因为 偷 看 女 耐 所。” 青 年 使 劲 摇头 ， 又 重复 
一 遍 ，“ 是 猴子 弄 得 我 身体 衰弱 的 。” 

全 屋子 的 人 立刻 哄 堂 大 笑 ， 一 阵 骚 动 。 

“你 才 是 猴子 呢 !” 

青年 在 门 附近 听见 还 跟 小 孩子 一 样 的 女 办 事 员 的 这 句 话 。 这 
句 话 决定 了 一 切 。 青 年 现在 就 像 猴 子 那样 蹲 在 地 上 屁股 接触 脏 脏 
的 地 面 双 肤 缩 在 胸 前 两 臂 无 力 地 垂下 来 ， 深 深 陷 进 届 辱 的 深渊 。 
“你 才 是 猴子 。 你 才 是 真正 的 猴子 。 你 和 和 猴子 一 个 种 类 。” 

青年 狂 叫 起 来 。 他 在 屈辱 的 深渊 里 已 经 陷 到 脖子 ， 眼 看 着 就 
要 塞 息 死去 ， 他 要 狂 叫 著 挣 扎 出 来 。 然 而 一 瞬 之 间 ， 他 狂 叫 着 完 
全 沉 到 黑暗 恶臭 的 屈辱 的 深渊 底层 。 

当 医 生 指挥 羞 把 青年 抬 进 救护 车 的 时 候 ， 中 年 的 电报 邮递 员 
不 紧 不 慢 地 进来 碱 着 青年 的 名 字 。 但 青年 即将 滩 死 在 屈辱 的 深渊 
里 ， 无 法 回答 邮递 员 的 叫喊 。 高 个 子 医生 讲 腰 坐 在 青年 身后 ， 急 
救 车 开 走 了 。 


太阳 朗 照 ， 但 天 气 凉爽 。 医 生 和 青年 穿着 秋天 的 服装 相对 而 
党 。 这 是 青年 的 房间 。 楼 下 传 来 他 的 恋人 刷 碗 的 声音 。 青 年 和 医 
生 刚 刚 吃 完 饭 ， 平 静 温 和 地 微笑 着 。 

“纯粹 是 神经 念 惧 症 。 现 在 还 觉得 这 一 带 有 猴子 ， 不 是 太 可 
26 0 2” 

“ 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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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 BH 还 有 各 种 操心 事 吧 ?” 
. 是 这 样 。 

APIA Ab HOR TA A LSC MOUS URE. HeonDeDE 
也 来 了 这 么 一 个 小 伙 子 ， 他 不 是 妄想 猴子 ， 呵 ， 要 是 无 意 伤 了 你 
的 感情 ， 对 不 起 。” 

“没有 ,” 

“那个 青年 是 梅毒 疡 想 。 不 知道 检查 了 多 少 次 血液 ， 所 有 检 
查 所 有 诊断 都 保证 他 身体 健康 ， 但 他 怀疑 自己 得 了 梅毒 。 其 实 他 
也 不 是 深信 不 疑 ， 大 冬天 深 更 半夜 也 脱 得 一 丝 不 挂 把 自己 的 身体 
找 个 亡 ， 看 看 有 没有 出 玫瑰 疹 。 要 是 皮肤 上 长 出 点 玫瑰 色 的 疙 壮 
来 ， 就 疯 了 一 样 跑 到 我 的 诊室 来 。 人 的 皮肤 嘛 ， 玫 瑰 色 的 斑点 总 
有 一 点 。 他 是 三 天 两 头 往 我 诊室 跑 。 我 想 他 够 苦恼 的 。 认 准 了 就 
是 这 个 。 是 吧 ， 够 痛苦 的 吧 ?” 

“于 是 我 对 他 说 ， 就 当做 梅毒 治 一 个 疗程 看 看 怎么 样 吧 。 他 
听 我 这 么 一 说 ， 气 得 极力 反驳， 一 口 咬定 自己 是 梅毒 妄想 ， 不 是 
梅毒 。 你 说 可 笑 不 可 笑 ?” 

“ 嗯 。” 

“我 其 至 觉得 这 个 青年 暗自 喜爱 自己 的 这 种 梅毒 妄想 和 虚妄 
的 玫瑰 疹 ， 也 说 不 定 对 身体 深 处 阴暗 部 分 的 一 个 萌芽 、 就 是 梅毒 
的 萌芽 埋 诗 到 另 一 个 黑暗 里 深 感 不 安 。 他 打算 坚决 维持 梅毒 亡 想 
的 现状 。 非 常 孤独 的 青年 是。 孤独 地 面 对 记 想 是 需要 勇气 的 行 
为 。” | 

青年 默默 地 看 着 窗外 。 东 边 的 窗外 ， 隔 着 院子 里 的 树丛 ， 楼 
下 的 老人 正 沿 着 办 泛 白 色 的 道路 缓 组 归来。 一 身 礼服 的 老头 累 得 
EHSTRSAB, (URLAEMR MR, Ome LR 
定 喝 得 一 场 糊 涂 ， 愤 她 声 讨 死 对 头 大 报社 。 老 人 擦 着 额 上 的 汗水 
低头 从 窗 框 旁 消 失 了 。 路 上 很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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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 的 去 想 ， 各 自封 闭 在 自我 世界 里 ， 这 个 国家 的 未 来 就 会 越 来 越 
ARM.” 

恋人 端 起 红茶 。 医 生 和 她 亲切 交谈 。 让 病人 恢复 健康 的 医 
生 、 终 于 来 到 青年 身 旁 的 姑娘 都 心情 舒畅 ， 满 脸 流 溢 着 幸福 的 光 
辉 ， 一 边 吸 着 热 腾 腾 的 红茶 一 边 亲 热 地 聊天 。 他 们 正 兴 高 采 烈 地 
聊 着 挂 在 南边 两 个 窗户 之 间 墙 上 的 树木 铜板 画 。 

至 年 突然 感到 无 比 的 孤独 。 他 想 ， 不 弄 清楚 消失 在 黑暗 里 的 
猴子 、 蕊 灰色 的 小 节肢 动物 的 去 向 ， 这 种 孤独 感 就 不 会 消失 。 他 
想 问 医生 。“ 其 实 我 没有 和 勇气。 真实 的 生活 已 去 向 不 明 ?” 

但 是 青年 没有 开口 。 医 生 和 恋人 还 在 幸福 地 交谈 。 青 年 把 解 
屠 后 必须 由 目 己 负责 的 医疗 费 、 与 恋人 的 生活 费 等 烦恼 抛 在 脑 
后 ， 微 天 地 倾听 他们 两 人 的 交谈 。 他 有 一 种 心头 流 着 泪 爱 惜 锋 
子 、 虫 子 的 人 情绪， 这 种 情绪 逐渐 膨胀 ， 而 处 在 以 青年 为 一 角 的 正 
三 角形 另 两 角 的 正在 微笑 交谈 的 人 却 对 这 一 切 毫 无 所 知 。 青 年 开 
始 对 他 们 感到 懂 恨 。“ 我 和 猴子 有 过 一 段 真 正 的 共同 生活 。 这 是 
干 真 万 确 的 。 用 电击 法 等 方式 驱除 那 种 真正 的 生活 ， 不 是 大 错 特 
错 吗 ?” 

医生 微笑 着 对 青年 低 声 说 ， | 

“猴子 绝 不 会 再 回来 了 。 你 们 可 以 幸福 地 生活 。 

青年 达到 了 怒 坠 的 极限 。 空 荡 荡 的 房间 里 回荡 着 他 的 笑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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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 的 深渊 在 这 个 世界 到 处 张 着 大 口 保 持 沉 默 。 现 实 世 界 向 
遍布 各 处 的 深渊 漏斗 状 地 倾斜 ， 所 以 对 倾斜 敏感 的 人 会 不 知 不 觉 
或 者 有 意识 地 顺 首 倾斜 滑 下 去 ， 葵 入 深渊 黑暗 的 沉默 之 中 ， 从 而 
体验 现实 世界 里 的 地 狱 。 

我 曾经 像 地 狱 把 关 人 站 在 一 个 黑暗 的 深渊 边 上 ， 我 所 体会 的 
对 滑 入 深渊 的 漏斗 状 倾斜 的 敏感 ， 是 指 那些 在 政治 或 者 思想 上 章 
受过 挫 拆 的 青年 、 心 灵 受 到 创伤 的 青年 。 当 然 ， 他 们 中 的 许多 人 
在 肉体 上 也 有 伤痕 。 

现实 世界 的 一 座 地 狱 ， 即 使 称 之 为 黑暗 的 深渊 的 话 ， 就 在 大 
学 旁边 不 动产 公司 大 楼 三 楼 ， 房 间 总 是 亮 堂 堂 的 (了 啊 ， 人 为 什么 
自古 以 来 就 如 此 热心 努力 使 自己 的 周围 照 得 光明 亮 堂 呢 ? 人 为 什 
么 比 野兽 更 强烈 地 讨厌 黑暗 呢 ? 我 仅仅 是 一 个 日 本 青年 ， 不 是 基 
督 教 徒 ， 对 这 些 不 感 兴趣 ， 但 每 次 一 想到 人 对 黑暗 的 恐惧 ， 就 想 
起 “原罪 ”这 个 词 )。 地 上 铺 着 漆 布 ， 油 光 闪 亮 ， 不 锈 钢 的 办 公 
桌 椅 显得 清爽 气派 ， 而 且 具 有 高 效率 ， 等 待 着 合适 能 干 的 主人 。， 

但 是 ， 当 我 目送 从 走廊 推 门 而 入 的 挫 拆 青年 在 回答 我 为 了 登 
记 卡 上 的 必要 事项 提出 的 、 仅 仅 是 卡片 未 曾 明确 记载 但 又 必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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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卡片 的 简单 问题 后 ， 走 进 隔 壁 房 间 的 时 候 ， 还 是 感觉 到 这 间 明 
亮 的 办 公 室 是 地 狱 的 一 个 入 口 。 

隔壁 房间 里 有 鬼 吗 ”有 美国 东 郊 的 大 学 受过 非常 好 的 高 等 教 
育 的 条 露头 角 的 年 轻 心 理学 家 戈 尔 逊 先 生 和 担任 翻译 的 东京 女子 
大 学 学 生 在 等 待 着 。 在 思想 或 者 政治 上 受到 挫折 的 青年 迈 出 忧郁 
的 一 步 踏 进 这 个 房间 ， 他 们 满 脑子 苦恼 ， 准 备 谈 谈心 里 话 。 我 的 
大 学 同学 把 这 间 房 间 称 为 “后 退 青 年 研究 所 "”。 其 实 正式 名 称 叫 
“ 戈 尔 逊 访谈 室 "， 英 文 缩写 为 GIO。 但 没有 人 称呼 它 的 正式 名 
称 。 结 果 戈 尔 逊 先生 的 问题 只 提 一 个 :“ 你 为 什么 后 退 了 ?” 因 为 
大 家 都 是 来 谈 “ 自 己 为 什么 年 纪 轻 轻 就 后 退 了 ”的 。 

那个 时 期 ， 是 朝鲜 战争 结束 后 相对 稳定 的 时 期 ， 是 学 生 运动 
处 于 如 气 潭 中 间 止 陷 的 波 谷 时 期 。 学 生 对 社会 的 关心 表现 在 合唱 
俄罗斯 民歌 ， 在 两 三 年 激烈 动荡 的 学 生 运 动 中 受到 创伤 的 学 生 重 
新 问 到 学 校 ， 变 得 忧郁 苦闷 ， 暗 自 栈 着 自己 的 伤口 消磨 时 光 。 

于 是 ， 一 个 美国 国籍 的 年 轻 学 者 就 在 东京 大 学 旁边 创立 了 这 
家 以 遭受 创伤 的 学 生活 动 家 为 主要 调查 对 象 的 研究 所 。 它 每 天 都 
吸引 不 少 所 谓 的 后 退学 生 。 开 始 它 只 在 校刊 上 刊登 一 则 《二 尔 偿 
先生 恭候 先前 的 学 生 运动 活动 家 光临 !》 的 广告 ， 结 果 学 生 络绎 
不 绝 。 

我 是 在 这 儿 打 工 的 学 生 ， 今 年 刚刚 二 十 岁 ， 对 青年 神情 忧 
部 、 脸 色 充 满 抹 不 掉 的 脏 垢 的 阴影 般 的 苦闷 可 以 说 漠不关心 ， 因 
此 大 概 不 会 怀 有 同情 之 心 。 可 是 如 果 GIO 是 对 日 本 人 炫 炮 优 越 
者 傲慢 的 那 种 研究 所 ， 我 也 不 会 接受 接待 战 战 欧 兢 地 前 来 诉说 自 
己 内 心 阴暗 的 皱 辟 深 处 残留 的 思想 疙 阅 的 同胞 这 种 工作 ， 也 许 自 
己 也 会 成 为 一 个 忧郁 症 “ 患 者 ” 低 垂 脑袋 把 帽子 贴 在 胸 前 排 在 长 
长 的 学 生 队 伍 后 面 。 

戈 尔 孙 是 个 标准 的 开朗 的 美国 人 ， 虽 然 留 着 油烟 色 的 短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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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 其 实 还 不 到 三 十 岁 ， 所 以 我 在 他 这 里 工作 不 觉得 什么 强烈 的 
自卑 感 。 来 日 本 的 美国 知识 分 子 似乎 要 么 目 空 一 切 旁 车 无 人 要 么 
AB RRR, ROCHE REESE 
社会 心理 学 家 可 以 说 温和 良 敦厚 的 典型 代表 。 

我 现在 还 说 不 清楚 姜 尔 逊 先 生 为 什么 跑 到 有 日 本 来 调查 受 创伤 
学 生 的 精神 倾向 ， 广 义 地 说 ， 是 否 不 少 美国 人 在 朝鲜 战争 结束 后 
很 快 就 对 日 本 学 生 的 挫折 心态 发 生 兴 趣 ? 用 美国 社会 心理 学 的 方 
法 调查 日 本 学 生 ， 其 结果 对 美国 人 有 什么 用 处 ? 

一 般 认为 ， 美 国人 的 调查 是 为 了 加 强 在 远东 地 区 进行 反共 宣 
传 的 基础 的 一 项 工作 。 这 种 看 法 多 少 令 人 信服 ， 但 就 我 所 在 的 
GIO 来 看 ， 至 少 龙 尔 进 先生 从 未 给 我 与 反共 宣传 有 关 的 印象 。 

苹 尔 各 调查 室 每 个 月 都 把 调查 结果 报 回 本 国 ， 但 接收 单位 是 
不 知道 他 业已 毕业 还 是 尚 在 就 学 的 美国 东部 某 大 学 研究 所 ， 好 像 
与 美国 国务 院 、 议 会 并 没有 直接 的 联系 。 当 然 ， 我 在 这 办 公 室 工 
作 期 间 ， 出 于 一 种 自我 大 晋 的 情绪 ， 本 来 就 对 办 公 室 的 性 质 、 目 
的 十 分 冷淡 ， 也 不 想 深 入 了 解 。 我 坐 在 办 公 室 里 ， 也 和 来 访 的 学 
生 一 样 ， 心 情 极 其 郁闷 ， 但 出 了 大 学 教室 门 ， 会 无 缘 无 故地 朝气 
蓬勃 、 轻 松 愉快 ， 有 一 种 充满 希望 的 解放 感 。 

我 想 担任 成 尔 避 先生 的 翻译 兼 打 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 也 是 如 此 的 
吧 。 在 办 公 室 里 ， 我 从 未 见 过 这 个 高 挑 细 瘦 的 女 大 学 生 一 丝 平静 
轻松 的 表情 ， 但 偶然 在 东京 大 学 和 东京 女子 大 学 共同 举办 的 歌舞 
联欢 会 上 时 看 到 她 时 ， 这 位 忧患 愁 闷 的 我 的 同事 简直 判 若 两 人 ， 
两 烽 绯 艳 动人 ， 兴 高 采 烈 ， 欢 声 笑语 ， 像 岛 鸣 一 样 尖 声 欢笑 。 第 
二 天 ， 我 怀 着 某 种 期 待 和 莫名 其 妙 的 害 闭 上 班 ， 出 现在 我 面前 的 
仍然 是 像 内 分 记 失 调 似 地 愁眉 苦 脸 的 女 大 学 生 。 

GIO 的 工作 性 质 本 身 就 极其 优 郁 。 有 一 次 戈 尔 逊 先生 说 ， 
日 本 的 工作 告 一 段落 后 打算 去 台湾 或 者 南朝 鲜 从 事 同 样 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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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oe FRR th iH, ABU RFR RIX ixk, HESWR ACE 
ral SF ah el AE SS EE, FRAN eh EY A LE 
包揽 下 来 ， 还 手 执 鞭 子 像 对 待 奴 隶 一 样 抽 打 前 来 倾诉 更 肠 的 青 
年 ， 想 来 实在 可 笑 。 这 也 许 是 GIO 表面 上 像 稳 重 平静 的 调查 室 ， 
其 实 洲 藏 看 将 手指 择 进 青年 的 伤口 使 劲 抠 搅 脂 肪 、 肉 体 的 冷酷 的 
一 面 的 缘故 ， 感 觉 在 我 的 潜意识 里 、 在 梦 中 重 现 出 来 。 

我 的 工作 是 调查 接受 前 来 采访 的 学 生 的 履历 和 采访 结束 上 司 付 
给 学 生 报 酬 。 酬 金 是 采访 一 小 时 五 百 日 元 。 戈 尔 了 还 先生 一 般 在 发 
票 上 都 写 来 访 两 个 小 时 ， 本 来 学 生 上 学 都 有 月 票 ， 无 需 交 通 费 ， 
但 还 是 根据 现 住所 到 这 此 的 距离 支付 交通 费 ， 这 对 学 生来 说 ， 是 
疮 不 坏 的 打工 收入 。 但 是 ， 除 了 特殊 情况 外 ， 这 样 的 “打工 ”只 
能 申请 一 次 ， 而 且 不 是 前 不 久 积极 参加 学 生 运 动 后 来 倒退 的 这 样 
在 忠 想 上 发 生 戏 剧 性 转变 的 人 不 要 。 因 此 ， 虽 然 不 是 想象 的 那么 
难 ， 确 实 比 -一 般 的 打工 不 容易 。 

我 在 GIO 工作 几 个 月 后 ， 来 访 的 学 生 开始 明显 减少 ， 有 时 
候 我 的 卡片 上 -天 也 没 登记 一 个 学 生 的 名 字 ， 苹 尔 逊 先生 无 所 事 
事 ， 皱 着 眉头 像 狗 能 一 样 悲伤 地 在 屋 里 转 来 转 去 。 在 这 成 绩 不 佳 
的 日 子 里 ， 唯 有 翻译 兼 打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 绝 不 心慌 意 乱 急躁 气 
Ti, PAIR IEMA EEA, PTE RB AAS CF IRIE). COLE 
论 》。 这 不 会 让 别人 觉得 她 思想 上 有 所 共鸣 ， 因 为 那个 时 期 ， 在 
女 大 学 生 中 ， 毛 泽 东 的 书 和 罗曼 .罗兰 的 书 一 样 风 行 。 

没有 学 生来 的 时 候 ， 戈 尔 逊 先生 就 到 传达 室 和 我 聊天 。 他 不 
相 女 大 学 生 交 谈 。 她 非常 不 爱 说 话 ， 几 乎 从 不 发 表意 见 (这 种 彻 
底 的 沉默 守 言 使 人 觉得 不 正常 ， 好 像 向 号 尔 浊 先 生发 表 见 解 自 己 
也 就 成 了 前 来 诉说 精神 挫折 的 学 生 )， 艾 尔 逊 先生 对 她 也 有 几 分 
发 休 。 我 们 一 边 从 办 公 室 窗子 望 着 本 乡 (本 乡 ， 地 名 。 东 京 大 学 
位 于 此 地 一 一 译注 ) 的 大 学 里 高 大 的 树木 ， 一 - 边 尽 量 避 开 商 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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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渐 减 少 的 后 退 青 年 的 话题 ， 漫 无 目的 、 天 南海 北 地 神 聊 起 来 。 
通过 这 种 无 拘 无 束 的 漫谈 ， 我 知道 这 个 家 庭 一 贫 如 洗 的 日 人 
儿子 靠 奖 学 金 上 的 大 学 ,. 说 不 上 天 资 聪颖 才华 横 液 ， 却 对 日 本 的 
挫折 青年 极 感 兴趣 。 一 个 二 十 八 、 九 岁 的 美国 青年 选择 这 个 问题 
作为 研究 课题 来 到 日 本 成 立 调查 所 ， 这 本 身 就 令 人 觉得 他 的 精神 
构造 不 可 思议 有 尾 常 规 。 我 开始 感到 成 尔 进 先 生 不 是 深渊 的 拥有 
者 ， 而 是 被 吸 进 这 个 现实 世界 的 深渊 里 的 第 一 个 坠落 者 。 于 是 很 
自然 地 联想 到 目 己 ， 我 在 自己 的 学 生 同 胞 前 来 诉说 阴暗 的 情绪 月 
溃 的 外 国人 事务 所 里 工作 ， 觉 得 有 点 近乎 卖 良 为 娼 的 人 上 贩子、 老 
， 钨 这 样 卑 吉 下 赋 ， 想 起 少年 时 光 ， 虽 然 那 时 还 是 战争 年 代 ， 对 自 
己 二 十 岁 这 个 年 龄 依然 怀抱 着 玫瑰 色 的 幻想 。 但 如 今 ne 
岁 ， 而 且 是 在 和 平时 期 ， 却 干 这 种 不 清 不 白 不 三 不 加 的 大事， 
头 充满 难以 言 状 的 苦涩 和 自我 厌恶 。 

可 以 跟 我 互相 交流 自我 厌恶 情绪 的 应 六 该 说 是 那个 同样 打工 的 
女 大 学 生 ， 但 她 整 天 释 容 满面 ， 一 有 空 就 全 神 贯 注 地 钻 进 毛 泽 东 
的 书 里 ， 从 不 到 我 的 屋子 来 走动 。 我 一 到 里 属 ， 就 不 得 不 面 对 那 
些 登 记 卡 ， 被 忧伤 郁闷 的 学 生 的 形象 挤 压 得 喘 不 过 气 来 ， 所 以 绝 
不 会 从 我 这 边 推 开 女 大 学 生 房 间 的 门 ， 于 是 只 好 愁眉 苦 脸 地 和 同 
rR SR XS re HEB. i, GIO 简直 就 是 
一 座 无 比 忧郁 的 地 狱 ! 

正 是 在 这 种 闲聊 中 ， 匡 尔 撑 先生 动员 我 在 日 本 的 工作 结束 后 
跟 他 一 起 去 台湾 或 者 朝鲜 ， 也 正 是 在 这 种 倦 息 郁闷 的 时 间 里 ， 我 
从 他 不 经 意 的 动作 的 细微 处 觉察 出 同性 恋 的 倾向 。 他 谈 到 美国 东 
部 的 乡村 小 镇 ， 语 调 那么 亲切 眷恋， 却 不 远 万 里 跑 到 东方 来 ， 说 
全 征 生 二 天 ERED. ILA SIX EATER TT LA BER Sh 

绍 担任 陪同 聊天 的 人 人、 导游、 翻译 的 学 生 ， 大 多 都 想 借 此 名 目 发 
展 成 同性 恋 对 象 。 外 国人 的 这 种 别有用心 现在 已 经 成 了 常识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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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 个 朋友 通过 打工 和 一 个 外 国贸 易 商 搞 上 了 同性 恋 ， 后 来 被 贸 
易 商 抛弃 ， 国 此 自杀 。“ 被 抛弃 ”这 三 个 字 是 他 写 在 遗书 里 的 。 
这 也 是 朝鲜 战争 结束 后 那 一阵 子 的 事 。 

我 和 戈 尔 逊 先 生 用 低 得 能 听见 隔壁 翻 书 响 动 的 声音 断断续续 
地 聊 长 天 ， 但 双方 的 心 并 没有 互相 靠拢 贴近 。 我 用 半 瓶 醋 的 英语 
跟 美 国人 聊 白开水 淡 而 无 味 的 闲 天 ， 觉 得 着 急 ， 深 深 地 感叹 自己 ， 
为 什么 会 在 这 儿 干 这 种 事 。 我 现在 大 体能 体会 到 与 美国 人 一 起 主 
作 的 日 本 人 、 尤 其 三 十 岁 左右 的 妇女 为 什么 - -天 到 晚装 模 作 样 矫 
揉 造作 大 声 叫 喷 的 秘密 。 那 些 戴 着 很 讲究 很 派头 的 眼镜 抹 着 大 红 
踢 展 以 痉挛 性 地 强调 突出 脸庞 的 女 大 学 生 们 即将 埋没 自己 的 空虚 
乏味 的 偿 侈 。 她 们 和 旧式 妇女 一 样 ， 自 我 要 求 对 工作 奴隶 般 地 道 
来 顺 受 。 

就 我 自己 而 言 ， 当 我 看 着 和 我 相对 而 坐 自由 交谈 的 这 个 美国 
人 和 玻璃 般 透 明 而 迟钝 呆滞 的 眼睛 、 像 在 果子 冻 上 洒 一 层面 粉 一 样 
发 喧 的 胖 脸 和 手背 的 皮肤 、 细 小 的 高 鼻子 、 突 然 发 出 怪 声 的 嘴 层 
时 ， 甚 至 神经 质地 想 如 果 为 了 深入 了 解 对 方 的 思想 情绪 、 为 了 在 
对 方 的 脸 上 恢复 人 的 统一 感 ， 简 单 地 说 ， 如 果 为 了 发 现 我 和 对 方 
之 间 人 与 人 的 联系 ， 可 以 发 展 到 同性 恋 关系 。 | 

我 刚刚 二 十 岁 ， 从 这 个 世界 的 几乎 一 切 追 寻 人 与 人 的 关系 。 
而 且 对 年 轻 人 来 说 ， 无 论 正常 还 是 变态 的 性 关系 ， 都 是 盲目 地 沉 
油 在 令 人 感觉 怪诞 无 序 的 他 在 之 中 的 行为 ， 都 是 赋 耶 意义 、 制 定 
”秩序 、 变 成 如 自己 身体 的 一 部 分 那样 亲密 的 行为 。 如 果 我 每 天 都 
FR RAHAT MRAM ARE, RTE 
么 神经 发 作 地 和 他 同性 恋 ， 要 么 神经 发 作 地 和 他 大 吵 一 Ha 
GIO 的 工作 。 

但 是 ， 在 菜 月 月 初 ， 由 于 上 个 月 报 回国 内 的 调查 数据 实在 抽 
少 内 容 ， 本 国 给 戈 尔 逊 先生 发 来 一 封 信 指 责 他 工作 消极 全 惰 ，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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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措辞 相当 严厉。 他 早晨 上 班 看 了 这 封 信 后 ， 一 上 午 都 在 房间 里 

心烦 意 躁 地 急 步 转圈 。 下 午 ， 戈 尔 偿 先生 终于 下 了 决心 ， 对 全 所 
人 员 ， 除 清扫 女工 外 、 即 我 、 女 大 学 生 及 他 本 人 就 当前 的 困境 发 
表演 说 。 

区 尔 避 先生 的 论点 简洁 明快 ， 本 国 要 求 他 今后 每 个 月 提供 上 
个 月 三 倍 信息 量 的 调查 数据 ， 如 果 不 能 保证 这 个 基数 ， 将 解除 他 
远东 全 究 员 的 职务 。 因 此 ， 找 们 必须 提高 效率 。 

怎么 提高 效率 ? 是 在 校刊 上 登 更 大 的 广告 ， 还 是 在 校园 里 贴 
广告 ?《 戈 尔 逊 先生 恭候 先前 的 学 生 运动 活动 家 光临 !》 

我 针对 戈 尔 逊 先生 的 提问 ， 发 表意 见 说 不 能 指望 广告 的 方法 
FR RR MERRIE, COS ISB EO REM THT 
所 在 学 生 中 已 经 出 名 ， 即 使 出 广告 也 不 会 有 更 多 的 精神 挫折 的 
新 学 生前 来 。 : 

翻译 兼 打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 基本 同意 我 的 意见 ， 她 认为 即使 我 
们 在 校内 张贴 广告 ， 再 到 处 寻找 可 能 会 前 来 诉说 自己 精神 受到 创 
伤 的 青年 ， 也 不 会 像 GIO 调查 初期 那么 多 。 妇 根 结 底 ， 社 会 上 
并 没有 存在 很 多 “精神 受 创 ”的 青年 ， 并 不 是 有 无 数 的 在 学 生 运 
SU REE PRR BE HE GIO 的 召唤 。 ARCS RR 
了 吧 。 

RRMA, RR. SIRT AOE AO MITE 
了 很 长 时 间 。 戈 尔 逊 先生 不 想 现在 就 离开 日 本 ， 工 作 半 途 而 废 回 
到 美国 意味 着 在 大 学 里 谋 不 到 一 一 个 好 位 置 。 另 外 ， 我 和 女 大 学 生 
都 不 想 过 早 失 去 这 份 叉 安稳 收入 又 可 观 的 打工 。 

越 讨论 越 党 得 前 途 游 应， 大 家 陷于 一 筹 这 展 的 时 候 ， 韶 尔 壕 
先生 提出 了 妥协 的 方案 。 他 说 ， 下 个 月 一 个 月 大 家 好 好 干 ， 把 成 
绩 提 上 去 ， 全 力 以 起， 做 出 好 成 绩 ， 就 可 以 向 国内 提出 报告 说 日 
本 学 生 的 调查 已 大 体 结束 ， 这 样 就 会 批准 调 到 其 他 地 方 去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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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MABS. BSH MA ERMA R, Sic Bl me wR 
鱼 ， 南 朝鲜 、 台 湾 就 是 别人 的 美 差 了 。 

我 和 女 大 学 生 觉 得 不 是 立即 丢掉 饭碗 ， 还 有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可 
以 寻找 别 的 打工 。 于 是 三 个 人 一 致 决定 天王- -个 月 全 力 开 展 调查 
提出 高 质量 的 工作 报告 。 

但 是 ， 不 找到 几 个 后 退 青 年 ， 我 们 连 一 张 调 查 卡 也 填 不 了 ， 
与 报 和 更 无 从 谈 起 。 这 时 ， 我 突然 心血 来 潮 ， 一 个 主意 浮上 心 
KA: 我 们 可 以 制造 后 退 青 年 、 邑 心灵 遭受 创伤 前 来 诉说 苦恼 的 者 
年 ， 简 单 地 说 ， 就 是 随心 所 欲 地 把 一 般 青年 当做 后 退 青 年 编造 他 
们 前 来 GIO 诉说 精神 苦恼 的 假 报告 。 说 起 来 ， 这 么 好 的 主意 为 
什么 以 前 就 没 想 出 来 。 我 们 以 前 昕 过 积极 参加 学 生 运 动 或 者 党 的 . 
活动 、 后 来 遭 党 政治 思想 上 的 挫折 的 “心灵 受 创 青年 ”诉说 自己 
的 真实 感受 。 至 少 我 和 翻译 兼 打 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 都 听 过 “心灵 受 
创 青年 ”的 诉说 ， 连 我 们 的 心灵 都 感受 到 痛苦 。“ 心 灵 受 创 青 年 ” 
主动 到 GIO 来 诉说 自己 的 内 伤 不 仅仅 要 忍受 痛苦 ， 更 是 克服 了 
巨大 的 心理 障碍 。 其 实 ， 后 退 青 年 到 GIO 来 本 身 就 是 极 不 正常 
的 非 人 性 的 行为 。 e . 
”根据 我 的 主意 ， 只 需要 一 _ 般 学 生 稍微 做 此 表演 就 行 f 我 目送 
这 些 青 年 走 进 隔壁 房间 接受 调查 时 ， 不 会 觉得 他 们 掉 进 鼻 上 暗 的 深 
洲 而 心头 难过 ， 也 不 会 从 调查 完毕 出 来 的 青年 脸 上 看 到 齐 受 打击 
一 是 不 振 的 印象 ， 或 者 由 于 说 得 太 多 而 疲 和 舞 兴 奋 得 通红 的 皮肤 上 
呈现 后悔 、 自 我 厌恶 这 些 阴暗 搞 郁 的 污垢 。 因 为 这 一 切 全 是 演 
戏 。 他 们 不 是 “心灵 受 创 青 年 ”。 

于 是 我 向 威 尔 避 先生 保证 我 明天 去 大 学 找 几 个 调查 应 应 征 者 
来 ， 一 定 是 几 年 前 学 生 运动 的 积极 分 子 、 典 型 的 后 退 青年 。 

第 二 天 ， 我 跑 了 一 间 又 一 间 教 室 ， 还 去 研究 室 和 课外 小 组 活 
” 动 室 ， 说 明 我 的 宗旨 。 说 是 一 般 学 生 ， 其 实 对 两 三 年 前 的 学 生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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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也 很 了解， 而 且 浑 里 上 下 给 人 一 种 体验 过 精神 挫折 的 印象 。 应 
征 阁 很 多 ， 我 从 中 挑 了 十 个 。 他 们 都 知道 GI0。 他 们 和 和 我 一 样 ， 
对 后 退 至 年 研究 所 把 他 们 演戏 的 错误 数据 信 以 真 感到 愉快 。 我 们 
兴 高 来 烈 七 嘴 八 盏 讨论 说 ， 美 国人 以 为 能 把 自己 的 手指 插 进 日 本 
真正 的 “心灵 受 创 青年 ”的 伤口 里 使 劲 抠 搅 ， 完 全 打 错 了 算盘 ， 
我 们 信和 口 骏 茧 的 游戏 莫 定 了 他 们 学 癌 的 基础 。 当 天 晚上 ， 这 十 个 
学 生 去 GIO 的 日 期 以 及 各 自 扮演 的 角色 都 安排 受 当 。 

从 十 一 周 开 始 ，GI1O 每 夫 都 是 开业 以 来 从 末 有 过 的 充实 下 
寅 。 戈 尔 进 先 生 情 绪 极 佳 ， 几 乎 天 天 说 终于 采访 到 了 -一 直 想 见 的 
典型 的 后 退 青 年 。 我 只 是 轻松 地 把 巧妙 玩 判 诉说 把 戏 的 青年 送 进 
阳 辟 的 房 里 ， 心 情 十 分 舒畅 。 

日 是 ， 令 我 稍 感 不 满 的 是 ， 翻 译 兼 打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出 人 意 
外 地 突然 辞去 工作 ， 七 尔 氨 先生 决定 停止 调查 ， 立 即 整 理 报告 。 
结果 我 预约 的 两 个 表演 者 未 能 上 场 。 

戈 尔 挝 先生 还 写 了 一 份 日 本 工作 业已 结束 ，GIO 现 已 关闭 ， 
待命 调 往 他 地 的 报告 ， 随 同 本 月 的 统计 报表 送 回 。 他 还 答应 把 女 
大 学 生 的 工作 日 期 算 到 GIO 关闭 为 止 向 国内 申请 特殊 津贴 。 茅 
尔 通 千 生 对 这 个 月 成 功 的 调查 充满 信心 ， 相 信和 他 的 报告 将 一 鸣 惊 
人 ， 博 得 满堂 喝采 。 

KORTE RE BOER BERRA, PEER ER 
Hs 68 eR REAR BS. FT RK ETRE, (A hE 
生 一 采访 ， 立 即 认定 他 是 最 典型 的 后 退 青 年 。 后 来 才 知 道 ， 翻 译 
BERS LT RIAA PGE ETH 
的 。 


VB, Dhiba ta ke bonito wate GIO 的 工作 ， - 
演说 实在 不 愿意 看 见 那 种 摩 颜 无 耻 的 日 本 青年 。 我 从 容 不 迫 地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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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女 大 学 生 第 一 次 表现 出 的 深切 焦虑 和 悲哀 ， 觉 得 很 可 笑 。 戈 尔 
于 先生 一 脸 困 惑 ， 但 没有 平时 那 种 难以 捉摸 的 异常 感觉 ， 而 是 一 
个 不 语 世 故 的 平 几 普通 的 学 者 即将 发 作 时 的 不 悦 表 情 。 我 甚至 想 
知道 那个 猴 额 头 的 第 七 个 学 生 是 怎么 表演 的 。 

我 是 在 另 一 个 完全 出 乎 意外 的 地 方 知 道 第 七 个 表演 者 的 伎俩 
Bo GIO 关闭 一 星期 后 ， 我 从 日 本 发 行 量 最 大 的 报纸 上 读 到 有 
关 风 七 个 表演 者 的 文章 ， 还 刊登 了 他 的 照片 。 照 片 排 在 介绍 GIO 
活动 情况 的 文章 之 中 ， 戈 尔 逊 先生 笑 哮 路 地 站 在 第 七 个 表演 者 旁 
过 。 这 一 定 是 钞 访 结束 后 翻译 兼 打字 员 的 女 大 学 生 照 的 。 报 纸 说 
芯 尔 逊 先 生 认 为 第 七 个 学 生 、 即 A 君 是 典型 的 后 退 青年 ， 发 现 
他 是 GIO 调查 的 最 大 收获 。 报 纸 引 用 调查 卡 的 记载 这 样 报道 A 
君 成 为 后 退 青年 的 经 过 。 

A 是 日 本 共产 党 东京 大 学 支部 的 成 员 ， 但 被 怀疑 为 特务 ， 惨 
遭 监 禁 拷打 ， 小 手指 头 第 二 关节 被 切断 ， 最 后 被 开除 出 党 ， 恋 人 
也 离 他 市 去。 于 是 他 主动 向 富士 警 署 的 其 警察 提供 情报 。 但 是 他 
已 经 离开 学 生 运 动 ， 情 报 没 有 多 大 价值 ， 当 特务 也 没 资格 。 现 在 
他 非常 孤独 。 他 恨 先 前 的 伙伴 ， 是 他 们 使 他 遭受 巨大 的 挫折 ， 但 
他 的 特 嫌 问 题 似 乎 是 一 个 背叛 的 同伙 告 的 密 。 戈 尔 进 先 生 把 A 
视 为 日 本 左 回 学 生 后 退 的 一 个 典型 。 | 

我 觉得 绝望 的 黑暗 深渊 正 知 没 照 片上 与 威尔逊 先生 并 排 站 立 
的 、 猴 子 一 样 微笑 着 的 第 七 个 学 生 。 我 的 身子 开始 颤 拌 ， 渴 望 确 
认 目 己 在 第 七 个 学 生 不 幸 之 外 。 我 使 劲 从 黑暗 热 错 的 脑子 里 把 女 
大 学 生 的 “ 那 种 厚 颜 无 耻 的 日 本 青年 ……” 驱 逐 出 去 。 


… 冬天 。 第 五 节 课 结束 时 ， 整 个 大 学 第 旱 着 寒气 逼 人 的 巷 茫 茧 
色 。 我 村 腰 缩 脖 地 走出 大 门 ， 突 然 看 见 一 个 躲 在 电线 丁 后 面 的 矮 
小 元 人 用 手套 让 着 侧 脸 朝 我 走 来 。 我 们 默默 地 沿 着 大 学 的 砖 墙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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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 hte. 

“ART AABN.” BOPEE SMR, “我 随口 
胡 编 乱 造 ， 没 想到 报 上 登 出 来 了 。” 

“我 也 没 想到 。” 我 陷入 束手无策 的 困境 ， 说 ，“ 向 戈 尔 逊 先 
生 提 抗 议 去 。” 

“已 经 提 抗 议 了 ， 我 要 求 他 撤回 报道 ， 但 他 不 同意 。 他 说 报 
纸 报 道 的 内 容 ， 既 有 录音 又 有 证 人 ， 不 能 撤回 。 我 说 那 是 我 闹 着 
玩 的 ， 是 信口开河 、 胡 说 八道 。 可 他 说 不 管 你 六 着 玩 也 好 ， 胡 说 
八道 也 好 ， 你 说 的 内 容 很 有 意义 。” 

六 尔 如 先生 淡 英 色 的 明亮 的 眼睛 、 细 小 的 高 大 粱 、 胖 平平 的 
粉红 色 皮 肤 立 刻 统一 成 一 个 傲慢 的 形象 浮现 在 我 的 眼前 ， 冷 酷 无 
情 地 把 一 筹 葛 展 惊 念 害怕 的 猴 人 额头 青年 猛 力 推 开 。 我 把 自己 融化 
在 戈 尔 逊 先 生 傲 慢 的 形象 后 面 ， 顿 时 变 得 从 容 冷 潢 。 

“其 实 报 上 的 照片 很 模糊 ， 能 认 出 是 你 的 不 就 是 几 个 亲近 的 
人 吗 ? 既然 是 十 分 亲近 的 人 ， 对 他 们 解释 这 是 一 场 玩 阅 ， 大 家 哈 
险 一 笑 不 就 过 去 了 吗 ?” 

“不 行 蚜 。 就 说 我 的 恋人 吧 ， 看 了 报纸 以 后 看 我 的 眼神 都 不 
对 了 。” 儿 额头 的 小 个 子 把 他 的 左手 伸 过 来 。 

我 看 见 他 小 手指 第 二 关节 被 切断 了 。 我 一 阵 难过 ， 停 住 脚 
步 。 他 像 受 欺负 的 小 孩 一 样 眼睛 直 勾 勾 地 有 盯 着 我 ， 左 手 截 在 我 的 
眼前 。 我 看 着 马路 上 过 来 的 公共 汽车 ， 准 备 上 车 。 

“ 戈 尔 逊 先 生 答应 一 个 月 以 后 在 报 上 发 表 更 正 启事 ， 而 且 把 
录音 带 还 给 我 。 你 也 帮 有 我 记 着 。 好 吗 ? 我 干 嘛 说 那么 多 呢 ? 黄 名 
其 妙 。” 

汽车 停 下 来 ， 我 上 了 车 。 我 担心 他 跟 上 来 ， 但 似乎 他 只 是 在 
黑暗 中 看 着 我 离 去 。 我 终于 松 了 一 口气 ， 可 我 也 不 明白 他 为 什么 
要 说 那么 多 。 我 至 今 也 没 弄 明白 。 一 个 月 后 ， 戈 尔 各 先生 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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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n CE AT AERA EE. BE EIR ER CARA HE 
I RAP AYES TR, the Ae ER RE. (A AE SF IZ 
RRP, CRAKE ERT PE. AL KE 
T, ANBCTEE-PARIRARER IR. KEE RIE 
Rama TSE, (ESI AE RIX, RK Re 
先生 把 录音 带 交 给 我 的 时 候 说 的 一 句 注释 性 的 话 : “他 是 一 个 典 
型 的 后 退 青 年 !” 

于 征 ， 我 感觉 到 时 边 的 现实 世界 到 处 都 是 滑 入 默默 张 着 大 中 
位 黑暗 深渊 的 漏斗 状 冬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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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囊 着 我 和 菊 比 古 乘 两 个 小 时 的 火车 到 一 个 地 方 小 城 的 肉 店 
工作 。 我 和 和 菊 比 古 在 我 们 小 城镇 的 定时 制 高 中 上 学 ， 今 天 下 午 早 
壕 赶 来 的 。 鸟 在 一 家 中 药 键 工作 ， 上 午 就 把 活 干 完 ， 还 带 来 了 药 
铺 老 板 为 我 们 写 给 i 次 店 的 介绍 入 。 

“oy” 是 外 号 ， 他 在 中 学 上 英语 课时 起 的 外 号 ， 一 直 叫 到 现 
在 。 他 已 经 20 岁 了 ， 还 是 “ 岛 "。 法 郑 郊 的 具有 传统 道德 的 屁股 
堂 在 教室 里 同样 硬 邦 邦 的 斯 多 史 的 小 本 头 椅子 上 、 一 双 长 腿 弯 曲 
着 伸 展 不 开 的 中 学 同学 几乎 每 个 人 都 有 一 个 英语 外 号 ， 这 在 当时 
{RATS 

细 高 个 “降格 ”、 me BR tt TERR PS BOT A AaB AR Bg“ 
搓 鼻 子 "、 大 狗熊 、 气 色 不 好 的 叫 “ 青 蓝 色 ”等 等 。 这 种 英语 趣 
味 很 快 消退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更 具 自 我 意识 的 闪烁 转眼 的 趣味 复杂 
的 外 号 。 尽 管 外 号 流行 变化 无 常 ， 鸟 却 始终 是 “ 鸟 ”。 

马 的 相貌 、 骨 用 、 胖 瘦 、 资 势 、 举 止 与 那 神经 过 敏 的 浑身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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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O AIR. SHRA- RRA IA RRS BRA 
Fy 2) PBC EDR RAL OR a Be] TTS EE, CER A 
TAY PAK AY BR HE HS eo. WS Ee A Ae a XM eM 
硬 ， 丛 脸 类 到 下 巴 尖 突出 来 ， 发 红 的 头发 像 燃 烧 的 火焰 直 指 天 
空 。 他 端 着 肩膀 上 身 前 倾 走 路 的 姿势 像 一 个 消瘦 的 当 过 运动 员 的 
老头 ， 但 归根 到 底 还 是 岛 。 年 纪 轻 轻 性格 却 稳重 敦厚 ， 而 声音 


”很 尖 ， 这 确切 跟 岛 -一样 。 岛 :…… 


可 是 他 时 常 愁眉 苦 脸 大 亚 难 忍 似 地 自 抱 自 怨 说 “ 乌 不 是 小 孩 
下”"。 因 为 我 16 岁 ， 菊 比 古 15 岁 ， 乌 就 慎 密 地 加 以 区 别 ， 认 为 
自己 属于 大 人 的 世界 ， 我 和 菊 比 古 属 于 小 孩 的 世界 。 说 起 来 ， 我 
们 三 个 人 原来 是 定时 制 高 中 的 同班 同学 ， 从 那 时 起 就 成 了 好 朋 
友 。 就 在 前 往 邻 市 的 火车 里 ， 鸟 也 摆 出 大 人 世界 的 代表 的 架势， 
显示 出 或 者 感 兴趣 或 者 嘲弄 的 表情 ， 打 听 我 和 菊 比 古 为 什么 突然 
间 想 到 和 肉 店 工作 ， 乃 至 为 什么 开始 找 工作 等 等 。 我 和 菊 比 古 就 故 
意 把 自己 关 在 小 孩子 的 天 地 里 ， 让 他 觉得 这 不 过 是 小 孩子 一 时 的 
心血 来 潮 。 

我 和 菊 比 古 的 身体 里 似乎 都 有 一 个 峰 窝 ， 马 蜂 喻 喻 乱 飞 ， 感 
觉 到 一 种 沉甸甸 的 慌 惧 ， 但 我 们 对 鸟 羞 于 启 口 。 

一 个 警察 在 我 们 的 定时 制 高 中 曾 做 出 这 样 一 番 演 说 ; 直属 车 
察 的 军队 即将 成 立 ， 希 望 大 家 中 路 报名。 你 们 将 生来 第 一 次 有 机 
会 显示 自己 勇敢 的 爱国 精神 。 这 是 上 体育 课时 的 演说 ， 大 家 直 叫 
伶 ， 乱 找 身 体 ， 根 本 心不在焉 。 警 察 自己 也 冻 得 打 哆 味 ， 演 说 就 
显得 滑稽 可 笑 。 只 穿着 白色 运动 裤 和 运动 背心 的 学 生 们 浑身 一 片 
银河 系 伍 星 般 无 数 鸡皮 疙 阁 是 留 给 我 们 的 深刻 印象 。 

不 久 以 前 ， 学 校 里 还 流传 一 件 怪事 。 一 个 高 中 生 英 名 其 妙 地 
销声匿迹 了 ， 原 来 是 被 人 贩子 拐 走 卖 到 朝鲜 战场 上 去 了 。 和 警察 直 

属 的 军队 ， 说 穿 了 ， 也 是 去 朝鲜 的 吧 。 听 说 麦克 阿 瑟 就 这 么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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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 ， 要 是 应 征 的 人 少 ， 就 让 高 中 生 退 学 ， 上 不 了 大 学 找 不 到 工作 
的 强迫 当 兵 。 甚 至 还 有 风声 说 废除 定时 制 高 中 ， 让 学 生 统统 去 当 
兵 。 我 和 菊 比 古 最 怕 被 驱赶 到 陌生 的 地 方 去 ， 更 何况 还 是 在 别 国 
的 战场 上 ， 昕 赁 吼 着 外 国 话 的 指挥 官 的 调遣 …… 

也 许 这 些 都 是 流言 裴 语 。 街 头 的 流言 就 像 一 股 旋风 ， 只 乔 起 
一 些小 土 枯 叶 ， 转 眼 就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你 可 以 闭 着 眼睛 措 着 耳 
打 不 闻 不 间 ， 也 就 过 去 了 。 流 言 一 旦 消失 ， 就 像 变 热 的 啤酒 一 
样 ， 连 一 点 可 笑 的 味道 都 没有 。 

可 是 我 和 菊 比 二 对 流言 不 得 不 做 出 敏感 的 反应 。 其 中 有 一 个 
原因 ， 就 是 周末 的 教员 会 议 做 出 了 勒令 我 们 退学 的 决定 。 我 、 菊 
比 吉 、 鸟 三 人 到 附近 的 美军 基地 散发 《 别 到 朝鲜 送死 ， 赶 快 逃 跑 
吧 !》 的 传单 时 被 日 本 警察 抓 住 。 要 是 被 美国 宪兵 抓 住 ， 一 定 搂 
”得 死去 活 来 。 可 以 说 日 本 警察 把 我 们 从 即将 落 进 进 宪兵 的 魔爪 中 
救 了 出 来 。 

我 和 菊 比 十 对 散发 传单 的 内 情 一 无 所 知 ， 只 是 拿 着 不 知道 鸟 
从 哪儿 搞 来 的 一 选 传 单 去 散发 。 警 察 心里 明白 从 我 们 这 儿 回 不 出 
任何 与 政治 有 关 的 名 堂 ， 马 上 就 把 吸着 嘴 生 气 的 我 们 放 了 ， 然 而 
是 交 给 了 高 中 教 地 理 的 老师 。 我 怀疑 鸟 比 我 们 更 清楚 这 传单 究竟 
是 怎么 回 事 。 但 鸟 就 是 对 我 们 这 些 朋 友 也 绝 不 透露 半点 别人 的 秘 
密 。 因 为 鸟 早 就 受到 勒令 退学 的 处 分 ， 所 以 这 次 能 够 顺利 地 从 地 
理 老师 的 圈套 里 溜 过 去 。 除 了 瘦 骨 伶 体 路 展 裂 沁 鼻梁 上 架 一 副 眼 
镜 外 没有 别 的 任何 特征 的 、 像 狗 一 样 老实 巴 交 的 地 理 老师 用 被 金 
属 结 草 标本 划 伤 的 手指 头 捏 着 小 三 角 鼻 括 了 手 鼻 涕 ， 然 后 说 我 和 
菊 比 古 不 单单 这 次 发 传单 ， 还 会 把 怀疑 我 们 参与 了 先前 造成 勒令 
乌 退 学 的 那 件 事 也 翻 出 来 ， 新 帐 旧 帐 一 起 算 ， 大 概 会 勒令 退学 。 
他 在 派出 所 等 我 们 一 直 等 到 深夜 ， 得 了 感冒 。 出 了 派出 所 ， 我 看 
见 不 远 处 的 黑暗 中 闪烁 着 烟头 的 火光 和 一 双 亮 唱 唱 的 眼睛 。 是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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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等 我 们 。 但 地 理 老师 一 直 跟 着 我 们 ， 直 到 鸟 死 了 心 离开 。 他 
说 ， 就 是 和 那 种 生性 不 端的 流氓 混在 一 起 ， 你 们 这 样 成 绩优 秀 、 
在 学 校 数一数二 拔尖 的 学 生 才 落 到 勒令 退学 处 分 的 地 步 ， 接 着 又 
担 了 一 下 鼻子 。 我 和 菊 比 古 只 是 平静 地 冷笑 一 下 。 但 是 地 理 老师 
对 我 们 被 勒令 退学 心里 难受 ， 眼 泪 从 他 瘦削 干 汲 的 白 验 类 上 流 消 
下 来 。 这 叫 我 们 不 能 不 吃惊 。 在 教 了 40 年 地 理 的 老 教师 眼 里 ， 
我 们 实在 不 过 是 寒 秦 不 起 眼 的 小 毛 孩 子 。 

岛 被 勒令 退学 是 因为 他 和 低 年 级 女生 睡觉 。 在 体育 馆 里 面 用 
跳 箱 挡 起 来 ， 就 在 尽 是 泥巴 的 脏 兮 今 的 垫子 上 睡觉 。 我 和 菊 比 十 
背 靠 双 杠 台 架 坐 着 ， 兴 臻 勃勃 地 热烈 谈论 舒 曼 的 《A 小 调 钢琴 协 
秦 曲 》 是 英雄 式 还 是 感伤 式 的 ， 其 实 我 们 只 在 CIE (BERS 
部 内 的 民间 情报 教育 局 ) 举办 的 音乐 会 上 听 过 一 次 。 过 了 一 会 
儿 ， 满 脸 不 高 兴 的 鸟 和 满 脸 乐 激 滋 的 女 学 生 双 手 吊 着 双 杠 出 来 。 
一 个 星期 后 ， 女 孩子 经 过 反省 ， 想 法 变 了 ， 跑 到 校长 办 公 室 册 诉 
说 岛 强奸 了 她 。 鸟 说 这 是 因为 她 读 了 《〈 卡 斯 特 罗 的 尼姑 》 的 缘 
故 。 那 个 时 候 ， 我 和 菊 比 古 没 有 受到 牵连 。 | 

快 放 署 假 的 时 候 ， 鸟 退学 了 。 他 很 快 就 在 繁华 地 带 的 一 家 中 
药 铺 谋 到 工作 。 鸟 能 够 满不在乎 地 摆弄 形形色色 的 蛇 、 毛 毛虫 、 
EOS Wir WS) ES Fh ht, SRE MA RM A, 5p A 
草 ， 老 板 很 看 重 他 。 里 假 里 ， 我 和 菊 比 古 每 天 都 把 菊 比 古 的 父亲 
在 菲律宾 用 过 的 宽 檐 麻 帽 戴 到 刚刚 长 出 些 头发 的 光头 上 ， 用 带子 
系 着 脖子 ， 满 头 大 汗 地 跟着 满不在乎 地 不 断 放屁 的 鸟 在 近郊 的 树 
林子 、 草 地 上 疯 跑 玩 枫 。 盛 夏 的 一 天 早晨 ， 乌 从 散发 着 浓郁 的 村 
草 气 息 的 树 从 中 捅 出 一 条 背 上 有 黑 条 纹 的 栗色 小 蛇 来 。 他 的 手指 
紧张 紧 抓 着 蛇 头 ， 激 恕 的 蛇 用 它 冰凉 的 身子 缠 住 鸟 的 手腕 ， 从 迪 
没有 鳞 甲 的 身体 扭 动 的 瞬间 ， 可 以 看 见 它 软弱 的 肉身 ， 有 一 种 令 
-人 哀 怜 的 感觉 。 鸟 说 这 叫 高 千 穗 蛇 ， 在 这 个 地 方 抓 到 高 干 熏 蛇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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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就 像 发 生 了 一 场 革 命 。 他 越 说 越 激 动 ， 说 得 热泪 得 眶 。 但 问 到 
店 里 ， 老 板 说 要 给 当地 报社 打 电 话 ， 报 告 这 个 重大 发 现时 ， 马 不 
同意 ， 一 个 人 忧郁 地 不 声 不 响 地 中 在 挂 着 多 于 的 闷热 黑暗 的 角落 
HL, FURR TEA RIB MER RN AS ES REDAE MER 
TERT HB. RAR HARK OM BUY SR 
eae A TRA EP OR ILA Be Be A RYT, RL 
了 一 盆 冷 水 ， 热 情 顿 时 消失 ， 也 手脚 无 措 地 沉默 不 语 。 

我 和 菊 比 古 从 地 理 老师 那里 听 到 内 定 勒令 退学 处 分 以 后 ， 首 
完 想 到 去 岛 的 那 家 中 药 铺 工 作 。 整 天 和 鸟 在 一 起 干 活 ， 下 班 后 三 
人 在 街 上 和 散步， 这 样 的 生活 一 定 十 分 愉快 。 但 是 中 药 铺 的 买卖 不 
是 特别 红火 ， 有 岛 一 个 店员 就 够 了 。 老 板 说 他 的 弟弟 在 邻 市 开 肉 
店 ， 为 我 们 写 了 介绍 信 ， 但 乌 一 直 反 对 我 们 就 职 ， 反 复 劝 说 我 们 
到 外 地 肉 店 工作 还 不 如 像 里 假 那 个 样子 一 边 在 中 药 铺 帮忙 一 边 尽 
情 玩 要 。 说 实在 的 ， 我 和 菊 比 古 也 都 想 这 样 ， 难 以 想象 没有 鸟 我 
们 将 恕 何 生活 。 马 是 原子 核 ， 我 和 菊 比 十 都 是 围绕 着 鸟 公转 的 带 
小 电荷 的 粒子 。 趾 然 如 此 ， 我 们 仍然 坚持 到 邻 市 的 肉 店 工作 ， 是 
因为 勒令 退学 的 高 中 生 将 被 征兵 送 往 朝鲜 战场 的 黑暗 危险 的 流言 
使 我 们 没 日 没 夜 担 惊 受 怕 的 缘 帮 。 但 我 们 不 敢 把 这 心里 话 告 诉 
乌 。 这 样 表 日 将 是 对 羞耻 心 的 自我 蹊 踊 。 

乌 是 天 不 怕 地 不 怕 的 田子 汉 。 我 从 未 见 过 鸟 害怕 过 什么 ， 最 
多 不 过 变 得 怒 容 满面 变 得 冷酷 无 情 。 鸟 本 质 上 是 一 个 非常 认真 的 
八 ， 所 以 对 仙 怖 不 是 采取 戏 谍 回避 的 态度 ， 而 是 正面 对 抗 。 他 是 
个 名 副 其 实 的 年 轻 的 勇士 。 正 因为 如 此 ， 我 和 菊 比 古 不 愿意 让 自 
己 的 胆 小 情 虹 受 他 嘲笑 。 尤 其 是 我 ， 甚 至 认为 被 鸟 嘲 笑 就 意味 着 
我 的 世界 的 终结 。 菊 比 古 则 常常 被 鸟 嘲 笑 。 鸟 喜欢 装 做 怀疑 菊 比 
古 是 同性 恋 来 捉弄 他 。 我 虽然 没 被 别 弄 ， 但 曾经 因此 上 反而 嫉 妨 菊 
比 古 和 乌 的 关系 。 


223 


不 满意 


我 和 菊 比 而 在 火车 里 告诉 鸟 到 肉 店 工作 是 为 了 挣 钱 ， 打 算 把 
这 笔 钱 用 来 筹备 明年 夏天 成 立 的 以 鸟 为 核心 的 剧团 ， 上 演 辛 格 的 
《花花 公子 》， 或 者 捐献 给 鸟 认 识 的 、 进 行 秘密 活动 的 共产 党 某 负 
责 人 。 其 实 我 和 菊 比 击 对 这 个 地 下 党 负责 人 ， 正 如 那 次 遭受 绝望 
性 危险 的 发 传单 一 样 ， 对 共产 党 、 共 产 主义 几乎 一 无 所 知 ， 也 不 
同情 。 心 里 头 确实 有 小 小 的 英雄 主义 和 抵抗 情绪 ， 但 不 如 说 我 和 
萄 比 古 对 现实 漠不关心 更 为 妥当 。 漠 不 关心 的 合作 。 对 于 20 岁 
的 鸟 来 说 ， 散 发 传单 、 给 共产 党 负责 人 募捐 都 是 现实 问题 ， 但 对 
I$ SA A 16 岁 的 我 来 说 ， 这 些 不 过 是 黑夜 森林 里 一 种 可 
伯 的 存在 。 正 是 因为 我 们 的 学 校 是 定时 制 高 中 ， 才 使 水 同年 龄 的 
人 成 为 同班 同学 。 顺 便 提 一 下 ， 出 卖 鸟 的 那个 低 年 级 女 同学 才 
14 F, 

我 们 在 地 方 小 城 的 车 站 下 了 车 ， 站 在 月 台 上 的 时 候 ，- 一 列 快 
车 从 对 面 往 相反 的 方向 驶 过 。 这 列 火车 奇形怪状 ， 像 只 有 触角 和 
大 下 巴 的 第 一 环节 的 螨 蛤 ， 最 新 式 的 巨型 机 车 只 拉 着 一 节 客 车 ， 
而 且 是 卧 车 ， 从 惟 --- 打 开 的 车 窗 露 出 一 个 没有 下 巴 的 年 轻 的 美国 
人 正 发 呆 地 望 着 外 头 。 一 种 慌 惧 感 像 洪水 一 样 清 过 我 和 菊 比 十 的 
心头 。 坦 坝 早 已 淹没 在 水 底 。 火 车 从 眼前 驶 过 以 后 ， 痛 鞭 的 串 蛤 
声 和 歌声 伴随 着 隆隆 的 钢铁 的 声音 像 风 一 样 刊 过 。 

FAG te AER |, HY REO, Fe] 
像 被 卷 进 洪水 一 样 不 顾 一 切 地 往 市 中 心 跑 去 。 我 们 拼命 逃避 来 自 
远方 战场 的 信息 、 火 车 的 气味 、 钢 铁 、 煤 炭 、 火 、 别 人 的 尿 腹 
味 。 想 起 来 ， 也 许 那 时 候 我 们 日 常生 活 中 最 重要 的 部 分 在 奔跑 。 
像 忧 郁 的 狗 一 样 的 机 车 拖 着 满载 朝鲜 战争 中 的 伤 其 的 卧 车 沿 着 地 
方 小 城市 黄昏 的 海岸 如 同一 滴水 渗 进 森林 、 沙 地 。 站 务 员 咬 着 由 
带 出 于 本 能 似 地 迅速 冲 过 去 ， 挡 住 我 们 的 去 路 ， 但 立刻 大 失 所 
望 ， 垂 头 丧 气 地 转身 走 了 。 我 们 既 不 是 白 坐 车 又 不 偷 东西 ， 只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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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被 吓 得 惊 丽 不 安 而 已 。 站 务 员 还 是 具有 理性 的 。 

我 们 穿 过 车 站 前 的 广场 ， 电 车 司机 摆 出 狂妄 自 大 的 模样 等 着 
我 们 ， 仿 佛 等 待 着 把 他 的 电车 视 为 全 世界 最 了 不 起 的 交通 工具 的 
一 群 尝 拜 者 。 我 们 终于 被 他 的 态度 所 引诱 ， 转 向 电车 跑 去 。 从 我 
和 菊 比 古来 说 ， 这 样子 鸟 就 不 会 把 突然 间 的 奔跑 与 念 惧 心理 的 冲 
动 联系 在 一 起 来 考虑 。 

“用 火车 把 那 帮 家 伙 送 到 日 本 来 。 都 是 些 残缺 不 全 的 人 。 麦 
克 阿 瑟 这 个 美国 佬 见 了 都 会 垩 心 的 ” 菊 比 古人 苍白 着 脸 ， 眼 睛 使 
劲 皮 儿 下 ， 沙 星 着 曲 门 呆板 地 说 。 他 还 是 小 孩子 的 声音 ， 而 且说 
话 上 气 不 接 下 气 。 我 暗自 庆幸 自己 幸亏 没有 先 开口 。 

“战争 嘛 ， 就 是 这 样 。 可 那 家伙 要 是 有 下 巴 一 定 吹 口哨 。” 鸟 
从 容 不 迫 地 说 。 

“战争 ， 说 残酷 也 残酷 ， 可 那 帮 家 伙 好 像 还 没有 从 震惊 中 觉 
醒 ， 照 样 瞪 着 褐色 的 大 眼 哺 。 

““ 菊 比 古 ， 穿 着 女 内 裤 '。 我 灵感 一 来 ， 现 成 一 首 徘 句 。 季 
语 是 菊花 。” 乌 开始 嘲弄 , “ 菊 比 古 偷 偷 穿着 女人 的 内 裤 ， 这 样 容 
易 兴 奋 、 感 觉 敏锐 ， 对 全 世界 表示 同情 ， 而 且 总 像 害 怕 妖 怪 似 地 
害怕 一 种 什么 东西 。 害 怕 被 男人 内 裤 妖 精 咬 了 ， 三 更 半夜 器 着 措 
裤 视 看 有 没有 花边 。” | 

菊 比 古 气 得 脸色 发 白 咬 牙 切 齿 。 他 生气 的 时 候 往往 陷入 自 
恋 。 鸟 独自 固执 地 微笑 着 。 我 的 目光 从 鸟 的 脸 上 移 开 ， 担 心 他 其 
实 已 经 发 觉 我们 并 不 是 害怕 男人 内 裤 妖 精 。 

电车 保留 着 旧 风 格 ， 毅 几 下 钟 以 后 ， 像 高 脚 木 箱 一 样 摇 摇 晃 
时 地 转 了 一 圈 ， 然 后 直线 行驶 。 中 除 停车 一 次 ， 上 来 一 个 中 年 的 
小 个 子女 人 ， 又 开始 往 前 走 。 女 人 跟 司 机 聊 她 的 猫 。 鸟 一 边 对 我 
和 气 鼓 鼓 的 菊 比 古 仿 直 地 微笑 一 边 听 他 们 谈话 。 

“SERKAAT, RAMEH, ILA BU ARR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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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AU WR I DAEIA 在 人 前 晃 一 眼 ， 一 汐 烟 就 跑 到 外 面目 个 
此 玩 去 了 。 ”女人 的 态度 充满 做 出 决断 的 气魄 。 

“请 不 要 与 正在 驾驶 的 司机 聊天 。” 司机 到 这 时 才 开 口 说话 ， 
朝 浓 边 一 看 ， 满 脸 通 红 地 扑 昧 一 声 笑 出 来 ， 他 对 自己 伐 得 恰 是 时 
PLIGG AS. 

BREA RABAT. APEC, MiKA DL 
TRAY AAR SEE ER, FAT AR OTR 

“就 在 这 儿 停 一 下 。 乌 说 。 

"AG BW HE AN EL AG” Fg Er a aR HI. 

4 HIGH PATER A CRA AAT IB], SET ARR, 想象 着 在 
朝鲜 成 场 上 受伤 的 年 轻 的 美国 兵 lm 
状 ， 感 到 害怕 。 我 现在 也 不 想 去 肉 店 。 仿佛 不 是 那 半 张 脸 ， 

发 洛 者 鲜血 凝脂 如 鱼 冻 一 样 的 伤口 的 吓人 的 年 轻 美国 兵 en 
店 的 铁 钩 上 查禁 一 息 ， 还 叫喊 着 : 嗅 ! 救 救 我 ! 救 救 我 ! 我 觉得 
MDD 

“我 也 不 想 去 。” 我 对 菊 比 十 的 坦率 有 点 感动 ， 他 话 一 落 音 ， 
我 立刻 接 上 去 ， 对 我 们 的 共同 敌人 鸟 说 。 

“你 们 下 还 是 不 下 ?” 司 机 回头 问 我 们 。 他 额头 又 窗 又 低 ， 长 
得 怪 吓 人 的 。 绸 一 看 ， 车 里 没有 售票 员 ， 司 机 兼 售 票 。 乘 客 都 到 
HAR LIER. 

“突然 又 决定 不 下 了 。” 鸟 看 着 与 电车 轨道 呈 直 角 方 向 延伸 下 
去 的 繁华 街道 。 

“ 那 你 们 在 城 出 日 下 吗 ? 这 是 一 路 车 ， 不 去 港口 。 你 们 不 去 
终点 站 吧 ?” 司 机 像 黄鼠狼 一 样机 敏 地 扫 我 们 一 眼 ， 下 了 一 个 图 
套 。 

“终点 站 是 哪儿 ?” 鸟 装着 没 听 出 来 ， 乐 呵呵 地 问 。 

“市 精神 病 医 院 。” 司 机 觉得 正中 他 的 圈套 ， 又 把 脸 转 向 一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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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 红 着 扑 味 ， 声 笑 出 来 . 
“ 啊 ， 可 不 是 吗 ?这 电车 里 还 有 不 少 疯子 呢 。” 乌 话 中 有 话 。 
司机 恢复 了 似乎 与 即将 长 久 分 手 的 朋友 刚刚 离别 后 那 种 平板 

i BHA AE RR. BOER ITO OBR, GRA aX TT. 

(eR ARE IK RAY ASE, ARETE AE, PANDA RE PEE RE REESE UL 

Ay AGEL MATT, ORAM, MOORE AO Ze, Rh 

也 不 停 ， 青 达 终点 。 司 机 平静 地 回头 说 ， 

“各 买 两 张 黄 票 ， 再 加 上 快车 票 。 
“怎么 还 有 快车 票 ? 别 欺负 人 !” 鸟 声音 粗暴 而 假 强 . 
“告诉 你 们 ， 到 这 个 市 里 来 别 这 么 狂 ! 乡巴佬 !” 司 机 又 涨 红 

着 脸 ， 但 没有 笑 。 青 筋 暴 起 的 大 手紧 紧 握 着 碳酸 饮料 瓶 - - 样 黑 神 

色 的 剪票 鳞 ， 大 概 准 备 拿 这 个 做 武器 吧 。 

我 观察 到 这 儿 ， 便 把 目光 移 到 焉 斜 的 涂料 粗 劣 凸 起 的 木 窗外 

面 的 风景 。 充 满 生理 性 厌 束 感 的 不 愉快 的 这 个 世界 。 一 阵 串 吟 的 

声音 ， 像 果实 从 眼前 落地 的 声音 ， 我 知道 这 是 人 的 腹部 挨 搂 的 声 

音 。 菊 比 古 一 下 子 把 我 推 到 一 边 。 我 回头 一 看 ， 司 机 胡子 没有 和 

“FHS ME TE FR FZ a 

色 的 脏 东 西 。 鸟 的 半边 脸 气愤 得 泛 善 红学 。 我 看 他 把 紧 握 的 拳头 

恰 开 ， 用 粗 短 的 手指 摸 着 发 逃 的 半边 脸颊 。 我 和 菊 比 古 让 中 药 铺 

老板 特地 为 我 们 写 的 介绍 信 派 不 上 用 场 ， 鸟 为 此 在 生 我 们 的 气 。 

鸟 高 中 退学 以 后 ， 往 往 壹 现 出 与 我 们 没有 直接 关联 的 、 也 就 是 大 

人 的 世界 的 反应 。 因 此 我 对 鸟 略 感 不 满 ， 而 菊 比 古 看 着 鸟 把 司机 

屡 倒 ， 心 头 十 分 痛快 。 我 觉得 他 有 一 种 冲动 ， 想 在 鸟 面 前 把 渐渐 

渗透 进 内 心 深 处 的 性 弱 ， 对 恺 怖 的 敏感 、 惊 慌 隐藏 起 来 。 我 对 久 

贤 打 司机 的 不 满 、 厌 恶 并 不 表现 在 面 对 突然 发 生 的 暴力 行为 战 战 

RM, ERM PRAM TBA, RIE OE, ob 

HAI RE, BH CE AT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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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OR FL RY HLS Sa OB ATRL eK BY BS — EPR ATG 
WH, KT AA, MU BLIR, RSH KBE. 
好 又 是 挑动 奔跑 情绪 的 黄 竺 时 分 ， 我 们 像 捉 迷 藏 一 样 欢乐 地 奔 
跑 ， 心 中 的 隔 阁 立即 烟消云散 。 

当 我 们 看 到 那些 汉子 不 再 继续 追赶 ， 松 了 一 口气 ， 不 由 地 浑 
身 一 拌 ， 才 意识 到 秋末 黄昏 郊外 空气 的 寒冷 ， 发 现 刚才 沿 着 比 红 
褐色 的 马路 低 -- 截 的 黑 影 笼 音 的 狭小 莆 瑟 的 运河 边 奔跑 。 运 河 对 
岸 大 概 是 轻 度 精神 病人 耕种 的 精神 病 医院 附属 农场 ， 现 在 这 个 季 
六， 光 珊 碗 一 片 荒 闷 。 精 神 病 医院 像 一 座 城 堡 面 对 道 路 威风 沪 癌 
地 功 立 着 。 我 盆 爸 地 想 ， 它 给 人 另 一 种 具体 的 终点 站 的 感觉 ， 心 
地 善良 的 疯 人 都 这 么 认为 而 悲哀 神伤 。 在 医院 里 面 ， 似 乎 世界 一 
定 被 竖 切 成 两 半 。 这 种 感觉 也 是 因为 那个 北京 猿人 般 的 司机 一 边 
头 扭 旁边 扑 味 发 笑 一 边 暗示 下 车 引起 的 。 所 以 ， 那 家 伙 该 搂 ! 

豆 立 在 我 们 面前 的 精神 病 医院 建筑 本 身 既 不 美观 大 方 也 不 独 
具 一 格 ， 它 由 正面 房子 和 包 畦 着 院子 朝 我 们 方向 延伸 出 来 的 两 辟 
房屋 构成 ， 所 有 房屋 的 外 表 都 涂 着 显得 脏 分 分 的 深 紫 色 ， 而 且 没 
有 任何 装饰 显示 这 是 人 的 住所 ， 只 是 像 袋 子 一 样 把 整 座 建筑 包 球 
起 来 的 铁 栅栏 十 分 漂亮 。 看 来 一 定 是 医院 院 长 认为 铁 栅 栏 是 整 座 
建筑 群 中 对 外 界 最 具 本 质 性 的 标志 。 我 们 停 下 来 ， 看 着 铁 栅 栏 和 
它 尖 端 上 黄 铜 饰 花 在 我 们 身后 半 是 沉 荃 莫 移 里 的 夕阳 淡淡 的 余辉 
映照 下 闪烁 着 明亮 的 金黄 色 的 寒光 。 

运河 隔 出 大 约 两 米 的 方块 ， 浑 身 鳞 光 炮 眼 如 火 炽 燃 的 橙黄 色 
的 淡水 鱼 浮沉 游 动 。 我 们 看 得 出 神 入 迷 。 医 院 靠 近 我 们 这 边 的 道 
- 路、 运河、 农场 以 及 医院 里 的 院子 都 看 不 到 半 个 人 影 。 我 们 突然 
发 现在 我 们 四 周 翻 清 的 焦 黄色 的 夕阳 余晖 迅速 褪色 ， 在 菊 比 古 细 
小 脖颈 的 泛 白 的 胎 毛 上 酒 下 水 滴 般 最 后 - - 抹 余 光 。 夜 幕 即 将 降 
Ki, WTA GRATE, RLM RRR 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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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 眼 他 们 的 后 脑 勺 。 突 然 有 一 种 预感 。 从 背后 看 ， 他 们 都 狂 妥 日 
AREA, TMAAOKEBHAL SRB AH Em Ae Mie 
fei, ARERR TH. HRARKMNERAAT BBE. 

“IE FE VIE Ta.” SQ RTA EG rk, “BE Fa A TR, 
ti) 9 IB ERS HE Fo 

我 小 跑 春 人 氨 上 乌 和 和 殴 比 吉 ， 本 想 从 后 面 吓 他 们 一 跳 ， 但 他 们 
的 注意 力 集 中 在 谈话 上 ; 一 点 儿 也 不 吃惊 。 我 们 从 铁 李 栏 外 面 往 
里 看 。 

“你 们 看 ， 别 心不在焉 的 ， 牧 羊 狗 。” 菊 比 古 说 。 

一 群 长 着 水 棚 般 脑袋 的 春 直 的 牧羊 狗 在 显得 更 加 黑暗 的 院子 
里 转 疾 奔跑 ， 发 出 如 同 芭 管 舞 鞋 在 舞台 上 踩踏 一 样 清脆 响亮 的 脚 
步 声 。 一 个 穿着 长 统 鞭 长 裙子 身 强力 壮 的 人 背 对 这 边 一 动不动 地 
站 在 牧羊 狗 中 间 。 

“ 那 是 个 女人 取 ? 怎么 这 种 打扮 ?” 我 立即 对 自己 提出 这 样 天 
EL) EE BY [in] fd J | ER 

“是 女人 。 我 认识 她 。” 鸟 漫不经心 地 说 。 

我 和 菊 比 古都 笑 了 。 看 见 奔跑 的 牧羊 狗 的 耳 打 都 对 着 我 们 坚 
起 来 ， 心 里 十 分 愉快 。 


实 都 一 个 内 容 。 说 是 家 里 有 一 个 疯子 结果 全 家 都 不 幸 。 那 个 训练 
狗 的 女人 演 小 鸟 。 要 是 让 疯 女 人 演 ， 大 家 心里 会 有 一 种 抵抗 情 
绪 。” : 

RAM HH MRK, A, EW Oe ER 
CARER HERIOT, AR OR, FORT, Ht 
疯子 也 一 起 吼叫 ， 持 续 了 好 几 分 钟 ， 声 浪 在 我 们 四 周 阴郁 浓 黑 地 
翻滚 涌 动 ， 像 一 群 受惊 的 鸽子 冲 着 黑暗 的 天 空 迅 疾 飞 去 ， 消 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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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我 总 务 处 的 那个 朋友 去 。” GORA WSK. Be 
喊 、 狗 的 吼叫 漠不关心 地 冷静 地 说 。 他 看 我 们 面 带 疑 色 ， 居 然 不 
Kens. 

"AG (TD tH SEH SF af eT,” AK Be a RE FR -AR 

“ely, MRA A.” RIECK, UAHA 
难 ， 心 头 一 阵痛 快 ， 

然而 岛 一 点 也 不 为 难 ， 他 带 着 菠 比 古 和 我 沿 着 铁 栅 栏 转 到 医 
院 后 面 ， 在 柳树 成 窗 掩 映 下 的 边 门 劣 与 门卫 简单 地 说 几 句 ， 就 让 
我 们 进 到 铁 栅 栏 里 面 。 

Sit eG, EUV AE bE, TER EK ILS 
A, HOEHRR AW ERD FAK HK, RR 
百 看 了 一 会 儿 训 练 牧 羊 狗 。 那 个 训 狗 的 中 年 女人 跟 男 人 似 地 上 展 
长 春 硼 子 ， 对 我 们 党 无 兴趣 。 狗 对 我 们 也 立即 失去 兴趣 ， 依 昌平 
稳 安 各 地 奔跑 。 总 不 见 鸟 回来 。 我 们 看 狗 也 看 得 兴趣 索然 。 

“HRM A Tei.” Bein, “ 那 边 放 着 三 辆 自行 车 ， 还 
有 打气 简 ， 一 定 是 专 给 我 们 预备 的 。 再 说 ， 正 常人 骑 自 行车 ， 疯 
子 从 禾 户 里 看 厦 ， 对 他 们 也 是 一 种 鼓励 ,” 

自行 车 和 打气 简 靠 在 拱 廊 阴 瞳 的 内 墙 放 着 。 那 儿 比 黑暗 的 墙 
壁 更 加 阴暗 ， 满 是 污 所 般 细 小 的 暗影 ， 像 剥 了 皮 的 兔子 。 一 走 到 
黑 乎 平 的 拱 亡 里 ， 训 练 狗 的 院子 映 带 出 黄色 的 明亮 ， 显 得 生气 活 
“这 要 是 他 们 锻炼 身体 用 的 车 ， 我 们 骑 枣 怕 不 太 好 取 。” 我 有 
He AA TE | 

“AF Be Ser, FRAT AN RESET ZH, 只 能 目 认 目 己 是 疯 
fo” WH AK. 

乌 不 在 的 时 候 ， 菊 比 古 对 我 的 态度 盛 气 凌 人 傲慢 自 大 ， 疑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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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的 人 甚至 会 认为 是 欺负 轻 茂 ， 他 故意 噬 喷 着 疾 步 奔 过 去 、 对 他 
来 说 ， 比 我 年 纪 小 是 一 种 负担 ， 他 挑 中 -…- 辆 自行 车 ， 打 气 的 时 
候 ， 我 跪 着 使 劲 把 打气 简 的 喷嘴 赵 在 气门 上 。 空 气 如 水 从 我 的 手 
指 间 穿 过 ， 轮 胎 鼓 胀 ， 硬 得 赛 过 院子 里 的 铺路 石 ， 像 胖 墩 墩 的 小 
动物 一样 轻 轻 同 动 着 。 菊 比 古 禾 着 劲 不 断 地 届 伸 身子 ， 汗 水 津 
津 ， 从 气 足 得 不 能 再 足 的 轮胎 的 反弹 力 和 坚硬 度 里 获得 一 种 奇妙 
的 自我 满足 。 他 骑 着 自行 车 在 狭小 的 昏暗 拱 廊 里 转圈 

菊 比 十 等 我 打 完 气 骑 上 车 ， 车 把 - 转 ， 脚 一 踊 ， 进 了 院子 。 
在 院子 里 奔跑 的 牧羊 狗 岗 是 般 的 脚步 声 、 像 狂风 掠 过 枞 树 树 从 ， 
无 数 的 小 时 发 出 沙沙 、 员 员 的 喧闹 声 立 即 把 我 们 岩 住 。 被 搅动 的 
空气 里 含 着 些微 狗 的 气味 。 风 迎面 吹 来 。 我 记得 菊 比 十 给 我 看 过 
一 本 《捕捉 野兽 简明 实用 酬 典 》， 里 面 尽 是 “伏击 野兽 和 野 密 人 
必须 从 下 风 接 近 ”、“ 制 服 犀牛 先 碎 其 牙 ” 之 类 精 翌 的 经 验 之 谈 。 
菊 比 古 说 他 父亲 就 靠 这 本 书 打 过 猎 。 菊 比 古 也 想起 书 中 的 -- 句 徊 
句 ， 志 满意 得 地 迎风 向 着 牧羊 狗 骑 去 。 我 们 罗 圈 着 脚 慢 慢 地 踩 着 
脚 足 。 

训练 牧羊 狗 的 女人 回头 见 我 们 接近 上 米 ， 突 然 尖 声 怪 叫 地 吃 
喝 起 来 ， 向 在 沉沉 昏暗 的 院子 里 聚集 成 黑 平平 的 一 团 发 出 警告 。 

“ 啊 ! 啊 啊 ! 啊 、 啊 、 啊 !” 

我 和 菊 比 十 仍然 满不在乎 地 向 四 羊 狗 骑 去 ， 女 人 使 动 怪 叫 
着 ， 发 出 危险 的 信号 ， 简 直 就 像 这 个 长 胡子 的 半 老 徐 娘 被 一 群 牧 
羊 狗 强奸 一 样 大 惊 小 怪 。 我 们 的 自行 车 终于 进入 了 张 着 大 嘴 一 边 
喘气 一 边 流 着 唾液 在 右 子 路 上 奔跑 的 牧羊 狗 群 里 。 我 们 就 像 闻 进 
热闹 嗜 杂 的 狗 的 都 市 里 的 人 类 共和 国 的 代表 ， 而 牧羊 狗 群 堂 无 意 
义 的 没完 没 了 的 又 聚 雨 轻 敲 大 地 的 脚步 声 夕 如 挠 着 这 个 世界 的 昔 
TS, 

日 行车 从 狗 群 穿 过 以 后 ， 我 立即 想到 如 果 训 练 狗 的 女人 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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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ta KR, Fa AM SH, “FIAT Ka 
(. WRME ne BT, KR abe a TA. AR RE 
PRABE. SSA CERS EL HR, ly) BA ce RR EG A 9 EL Ay RR a HE 
起 。 十 是 我 们 避 开 狗 ， 在 院子 里 转 大 图 。 女 人 无 比 怨 恨 的 目光 采 
BRAM a. HER. 

目 行车 从 石子 路 的 坑坑洼洼 上 驶 过 的 时 候 ， 就 像 脾气 暴躁 的 
知己 在 狂 和 谷地 跳跃 起 来 ， 我 们 格外 把 着 劲 。 新 油漆 的 味道 阵 阵 刺 
蔓 ， 我 们 露出 目 我 陶 酬 的 微笑 。 我 抓 着 车 把 的 手 稍稍 挪 换 一 个 地 
方 ， 车 把 的 冰 次 令 我 心头 一 额 ， 肩 膀 、 腰 部 不 再 用 东 ， 脚 不 踩 
路 ， 让 目 行 车 自动 往 前 走 。 

“NEE Ath, PRAT DRI.” 我 说 。 

“对 1” 菊 比 古 微笑 着 迅速 回头 叫 了 -一声 。 他 的 坦率 使 我 吃 
惊 。 

令 人 感觉 到 他 的 粉红 色 内 脏 内 烁 着 珍珠 光泽 的 微笑 从 我 的 眼 
前 跳 进 脑海 深 处 ， 像 永恒 的 运动 体 在 黑暗 的 空间 里 永 不 停止 的 旋 
转 。 不 管 怎么 说 ， 不 是 疯子 心里 就 痛快 。 尽 管 有 时 胆 闸 心 惊 ， 但 
有 时 候 的 确 心情 舒畅 。 要 是 疯 了 ， 对 朋友 的 感情 会 变 成 什么 样 
WE? 有 没有 人 进 了 精神 病 医院 以 后 还 结交 朋友 呢 ? 我 骑 在 自行 车 
上 孤独 地 不 着 边际 地 滤 想 。 

封闭 在 我 的 目 行车 轮胎 里 的 一 团 倒 霉 的 空气 ， 在 一 群 牧羊 狗 
FE Be BA Bre FMS AA Jd aR A OE a HK RAE 
最 终 的 标志 。 疯 子 还 在 不 时 地 叫喊 。 封 闭 着 他 们 全 部 生活 的 窗户 
像 映照 在 阴暗 水 洼 里 的 夜空 。 

乌 大 声 喊 着 我 和 菊 比 古 。 我 们 骑 自 行车 又 是 单 手 撤 把 又 是 双 
手 撤 把 玩 得 正在 兴 头 上 ， 只 好 回 到 鸟 等 着 我 们 的 拱 席 。 

他 们 让 我 们 把 逃跑 的 一 个 疯子 抓 回 来 。” 鸟 说 ， 并 且 扬 扬 得 
意 地 广 视 者 我 们 困惑 的 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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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应 该 是 医院 保卫 处 的 工作 呀 。” 菊 比 十 不 相信 和 鸟 的 话 。 

“保卫 处 和 医生 对 立 ， 举 行 黑 工 ， 才 发 生 这 个 事故 。 医 院 怕 
要 是 市 议会 知道 疯子 逃跑 了 ， 就 很 不 好 办 ， 所 以 没有 报警 ， 也 没 
告诉 正在 罢工 的 保卫 人 员 。 就 委托 我 们 圆满 地 解决 这 件 事 。 

“什么 时 候 逃 跑 的 ?” 菊 比 古 还 在 半信半疑 。 

“今天 白天 。 我 的 那个 朋友 一 个 人 出 去 找 了 一 天 ， 累 得 他 精 
疫 力 尽 ， 唉 声 叹气 后 悔 自己 怎么 到 这 鬼 地 方 工作 。 今 天 晚上 要 是 
把 疯子 找 回来 ， 在 这 医院 演 辛 格 戏剧 的 时 候 ， 就 会 包 一 场 。 包 场 
赚 的 钱 足够 为 本 市 正常 人 演出 做 排练 费 还 有 剩余 。” 

“今天 晚上 ?” 菊 比 古 对 鸟 的 话 深信 不 疑 后 ， 开 始 情绪 激动 。 

“我 的 朋友 说 ， 要 是 天 亮 以 前 找 不 回来 ， 只 好 报警 。 报 锣 之 
前 ， 先 把 牧羊 狗 放 出 去 找 。” . 

“ 那 我 们 也 -一 人 借 一 条 牧羊 狗 出 去 。” 

“我 的 朋友 担心 的 是 那个 疯子 怕 牧 羊 狗 怕 得 要 死 ， 以 为 是 地 
的 里 的 狗 。 因 为 是 疯子 路。 要 是 狗 找到 他 ， 他 -一定 会 拼死 抗拒 
最 后 被 狗 咬 死 。 

“天 亮 以 前 要 是 我 们 找 不 到 他 ， 不 就 等 于 杀 了 他 吗 ?” 我 说 。 

我 的 声音 有 点 上 额 拌 ， 因 为 就 在 这 时 ， 我 听 到 身后 狗 的 又 雨 般 
的 脚步 声 似乎 正 加速 向 远方 迅 跑 。 我 回头 一 看 ， 女 训练 员 已 训练 
ste, RRB RI, BRK RE Rh, MRR 
0 Fe ML BAS EC Ce RR 
心 发 芽 、 成 长 ， 无 力 抗衡 者 会 淹没 在 这 座 建筑 物 黑洞 洞 的 水 -一样 
的 窗户 里 面 。 

“不 可 能 ， 不 可 能 。” 菊 比 古 也 回头 看 了 -- 眼 ， 捏 过 头 充满 信 
心地 说 。 

我 和 鸟 惊讶 地 看 着 他 ， 菊 比 古 把 自行 车 靠 在 墙 上 ， 弯 腰 把 打 
气 简 的 喷嘴 氢 在 另 一 辆 自行 车 的 气门 上 。 乌 给 自行 车 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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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骑 车 找 ， 一 定 很 快 会 把 疯子 找 着 的、 绝 不 能 让 澳 蜡 人 
三 的 狗 得 到 满足 1” 

“也 许 没 那么 容易 ” 乌 说 ， 

“ 拒 们 … 边 骑 车 ~… 边 观察 地 面 ， 疯 于 要 是 藏 在 地 窒 果 ， 就 有 
直径 5 党 米 的 气孔 往 上 置 热气 ， 这 和 爱斯基摩 人 在 冰 底 王 抓 海象 
-个 道理 ， 我 是 说 如 果 疯 子 租 在 地 窗 早 的 话 .” 菊 比 古 说 着 ， 独 
自 笑 起 来 

“疯子 是 一 种 特殊 的 海象 吗 ?” 乌 冷淡 地 说 ,， “你 才 是 穿 女人 
汶 补 的 特殊 海象 呢 ." 

“你 看 1” 岛 对 我 说 ,， “那个 疯子 长 的 就 是 这 个 模样 。” 

我 从 名 手 里 取 过 照片 ， 在 昏暗 中 仔细 端详 。 菊 比 古 也 站 起 来 
走 过 来 ，“ 边 伸 出 脏 脏 的 手指 要 拿 照片 … 边 把 头 挨 过 来 看 。 我 的 
类 感 觉 到 他 热乎 平 的 气息 ， 照 片 也 被 细微 的 水 老 模 糊 不 清 。 岛 
一 个 人 打气 ， 硬 柳 构 的 轮胎 像 弹簧 一 样 把 气 简 的 喷嘴 蹦 出 来 ， 胶 
皮 管 像 一 条 黑 蛇 在 地 面 上 游 动 着 显 味 虹 昧 喷 起 小 十 . 

照片 上 是 一 个 中 年 男子 ， 长 得 像 菲 律 宾 人 ， 皮 肤浅 黑 ， 油 光 
KE, MARATAE, RHR SRERELE CIMA PM 
SER AA AS BI, BR TU KAS EP, 
起 ， 小 耳 休 像 动物 耳 人 条 一 样 卷 缩 --…- 团 。 火 焰 般 燃烧 的 卷发 ， 这 很 


我 突然 莫名 其 妙 地 心里 数 得 难受 ， 用 照片 里 男人 那样 的 目光 
抬头 望 着 漆黑 的 天 空 。 我 觉得 眼睛 疼痛 ， 黑 暗 从 天 而 降 。 我 叹 了 
一 口气 。 | | 

“从 哪儿 开始 找 ?” 菊 比 击 说 。 

从 市 中 心 开 始 ， 要 不 先 在 困 野 、 森 林 里 找 。” 鸟 说 。 

我 们 由 望 着 铁 栅栏 那 边 黑 暗 宁 静 的 农场 以 及 藻 茫 黑夜 中 分 不 
出 迁 近 距离 的 一 团 半 图形 的 山 丘 和 周围 稀 玻 的 树林 子 。 徒 劳 无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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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预感 掺 琳 着 不 由 自主 的 厌恶 在 我 的 心头 弥漫 开 来 。 

“ 想 一 想 自 己 要 是 疯子 会 往 哪 儿 去 ， 咱 们 就 往 那儿 去 找 ，- 
定 能 技 到 .” 菊 比 古 充 满 自信 地 说 。 

“ 那 就 去 市 中 心 吧 .。” 马 说 ,， “到 田野 、 森 林 里 找 ， 就 三 个 人 
太 少 了 ， 市 区 到 夜晚 也 跟 森 林 晨 不 多 ， 将 子 就 像 信 必 失措 的 小 和 
一 样 在 夜间 的 森 袜 里 提心吊胆 地 走 着 .* 

Ka Oi, me, KA GER BRD FP CREA 
粒 》 曲 子 的 日 畏 ， 出 发 奔 回 市 区 的 夜间 森林 去 打猎 。 我 们 是 极 不 
负责 的 猎人 人。 出 了 精神 病 医 院 ， 沿 着 运河 边 骑 了 一 会 此， 听见 身 
后 传 来 狗 叫 声 和 疾 人 的 大 合唱 .回头 看 去 ， 医 院 的 建筑 物 如 同 灯 
FTES AY RAR, JL aK Cea FREY Re 

我 和 菊 比 而-- 直 低 着 头 看 着 黑色 轮胎 的 旋转 ， pM, He 
们 抬 起 头 来 ， 看 见 运河 流入 另 - .条 运河 的 汇合 处 的 桥 旁 围 着 — HE 
Ko RNA E SSR HY BL ea EHO GR, BK 
2S ET PUL at A 

ASR PBA) ABE Hy BOL BRE TT, 热烈 的 心情 如 同 钙 
EAN. 1X BiB RNA Bed i KY HM Fiz 
河 更 深 更 宽 更 暗 。 他 们 激动 而 深沉 地 看 着 河面 ， 脚 下 的 地 面 一 大 
Fr 0 BE Re A) 7K Yat CE BE oS BB AT AY ES BAT SER BRP TT ZF 

“HARI SIS?” Sh), KRNRATE, MHABETE, 
左 脚 踩 着 地 面 。 
| 一 个 年 轻 的 警察 从 人 群 中 探 出 鱼 一 样 的 脸 翻 着 眼睛 看 了 我 们 
一 再 ， 一 声 不 蛇 地 又 足下 去 。 人 群 中 一 个 人 对 警察 这 样 冰冷 傲慢 
的 态度 感到 脸红 ， 便 向 我 们 介绍 情况 ， 才 消 了 我 们 心头 之 气 。 

一 个 勇敢 的 男人 不 顾 河 底 尽 是 碎 玻 璃 跳 进 运 河 把 鸯 水 的 女孩 
子 救 上 来 。 女 孩子 像 一 只 小 狗 策 手 策 脚 地 被 他 托 着 浮 出 水 面 ， 身 
上 一 和 点 伤 也 没有 ， 但 他 跳 进 运河 脚 被 玻璃 扎 破 ， 一 下 子 站 不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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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屁股 坐 在 水 里 ， 结 果 条 以 下 尽 被 扎 伤 ， 又 是 水 又 是 泥 又 是 血 地 
做 懂 张 张 问 市 里 跑 去 了 -.…… 

“AAT Zo? 脚 上 的 玻璃 也 不 拔 出 来 就 跑 ， 一 定 是 个 疯 
下 ,” 岛 说 。 他 被 目 己 的 话 呈 了 一 跳 ， 喘 下 -一口 睡 液 ， 瑟 着 噶 层 ， 

“十 凋 戏 妇女 的 流 谍 吧 .,” 刚 才 那 个 人 依然 满 脸 通红 、 上 用 腊 而 
起 灵 地 说 ，“ 那 个 男人 和 牛 天 在 桥 检 下 躺 着 ， 傍 晚 就 到 桥 上 来 ， 还 
器 过 往 行 人 说 这 个 志 界 是 不 是 地 狱 ， 傻 呼 呼 的 。 好 像 是 -种 特殊 
Wo, WEA, PRA BIE, BAR, NE & Ta 
Je FE THEA EO PE Tey AL, ABSA A Mee EE” 

“ERE ABIX ZEA? SLOT AR FR -T-BEY ” 

年轻 的 父母 - ETE MR SI. AT aE La, SC BEE 
JE MURS ee PSR AR, APM Eine PUR AER, BRAS 


顺水 流下 来 。 
“那个 男人 长 什么 样子 ?是 不 是 宽 额头 黑 轩 的 图 脸 腾 
“说 是 呀 。 个 子 很 小 ， 居 曝 子 ， 动 作 女 里 女 气 的 。 穿 一 件 老 
HRW RA KAR.” 


SMA TRA ORR SRA, HARM BELA 
A RCH EL EF 我 们 也 心潮 高 涨 地 朝 他 点 点 头 。 

“MS :5 提出 的 这 个 世界 是 不 是 地 狱 的 问题 ， 哪 -- 种 答案 居 
多 ?” 

亲切 和 访 的 那个 人 镍 出 厌恶 的 表情 ， 没 有 回答 鸟 的 这 个 问 
题 。 | 

FR 118 FF AN BA ad IS. Ch EP EEE S Bg 
积 力 气 使 劲 地 路 着 自行 车 ， 冲 过 桥梁 ， 从 繁华 街道 顺 着 两 旁 房屋 
的 宽阔 黑暗 的 马路 上 全 速 骑 去 。 

“ 岛 ， 你 为 什么 问 这 个 间 题 ?” 菊 比 十 说 ， 

“我 也 想 让 他 告诉 我 这 个 世界 是 不 是 地 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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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 学 放 署 假 的 时 候 去 九州 旅行 ， 姚 望 过 波涛 涝 涌 的 大 海运 
方 那 荒凉 的 小 小 半岛 ， 人 间 地 和 狱 犹如 从 地 底 喷涌 而 出 的 石油 淹没 
山川 大 地 。 无 论 白天 黑夜 ， 惊 震 闪 电 辟 天 盖 地 ， 草 木 披 靡 ， 黑 风 
呼 哺 ， 年 轻 的 美国 人 目瞪口呆 ， 白 色 的 身体 血 垢 污 脏 。 一 想到 这 
些 ， 我 浑身 颤 拌 ， 像 抓 着 救命 稻草 似 地 紧 紧 抓 着 车 把 。 去 肉 店 工 
作 总 比 被 送 到 那 遥 远 的 地 方 强 得 多 。 也 许 我 真 应 该 到 肉 店 去 看 一 
看 ， 铁 钩 吊 挂 着 的 肉 块 就 像 被 劈 成 两 半 的 小 船 ， 也 许 看 上 去 只 是 
一 块 东西 ， 并 不 令 人 丽 惧 厌恶 ， 习 惯 以 后 甚至 会 熟视无睹 无 动 于 
囊 。 归 根 结 底 ， 因 为 这 座 城市 此 时 此 刻 并 不 应 该 是 地 狱 。 如 果 我 
退学 找 不 到 其 他 工作 ， 再 如 果 那 个 流言 不 是 流言 而 是 真 的 .…… 

“你 认为 是 不 是 地 狱 ?” 鸟 靠近 我 低 声 说 。 他 的 像 鸟 嘴 一 样 坚 
硬 尖 突 的 嘴唇 扩散 着 狗 独 的 微笑 。 

“ 谈 是 不 是 地 狱 太 无 聊 了 ， 我 没有 任何 意见 。” 我 坚定 地 说 。 

“不 ， 我 想 判断 那个 男人 是 不 是 我 们 要 找 的 人 。 你 刚才 想 地 
多 问题 来 着 ?” 

“那个 男人 绝对 就 是 我 们 要 找 的 人 。” 菊 比 古 高 兴 地 叫 起 来 ， 
“我 们 真 走运 。 不 管 三 七 二 十 一 ， 自 行车 只 管 往 前 骑 ， 那 家 伙 自 
CTT RH LPT.” 

“看 来 还 顺利 。” | 

“ 鸟 ， 我 也 认为 就 是 他 。” 我 说 。 

“我 也 这 么 认为 。 可 是 这 家 伙 真 反常 ， 又 机 流 唐 又 勇敢 地 救 
A, PURE AB?” 

“SFO.” BUC, “疯子 就 是 这 样 。 

“可 他 浑身 是 伤 ， 逃 跑 也 真 够 瞪 。 

“ATR” 菊 比 古 又 天 真 地 重复 一遍，“ 没 发 觉 自己 受伤 
了,” 

“我 们 到 这 一 路 的 药 铺 去 打听 打听 。” ee Per 

237 


~ thy cere 
* 
个 满 了 有 


六 推理 方式 拖 找 。 
但 我 们 无 须 像 侦 控 小 说 里 的 等 察 那样 挨家 掏 户 仔细 调和 但 。 这 


人 人， 一 个 用 岛 度 近视 眼 按 住 眼珠 子 锡 得 它 比 锚 子 还 要 突出 的 、 同 
标 小 个 子 的 药 到 是 立即 滔 消 不 绝 绘 声 绘 色 地 同 我 们 描述 那个 行 状 
怪异 身 无 分 文 的 男人 ， 

“ 伤 日 直流 血 ， 号 上 湿 滤 小 的 ， 口 袋 里 … 分 钱 也 没有 。” 药剂 
师 乞 得 眼珠 子 痢 要 爆裂 ，“ 如 果 这 种 人 还 像 个 人 样 ， 知 道 客气 的 
西 ， 就 不 会 导 无 分 文 地 摸 到 药 铺 里 来 。 这 是 瀑 用 人 道 主义 。 他 穿 
者 鞋 ， 脚 伤 得 不 厉害 ， 屁 股 伤 得 可 不 轻 ， 根 本 坐 不 下 来 。 我 给 他 
做 了 临时 治疗 。 你 们 说 他 怎么 感谢 我 的 ”他 说 什么 真 瞧不起 人 ,， 
APU ARE 一座 地 狱 ， 你 可 要 小 心 点 。 特 别 是 狗 蚜 马 呀 这 些 家 畜 
其 实 都 是 鬼 ， 人 里 面 也 有 鬼 ， 为 了 忍耐 ， 不 是 鬼 的 人 就 要 联 成 -一 
气 。 进 了 精神 病 医院 进 了 监狱 就 被 剥 车 了 和 别人 携手 联合 的 机 
会 。 一 旦 知道 这 个 直 界 就 是 地 狱 的 人 于 这 种 事 不 好 ， 太 惨 无 人 
if.” 7 
“有 没有 说 起 一 个 小 女孩 的 事 ?” 菊 比 古 问 。 
“他 说 女孩 子 不 是 天 使 ， 也 是 鬼 ， 是 一 个 小 鬼 。” 
乌 和 菊 比 古 扬 声 大 笑 ， 药 剂 师 也 跟着 笑 起 来 。 接 着 突然 泪 形 
失望 地 忧郁 着 脸 。 

“你 不 知道 他 往 哪 儿 去 了 了 吧 ?” 

“ely, EMR ILZA 7 UE?” 

药剂 师 眼 镜 后 面 土 灰 色 的 眼皮 缓慢 地 把 凸 出 的 眼珠 子 盖 上 ， 
十 上 眼睛 :“ 是 川 。” 然 后 似乎 通 情 达 理 地 说 ，“ 我 说 我 剑 疑 人 在 
三 更 半夜 为 什么 能 待 得 住 。 他 说 三 更 半夜 一 个 人 待 在 这 人 间 地 狱 
里 的 确 难受 ， 后 悔 自己 怎么 没 生 在 白夜 之 国 。” 

药剂 师 对 目 己 记忆 中 40 多 岁 秃 模 的 小 个 所 男 人 的 形象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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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巧 ， 自 我 满足 地 笑 起 来 ， 这 时 ， 从 药 铺 中 间 钻 出 来 - -个 女人 的 
AHS, WE, BRM, BURA. 

“谢谢 ，” 鸟 说 。 

“你 们 是 曝 蛇 团伙 的 吧 ? 是 不 是 搂 他 了 ?” 药 剂 师 浮 出 一 丝 微 
笑 ， 有 眼圈 泛 红 ， 充 满 低劣 的 好 奇 心 。 | 

“AHAB ZI, ZG.” BROOM AUD AWA 
起 来 ， 2 FRI UIA AL MA (th gE 7] 05 JS es TERA A EY tA HL 
RIK, Sit, “MST ARRSSHERERAAM OR 
LAI ie SAA, RIG — RCIA ERS,” 

FESS BR Ue BTA. 8 AP RES IB IE BE 
PLAY ACI, TE Se eB EAE ah AE AY TR OR OA) a BY 
家 一 家 地 打 昕 寻找 。 

. 路 越 走 越 罕 ， 到 上 坡 的 地 方 分 成 两 股 。 一 直 往 前 走 上 了 坡 就 
是 市 中 心 城山 的 登山 口 。 当 城山 这 座 小 城堡 代表 着 本 地 政治 权力 
的 时 候 ， 我 的 祖父 欺骗 、 背 叛 了 农民 起 义 的 领导 人 ， 使 他 陷入 孤 
立 无 援 的 境地 ， 最 后 被 处 死 。 我 的 祖父 从 城主 那里 领 得 拳头 大 的 
金 包 的 奖赏 。 我 对 祖父 的 所 作 所 为 感到 羞耻 ， 从 来 没有 向 鸟 和 菊 
比 击 提 过 此 事 。 现 在 城山 山顶 已 辟 为 公园 。 我 上 小 学 的 时 候 ， 到 
这 公园 郊游 ， 看 见 公园 里 摆 着 一 个 跟 祖父 得 到 的 奖赏 一 模 一 样 的 
RES, MSR. UFR Eww eA FRM ER 
Bip, SHE AY ML RSNA, (A te BES BS AIR 
可 和 怕 才 是 灸 了 ， 结 果 老 师 亲 切 地 安奈 我 。 啊 ， 我 那么 小 的 脑袋 瓜 
就 学 会 第 一 次 撤 谎 ， 至 今 还 不 敢 把 自己 的 指导 坦率 诚实 地 告诉 朋 
友 ， 而 划 随 时 随地 都 感觉 到 出 卖 朋友 的 危险 ， 出 卖 岛 、 出 卖 菊 比 


骑 在 前 头 的 马 把 车 子 拐 进 导 城山 相反 的 方向 ， 我 们 顺 着 一 条 
不 长 的 慢 坡 下 到 电车 路 上 。 道 路 黑 骏 跨 的 ， 那 个 挨 捷 的 司机 从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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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的 高 高 的 驾驶 台 上 不 可 能 认 出 骑 车 的 我 们 来 。 就 是 被 他 认 出 
来 ， 也 拿 我 们 没 办 法 。 想 起 来 ， 我 们 在 傍晚 玩命 地 逃脱 出 来 只 是 
顺从 游戏 的 规则 。 如 同 泥 中 之 鲜 时 常 闪烁 兆 眼 的 潜藏 在 我 羞愧 心 
WRG Fe BS SO ELAR 

满载 货物 的 巨型 卡车 队 含 带 着 些许 大 海 气息 从 港口 方面 尘土 
飞扬 地 滚滚 而 来 。 电 车 立即 对 自己 的 高 脚 小 盒子 自卑 自 贱 ， 在 卡 
车 的 缝隙 里 摇 摇 晃 晃 地 紧 追 慢 赶 。 我 们 在 路 边 慢 慢 地 骑 着 ， 卡 车 
PERE HOt, MCN RI, HORRORS, FAT 
就 像 在 历险 电影 片 所 描绘 的 黑暗 场景 里 尽情 欢乐 。 我 们 站 在 脚跟 
上 ， 昂 着 头 探 看 从 后 面 疾驰 而 过 的 卡车 司机 。 司 机 就 像 驾 驶 轮船 
在 海上 航行 的 船长 被 一 条 巨大 无 比 的 章鱼 从 侧 航 完 视 一 样 ， 感 觉 
到 一 种 威胁 ， 动 作 笨 手 笨 脚 ， 显 得 很 不 自在 的 样子 ， 简 直 令 人 不 
可 相信 。 尽 管 是 一 种 充满 危险 又 只 有 有 肯 间 快感 的 游戏 ， 我 们 却 点 
无 害怕 恺 杀 的 感觉 ， 似 乎 鸟 和 菊 比 古 也 跟 我 一 样 ， 早 把 小 个 子 疯 
子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 要 不 是 玩 腻 了 ， 我 们 大 概 会 整整 一 个 晚上 就 这 
样 慢 慢 骑 着 车 子 ， 吓 号 一 辆 又 一 辆 络绎 不 绝 隆 隆 驶 来 的 卡车 司 
机 ， 玩 个 痛快 。 至 于 那个 疯子 是 不 是 被 牧羊 狗 咬 死 ， 就 由 他 去 
吧 。 

在 繁华 街道 与 电车 路 交接 的 地 方 ， 鸟 适时 地 停止 了 这 场 洲 
戏 。 他 骑 着 车 往 卡 车 堆 里 钻 ， 在 卡车 车 灯 映 照 下 ， 细 瘦 的 身影 像 
一 只 黑 螃 螂 。 我 和 菊 比 古 立 即兴 奋 地 跟着 鸟 冲 进去 ， 车 队 混乱 
了 ， 咳 嗽 声 一 样 的 喇叭 如 风暴 狂 卷 ， 我 们 像 一 伙 醉 汉 跟 跟 踊 踊 灾 
弯曲 曲 地 扭 过 马路 。 鸟 还 是 我 们 同班 同学 的 时 候 ， 这 种 游戏 在 我 
们 学 校 十 分 流行 。 我 们 是 可 怜 的 定时 制 学 校 的 高 中 生 ， 一 个 星期 
里 四 天 在 自己 家 或 者 工厂 干 活 累 得 精 疫 力 尽 ， 其 余 三 天 回 到 学 生 
生活 ， 这 种 危险 的 游戏 就 像 烈 酒 驱除 强度 疲惫 一 样 ， 把 我 们 从 四 
天 令 人 窗 息 的 劳动 和 束 继 的 疲惫 残余 中 自我 解放 出 来 ， 获 得 菜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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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Sy. SI ATER = AI Pee PE TP, UE PA ay 
tS, ALARR ocak Td Re AR th AHR Z it tit. BCE ae OBR 
Al. PR RRR RRR OP A ei A OM BE ek Be 
Roe Rea, GUAR LM ATERA LAA, Mitt 
UH RR PE FREE Beak TER A oe RK ZR IPO, 
weTA Aix JL PBEM FR-- BE A A AB RS 
日 底下 束缚 在 农 由 里 于 重活 ， 连 喘 一 口气 稍稍 歇息 的 时 间 都 不 
给 。 在 我 看 来 ， 风 县 就 是 小 小 的 发 港 。 通 过 这 种 伴随 着 危险 的 宫 
无 蕊 义 的 无 聊 透 项 的 游戏 进行 小 小 的 发 法 ， 调 整 内 心 的 计 力 。 然 
而 那个 长 得 螃 角 … 样 脑袋 私有 验 色 苍白 的 农民 家 的 次 子 玩 得 太 死 
Wh, AAG RYE, Risks, BMAD -REEA 
绊 ， 把 小 命 玩 和 到了。 我 们 在 装饰 着 这 无 生气 的 假 柳 枝 的 繁华 街 和 
口 处 的 路 灯 下 商量 下 一 步 的 行动 计划 。 这 一 -条 本 地 的 青蛙 们 引 为 
目 稼 的 繁华 街道 从 电车 道 朝 着 与 城 出 相反 的 方向 延伸 二 百 米 ， 然 
后 再 右 拐 延伸 一 百 米 到 头 ， 那 儿 也 是 另 .- 条 电车 线 的 起 点 站 ， 在 
这 钩 型 的 繁 华 街 里 ， 密 集 着 种 种 小 酒馆 、 小 餐馆 、 暗 娟 窝 。 就 这 
一 市 是 这 座 地 方 小 城市 的 不 夜 城 。 而 在 不 夜 城 周 围 的 一 片 黑 瞳 
中 ， 善 展 的 青蛙 们 早早 地 坠 入 相信 世界 的 梦乡 里 。 

我 在 这 乱 纷 纷 的 一 带 找 找 看 ， 我 熟悉 。 你 们 到 大 马路 上 找 ， 
菊 比 二 一定 会 找 着 的 ， 穿 女人 裤 祝 的 男人 找 东 西 最 有 本 事 。” GY 
BRB LL 

OS” Fe HC Nee HTT SSA. “你 不 先 让 我 们 吃 点 东 
西 吗 ? 我 们 已 经 找 两 个 小 时 了 。 依 我 看 呀 ， 一 定 找 不 着 。” 

过 40 分 钟 9 点 我 们 到 那 边 电车 站 会 人 台 ， 不 管 找 着 没 找 着 ， 
9 扣 在 那儿 集合 ， 然 后 再 吃 东 西 。” SERENA, “你 们 要 是 
抓 到 疯子 ， 别 授 他 。” 

Rit ee Sw AT es,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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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对 一 个 疯子 这 么 热心 。” 菊 比 十 背后 说 岛 的 坏话 还 是 第 一 
KR, Hl PBR. 

“ 鸟 是 够 热心 的 ， 普 假 抓 蛇 的 时 候 也 是 这 样 ， 他 喜欢 这 样 不 
顾 一 切 地 忘我 工作 。” 我 附和 着 ， 像 做 了 什么 亏 心事 。 

“年 龄 的 关系 。 鸟 上 岁数 了 。” 菊 比 古 说 , “他 想 一 个 人 干 才 
跟 我 们 分 手 的 。 就 拿 中 药 铺 的 事 来 说 吧 ， 要 是 他 愿意 和 我 们 一 起 
干 活 ， 有 这 种 强烈 的 愿望 ， 老 板 会 雇 我 们 的 。 鸟 想 和 我 们 分 道 扬 
SCA UL ABAD DA PRA HE.” 

AE AREAS AD” FREDO AER JBL, EW LTE FR RR 
RE. 

“就 是 曾经 给 报社 寄 过 《老家 伙 要 趁 年 轻 的 时 候 杀 死 ). BV 
的 那个 家 伙 。 说 是 这 首 诗 讽刺 穿 宽裕 管 长 裤 的 人 。 原 先 他 坏 透 
了 ， 什 么 坏事 都 王 ， 现 在 变 得 老实 极 了 ， 见 人 客 客气 气 地 ， 面 带 


二 分 关 ， 每 天 自 带 饭盒 ， 骑 自行 车 去 港口 的 化 工厂 上 班 ， 都 有 孩 
于 f a " 


“是 他 川 ， 我 知道 。 鸟 原先 最 讨厌 那 家 伙 了 .” 

“是 呀 ， 可 现在 不 一 样 了 。 鸟 为 他 的 工作 费 了 不 少 心 呢 。 我 
去 找 鸟 的 时 候 ， 他 们 正在 晒 太阳 ， 刚 好 一 辆 拖 挂 式 公共 汽 车 从 车 
库 出 来 ， 他 突然 叫 起 来 恶魔 般 的 柔软 ! 然后 自 鸣 得 意 沾沾自喜 
的 瞧 着 我 。 他 认为 自己 是 勤劳 生活 的 前 诗人 而 心满意足。 我 们 对 
什么 都 觉得 不 满意 ， 鸟 也 想 跟 我 们 分 手 ， 成 为 前 诗人 那样 心 满 意 
ATK A” 

“ 鸟 成 不 了 那样 的 人 。 今 天 不 是 还 动手 打 人 了 吗 ?” 我 和 菊 比 
十 像 情 欲 未 能 得 到 满足 似 地 涨 红 着 脸 ， 瞪 着 急 恨 的 眼睛 ， 推 着 自 
行车 走 进 繁华 街 。 鸟 有 了 新 朋友 的 事 使 我 们 心头 难过 ， 根 本 想 不 
起 狐 子 。 不 过 ， 继 续 谈 下 去 ， 就 会 像 女 人 那样 颠 三 倒 四 感情 用 
事 。 再 说 ， 鸟 追求 那 种 大 人 式 的 生活 满足 ， 真 有 点 难以 置信 …… 


242 


人 的 性 世界 


“你 到 右边 去 看 看 ， 那 小 子 虽 然 身 上 一 分 钱 也 没有 ， 说 不 定 
会 装 出 有 钱 的 样子 瞒 过 女 服务 员 的 眼睛 大 模 大 样 地 坐 在 从 馆 蜂 。 
薄 比 古 缓 过 劲 来 , “可 我 们 于 嘛 要 到 这 个 城市 来 干 这 种 事 呢 ? 肚 
子 铁 得 咕噜 咕噜 叫 ， 找 什么 疯子 ? 跟 我 们 有 什么 关系 ?1 

“ 鸟 和 我 们 、 我 和 你 又 是 什么 关系 ?" 

“ 坟 么 没关系 ?1” 菊 比 古 叫 起 来 。 周 围 来 来 往往 感觉 述 印 的 
当地 人 惊讶 地 望 着 我 们 。 

“不 管 怎么 说 ， 咀 们 找 皮 。” 我 的 目光 从 菊 比 古 扭曲 的 脸 上 移 
“ 开 ， 推 荐 车 横 穿 到 马路 右边 去 。 在 我 的 面前 展现 出 二 百 米 长 的 灯 
光 形 灿 的 陌生 城市 ， 隔 生 人 来 往 停 下 聊天 买卖 沉默 思考 。 当 我 一 
个 人 推 着 上 自行 车 进去 的 时 候 ， 才 真正 体会 到 来 到 陌生 国度 的 感 
党 。 我 们 三 人 在 一 起 的 时 候 ， 这 些 陌 生 人 似乎 并 不 存在 ， 至 少 我 
们 并 没有 意识 到 他 们 的 存在 测 为 所 欲 为 。 我 们 根本 瞧不起 这 地 方 
小 城市 。 我 们 住 在 小 城镇 里 ， 但 这 是 独特 的 城镇 ， 与 拼命 模仿 东 
IR HOTT TERA la], (HEB A, BRE ATS EL, PERE 
JOT. PASAT ERR PRN. TR ARH BRERA 
ss Se HERE AR FATTO a — BCT kK AEC PR A, 
ATK PEAK ea a ATS LT HY hl 28 AIK STE ER SPS 
BRAN ANA ss 

我 摇 摇 头 拌 了 拌 身 子 ， 然 后 下 定 决 心 ， 把 自行 车 放 在 一 旁 ， 
走 进 第 一 家 有 茶馆 。 像 激昂 热烈 的 鸟 鸣叫 一 样 的 安达 和 鲁 西 亚 人 舞 吉他 
音乐 震动 得 破裂 的 壁纸 的 富 简 不 停 地 发 铬 ， 阴 上 暗 的 屋 里 空空 荡 
沪 ， 只 有 儿 个 学 生 围 在 一 起 看 着 脏 兮 今 的 笔记 本 。 一 个 女 服 务 员 
ies fie FE SE tS IIE MR BSH, RR SBE, RHF 
关 了 立即 从 第 和美 切换 成 冷漠 ， 我 看 着 心里 觉得 帘 完 。 学 生 抬 头 看 着 
我 ， 那 态度 居然 傲慢 狂 亡 。 我 忍 着 气 出 去 推 车 继续 往 前 走 。 迎 面 
过 来 一 个 穿 苏 格 兰 花 纹 镭 子 和 白 袜 子 的 女 学 生 用 挑剔 的 目光 特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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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人 群 中 穿行 ， 常 常 碰撞 到 别人 身上 。 我 望 了 望 马路 对 过 ， 没 看 
见 菊 比 十 。 这 时 ， 自 行车 一 下 子 撞 到 -个 胖 女 人 的 大 屁股 上 ， 这 
一 堵 肉 墙 加 过头 来 ， 恨 不 得 把 自己 的 眼睛 变 成 两 把 刀子 捅 过 来 那 
FEL HR Fe FRAN HE Re, ak a oy, 
Bi (GMA Ae 1 BE - BE SES CAR EAR AS ASR gt AE a GE, 
一 边 装着 不 经 意 的 样子 一 家 一 家 地 到 茶馆 、 餐 馆 探 看 ， 但 连 个 疯 
子 样 的 人 都 没有 。 好 像 谁 也 不 怕 这 座 地 狱 。 于 是 我 生来 第 -一 次 想 
到 ， 原 来 人 就 是 这 样 对 地 狱 毫 不 畏惧 地 活着 。 而 那个 疯子 一 定 像 
一 棵 毒 草 一 样 一 动不动 地 蹲 在 什么 阴暗 偏僻 的 角落 里 ， 身 上 散发 
着 药剂 师 发 善心 给 他 抹 的 磺 酒 味 ， 被 地 狱 吓 得 丧 魂 失 鲍 。- -想到 
这 些 ， 就 有 一 种 非 现 实 的 感觉 ， 同 时 又 引发 出 对 疯子 的 好 奇 心 。 
我 为 了 制止 这 种 新 的 情绪 向 不 快 倾斜 滑坡 ， 便 使 劲 吹 着 口哨 。 马 
HS, De OW, ET, ET. A, GR, RET OG? ete 
道 就 这 样 、 就 这 样 完 蛋 了 吗 ? tk. WT. HTM 

一 家 茶馆 的 柜台 后 面 最 阴暗 的 角落 里 ， 有 十 来 个 高 中 生 敞 着 
领子 ， 鼓 出 脏 今 今 的 喉 结 骄傲 似 地 上 下 动 落 着 吸烟 。 喉 结 下面 好 
像 还 有 一 个 喉 结 ， 仔 细 一 看 ， 是 虹 蛇 头 形 小 木刻 。 啊 ， 原 来 这 就 
是 令 药剂 师 毛骨悚然 又 十 分 好 奇 的 蜡 蛇 团伙 。 

“WE, AU ARRAN! 乡 马 佬 的 臭 小 子 。” 团 伙 头 头 用 比 狗 叫 
还 难听 的 当地 方言 吼叫 。 

我 刚 出 门 外 ， 就 听见 茶馆 里 当地 人 和 狂妄 自 大 的 嘲笑 声 随 着 蒙 
蒙 烟 气 育 然 爆发 。 我 继续 走 我 的 ， 似 乎 后 面 有 人 跟踪 。 可 能 是 量 
蛇 团 伙 要 找茬 。 我 真 想 把 自行 车 一 扔 ， 对 着 这 条 晶 蛇 用 当地 方言 
气势 测 测 地 吃喝 一 声 ， 可 连 我 都 惊 评 的 是 ， 就 在 这 个 时 刻 ， 我 究 
然 开 始 想 热心 地 寻找 疯子 ， 紧 握 着 命根 子 般 的 自行 车 车 把 。 

244 


人 的 性 世界 


这 时 ， 了 丑陋 地 焉 拧 着 尚 带 雅 气 的 脸 的 菊 比 古 紧 张 地 从 人 群 中 
跑 过 来 。 他 也 在 拼命 寻找 。 看 来 没有 发 现 什么 线索 ， 要 是 发 现 
了 ， 那 种 委屈 、 届 辱 会 使 他 对 疯子 恨 得 咬牙 切 齿 。 菊 比 古 的 的 确 
_ 确 还 是 个 小 孩子 。 

喂 !1” 菊 比 古 兴奋 热烈 又 神秘 地 喊 我 ， 推 荐 我 的 肩膀 往 前 
走 。 我 把 自行 车 推 到 人 行道 角落 里 放下 ， 被 他 急 不 可 耐 的 情绪 所 
感染 ， 晃 着 脑袋 跑 到 马路 对 面 。 

菊 比 古 把 我 带 到 繁华 路 边 上 有 一 家 电影 院 的 胡同 口 。 我 的 心 
像 鱼 蹦跳 一 样 猛 然 怀 了 一 下 。 垂 着 用 五 颜 六 色 的 玻璃 珠 做 的 挂 帘 
的 烤 鸡 肉 串 货 排 前， 一 个 穿 长 裤 的 小 个 子 男人 像 按 照 饮 茶 规矩 似 
地 把 厚 玻璃 杯 端 在 跟前 ， 正 费 尽 心机 地 查找 着 ， 好 像 要 找 出 死 苍 
蝇 什 么 的 之 后 再 把 茶 一 饮 而 尽 。 他 又 肥 又 长 的 法 兰 绒 裤 右边 裤 脚 
松 松 垮 垮 地 卷 起 来 ， 像 生 面条 一 样 滑 渔 的 、 泛 着 亮光 的 一 团 白骨 
带 从 鞋 里 露出 来 。 他 为 了 保护 绷带 于 着 的 脚 脖子 ， 一 直 踏 着 脚尖 
HG LE. RMT ER SME PH ROH ERR) 
母 鸡 力图 站 稳 在 复杂 的 网 状 花纹 的 红 鞋 子 上 。 我 默默 地 看 着 他 ， 
Rie eRe FT. 

“KES AL ERE RA, BARRAGE th SRE Bt 
Fa) OER, RERSERE.” GHHHRERRT WHS 
低 声 说 ， 下 巴 朝 被 油烟 生得 满 脸 通红 的 中 年 女人 轻 轻 一 扬 。 他 的 
FE thE EL | 
“” “可 我 们 不 知道 那个 人 是 不 是 疯子 咱 。” 我 沙哑 着 嗓子 低 声 
说 。 我 的 声音 也 莫名 其 妙 地 跟着 额 抖 起 来 ， 觉 得 喘 不 过 气 来 。 

“我 想 好 了 试探 的 办 法 。” 菊 比 古 深思 熟 虑 似 地 说 。 他 走 到 男 
人 跟前 。 | 

“有 没有 害怕 地 狱 的 忧郁 的 男人 偷偷 摸 摸 地 藏 在 这 一 带 呢 ?” 
菊 比 古 不 动 声色 地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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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钳 郁 的 男人 * ”男人 用 粗壮 的 大 拇指 和 食指 把 ee 
健 蚀 捏 出来， 采 着 菊 比 古 ，“ 就 是 我 。 在 这 里 悄悄 地 隶 苍 晶 呢 . 
你 瞧 我 这 双 脚 ， 

QA FE ae ae YT TH A HO Fy OK YI AC SE, EL SR FRR 
是 在 火 时 烧烤 的 动物 内 脏 的 悲鸣 。 ，, 

“了 咏 ， 你 说 ， 出 门 土 班 时 在 门口 找 不 到 和 鞋 拔 ， 于 是 用 奶油 丸 
像 俄罗斯 醋 腹 黄瓜 一 样 把 脚跟 切 成 两 段 的 男人 难道 不 忧郁 吗 ? 

要 十 击 像 是 刚刚 从 什么 地 方 逃 出 来 的 一 个 中 年 男人 .和 …: ” 
CARRE CRORE YO oie in. 

“你 看 见 了 ?” 菊 比 古 松 了 一 口气 。 

“这 样 的 男人 不 但 不 忧郁 ， 有 时 还 像 某 个 时 刻 的 狗 那 样 乐 得 
Ire, FG Fee Ba ia Pa” 

“FL” CT A BSR,“ TE FS Ah FRE” 

(th HE HR BE Ee SIRES, AS AA RIA PE a FH 
LA REE AA, RN i ahi 

“ 眼 ， 你 急 急 企 忙 上 学 去 的 时 候 ， 没 有 用 奶油 刀 代 替 鞋 拔 像 
切 俄罗斯 酷 腌 黄瓜 一 样 深 涂 切 进 你 的 脚后跟 吗 ? 你 就 像 逗 人 的 小 
OH —— FF SR 7S UBD BD AY DE,” 

3 LO ES SL PBI PREAH RE, AS 
暗中 也 看 得 清 清楚 楚 。 他 转 过 身 ，' 对 着 已 经 从 他 肩膀 上 放 开 手 的 
揪 摇 早 蝎 的 男人 那 受 伤 缠 着 绷带 的 脚后跟 像 踢 橄 榄 球 一 样 准确 狠 
劲 地 跑 去 。 男 人 如 同 小 女 妖 一 声 尖 叫 跌倒 下 来 ， 挤 得 挂 帘 的 玻璃 
珠 播 晃 如 泪珠 的 闪光 。 

“KAT! 太 可 怕 了 !” 菊 比 圳 和 我 听 着 身后 女人 的 惊 骇 
声 ， 撞 开 人 群 出 门 而 去 。 自 行车 也 弃 之 不 顾 了 。 

“ 醇 鬼 !1” 菊 比 古 情绪 激动 地 贬斥 说 ， “不 想 上 班 ， 故 意 用 奶 
油 刀 把 脚后跟 切 伤 。 

246 


人 的 性 世界 


Bile RAKE BR, RRMA CBE Y. 

“那个 臭 女人 说 起 来 是 个 色情 钙 .” 菊 比 古 又 损 她 ，“ 她 说 某 
个 时 刻 的 狗 ， 就 是 暗示 刚刚 交尾 完 的 狗 。 这 种 女人 嘴 里 尽 是 泽 言 
秽语 。 我 一 辈子 也 不 会 跟 那 种 女人 干 。” 

“ 算 了 ， 别 找 疯子 了 。 关 我 们 什么 事 ?! 这 样 没命 地 找 几 个 钟 
头 实在 思春 得 很 。 我 说 。 我 对 五 分 钟 前 自己 的 愤 激 之 情 十 分 光 
ke 

“RUM, MRR, ESB at HEP Fag ob tH 
RR, PARKER. BOA ONT” 

“到 会 合 地 点 去 ! 鸟 意识 到 自己 干 的 是 傻 事 时 也 会 立即 找 我 
们 去 的 。 疯 子 认定 周围 是 地 向 ,心里 害怕 。 我 都 怀疑 ， 我 们 十 嘛 
要 这 么 认真 地 替 他 担心 呢 ?” 我 和 菊 比 古 急匆匆 奔 向 繁华 路 尽头 
的 电车 站 。 离 约定 会 合 的 时 间 只 差 十 分 钟 了 ， 鸟 还 没 露面 。 我 们 
坐 在 车 站 的 长 椅子 上 一 边 看 电车 抵达 出 发 一 边 等 着 鸟 。 除 了 从 这 
个 整齐 的 小 车 站 开 往 港口 方向 的 市 营 电车 外 ， 还 有 开 往 我 们 城镇 
的 私营 铁路 也 在 这 里 发 车 。 车 速 比 国营 铁路 慢 两 倍 的 私营 电车 拖 
着 和 市 营 电车 一 模 一 样 的 旧式 小 车 厢 从 车 站 一 发 车 ， 便 吃力 地 随 
时 都 可 能 停车 似 地 慢 知 知 息 行 ， 很 费劲 地 过 了 一 道岔 口 。 我 们 党 
常 从 这 道岔 口 跳 上 车 ， 在 我 们 居住 的 城镇 的 前 一 站 的 岔口 再 跳 下 
来 。 

TEA, SRK, RAMBLER E, OME 
躁 ， 而 且 睡 意 困 扰 。 我 们 就 像 一 对 每 隔 一 分 钟 轮流 打 哈 欠 的 愤怒 
的 木偶 。 鸟 究竟 为 什么 那么 兴致 勃勃 地 寻找 疯子 呢 ? BORE 
这 里 受罪 。 我 心头 十 分 不 满 。 莫 不 是 鸟 瞒 着 我 和 菊 比 古 又 结交 了 
新 朋友 ， 打 算 跟 我 分 手 ， 在 另 一 个 地 方 生活 ， 一 手 破坏 我 们 这 两 
年 的 密切 关系 哈 ? 约会 时 间 都 过 了 四 十 分 钟 还 居然 心安 理 得 地 让 
我 们 等 着 ， 以 前 可 从 来 没有 过 呀 。 我 的 怒气 无 处 发 泄 ， 束 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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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浑 身 难受 。 就 是 疯子 从 医院 里 逃 出 来 ， 认 定 这 个 世界 是 ~- 座 
地 狱 ， 在 黑夜 里 东 奔 西 跑 ， 这 究 况 与 我 们 又 有 什么 关系 ”难道 不 
是 我 们 自己 才 整 天 提 心 吊 担 地 害怕 被 驱赶 到 大 海 彼岸 只 有 红土 和 
白杨 树 的 荒原 上 参加 战争 吗 ? 而 为 了 逃脱 这 场 灾 难 来 到 这 个 小 城 
市 ， 自 己 的 事 一 件 也 没 干 ， 却 为 了 一 个 把 这 个 世界 看 作 地 和 狱 的 疯 
子 不 被 牧羊 狗 咬 死 ， 找 他 找到 深 更 半夜 ， 跑 断 了 脚 ， 饥 寒 交 迫 、 
困顿 劳累 。 我 突然 发 现 一 直 气 鼓 鼓 间 声 不 响 的 菊 比 古 像 猫 -- 样 紧 
抱 着 暴 曲 的 双 腿 脸 贴 着 膝盖 坐 在 长 椅 上 睡觉 。 除 了 脸 颠 上 的 小 志 
红晕 外 ， 整 张 脸 起 鸡皮 疙 阅 ， 显 得 脏 兮 今 的 。 眼 眶 里 窝 着 -- 滴 党 
FER AOE AIA HK. Fe EA RIE HEE Ay 
的 悲伤 …… 十 点 ， 鸟 终于 来 了 。 他 冻 得 脸色 苍白 ， 表 情 呆 滞 ， 只 
有 那 一 双眼 睛 异样 地 灿 烟 闪 亮 ， 大 步 流星 地 走 进 车 站 。 我 没 好 气 
地 使 劲 播 昂 沉重 地 暖 乎 平地 倚靠 在 我 户 膀 上 的 菊 比 古 的 身体 : 
“OS, MEME! 鸟 晚 了 一 个 小 时 还 居然 满不在乎 地 来 了 。 

“来 晚 了 ， 对 不 起 。 走 ， 咱 们 吃 碗 面条 去 ， 边 吃 边 谈 。 我 党 
握 了 不 少 线索 。 逃 跑 的 那个 人 很 有 意思 。 我 见 到 的 人 都 这 么 说 。" 
SMB RA. +R, MRM AREER, “Ea 
磨 磨 蹦 蹦 的 ， 到 面馆 去 ， 就 在 那儿 。” 

我 突然 感到 茫然 。 乌 先 前 从 来 没有 这 么 肆 无 鼠 伴 地 粗暴 中 中 
我 们 的 感情 ， 以 自我 为 核心 ， 独 断 专 行 。 我 讨 着 满腔 愤怒 极 不 情 
愿 地 跟着 鸟 ， 菊 比 古 迷 迷 糊糊 地 一 边 发 牢骚 一 边 播 摇晃 晃 地 走 
着 。 乌 沉默 不 语 ， 他 内 心 紧张 而 充实 ;我 和 菊 比 十 也 一 声 不 虹 ， 
内 心气 愤 不 满 。 我 们 三 人 默默 地 吃 着 石灰 水 一 样 难 吃 的 汤面 。 我 

只 吃 一 点 就 放下 策 子 ， 厌 恶 感 从 口腔 灌 进去 ， 把 整个 消化 系统 塞 
得 满 满 的 但 肚子 依然 饥 狐 ， 只 有 鸟 连 汤 带 面 吃 个 精光 ， 还 觉得 
不 够 。 

“HEA,” GRAMS T, HOGER, “在 这 上 儿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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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nen mmm mmm mm aI a ee ei ee 


PRP A, PE, PMA R eM. KA Hh 
SRA, ULAR, PRSE AR ERE IE RE, FX FE ial iy 
SIM Ile He 6 eS aya” 

FRA BIH MAUL IRs AER, DER AURA 
ANG, TREE PR or PR PEA OS YR, FR 
FY FQ aE EAE A. | 

"M2 ABT ARC, nie PEE GR, fb ai ot Be AB TS A 
的 害怕 这 个 世界 ， 看 到 那个 人 尽管 过 于 极端 但 确实 从 心里 害怕 
这 个 世界 ， 于 是 能 通过 那个 人 发 现 真实 的 世界 ， 而 且 似 乎 也 能 给 
子 目 己基 独 地 冒号 悉 怖 的 现实 世界 里 的 勇气 。 他 还 说 我 们 之 所 以 
能 够 安稳 生活 ， 不 正 是 因为 有 了 那个 人 替 我 们 思考 这 个 世界 的 地 
Kin] BS? ARB, HGP ABA CHB RM RBS 
YMA, Bah Rt, SR eR, IRA BRO, 

Fi We oe HR, RP AR, Mae A 
感情 。 说 尽管 脚 痛 得 厉害 ，-- 直 都 是 走 过 来 的 ， 打算 明天 走 着 去 
港口 。 

“BF AC TEA FF A.” 
“WG te OF Be EN TEI AC BB A URE EI BA BT, ABS A oe eo 
她 面前 一 动不动 地 盯 着 她 。 她 马上 明白 这 是 一 个 疯子 ， 却 差 一 点 
以 为 是 男 一 个 别 的 疾 子 。 那 个 人 像 小 孩 一 样 透亮 地 站 立 着 目 不 转 
睛 地 注视 者 野 妓 。 野 妓 说 : FRO a, ART. OH] . 
他 平静 地 、 像 活 累 的 婴儿 一 样 直 楞 楞 地 看 着 我 。 我 从 他 的 表情 看 
得 出 来 ， 他 一 定 遇 到 了 非常 恐怖 的 事情 ， 上 电 怕 和 我 睡 一 分 钟 就 会 
ARR, (HS bo RA, Dee, FER, A 
叮 当 啊 ， 还 硬 要 挺 起 来 ， 难 道 这 也 是 我 的 过 错 ? PME! 接着 
我 突然 党 得 我 这 一 辈子 都 要 卖 洗 ， 一 直 操 到 说 不 清楚 是 舍 窜 宅 眼 
还 是 下 皱纹 来 做 天 卖 的 岁数 ， 但 现在 跟 不 跟 眼 前 这 个 人 十 将 会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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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我 的 人 生 。 不 是 泽 荡 的 色情 的 含义 ， 因 为 我 这 个 人 没有 性 感 
你 悦 吧 ?是 反 色 情 的 含义 。 可 是 我 终于 没有 机 会 说 可 以 为 他 免费 
HEGLARS, AEA ATR PoP Bi, “RR? OR, me 
那 不 要 命 的 家 伙 ， 于 是 自己 生日 己 的 气 ， 结果 其 他 客人 也 拒绝 
了 ， 过 后 鞭 斯 底 里 般 大 凤 一 场 。 我 的 反 肉 生 淮 就 这 样 一 直 持 续 下 
HUF.” 

“FMS EE SKIER SOA a PAE GE” 马 微 关 者 还 
想 说 下 去 ， 突 然 被 菊 比 击 厉声 打上 断 。 

“ 行 了 ! 男 娼 也 好 基督 教徒 也 好 ， 跟 我 们 有 什么 关系 ?! 我 不 

听 你 摆 惑 这 帮 下 流 货 。 管 它 呢 ! MAT lane” 

“你 为 什么 说 他 们 是 下 流 货 ?” 乌 的 声调 冷酷 刻薄 得 今 
寒 ，“ 菊 比 声 ， 你 才 是 男 娼 呢 。 你 不 是 跟 CIE ss pest 
ny” He He EM AC Wet 9 JLT EY HE PG TRA GE it 
Po Se HR ERATE AT, UTR AE a A, SA 
Ale ARR FRE HR ak, HT, JL Ae SP. 
AAS BURG tH. Se THAT. UR. a RH KY 
PR EIR ART a BY TR RE RE A ARR BO 
Ane Fe FAC BRR EIA AE. PRAY KE EA 
HY at Fr ae REO, Se ERR hE Re DE 
短促 地 低 明 一 声 站 起 来 往外 走 。 他 扔 下 四 枚 十 朋 元 的 硬币 。 我 低 
头 看 见 其 中 一 枚 夹 在 桌子 的 沟 颖 里。 

“ 马 ， 你 不 该 说 那 话 。 现 在 已 经 无 可 挽救 了 。” 我 一 阵 心绪 烦 
BRIAR, HORE. 

“WI” Sot TFT RK. 

我 们 之 间 横 吾 着 长 满 荆 棘 的 莹 麻 草 茎 般 的 沉默 。 我 绝望 地 
想 ， 也 许 明 天 就 会 制定 出 新 的 法 律 ， 把 我 和 菊 比 十 这 样 退 学 后 没 
有 工作 的 人 送 上 战场 。 我 和 菊 比 古 在 战场 上 大 概 都 干 男 佣 这 类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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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ATART Aik, ATH. fcr) RTH PP he EP 
(iH SAW POR LIB, 你 就 去 城山 游乐 场 骑 木马 那个 地 方 ， 所 以 我 
PE BE PAB LF tthe 

BOR ZETA Oi TEE EE CR, 一 心 就 
REI EFC OCHIAI HE 8 
我 们 Le AN REA 『 广 .， 

FB FET 一 点 了 的 私营 铁道 末班车 回去 ， 你 和 他 -起 去 

” 鸟 的 声音 丰 FE, FE Ee, UFR ES EM A AK 
Wei, i, “FREE PRE REEL 前 干 的 日 
以 为 无 比 勇 敢 的 各 种 事 其 实 都 是 性 能 胆 小 不 负责 任 的 。 我 还 捷 过 
司 枢 。 我 讨 大 自己 献 乏 次 任 感 。 这 种 缺乏 责任感 的 情绪 只 是 对 自 
己 周 围 的 环境 不 满意 的 胡 亲 的 表现 。 你 们 把 自行 车 也 给 扔 掉 了 
ney?” 

iz ALA, PESTS Ob. SEH AS a SL Ae HE BI 
AOE REE Wa Ta FB, FRR A HE th Be, SLL AT PGS 
K, WEA, AIR, HBB HIRIRYO MZ, BRB Ow 
IW, KM AMIR. GER RAIS K, IAAI A AY 
大 。 被 一 种 奇怪 的 热情 驱赶 着 抛 离 我 们 而 去 的 朋友 、 心 灵 受 到 损 
伤 的 年 轻 的 朋友 、 在 悲愤 中 动摇 不 安 的 情绪 ， 我 无 法 判断 。 我 终 
FRR FBT, AS ES ABE. 

表示 末班车 的 红 籽 亮 了 ， TTC MT Ter Te 
Mi, FA FCB ok TAQ ET TS Me 2, BA A EEE 
mA, TRIES THE BR YK OR 

“8, RE” 

PE ANB DF an ee ae TT AGE OR, Fk, HH 

wR. (Ae BAe Bk, ZR Ay yee, AE BT 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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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 深 沉 的 黑暗 里 。 菊 比 古 无 声 地 哭泣 起 来 。 
2 


岛 一 个 人 深 更 半夜 在 陌生 的 城市 里 并 不 党 得 害怕 。 只 是 在 道 
路 上 骑 车 的 时 候 ， 街 灯 从 背后 照射 下 来 ， 自 行车 和 自己 的 影子 跳 
进 腿 里 ， 让 他 讨厌 。 他 倒 喜 欢 在 一 片 黑暗 中 像 浮游 于 字 宙 空间 似 
地 处 在 上 下 左右 的 感觉 混沌 暖 昧 的 状态 下 学 头 转向 地 一 直 向 前 奔 
去 。 

鸟 觉 得 自己 骑 车 的 身影 比 真实 的 形象 显得 幼稚 ， 而 且 令 人 害 
怕 ， 风 迎面 把 他 的 头发 吹 得 竖 起 来 ， 披 在 后 头 ， 像 一 团 燃 烧 的 
火 ， 又 像 一 把 风 中 的 草 。 他 联想 起 一 幅 意 大 利 的 画 ， 所 以 觉得 大 
Ko PRB TAME. TRH. ERT TRE 
筑 物 阴影 拖 虹 着 的 街头 ， 女 孩子 在 跪 着 玩 转 铁 圈 游 戏 。 她 的 头发 
和 现在 骑 车 的 鸟 的 头发 一 样 ， 在 风 中 披 靡 流动 。 鸟 想 : 我 讨厌 那 
幅 画 。 街 道 和 建筑 物 令 人 毛骨悚然 。 现 在 我 也 讨厌 自己 的 影子 。 
这 个 城市 的 一 切 都 令 人 感到 极端 的 恺 做 。 

岛 骑 在 车 上 抬头 一 看 ， 只 见 轰 黑 的 天 空 裂 开 一 块 ， 闪 烁 着 几 
点 星光 。 在 他 的 记忆 里 ， 先 前 的 生涯 所 看 到 的 夜空 ， 要 么 黑夜 漫 
漫 ， 要 么 星光 灿烂 。 而 现在 黑暗 的 天 空 像 老 朽 的 建筑 物 的 墙壁 -- 
样 南 塌 一 角 ， 星 星 在 洞 坑 里 闪闪 发 光 。 他 第 一 次 看 到 这 种 景象 和 
如 发 现 一 个 信和 号。 他 相信 自己 一 定 能 与 那个 人 不 期 而 遇 。“ 我 不 
能 用 抓 逃 跑 的 疯子 的 方式 对 待 他 ， 要 像 迎 接 远方 来 客 -- 样 。 我 对 
他 这 么 说 : 来 ， 冷 吧 ? 伤口 痛 吧 ? 忘掉 地 狱 ， 在 我 的 身 旁 好 好 球 
一 会 儿 。 告 拆 我 你 的 所 见 所 闻 所 思 。， 如果 你 想 去 港口 ， 我 护 着 你 
去 。 如 果 你 想 逃 到 大 海 彼岸 去 。 我 尽力 帮助 你 。” 鸟 已 经 不 准备 
把 那个 人 送 回 医院 。 菊 比 二 他 们 扔 掉 两 辆 自行 车 ， 鸟 又 放 走 了 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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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医 院 要 是 知道 了 ， 他 和 医院 之 间 就 可 能 出 现 一 些 麻烦 。 但 是 
鸟 决心 帮助 那个 人 摆脱 牧羊 狗 的 追踪 ， 顺 利和 逃跑 。 

鸟 通过 从 各 种 人 了 解 的 情况 对 那个 人 形成 一 个 可 信 的 形象 ， 
而 且 坚 信 不 疑 。 直 至 昨天 为 止 ， 他 还 是 一 个 闭 着 眼睛 鲁莽 行动 的 
不 满分 子 ， 当 然 也 具有 相信 了 睁 眼 所 见 的 一 切 的 勇气 。 现 在 ， 乌 看 
到 了 那个 疯子 将 黑暗 的 夜 路 认 作 只 存在 于 自我 的 地 狱 吓 得 四 处 远 
帘 。 鸟 有 一 种 自信 。 乌 停 住 自行 车 ， 用 拂 掉 黑暗 的 空气 粉末 似 的 
动作 看 了 看 手表 。 他 刚才 围 着 城山 山脚 转 了 一 圈 ， 花 了 五 十 分 
钟 。 乌 心 想 那个 人 究竟 被 什么 样 三 头 六 臂 的 妖怪 吓 得 气喘 吁 吁 地 
往 陡峭 的 山坡 上 攀 息 ， 乌 打算 赶紧 找到 他 ， 带 他 去 港口 ， 还 想 向 
他 打听 关于 这 个 世界 是 否 地 狱 的 事情 ， 想 昕 牧羊 狗 好 似 一 群 火 焰 
的 地 狱 之 狗 的 故事 ……: 

鸟 仰 望 着 价 立 在 城山 上 的 黑 嗓 唉 的 树丛 ， 心 想 三 点 以 前 还 可 
绕 一 圈 。 疲 务 困 倦 突然 袭 上 心头 ， 他 在 车 上 播 摆 不 定 。 鸟 重新 振 
作 精 神 ， 朝 着 刚才 那个 野 妓 站 立 的 洋 式 房子 门口 连 在 一 起 的 普通 
住家 骑 去 。 这 条 胡同 的 所 有 窗户 都 炸 灯 灭火 黑 咕 隆 吃 ， 黑 暗 的 天 
空 显得 明亮 ， 笼 单 着 整个 市 街 。 他 骑 进 胡同 ， 捏 闸 刹 车 的 声音 野 
荐 层 蚌 的 尖 叫 ， 但 那个 野 妓 已 经 不 再 站 在 那里 了 。 鸟 一 下 子 沉 浸 
在 阴暗 巨大 的 失望 里 。 他 像 钻 小 洞 似 地 在 狭窄 的 胡同 里 第 手 笨 肢 
地 艰难 地 掌握 车 把 ， 自 己 似乎 变 成 了 一 只 网 中 之 是 。 远 处 传 来 小 
孩子 急促 地 跑 下 楼 梯 的 细小 的 声音 。 

“ 没 找到 吧 ?” 一 扇 窗户 突然 打开 ， 野 妓 探 出 头 来 ， 轻 声 间 
岛 。 

“ 噢 。” 乌 瞬间 沉醉 在 超越 整个 黑夜 的 幸福 感 里 。 骑 在 自行 车 
上 的 鸟 的 头 部 刚好 和 开 窗 探头 的 野 妓 处 在 同一 高 度 。 那 女人 梳 着 
”头子 ， 和 扼 了 妆 ， 悍 恰 的 睡 眼泪 水 晶莹 ， 默 默 地 看 着 他 。 鸟 觉得 好 
不 像 野 妓 ， 倒 是 一 个 傻 呼 呼 的 小 女孩 ， 跟 自己 那个 心脏 肿 到 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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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那么 大 死去 的 表妹 很 相像 ， 黑 上 暗中 看 不 清 她 的 脸 。 乌 难为 情 地 
笨拙 地 把 着 蚜 一样 乱 转 的 自行 车 ， 腰 部 锦 着 劲 ， 稳 住 重心 。 

“ 真 可 怜 。 ”女孩 的 声音 又 变 成 野 妓 特有 的 粗 涩 低沉 迟钝 。 

“ 嗯 ， 是 很 可 怜 。” 

“我 说 的 是 你 。” 

鸟 路 感 狼 狐 ， 慌 忙 停 住 车 ， 伸 出 一 只 脚 踩 在 地 上 支撑 身体 。 

“那个 人 其 实 就 是 一 个 疯子 。 女人 经 过 一 番 董 酌 似 地 下 了 绪 
论 。 

“ 噢 ?1” 乌 镇 静 下 来 。 

“所 以 我 说 ， 别 管 闲事 。 好 好 睡觉 。 瞧 你 累 得 精 疲 力 尽 。” 女 
Ath, “其 实 跟 你 有 什么 关系 ?1” 

“ 噢 ， 噢 。” 

“我 说 ， 你 进来 是!” 

岛 看 见 女人 的 小 眼睛 里 满 仿 的 并 非 催 诱 睡 意 的 泪水 在 夜里 内 
闪 发 光 ， 一 脸 事 不 关 已 的 神色 ， 默 不 作 声 地 踩 着 自行 车 离开 她 黑 
暗 的 窗口 。 乌 累 了 了。 困倦。 好奇 心 、 情 绪 的 激动 都 已 消退 至 尽 。 
睡意 一 直 漫 透 到 他 的 身体 底层 。 乌 一 边 得 头 输 脑 地 在 马路 上 独 目 
使 劲 路 着 自行 车 一 边 想 ， 的 确 跟 我 没什么 关系 。“ 我 也 可 以 回 到 
那个 滥 荡 亲切 傻 呼 呼 的 小 娘 九 身边 ， 渚 着 她 那 一 滴 泪 水 ， 温 和 柔 地 
睡觉 。 在 我 舒 舒 服 服 睡 觉 的 时 候 ， 一 个 早晨 将 降临 这 平平 常常 的 
小 城 ， 撤 出 的 牧羊 狗 将 追捕 疯子 穷 追 不 放 。 而 这 一 切 与 我 毫 不 相 
Fo 但 牧羊 狗 经 过 训练 ， 又 不 是 地 和 狱 之 犬 ， 大 概 不 会 咬 那 个 人 
的 ， 哪 怕 轻 轻 咬 也 不 会 。 只 是 那个 人 以 为 被 地 狱 之 犬 咬 了 ， 恺 避 
到 极点 ， 一 定 会 由 于 强烈 的 刺激 而 死去 。 这 只 跟 他 脑子 里 疯狂 的 
世界 有 关 ， 与 我 毫 无 关系 。 可 是 ， 那 家 伙 ……” | 

“I, FRU, FRU RAT AE, TAM” SES 
HH BL me EEE, FEAR TS HG AY AR PR BY Pa HE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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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从 这 充满 厌恶 的 声音 里 倒 引 出 一 桩 阴暗 不 安 的 回忆 。 他 轻 
喇 一 声 。 那 是 上 小 学 的 时 候 ， 乌 以 -种 漫不经心 的 开玩笑 的 心情 
把 同学 就 要 落 坐 的 椅子 猛然 抽 走 ， 同 学 摔 倒 地 上 ， 鸟 获得 小 小 的 
满足 。 同 学 却 因此 得 了 将 椎 骨 闹 ， 至 今 还 卧床 不 起 ， 青 年 的 躯体 
上 挂 着 萎缩 桔 瘙 软 塌 塌 的 小 学 生 般 的 细 腿 在 微微 抽 搞 。 

“ 啊 ! 我 不 是 故意 使 坏 呀 !” 鸟 悲哀 地 尖 叫 起 来 。 

岛 酸痛 的 脚 只 好 吃力 地 慢 人 慢 地 踩 着 自行 车 脚 路 ， 他 的 耳 边 加 
响起 一 群 牧羊 狗 在 石子 路 上 奔 路 的 又 雨 般 的 脚步 声 。 际 ! 炭 ! 
Tae eee ae ae ee 删 ! 出 ! a 
那些 长 得 奇形怪状 的 凶恶 的 狗 ! 鸟 惜 恨 地 想 ， 狗 是 奇形怪状 地 可 
恶 ， 猫 也 是 奇形怪状 地 可 村， 鸡 也 是 奇形怪状 地 可 恶 ， 人 也 是 

岛 看 见 一 个 穿 条 格 花纹 西服 的 小 个 子 男人 正 急匆匆 地 从 黑暗 
的 马路 对 面 、 城 山 登山 口 的 路 灯 的 苍白 灯光 下 走 过 。 他 想 喊 ， 那 
个 人 回头 一 看 ， 像 受到 惊吓 一 样 ， 慌 慌张 张 地 往 黑暗 的 山坡 跑 
去 。 只 有 条 格 纹 西服 泛 着 白光 的 一 阵 闪 动 残留 在 鸟 的 眼帘 里 。 

等 一 辆 大 型 卡车 驶 过 以 后 ， 鸟 过 了 马路 ， 扎 掉 自 行车 ， 追 上 
城山 山坡 。 他 兴奋 激动 得 跌跌撞撞 往 上 上 让。 这 时 ， 突 然 钻 出 四 条 
汉子 挡住 他 的 去 路 。 市 营 电 车 的 那个 司机 在 他 们 后 面 恶狠狠 地 采 
着 他 。 四 条 汉子 脖子 上 挂 着 蝎 蛇 的 装饰 物 ， 冷 冰冰 地 看 着 鸟 。 鸟 
焦躁 得 简直 要 器 践 起 来 。 “我 好 容易 才 发 现 那个 人 ， 他 知道 我 在 
追 他 ， 以 为 我 是 地 狱 里 的 撤 ， 说 不 定 又 会 从 城山 逃 到 别处 去 "。 
SRA, HR, ADP PK, JERR ET 
折 缝 背面 的 刀子 抽出 来 ， 用 大 拇指 指甲 跳 开 保险 扣 ， 摆 开架 式 准 
备 对 付 这 四 个 小 流 误 。 凌 晨 三 点 。 街 道 万 镶 俱 寂 ， 一 片 黑暗 ， 只 
有 深夜 的 天 空 由 于 其 自身 的 光亮 泛 着 淡白 。 四 条 彪 形 大 汉 叉 着 两 
脚 挡 在 面前 ， 从 头 到 脚 一 团 漆黑 。 四 颗 极 其 五 陋 衰 模 的 黑 脑 绕 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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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警惕 地 静 静 转 过 来 对 着 鸟 。 鸟 听见 自己 手中 的 刀刃 咱 地 一 声 出 
了 鞘 ， 这 声音 熟悉 得 令 人 眷恋 。 鸟 敏捷 地 纵身 一 跳 ， 退 到 右 后 
方 ， 心 里 盼 着 对 方 见 到 刀子 就 往 后 撤 。 

“ 别 让 他 跑 了 !” 

四 个 人 乱 了 阵脚 ， 只 有 一 个 人 跳出 来 。 鸟 一 个 短促 的 迁 回 ， 
猛 扑 上 去 ， 只 见 那个 人 惨 叫 一 声 揪 着 肩膀 一 屁股 墩 在 地 上 。 鸟 的 
对 手 剩 下 三 个 。 坐 在 地 上 的 小 伙 子 避 移 叫 娘 。 鸟 的 刀子 在 街灯 下 
内 着 寨 光 ， 他 嘴 里 喷 喷 有 声 ， 大 口 大 口 地 吐 着 潮湿 的 粗 气 ， 勇气 
像 泉水 一 样 不 可 巡 制 地 鼓 涌 上 来 。 自 己 变 成 了 一 条 眼镜 蛇 ， 狠 毒 
地 威胁 着 敌人 。 乌 想起 他 喜欢 用 刀子 打仗 。 这 三 个 晶 蛇 团伙 的 哗 
罗 犹 耶 着 想 开 溜 。 鸟 准备 主动 发 起 功 击 。 

一 块 拳头 大 小 的 石头 飞 过 来 砸 在 鸟 的 后 脑 司 。 乌 忘记 了 躲 在 
暗 处 的 司机 。 鸟 感觉 到 自己 非常 缓慢 地 屈膝 弯 身 扑 倒 在 地 ， 他 听 
见 被 他 刺 伤 的 人 的 最 注 ， 就 在 自己 的 脑袋 瓜 撞 地 的 旁边 ， 血 滴 和 
晓 蛇 的 装饰 物 和 碎 断 的 绳 带 。 紧 接着 ， 一 阵 拳 打 脚 踢 ， 鸟 趴 着 一 
动不动 。 好 容易 才 发 现 那个 人 、 才 追 上 那个 人 。 他 只 掌 得 窝 事 遗 
炉 ， 而 且 非 常 想 睡 一 觉 。 说 不 定 这 样子 就 会 死去 。 鸟 突然 想起 那 
两 个 坐 在 深夜 空荡荡 的 电车 里 被 抛弃 的 少年 ， 觉 得 格 处 亲切 。 这 
时 ， 鸟 突然 一 声 尖 则 ， 失 去 知觉 。 司 机 的 北京 猿人 般 的 脸 上 充满 
幸福 ， 他 仍然 不 停 地 在 鸟 的 身体 的 柔软 部 位 上 蹦跳 着 。 凌 晨 三 点 
Ee | 
HMR SEAMEN SH LMRe We. Bee 
ATT ES — PEEKS SE, ARP, ACA ARIE 
使 他 清醒 起 来 。 他 看 见 最 后 一 头 牧羊 狗 一 溜 烟 地 跑 上 明亮 的 山 
坡 。 鸟 哼 哼 着 艰难 地 息 起 来 ， 播 摇 网 网 地 追赶 着 牧羊 狗 登 上 山 
坡 。 他 的 周围 突然 哆 起 一 片 厂 跨 声 。 他 步履 艰难 地 人 慢 慢 往 上 让。 
就 在 他 爬 上 两 米 ， 在 灌木 从 茂密 的 地 方 发 现 那 个 小 个 子 男人 背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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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他 吊 在 一 棵 枫 树 上 。 牧 羊 狗 一 边 围 着 上 吊 的 男人 奔跑 一 边 翡 哀 
地 不 满 地 喘 叫 。 鸟 站 在 湿 渡 渡 的 灌木 从 前面 ， 身 子 微 额 着 ， 面 无 
ZHAN MRR. ORGS IK, HANES, 点 
Be, MLK. CARMA  w 
湿 的 树叶 、 树 干 、 泥 土 ， 还 有 狗 的 气 昧 。 

一 只 温柔 的 手轻 轻 放 在 鸟 的 肩膀 上 。 是 追赶 牧羊 狗 来 的 医院 
总 务 处 的 朋友 。 

“我 要 把 他 搬 回 医院 。 他 不 是 死 在 医院 ， 而 是 死 在 外 面 ， 这 
会 给 很 多 人 造成 麻烦 ”总务 处 的 朋友 像 医 生 一 样 声调 平静 稳重 。 

岛 没 有 回头 ， 顺 从 地 点 点 头 。 

“我 是 骑 三 轮 摩 托 车 来 的 ， 用 车 单 把 他 里 着 运 回去 。 

乌 和 久 经 世故 的 总 务 处 朋友 一 起 用 浅 绿色 的 硬 柳 柳 的 防 南 布 
把 小 个 子 男人 的 尸体 阳 好 ， 两 人 打 着 走 下 山坡 。 说 起 来 ， 到 最 后 
乌 也 没有 正面 清楚 地 看 一 眼 这 个 男人 长 得 什么 模样 。 在 深 徐 的 竺 
灯 照 耀 下 泛 着 白光 翻动 的 上 衣 是 在 静 谥 的 晨光 里 被 雳 水 少 湿 的 冰 
凉 而 厚重 的 感触 。 牧 羊 狗 不 吵 不 阅 ， 已 经 安静 下 来 ， 吐 着 白 气 和 
着 尾巴 互相 挨 靠 ， 看 着 两 人 把 防 雨 布 包 右 的 东西 放 进 三 轮 摩托 
里 。 它 们 不 再 是 昨夜 奇形怪状 的 可 恶 的 狗 ， 而 是 眼光 如 绿 草 般 音 
纯 的 普 普通 通 的 狗 。 

总 务 处 的 朋友 握 着 车 把 启动 发 车 。 鸟 把 旁边 的 小 座位 放下 
来 ， 坐 下 去 。 朋 友 张 开 双 臂 掌握 车 把 ， 挤 得 鸟 只 好 杰 腰 曲 背 忍 着 
疼痛 把 身体 往 前 倾斜 ， 免 得 后 脑 怀 的 大 肿 包 磁 到 身后 的 货架 框 
上 。 他 沉默 着 听见 牧羊 狗 在 后 面 追赶 摩托 车 的 跑步 声 。 响 |! 
Wo)! Gk) BAY 虽然 耳 边 回响 着 狗 的 跑步 声 ， 但 并 不 像 昨夜 陷入 空 
妇 、 置 身 于 黑暗 与 孤独 之 中 那样 ， 把 自己 诱惑 进 恶 梦 的 深 浏 。 天 
亮 了 。 恶 梦 不 会 再 来 …… 摩 托 车 超过 -- 辆 又 -- 辆 前 往 港口 工厂 上 
班 的 工人 的 自行 车 。 晨 光 里 ， 没 有 睡意 、 板 着 脸 孔 、 刚 刚 洗 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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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 正 被 寒冷 的 空气 冻 得 通红 的 工人 们 骑 着 内 亮 的 自行 车 ， 他 们 在 
工作 之 前 总 是 显得 健康 快活 、 生 气动 过 ， 缠 藏 着 沉重 的 忧虑 和 生 
命 感 ， 对 马 他 们 从 不 流露 无 谓 的 好 奇 ， 对 周转 漠不关心， 各 顾 各 
HSE] CP, BE BAe SHEA IR RR AAS A 
Kk, WEA CAE T ATH, RP -PRBMKA, BRE 
PR AE TIE Rij S AI. RTE EY 
二 轮 摩 托 的 副手 座位 上 ， 一 声 不 响 地 和 工人 们 一 起 奔走 。 这 是 大 
AW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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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A FRR. CER RTA. De.” 美国 评 家 为 年 轻 
的 小 说 家 菲 力 普罗 斯 的 得 税 集 做 的 广告 上 这 样 写 着 。 (AE, 
管 怎 么 说 ， 他 年 轻 ， 他 用 新 鲜 好 奇 的 眼光 观察 人 生 。” 

我 在 外 文书 店 从 捍 在 杂志 架子 的 目录 上 浏览 的 这 句 话 没有 从 
我 现在 变 得 相当 粗 朴 的 记忆 网 眼 里 漏 掉 ， 依 然 印 象 深刻 地 留 在 脑 
海里 是 因为 它 唤 起 我 对 -一 个 年 经 人 的 回忆 。 当 然 ， 这 人 句 话 与 那个 
年 轻 人 并 非 严 丝 密 缝 完全 吻合 。 的 确 ， 他 像 酸 一 样 敏锐 ， 不 仅 对 
MRAP ATA, MA CWE AAT. 但是， 他 是 否 属 于 易 伤 型 性 
格 ， 我 难以 判断 ， 总 觉得 带 着 条 上 暖 昧 的 尾巴 。 他 有 时 极其 纤弱 
敏感 不 安 惊 居 、 被 合 怖 骇 人 的 癸 梦 纠缠 着 ， 对 我 和 我 妻子 之 间 的 
谈话 反应 过 敏 。 自 从 他 跟 凶 残 狂暴 的 小 社会 有 牵连 被 着 实 教 训 吃 
Seka, RRMA. RHA, ERR), RH 
厚 尺 刀 杀 牛 犊 。 杀 和 牛 的 是 个 外 行 ， 砍 了 好 几 刀 都 没有 致命 。 小 牛 
1 — TAB Ri aL, SRE, (RB ee, WY 
Fe sic 7) Hh. REORBAR, BS em, WA) w 
PR SE et FAK -- RR, ob) ERT A ta ea a 
(ROPE AY Le A TEA Lk RET, (PUSS 4 RE A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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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 RS ATURE RI, ESR, ita 
几 天 就 把 苦头 忘 得 一 干 二 净 ， 照 样 出 入 暴力 场所 。 他 的 感觉 像 动 
物 一 样 麻木 不 仁 。 

他 的 内 心 深 处 混杂 着 比 十 九 岁 的 年 龄 更 年 轻 幼稚 和 上 比 年 长 的 
我 更 固执 厉害 、 稳 重 老成 两 部 分 。 他 的 确 很 年 轻 ， 但 也 的 确 有 让 
人 不 想 称赞 他 “的 确 年 经 ”的 另 一 部 分 。 他 的 人 生 除了 一 小 部 分 
与 我 和 我 的 妻子 有 关外 ， 总 好 像 受 到 某 种 暴力 性 的 操纵 。 他 是 否 
以 新 鲜 好 奇 的 眼光 看 待 自己 的 人 生 ， 因 为 他 沉默 罕 言 ， 没 有 充分 
的 证 据 。 只 是 他 经 常 觉得 他 可 能 具有 暴力 社会 磨 练 出 来 的 对 别人 
特殊 的 观察 力 和 生活 态度 。 他 的 眼睛 给 人 的 印象 ， 并 非 形容 比 
喻 ， 的 的 确 确 具有 新 鲜 好 奇 的 感觉 。 但 是 ， 紧 闭 着 的 大 嘴 令 人 党 
得 这 小 伙 子 从 小 就 打架 斗 欧 脑子 里 什么 地 方 落下 了 毛病 。 他 忧郁 
的 雾气 膀胱 的 眼睛 和 坚 闭 不 开 的 大 嘴 搭 配 在 一 起 很 有 点 像 乌 凶 。 
请 大 家 想象 一 下 我 国 最 常见 的 那个 种 类 的 乌 怨 的 眼睛 和 嘴 ， 这 会 
给 了 大 家 对 我 现在 就 要 回忆 的 这 个 年 轻 人 容 加 一 种 最 生动 最 贴切 
的 形象。 


他 第 一 次 来 访 是 我 和 我 的 要 了 新 刀 几 个 月 后 的 那 年 丰 。 我 
到 北海 道 商 走 地 区 旅行 ， 走 访 战争 结束 后 从 桦 太 迁 回来 的 基 立 亚 
克 族 和 鄂伦春 族 的 家 庭 。 那 一天， 我 在 北 见 盆地 的 小 村 子 里 看 完 
基 立 亚 克 女 和 焉 的 祈祷 舞 回 到 网 走 的 旅馆 ， 就 看 到 妻子 来 的 电报 。 
记得 内 容 大 致 是 这 样 的 ， 

你 行踪 不 明 。 葛 弟弟 来 家 ， 请 速 归 。 

我 还 有 见 哇 伦 春 族 焉 师 的 安 徘 。 这 个 老人 和 本 族人 被 监禁 在 
PER PA BOR, RASA CA AU, DUR SERRE 
重 的 民族 。 李 以 鄂伦春 族 巫师 的 名 义 ， 把 民族 的 不 幸 全 部 封闭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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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己 的 一 只 眼睛 里 ， 为 民族 做 出 了 巨大 的 牺牲 。 但 是 ， 鄂 伦 春 族 
人 并 不 因此 过 上 好 日 子 。 他 带领 鄂伦春 人 迁 回 桦 太 以 后 ， 从 上 串 最 
低 贱 的 否 力 劳动 ， 在 北海 道 四 处 流浪 ， 还 渐 北 上 到 网 走 一 带 。 我 
的 向 导 、 当 地 报社 的 记者 说 ， 这 可 能 因为 他 们 对 远离 桦 太 海 的 生 
活 充 满 不 安 。 我 本 来 等 着 现在 木材 加 工厂 工作 的 这 个 鄂伦春 人 不 
师 工 体 日 好 去 采访 他 ， 接 到 电报 后 ， 立 即 改变 日 程 ， 坐 上 了 开 往 
PRAY 1 
我 非常 兴奋 激动 ， 简 直 有 点 神魂 颠倒 ， 怕 睡 不 着 觉 ， 吃 了 安 
眠 药 ， 心 里 还 不 踏实 ， 怀 着 一 小 眶 威士忌 躺 在 罕 小 的 床铺 上 。 战 
结束 邦 年 夏天 ， 我 在 集体 玖 散 的 山村 和 弟弟 失散 了 。 起 先 我 以 
为 性 格 但 强 三 僻 的 弟弟 躲 在 森林 里 或 者 藏 在 山谷 下 的 农民 家 里 。 
由 于 后 山 瘟 和 伐 森林 ， 一 下 雨 ， 山 涧 里 就 水 势 暴涨 ， 所 以 是 个 危险 
的 去 处 ， 但 我 的 弟弟 虽然 个 子 小 ， 却 敏捷 机 灵 ， 脑 子 转 得 快 ， 五 
岁 就 会 游泳。 我 倒 不 但 心 这 山涧 ， 就 回 到 寄居 的 曹洞宗 寺院 等 
fh, (Aas LK, EI LEM RF ROTH, 
村 子 十 公里 远 的 邻 村 有 一 条 运 木 材 的 小 铁路 ， 钻 进货 车 就 可 以 直 
达 我 们 先前 居住 的 城市 。 我 等 得 心烦 意 乱 ， 于 是 做 出 第 二 个 推 
WM: EE CRT TOE, Wie Rane MRF BS, pei 
a, BOER. BAR AZ, -PABHAKT. RABE 
主 的 得 父 与 了 封 明 信 片 ， 告 诉 他 弟弟 独自 出 门 旅行 去 了 ， 却 没 向 
照顾 管理 我 们 的 老师 报告 。 因 为 弟弟 是 祖父 硬 塞 进来 随 我 们 集体 
RORY SSA RGR, RAB TH, RAR BH 
MAAR SS, ERA LRARE. RMR 
火烧 成 废墟， 祖父 一 直 一 个 人 在 防空 洞 里 避难 。 从 此 ， 我 便 失 去 
TRB. oo a 
THEE. BRMBR+tAS, LRAARLSARE 
一 起 ， 产 生 奇 妙 的 作用 。 我 陷入 一 种 狂躁 状态 ， 不 可 抑制 地 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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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小 马 -- 样 尖 刺 的 笑 声 。 那 个 很 有 主见 的 可 笑 的 小 家 伙 这 十 四 年 
藏 在 哪里 ”现在 又 为 什么 突然 跑 来 找 我 ”我 心头 一 阵 感伤 ， 不 由 
HA 7K iii, MRA PAS, ABM HRA SE 
OF 4g El] €y Cd Ee ER top AY) BR EE Dt, OA A PR te BS 
子 后 ， 派 代表 找 卧 车 服务 员 提 意见 。 结 果 卧 车 服务 员 把 我 训斥 一 
通 ， 要 我 “严重 注意 "、 于 是 我 又 把 安眠 药 放 进 嘴 里 咱 嘲 荐 嘲 咬 
EE, EP KORE RAPER, Br Er LICE UAE AR 
里 ， 连 一 - 丝 梦 影 都 没有 . 

可 征 到 了 第 二 一 早晨 ， 我 从 昨 晚 的 狂躁 状态 跑 到 另 一 个 极 
端 ， 也 出 现 一 些 压抑 昔 闽 的 忧郁 症 症状 ， 开 始 怀疑 失踪 多 年 的 弟 
第 扑 么 突然 从 天 而 降 ， 十 四 年 可 无 音信 ， 一 天 突然 归来 ， 这 不 是 
RABY? 战 后 十 年 里 ， 家 里 人 和 干 方 百 计 寻 找 弟 弟 ， 党 无 结 
采 ， 只 好 死 了 这 条 心 。 只 要 弟弟 活 在 世上 ， 还 记得 自己 的 姓 ， 他 
早 就 该 国 来 了 。 即 使 他 有 可 能 撞 上 十 四 年 丧失 记忆 这 种 奇迹 般 的 
概率 ， 恢 复 在 十 九 岁 的 人 的 脑子 里 的 五 岁 时 的 记忆 究竟 对 他 具有 
多 大 的 意向 呢 ? 说 不 定 这 十 四 年 重新 出 现 的 弟弟 此 人 是 一 个 突 发 
奇想 的 笨 抽 的 骗子 。 企 图 诈骗 我 们 夫妇 的 骗子 不 过 如 伯 格 米 人 那 
各 全 级 的 不 入流 的 骗子 。 | 

Ae nA Temi HRS 轻易 落 泪 
CPI. . 

我 在 机 槐 的 饭店 要 了 东京 的 长 途 电话 ， 一边 在 餐厅 吃 早餐 -- 
边 等 电话 ， 心 想 先 听 听 那 边 的 情况 ， 如 果 可 能 还 是 返回 网 走 ， + 
见 屠 全 在 木材 加 工厂 工作 的 鄂伦春 人 老 巫 师 。 我 甚至 觉得 ， 与 其 
相信 十 四 年 后 突然 钼 出 来 的 这 个 弟弟 ， Pa TEE BE A A 
Me HE AY HE 5k HE 

RO RE IA ARS EFM. FLT KAM 


询问 “弟弟 ”的 情况 ， 妻 子 回答 的 口气 出 乎 我 的 意料 。 她 既 不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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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c, Wiki, PRAHA KAMER CH) TAME 
采 烈 ， 也 没有 怀疑 是 冒名 顶替 而 紧张 政 备 ， 就 像 突 然 来 了 一 个 阔 
别 多 年 的 老 朋友 似 的 。 其 实 这 明显 意味 着 我 的 妻子 对 “弟弟 ” 印 
Be AN EH 

妻子 说 ， 小 伙 子 一直 住 在 老家 的 地 方 城市 ， 大 伯母 也 住 在 那 

自 大 伯母 让 他 到 东 素 找 分 别 十 四 年 的 “哥哥 ”来 的 。 是 大 伯 
on Aieneen Emme. 我 的 大 伯母 在 她 居住 的 
那个 地 方 城市 从 事 慈 善 忆 业 ， 在 当地 是 个 大 名 量 颇 的 人 物 ， 却 受 
到 所 有 羔 威 的 狐 立 。 不 叫 我 的 “弟弟 ”去 找 住 在 同一 个 城市 的 我 
的 亲属， 偏偏 打发 他 跑 到 东京 找 我 ， 因 为 大 伯母 认为 我 是 我 们 家 
族 中 最 好 说 话 的 人 ， 更 准确 地 说 ， 她 心里 明白 我 们 家 族 都 对 她 发 
休 。 于 是 我 又 告诉 妻子 说 大 伯母 这 个 人 神 神 怪 怪 ， 经 常 并 出 些 荔 
唐 击 怪 的 上 于。 可 是 这 一 次 大 伯母 从 哪里 找到 这 只 她 的 诡 思 奇 行 的 
ee 

东 的 大 伯母 在 她 担任 理事 的 一 一 家 观察 失足 少年 教养 情况 的 
民 同 机构 里 从 今年 夏天 解除 教养 的 少年 名 单 上 查找 到 和 的。 年龄 十 
九 岁 ， 名 字 和 你 失踪 的 弟弟 的 名 字 一 致 ， 姓 不 一 样 。 他 从 小 就 无 
依 无 千 ， 姓 大 概 是 哪 一 个 收容 机 梅 随意 给 取 的 。” 

“他 记得 玖 散 的 生活 以 及 和 我 失散 时 候 的 情景 妈 ?” 

一 点 也 记 不 得 了 。 连 自己 有 没有 哥哥 好 像 也 记 不 清楚 。 他 
并 没有 坚持 说 自己 就 是 你 的 弟弟 。 只 是 你 的 大 伯母 给 他 到 东京 的 
me. 零花 钱 和 我 们 家 的 地 址 ， 他 就 来 了 。" 

“昨天 晚上 怎么 安排 的 ?给 他 找 旅馆 了 吗 ?” : 

他 在 院子 里 搭 个 帐篷 钴 进 睡 袋 过 了 一 夜 。。 妻子 的 话语 里 带 
BRE, “非常 客气 。 在 门口 一 听 说 你 不 在 ， 就 不 想 进 来 ， 说 可 
以 器 得 。 我 就 把 你 的 帐篷 和 有 睡袋 借 给 他 。 今 天 一 大 早起 来 ， 在 院 
子 的 水 龙头 劳 洗 一 把 脸 就 出 去 了 ， 说 东京 有 一 个 朋友 。 好 像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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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 一 伙 的 哥 儿 们 。” 

“如 果 不 是 我 的 弟弟 ， 他 当然 就 跟 我 党 无 关系 ， 所 以 不 要 创 
根 问 底 查 个 没完 。 听 你 这 么 一 说 ， 罪 魁 祸首 是 大 伯母 ， 他 倒 像 个 
LER.” 

“他 特 不 爱 说 话 。 

“他 长 得 像 我 吗 ?” | 

“要 说 他 长 得 像 包 括 你 在 内 的 什么 人 ， 不 如 说 像 乌龟 。 但 是 
如 果 你 生活 在 他 那样 的 社会 里 ， 也 许 你 的 长 相 也 会 像 乌 包 。” 

“他 生活 的 是 什么 社会 ?” 

“FRANCS. HAE RAFAT. BR TR 
FGERRAORS, KXESRAARIER., RERRAL Rep 
的 朋友 是 不 同 的 类 型 。 

“你 觉得 他 真是 我 弟弟 的 可 能 性 有 多 大 ?” 

“这 种 可 能 性 几乎 没有 。” 

“ 那 你 为 什么 还 给 我 发 那样 的 电报 ?” 

“ 想 让 你 早点 离开 基 立 亚 克 人 女巫 。” 

“我 乘 四 点 的 飞机 回去 。 能 和 他 一 起 到 机 场 接 我 吗 ?” 我 终于 
放弃 了 与 鄂伦春 人 老 巫 师 见 面 的 计划 。 

傍晚 ， 妻 子 和 穿着 深蓝 色 条 纹 粗布 裤 、 运动 衫 的 小 个 子 青年 
到 羽田 机 场 接 我 。 就 在 见面 的 瞬间 ， 如 同一 种 默契 把 我 们 结合 在 
一 起 ， 筷 却 了 大 伯母 发 现 “ 弟 弟 ” 的 经 纬 。 从 此 以 后 ， 直 至 年 轻 
人 不 辞 而 别 〈 第 一 次 不 辞 而 别 不 久 后 又 回来 ， 第 二 次 出 走 后 一 去 
不 复 返 ) 为 止 ， 我 们 三 人 谁 也 没 提 过 发 现 “弟弟 ”这 个 矿 儿 。 他 
立即 成 了 我 们 家 的 朋友 ， 所 以 无 须 拘泥 于 是 否 真 弟 弟 。 大 伯母 的 
十 四 年 久别 重逢 的 心血 来 潮 的 做 法 好 像 给 我 们 开 了 个 玩笑 。 我 们 
夫妇 俩 在 背后 给 他 起 了 个 外 号 : 假 弟 弟 。 假 弟弟 实在 沉默 赛 言 。 
那 一 天 从 羽田 机 场 回 东京 都 的 公共 汽车 里 ， 他 只 说 自己 从 来 没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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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正宗 的 中 国 菜 。 于 是 我 们 进 了 一 家 四 川 餐 馆 ， 围 果 坐 定 后 ， 光 
我 一 个 人 谈 基 立 亚 克 人 和 鄂伦春 人 的 见闻 ， 妻 子 和 假 弟弟 一 声 不 
响 地 听 着 。 假 弟弟 啤酒 也 不 喝 ， 一 人 小口 一 小 口 地 喝 桶 子 汁 ， 津 津 
有 味 地 吃 菜 。 这 与 在 帐篷 、 睡 袋 里 的 睡眠 一 样 证 明 着 他 的 斯 多 嘲 
主义 。 他 的 寡言 、 而 且 这 寡言 并 没有 影响 吃饭 的 气氛 ， 使 我 觉得 
是 带 着 一 只 规矩 懂事 的 大 宠物 一 起 来 吃饭 似 的 。 
可 就 在 这 天 晚上 ， 假 弟弟 显示 出 易 伤 和 酸 一 样 敏锐 的 两 样 性 
网 ae 
我 谈 到 基 立 亚 克 人 没有 文字 ， 他 们 世代 相传 自己 是 古代 亚洲 
人 的 祖先 。 但 这 位 祖先 和 爱 伊 努 人 、 鄂 伦 春 人 的 祖先 一 起 去 游泳 
的 时 候 ， 把 文字 板 放 在 岩石 上 ， 就 他 的 被 偷 走 了 。 从 此 以 后 ， 爱 
伊 努 人 、 鄂 伦 春 人 有 文字 ， 基 立 亚 克 人 连 半 个 文字 也 没有 。 假 弟 
弟 听 到 这 儿 ， 拿 着 疡 匙 喝 鱼翅 汤 的 手 停 下 来 ， 血 涌 上 头 ， 吝 横 粗 
暴 的 脸 青 紫 乌 黑 ， 一 副 胡思乱想 想不开 的 烦躁 神情 。 后 来 我 们 才 
知道 假 弟弟 认得 下 来 也 就 平 假名 、 片 假名 两 种 文字 ， 斗 大 汉字 就 
粗 识 几 个 。 他 从 不 读书 看 报 ; 也 许 认为 我 这 个 写 小 说 是 最 没意思 
的 职业 ， 对 我 的 工作 没有 表示 特别 的 兴趣 。 

当 我 谈 到 嘻 伦 春 人 老 焉 师 吕 的 故事 时 ， 候 弟弟 显示 出 可- 
位 的 敏感 。 我 说 这 个 老人 出 于 一 种 少数 民族 小 部 落 首领 的 责任 感 
AICS CAR EAA RS, HT A BRE A 
GER. ERMROR= ROH RAT, 他 才 说 ， _ 
TE Se CLT OC LITE TLL TTT Cres 
但 我 想 不 是 他 自愿 弄 睛 ， 而 是 他 周围 的 同一 个 民族 的 人 用 峻 力 强 
行 弄 睹 的 。 一 旦 被 腊 腾 ， 因 为 他 是 巫师 ， 也 就 不 怨 天 龙 人 。” 

假 第 弟 说 话 带 着 乡下 方言 ， 吞 吞吐 吐 。 但 我 同意 他 的 见解 。 
也 许 他 说 得 对 。 虽 然 听 起 来 很 残酷， 但 残酷 里 包含 着 真实 。 我 家 
示 赞 成 他 的 意见 。 他 似乎 很 难为 情 地 接着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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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我 亲 有 眼见 讨 这 种 毁 服 。” 

我 和 妻子 大 吃 一 惊 ， 顿 时 党 无 食欲 。 

“ 基 立 亚 克 人 、 哪 伦 春 人 本 来 都 是 桦 太 的 狩猎 民族 ， 他 们 为 
了 捕捉 林 中 的 驯鹿 和 河 里 的 大 马 吗 鱼 ， 具 有 最 敏锐 顽强 的 生活 本 
能 。 迁 回 北 海道 以 后 仍然 保持 着 这 种 本 能 。 他 们 在 北海 道 找到 本 
应 驯鹿 大 量 出 没 的 茂密 森林 、 大 马 哈 鱼 成 群 结 队 的 大 江 大 河 ， 可 
竹 独 捕 鱼 总 是 一 无 所 获 ， 使 他 们 大 惑 不 解 。 民 生 委 员 向 他 们 解释 
说 ， 这 儿 是 北海 道 不 是 桦 太 。 他 们 还 是 一 边 艰 苦 劳动 一 边 不 届 不 
挠 地 跨 涉 寻 锡 有 驯鹿 的 森林 和 有 大 马 哈 鱼 的 河流 ， 所 以 无 法 给 予 
他 们 生活 上 的 保护 。 难 道 就 没有 人 能 够 开导 他 们 懂得 这 种 民族 的 
本 能 现在 只 能 导致 不 幸 吗 ?” 

“ 太 可 怕 了 。” 假 弟弟 说 。 

“ 太 可 怕 了 。” 妻 子 也 说 。 

“我 也 带 着 同样 的 感想 从 网 走 回来 。” 

饭 后 ， 和 我 妻子 一 样 ， 开 始 对 假 弟弟 怀 有 好 感 ， 同 时 也 觉得 
必须 对 怪 里 怪 气 的 大 伯母 这 种 张冠李戴 的 “关系 亡 想 ”负责 ， 便 、 
让 他 在 我 们 租赁 的 家 的 书库 住 两 个 星期 再 回去 。 


假 弟 弟 在 挤 满 书 架 的 书库 狭 窑 的 空间 摆 一 张 长 椅 ， 就 睡 在 上 
面 ， 但 他 到 最 后 也 没 碰 一 本 书 。 他 这 样 彻头彻尾 地 对 书 党 无 兴趣 
令 人 难以 置信 。 我 深夜 到 书库 查 字 典 ， 好 几 次 看 见 他 盘腿 坐 在 长 
fF IEF UH OS BA), BE ERK PE CH HE 
缠 咬 的 时 候 ， 手 指头 也 不 想 磁 一 磁 书 。 像 他 这 样 绝 对 不 需要 书 的 
人 ， 除 了 婴儿 ， 我 以 后 再 没 见 过 。 他 身 在 书 堆 里 ， 却 豪 无 兴趣 ， 
一 直 抱 头 思索 ， 似 乎 也 发 现 一 点 自我 主张 的 欲望 。 于 是 ， 我 们 逐 
浙 交 谈 起 来 ， 我 间 他 断 指 的 经 过 ， 他 对 我 诉说 做 梦 的 苦恼 。 我 
想 ， 英 名 其 妙 的 汉字 密密麻麻 地 挤 在 一 起 的 几 百 万 页 对 假 弟弟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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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是 - -种 无 形 的 心理 讨 力 。 如 果真 是 恕 此， 让 他 在 书库 睡觉 就 最 
A ANSE ATE. 

Here, “ARIE CE AC BS FA IN AR, AE a oa A RG SEF aR a 
hh, Ait thie se IG PAAR, BUFR SE MR RE 
房 工 作 以 后 才 回 来 ， 所 以 我 和 他 三 言 两 语 的 交谈 只 是 在 深夜 我 去 
书库 丛 人 疯 和 东西 、 人 而 县 还 要 他 没 睡 的 时 候 ， 尽管 时 值 初夏 ， 书 库 里 
连 -一 丝 风 部 没 有， 他 睡觉 还 要 用 毛 侠 从 头 到 脚 自 得 严 严实 实 的 像 
本 万 贷 RE, (BRS TEBE ATE SLAVS, RR, hee 
AE ERIE ATIOUPISITEL CIGARS 223 AED AAG 
PSM Sag Th a 77 Se (eA PR, RR, HERE UIE 
OR, SHEE Stl, BP ARMOR A ta, GH 
VETERE ANKE ID fH OT AC BPE 23 tthe “ad”, PRBGE RP FH 
Tm, PGCE ABE AY BY it FH PH LS 

“我们 他 报复 ,” 假 弟弟 说 话 的 声调 像 军人 ， ARREST 
养 成 的 习惯 ， “把 手指 切 掉 ， 我 想 对 方 就 不 会 会 报复 …… | 

“ 没 受 到 报复 妈 ?” 

“为 一 只 手指 锌 他 切 掉 了 。” 他 露出 合 硬 的 老成 的 微笑 。 

我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故 意 开 玩笑 缓解 气氛 。 

“那个 姑娘 长 得 漂亮 吧 祖 

“我 是 冷 感 症 。 ”他 一 本 正经 地 回答 。 

我 的 妻子 这 样 评 论 他 的 斯 多 噶 主 义 性 格 : 

“AOR RT, RACER, MRO OE RY 
Poe EE, FRG AS ft ED Ha HL ERR — BA Ft — eR a 
TK RB Oy 2 AE, ET OU A eS” 

地 住 在 我 们 家 的 第 二 周 早晨 ， 妻 子 发 觉 他 从 来 没 唱 过 歌 。 在 
妻子 的 饥 问 下 ， 他 说 自己 一 支 歌 也 没 记 住 ， 所 以 绝 不 唱歌 。 那 天 
早 展 ， 钢 琴 声 和 他 的 叫喊 声 把 我 吵 醒 。 这 是 妻子 开始 尝试 每 天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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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弟弟 出 门 前 教 这 个 对 音乐 一 无 所 知 的 年 轻 人 唱 《夏天 来 了 》 这 
首 歌 。 但 是 ， 站 在 钢琴 浓 进 行 两 小 时 徒劳 无 益 的 劳动 后 ， 别 说 妻 
FEAR a IIS IK. 

一 天 深夜 ， 假 弟弟 在 书库 里 问 我 :“ 我 同样 的 梦 做 了 几 十 次 ， 
是 不 是 有 病 ? 我 想 是 不 是 我 的 脑子 被 打 坏 了 ?” 

“什么 梦 ?” 

“我 站 在 旋 梯 上 ， -不 梳 着 又 长 又 直 的 银发 女孩 背 对 着 我 站 
在 眼前 ， PPE MPR ATE Bt. 就 是 这 些 。 

人 

， 有 几 十 次 。 我 双手 使 劲 伸 着 就 这 些 。” 

.六 这 此 我 由 说 不 清和 起， 我 表示 无 能 为 力 , “但 对 你 来 说 也 
许 是 重要 的 梦 。 

我 信 口 这 么 一 说 ， 假 弟弟 回 我 一 个 略 显 从 容 的 微笑 。 就 这 
样 ， 我 们 夫妇 和 假 弟弟 相安 无 事 ， 气氛 融 治 ， 准 备 收割 大 伯母 播 
下 的 有 毒 的 麦子 。 我 打算 赠送 他 回程 旅费 。 

但 第 二 周一 开头 ， 我 就 和 假 弟弟 大 吵 一 场 。 那 一 天 ， RAE 
PIE FERC RST, TRS 。 他 少 有 这 么 蛙 回 来 过 ,: HOS 
否 激 动 ， 满 脸 凶 光 ， 设 等 我 们 开口 ， 就 从 口红 里 指出 一 块 像 章 给 
我 们 看 ， 用 陶醉 的 得 意 忘 形 的 声调 说 : 

“建议 工 在 电车 站 把 朝鲜 人 高 中 生 接 了 ，。 我 也 参加 进去 把 他 
们 狠 狠 接 了 一 通 ， 把 这 玩意 儿 抢 过 来 。” 

“ “你 接 谁 了 ?” 

“当然 是 朝鲜 人 高 中 生 。” 

-为 什么 要 搂 他 们 ?” 我 气 得 脸色 都 变 了 。 

“就 因为 他 们 是 朝鲜 人 。” 他 天 真 单纯 地 说 。 

“战争 结束 的 时 候 你 才 五 岁 吧 ? 你 和 生活 在 日 本 的 朝鲜 人 的 
关系 都 是 平等 的 吧 ? 朝鲜 人 欺负 你 了 吗 ? 你 有 什么 理由 这 么 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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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视 朝鲜 人 ”为 什么 因为 对 方 是 朝鲜 人 就 要 接 他 们 、 抢 他 们 的 东 
pa?” 

“我 不 知道 你 进 少 管 所 以 前 都 干 了 哪些 缺德 事 ?” 但 今天 你 的 
AIRS oe. fl aM.” 

FEF ES GL EY EST ABR, AR os BR BE PL f+ Ee We a 
4, Wes All, 脸 上 的 皮肤 像 抹 了 一 层 厚 厚 的 白粉 一 rEAK 
色 ， 把 所 有 的 表情 部 隐藏 起 来 ， 从 深 处 透 出 一 丝 陌 生 人 般 傲慢 的 
尿 藏 的 浅 沈 ， 顾 钝 然而 坚决 地 把 我 们 夫妇 拒 之 门 外 。 第 二 天 早 
展 ， 能 提 帮 唯一 的 行李 ， RE EEE IR EIS Fe 
包 走 了 。 

假 弟 第 不 辞 而 别 以 后 ， 我 们 发 现 于 了 两 件 小 东西 。 一 件 是 要 
子 在 厨房 听 音 乐 的 放 在 碗 架 上 的 小 半导体 收音 机 。 襄 子 说 ， 这 是 
平时 面 无 表情 的 假 弟弟 吃 里 饭 时 像 小 孩子 一 样 爱不释手 的 惟一 的 
东西 。 如 有 果 假 弟弟 走 得 圆 圆满 满 ， SEE RR RES TREE 
Ba 他 做 礼物 的 。 所 以 收音 机 丢 了 倒 无 所 谓 。， 

”让 我 担心 的 另 一 件 东西 是 摆 在 书库 的 书桌 上 做 装饰 品 的 瑞典 
造 空 气 手 枪 。 这 是 用 杰 尼 炼 钢 厂 生产 的 钢铁 制造 的 一 支 猎枪 ,;， 它 
的 威力 可 以 使 十 米 远 的 屋顶 上 的 野 猎 叶 得 屁 液 办 流 。 是 我 的 喜欢 
侄 作 剧 的 外 国 朋友 不 知道 出 于 什么 意图 送 我 的 结婚 社 物 ， 如 果 到 
外 国旅 游 买 这 东西 回来 的 话 ， 一 定 会 被 海关 没收 。 我 天 候 弟 弟 挤 
枪 而 走 感到 一 种 腾 有 赚 腾 胱 却 牵 肠 挂 肚 的 恐惧 。 

把 第 弟 出 走 三 个 星期 后 ， 收 到 大 伯母 给 帮 子 的 回信 。 大 伯母 
年 轻 的 时 候 ， 丈夫 在 一 家 公司 驻 纽约 办 事 处 工作 ， 所 以 现在 在 国 
内 通信 仍然 用 国际 航空 的 薄 信 封 和 薄 信 纸 ， 而 且 收 信人 的 地 址 是 
用 打字 机 打 的 罗马 字 TOKYO. 妻子 去 信 时 很 委婉 地 表示 怀疑 候 
第 弟 看 来 不 是 我 的 真 弟 弟 。 大 伯母 的 回信 居然 满不在乎 地 说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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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相信 ,而 生还 写 道 那 个 年 轻 人 离开 我 家 后 没有 回去 ， 家 庭 法 
院 的 调查 员 急 得 四 处 污 找 。 话 里 话 外 还 责备 我 们 夫妇 有 朴 忽 之 
处 但是， 我 们 完全 不 知道 那个 年 轻 人 的 处 境 是 否 到 了 真 地 必须 
报信 ry iF Bee UA FE E 抽 的 地 步 . 大 但 母 还 随 信 和 寄 来 假 弟弟 恶 行 劣迹 迹 的 - 和 
大 春 粗 糙 的 横 格 纸 抄 件 ， 上 面 除了 假 弟弟 断 指 的 伤害 案 和 异性 交 
往 不 当 案外 ， 还 有 儿 华 前 的 强奸 案 和 几 起 盗窃 判 。 尽 管 大 伯母 每 
次 都 要 者 出 点 别出心裁 的 怪 花 样 ， 但 我 还 是 猜 不 透 她 为 什么 要 把 
这 些 抄 件 寄 给 我 的 妻子 ,结果 这 封 信 恶 化 了 我 们 对 大 伯母 的 感 
情 ， 反 而 同情 假 弟弟 。 强 奸 、 盗 窜 都 是 他 十 五 岁 以 前 干 的 ， 十 五 
岁 以 后 在 少 教 所 和 观察 监护 设施 里 过 着 禁欲 般 的 生活 ， 放 出 来 以 
后 也 就 是 那 一 柱 为 了 一 个 姑娘 和 紧 力 团 的 大 哥 动 刀 结果 断 了 两 根 
手指 头 的 事件 。 

我 对 假 弟弟 欧 打 朝鲜 人 高 中 生还 扬扬 得 意 自 歇 自 擂 的 暴力 行 
为 至 今 还 感到 震惊 ， 但 逐渐 地 把 它 作为 -- 般 性 问题 来 看 待 ， 对 他 
个 人 的 火气 也 就 消 了 ， 我 和 妻子 一 至 认为 假 弟弟 是 个 极 具 个 性 的 
年 轻 人 ， 还 时 常 怀念 他 。 

“ 假 弟弟 失踪 大 约 五 个 星期 以 后 夏 未 的 .天 ， 我 心不在焉 地 浏 
览 周刊 杂志 关于 警察 第 一 次 搜 畏 从 海滨 旅游 地 返回 东京 繁华 地 带 
的 暴力 团 成 员 的 报道 ， 还 刊登 有 被 没收 的 手枪 的 照片 。 尤 其 记者 
A OT A HIE HAH TUE AREA A, SMILIES 
枪 ， 近 距离 内 完全 具有 贯穿 心脏 的 杀伤 力 , 如 果 暴 力 团 大 量 走 私 
进来 此 种 气枪 极其 和 危险， 云云 。 

我 对 被 假 弟弟 资 走 的 气枪 的 丽 俱 感 现在 有 更 明确 更 直接 地 切 
身体 会 ， 我 怀疑 他 可 能 拿 着 这 支 枪 加 入 暴力 团 了 。 即 使 被 警察 缴 
获 的 这 支 气 枪 不 是 被 假 弟弟 偷 走 的 那 支 ， 但 他 持 枪 就 有 可 能 用 于 
非 正 当 的 目的 。 我 越 来 越 担 心 害怕 、 志 下 不 安 。 

可 是 ， 过 了 两 个 星期 ， 正 是 清爽 的 金秋 时 节 ， 假 弟弟 突然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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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现在 我 们 家 门口 ， 他 被 打 得 遍体鳞伤 ， 马 龟 一 样 目 我 殉 制 的 小 
fie A as Ay BK, TAG OPS 


深夜 。 我 听见 门铃 响 ， 打 开门 一 看 ， 假 弟弟 提 着 沉 旬 多 的 机 
柳 球 小 提包 已 经 从 门铃 的 位 置 退 到 黑 乎 乎 的 碎 石子 小 道 后 面 像 估 
击 手 - - 样 站 着 ， 而 且 怕 我 给 他 一 个 闭口 半 似 地 赶快 说 道 

-把 帐 诞 、 睡 袋 借 给 我 ， 让 我 过 一 夜 *。” 拼合 要 把 堵 在 喉 吡 时 
的 东西 吐出 来 似 的 结 结巴 巴 的 声音 。 

已 经 不 是 还 能 饺 宿 的 气候 了 ， 而 且 虽 然 是 黑暗 里 ， 也 能 一 眼 
看 出 他 伤 得 不 轻 ， 忍 育 勉 强 支撑 站 着 。 我 先 把 假 弟弟 带 到 书库 
然后 把 麦子 叫 起 来 。 假 弟弟 见 到 妻子 ， 连 打招呼 的 气力 都 没有 ， 
痛苦 难 忍 地 竣 坐 在 长 棒子 上 。 穿 的 和 今年 夏天 第 一 次 上 门 来 时 候 
-一样 ， 灸 白 边 的 蓝 色 运动 套 衫 和 深蓝 色 斜 纹 粗 布 实 ， 脖 子 和 鹏 肝 
的 皮肤 冻 得 起 一 片 鸡皮 疙 阁 。 但 是 ， 更 让 我 和 妻子 惊 骇 的 是 他 的 
脸 部 、 手 指 、 胎 膊 上 仿佛 漫画 电影 那样 机 械 性 地 一 层 层 肿 起 来 。 
在 书库 的 明亮 灯光 底下 察看 ， 他 的 身体 哪儿 也 没有 出 血 的 迹象 
但 无 疑 浑身 被 钝 器 打 得 一 无 是 处 、 目 不 忍 睹 。 有 郊 分 钟 的 时 间 ， 
RRB. EL, ATRAWAH, LAMM REAAR, 
8,75 A 30 SREP 

“给 医生 打 电 话 !” 我 一 下 子 清醒 过 来 。 Soe 

“不 ， 我 不 要 ! ” 假 弟 弟 突 然 气势 测 测 地 严厉 拒绝 。 

“可 你 连 呼吸 都 觉得 痛 川 。 说 不 定 肋骨 都 断 了 .” 

假 弟弟 拾 起 还 有 一点 视力 的 右 眼 问 了 我 一下 ， 紧 闭 上 嘴 层 。 
右 眼 也 肿 得 快 看 不 见 了 。 晓 辱 肿 得 像 拳 击 护 齿 一 样 鼓 起 来 。 
“要 湿布 数 一 下 也 许 会 好 一 点 。” 战 战 顽 诡 的 妻子 小 心 村 加地 
“不 ， 我 不 要 ! ” 假 弟弟 再 次 严厉 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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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对 妻子 使 了 个 眼色 ， 告 诉 她 今天 晚上 不 要 管 他 。 妻 子 抱 着 
毛毯 和 枕头 出 去 了 。 | 

他 们 用 皮包 的 铁 棍 打 ， 打 成 重伤 还 不 会 出 血 。 脑 袋 拨打 了 
i” 应 该 仔细 检查 一 下 ， 看 有 没有 脑 内 出 血 ， 不 然 很 危险 。” 我 
Aa a ECAR RS Sth AR ERROR EK SR AG A 无 力 地 低头 不 语 的 假 弟弟 ， 
-有 明天 一 早 要 不 去 医院 ， 就 非常 危险 。 

"AN, FR AREY” Pa RULE APE SU os — 

你 是 怕 医 生 去 报警 吗 ?” 

假 弟弟 肩膀 哆 嗪 了 一 下 ， 可 能 是 肌肉 剧烈 的 疼痛 引起 的 疾 
池 ， 路 里 不 由 地 “ 川 ! ”叫唤 起 来 ， 声 音 显 得 格外 稚嫩 。 他 拼命 
地 沁 器 开 肿 得 像 在 冷笑 的 细小 眼睛 狠 狠 输 我 。 他 的 表情 丑陋 可 
必 。 我 为 了 掩饰 厌恶 的 心情 ， 就 走出 书库 催促 妻子 快 点 准备 四 
具 。 妻 子 把 新 床单 套 上 的 毛毯 和 枕头 放 在 膝盖 上 ， 像 售 吓 得 竣 软 
站 不 起 来 似 地 沉沉 坐 在 床上 ， 苍 白 的 脸 上 泪水 盈 眶 。 我 就 像 面 对 
一 类 受伤 后 迷路 阁 进 家 门 的 愚 宫 的 动物 ， 拒 绝 治疗 ， 只 能 无 可 奈 
何 地 看 着 干 着 急 ， 气 恼 伤 心 。 

“ 那 家 伙 跟 四 、 五 个 地 道 的 暴力 团 玩命 ， 被 他 们 拿 皮包 的 铁 
MIR BGT. RANA HAR FI 我 没 好 气 地 对 妻子 说 。 

我 人 妻子 手 里 接 过 毛毯 、 杭 头 ， 走 进 书库 ， 放 在 像 疫 备 不 境 
的 神经 质 的 猩猩 一 样 茫然 呆 坐 的 假 弟弟 身 旁 ， 然 后 默默 地 出 来 ， 
加 到 目 己 的 书库 打算 继续 看 书 。 从 隔壁 书库 传 来 显然 是 拼命 压 折 
的 、 但 依然 强烈 的 痛苦 的 陡 吟 声 ， 我 的 眼睛 失去 了 筷 踪 铅字 的 气 
力 。 我 更 加 气 恼 伤心 ， 站 起 来 何 到 寝室 里 。 XA A Sal 
“AN, FRR EL” 多 么 摆 劣 可 悲 ! 我 一 边 痛 吕 假 弟弟 一 边 知 下 大 量 
安眠 药 睡 去 。 

第 二 天 ， 假 弟弟 在 书库 里 待 了 整整 天， 妻子 把 里 打 作 
毛巾 、 一 大 脸 盆 热 水 端 进去 ， 想 给 他 洗 净 上 药 。 他 还 是 那 名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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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 我 不 要 1” 

可 是 过 了 一 个 小 时 ， 妻 子 端 饭 进 去 时 ， 看 见 他 赤裸 着 身体 正 
自己 上 药 。 妻 子 吓 得 退出 来 ， 她 说 假 弟弟 肌肉 壮实 的 小 小 身体 上 
布 满 了 青 黑 色 的 辣子 一 样 的 斑点 ， 像 穿着 一 件 毕 加 索 设计 的 芭 艾 
PERE, IKKE, A BE 5 HE (OO EE, 
可 是 我 无 能 为 力 。 

早晨 ， 我 到 兼 做 餐厅 的 厨房 去 ， 看 见 假 弟弟 正在 吃 早饭 。 他 
的 脸 肿 得 比 原 来 宽 了 一 倍 ， 眼 皮 像 舌头 一 样 春 拉 下 来 ， 但 和 情绪 已 
经 恢复 正常 ， 平 静 沉 着 得 甚至 显得 述 印 。 了 吃饭 的 时 候 ， 我 和 妻子 
说 话 小 心 谨慎 ， 只 字 不 提 假 弟弟 的 不 辞 而 别 以 及 丢失 的 小 半导体 
收音 机 、 气 枪 的 事 。 假 弟弟 却 泰 然 自荐、 从容不迫 ， 用 奏 子 的 话 
说 ， 就 是 对 微不足道 的 一 点 快乐 感到 斯 多 噶 式 的 满足 ， 很 简单 的 
平和 餐 吃 得 非常 津津 有 味 。 吃 完 饭 后 ， 妻 子 开 始 收拾 桌子 。 我 和 假 
第 肿 端 着 各 自 的 时 罪 到 我 的 书房 。 想 起 来 ， 这 是 第 一 次 我 们 从 早 
上 开始 慢 慢 聊天 的 术 会 。 他 一 堂 在 扶手 椅 上 ， 就 开始 专心 致 志 地 
唱 蝴 罪 ， 对 书架 上 的 书 墙 上 的 画 、 地 图 桌子 上 的 照片 没有 显示 出 
丝 芭 的 兴趣 。 

“你 究竟 跟 什 么 人 打架 来 着 ”” 我 问 。 

假 弟弟 艰难 地 闭 上 肿 胖 的 踊 展 ， 用 优 伤 翡 戚 的 眼睛 盯 着 我 。 
直到 这 时 我 才 司 到， 他 的 眼睛 含 带 忧愁 的 时 候 ，. 意 昧 着 他 警戒 提 
防 。 我 决定 也 沉默 不 语 ， 耐 心 等 他 开口 回答 。 但 对 方 一 旦 默 软 地 
对 视 ， 我 绝 不 是 他 的 对 手 ， EAE RA IL HE 我 立 
AR IU, 只 好 改变 进攻 和 手段。 - 

“你 被 接 得 好 惨 呀 。 昨天 还 一 BET ARE" Rewer 
“Lo 

我 的 战术 成 功 了 。 肿 大 的 乌龟 封闭 的 表情 终于 开 了 一 
LI. TE 3 2a 25 2 Sa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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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Oe agi le MV, A AS NS (EO sa " 

Je Bb PE SY 2” 

“Fe AB 4 AS RS” A SEL TE TA FE 

fale Toot FR fans vA cy BS Te YY Ba LE aS — PSE AY Pe Be i BE Bh 
yet, FERS LP, fie Mee EP POR, Ra Boe TABS 
RAC. ARON 5 AS 1 eS - ~ FEO OT HR ae MRR BBE OOK 

“FR ORV mat bik PE ea ge” fe a A AY 
IS, PA PRIN. ; 

“FF Fe HS AT ek Z, BY fy gs 2” 

ei H, URNRNZ Ke, ARK — 
面 秘 ， 满 脸 凶 相 。 / 

“ 梦 里 的 泪 件 在 梦 里 会 不 断 发 展 吗 ?”” 他 交点 地 诱 我 回答 

“如 来 你 把 这 个 夏天 的 生活 情况 都 说 出 来 ， 也 许 我 能 解释 你 
在 梦 的 世界 里 为 什么 从 第 一 天 梦 接 续 对 第 二 个 梦 的 现象 。” 

Ae fs FS i AS XI FL SEE HT AREA BS, RIS RE 
Bie Be fe —- FU ee ia (iL te 2 a] A RES, PKS REPRE AY 
闫 的 丑陋 的 乌龟 脸 。 我 和 他 谈 不 下 去 了 。 

”那天 我 去 出 版 社 ， 停 晚 回 来 的 时 候 ， 妻 子 告 诉 我 假 用 弟 出 去 
， 橄 榄 球 的 小 提包 放 在 家 里 。 我 想到 他 的 伤 ， 看 来 不 碍 事 。 但 
假 弟弟 夜里 很 晚 还 不 回来 。 临 近 半 夜 的 时 候 ， 我 听见 门口 传 来 像 
POUT TERE. RR EIR TB, BABII Sh, 

只 见 假 弟 弟 比 两 天 前 更 加 惨重 地 趴 倒 在 碎 石 子路 上 。 我 扶 着 他 的 
脑 仆 和 肩膀 想 拉 他 起 来 扶 厦 他 司 脑 邹 的 手掌 摸 到 一 片 湿 渡 站 的 
攻 稠 的 大 基 的 血 ， 我 把 他 的 身子 洁 在 我 的 胸 前 ， 看 着 自己 鲜血 淋 
注 的 手掌 。 妻 子 从 我 身后 看 到 假 弟弟 的 脑袋 瓜 ， 惊 叫 起 来 . 

“ 快 看 医生 ， 不 然 要 死 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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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UCR 2 FAY, AIH ROMA AA a, BR ae HM 
SEASHELL, ACNE BAN EAT AE:, AUR BR ARETE 9 
TCE RL HS ERS ACHE, Ga 2, FORUM ee FR AE iS a 
fifth. YT HeeC eh, Ck AE HE, TR ESE, AERIS 
fk. FOS eLEL BAY 1, ih fe Ae a. 24 -~- PSE 
IT, Cesena es 7. RMR WRU RAK 
MCA, AC ACME, UR RATT ah RO, — 
BSE. 妻子 极力 未 张 如 果 假 弟弟 和 东京 的 暴力 团 阐 纠 纷 ， 被 他 
们 盯 上 了 ， 就 应 该 要 求 警 察 保护 。 但 现在 假 弟 弟 的 两 个 梦 对 我 是 
一 种 强迫 观念 。 所 以 对 妻子 的 主张 不 过 听 听 而 已 。 他 这 种 精神 错 
天 状 个， 如 果真 地 要 求 警 察 保 护 ， 还 不 知道 参 出 现 什么 结果 。， 

“是 否 要 求 欧 察 保护 ， 明天 由 他 自己 定 。” 我 向 妻子 提出 妥协 
方案 。 

息 第 叱 在 书库 的 长 椅子 上 连 着 串 吟 了 两 天 。 第 三 天 早秋 昌 
你 脸 色 和 化 口 得 可 怕 ，、 头 上 缠 着 贿 带 ， 却 能 自己 到 厨房 吃饭 。 他 对 
负伤 的 处 受 力 像 野兽 一样 顽强 坚 利 ， 他 像 角 钝 的 妖怪 一 样 -一 脸 江 
不 在 乎 的 表情 ， 我 又 多 余地 问 他 -一遍 :“ 到 底 跟 谁 打 思 了?” 他 仍 
PR ANF SHR, TEE Fy AR Hg PF TOK ag 

“得 这 么 干 ， 你 会 被 打 死 的 。 RAB EA MOK OR, : 

但 是 ， 那 天 傍晚 ， 他 又 出 去 了 .， 我 和 妻子 没 锁 大 门 一 直 等 着 
他 ， 总 不 见 他 回来 ， 我 们 有 一 种 不 祥 的 预兆 ， 葛 不 是 到 下 半夜 又 
是 次 休 铸 伤 也 和 回来 ， 或 者 更 可 怕 的 被 人 抬 痢 回来 ”我 们 必 售 
跳 ， 如 坐 针 秸 。 

“我 做 小 孩 的 时 候 ， 向 邻居 的 高 中 生 要 了 ~ 条 名 加 罗 基 的 
天 者。 HES BER RK 

“Reet LIK AE luky. #2—T "FR. 

FS: MAE SE GE EAMETS WY, Bea AB ee ve (EE P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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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NTE, ARTES, SO ATT SR, ZR MG A 
尼 巴 逃 回来 .” 

我 没 让 妻子 把 比喻 说 罕 ， 就 把 已 经 开始 出 现 葡 斯 研 里 症状 的 
她 市 进 我 宝 ， 我 一 个 人 在 书房 -- 直 等 到 天 党 ， 最 后 还 是 不 见 他 加 
来 。 第 二 天 上 午 ， 依 然 不 见 回来 。 我们 硕 望 还 是 前 一 次 那样 的 不 
冬 而 别 ， 但 这 一 次 他 行李 没 拿 走 。 过 了 中 午 ， 我 和 妻子 决定 打开 
他 的 橄榄 球 小 手提 包 ， 看 看 有 什么 线索 . 

手提 包 里 装着 假 弟弟 偷 去 的 半导体 收音 机 ， 电 池 没 电 大 概 他 
WAM HIATT. BP RET, JAP See, tl 
经 报废 。 这 似乎 可 以 成 为 令 人 伤感 的 材料 ， Me te PT 2 
女 尼 龙 袜 和 一个 非常 高 的 高 跟 壮 鞋 跟 。 这 是 令 人 费解 究竟 有 何 用 
BAA BARI YE. ibA-AA NHK 标记 的 小 笔记 本 ， 我 随 
意 翻 开 ， 发 现 有 一 页 脏 分 分 地 密密麻麻 地 记载 着 算 帐 的 数字 ， 还 
有 一 页 抄 着 这 样 一 首 歌词 ， 

/ BP, Bee; SCA, SAC KI. 

Kia se Fie, MGR, RERRACKER th 
感 的 古怪 变态 的 东西 。 

“你 的 罗 基 ， 后 来 怎么 样 了 ?” 

“被 咬 死 了 了。 ”妻子 好 像 深 感 后 悔 ， 不 该 把 狗 扯 出 来 。 

等 到 晚报 送 到 车 站 报亭 的 时 间 ， 我 和 麦子 到 车 站 买 了 各 种 晚 
Rh, FORAMWALAA, RARER “BRITS” 2K 
道 。 问 家 的 路 上 ， 经 过 派出 所 前 面 时 ， 妻 子 停 下 来 ， 问 我 “还 是 
”去 报警 吧 ?” 我 想起 假 弟弟 两 个 梦境 所 造成 的 强迫 观念 ， 没 有 进 
去 。 傍 晚 ， 我 从 一 大 堆 杂 志 里 找 出 报道 瑞典 造 气枪 的 那 本 周刊 杂 
” 志 ， 确 认 暴 力 团 盘 中 的 那 条 繁华 街 的 位 置 ， 和 妻子 乘 出 租车 前 去 
寻找 。 开 始 我 们 抱 着 侥幸 的 心理 ， 转 来 转 去 ， 希 望 能 碰 上 假 弟 
第 ， 后 来 我 下 决心 走 到 一 个 卖 烤 玉 米 的 、 长 得 面 带 凶 相 刺 头 刺 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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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小 伙 子 捧 前 买 了 两 个 烤 玉 米 ， 问 他 有 没有 听 说 过 一 个 被 皮包 铁 
棍 打 得 遍体鳞伤 的 十 九 岁 小 青年 的 事 。 小 伙 子 变 得 像 浑 身 尖 刺 的 
海胆 一 样 凶 相 毕露 地 默默 果 着 我 。 我 突然 发 觉 还 有 几 个 面 带 凶 相 
刺 头 刺 脑 的 家 伙 围 将 过 来 。 我 猛然 抓 住 妻子 的 手 撤 腿 就 跑 。 面 带 
凶 相 刺 头 刺 脑 的 家 伙 太 声 叫 骂 着 追赶 上 来 。 我 这 个 从 不 顺从 听命 
的 小 说 家 在 凶 神 恶 敏 般 暴 徒 狂 呼 乱 叫 的 追赶 下 ， 一 心 一 意 护 着 下 
子 ， 一 溜 烟 逃 得 无 影 无 踪 ， 成 为 顺从 听命 者 中 最 典型 的 顺从 听命 
者 , 


我 们 夫妇 时 常会 突然 想起 假 弟弟 来 。 自 从 断定 假 弟弟 从 此 一 
去 不 复 返 到 我 们 生 第 一 个 孩子 之 前 ， 妻 子 成 了 电影 迷 。 有 一 次 
她 对 我 说 ， 有 一 部 意大利 电影 ， 片 名 叫做 《 狗 的 世界 )， 说 这 是 
意味 着 充满 残酷 暴力 的 世界 。 于 是 我 们 立刻 想到 了 假 弟弟 。 后 
来 ， 我 看 到 本 文 开头 说 的 那 张 广 告 ， 找 来 非 力 普罗 斯 的 短 箱 集 
翻 了 一 遍 ， 里 面 并 没有 能 使 我 想念 假 弟弟 的 英雄 人 物 。 但 是 ， 有 
一 篇 短篇 的 题目 引起 我 个 人 的 回忆 。 这 小 说 的 题目 带 着 说 教 的 味 
道 ， 叫 做 《不 能 以 别人 唱 的 歌 来 判断 他 》。 说 不 定 真是 我 的 胞 弟 
的 假 弟弟 连 一 支 歌 都 唱 不 下 来 。 我 的 妻子 花 了 两 个 小 时 想 教 他 一 
支 简单 的 歌 ， 结 果 是 对 牛 弹琴 。 

我 在 街 上 行走 时 ， 一 听 到 游手好闲 四 处 答 荡 的 候补 失足 少年 
声 晰 力 竭 地 吃 唱 ， 总 觉得 心头 轻松 。 他 们 也 会 掉 进 暴力 的 小 社会 
里 ， 像 狗 一 样 活着 ， 对 微不足道 的 一 点 快乐 感到 斯 多 哆 式 的 满 
足 ， 但 至 少 他 们 会 唱歌 。 我 资 同 不 能 以 别人 唱 的 歌 来 判断 他 这 种 
道德 观 ， 但 是 ， 如 果 我 重逢 那个 小 青年 ， 我 大 概 只 能 以 练习 两 个 
小 时 还 学 不 会 《夏天 来 了 》 来 判断 他 是 何许 人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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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的 黑暗 中 ， 一 辆 大 型 的 象牙 色 美洲 豹 汽 车 朝 着 海 角 的 山 楼 
尽头 急速 奔驰 。 美 洲 豹 对 着 大 海 驶 去 ， 然 后 急速 右 摘 ， 像 瀑布 一 
样 从 陡坡 上 奔 泻 下来， 进入 岔路 ， 朝 着 如 同 隐匿 在 海 角 南 边 腋 下 
的 耳 梨 湾 奔 去 。 车 上 装着 阿里 弗 勒 克 16 毫米 摄影 器 材 。 车 和 摄 
影 机 都 是 ] 的 ，] 才 二 十 九 岁 。 今 天 ， 他 和 妻子 、 还 有 开车 的 ] 
的 妹妹 、 中 年 男 摄影 师 、 年 轻 的 诗人 、 二 十 岁 的 演员 、 十 八 岁 的 
明 士 歌手 一 共 七 个 人 到 了 的 别墅 拍摄 ] 的 妻子 创作 的 短篇 电影 的 
几 个 镜头 。 a _ 

Oe Wi oy HOS SE 
着 。 因 为 大 家 对 她 的 歌声 带 听 不 听 的 样子 ， 她 便 觉 得 全 车 人 都 瞧 
不 起 自己 ， 为 了 摆脱 这 种 心中 强烈 的 不 快 情绪 ， 她 打算 把 那 件 曾 
经 博得 众人 赞赏 的 、 很 露骨 的 事 翻 出 来 再 炒 一 遍 。 从 东京 出 来 ， 
跑 了 四 个 小 时 ， 除 了 开车 的 ] 的 妹妹 以 外 ， 其 他 人 都 喝 着 威 士 鼠 
消磨 时 间 ， 只 有 十 八 岁 的 歌手 觉得 不 过 净 ， 先 疯 起 来 。 她 总 是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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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 她 缺乏 自制 力 . 

“有 一 次 ， 政 治 家 聚会 ， 我 是 工作 去 的 。 和 我 一 个 休息 室 的 
二 六 岁 的 女 护 子 ， 连 妆 也 不 化 就 这 么 毕 着 ， 肤 盖 上 放 着 兵 乓 球 和 
监 塑 料 布 的 衣 最 。 我 们 就 交 卡 了 朋友 。 轮 到 她 上 场 ， 她 也 不 化 妆 
束 脱 光 广 ， 把 像 睡 袋 - 一 样 的 蓝 塑 料 布 衣服 从 头 上 套 进 去 ， 让 我 从 
稍 面 把 拉链 拉 上 ， 拉 链 只 拉 到 腰部 。 这 蓝 衣 服 是 青蛙 的 模 樟 ， 把 
ETP REK, RRA A, RP AB. BER ARNRE 
We eS ere ORE, TM Ao EB, —BeRK, bE 
DBE FLO, (RPP REMY” 

PORN NADER SOE, fh > RA, axe 
PEAK, TAAL EME FF OG OR MI]. KRG A-K, MP OES 
放 :“ 那 女孩 子 的 蛙 舞 技术 真 不 错 。 真 的 ， 技 术 很 高 。” 然后 扬扬 
得 意 地 环视 一 下 听众 ， 似 乎 在 郧 大 家 的 胃口 。 : 

“那些 政治 家 看 的 才 不 是 跳舞 技术 呢 。 他 们 看 的 是 十 六 岁 的 
姑娘 ， 厚 颜 天 了 到 什么 地 步 。 ”村 说 。 他 坐 在 前 排 ， 两 边 是 司机 
ABET: “不 论 哪 一 种 黄色 表演 都 一 个 样 ， 不 可 能 距 表 演技 术 ， 
义 把 自 CA HS BAER ER HE FRE OE, 
aS.” / 

RK FR Aa CAH RE SI 包括 | AY ge 
F, PMA IHABER AR, WRERER HD, Bish tae 
”的 肩膀 ， 要 不 是 在 车 里 ， 肯 定 会 像 一 AS, Sait, Be 

HFK 阵 。: | 

“FORE Z HEH A 7! KVM, wi, 体 们 安静 一 点 
好 不 好 ? 怎么 没 到 就 想 死 咱 ? 电影 也 不 拍 了 ….……” 开 车 的 的 妹 
ree wht ET ape Ze AEA HS REIS MRE AML 
情 已 经 忍无可忍 | | 

cs FJ HASLER ELLIE, 其 他 人 都 微笑 着 一 声 不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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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a, RI | eM ee A CAO oo. fete oe 
为 什么 要 微笑 。 他 们 沉默 的 时 候 ， 总 是 从 从 和 谷 罕 地 微 英 ， 汽 车 小 
坡 ， 对 着 海港 左面 ， 在 耳 巢 湾 锋 罕 的 全 了 半路 上 缓 缓行 驶 ， 

“把 车 窗 关 上 好 不 好 ? 我 受 不 了 这 自 鱼 烂 虾 破 渔 网 昧 ， 你 们 
怎么 都 不 在 平 ?”] 的 妹妹 说 。 

有 两 人 把 车 徐 关 上 上 了。 

IX Z| MF, HELE 4G, HEI A LIE RG 
的 ， 本 Bp ey ACES, “你 怎么 不 开 ? 你 不 是 开车 的 天 才 
yey”? 

“Wy 0, fale. THEA.” JWR ERREBRE, 
AS A ah.. 

POE A Bat i RY, TS AK. A PRA 
(ART REE i, EL AE 一 个 -一 个 的 村 落 ， 两 旁 的 房屋 像 -一 排 死去 
的 大 月 ， 夷 在 瞳 灰 色 的 展 黑 里 ， 给 人 封闭 于 自我 内 心 的 印象 ， 前 
方 大 海内 烁 着 微弱 的 灯光 。 那 是 停泊 海上 的 渔船 的 标 灯 。 所 有 的 
房 层 帮 消融 在 黑暗 之 中 。 

美 谢 豹 缓慢 地 行驶 着 ， 引 敬 的 声音 比 风平浪静 的 大 海 还 要 轻 
修订 和 。 突 然 ， 车 籽 映 出 石板 路 上 的 -一群 人 司机 急忙 利 车 。 酒 
WM Ise Oe HERBAL HK 机 KY, th Reece, 
LG 47 SEH DE. 4A ACB ay ap A BF ET BP a 

二 十 来 个 渔民， 在 突出 其 来 的 强 光 照射 下 , ARRE AR 4 WE iy 
一 样 退缩 。 大 多 是 女人 ， 也 有 及 个 老人 和 小 孩 。 女 人 们 都 穿着 阿 
人 冉 努 人 于 种 涤 墨 色 的 粗布 衣服 ， 年 龄 也 不 相 上 下 。 一 群 中 年 妇 
Ko 一 个 个 气势 疯 滑 、 满 脸 怒 气 。 车 灯 照 着 她 们 的 有 验 ， 显 得 那么 
丑陋 、 动 物 一样 地 皖 微 低俗 。 她 们 挤 在 厂子 路 上 ， 站 在 一 户 人 家 
上 前 。 我 们 确切 感觉 到 ， 刚 才 她 们 一 直 盯 着 这 户 人 家 ， 只 是 在 车 
灯 照 射 的 瞬间 才 一 起 转 过 头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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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惠子 茂 起 来 。 让 她 中 在 座位 前 面 ， 用 衣服 盖 着 头 !”]J 的 
妹妹 说 。 

勇士 歌手 名 叫 泽 惠子 。 惠 子 顺 从 地 紧 贴 在 前 座 的 后 背 ， 跪 了 
下 来 ， 她 娇小 的 裸体 上 盖 着 衣服 、 裙 子 。 汽 车 又 开动 的 时 候 ， 坐 
在 后 面 座位 上 的 三 个 人 用 膝盖 顶 着 惠子 ， 免 得 她 往 后 仰 倒 。 汽 车 
绥 缓 前 进 ，] 优 夕 光 队 地 伸手 要 按 喇 级， 被 她 妹妹 胆 丑 而 严厉 地 
BET's URRY 她 们 会 把 车 翻 过 来 烧 榨 的 。 她 们 自己 在 让 开 一 
条 路 。 

汽车 往 前 走 ， 果然 人 们 不 声 不 响 地 秩序 并 然 她 退 到 道路 机 上 
的 屋檐 下 ， 她 们 对 车 和 车 里 的 人 没有 好 奇 心 ， 甚 至 可 以 说 区 不 关 ， 
心 。 车 里 的 人 也 想像 她 们 那样 冷漠 泰然 ， 那 位 蹲 着 的 裸体 姑娘 却 
怕 得 浑身 颜 拌 。 当 汽车 从 人 群 中 穿 过 的 时 候 ， 我 们 才 发 现 她 们 盯 
者 的 那个 村 子 洁 海 那 一 面 的 一 一 户 人 家 的 二 楼 开 着 窗户 ， 宇 面 沈 着 
灯 ， 灯 光照 亮 了 石子 路 ， 照 亮 了 人 们 的 脸 。 

美洲 豹 穿 过 人 群 ， 加 快 了 速度 。 大 家 心情 沉闷 、 ARR, 
RFR SE TAP LY. TR, CE EEE Re a ey BET 
MOK. BRAM AD ASK. HRA RAE fh 
说 :“ 只 要 不 惹 她 们 ， 她 们 也 不 会 害 我 们 。 我 们 就 像 经 过 原始 部 
六 的 探险 家 一 一 样 。 我 到 婆罗 洲 拍 教育 片 就 是 这 个 样子 ， 还 有 拍 西 
部 片 时 … 
豆子 站 起 来 — EERE 2 
二， PIRES CA Ps “ 那 帮 人 是 印第安 人 
中?” | 

“那些 人 都 是 住 在 这 个 村 子 里 的 。 男 的 出 海 条 鱼 去 了 fal 
的 大 概 也 就 这 些 人 了 。 我 在 这 一 带 做 了 不 少 他 们 的 各 种 泥塑 头 
像 。 J 的 妹妹 说 。 她 二 十 七 岁 ， 是 个 雕塑 家 ， 今 年 初夏 刚 从 包 
黎 回 来 ， 担 任 J 夫妇 制作 的 这 部 电影 的 美术 设计 。 

286 


AAI TE AH 


“刚才 停车 买点 明天 吃 的 鱼 就 好 了 .” 丁 责怪 妹妹 . 

“你 对 这 个 海湾 的 渔村 根本 不 了 解 ， 我们 玖 散 来 的 时 候 ， 你 
就 知道 在 家 里 画 画 ， 连 海边 都 不 敢 去 ， 怕 渔民 的 孩子 ,” 

SONGS a PREPAID, EL TBO, ERAT 
胆汁 般 又 浓 又 黑 的 大 海 。 EP PR, RRR. BOK BRR 
住 强 荔 的 海风 吹 打 下 ， 如 辐 被 皮 力 强行 近 弯 的 腹 彩 一样， 向 挡 风 
玻璃 伸 出 那 痛 苦 的 扭曲 的 形状 ， 激 烈 地 兽 打 着 。 车 里 人 仿佛 被 封 
Pa] fli OK BY 

“我 不 是 害怕 渔民 的 孩子 ， 昨 们 家 在 山上 有 地 有 房子 ， 我 是 
不 想 让 村 里 的 人 怕 我 们 ， 才 不 去 海边 的 。 我 并 不 比 你 迟钝 。”] 
ito ) 

“ 瞧 你 激动 得 脸 都 通红 了 。 就 像 性 交 被 人 看 见 一 样 。” 泽 惠子 
Vie « 

除了 司机 ， 其 他 人 哄 堂 大 笑 。 

“惠子 性 区 的 时 候 被 人 看 见 ， 是 不 是 满不在乎 ? 不 过 ， 惠 子 
的 观察 力 有 时 非常 准确 .” 摄影 师 说 。 | 

“刚才 那些 人 是 在 那儿 羞辱 通奸 的 女人 。”J RR RL BE oF 
一 个 人 昕 似 地 忧郁 地 低 声 说 道 ,- “我 们 玖 散 到 这 儿 来 的 时 候 ， 也 
碰 到 过 这 种 事 。 通 奸 的 女人 躲 在 家 里 ， 门 口 都 用 木板 钉 死 了 。 今 
大 夜里 被 闭 些 人 挡 着 看 不 见 。" | 

“SERRE i, ST EZ?” | 

“全 村 的 女人 、 老 人 、 小 孩 就 这 样 一 直 站 在 那个 人 的 家 门 前 。 
MRA ee, BAD ke. DRE RAG? 想 一 想 
心里 都 难受 。” 

“说 的 是 ， 我 心里 就 难受 。 通 媳 算 什 么 呀 ， 真 讨厌 。” 坐 在 后 
排 的 二 十 岁 的 演员 说 。 

小 名 ， 要 是 全 东京 都 的 人 每 天 都 站 在 你 的 楼 房 前 ， 你 可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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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S 2” Fe ae Ube 

“可 不 是 ?1 iB, FZ RKP - aT UE.” KR 
AY BB Ea PB EK : 

YER EIU IL, HA ASE SA, A SRE 
#3 ETS DAT TE 

“Me, EE PK. EUR TRIE RSET. 
涪 不 定 能 看 到 什么 . ”摄影 师 说 。 

大 家 走出 车 外 ak 子 把 铺 在 座位 fy EEE US 
样 披 在 月 上 . 摄影 师 立 即 用 摄影 机 的 镜头 组 装 成 一 个 望远镜 ,， 他 
在 一 家 拍 教 育 电 影 和 宣传 广告 片 的 公司 工作 ， 因 为 粗俗 的 性 格 不 
售 潮 流 ， 所 以 和 同事 摘 不 到 - - 抉 儿 去 ， 只 好 坐 冷 板 纤 ,公司 看 不 
上 自己， 日 然 没 有 出 头 之 日 ， 于 是 干脆 留 起 氟 须 ， 脱 下 灰 西 服 ， 
从 上 脏 分 分 的 琅 食 ， 开 着 老 式 汽 车 到 处 跑 ， 热 中 于 一 些小 发 明 小 
便 竹 。 比 如 把 儿 个 镜头 组 拼 成 望远镜 之 类 。 要 是 听 说 几 个 年 劲 的 
朋友 要 拍 电影 ， 就 会 把 家 庭 、 工 作 撤 在 一 边 ， 一 股 脑 儿 扎 进 去 ， 
MIC BR RIDA, 他 就 喜欢 这 样 “ 不 务 正业 ”。 妈 十 岁 了 ， 

一 些 无 成 ， 人 生 不 得 意 。 音 然 不 能 说 才华 横 浇 ， 却 是 个 大 好 人 。 
i APM, BLE. 就 是 现在 对 公司 的 
Dp aoe, Ha SE ， 丛 工 减 料 ， 明 天 拂晓 拍 -一 个 小 时 
后 ， 还 :要 于 和 mat 东京 上 班 去 . 

TEESE YAK 七 个 人 轮流 看 着 村 子 里 唯 - “BY AB EE fy 
的 和 窗户。 只 见 一 个 女人 弯 着 腰 ， 手 臂 不 停 地 忙 着 ， 但 不 知道 她 在 
十 什么 。 七 个 人 一 直 目 不 转 睛 地 观察 着 。 女 人 的 身子 -- 直 动 着 ， 
她 的 后 背 和 一 头 丰满 的 乱 发 前 后 摆动 ， 看 不 清楚 手 峡 的 动作 ， 但 
导 膀 的 上 下 激烈 运动 给 人 印象 深刻 。 七 个 人 观察 了 很 久 很 入 ， 最 
后 对 自己 的 好 奇 心 坟 能 到 这 是 感到 RE. 

“Tel AS HSH, ie” PRR AY EAE HR, RP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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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 4 te TE Ak PL SL, IRE Ey A, ih fy AS 
州 敏感 一 样 。 

于 是 大 家 对 女人 的 荔 作 不 再 揣测 ， 回 到 车 时 ,J 汪 和 妻子 、 冰 
AGRE (ERE, Te PRO GA AP A 
威士忌 的 年 轻 许 人 尘 在 ae 这 位 许 人 今年 二 和 五 岁 ， 最 过 便 刚 
APPR HAR AE fede ) RA, yk ein 
启 。 他 和 上 的 年 轻 的 者 am KE Ke el Bele] Se, ELE ae er AB 
两 人 ~ 条 非常 业 密 ， 还 一 起 睡 过 觉 ， 而 且 不 堵 一 次 。 那 个 时 jy 
a - BOT, AUR SK REM - ne PF in, sha 4 be 
导演 “eRe HR, ALL IKE FE SEV, HERR 
WE Sk deg ay, bey ft BD aa GL eo Ae J ch, Bb a] BE I 
. AP MWR A a nas ] 比 他 们 俩 大 四 岁 ，j 的 
卉 好 有 区 总 装 助 艺术 二 动 ， 他 有 一 部 阿里 弗 勒 充 摄影 机 ， 网 
YARRA RAR, fw ihesoed SHY El Fe FR BY Pf we A 
ROI, A PROT DADE EIA A EEE, A “TUR 
家 的 泛 闫 航 宇 公司 的 机 票 。 就 连 老 婆 想 拍 电影 的 经 费 ， 也 是 他 从 
父亲 的 口袋 里 悄悄 卉 出 来 的 。 同 班 同学 对 本 狂热 的 迷恋 ， 对 制作 
电影 也 狂热 地 迷恋 。 年 轻 的 诗人 通过 朋友 关系 ， 从 J 了 那里 借 了 一 
疙 钱 出 版 诗集 ， 于 是 答应 为 这 部 电影 撰写 解说 词 。 这 样 他 就 成 了 
这 对 新 婚 夫妇 的 共同 朋友 ， 但 他 无 法 克服 对 于 的 一 种 朴 远 的 感 
to fhe OTA A Cle ect ay lel BE aly ay LATE A WER? 这 位 
同班 同学 兽 守 洲 请 他 参加 过 昌 书 的 丈夫 在 紧 华 公寓 里 举行 的 年 轻 
演员 、 和 歌手 的 聚会 。 他 不 知道 这 仅仅 是 她 个 人 的 意思 呢 ， ER ] 
也 同意 的 ， 于 是 心里 一 —-H& BAKE, 

“你 说 她 在 干什么 ?”] 问 和 年 轻 的 诗人 一样 _ 直 默 不 作 声 的 
妻子 。 妻 子 正 对 着 瓶 嘴 喝 威士忌 。 

“PRK.” 妻子 脱口 而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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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 ABP HA BoM ERIC, HB KAAS 
a A PT BaD RE. RRR 3 GE a 
的 女人 和 位 立 在 她 家 门 前 的 愤怒 的 人 们 的 形象 ， 默 默 地 陷入 沉 

过 了 一 会 儿 ， 演 员 问 追 : “为 什么 开 着 窗户 ?” 谁 也 没有 拱 
理 ， 于 是 他 心里 不 痛快 ， 脸 也 涨 得 通红 。 诗 人 看 出 来 了 ， 赶 伦 
说 :“ 仍 怕 是 天 热 吧 。 现 在 半夜 天 凉快 了 ， 可 是 她 在 尾 里 身子 老 
是 动 着 ， 所 以 还 是 很 热 。 她 一 定 从 傍晚 就 开始 麻 。” 

“ 噢 ， 今 天 是 这 个 夏季 最 热 的 一 天 。 可 那个 女人 为 什么 到 半 
夜 天 凉快 了 还 不 关 窗 呢 ?” 

“SEG AE (al SPAR A ADE, OHTA” 

“OF, FUMES!” HR. 

大 家 又 沉默 下 来 ， 还 有 的 人 怕 得 浑身 发 额 。 美 洲 豹 低 吼 着 朝 
海 演 南面 的 丘陵 顶峰 驶 去 。 


到 了 别墅 ， 七 个 人 忙 着 将 摄影 器 材 、 威 士 鼠 酒 、 杜 松子 酒 、 
食品 、 手 提 式 录 首 器 材 、 磁 带 、 还 有 几 本 书 和 笔记 本 从 车 上 印 下 
来 。 山 上 有 点 冷 ， 员 十 歌手 在 狭小 的 车 里 勉 勉强 强 地 麻 腰 曲 背 穿 
上 内 衣 内 裤 ， 但 穿 不 上 衣服 ， 于 是 挟 抱 着 络 绥 连衣裙 和 花 格 毛毯 
从 车 里 钻 出 来 。 大 家 差不多 都 从 酒 酵 中 醒 过 来 ， 却 又 开始 想 喝 酒 
卫 。 oe | 
EE RR Noe, SRR KEE 
撑 起 来 的 这 一 座 别 墅 ， 像 吊 篮 一 样 突 元 在 山顶 上 。 美 洲 豹 停 在 山 
庄 底下 。 一 部 梯子 架 在 陡峭 的 山 岩 上， 大 家 天 着 梯子 息 上 去 。 一 
到 山顶 ， 象 牙 色 的 美洲 鹏 便 隐没 在 浓郁 的 夜色 之 中 。 阴暗 的 天 
空 ， 乌 黑 的 云 。 眼 前 是 一 片 和 乌云 一 样 黑 台 台 的 大 海 与 村 落 。 

进 屋 开 了 灯 ， 大 家 才 多 少 从 受 威胁 的 情绪 中 摆脱 出 来 。 山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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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后 院 是 一 个 很 大 的 庭园 ， 它 与 比 一 楼 地 板 稍稍 低 一 点 的 阳台 相 
连 ， 远 渐 升 高 扩展 开 去 ， 所 以 即使 从 二 楼 的 徐 户 望 下 太 ， 也 没有 
低 艇 的 感 党 。 大厅 的 灯光 上 映照 者 阳 合 边 上 感 著 成 密 的 花草 ， 显 得 
更 加 荣 绿 鲜 挑 .夜中 的 寻 园 显现 出 石板 地 的 蓝 睛 上 出 了 罢 色 堵 样 
的 颜色 ， 大 家 把 行李 放 在 大 二 里 ， 透 过 宽大 的 玻 坊 门 陇 望 夜 色 沉 
CH BEE [rl 

“PRE RIT. epee, LCE. BR RES RAI 
外 室 ， 还 有 库房 。 跟 饭店 的 房间 FE, & A thor, ROR AE 
的 人 到 那 边 去 ， 不 过 很 冷 。” 二 十 七 岁 的 雕塑 家 对 初次 到 这 上 出 上 诗 
来 的 四 个 客人 介绍 情况 。 

“ 别 看 是 八 月 ， 真 的 很 冷 ， 式 怕 连 北方 的 农民 也 受 不 了 ， 我 
采访 冻 灾 的 时 候 ， 在 这 儿 住 -- 段 时 间 ， 那 帮 人 冻 得 像 小 狗 一 样 ， 
我 也 感冒 了 .。 J!” FRY ZL RRR, ERR. 

第 一 个 把 这 位 由 庄 主 人 称 为 了 的 是 他 妹妹 的 外 国教 师 。 他 的 : 
父亲 给 他 起 了 一 个 很 威风 党 党 的 长 名 字 ， 但 外 国人 往往 记 不 住 , 
于 是 ，] 就 叫 开 了 ， 谁 都 这 么 叫 他 。] 这 个 字母 所 给 予 人 的 如 庶 
爸 的 人 物 那 样 模棱两可 的 印象 实在 对 本 人 太 恰 如 其 份 了 。 

“OHS. (RUC CRRA AR BRE, LAAN? * 
么 没 把 你 冻 死 ?1” | 

“说 真 的 ， 惠 子 ， 怕 冷冻 死 是 两 码 书 。 你 自已 从 不 怕 冷 ， 
老 是 脱 得 光 光 的 ， 等 到 你 觉得 冷 的 时 候 ， 早 就 冻 死 了 。 说 实在 
的 ， 那 次 去 南极 ， 照 相机 在 冰天雪地 里 经 常 坏 ， 我 整 天 只 顾 修理 
来 着 。” 

的 妹妹 和 朗 子 从 厨房 里 全 来 细 短 的 柴火 和 报纸 ， 塞 在 火炉 
里 ， 烧 火 取暖 。 摄 影 师 立 刻 主 动 接 过 这 个 活 儿 ， 

“我 生火 技术 高 。 不 用 火柴 也 能 放火 ,” 他 有 点 自 鸣 得 意 ' 可 
听 起 来 总 觉得 自 吹 自 播 ， 难 以 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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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生性 懒惰 的 了 以外， 其 他 人 一 起 动手 把 棒子 搬 来 ， 在 大 
厅 里 围 着 火炉 所 一 圈 ， 又 把 沙发 、 上 果子 撤 到 角落 里 。 这 样 ， 想 跳 
手 的 时 候 ， 就 有 了 地 主 ， 而 且 沙 发 靠 墙 摆 着 ， 可 以 躺 在 上 面 睡 
we, AACR ARS FAK. 

太 厅 里 弥 江 着 烟 筋 的 气味 。 报 影 师 从 火炉 劳 站 起 来 ， 他 的 脸 
RAR RREE, CAKE PRY BA. WR SHIA, Ie 
Aa ARS AE 4a —- ATR, A RE PAVE AY Pk BR BG pA DA ve YR 
睛 ， 他 感到 心满意足 。 

“ 守 子 ， 招 下 地 狱 那个 镜头 ， 要 把 火烧 得 旺旺 的 。” 摄影 师 对 
] 的 妻子 说 。 | 

“ 对。 至少 火 的 颜色 能 用 天 然 色 的 负片 合成 就 好 了 。 就 像 罗 
AS: PL A I ae, ARR A.” BP HER 
PIS Fl] BE A FB, HED A 119 ha BE EEE BL HF FE, 

~- 32) Bu Halt fa] 

“REEF SCAT. OM, RAL TL” 摄影 师 
像 对 情人 那样 含情 脉 脉 地 低 声 温柔 地 对 的 妻子 说 。 

他 们 的 电影 题材 是 “地 和 狱 "。 当 年 轻 的 诗人 了 昕 了 和 蜜 子 说 他 
们 打算 制作 以 地 狱 为 题材 的 短篇 电影 时 ， 就 觉得 牛头 不 对 马 嘴 。 
他 在 蜜 子 的 妮 礼 上 所 得 到 的 印象 与 地 狱 无 缘 ， 而 且 婚 后 又 是 美洲 
鹏 又 是 阿里 弗 勒 克 ， 过 着 人 则 天 堂 一 样 的 幸福 生活 ; 她 的 丈夫 有 
这 么 一 个 位 福 的 妻子 ， 那 就 更 幸福 了 。 他 不 明白 为 什么 本 夫妇 对 
地 狱 如 此 感 兴趣 。 大 家 都 早已 不 是 少女 情趣 那 种 年 龄 的 人 。 诗 人 
预感 到 ， 就 是 把 解说 词 写 完 .了 ， 他 恐怕 也 无 法 理解 为 什么 这 部 电 
影 非 需要 地 狱 的 题材 不 可 。 但 是 ， 当 摄影 师 为 了 测试 火焰 的 拍摄 
效 来 把 大 厅 的 灯 关 掉 的 那 一 瞬间 ， 诗 大 似 乎 从 小 小 的 火焰 中 听 到 
他 自己 个 人 的 地 狱 的 声音 . : 

一 十 七 岁 的 J 的 妹妹 蹲 在 控 成 阅 圈 的 椅子 后 面 操 作 老 式 电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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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 跳 动 的 火焰 映照 着 大 证 如 同 幽 暗 的 山谷， 突然 啊 起 巴赫 降 B 
大 调 随 想 曲 那 情 绪 紧 张 不 安 又 碘 美 温 杀 的 旋律 ， 声 彰 低 弱 而 细 
徽 。 这 是 D: 利 帕 带 告别 演出 时 有 弹 的 ~ oe 他 们 打算 把 这 痛 
TAS RAH TE A He CHD A ARAL ee OK. «D> I Ae A HE il 
ANH AOE MKEIR A CLSM ILE: lH 次 演 
出 ， 两 个 月 后 ， 他 听 着 贝多 芬 的 下 小 调 四 重奏 曲 宁 静 地 死去 。 
火炉 上 的 那 张 男 很 像 密 子 给 我 和 惠子 看 的 画 。” AT 

,七 个 人 中 ， 只 有 他 对 音乐 最 没 悟性 ， 尽 管 其 他 人 也 不 是 聚 精 
pone Wy A) AF) ae AY fet 

“同一 个 画家 画 的 ， 比 利 时 人 

“ 堵 我 就 跟 画 上 的 -一样 ， 上 衣 就 像 - RAE RI, 
PARMA ABA ER.” BAP. 

“ih, RPWEL- EA IRE CLLR ALIKE. BEE 
雕像 中 间 走 过 来 。 小 弟 你 是 近景 ,. 裸体 扭头 站 着 。 用 近 拉 全 来 
拍 。 当 然 小 弟 你 也 要 认真 点 。” 

“我 的 毛 可 没 那 么 好 看 。” 十 八 岁 角 士 歌手 坦率 地 承认 

这 是 一 幅 超 现代 主义 画家 德尔 沃 作品 的 复制 品 。 几 个 典雅 优 
关 的 裸体 少女 茫然 地 走 在 乔治 : 德 基 里 科 氛围 的 那 永 恒 宁 静 的 风 
时 里。 其 他 人 也 立即 明白 了 惠子 在 画 中 人 前 面 自 愧 弗 如 、 脸 上 无 
光 的 这 理 。 她 们 栗色 中 含 带 青铜 色 的 阴毛 具有 难以 言喻 的 美感 。 
七 个 人 连同] 的 妹妹 ) 又 开始 有 了 醇 意 ， 几 个 小 时 的 夜间 汽车 
旅行 的 感觉 还 残留 在 腰 间 、 腿 部 ， 越 发 今 人 沉 醇 。 绒 士 歌手 马上 
席 加 火 太 热 ， 把 衣服 脱 了 。 暗 紫红 色 的 绸 纹 服 团 在 她 的 脚下 像 一 
内 死 鸡 。 过 一 会 儿 她 准 得 把 内 衣 内 裤 也 脱 下 来 。 如 果 要 说 这 个 十 
八 岁 的 少女 有 某 种 性 格 的 话 ， 她 作为 人 的 个 性 就 是 裸露 癖 。 谁 也 
不 认为 她 是 个 自 恋 者 。 她 的 肉体 还 很 瘦削 单薄 ， 尚 来 发 育成 熟 ， 
ANT Z th & i Re REE? 年 轻 的 许 人 认为 铠 伯 就 是 因为 了 说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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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裸体 比 穿着 衣服 好 看 ”这 么 一 句 话 吧 。j 对 她 具有 影响 力 。 
大 家 都 PRUE S AP LAY, MARA, CURE 
必要 的 话 ， 可 以 把 里 鼠 那 样 的 假发 绑 在 肚皮 上 `“， 看 到 大 家 对 和 目 
忆 不 理 不 上 晤 ， 于 是 像 喝 水 那样 大 口 大 口 地 灌 烈 度 杜 松子 酒 。 

， 现 在 这 个 季节 太阳 从 哪个 方向 升 起 来 ?” 摄 影 师 问 。 

“从 哪个 方向 呢 ……” 了 于 说 不 清楚 . 

“ 肥 正 从 海上 升 起 来 ,所 以 惠子 从 雕像 中 间 走 过 来 的 时 候 ， 
太阳 从 前 面 照 着 她 的 左 半身 ， 长 长 的 影子 拖 在 她 的 斜 右 后 方 。 小 
ASA TD. JAB. MSE AB RS er PELE, TD SU RA Te LR AE) 
ASE dee RA Hy” 

“这 样子 的 话 ， 早 宕 太阳 的 位 置 还 不 到 这 几 的 时 候 就 开拍 ， 


定子 你 别 笑 。 就 是 脚 了 痒痒 也 得 恕 着 。 现 在 谈 的 是 最 重要 
的 镜头 。 


习 士 歌手 没有 回答 ， 弯 腰 脱 了 内 裤 ， 像 松鼠 棒 核 桃 似 地 两 手 
律 着 柱 松子 酒 、 柠 樟 和 砂糖 的 杯子 ， 支 起 腿 坐 在 椅子 上 。 大 家 明 
白 ， 这 个 时 候 和 她 正经 八 百 地 谈话 是 白费 功夫 。 她 坐 在 最 靠 右 的 
[HHH [HAR BERK, KRSM, BE 
搭 后 语 。 他 们 两 人 似乎 是 圈 外 人 。 其 他 人 则 围 着 密 子 在 聊 电 影 。 
种 子 的 身体 渐渐 地 扭 向 右边 ， 焉 到 ] 身上 ， 最 后 她 消瘦 的 后 背 和 
屁股 仿佛 成 了 一 道 屏障 ， 把 他 们 俩 与 朋友 的 亲切 团聚 隔离 开 来 。 
不 知道 是 谁 有 意识 地 把 这 两 张 椅子 和 其 它 五 张 椅子 分 开 着 摆 ， 大 
家 都 知道 他 们 俩 一 定 会 坐 在 那个 位 置 上 。 

“裸体 少女 从 雕像 中 间 走 过 来 的 镜头 ， 是 不 是 地 狱 里 的 一 个 
场景 ?” 年 轻 的 诗人 问 蜜 子 。 他 要 为 撰写 解说 词 做 准备 ，“ 还 是 蝴 
入 地 狱 之 前 的 场景 ”” 

“当然 是 地 狱 里 的 镜头 。 这 还 用 说 ? 除 此 之 外 没有 别 的 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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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是 说 这 好 几 次 a 

BB AS Le tc 186 OR Sat MRE EE OK, BE Heide 2 a 2 
的 阴毛 ， Pa MANA 

“Ea ne aK BES BE ig AE TAL 

VEE AULT V1REAR, RE MEP EWE, 2 a eS 
Ap HK ee ZR ZA Me Fy ee Pe 

KAT YE REPT 0, TU ~~ Feta Se, PP ABE 
ON TO 尽管 房间 里 热气 腾 
RE, fae Ma te bs ig SEP ft A Ke 

“ef, TZ RK?” niacin 82 kU 各.， 他 因为 一 二 

ee iA ik HZ, (EGCRF, ERE 
aac 

“4. felis 7h iad EE ee, DL ON RAT BLA Aid, BEDY 
A” 

“过 于 所 么 老 觉 得 东西 设 别 人 偷 走 ?” 前 -一 次 画册 没 了 ， 也 一 
盯 咬 定 是 我 丛 的 。 这 就 是 “强迫 观念 -. ”演员 说 。 

“DOABLE. Da, (RM RAC TARR SER, HE] 都 
知道 。 其 实 ， 你 有 这 个 小 偷 小 摸 的 毛病 ， 我 们 也 不 在 和 平 ， 这 不 昭 
FELL IR EOS? 你 要 不 偷 我 家 的 ， 你 的 零花 钱 从 哪儿 来 ?” 

年 轻 的 演员 被 她 揭 到 了 痛处 ， 又 气 又 恼 ， 满 脸 绯 红 ， 泪 水 胡 
眶 ， 嘴 层 额 拌 。 不 过 ， 这 是 他 最 拿手 的 表演 ， 所 以 谁 也 不 拿 它 当 
li} 考 。 

“你 说 什么 ?! 欺负 人 ， 太 过 分 了 ! 密 子 ， 你 怎么 随便 冤枉 
人 ?7 ”演员 含 泪 欲 句 ， 然 后 突然 站 起 来 ， 走 到 电 唱 机 旁 。 

利 帕 蒂 的 唱片 早已 放 完 ， 谁 都 注意 到 了 ， 但 谁 也 不 管 ， 把 抬 
普 肯 急促 的 枯燥 无 味 的 声音 当 作 风声 一 样 ， 大 家 都 满不在乎 。 演 
员 也 不 挑选 ， 随 便 抽 出 一 张 唱片 ， 放 上 去 .这 是 《新 奥尔良 城 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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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k). 

“OE BESEIE, BP.” RATS SH. thE — POE 
SEW. THR RAE, 

“我 才 不 跳 呢 。” 窗子 满 脸 不 悦 。 这 时 ，] 的 妹妹 看 不 下 去 
了 。 站 起 来 。 

年 轻 的 演员 和 膨 塑 家 跳 起 了 却 尔 斯 登 舞 。 二 十 岁 却 还 嫌 稚 嫩 
的 演员 脸 上 立刻 焕发 出 幸福 的 光彩 ， 二 十 七 岁 的 少女 一 边 跳舞 一 
边 用 手掌 轻 轻 抹 去 他 还 残留 在 脸 颠 上 的 泪痕 。 演 员 握 着 她 的 手 
辟 ， 让 她 搂 着 自己 的 膀子 ， 然 后 紧 紧 地 抱 住 她， 换 跳 另 一 种 舞 
步 。 : 
“ 别 跳 了 好 不 好 ? Je Qe ORI” BF, 
“我 不 ! ”演员 恨 声 恨 气 地 说 ， 逗 得 怀 里 的 姑娘 乐 不 可 支 。 
“我 去 拿 。 没 有 钥匙 从 厨房 出 得 去 吗 ?” 诗 人 说 。 
“钥匙 大 概 插 在 钥匙 孔 里 。” 
诗人 从 默默 地 挨 着 肩膀 靠 在 一 起 的 上 和 笛 士 歌手 的 身 旁 走 
过 ， 又 绕 着 相 拥 起 舞 的 演员 和 雕塑 家 转 了 一 圈 ， 醉 步 蹦 中 地 往 墙 
边 走 出 。 炉 膛 里 火苗 跳跃 ， 光 影 播 虚 ， 使 他 对 平衡 的 感觉 更 加 混 
乱 。 他 踩 着 自己 播 摆 不 定 的 身影 摇 播 晃 晃 地 走 着 。 走 到 舍 墙 摆 放 
的 沙发 边 上 时 ， 他 心 想 ， 一 会 儿 准 有 人 在 这 上 面 性 交 ， 这 帮 人 的 

会 就 这 德行 。 他 捧 开 面 海 的 墙角 那 扇 门 走 到 外 面 。 外 面 就 是 刚 
才 疏 梯子 上 来 的 正门 口 ， 上 二 楼 的 楼 梯 、 带 卫生 间 的 浴室 、 厨 房 
门 也 都 在 这 儿 。 他 起 了 一 下 厨房 门 旁 的 开关 ， 门 打开 了 。 

夏 夜 的 山 间 空 气 料 峭 而 清 甜 ， 有 一 种 粗 久 的 感觉 。 从 厨房 通 
往 庭园 的 门 开 着 ， 凉 风 轻 轻 吹拂 。 他 嘴 对 着 滴 滴 哄 蜡 滴水 的 水 龙 
头 喝 了 几 口 ， 光 着 脚 毫 不 怀疑 地 往 庭园 的 草坪 迈 出 去 。 由 于 青草 
REESE, BAN RCE AY Hh AE, ERA BOR SS, BRIER RET 
状 ， 惊 叫 一 声 趴 倒 在 草坪 上 。 他 的 脑子 里 一 定 内 现 出 面 海 的 、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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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ey RE OR AR GRA. Shee HE a IR, KS FE 
b, BSUBA BWA, (RERROKAYY BOPP IE [a] — 
样 ， 从 脸 类 到 脖子 湿 流 沪 一 片 。 他 微微 一 笑 ， 知 道 自己 醉 得 不 成 
样子 ， 跨 在 草坪 上 一 动不动 ， 然 后 慢 慢 地 支 着 冯 膝 站 起 来 ， 扩 了 
一 泡 尿 ， 抱 着 一 大 堆 崎 火 回 到 大 厅 。 

年 轻 的 演员 和 雕塑 家 搂抱 着 ， 肚 皮 足 着 肚皮 ， 边 亲嘴 边 跳 
ee. 唱片 的 音乐 已 经 放 完 ， 发 出 急促 的 噪音 磨擦 声 ， 但 他 们 似乎 
所 不 介 蔓 。 从 符 后 看 ，] 和 裸体 的 历 士 歌手 依然 紧 挨 着 肩膀 ， 姿 
瓜 没 有 变化 。 摄 影 师 和 霹 子 坐 在 火炉 劳 促 膝 商 量 分 镜头 剧本 。 年 
Fete A PLE AACE ISS, TUE Ek, TAME 
子 于 里 接 过 一 杯 酒 坐 到 椅子 上 。 

“你 的 脸 怎 么 划 破 了 ? 还 有 血 。” BE a A Be, 

“WI Aree f --36, ADEA kee?” 

“BLOTS, URE REZ EMF?” 

“厨房 门 是 往外 开 的 呀 ?” 

“不 可 能 。 密 子 伸 出 他 长 长 的 膀子， 用 热乎 平 的 舌头 把 他 脸 
上 的 租 栈 掉 。 他 工 刻 感觉 到 一 股 酒 气 ， 厌 杰 感 和 情欲 的 冲动 ， 不 
HA EME J 那 边 盯 了 一眼。 他 心慌 意 乱 。 

里 士 歌手 背 对 年 轻 的 诗人 ， 头 和 肩膀 党 在 的 身上 ， 右 手 促 
进 ] 的 屁股 底下 ， 左 手 搁 在 1 的 大 腿 根 二 ， 伸 出 手指 头 放 在 鼓 起 
KA PERG | ERA, SEAR. HR EP ee 
有 两 个 人 的 单独 世界 里 。 新 添 的 柴火 在 炉膛 里 滋 滋 冒 烟 ， 想 不 到 
在 这 烟 味 里 闻 到 一 缕 显 然 是 亡 士 歌手 那 玩 艺 儿 的 味道 ， 年 轻 的 诗 
人 强烈 地 心神 不 定 地 其 至 人 惊 独 地 祈 望 J 的 妻子 觉察 不 天， 他 生气 
这 十 八 岁 的 娘 儿 们 的 神经 迟钝 ， 当 然 也 异 恨 本 

OFC HE ee ok RC Ee EO, BRA” BERTI. 

Bef Ale AR) i —- EB FE Hh thes AB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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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 fei Sia, Boa PAS RA RR, AK 
麻 走 上 并 楼 。 PARRA IME. OR, KR, 
只 是 年 轻 的 诗人 还 不 习惯 ， 摄 影 师 也 未 必 到 了 见怪 不 怪 的 程度 。 
于 证 ， 他 提议 说 : “RE, UAB ERR FOE ZRE? Rf AB a 
子 就 不 高 兴 ， 现 在 刚好 她 不 在 ,” | 

“if. FASE BR f- FF AS 2 ST AA AD ER ie A” 
PACH ZT, PORE, ALR pH HP. | 

摄影 师 摆 弄 从 车 上 搬 下 来 的 手提 式 录音 机 和 磁带 。 无 论 在 什 
么 场合 ， 他 总 愿意 器 一 于 自己 的 技术 本 领 ， 以 为 这 才 是 适 得 其 所 
的 自我 存在 ， 炉 膛 里 新 添 的 柴火 能 能 燃烧 ， 糖 稀 色 的 磁带 静 静 地 
FE}, HAAR A. er RE OAM SAK 
起 ， 但 不 再 接吻 ， 都 低 着 头 聚 精 会 神 地 看 着 磁带 ， 宁 静 的 大 厅 
HE DAE te Sy os A Rif 
RA. 一 楼 传 来 短促 的 搬 动 东西 的 声音 ， 沉 重 而 柔和 ， 这 声音 渐 
渐 地 模糊 下 去 。 

一 个 年 轻 的 姑娘 朗读 波 德 莱 尔 诗歌 《旅行 的 诱惑 》 的 声音 ， 
再 音 有 点 变样 ， 但 一 昕 就 知道 是 泽 惠 子 在 朗读 ， 不 像 她 唱歌 的 声 
音 ， 倒 接近 于 她 说 话 的 声音 ， 更 像 她 情绪 激动 、 肖 滔 不 绝 时 亢 益 
的 声音 。 单 调 枯燥 的 朗读 ， 像 练习 发 音 一 样 ， 一 首 诗歌 晓 贬 的 反 
复 天 读 持 续 了 十 分 钟 。 一 首 诗歌 ， 同 样 的 翻译 ， 同 样 的 内 容 ， 反 
复 地 朗读 ， 但 声音 的 底层 逐渐 开始 变样 。 诗 人 立刻 直觉 地 怀疑 她 
尽 不 是 醉 了 。 因 为 这 位 名 土 歌手 几乎 整 天 都 是 半 醉 半 醒 的 ， 诗 人 
突然 意识 到 朗读 者 处 在 性 的 兴奋 之 中 。 燥 热 的 、 干 渴 的 、 微 岂 
的 、 尖 细 的 声音 逐渐 不 稳重 地 加 快 朗读 的 速度 ， 而 且 时 常 在 不 该 
俘 顿 的 地 方 停顿 下 来 缓 一 口气 。 她 一 边 朗读 一 边 在 拼命 忍耐 着 什 
么 ， 她 一 边 抗拒 发 自体 内 的 诱惑 一 边 极力 保持 声音 的 平衡 。 有 时 
像 是 怒气 冲冲 地 拒绝 着 什么 ， 有 时 是 邻 人 感动 的 声音 ， -种 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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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 eS TARY er RR Ee Be, RI 
边 唱 黄 的 声音 。 她 开始 喘息 ， 却 依然 数 着 劲 勉强 坚持 着 。 啊 ……: 
呵 ……， 疡 首 从 瞳 黄 色 的 位 带 里 流出 来 。 啊 …… | » ABIL 
rete Ret. BWSR. TRS R HR. Bl hes 只 
有 、 秩 序 、 美 丽 与 …… 奢华 、 宁 静 与 …… 啊 …… 呵 ! 快乐 …… 
oe 3 

BL AN CE EE 7K BPS BS Pe i ok pd eS fa a2 BEY 
PPM CHARGE. 1hS5E tT A Ay. FER, LR REE 
fri, PRIK AY 77 Ge Bela] REA. a, OBEY BR TE ARR YY > de me 
ho Ml, RRIF Sy ea, A! 这 是 闫 强 的 最 后 挣扎 ， 诗 人 含油 欲 
只 ， 正 首 变 得 粗野 急促， 尖 声 爆发 出 来 。 呵 …… oe met yt 


DP ATE LI RE A Eee, BR Me Sih 5 
ai RP SA IL. AMA PRERESLBU 
WEA, OPER A -点 声息 ， 这 时 ， 一 十 岁 的 演员 扑 味 扑 时 
Rie HC, WW Be AE Hh iit 
” “磁带 里 的 配角 不 是 J]， 是 我 .” | 

“当然 是 你 !” 密 子 抬 起 头 ， 对 上 果 闭 自己 的 老 同班 间 学 说 ， 

不 是 J， 是 我 ”演员 以 胜利 者 骄傲 的 口气 对 怀 里 的 雕 逆 家 
Ui, “FR BLAS PAS Oa HR 

“PRIX ABA! PRIX ACH” “RPE SCR H, 3K 25 e— FE G 
LET ZT. fy Mf —— Ko Fa SEE | 

“FHT HAE fk a = PO EARLE RS” BH 
说 。 

时 ! ”诗人 好 像 一 下 子 泄 了 劲 ， 叹 了 一 口气 ， 把 整个 身子 下 
EH GEE RTT, PAE AR 

“ 那 条 通 往 海 边 的 长 长 的 坡 道 ,” 密 子 开始 和 摄影 师 谈话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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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i. Ue werrc ath anf resi G Hegey, Wee ce fib 
PLE ZE GR OR EPA YE 站 
“AB, as he ea?" 
“这 边 J pa fe, AT LR UL Ee Ok a 
上 不 从 肚子 heh 3 HE L.A OR fo) Alaa 了 i 次 朱 地 从 主人 的 
WP EEE Meg if.” 
“Ua [oe RRR AR (952° Ge a UT DA de A EB Fy BO fa] A, 
“HAS PERK GR” 
“fi?” 
“REE RL” 
. “TA 路 17 
“我 以 为 足 本 小 时 候 的 芭 想 捷克 童 话 虫 就 有 和 狗 醋 人 符 的 故 
Hy, RY Ae J PR PA ug HE AY 5 BA” 
“AP ZAM PE?” 
“ 基 周 死去 的 时 候 ， 狗 配子 他 的 血 ， 狗 也 就 能 上 天 堂 。 
“ 狗 也 能 上 天 堂 吗 ?” 报 影 师 问 . 
“ 独 也 能 上 天 党 。 
teen 义 部 电影 
"RF i. 
“i 于 不 俄 吗 ? 把 带 来 的 鸡 吃 Pu. Wee T Ka Se -S 
JL.” 
| 的 妻子 从 装 有 摄影 机 的 行李 贷 里 取出 包 着 烧 允 的 油纸 和 六 
AM. Pale ] 的 妹妹 下 午 用 很 多 柠檬 和 大 藉 调 制 的 。 
“小弟 ， 你 们 也 来 吃 吗 ?” 
号 。” 从 靠 墙 的 沙发 上 传 来 演员 的 声音 。 
“FRI.” J 的 妹妹 叫 着 过 来 ， 宽 然 尖 声 怪 叫 地 笑 起 来 . 
“我 也 吃 。” 诗 人 有 睁 开眼 睛 ， 走 过 来 。 火 光 映 得 他 又 微微 睐 起 
300 


人 的 性 人 世界 


Hie Hey 

结果 ， 楼 下 的 人 都 觉得 肚子 俄 了 。 

五 个 人 聚 在 火炉 旁 吃 烧 鸡 ， 小 弟 和 J 的 妹妹 继续 刚才 在 沙发 
上 的 谈话 ， 不 过 这 回 不 是 低 声 细 语 ， 而 是 提高 嗓门 让 大 家 都 能 听 
得 到 。 小 弟 动 气 地 说 道 : “十 九 岁 就 阳痿 ， 不 可 能 !” z 

“怎么 不 可 能 ?1 就 是 有 吧 ! 我 的 英国 朋友 就 是 。”J 的 妹妹 
又 张大 嘴 略 咯 地 笑 ， 那 红 红 的 喘 喉 简 直 就 是 红色 的 可 怕 的 黑洞。 

“ 那 家 伙 是 性 变态 吗 ?” 

“不 是 。” 

“这 么 说 ， 那 女 的 真 可 怜 ， 值 得 同情 。” 

“其 实 那 个 女 的 就 是 我 ”路 塑 家 兴高采烈 ，“ 小 弟 ， 跟 那个 
女 的 在 一 起 ， 你 不 是 一直 都 硬 着 吗 ?” 

大 家 都 笑 演员 。 他 总 是 这 梯 让 性 虐待 狂 捉弄 ， 他 自己 心里 也 
明白 。 

“我 就 和 法 国 女 朋 友 商 量 怎么 办 ， 我 们 三 个 人 在 一 起 ， 那 个 
法 国 女人 还 检查 了 我 的 情人 的 生殖 器 ， 她 怀疑 是 不 是 和 年 轻 时 候 
的 路 易 十 六 -一 个 样 。” | 

“HO. UBER AAA? Feat eB 
通 。” 

“检查 结果 一 切 正常 。 我 的 女 朋友 就 说 啦 ， 我 的 情人 阳 痉 不 
能 只 怪 他 ， 这 是 因为 两 个 人 性 交 使 双方 兴奋 的 范围 有 限 ， 与 数学 
的 事实 有 关 。 如 果 三 人 以 上 性 交 ， 一 定 会 增加 兴奋 度 。” 

大 家 都 笑 起 来 。j 的 妹妹 化 起 笑容 ，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于 是 
那个 法 国 女 朋 友 也 一 起 上 床 。 毕 竟 是 十 九 岁 ， 厉 害 得 很 。 真 不 
错 ! 

“可 是 你 不 痛快 吧 ?" 

“为 什么 ?” 舒 塑 家 极其 轻 项 地 反问 -- 句 。 年 轻 的 演员 立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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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LS. 

it, BR 十 名 于 从 LRB TSR, GH - edi OBR YE tg AD A: 
Be HEISEI, ARATE RIFE, i AR a Ag 
(RAE TE MOTAR., GA EE AY PAR HERR a A) EE yg? 
但 她 对 这 种 心理 作用 党 不 介意 ， 还 抱怨 说 : 

“ 真 够 可 以 的 ， 就 你 们 自己 吃 呀 1” 

‘A AME.” Bit. 

“让 你 上 去 ,” 

“ER?” BE FT BRIS 

“一 楼 好 像 藏 着 什么 人 在 偷 看 ，j 和 我 都 有 这 种 感觉 。 特 别 
是 我 ， 总 觉得 门 外 有 一 双 小 眼睛 在 瞧 着 我 们 。 结 果 j 了 不行 了 ， 怎 
么 也 不 行 ,” 

“我 也 看 见 了 ， 通 往 厨 房 方 向 的 门 后 有 一 双 小 眼睛 在 瞧 着 我 
们 。 我 刚才 说 了 吧 ?” 年 轻 的 演员 叫 起 来 。 | 

“RUE! 我 就 没 看 见 。” J 的 妹妹 又 亮 出 红 红 的 咽喉 笑 起 来 。 

“刚才 听 囊 子 磁带 的 时 候 ， 我 也 觉得 好 像 有 什么 人 在 偷 看 。” 
摄影 师 一 本 正经 地 说 。 

诗人 一 直 意 识 到 他 背后 的 那 一 双眼 睛 ， 想 起 刚才 去 取 柴 火 的 
时 候 ， 厨 房 门 是 向 外 开 的 ， 可 那 时 候 他 没有 深 加 怀 疑 。 不 管 怎么 
说 ， 现 在 在 他 的 意识 里 ， 在 二 楼 等 着 妻子 上 去 的 ] 的 形象 威胁 性 
地 膨胀 起 来 。 

“如 果 人 觉得 自己 被 别 的 什么 人 偷 看 着 ，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个 偷 
看 的 人 的 幽灵 。 人 的 意识 难道 不 就 是 这 样 的 吗 ? 这 就 是 所 谓 神 的 
眼睛 和 和 鬼 的 眼睛 。 我 软 斯 底 里 发 作 时 ， 在 一 团 漆黑 中 也 能 看 见 这 
种 眼睛 。” 女 雕塑 家 说 。 

“ 连 我 也 歇斯底里 发 作 吗 ?” 摄 影 师 说 。 

“我 在 索 邦 大 学 听 过 哲学 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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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ab fo, ARP Ee ON” A eT] RM ach, fH 
Whee Ap, FP REAR RRR HE OM) RR ATR HE 
VAL TRE AE 

“HB FR PME FE BRE HLA UR Eo NS fe EB 
bak FH - RRA RK, > A a BY A 
“我 说 ， 你 还 是 人 到] 那儿 去 一 下 。 他 和 我 怎么 也 不 行 。 我 累 了 ,,” 
她 滞 日 的 牙齿 大 口 咬 在 榴 内 ， 人 催促 了 的 事 子 . 

密 子 售 含 糊糊 地 摇 了 摇头 ， 用 茫然 无 措 的 哀 怜 的 湿 滤 六 的 猫 
一 梓 的 眼光 看 者 许 人 。 许 人 也 有 盯 着 她 的 眼睛 。 酒 使 他 变 得 发 热 迟 
钝 缕 居 的 内 心 现在 已 经 活 结 一 个 核心 、 一 个 切切 实 实 地 燃烧 着 情 
欲 的 火热 的 核心 。 他 想 ， 如 果 蜜 子 不 上 去 ， 我 就 诱 引 她 到 什么 地 
方 艇 起 来 。 他 筑 切 希望 密 子 不 要 上 去 。 可 是 ， 租 到 哪儿 去 呢 ? 要 
征 这 四 个 酬 鬼 一 下 子 民 睡 过 去 就 好 了 .…… 。 

JERK URES, BAH AHO, JA Sak oh 
Reo PASM, ARAN) Si ATS Sa BO, Ate 
来 ， 和 蜜 子 肩 并 肩 一 起 缓 缓 穿 过 大 厅 。 当 身后 的 门 一 关上 ， 这 两 
个 同班 老 同学 就 在 厨房 、 浴 室 、 楼 梯 挤 在 一 起 的 狭窄 空间 里 紧 紧 
地 拥抱 。 他 的 手 伸 进 了 的 妻子 的 裙子 里 ， 贴 在 赤裸 裸 的 屁股 中 
加， 手指 头 伸 进 温 渡 渡 热 乎 平 的 洞 里 。 的 妻子 隔 着 裤子 使 劲 握 


Aa fT a WE BE HY) AR 
我 们 县 起 来 ， 我 们 躲 起 来 。” 年 轻 的 诗人 低 声 诉 说 ， 他 已 经 
PH AS AE TE KAT OP BH 


又 到 哪儿 去 ?”] Wy SEF th ed ER GRE, Yb OS , 
“HR ENED LA?” RAAB A. FEOF, GRIL AT LLG ROE? 二 楼 j 
人 在 看 总 地 等 着 ， 厨 房 经 常 有 人 来 喝 水 ， 浴 室 几乎 每 隔 十 分 钟 就 有 
人 来 小 僵 …… 

“ERA? 躲 到 车 里 去 。” 诗 人 急中生智 ， 似 乎 有 了 一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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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Al. 
“车 钥匙 的 妹妹 合 着 .” 密 子 立即 把 希望 的 靖 芽 抬 死 了 。 
“中 们 逻 出 这 个 出 庄 .， 我 要 把 你 从 J 的 手中 救出 来 ， 走 吧 1" 
“我 们 部 不 过 是 酬 披 。 想 躲 到 什么 地 方 去 ， 不 是 出 于 爱情 ， 
具有 是 出 于 本 能 的 情欲 .” 蜜 子 放 开 紧 握 的 手 ， 有 和 气 无 力 地 垂 在 他 
的 大 腿 边 ， 

J fe PRM MR. 案子 从 诗人 的 腹 膊 中 挣脱 出 来 ， 跑 到 楼 上 
去 。 许 人 看 着 她 苍白 难看 的 侧 脸 ， 意 识 到 自己 的 话 让 她 胆 尾 害 
TH. 他 自己 也 害 人 起来。 与 失去 创作 电影 机 会 的 蜜 子 在 --- 起 生活 
将 是 十 分 痛苦 的 。 她 说 得 对 。 我 们 都 不 过 是 酬 鬼 ， 想 躲 到 什么 地 
方 去 ， 不 是 出 于 爱情 ， 只 是 出 于 本 能 的 情欲 。 于 是 ， 他 推 开 浴室 
的 门 ， 东 倒 西 牌 地 走 进去 ， 叉 开 腿 撒尿 ， 一 低头 ， 一 直 含 在 眼 里 
的 泪水 滴 落 在 鼓 起 来 的 生殖 器 上 。 他 觉得 很 滑 移 ， 微 笑 起 来 。 于 
古 他 陷入 并 非 以 军 子 为 对 象 的 、 孤 独 的 、 难 耐 的 情欲 之 中 。 他 在 
沉醉 的 极度 壕 钝 的 感觉 中 一 个 劲 儿 地 自 污 ， 体 验 导 向 高 潮 的 些微 
快感 。 一 会 几 ， 血 一 样 的 东西 像 厚 厚 的 白雪 落 在 混 含 着 泪水 与 尿 
水 的 啤酒 沫 一 样 的 泡沫 里 。 他 低 声 松 一 口气 ， 但 并 不 感到 快乐 。 
现在 他 脑子 里 想 的 主要 不 是 蜜 子 ， 而 是 J。 他 感受 到 的 友谊 。 
他 在 窗子 的 内 心 色 起 的 情欲 ，j 会 将 它 还 原 成 苦水 的 。 他 想起 J 
AURORA ATE CATE, BREE. EPMA CHE 
FUR ATE — iE, 1X PHY) AS A fh FS OA i Eth 
第 一 次 在 ] YF OE. A KE. RRA 
一 伴 ， 届 从 于 财 大 气 粗 的 J， 却 没有 蒙受 屈辱 的 感觉 。 他 将 迅速 
缩小 的 玩 艺 儿 收 进 裤 子 里 ， 冲 洗 了 便器 ， 然 后 坐 在 澡 盆 里 ， 一 - 动 
OARS. TOS SAE, USS AE, FEUER. RATA ATE 

SCA BE, A CEM BY EACH. ER 
到 评 里 去 ; 一双 清澈 明亮 的 眼睛 正在 门 后 看 着 自己 躺 在 澡 盆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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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也 要 写 到 诗 电 去 ， 于 是 年 轻 的 诗人 平静 地 醋 睡 过 去 …… 
ae FE a pao EAP a. EPR] 和约 脏 门 ， 用 像 
HE - RES OU me EET fla J， 她 的 情绪 清流 冷静 ， 就 像 回忆 小 
时 候 在 小 溪 里 游泳 ， 外 到 水 底 ， 仰 面 一 躺 ， 看 着 阳光 辉 照 的 水 曾 
ao 她 路 觉 不 到 丝毫 的 欢乐 。] 发 出 一 种 略 含羞 腺 的 声音 ， 浑 
一 阵 痉 们 。 他 的 身子 立即 汗水 沙沙 ， 沉 重地 压 在 她 身上 。 密 子 
an A OCA 从 了 性 交 时 间 拖 得 很 长 这 一 点 可 
以 知道 ， 惠 子 没有 撒谎 ， 而 且 她 还 意识 到 ] 未 必 特 别 喜欢 和 惠 节 
做爱 ， 但 了 在 和 自己 性 交 时 表现 出 的 又 是 一 种 假 热 情 。 罕 了 当然 
WAKA SH PY RB, DPR TG AS 性 交 时 装 出 来 
的 假 兴奋 状态 正常 化 。 既 然 如 此 ， 在 本 一 个 劲 儿 地 对 惠子 和 窗子 
进行 性 鼓动 的 背后 隐藏 着 什么 意思 呢 ? 蜜 子 偶尔 也 曾 想 认真 思考 
一 下 ， 但 她 决 不 往 深 处 去 想 ， 因 为 她 似乎 预感 到 答案 令 人 可 怕 ， 
所 以 总 是 浅 尝 辐 止 。 她 觉得 需要 女人 的 态度 里 本 质 上 就 有 一 种 
Lh. [RRR SS, MRAM. WARS 
ASE, ET ER SER, ee he 


”眼睛 。 喘 上 的 汗水 逐渐 变 冷 ， 他 们 一 起 用 脚 把 毯子 勾 上 来 ， 盖 在 


身上 。 他 们 一 直 没有 说 话 。 从 楼 下 传 来 惠子 、 演 员 、j 的 妹妹 的 
笑 声 ， 但 听 不 见 摄影 师 和 诗人 的 声音 …… 

“难道 你 不 想 体验 真正 的 性 高 湖 ， 而 是 假 的 性 高 潮 吗 ?”j 冷 ， 
不 丁 地 问 。 

“这 对 于 我 并 不 重要 ， 我 真正 的 性 高 潮 在 电影 。” 蜜 子 说 。 

这 好 像 已 经 是 第 一 百 回 似 的 夫妇 间 的 对 话 。 

“可 是 今天 晚上 ， 开 始 的 时 候 ， 你 有 真正 的 性 高 潮 的 感觉 。 

“ 睹 说 ， 不 可 能 ! ” 密 子 惊 丽 万 状 地 坚决 否认 。 她 相信 性 冷 症 
是 自由 存在 最 重要 的 依据 。 

“可 是 你 很 兴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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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ANY AE!” 

“ 那 好 ，、 我 睡觉 了 。”] 说 。 

JRE, RAO RE, HOD BH, Jia et, A 
才 的 确 感觉 到 性 的 兴奋 。 当 曾经 与 自己 睡 过 觉 的 老 同学 、 诗 人 在 
门 外 搂 抱 她 的 时 候 ， 密 子 突然 产生 性 高 潮 的 预感 ， 这 是 她 对 自己 
的 新 发 现 。 当 ] 和 窗子 性 交 时 ， 不 论 密 子 如 何 巧 妙 地 诱导 J，] 
的 手指 决 不 会 模 访 诗人 那 一 瞬间 的 手指 的 动作 。 当 诗人 的 手指 在 
AB ~~ Bg lei) “ek ANE FR MTR RRR A PF et, ER HE SK 
Avi: ARS. mn a RBC AM AWE. JAAS 
. at, BRS ERA OE, MACHT AREER, 
Be, ALA A RL TRE. OT LA a 8 AE SB PA BA HE 
潮 的 这 条 自我 毁灭 之 路 ， 挣 脱 开 诗 人 的 诱惑 ， 回 到 她 唯一 倾注 热 
情 的 电影 中 来 ， 面 色 苍 白 浑 身 颜 拌 地 跑 上 楼 去 。 当 她 在 弥漫 着 天 
士 歌 手 肉 体 的 气味 的 黑 乎 乎 房间 里 ， 在 筋 士 歌手 体温 尚 存 的 床上 
和 丈夫 性 交 时 ， 她 的 确 克 服 了 心理 障碍 。 

密 子 认为 是 一 个 理想 的 丈夫 。 他 为 她 制作 电影 提供 一 切 ， 
他 允许 她 把 自己 封闭 于 自我 的 内 心 世 界 。 她 立志 要 成 为 一 个 真正 
解放 的 女 艺术 家 ， 为 此 ， 她 必须 在 自己 还 是 女性 和 的 时 候 从 一 切 束 
缚 中 获得 自由 。 她 必须 拒绝 任何 危险 的 诱惑 ， 免 得 使 自己 坚强 的 
内 心 世界 陷入 粘 精 的 粥 状 的 惊慌 。 女 人 的 性 高 潮 会 导致 她 作为 电 
影 作 家 的 反 女 性 基本 权利 的 崩溃 。 蜜 子 决心 不 能 落 入 这 个 陷阱 ， 
而 且 她 认为 已 经 成 功 地 从 女人 嫉妒 的 毒化 中 获得 自由 。 然 而 ， 那 
个 年 轻 诗人 瞬间 的 爱抚 就 使 自己 如 此 心 许 播 忠 ， 今 后 将 如 何 是 
好 ? 蜜 子 不 使 身边 的 丈夫 觉察 出 来 地 轻 轻 照 泣 。J 在 性 交 的 时 
息 ， 几 次 扭头 看 着 四 周 ， 说 总 觉得 有 人 在 偷 看 。 我 说 没有 ， 根 本 
不 会 有 人 偷 看 ，J， 舒 服 吧 ， 放 心 好 了 ， 来 ， 快 来 高 潮 了 ， 没 有 
人 看 ……。 我 用 这 些 话 鼓励 他 。 其 实 我 自己 也 觉得 有 人 偷 看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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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 


> EE 


. jE Ae TR REE A? 想 看 我 像 TRB ARR, RE BE 

Pe BEST HET A, TE T° UE AG PE 2 EL eT 
‘onstage naa ps 性 本 能 时 这 ~-B THAD CAI? aR OR 
ih 44 URE ot Jz …… 

J Pk PAPER AC FEE F(t fa YE oe, fH Ga EI] My 
READ TT Fr Taek AR eA YE, EF, FOE, on 
未 可 能 的 十 ， 真 想 换 成 鳃 来 呼吸 ， 两 第 前， 小 时 候 的 朋友 、 报 
义 师 把 在 他 那个 教育 电影 制 片 广 临 时 工作 的 、 一 心 想 当 导 演 的 -- 
们 年轻 妨 奶 介绍 给 于 这 位 姑娘 大 学 刚 毕 业 ， 穿 着 牛人 仔裤 ， 肪 分 
今 的 头发 拢 成 一 把 用 橡皮 欧 训 在 脑 后 ， 和 狂热 的 火 灼 灼 的 目光 ， 又 
显得 可 怜 分 分 ,她 对 性 极其 随便 ， 南 香 因 为 性 冷 症 ， 所 以 不 大 看 
Ui 和 ， 把 所 有 的 热情 都 倾注 在 制作 电影 的 美好 理想 上 上，…: 年 以 
a, J 和 她 结婚 了 了。 从此， 村 开始 山行 他 远大 的 需要 坚 切 而 性 前 
sine tts 他 要 构筑 一 个 以 自己 为 核心 的 独自 的 性 的 小 地 界 
J 害怕 丑闻 ， 这 如 同 他 的 家 族 所 隶属 的 社会 的 血 …- 样 ， 与 过 分 角 
了 到 的 妹妹 截然 相反 ， 其 实 他 像 侈 子 一 样 是 一 个 对 轴 怖 反应 非常 敏 
感 的 胆小鬼 。 第 一 个 妻子 死 后 ， 他 对 现实 此 界 … 无 所 能 ， 只 是 像 
牡 是 附着 于 岩石 一 样 ， 固 执 于 和 白 己 的 性 的 小 世界 里 ， 认为 这 是 他 
一 生 中 唯一 的 通 往 价值 意义 的 道路 . 

] 和 党 子 婚 后 不 到 一 年 ， 就 向 她 暗示 自己 不 是 普通 的 性 生活 
HEIL RY A. BRT ACM AL AS SG PPR LEAL | A EK 
TERK en, “PAL DCTAAS ILA ATR, a) SG BEA Mh 
们 夫妇 之 间 的 性 世界 ， 这 也 成 了 他 们 的 一 个 习惯 。 然 而 BR 
弄 明日 ， 即 使 如 此 ，] 在 性 交 时 怎么 还 有 大 缺 的 感觉 。 但 下 一步 
是 极其 艰难 的 一 步 。 

J 封 财 在 腊 腊 的 展 民 不 安 与 不 可 能 的 感觉 的 法 雾 里 ， 我 的 性 
YY the FH SERS? 无 数 个 夜晚 ， 添 湿 着 精 疲 力 尽 、 今 人 窗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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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 a. FS ATE SP yy RG 7 A ALO? BP, TR BB Ph fe) 
ch DORE ITER TR ME TE A 2k 2, TRAN Aa. ThA RI 
it LURE CER Lo BURA AT DR ER AYER ER a PB 
ATTA S WOR op A HR et, oF DA, GX AERO FY BE tH 
会 拒绝 那个 一 上 上 岁 的 青年 -: 起 上 床 吗 ? | 引导 妻子 逐渐 从 对 同性 
蔚 的 俩 抑 中 十 问 旧 由， 雪子 对 男 同 性 灾 者 参加 聚会 已 经 没有 异 
议 ， 但 在 同一 张 床上 上 上， 丈夫 与 男 -一 个 男人 发 生性 关系 ， 自 己 也 参 
与 问 样 的 性 关系 早 ， 这 必须 跨越 又 长 又 深 的 变 喇 ,J LL FRA GS 
设 益 把 这 个 幻影 灌输 给 妻子 呢 ” 让 她 明白 ， 要 从 性 冷 症 中 摆脱 出 
来 ， 必 须 进 行 巨 大 的 跨越 ， 除 此 之 外 ， 别 无 他 法 。 在 这 遥远 的 -- 

天 到 来 之 前 ， 妻 子 与 任何 轻而易举 的 性 高 潮 无 缘 。 但 只 要 她 一 心 
一 意 专 注 于 电影 ， 和 希望 就 留 给 了 j。 睡 在 身边 的 妻子 呼吸 不 太 顺 
畅 。J 想起 前 妻 自杀 的 那个 冬天 的 拂晓 ， 也 是 .一 起 睡 在 床上 ， 突 
然 发 觉 她 呼吸 异常 。 妻 子 渐渐 地 发 现 光 夫 与 她 妹妹 的 外 国教 师长 
期 同性 恋 。 从 此 ， 她 陷入 极端 的 念 惧 之 中 ， 活 下 来 就 是 为 了 能 够 
从 这 种 惊 惧 仅 怖 中 重新 振作 起 来 。 当 现在 的 妻子 容忍 他 的 性 的 小 
世界 时 ， 他 第 一 次 感觉 到 能 够 从 亡妻 中 把 自身 解放 出 来 。 既 然 不 
能 以 某 种 方式 向 亡妻 赎罪 ， 他 只 能 把 自己 内 心 的 罪恶 感 转化 为 正 
统 的 自我 主张 的 感觉 ， 从 而 恢复 心灵 的 平静 。 

] 怀 着 幽灵 般 的 黑暗 心灵 昏 昏 和 人 睡 ， 葵 入 焦油 -- 样 黑色 的 睡 
上限。 当然 他 并 非 没有 意识 到 自己 与 被 遂 得 走投无路 而 锋 而 走 险 的 
罪犯 无 异 。 在 这 睡 卢 的 黑暗 深渊 里 ， 他 又 感觉 到 刚才 看 见 的 那 一 
双 雪 党 的 眼睛 ， 于 是 他 的 睡 卢 受 到 威胁 ， 惊 钵 不 安 …… 

摄影 师 在 大 厅 的 火炉 前 睡觉 ， 像 胎儿 一 样 绻 曲 着 身子 ， 他 似 
平 老 多 了 ， 给 人 忧郁 孤独 的 印象 。 他 拒绝 外 部 的 一 切 独自 柄 睡 。 
他 大 概 不 仅仅 在 公司 里 是 一 个 性 格 乖 僻 的 孤独 的 人 ， 他 活 在 这 个 
世界 上 ， 钨 怕 没 有 一 刻 能 与 大 家 和 了 睦 相处 。 这 个 像 野 兽 一 样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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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 的 四 十 岁 的 男人 为 什么 在 这 里 和 青年 男女 混成 一 片 呢 ? 简直 
令 人 不 可 思议 ， 

十 八 终 的 世 士 歌手 抱 着 双 膝 坐 在 摄影 师 旁 边 的 地 板 上 ， 她 止 
在 喝 最 上 后 一 口 杜 松子 酒 ， 与 了 的 性 交 未 能 得 到 满足 在 她 的 心里 产 
生 巨 大 的 反抗 感 ， 实 在 不 痛快 。 她 之 所 以 一 直 不 停 地 喝 含 大 量 酒 
精 的 饮料 ， 大 概 就 是 想 把 这 种 不 痛快 的 心情 融化 后 排泄 出 来 。 已 
IR ST, ARSE PTA SRA) DS BZ 
色 的 滑稽 的 涡 形 星云 一 样 快速 旋转 着 ， 杯 子 从 她 的 手中 如 沙子 般 
滑落 下 来 。 她 笋 有 介 事 地 打 了 个 哈 从 ， 想 站 起 来 ， 却 站 不 起 来 ， 
于 古 对 目 己 的 双 腿 愤恨 不 满 地 上 哼 了 一 声 ， 跟 跟 踊 中 地 挣扎 着 站 起 
来 。 

“外 国人 和 我 哪个 好 ?” 墙 边 沙发 上 半 睡 半 醒 的 心满意足 的 询 
JERR ABR SB, “HE? 外 国人 和 我 哪个 好 ?” 

“万 一 怀 了 孕 怎 么 办 ? 外 国人 怕 得 要 死 。 何 况 我 还 是 个 小 
护 。” 女 雕塑 家 的 声音 同样 靡 柔 甜 腻 。 : 

“trie, She A PPLE RE?” 4B AS ie A ke -- RE BE 
TRA BK. | 

恬 士 歌手 慢 慢 地 走向 大 门 ， 她 从 沙发 旁 经 过 的 时 候 ， 沙 发 上 
的 两 个 人 已 经 睡 着 了 。 她 打开 门 ， 出 去 ， 又 关上 门 ， 好 不 容易 分 
清 洽 室 和 厨房 的 门 ， 于 是 走 进 浴 室 ， 低 声 唱 着 黑人 歌曲 ， 声 音 小 ” 
食 如 宫 蜂 的 喻 界 叫 ， 只 有 自己 听 得 见 。 她 迷 迷 糊糊 地 坐 在 便器 上 
侵 慢 吞 吞 地 撒尿 ， 屎 和 酒精 的 气味 像 淋浴 的 水 蒸气 弥漫 全 身 。 

这 时 ， 她 觉得 有 一 个 小 小 的 运动 的 物体 ， 一 瞬间 像 岛 的 影子 
办 现 一 样 ， 修 项 住 自己 紧 闭 的 眼睛 后 面 ， 她 一 边 撤 尿 一 边 睁 开局 
愧 的 眼睛 ， 只 见 这 个 小 小 的 物体 像 基 挂 在 她 的 眼前 一 样 ， 一 双 清 
激 明 亮 的 眼睛 一 动不动 地 盯 着 她 。 呀 ， 原 来 是 你 ! 那 -- 双 有 眼睛 ! 
她 心里 叫喊 着 。 那 一 双眼 睛 立即 迅速 地 往 后 退 。 歌 手 又 醇 又 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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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 CHIE BE ABAR OY Delay. Be) RR PR AUERC, OC 
mI A BR OK PGE PR, UR OE ae oe ek, 
GRAPES PS AGH HERE th (EE PEE TX 
Vy AT HEAAB & Rey HL Reh ep Bee Doel BRE SE RR FL 
if. WRC AHR, KR ARIE TESA. TAEDA EAT FHL 
Cees, PBA AT] CE BE BY FE Po 

ghee, Hone Be PARR, RE -P TAG 
的 小 济 幸 像 蝙 蝙 一 样 倚靠 在 墙 上 了 睡觉。 他 轻 手 轻 脚 地 走 进 浴室 ， 
像 女 八 一 样 蹲 着 不 出 响声 地 撤 完 尿 ， 出 来 一 把 抓 住 他 。 小 孩子 猛 
一 跟 腿 ， 死 命 挣 扎 肥 抗 。 摄 影 师 懂 忙 大 声 呼 喊 ， 言 先是 山 在 洽 盆 
里 睡觉 的 诗人 ， 然 后 是 搂抱 在 沙发 上 睡 的 雕塑 家 和 演员 ， 还 有 苹 
十 瑟 手 都 一 边 嘟 嘟 晴晴 地 抱怨 着 ， 一 边 好 奇 地 了 息 起 来 。 一 会 儿 ， 
] 和 妻子 也 从 楼 上 下 来 。 大 家 都 围 着 小 孩子 。 摄 影 师 抓 着 他 的 两 
只 手 ， 小 孩子 低头 要 咬 ， 演 员 就 按 住 他 的 脑 八 ， 他 不 顾 一 切 地 对 
摄影 师 和 演员 又 中 又 路 。 大 家 好 容易 把 小 孩子 搜 到 大 厅 。 届 是 一 - 
SE. RA BIER, RR ee EB 
下 ， 晕 血 了 立刻 流出 来 。 三 个 身 强力 壮 的 男人 抓 着 他 ， 他 却 像 鳗鱼 
一 样 候 线 地 一 言 不 啊 地 使 劲 要 动 接 扎 。 演 员 的 于 指头 被 他 咬 了 一 
口 ， 痛 得 大 叫 起 来 。 摄 影 师 的 脸 也 被 后 出 了 血 。 小 孩子 似乎 气 狗 
了 ， 又 好 像 吓 二 了， 与 肯尼亚 动物 片 中 所 拍摄 的 被 捕捉 的 野生 小 
动物 的 情景 一 模 一 样 。 这 七 个 猎人 不 安 地 意识 到 ， 如 果 继 续 让 这 
只 小 动物 这 样 折腾 ， 很 可 能 会 心脏 病 发 作 倒 下 去 ， 但 直接 抓 着 小 
孩子 的 三 个 人 正在 气 头 上 ， 银 得 咬牙 切 齿 ， 不 肯 松 手 。 可 是 ， 抓 
着 他 又 能 蛙 么 样 呢 ? 这 时 ， 就 像 他 身体 的 发 条 突然 绷 断 一 样 ， 小 
孩子 一 下 子 很 不 目 然 地 停止 了 摔 扎 ， 元 满 仇恨 地 恶毒 地 尖 声 怪 
OMY, “Seabee ay Ae a ie A Kk aL, BE 
硬 的 尖 血 头 抵 着 上 颈 叫 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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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A TS ALTAR. BEI Bel, 4% RAMEE aK 
所 看 见 的 似 猴 似 神 的 敏捷 机 灵 甩 于 二 个 人 的 手腕 ， 撞 倒 女 人 ， 一 
溜 烟 朝 祭 有 财 的 玻璃 门 冲 去 仿佛 世界 末 朋 来临 一 样 ， 一 声 巨 啊 ， 
吓 得 七 个 人 系 么 财 上 眼睛 ， 待 到 睹 眼 一 看， 只 匈 玻 璃 门 令 奉 ， 展 
筋 浓 重 的 借 关 寿 园 里 一 个 小 小 的 背影 里 曝 着 拼 他 跑 去 〈 也 十 他 的 
In TL iat ADE RS, IL RE Ee A PP) ARE 
T, REBAR 

MRA FER, ibe Perel K BOR Sc ae AB i 
Fe, PAR ee SE eld, Tao, NAC 
Bi Fe UA BLT 25 A BR) a EEE, LEK AT 
Vii. RAR ABH AK PH SER) 2 a a TY BK 
TPA BHA EME A THF EY BER, RE AAI PIA KR ES EP 
的 那个 残 像 ， 如 同 记录 他 们 活动 的 胶卷 到 此 停止 ， 水 银 灯 苍白 地 
了 映照 出 一 张 剧 照 。 就 一 个 人 ， 员 士 歌手 从 剧照 中 走出 来 、 她 慌 慌 
张 张 地 跑 到 屋子 里 面 把 大 厅 的 灯 关 闭 掉 。 大 厅 又 验 入 夜 的 黑暗 的 
RUA, FTA RAR ARRAS PARAM. RH, ried mk 
的 还 是 没有 损坏 的 ， 泛 者 日 党 党 的 光 ， 像 一 堵 墙 把 晨 雾 的 庭园 与 
肘 夜 的 室内 隔离 开 来 。 因 为 屋 里 实在 太 暗 ， 大 家 都 以 为 需 士 歌手 
会 重新 把 灯 打 开 ， 但 她 似乎 坚信 天 已 大 亮 。 她 把 头 抵 在 开关 稍 上 
一 点 的 墙 上 一 动不动 地 站 着 。 

“WR, FETT! EAM!” | TBE, KAW 
ME J MAKE. 

“不 ! LAD! 就 要 这 样 ! ”十 八 岁 的 姑娘 也 气急 败坏 。 然 后 扭 
头 若 动 者 恨 膀 哭泣 ， 她 的 歇斯底里 症 开 始 发 作 ， 无 法 抑制 。 鸣 ! 
吗 ! 她 扭 动 着 身子 。 我 们 会 被 杀 死 的 ， 会 被 渔村 的 人 杀 死 的 。 那 
孩子 回去 一 说 ， 他 们 就 会 来 杀 我 们 ! 她 们 对 通奸 的 人 都 那么 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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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PAAR STFS fill AO 1 LR eK RR ATE, (H 
PR ENE BC BE Se A A Fb Fo BRE 7 EY HB OT I RR 
缠绕 在 大 家 的 脑子 里 ， 谁 也 无 法 摆 陪 ， 

“开车 逃 吧 ! 我 说 ， 乘 他 们 还 没 来 ， 我 们 赶快 开车 逃 吧 !” 歌 
FIR ER DL o 

“不 行 。 如 果真 像 你 说 的 ， 我 们 惹 怒 了 他 们 ， 他 们 来 找 厦 儿 
的 话 ， 现 在 早已 把 路 [I 封 住 了 。 ”J 拒绝 了 歌手 的 建议 。 

“ERE AI? EAI?” KFT MK. 

“把 灯 打 开 ， 大 家 慢 慢 张罗 着 做 早饭 。 j 说 。 他 走 到 项 士 歌 
FSS, APTA, APR. RPO 
ERR, OU FRA, KS PB, MLE 
地 抵 着 墙壁 ， 真 吓人 担心 她 的 皮肤 会 不 会 顶 破 …… 

在 明之 的 灯光 映照 下 ， 其 他 六 个 人 都 觉得 尴 炊 羞愧 ， 谁 也 不 
看 别人 ， 各 目 寻 找 着 椅子 坐 下 来 ， 或 者 傅 靠 在 墙 上 。 许 人 的 嘴 
层 、 下 巴 尽 是 鼻血 ， 演 员 把 被 咬 出 血 的 手指 含 在 嘴 里 ， 报 影 师 气 
哼 哼 地 用 手掌 轻 轻 中 着 脸 上 的 血 。 那 些 女 的 ， 尽 管 没 有 这 三 个 人 
这 样 狼 狐 ， 脱 落 化 妆 的 脸 在 明 晃 晃 的 灯光 下 照样 惨 不 忍 晓 。 由 于 
大 家 睡 卢 不 足 和 宿 醉 未 醒 ， 产 生 一 种 身 然 自 弃 的 情绪 ， 很 快 地 烦 
躁 不 安 起 来 。 | 

-为 什么 要 那样 对 待 小 孩子 ? 给 他 一 CFE AT A OTE A a 
兴 兴 地 回去 不 好 吗 ?”] 抱怨 摄影 师 ， 

“FR AME TR, EE” UD RL, OR PF RE 
说 , “他 不 是 叫 “ 我 都 看 见 了 ” 吗 ?! 也 就 只 能 那样 子 。 

比 现在 的 沉默 更 不 祥 更 阴险 更 可 怕 的 沉默 ， 像 飞机 的 影子 -一 
伴 宠 日 在 我 们 头顶 上 。 是 的 ， 他 什么 都 看 见 了 。 大 家 意识 到 ， 其 
实 这 了 七 个 人 中 ， 谁 也 没有 去 注意 别人 ， 其 至 谁 也 没有 去 注意 自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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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at dgd 
A vrai th 语 - 


的 妹妹 谤 在 破 人 少年 跳水 - EERE A HIG Wy BRAT Lud, BE PL Fy 
de boty aS ae AP a A ee i, Po WE 
SRV RBBB OSS, RAS MRE o. BAD 
MEF, (ho bw eb ial DAR Be We? 

1 iY) ok 和 回头 看 着 了 ， 对 抬头 露出 不 知 记 措 的 微 疾 的 于 于 让 
人 ， 汗 济 你 ， 要 是 这 个 小 孩 从 山 土 跳 下 去 自杀 ， 你 就 
Ke ARE ae ECA ICE FT.” 

i F sik PHI?” RPWR SBE RS RE. 

“UK? AA PAR CSA AR SER AR.” 

“PDE Fee HT ENE? 她 不 是 神经 官能 丁 日 杀 的 吗 ? 这 难道 也 
KE GE TERS?” BFE Ie] J, 

“是 我 的 责任 。。 Jib. PADARAK SS. HABERKE RK 
PRIA THA Re, RE RE Be HB ee lal oe A RP e+e, 
ZEB RU WH RE MRKAK MAB. 

“为 什么 ?” okies 

“SETA AR A Fe 

“是 她 目 = RE" 窗子 抱 着 - “ARAL, 

“不 单 是 这 样 。” 

和 暑 子 感到 绝望 而 且 绝 望 越 来 越 深 她 不 断 闻 浆 夫 . “她 是 
怎么 死 的 ?” 

“你 和 我 结 $ 婚 的 时 候 不 是 知道 我 的 前 要 自杀 了 了 吗 ? 这 件 事 与 
你 无 关 。” ] 和 妻子 一 样 陷入 绝望 之 中 ， 根 拼命 地 起 进 自私 的 家 
fee RE HE EB 

“当然 有 关 。 因为 你 又 要 干 同样 的 事 1” | 的 妹妹 斩钉截铁 地 
说 , “要 是 那个 小 孩 从 山崖 上 伤痕 累累 像 破 麻袋 一 样 掉 进 海里 ， 
你 就 是 又 干 了 同样 的 事 。 

“PRA? 就 我 的 丑 晋 的 性 交 被 他 看 见 了 吗 ? 你 的 跟 我 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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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E 


HITE 6 Ae Lk He fr OF ey?” 

“不 害 腺 ! > Yo RE Be EL Be RY EL tS 
~ eB AY EG 从 她 有 有 满 血丝 ， af AR RR ADB Ee PERRO Ba 
出 伤心 的 HHOK, ee ee Tie. Bea AT Pp et Fc rs aR 7 

“ERAB PAT ZO? TE Zan SE ARE?” BPRS 
ho Ap PMB ay pa, ikea] J 

SAR Ps HE” 

“我 现在 就 想 知道 .” | 

“你 昕 了 义 直 么 样 ” 这 跟 你 有 什么 关系 ”你 和 我 结婚 不 就 是 
为 了 想 创 作 电 影 吗 》” 你 现在 正在 创作 反映 你 的 荒唐 无 移 的 地 狱 景 
则 的 先锋 电影 ， 你 还 要 我 干什么 ?” 工 振 振 有 词 ， 但 缺 筷 说 服 力 ， 
其 至 他 自己 都 厌恶 Ad 

“J, DO PETR SE tg 3 和 下 <i wae SUE, OY Jy KW 
my J AES: rn 年 ， 这 么 长 时 间 ，J 对 他 总 是 发 时 

、 车 使 气 指 ， 而 摄影 师 Wen Ade, OE, J 从 摄影 师 喘 
上 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阳 生 人 ， 他 感到 严重 的 威胁 , 

“我 只 是 ……”] 脸红 耳 赤 ， 神 态 难 堪 。 他 在 寻找 一 个 妥协 
点 ， 必 须 重 新 确认 报 影 师 这 十 年 来 的 臣 仆 的 地 位 。 现 在 他 像 -人 
又 目 私 又 居 能 的 小 孩 -- 样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 

了 和 前 妻 结婚 以 后 ， 还 照样 和 下 流 的 外 国 汉 子 搞 同 性 恋 ， 
两 个 人 大 日 天 就 在 床上 鬼混 。 JME FRAP AKA. JHA 
起 把 这 件 事 告诉 天 真 纯 洁 的 妻子 ， 但 也 不 想 隐 藏 。J， 你 从 结婚 
那 一 天 起 就 盼望 妻子 自杀 。 你 明明 知道 妻子 春 了 一 百 片 安 眠 药 ， 
囊 效 睡 ， 让 她 死去 。J， 这 些 囊 实 你 打算 隐瞒 到 什么 时 候 ?” 

] 几乎 是 从 椅子 上 蹦 起 来 走 到 摄影 师 面 前 ， 照 他 的 脸 狠 命 捷 
去 。 摄 影 师 脸 色 笋 白 ， 血 从 嘴 层 滴 流 下 来 ， 他 默默 地 忍耐 着 ， 没 
有 还 手 。 他 现在 是 一 个 精 疲 力 尽 的 中 年 人 ， 连 痛苦 的 声音 都 哼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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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来 。j 像 尽 某 种 义务 似 地 继续 捷 他 。 | 

“PE |! 快 拦住 J! 会 把 他 接 死 的 ,。” 蜜 子 像 自己 挨 接 一 样 
悲愤 地 尖 声 叫 喊 。 

年 轻 的 诗人 站 起 来 ， 从 背后 把 J 按 住 。j 紧 握拳 头 的 右 辟 和 
AJA MBA WE, TAR ILA EBA, BEA 
甚至 一 瞬间 担心 ] 会 不 会 个 下 去 ， 但 他 没有 倒 下 ， 涨 红 着 脸 ， 喘 
着 粗 气 ， 任 任 许 人 按 住 他 。 然 后 像 被 人 痛 搂 --- 通 似 地 郁闷 窝囊 地 
对 身后 的 诗人 说 :“ 行 了 吧 ? 放 开 我 。” 

诗人 把 手 放 下 来 ，j 转 过 头 回 到 自己 的 椅子 上 。 年 轻 的 诗人 
站 在 蜜 子 的 椅子 旁边 保护 着 她 ， 警 惕 地 有 盯 着 J。] 把头 埋 在 双手 
里 ， 一 动不动 ， 似 乎 也 在 流泪 鸣 咽 。 其 实 他 并 未 善 黑 甘 休 ， 突 然 
扬 起 火辣辣 红 通 通 猴子 一 样 的 脸 反 果 着 诗人 。 

“我 知道 你 和 蜜 子 睡 过 觉 ， 也 知道 你 至 今 还 时 常 对 我 的 老婆 


”不安 好 心 。 你 用 温顺 的 沉默 和 微笑 掩盖 你 的 坏 心 眼 。 你 到 我 这 几 


来 ， 别 看 你 装 出 一 副 正 人 君子 模样 责备 我 ， REB CORA R, 
虚 得 很 。” 

咬牙 切 齿 深 杰 痛 绝 的 惜 恨 把 ]、 蜜 子 、 ars 年 轻 的 诗 
人 人、 摄影 师 关 闭 在 各 自 的 沉默 的 铁 乱 子 里 。 他 们 一 动不动 ， 浑 身 
”次 软 ， 愤 澡 念 低 、 互 不 信任 、 丧 失 友谊 像 一 块 墨 把 内 心 抹 得 漆黑 
一 图。 他 们 双手 都 战 战 欧 顽 地 捧 着 昨夜 ， 把 他 们 紧密 联结 在 一 :起 
的 ， 虚 构 的 友谊 线圈 的 断 头 。 他 们 甚至 怀疑 连 这 断 头 本 身 也 会 像 
冰霜 一 样 ， 迅 即 融 化 得 无 影 无 踪 。 一 -个 个 都 觉得 自己 像 一 个 被 人 
RRA ET a. HOE ME AYR FB 
(AA ABR 55 SES ie AH yO --- 

只 有 一 个 人 、 年 轻 的 演员 既 不 歇斯底里 ， 也 没有 束缚 于 情 恨 
的 锁链 ， 此 时 却 发 现 自己 内 心 的 反常 。 他 还 是 一 个 缺乏 思想 力 、 
不 善 判断 、 感 觉 迟 钝 却 很 候 江 的 孩子 。 他 浑身 肉体 上 的 不 自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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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 (It F 


AF CE BIS Ps] SAT TAL TAR Ub Be BG FS ATR A EY As, 
With Lptik. jJb-ab nt WAH baby Paw § mA BE , 
Vt Pe A A EL CH EA RT $e, ERR. ft AS ae BR ER AL 
Fe, SRA aR, FT RR AWK. 

“ 呀 ， 我 想 淋 治 ， 想 去 浴室 淋浴 。 我 难受 。 我 和 女人 了 睡觉 以 
后 ， 第 二 大 蛙 展 一 定 要 淋浴 ! 啊 ， 我 …… 难 受 1” 

演员 和 其 他 人 都 知道 煤气 多 的 煤气 已 经 用 元 ， 无 法 烧 热 水 洗 
澡 ， 而 且 都 觉得 目 己 污 脏 的 皮肤 痒 得 难受 。 在 懂 恨 的 锁链 上 涂抹 
肉体 土 的 上 自我 大 恶 ， 变 成 双重 束缚 ,， 而 演员 也 只 能 滑稽 地 看 着 这 
一 切 ， 

“上 蛾 ， 我 难受 ， 浑 身 奥 暴 暴 的 1" 

其 他 人 当然 不 会 发 笑 ， 于 是 年 轻 的 演员 心情 越 来 越 不 好 ， 有 
氮 芒 伤 ， 像 十 脾气 的 儿童 ， 他 要 把 椅子 踢 翻 似 地 故意 粗暴 地 站 起 
来 走 到 玻璃 门 劳 ， 小 心 效 翼 地 踩 着 地 板 ， 免 得 被 碎 玻 璃 扎 伤 ， 奢 
动作 如 同 古 典 戏剧 中 程式 化 的 小 偷 或 者 1 a AE Fi ek FA ER FF. 
Fe OK tte AY Se). SE Ae AY Ad) tl 5) 2D TK FRY Ep 
来 :“ 眼 ! UH, fe HTT” 

大 家 者 回头 看 着 玻璃 门 外 黎 明 中 的 庭园 ， 晓 雾 消 散 ， 夏 天 的 
清晨 清 砷 美丽 。 斜 斜 的 草坪 草本 从 生 、 青 慰 茂 密 。 看 不 见 天 空 、 
大 海 和 树木 。 曹 坪 没 有 修整 ， 到 处 都 茂盛 浓密 地 生长 着 粗壮 坚 霹 
的 野草 ， 高 高 地 从 聚 在 一 起 ， 苍 染 浓 绿 ， 显 得 比 嫩 绿 的 草坪 食 郁 
和 殷殷。 草坪 上 立 着 两 畦 塑像 ， 前 面 的 是 阿波 罗 ， 手 腕 断 缺 的 左 于 
捉 癌 正 前 方 ， 五 官 端 让 、 仪 表 堂 堂 的 青年 的 头 部 姚 望 着 手指 的 方 
问 ， 顽 脚跟 微微 择 起 ， 蝴 私 打 湿 腿 部 那 松弛 的 缕缕 肌肉 ， 在 宁 节 
的 展 光 里 含 禹 肃穆 的 淡淡 阴影 ， 等 待 着 阳光 的 温暖 ， 只 是 在 葡萄 
让 了 季 和 友 腿 内 侧 的 接合 处 显现 浓 黑 的 阴影 后 面 的 那 -- 尊 塑像 肯 
AE. PS A AURA PP BAS By he e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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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两 个 小 洞 。 这 个 老人 在 这 晨光 普照 的 翠绿 庭 况 里 是 为 数 不 多 的 
夜 的 残 漆 ， 

大 厅 里 ， 有 的 坐 在 椅子 上 ， 有 的 站 在 椅子 劳 边 ， 大 家 围 聚 一 
起 等 待 渔民 的 来 临 。 突 然 从 雕像 中 间 出 现 一 伙 人 。 中 年 妇女 、 老 
人 、 小 孩 ， 他 们 的 脸 在 晨光 里 比 昨 晚 车 灯 映 照 时 更 加 冷漠 呆板 ， 
更 带 野 性 ， 也 显得 更 小 ， 他 们 昨 晚 是 否 就 在 路 上 站 了 一 夜 ， 威 
胁 、 街 辱 那个 忧郁 孤独 地 准备 晚饭 的 媳妇? 他们 沉默 地 聚集 着 ， 
一 直 坚 持 到 天 亮 了 吗 ? 如 果 除了 出 海 之 外 的 所 有 村 民 满 腔 愤怒 地 
在 路 上 站 了 整整 一 夜 ， 耳 梨 湾 的 村 落 出 于 异 恨 甚至 不 惜 破坏 正常 
_ 生活， 这样 的 村 民 不 是 太 凶 狠 可 怕 了 吗 ? RE A RS 
在 一 起 。 昨 晚 ， 一 种 上 暖 味 的 亲和力 让 他 们 共同 对 一 场 胡 朵 的 聚会 
负责 ， 现 在 又 必须 同心 协力 对 付 迫 在 眼前 的 恐怖 与 暴力 。 大 约 四 
十 个 渔民 一 声 不 响 地 遂 到 阳台 前 面 ， 他 们 簇拥 着 一 个 头发 丰厚 、 
皮肤 浅 黑 、 长 得 跟 印 地 安 人 差不多 的 中 年 妇女 和 脸 上 血迹 斑斑 的 
少年 。 七 个 人 觉得 已 经 走投无路 。 渔 民 在 门口 停 下 来 ， 盯 着 屋 
里 ， 那 眼光 深 处 分 明 燃 烧 着 和 昨夜 侮辱 那 家 女人 一 样 残 酷 的 烈火 
和 残忍 的 毒 焰 。 年 轻 的 演员 吓 破 了 胆 ， 从 襟 子 中 间 往 后 退缩 。 门 
外 的 这 些 人 是 声 跌 力 竭 地 叫喊 着 冲 进来 把 他 们 拳 打 脚 踢 地 痛 接 -- 
WME? 还 是 这 七 个 人 先 泪 流 满面 浑身 哆 嗪 时 倒 在 地 呢 ? 总 之 ， 七 
个 人 胆 崛 心 惊 ， 不 知 所 措 ， 门 外 的 人 踩 着 深 没 脚跟 的 草丛 ， 小 腿 
肚 都 被 露水 弄 湿 了 ， 摆 出 往 里 冲 的 架 式 。 

这 时 ，j] AOR ORE bank te oe aE ay de, SE J a oe ve 
TR AWE, pl Bh AR SEE, ESB 
台 上 ， 勇 敢 地 面 对 这 些 渔民 。 渔 民 的 自 光 立刻 散乱 了 。 

“我 们 都 担心 这 孩子 是 不 是 掉 到 山 岩 下 摔 死 了 。 他 一 个 晚上 
藏 在 我 们 屋子 里 ， 后 来 把 玻璃 门 撞 碎 就 逃跑 了 。 伤 了 没有 ? 好 像 
不 得 事 吧 ?” 上 的 妹妹 恬 不 知 耻 地 说 ， 口 气 傲慢 。 她 是 先 声 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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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DOASP. Ait, MRR eM? ER ER fab en 
WPA Rie IT, fe idee, IR, deter aiay He Pp Zee? Jae He 
WAS ABE ATA tndita 5 ‘46 

USA. EU CHEN RE, HGR EA at CR. BBR MAAS 
SE JIN OROKM Ea? Ie Al, Pkg Po. LWA 
PE SRE ARE AS HE HPA AE fe Cee ACA 7 
A La eR aA Se, fp gO TE AB OR Ha ie AL 
X60 “BY” dhe EPH Fy tony i aR Als Hay AN ACE Spe hh 
BLABOAM., “) FQ UIE ROPE, Dec MCE AE RI HAD, 7s 
fAIR-- A) BB MEI EH Ree HL Sak 
aba WL! 我 都 看 见 了 1” 

“ 那 是 个 傻 小 子 ， 胡 说 八道 什么 看 见鬼 了 ， 看 见鬼 杀人 了. 
KLAR, BA, ARR” 下 
意思 的 难看 的 笑容 。 她 周围 所 有 的 人 脸色 都 缓和 下 来 ， 变 得 善 
民 、 平 板 、 坚 无 生气 ， 带 着 一 些 懈 愧 的 不 自然 的 微笑 ， 

“玻璃 就 算 ， 不 用 你 们 赔 了 ,能 照样 给 我 们 送 鱼 来 多 ” 我 
WR, KPA, BAYS, oy?” 

“ 拍 电影 ! ”村 里 人 惊叹 不 已 ， 他 们 已 经 安全 被 ] 的 妹妹 的 手 
BERLE T 

“昨天 夜晚 ， 今 天 早晨 ， 你 们 怎么 都 这 么 早 就 结伙 --- 起 出 来 
MP? MAMTA.” 她 像 盘 查 似 地 追问 ， 对 自己 的 胜利 信心 
十 足 ， 充满 骄傲。 

”妇女 和 老人 们 解释 说 ， 现在 年 和 巢 湾 的 渔船 都 打 不 到 和 鱼 ， 这 都 
Fe UG TEE SS 于 是 留 在 村 里 的 人 就 要 把 恶魔 抓 出 来 赶 出 去 。 所 
以 一 直 监 视 那 个 通奸 的 女人 ， 直 到 她 坦白 交待 认罪 求 伐 。 那 个 女 
人 一 投降 ， 亚 厅 就 赶 走 一 个 。 还 有 其 他 各 种 各 样 的 亚麻 也 要 揪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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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巢 湾 的 人 们 默默 地 从 塑像 中 间 罕 过 下 山 以 后 ，J 的 妹妹 从 
PEL fap SQ dye BS Be He a LB | | BBC ile [a] Pee he AP Re bo), He tf, 
显得 很 黑 ， 只 有 脸 廓 的 汗毛 办 着 绿色 的 光 。 A a Be 
me. SUA A, ENR HL, AIRE RE -RRRARS. HA 
Be BIR EMER BE 

“我 得 睡 - -会 儿 觉 ， 没 有 非 我 不 可 的 事 了 吧 ?” 她 的 声音 带 者 
HB, AE IRIEL CHES, Kia Mt feat aly, HEART HE 2: 
fo 一 会 儿 ， 从 二 楼 传 来 开门 的 声音 ， 不 是 J 了 刚才 睡觉 的 那 间 房 
邮 ， 大 家 一 声 不 啊 。 又 听见 关门 的 声音 、 和 衣 -- 头 沉重 地 倒 在 床 
上 的 声 首 。 二 楼 便 无 声 无 息 了 。 

“把 摄像 机 文 起 来 吧 。 再 不 准备 ， 太 阳 就 出 来 了 。” 摄 影 师 依 
然 一 肚子 怨气 ， 但 显然 力图 缓和 刚才 那 一 场 不 愉快 的 谈话 造成 的 
僵 沛 气氛 。 他 一 个 人 站 起 来 ， 到 摄影 机 箱子 旁 弯 腰 默默 地 搬 动 器 
mM, BRA, AeA, HLA SPM. 

AE PE, RAT, GCI EW RBAKRKBA. 
TeEEGR REA SREAEAIIREEH BLK, wie 
WIRES LES. FROMIAA TRS AR, BT —HpkKE 
BPE fb, Gch Baie PBR. EAN EO . RAS hh oY 
De Amie Se BR. FRM RRL K-ih, RRB TR 
TEM QB Blas BS PRA SLSR TBA, RRMA 
线 上 升 ， 庭 园 一 点 也 不 冷 。 一 会 儿 ， 在 窗子 的 劝说 下 ， 顺 士 歌手 
ORRIN PSS, BER, RK MH 
SMG HEB, DMRS, Rit, HAAR SKM 
R, SAR, BD ACH PER Ee Fe PE HY 
裸体 女性 的 形象 。 摄 影 师 在 调节 机 器 ， 脸 色 同 样 苍白 丑陋 的 蜜 子 
在 旁边 看 着 分 镜头 剧本 。 山 下 遥远 的 大 海 在 灼热 的 阳光 映照 下 内 
烁 净 眼 。 庭 园 呈 现 出 夏 日 早晨 生机 勃发 的 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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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 你 们 看 ， 那 小 孩 门 牙 都 被 厂 断 了 ， 掉 在 这 里 呢 。” 演员 
开心 地 叫 起 来 ， 右 手 拿 着 小 小 的 门 拨 ， 微 笑 着 ， 身 上 的 肌肉 在 阳 
光 下 透 着 玫瑰 色 .“ 那 家 伙 一 定 痛 得 很 呢 ， 牙 痛 得 忘 了 心痛 。 

1 PARE. BAK. BEM. RS A ABR oh 
地 停 下 手 里 的 活 儿 ， 责 备 的 眼光 盯 着 演员 。 

“ 流 这 么 多 血 ， 忍 醒 着 牙痛 ， 那 小 子 一 定 把 见鬼 之 类 的 事 儿 
FARA ZA 了。 是 吧 ?” 

大 家 无 可 奈何 地 他 立 着 。 演 员 莫 明 其 妙 着 急 地 叫 起 来 : “你 
们 这 是 怎么 啦 ” 跟 木乃伊 一 样 ! 怎么 回 事 ? 简直 就 像 时 间 停止 不 
动 一样 1” 

谁 也 没有 搭理 ， 依 然 默默 地 站 着 ， 看 着 他 。 突 然 ， 演 员 右手 
握 着 小 孩 的 门牙 ， 双 膝 跪 趴 在 血 污 的 草坪 上 扭 动 着 身子 哭泣 起 
来 ， 一 边 器 一 边 嘟 师 : “了 啊 ! 烦 透 了 ! 在 这 个 鬼 地 方 ， 这 样子 光 
着 身子 ， 干 这 样 的 活 儿 ! 我 一 点 也 不 痛快 ! 啊 ! 烦 透 了 ! 一 定 会 
有 适合 我 干 的 工作 ， 啊 ， 却 让 其 他 小 伙 子 先 占 了 ……” 


2 


拥挤 的 地 铁 从 国会 议事 堂 站 发 车 后 一 分 钟 ，] 和 老头 就 同时 
注意 到 一 个 十 八 岁 左右 的 少年 。 他 个 头 很 高 ， 穿 着 浑身 缀 满 装饰 
纽扣 和 皮带 扣 的 英国 制 青年 式 双 排 扣 防水 大 衣 ， 脖 子 和 脸 汗 水 津 
津 ， 内 着 白色 的 光 ， 一 条 腿 往 前 跨 出 一 步 ， 塞 在 拥挤 不 堪 的 人 群 
的 身体 里 ， 脚 上 穿着 鹿 皮 长 统 靴 ， 有 时 能 看 见 赤裸 着 的 小 腿 和 肪 
兽 。 他 看 似 干 瘦 ， 其 实 从 脖子 上 的 肌肉 推测 ， 体 重 至 少 在 七 :上 公 
斤 以 上 。 也 许 除 了 大 衣 和 长 统 鞭 ; 里 面 什么 也 没 穿 ， 所 以 显得 消 
88 

地 铁 像 冬天 早晨 迟到 的 送 报 员 使 劲 地 摇晃 着 身子 ， B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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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前 跑 。 少 年 的 额 兴 上 渗 出 鱼 籽 般 的 汗 珠 ， 脚 又 往 前 进 了 一 步 , 
他 的 身体 紧 贴 着 前 面 一 个 姑娘 的 后 背 和 尾 股 。 那 姑娘 额头 上 长 着 
AM, STARR APE CE, KARR. DEKE 
AHA, hoo eee -- OR, BRAD NK 
HA 2c, AR Ha RE EB ABE OS TS Ti AB A ps OR OR AY HR SF, 
尽管 还 残留 着 -一丝 狭 狂 和 狂 亡 ， 却 已 经 完全 热 和 了 。 他 的 蒙古 人 
型 的 小 上 弹子 使 劲 地 僵 张 者， 似乎 想 嗅 出 什么 异样 的 味道 来 。 看 来 
他 心里 明日 ， 在 全 体 乘 客 头 顶 上 大 约 五 米 之 处 ， 便 是 初冬 黄 苷 下 
现 深 报 究 的 大 都 市 ， 那 里 生活 着 一 干 万 人 ， 而 没有 -一 个 人 协助 这 
个 孤独 的 少年 的 “工作 ”。 

少年 汗水 淋 注 ， 松 了 一 口气 ， 于 是 傲慢 自 大 地 认定 自己 与 这 
由 界 上 的 一 切 蛇 无 关系 ， 然 后 突然 疯狂 地 冲动 兴奋 ， 从 防水 大 胡 
暗 农 的 小 洞 伸 出 坚硬 的 武器 ， 顶 着 姑娘 构 黄 色 大 衣 的 屁股 部 位 ， 
义 疫 爱 义 担忧 地 细心 磨 中 着 ， 半 张 半 闭 的 嘴唇 沉浸 在 快感 之 中 ， 
学 现 出 至 徒 般 纯真 祥和 的 微笑 ， 渐 渐 地 向 脸 上 荡 澜 开 去 …… 

] 和 他 的 朋友 、 大 个 子 老头 肩 挨 着 肩 ， 目 不 转 睛 地 看 着 这 - 
切 ， 勾 张 得 心 都 提 到 嗓门 眼 上 ， 直 想 闭 眼睛 ， 真 担心 老头 经 不 起 
这 刺激 ， 会 心脏 病 发 作 倒 下 去 。 电 车 徐徐 进 站 ， 停 下 来 ， 人 们 下 
车 上 车 后 ， 双 发车。 他们 以 为 少年 已 经 下 车 ， 使 朝 那 边 望 了 ~ 
眼 ， 乘 客 比 刚才 少 了 一 些 ， 他 却 仍然 在 人 群 中 继续 他 的 “和 营 生 ” 
而 且 像 死亡 一 样 不 可 抗拒 的 性 高 潮 正 向 他 袭 来 。 就 在 这 一 瞬间 ， 
似乎 车 里 所 有 的 人 人、 无数 的 眼光 对 他 她 神 ， 他 在 眼睛 的 洪水 中 达 
到 性 高 沸 。 这 时 ， 从 J] 和 老头 的 旁边 突然 闻 出 -条 中 年 大 汉 ， 冲 
到 少年 跟前 ， 一 把 揪 住 他 的 衣 领 ， 那 架势 好 像 要 把 他 的 防水 大 表 
镜 下 来 似 的 。 青 年 和 老头 紧张 得 咽 下 一 和 口 唾 液 ， 长 蝴 一 口气 ， 

“这 小 子 太 过 分 了 ,” 青 年 对 着 老头 植物 -- 样 的 丁 休 低 声 说 . 

他 们 .一边 经 受 心脏 异常 讽 奇 、 斑 踢 乱 跳 的 折磨， 一 边 不 无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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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HA eT, ky ABE], TR AY ~~ ish vet 7K ne BH ey 
THA RK TIE, TE tS in Oe SE SB Bn 
中 一定 伴随 着 绝望 ， 然 后 ， 走 投 无 路 、 束 手 就 擒 的 感觉 像 强 子 一 
翌 ， 束 捆 着 他 年 轻 健 壮 的 五 腑 六 峙 他 一 定 预 感到 自己 会 被 剥 下 
大 家， 经 不 挂 地 、 小 皱纹 似 的 眼睛 下 挂 着 泪珠 、 无 精 打 采 的 生 
列 上 器 上 挂 着 精液 、 像 手淫 的 黑猩猩 一 样 和 天 人 现 腿 地 拖 到 等 察 局 
去 ， 在 四 周 充 满 敌 意 的 众 目 瞪 虐 之 下 ， 泪 水 的 颜色 一 样 的 精液 像 
果子 冻 凝 固 在 他 的 裤 褚 里， 使 他 很 不 自在 。 “那个 冒险 家 ， 救 他 
一 把 续 么 样 ?” 青 年 的 心肠 热 了 起 来 。“ 好 ， 救 他 一 把 。 不 知道 行 
NT.” 老头 说 。 于 是 ， 他 们 站 起 来 ， 朝 揪 着 少年 的 衣 领 的 中 年 
人 下 去 ， 紧 张 得 脸色 笋 日 ， 倒 像 自己 要 被 人 搭救 似 的 。“ 我 们 把 
hsm an Be PEER” ESR TE A hh BE OA 

(tS A ae at Iie BE AOS SL Ee, EE ETE BE RA BE 
ICAL, 50,138 AOA A. EU EEO 
力 壮 如 消防 队员 的 中 年 人 不 相 上 下 ， 态 度 沉 着 稳重 又 暗 带 威 压 。 
] 对 老头 肉体 上 的 凉 凉 威 容 佩服 得 五 体 投 地 ， 莽 至 对 他 年 轻 时 候 
皮 达 健美 的 肌肉 有 一 种 说 不 出 的 嫉妒 感 。J 很 清楚 ， 这 头 老 野牛 
的 内 心 布 满 欲 望 躁动 的 荆棘 ， 像 硅 药 的 触手 一 样 额 拌 。 

“这 种 小 流氓 ， 真 该 狠 狠 搂 一 通 。 那 姑娘 招 他 惹 他 了 ， 碍 他 
什么 于 ， 干 这 种 不 要 脸 的 事 儿 !” 中 年 人 义愤 填 庚 ， 不 过 有 点 做 
作 。 

老头 突然 感到 极 大 的 孤独 的 愤怒 ， 被 无 数 枯黄 色 的 皱纹 遮 凑 
的 眼 凡 周围 的 皮肤 都 张 红 了 ， 中 年 人 以 为 他 的 见 义勇 为 感动 了 老 
头 ， 于 是 友善 地 点 点 头 。 盾 盯 着 老头 气 红 的 脸 ， 觉 得 很 像 戈 登 杜 
涂 子 酒 商标 上 那 头 醉 狗 ， 这 是 他 认识 老头 以 来 的 第 一 次 发 现 ， 

“不 管 怎样 ， 让 我 们 把 他 交 给 警察 。 你 留 一 张 名 片 ， 我 们 告 
许 者 长 是 你 抓 到 的 。 ”本 见 势 不 妙 ， 在 老头 破 日 大 骂 中 年 人 之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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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 TG HE OK 

“HM, BULA. REAM, w-RES 
we xR!” FEA MIR Beg Be, Aa 5k 
折 着 的 旧名 片 ， 交 给 J. 

老头 和 上 从 两 边 架 着 少年 ， 腰 介 感 觉 到 他 身体 的 额 拌 。 少 年 
pa ANAL Hl 2S PF ER tt BR ESR a, 用 低 得 不 能 再 低 的 声音 
HATH RT ft “HSE, BOY, HRT.” 

HEE ATE (i Ec Pet et TA KK SE 9 A, fg 
K (6-44 1E CE PR OAR MRR, 
WIA He RS, AK ERK ARH RAS 
A, UPR eK. RAR EH A Ha 
WR, TE J XT OPES AY ASE ee Bl] — HE ER A = fA ROP HS 这 人 么 
MEER L/VE FE, MMIER AK, APMBIKE, MARR 
XB REY | OH, LE ABS IL Ge eR? 

“姑娘 ， 想 开 点 ， 这 又 怀孕 不 了 。 你 还 照样 是 处 女 ， 纯 洁 着 
Neo” PSE ARR, SERIA Bie, A AFR MUS 
Ke A, Eh A ABE A AR 

BP P-Tew, CLA) PaCS BBP L. 
PIAS ATR, SE A CORP RE Oe EK THES 
EF. JO BB, RR, Re ae th a Te 
it, ERE SRY, RSME READE GLE 
WONT BNEALHA) 下 了 站 台 台 阶 。 一 边 走 一 边 “ 数 落 ” 
少年 ， | i 

“ “你 干 得 太 笨 了 ， 不 抓 住 才 怪 呢 。 为 什么 不 能 更 隐蔽 一 些 ?” 

“乘客 太 少 ， 根 本 干 不 成 吧 ? 要 干 这 冒险 的 事 ， 只 能 在 人 挤 
得 满 满 的 车 里 。” 

老头 各] 一 起 松 开 手 ,. 停 住 脚 ， 把 少年 放 走 。 他 们 的 计谋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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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了 。 但 少年 似乎 并 没有 完全 摆脱 他 们 的 束缚 ， 保 持 着 被 架 着 的 
姿势 往 前 走 了 两 三 步 ， 突 然 停 下 来 ， 猛 地 一 回头 ， 用 满腹 狐疑 的 
目光 有 盯 着 他 们 。 他 的 小 鼻子 已 不 再 使 劲 盆 张 ， 眼 哺 也 不 再 像 病 惧 
恢 的 狗 眼 ， 性 高 潮 过 后 ， 肉 体 的 温和 宁静 在 他 的 脸 上 呈现 出 天 使 
般 的 形象 ， 他 就 像 受难 后 濒 死 的 殉 教 者 ， 就 像 受苦 受难 后 的 圣 
fit 

“你 们 把 我 放 了 吗 ?” 少 年 大 声 地 问 。 他 还 半信半疑 ， 摆 出 随 
时 准备 逃跑 的 姿势 ， 

“ 噢 ， 我 们 本 来 就 没 打 算 把 你 扭 送 到 警察 署 。 那 是 开玩笑 。 
J 好 像 难以 启齿 一 样 咀 叶 着 。 少 年 的 一 本 正经 反而 让 救助 人 感到 
害羞。 

“可 我 想 今天 被 抓 住 一 定 会 倒 大 霉 ， 我 下 决心 也 要 让 你 们 再 
也 硬 不 起 来 。” 少年 用 挑 旦 的 口气 说 。 

] 和 老头 茫然 对 看 着 。 看 到 老头 好 久 才 露出 一 丝 笑容 ，] 也 
跟着 勉强 微笑 ， 就 像 宽 宏大 量 的 源 击 手 被 一 拳击 中 要 害 而 大 吃 一 
惊 ， 同 时 又 佩服 对 方 出 色 的 本 领 似 地 微笑 。 他 们 对 少年 的 好 奇 心 
感到 新 的 刺激 ， 更 留心 注视 着 他 。 他 似乎 很 急躁 、 急 怒 、 悲 哀 ， 
刚才 的 性 高 潮 后 的 平静 ， 使 他 像 诚实 温和 的 圣 徒 一 样 的 形象 已 荡 
然 无 存 ， 浮 现 出 极其 剧烈 不 满 的 浓郁 的 阴影 。 

“我 除了 这 身 大 衣 和 长 统 靴 外 ， 里 面 什么 也 没 穿 ， 我 敢 这 样 
上 街 ， 是 经 过 很 大 苦恼 才 下 决心 的 。 我 明明 知道 谁 都 上 果 着 我 ， 还 
是 要 跳跃 快 感 的 最 后 一 道 模 杆 。 本 来 应 该 在 时 速 八 十 公里 的 摩托 
车 上 闭 眼 放手 ， 可 我 害怕 那样 的 冒险 。 你 们 是 拿 我 这 个 像 敢 死 队 
员 一 样 玩 命 的 人 当 游 戏 的 工具 吗 ?” 

少年 布 满 血丝 的 眼睛 涌 出 泪水 ， 突 然 一 头 猛 撞 过 来 。] 运用 
在 大 学 半 假 学 来 的 拳击 术 狠 劲 地 阻挡 住 他 的 腹 膊 ， 立 即 把 他 制 伏 
了 。 少 年 疼 得 一 声 叫 唤 ， 两 只 用 膊 搭 拉 下 来 ， 眼 里 流出 几 滴 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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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 

“要 是 这 德行 ， 就 把 你 扭 送 铁路 法 察 或 者 公安 党 察 。 Jona 
气 ， 搓 着 发 红 的 手腕 ， 发 狠 地 内 着 少年 威胁 说 。 

“ 没 那 必要 ，。” 少 年 小 心 愤愤 地 说 。 他 的 汪汪 泪眼 明显 地 流 距 
iH eT AY AB 

J 觉得 少年 处 于 此 子安 眠 欧尚 未 入 睡 前 的 那 种 心理 不 平衡 的 
元 但 状态 。 说 不 定 这 是 J 所 不 知道 的 某 种 特殊 的 兴 禁 剂 引 起 的 元 
依 ， 他 想起 几 年 前 目 己 曾经 使 用 过 的 德国 安眠 药 那 日 色 的 药片 ， 
CRRA RT, I ABE POR Ei eg EE.) SEE 
挟 丰 服 这 种 安眠 约 日 杀 的 ， 此 后 了 一 直 处 于 莫名 其 妙 的 亢 脸 之 
中 ， 最 后 鱼 洛 极其 八 怖 的 不 知 不 觉 的 深渊 :……: 

] 回 百 往事 的 心情 把 自己 从 少 华 突然 袭击 所 伤害 的 感情 中 摆 
脱出 来 。 他 微微 一 笑 。 | 

“MERA BRA, MPR ERI REAR? 在 亩 火 
AY, fet CS 9 SE ea] .” 

只 要 你 们 不 是 间 性 恋 者 ， 我 就 去 。 我 可 不 蚌 同 性 恋 者 可 爱 
HS.” MEDORA S Se. 

] 没 回答 ， 他 已 经 很 长 时 间 没 有 和 同性 的 情人 睡觉 了 ， 但 有 
时 突如其来 地 对 小 伙 子 健壮 的 肉体 的 渴望 使 他 心 猿 意 蕊 。 他 自我 
惩罚 式 地 想 过 ， 你 决 不 再 有 那 种 刺激 性 的 性 关系 了 。 他 本 来 就 不 
认为 ， 男 同性 恋 者 的 本 质 与 生 俱 来 地 存在 于 人 的 内 心 深 处 ， 而 且 
注定 这 个 人 一 辈子 是 个 同性 恋 者 。 

“我 们 不 是 同性 恋 者 。 另 外 ， 你 对 我 们 说 话 要 客气 些 !1” 老 头 
讽 。 老 头 、J、 少 年 在 冬天 的 暮色 中 往 前 走 去 。 寒 风 夹 着 雪花 一 
阵 一 阵地 吹 刊 着。 少年 江 得 发 拌 ， 可 笑 地 打 了 好 几 个 蚂 儿 。 老 头 
AMS EY Car PUR ARE AN RAE, URGES RSE oboe 
Mes, GRRRE ESB ARK, -LP MA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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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沉睡 过 去 ， 发 出 轻微 的 屠 声 ，] 明日 一 定 是 安眠 药 起 作用 了 
出 租车 在 套色 阴沉 的 轨 路 上 不 顾 危 险 地 疝 南 火 明 疾驰 。 少 年 睡 得 
RA, IS ARTE hee A, Pe a. J 不 知道 他 说 什么 ， 
但 一 会 儿 老 头 就 昕 出 来 了 

“IK FER TES FBT AOE, BiH, SH.” 
头 说 ， 

“ 光 富 着 防水 大 衣 和 长 统 靴 ， 里 面 光 不 出 溜 的 就 进 地 铁 ， 你 
人 不 忆 为 这 就 是 可 怕 的 体验 吗 ” 梦 里 的 妖怪 大 概 就 是 他 自己 ， 变 成 
了 小 流 谍 啦 。 他 也 到 了 这 个 年 龄 。” 
“到 了 这 个 年 龄 是 指 什么 2” 

“从 十 八 岁 到 二 十 一 、 二 岁 这 个 年 龄 ， 就 会 感觉 到 妖怪 在 自 
CUA PYAR AE AS i” | 

“我 不 认为 你 和 这 个 该 子 的 年 龄 之 间 有 很 深 的 代沟 。 我 今年 
六 十 岁 了 ……” 老 头 话 刚 起 头 就 停 住 了 。 他 一 旦 沉默 ， 就 给 人 把 
目 己 坚 辕 封闭 起 来 令 人 无 法 接近 的 印象 ， 如 同 用 中 世纪 的 盔甲 从 
关 到 脚 严 严实 实地 包 上 宗 着 。 他 经 常 话说 一 半 就 打住 ， 紧 紧 报 着 虹 
BS, Be -- 样 的 目光 扫 视 四 周 ， 那 意思 是 说 别 看 牙齿 老化 得 像 
洋 石 ， 但 语言 的 猛兽 一 旦 被 这 牙 货 胶 住 ， 就 绝对 逃脱 不 了 。 每 当 
] 看 到 他 ， 就 会 凭空 想象 这 老头 各 种 各 样 的 人 生 经 历 。] 和 老头 
是 了 所谓 的 “马路 朋友 "J 跟着 这 老头 ， 对 他 的 过 去 和 现在 的 社 
会 地 位 一 无 所 知 。 他 们 的 相处 出 于 反 社 会 的 共同 立场 ，| 也 没有 
把 自己 的 经 历 告诉 老头 。j 本 来 就 不 认为 能 够 面 对 自 己 说 清楚 现 
在 自己 是 什么 样 的 人 。 他 猜想 老头 曾经 在 娜 个 外 国 当 过 外 交 官 ， 
或 者 当 过 政治 家 什么 的 ，J 不 是 没有 任何 根据 ， 因 为 他 们 常常 在 
外 交 部 或 者 国会 议 溃 堂 的 旁边 碰面 ， 每 当 这 时 ， 老 头 总 是 让 外 交 
部 管 员 或 者 国会 议员 茶 蒜 敬 敬 地 礼 送 出 来 ， 好 像 刚 刚 进行 过 一 场 
扩 服 人 的 谈话 。 老 头 身 上 常 无 至 今 还 参与 政治 的 俗气 ， 那 天 当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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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见 站 在 国会 议事 堂 地铁 口 等 待 碰面 的 」 时 ， 满 脸 焕 发 出 被 解放 
Wa, MIF. J 竟 觉 得 好 像 是 一 个 丑 老 太 小 向 他 问候 。 “我 
今年 六 十 岁 了 ……”J 想 着 他 的 后 半 句 话 。 也 许 与 老年 、 死 有 关 
吧 。 老 头 经 常 问 了 诉说 癌症 、 心 肌 醒 塞 这 些 直 接地 具体 地 威胁 自 
己 的 死记 人 切 怖 ， 他 大 概 想 说 我 今年 六 十 岁 了 ， 我 已 经 感觉 到 死 这 
‘MAREE A CRRA BRIA IE? 尽管 老头 没 露 半 个 字 ， 但 
] 推测 他 正在 心脏 动脉 硬化 ， 或 者 动手 术 也 白搭 的 瘤 肿瘤 ， 深 藏 
在 刁 体 的 某 个 部 位 ， 就 像 葡 萄 酒 珍惜 地 深 藏 在 酒 窖 里 -一样 …… 

“RK PREIS? (thik fh A ARES RS?” | 微笑 着 
问 老头 。 

“他 上 自己 一 直 这 么 认为 。 今 天 他 的 方式 很 独特 。 用 评论 相 扑 
Wa Rik, LRA.” 

“TR, AMRIT. ACE DRT ABBR, FA EH, 
这 简直 像 戏 勇 征 战 的 士兵 。 而 征 ， 他 这 么 个 小 孩 ， 一 定 才 十 八 
岁 ， 就 断定 自己 一 辈子 只 能 当 流 谍 。 你 说 ， 这 可 能 吗 ” 也 许 他 媳 
不 会 有 恋人 ， 也 不 满足 于 做 一 个 手 泽 者 ， 说 不 定 是 恐惧 梅毒 的 丈 
斯 底 里 者 ， 或 者 仅仅 是 没 钱 嫖妓 的 情欲 饥 铁 者 ， 你 说 呢 ?” 

不 ， 他 闻 怕 是 更 具有 意识 性 的 流 谍 。” 老 头 细 心地 端详 着 少 
年 的 脸 。j 觉得 他 和 自己 一 样 也 正 对 这 少年 加 深 好 感 。 但 先前 J 
一 直 为 老头 对 具体 的 人 所 怀抱 的 强烈 的 厌恶 情 绪 感 到 震 售 ， J 似 
平 党 得 这 是 他 与 老头 成 为 “马路 朋友 ”以 后 第 一 次 看 到 他 对 一 个 
陌生 人 如 此 宽 宏 大 量 。 他 考虑 自己 为 什么 会 觉得 这 个 少年 具有 魅 
刀 ， 愁 怕 正 如 老头 所 说 的 ， 今 天 他 的 行动 方式 “别具一格 "。 的 
A, 3 这 个 少年 是 一 PATRAS. FEW. ARE EAS TEER 

ATK EAE GE LY OB i, PRR 7 fe fel i th 
的 。 总 之 很 有 意思 。 老头 说 。 
i ACT SEL LEE FYE. de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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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 eA MEG ARG HE, aay 7 PEP, AR 
16: Ht CAR RRR TLHE. 

“AE EMG?" J fal, 

SERRA MAM?” IME SASL, PEREIHIETa J, A 
度 变 横 ， 

雇 店 的 位 者 给 他 们 开门 。 侍 者 穿着 深 绿色 的 制服 ， 上 面 装饰 
HEMT, MARROW RT, HA- RIUM EAOKE 
畦 ， 实 在 不 相称 ， 有 点 不 三 不 四 。 也 许 是 这 场 雪 首 得 他 只 好 如 
此 .3 人 打 着 寒 额 径直 往 服 务 台 里 面 的 酒吧 间 走 去 。 酒 吧 间 很 暖 
和 ， 大 家 的 心 才 平静 干 来 。 老 头 和 了 自然 而 然 地 在 少年 两 旁 面 对 
着 他 坐 下 来 ， 形 成 一 个 扇面 ， 好 像 监 视 他 似 的 。 少 年 很 反感 ， 首 
先 对 依然 拖 着 大 套 鞋 的 侍者 说 ; “CRIT, RRR.” JA 
老头 也 点 了 同样 的 酒 。 他 们 默默 地 先 二 了 第 一 杯 。 少 年 立刻 来 了 
精神 。 三 个 又 各 自 要 了 -- 杯 纯 威 士 只。 侍 阁 为 了 省 得 跑 来 跑 去 ， 
干脆 把 威士忌 瓶子 放 在 他 们 的 桌子 上 。 

“PRAT TAR EA YR? ERR” bE RE PE YY 
气 :“ 你 们 打 我 的 什么 坏 主 意 ?” 

“我 们 当然 想 知道 ， 你 为 什么 这 么 年 轻 就 当 流 误 ? 是 不 是 想 
知道 女孩 子 的 屁股 有 多 硬 ? 要 是 那样 的 话 ， 摸 摸 自己 的 屁股 不 就 
行 了 .”j 回 敬 少年 的 挑战 。 

“ 想 要 干吗 ?” 像 阔 发 现 腿 镜 蛇 一 样 ， 少 年 浑身 燃烧 着 愤 胃 的 
PUG, BRE eb NE 

“ 别 火 。 我 们 就 是 想 知 道 ， 你 怎么 当 上 流 谍 的 ?你 对 流 谍 怎 
么 看 ?因为 我 们 还 从 来 没有 碰见 过 像 你 这 么 年 轻 的 流 谍 。”J] 说 。 

我 是 许 人 。 ”少年 目 蛇 地 说 。 

“i A?” 

“我 想 花 很 长 的 时 间 写 一 首 惊 天 动 地 的 诗 。 这 首 诗 就 叫 《 严 


328 | 


AER PE AHL Yt 


A AY oe 22)” ZETA, “EVA TAL TR AT YB LR 
十 般 的 诗篇 ， 诗 和 流 谍 的 我 的 关系 ， 就 是 鸡 和 鸡蛋 的 关系 。 我 从 
小 孩 起 就 开始 当 流 误 ， 所 以 -一直 涡 绸 要 写 这 一 首 诗 。 为 了 把 诗 写 
得 更 加 惊人 ， 我 就 采取 最 勇敢 最 绝 电 的 流 谍 行 为 .” 

] 想起 他 记 识 的 一 个 年 轻 诗 人 .这 位 年 轻 诗 人 曾 是 他 第 二 个 
妻子 的 情人 。 在 妻子 创作 第 一 部 短 入 电影 的 时 候 ， 诗 人 经 常 在 】 
的 住所 、 别 墅 、 美 洲 豹 汽车 里 用 沉 酒 于 欲火 难耐 的 浓 雾 里 那样 幽 
急 傅 纺 的 目光 没完 没 了 地 观察 上 了 和 妻子 。 但 最 后 他 和 J 的 妻子 好 
像 也 没 能 旧梦 重 温 。 后 来 那个 饮 猫 一样 眼睛 的 不 抵抗 主义 并 突 然 
销声匿迹 了 ， 现 在 他 在 干什么 呢 ? 是 否 还 在 继续 写 他 那 软 绵 编 的 
封闭 的 主 ， 企 图 以 此 慢 慢 地 治疗 对 J 的 妻子 饥 渴 的 单 相 思 的 癌症 
陀 ? 其 实 ， 眼 前 这 个 少年 比 那个 诗人 似乎 更 具有 丰 伐 敏锐 的 诗人 
气质 ， 至 少 比 那 老实 巴 交 可 怜 兮 分 的 年 轻 诗人 更 具 强 烈 的 人 的 印 
象 。 因 为 他 是 敢于 赤身 裸体 只 穿着 防水 大 衣 和 长 统 靴 在 地 铁 的 一 
”和 群 陌生 人 中 射精 的 男子 汉 ! 

“是 什么 样 的 诗 ? 已 经 写 几 行 了 皮 ?” 老 头 的 好 奇 心 被 色 起 
来 ， 热 心地 问 。 

“你 问 写 几 行 了 ? 诗 是 这 样 写 的 吗 ?” 至 少 我 的 诗 不 这 么 写 。 
一 定 有 这 么 一 天 ， 我 本 能 地 感觉 到 已 经 酝酿 成 熟 了 ， 于 是 以 -- 秒 
钟 一 个 字 的 速度 ， 用 很 长 很 长 的 时 间 ， 一 直 写 呀 写 ， 就 写 出 来 
了 。 人 少年 目 中 无 人 地 说 。 

“可 总 有 草稿 吧 ? 哪怕 是 记 在 脑子 里 的 。”j 说 。 

“ 那 倒 是 有 。 就 为 这 草稿 我 吃 了 多 少 苦头 ， 最 后 我 打算 写 体 
验 性 的 诗 。” 

少年 乘 着 酒 兴 ， 口 若 悬 河 地 大 谈 特 谈 他 的 诗歌 构思 。 在 东京 
有 几 万 个 流 谍 ， 他 们 的 日 常生 活 却 像 极 其 孤独 、 精 神 空虚 又 充 奖 
危险 的 热情 的 斗牛 士 、 严 肃 的 走钢丝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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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 (PLAS ACHE ge A AP A BAY 2s ED SE SH AY SE 
ShMinf Rem KAI 4 sii. HE bays, AARAAH 
HE AVS BB EL AH eg Te Ss ols 5 8 Ht i a. 现代 社会 本 来 就 不 是 
Per AK a HTN, BRP ARES SF KAD LEAT G(X a8 apie 
照 日 己 的 意志 运转 的 男子 汉 以 外 ， 因 为 他 们 具有 无 比 的 勇气 。 两 
TBA, AW spa bp FFE Pet FP iC ret Nt ARK Fy BIL, 
TOM RRR. tired iinet ta 

mE AAR Se] ir ek, PS HE a oe YA LE BE 
Fm PP RP HISE, (OBE A Cray Sa AE 
于 险 填 。 

尽管 流 谍 对 被 揭发 、 处 罚 怕 得 要 命 ， 但 如 果 不 伴随 危险 的 感 
觉 ， 他 们 的 快乐 就 变 得 淡薄 、 含 糊 、 衰 弱 ， 最 后 就 失去 快乐 。 禁 
号 保障 走钢丝 人 冒险 的 快乐 。 如 果 流 良平 淡 安 全 地 完成 他 的 行 
动 ， 这 种 安全 的 最 终结 果 就 会 在 瞬间 把 紧张 全 过 程 的 革命 性 意义 
一 孝 勺 销 。 他 们 就 会 发 现 ， 由 于 没有 任何 危险 ， 快 乐 所 隐藏 的 动 
机 一 一 危险 感 ， 其 实 不 过 是 虚假 的 。 也 就 是 说 ， 刚 刚 享 受到 的 快 
乐 本 吴 就 是 虚假 的 。 于 是 他 们 只 好 重新 开始 这 一 无 所 获 的 走 钢 
丝 ， 直 至 被 捕 ， 陷 于 人 生 的 危机 ， 从 而 使 以 前 一 切 虚假 的 行动 结 
出 真正 快乐 的 果实 …… 

流氓 一 般 都 沉默 地 行动 ， 如 果 他 们 多 嘴 多 舌 ， 他 们 的 行动 、 
钳 百 就 只 会 变 得 滑稽 ， 徒 劳 无 益 。 他 们 像 马 戏 团 里 的 走钢丝 者 一 
样 默 不 作 声 。 但 一 旦 被 撒 ， 由 于 局 外 人 以 政 意 的 眼光 认识 、 确 定 
流 训 的 本 项 ， 于 是 有 的 流氓 会 进行 令 人 感动 的 自我 宣传 。 战 后 日 
本 政治 上 最 动荡 不 安 的 年 代 ， 在 十 万 人 示威 游行 包围 国会 的 群众 
中 ， 抓 到 一 个 贾 流 谍 的 。 他 对 备 察 这 样 说 : “十 万 愤怒 的 政治 
认为 现在 偿 不 是 时 候 而 放弃 了 性 兴奋 。 这 十 万 人 的 性 兴奋 ， 似 乎 
全 部 集中 在 混入 他 们 之 中 伺机 瞄准 姑娘 无 聊 的 屁股 的 我 一 个 人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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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这 首 评 你 应 该 写 ， 如 果 出 航 需 要 钱 ， 我 来 出 。” 老头 
We, RIS We wi, A RR, fh oA 
MKAKAIE TERA BUK EL, TESA ES RTE, fl 
Heal ey Hr BAS TA ORE NY BET i AE AB TL ba BAY Ob 
CARLA. 1X METE ANGE int Ae EY Se Asa] ay ay? 

不过， 我 现在 脑 千里 正在 形成 的 许 ， -点 也 没有 竹 风暴 二 
的 任 候 。 少年 不 满 地 说 ,“ 可 以 说 是 观察 性 的 。 

“观察 性 的 不 是 很 好 吗 ?”j] 说 。 

“如 果 只 有 观察 性 ， 诗 就 不 会 像 暴风 又 雨 那样 惊 心 动 昕 .” 消 
生 当 出 一 天 对 诗 具 有 深刻 思考 的 行家 模样 。 

“那么 ， 你 今天 是 否 深入 进 了 自己 的 诗歌 世界 ?”]J 说 ，“ 因 
为 你 至 少 超越 了 第 三 者 的 观察 。 

不 行 ! 因为 被 你 们 救 了 。 这 样 ， 我 的 奴 怖 心理 、 英 雄 气 概 ， 
一 切 的 一 切 都 变 成 虚假 的 了 。 今 天 我 似乎 党 无 缘由 地 预感 到 你 们 
这 租 救 生 艇 会 出 现 。” 少 年 说 。 

是 你 见 到 我 们 挺身 而 出 以 后 ， 才 觉得 本 来 就 有 这 种 预感 。 
你 被 闭 个 道德 的 妖怪 抓 住 的 时 候 ， 简 直 是 吓 破 了 胆 。”] 半 是 戏 
弄 地 安慰 他 。 

不 ， 到 现在 也 不 是 那么 回 事 。 因 为 我 被 你 们 搭救 的 时 候 ， 
开始 感觉 到 现在 不 是 那么 回 事 ， 已 经 不 行 了 。” 少 年 精 疲 力 尽 地 
4 FJ ge 他 那 稚气 的 脸 充 满 无 限 的 忧郁 阴暗 。 

本 程 老头 说 不 出 话 来 ， 衰 怜 十 想 地 看 着 他 。 他 正 掉 进 流氓 这 
个 没有 出 路 的 黑洞 里 ， 难 道 就 无 法 让 他 改变 方向 吗 ? 既然 他 渴望 
Ej BK TALI AY RAS, MEI) 和 老头 或 许 应 该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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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留 在 那 条 可 亚 的 道德 家 壮 汉 的 手臂 和 功名 的 束缚 里 蚂 ? 如 条 那 
样 ， 他 现在 - 定 在 管 察 署 里 -一边 经 受 寒冷 与 耻辱 的 前 教 ， 一 边 正 
“一气呵成 那 首 上 自己 满意 的 惊 心 动 媲 的 《严肃 的 走钢丝 者 》， 以 -- 
秒 钟 一 个 字 的 速度 永远 写 下 去 …… 

“你 明天 还 打算 继续 这 种 无 路 可 和 逃 的 自杀 行为 似 的 冒险 吗 ? 
人 穆 可 要 明和 日， 不 会 有 我 们 这 样 的 人 再 来 救 你 了 。”J 说。 

“明天 ?绝对 不 行 。 我 现在 累 得 很 ， 念 怕 要 经 过 很 长 时 间 的 
十 恼 才 能 下 决心 再 去 冒险 。 啊 ， 我 简直 像 一 个 本 来 想 自 杀 、 却 被 
KADER AL ER PPP BR FO Bg TY BE. BCT AY A RAR OAR AS RIX FS 
ESTEE RATES ERR, ATL SE a BG a HR 
人 ， 而 且 用 人 道 主义 的 烧火 棍 拖 回 到 这 人 间 地 狱 的 毒 火 里 。” 

“可 你 为 什么 这 么 甫 怕 被 捕 ? 这 不 是 把 被 捕 的 含意 看 得 太 重 
要 了 吗 ?” 你 就 是 安全 逃脱 ， 不 是 也 不 会 有 损 于 你 的 流 谍 行为 所 包 
含 的 冒险 意义 吗 ?” 老 头 说 。 

“LERCH Ee A PP, RIA, MR aD HE 
中 ， 我 采用 最 危险 的 行动 方式 。” 少 年 游刃有余 地 对 付 老头 。 

老头 和 J 感 奋 地 看 着 少年 。 他 给 人 的 印象 的 确 是 一 个 孕 含 着 
最 危险 的 紧张 以 至 随时 都 会 爆炸 的 不 幸 的 热血 汉子 。 这 是 富有 魅 
力 的 。 他 好 像 刚 刚 结束 幼儿 期 后 那 一 段 很 长 的 丑陋 的 年 龄 ， 将 会 
长 得 越发 俏丽 俊美 。 但 比 俊 俏 的 容貌 更 能 征服 了 和 老头 的 ， 是 他 
令 人 和 愧 楼 的 傲慢 里 闪 炼 着 这 年 龄 独特 的 光芒 。 

过 了 一 会 几 , J: “你 遭 到 那个 道德 家 袭击 的 时 候 ， 我 真 
起 给 你 打 一 针 强 心 剂 ， 免 得 你 心脏 受 不 了 吓 死 了 。 即 使 采用 最 危 
险 方式 的 流 谍 勇士 ， 不 是 也 怕 得 浑身 发 拌 吗 ?” 

“我 真 的 怕 成 那样 子 吗 ”要 是 那样 ， 就 说 明 我 向 真正 的 流 谍 
更 靠近 一 点 了 。 这 真正 的 流氓 不 是 与 我 脑子 里 一 丝 不 苟 设计 的 一 
使 一 样 的 意识 性 流氓 ， 而 是 超越 我 头脑 的 现实 存在 的 陌生 的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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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 是 我 内 心意 想不到 的 陌生 的 流 汇 。” 少 年 说 。 他 并 不 介意 ] 
WA, FRA RABE Pig Thee. J KEY BO 
者 ， 从 而 使 自己 能 够 继续 面 带 微笑 地 好 意 地 嘲弄 下 去 。 

“ 想 成 为 自己 内 心中 的 陌生 人 ， 我 像 你 这 么 大 的 时 候 也 有 过 
这 种 强烈 的 愿望 。 其 实 ， 单 纯 地 说 ， 这 是 小 孩子 想 成 为 大 人 一 - 样 
的 渴望 ”J 把 他 看 做 一 个 小 孩 ,“ 就 像 大 人 看 到 跷 着 脚 往 上 够 东 
西 的 小 孩 快要 摔 倒 ， 谁 都 会 伸手 扶 他 一 把 一 样 ， 我 们 当时 也 想 救 
你 … 把 。 这 是 一 个 大 人 的 世界 ， 不 管 你 怎么 想 接近 你 心目 中 的 流 
上 总， 每 次 都 会 被 周围 的 大 人 拱 救 出 来 ， 又 回 到 原来 的 起 点 。 说 起 
来 可 怜 得 很 ， 你 是 -- 个 西西 弗 斯 少年 。” 

“也 许 你 说 得 对 ， 如 果 是 这 样 ， 我 就 要 设计 一 个 绝对 无 法 中 
止 的 致命 的 独特 的 流 谍 行 为 模式 ， 让 大 人 们 在 我 的 下 一 次 行动 中 
欲 救 不 能 、 束 手 无 策 。 让 所 有 的 大 人 不 仅 制 止 不 了 我 的 倒 行 逆 
施 ， 而 且 还 想 一 起 把 我 倒 过 来 申 上 几 脚 ”少年 香草 和 欲 唾 的 天 真 
的 眼睛 深 处 ， 又 蒙 上 精 疲 力 尽 的 苍白 的 阴 共 ， 显 得 哀伤 凄惨 。 哪 
像 要 写 惊天 动 地 的 诗篇 的 诗人 ， 倒 像 一 个 考试 不 及 格 悉 导 苦 脸 泪 
HERA SS. 

于 是 后 悔 自己 嘲弄 有 点 过 头 了 ， 他 不 好 意思 地 看 着 老头 ，， 
老头 也 不 自在 地 看 着 他 。j 心 想 老 头 一 定 这 样 认为 ， 与 少年 直率 
坦诚 的 自我 表白 相 比 ， 自 己 过 于 自我 防卫 ， 这 不 是 太 卑 劣 了 吗 ? 
这 和 两 个 精神 分 析 医 生 面 对 患者 只 顾 防 卫 自 己 又 有 什么 两 样 呢 ? 
于 是 上 对 老头 点 点 头 提议 说 ;我 们 难道 不 应 该 也 把 我 们 的 事 向 少 
年 和 盘 托 出 吗 ? 

“我 们 是 选择 安全 第 一 这 种 方式 的 流 误 。 当 然 ， 不 言 而 喻 ， 

SHR RAEI 失 ， 但 我 们 两 个 人 共同 防卫 。” 老 头 说 。 

“说 了 半天 ， 这 个 酒吧 间 原 来 是 流氓 俱乐部 呀 。” 少 年 大 感 兴 

趣 地 说 ， AEA EI LIRR OS Lormo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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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 WE?” 

“ 正 因为 是 流氓 ， 所 以 才 应 该 建 记 他 们 的 俱乐部 。 如 果 这 也 
你 得 上 人 鼻 乐 部 的 话 。” ”老头 说 , “你 看 看 那些 同性 恋 者 ， 他 们 就 像 
一 种 将 殊 的 新 的 黑人 一 样 ， 遭 受 迫 害 ， 于 是 他 们 在 世界 各 地 组 织 
证 证 多 多 的 小 集团 进行 搂 抗 ， 说 不 定 他 们 正在 考虑 在 二 十 - 一 世纪 
独立 成 立 -一 个 自己 的 种 族 国 。 在 一 些 国家 也 会 产生 几 个 他 们 的 议 
Gi, PRAISE EMBRAER EMA RRMA, PIR ER, 
一 定 能 活 到 二 十 一 世纪 ， 可 以 亲眼 看 见 二 十 一 世纪 ， 那 才 真 正 是 
别人 的 存在 。 他 们 的 议员 一 定 人 才 优 秀 ， 很 有 影响 。 但 流 谍 比 同 
性 恋 者 更 具有 反 社 会 性 。 在 不 远 的 将 来 ， 同 性 恋 将 不 被 视 为 犯 
罪 ， 而 任何 时 候 要 流 误 都 是 犯罪 。 因 为 有 像 你 这 种 类 型 的 流 谍 ， 
把 逮捕 您 罚 作 为 流 误 必 须 具 备 的 根本 条 件 ! TT, REE 
该 想法 自卫 吗 ? 这 样 我 们 两 人 就 结 成 互助 关系 ， 像 搭救 你 一 样 ， 
在 条 急 关 头 互相 救援 。” | 

这 回 辊 到 少年 目不转睛 地 盯 着 了 和 老头 ， 他 似乎 被 勾 起 了 兴 
趣 ， 用 从 未 有 过 的 含 带 敬意 的 〈 承 认 对 方 存在 的 某 些 独特 性 的 态 
BE) 神情 询问 。 

“这 个 流 谍 俱乐部 的 会 员 有 很 多 吗 ?” 

“没有 。 现 在 就 我 们 两 个 人 ， 在 流 谍 依 然 惯 于 单独 活动 的 情 
况 下 ,这 是 一 大 发 明 、 是 长 足 的 进步 。 实 际 上 ， 我 ， 还 有 这 个 青 
年 ， 还 从 来 没有 被 抓 过 。” 老头 微笑 地 回答 , “怎么 样 ? 你 也 参加 
进来 吗 ?” | 

“我 不 愿意 被 人 搭救 ， 但 可 以 参加 进去 ， 专 门 救 你 们 俩 ， 再 
说 ， 我 现在 还 没有 考虑 好 下 一 次 的 行动 规划 ， 也 无 聊 得 很 。 另 
外 ， 我 还 想 看 看 其 他 流 谍 是 怎么 活动 的 。 我 的 激动 人 心 的 诗歌 的 
英雄 主角 ， 当 然 是 像 我 这 种 类 型 的 充满 危险 的 流 误 ， 但 那些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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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的 平庸 的 流 谍 可 以 作为 配角 ， 这 样 使 证 歌 结 构 更 肌 发 从 ， 盾 
PE Se a ALD” 

“ABW RE AY, EEX KR, RNA AI — ke He HK 
或 者 电车 或 者 公共 汽车 。 当 然 ， 在 你 考虑 好 新 的 自我 破坏 计划 之 
前 ， 你 的 任务 就 是 搭救 我 们 ， 因 为 这 是 你 的 愿望 。”] 说 。 

起 的 ， 是 我 的 愿望 1!” 少 年 心情 情 快 地 说 。， 他 眼睛 里 的 苍白 
了 明和 辟 已 经 烟消云散 ， 充 满 好 奇 心 ， 闪 内 发 亮 。 他 把 威士忌 的 杯子 
放 和 在 果子 上 ， 身 子 舒 舒服 服 地 沉 坐 在 沙发 里 ， 大 张 着 嘴 打 了 个 阿 
天， 用 侍 头 使 劲 搓 揉 着 眼皮 ， 妹 着 眼睛 继续 说 : “这 下 我 可 以 放 
心 睡 大 觉 卫 。 我 真 困 了 。 我 以 为 你 们 是 同性 恋 者 ， 一 直 提 防 着 ， 
部 不 敢 睡 过 去 ， 原 来 咱们 都 是 在 车 里 要 流氓 的 ， 一 路 人 ， 我 就 放 
心 了 。 可 是 你 们 两 人 怎么 想起 来 成 立 流 谍 俱 乐 部 的 ?最 早 是 怎么 
谈 起 来 的 ?还 是 ， 说 不 定 你 们 俩 是 父子 吧 ? 真 是 父子 俩 ?” 

“ 院 不 是 父 于 ， 也 不 是 兄弟 。” 老头 笑 着 说 。 

“ 那 最 先是 谁 向 谁 作 自我 介绍 ， 并 且 提 议 成 立 流氓 俱乐部 的 ? 
这 是 需要 很 大 勇气 的 川 。” 少 年 在 进行 敏感 的 推测 ， 他 现在 从 心 
理 上 已 经 很 接近 ] 和 老头 。 少 年 把 自己 的 好 奇 心 祖 露 无 遗 ， 实 在 
给 人 难以 置信 的 天 真 的 印象 。 

“是 党 要 勇气 。 流 氓 没有 同性 恋 者 那样 能 够 嗅 出 味道 的 特征。 
本 来 干 我 们 这 一 行 ， 像 今天 这 样 能 和 你 萍 水 相逢 ， 完 全 是 偶然 的 
竺 运 。 不 然 就 失 之 交 蔷 了 。 ”老头 笑 睐 上 耿 地 看 着 JJ， 愉快 地 说 。 

一 天 早上 ，J 了 心血 来 潮 ， 决 定 自己 要 去 当 专 在 车 里 调戏 女性 
的 流氓 。 那 时 ， 他 远离 性 的 世界 ， 渴 望 着 反 性 的 自我 惩罚 ， 同 时 
也 强烈 地 预感 着 极度 的 性 兴奋 的 冲动 。 但 是 当 ] 灵机 初 动 的 时 


”人 候 ， 他 并 没有 清醒 地 意识 到 他 内 心 存 在 着 流放 的 性 双 头 怪 。 他 只 


是 在 彻夜 不 眠 之 后 ， 躺 在 初冬 上 午 九 点 的 床上 ， 心 机 一 转 : 我 要 
当 流 谍 。 于 是 他 走 到 大 厅 ， 村 正在 各 措 影 师 研究 男 一 部 电影 分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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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剧本 的 妻子 说 :“ 车 你 们 随 使 用 ， 我 要 坐 电 车 出 去 一 下 。 ee 
得 摄影 师 都 问 他 :“ 上 哪儿 去 和 .了 只 回答 : “就 想 坐 坐 电车 。” 从 
此 开始 了 了 每 天 溜 街 的 习惯 。 他 每 天 早出 晚 归 。 回 到 家 里 时 ， 妻 
子 总 是 躺 在 工作 间 的 沙发 上 ， 毛 毯 盖 到 胸部 精 疲 力 尽 地 柄 睡 。 有 
WILK, J 和 妻子 几乎 没有 说 话 。 

现在 妻子 和 中 年 摄影 师 正 热衷 于 创作 另 一 部 电影 。 她 的 第 一 
部 电影 虽然 算是 完成 了 ， 但 只 是 参加 拍摄 的 有 关 人 员 看 过 几 次 样 
片 ， 然 后 由 一 家 电影 公司 花 二 百 万 日 元 买 下 来 销 导 掉 。 开 始 妻子 
坚决 不 同意 ， 最 后 也 不 得 不 屈从 了 。 现 在 就 以 这 二 百 万 日 元 为 基 
金 ， 购 买 彩色 胶卷 拍摄 风景 和 树木 的 片子 。 为 什么 会 导致 这 种 结 
kaye? 所 有 的 人 都 抱 忽 那个 被 称 为 小 弟 的 二 十 岁 的 演员 。 他 是 一 
切 混 乱 与 倒霉 的 根源 。 电 影 拍 完 后 ， 妻 子 开始 极 具 耐 性 的 漫长 的 
前 辑 的 时 候 ， 那 个 演员 参加 一 部 电视 连续 剧 的 演出 ， 一 夜 之 间 ， 
成 为 光辉 灿烂 的 明星 。 并 且 应 一 家 电影 公司 的 聘请 ， 决 定 首 次 在 
一 部 影片 中 担任 主角 ， 就 在 这 时 ，] 的 妻子 的 剪辑 工作 也 上告 完 
成 。 演 员 害 和 怕 自 己 在 这 部 电影 中 扮演 赤身 裸体 地 在 地 狱 里 生活 的 
形象 一 旦 公开 会 引起 恬 半 ， 就 向 制 片 人 和 盘 托 出 原委 。 事 情 传 到 
电影 公司 头头 的 耳 休 里 ， 于 是 经 过 艰苦 曲折 的 争议 ，) 的 妻子 终 
于 员 服 了 。 这 年 轻 的 演员 成 为 明星 以 后 ，] 只 在 电视 采访 中 见 这 
他 一 面 ， 这 个 二 十 岁 的 毛 头 小 伙 子 ,已 经 不 是 情绪 不 安 的 神经 质 
的 人 ， 他 不 会 像 浮 津 一 样 飘 浮 不 定 地 自由 开放 人 性感 ， 而 是 一 个 稳 
重 严 谨 沉 阅 的 、 只 相信 市 民 道 德 中 最 微不足道 的 性 的 顺应 主义 才 
的 形象 。] 曾经 想 和 这 个 人 睡觉 ， 现 在 感到 甚至 无 法 回忆 当时 的 
热情 。J 给 回 到 巴黎 的 妹妹 写 了 一 封 长 信 ， 讲 述 一 个 明星 诞生 的 
故事 ， 这 封 写 得 滑稽 幽默 的 长 信 一 定 让 巴黎 的 妹妹 看 得 心 花 怒 
放 。 年 轻 演员 主演 的 电影 博得 了 好 评 ， 但 摄影 师 把 演员 在 的 妻 
子 创 作 的 电影 中 的 形象 作 了 一 番 比 较 ， 认 为 小 弟 在 我 们 片子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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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旧 俊 美 潇 江 得 多 .年轻 的 看 员 队 此 不 髓 光 脐 于 的 往 志 . 

iF ie BEA BK WANE, LE a RSET EP ~~ EY MT by, 
COE, fhe BARA, A ea a. MA AAP 
SHAM AA ALS, Behe al, His TRSASKEYL 
作 ， 有 时 陪同 从 东南 亚 国 家 来 进行 政治 谈判 的 人 在 国内 旅行 ， 有 
时 和 美国 的 贸易 主 顾 一 起 住 在 饭店 里 ， 开 始 另 一 种 生活 。j 现 在 
有 时 还 接 到 这 个 高 级 妓女 打 来 的 电话 ， 但 她 不 再 到 J 了 的 住所 来 ， 
寺 为 独 的 电影 不 需要 女 演员 ，] 的 住所 也 不 再 举办 任何 聚会 。 

] 每 天 去 汐 街 ， 只 用 的 妻子 和 中 年 提 影 师 关 在 家 里 孤独 忧 
印 地 创作 电 义 分 镜头 剧本 。 当 他 们 在 大 厅 工 作 的 时 候 ，] 连 进 都 
不 进去 。 那 天 早上 ， 由 于 工 的 一 时 高 兴 ， 把 耳 梨 湾 海 边 山庄 里 愉 
快 的 沙龙 罕 会 搞 得 不 欢 而 散 。 此后， 除了 j 的 砍 子 和 揽 影 师 反 而 
更 加 色 黎 外 ， 其 他 人 都 风流 云 散 、 分 道 扬 镰 ， 名 自 孤 独 地 生活 。， 
做 而 以 J 了 的 眼光 看 来 ， 连 他 的 妻子 和 老 朋 友 摄 影 师 给 大 的 印象 也 
同样 是 极其 孤独 封闭 的 ， 他 们 对 电影 的 创作 已 经 入 迷 ， 基 至 有 点 
走火 入 魔 ， 但 并 不 感到 快乐 ， 当 然 了 几乎 都 在 外 面 汶 街 ， 观 察 直 
于 和 报 影 师 的 工作 只 是 非常 的 偶然 ,J 的 美洲 鹏 汽车 留 给 妻子 工 
作用 ， 但 现在 还 不 到 拍 外 景 的 阶段 ， 一 直 搁 在 车 库 里 ， 象 牙 色 的 
车 身 锭 上 一 层 灰 从， 黯然 失色 。 


] 开 没有 认真 想 过 ， 里 已 为 什么 要 选择 当 流 也? 一 方面 因为 
他 的 心灵 深 处 时 常 意识 到 自己 还 不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流 谍 ， 另 一 方面 
他 冯 吉 地 预感 到 当 他 被 别人 强压 的 手 壁 粗暴 地 揪 住 、 遭 受 种 种 侮 
守 时 ， 束 不 得 不 最 终 考 虑 这 个 问题 。 只 是 潜藏 于 内 心 深 处 的 、 自 
己 是 流 谍 这 种 含意 会 时 常 闪现 在 意识 表层 ， 在 瞬间 译 现 上 来 ， 如 
同 突 然 间 的 停止 缓刑 一 样 。 : 

一 天 黄昏 ，J 进 了 国 铁 中 央 线 下 行 的 快速 电车 ， 一 个 和 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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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ALOT AY Gi aR ST Aa Rd EY ATT, a i PRB ] 的 胸 
rb. WD. ACHR. J a GF A tte yp A i ey PT Eb EH i, 
A ACP AB en YY ie EP, Pe EB A 
PARIS PHAS, JPA A Bee oh oY ye ee 
Ee EAE. 开始 的 时 候 ] 紧张 害 怕 得 浑身 发 样 ， 呼 吸 都 不 
顺 。 她 会 不 会 叫喊 ? 她 会 不 会 用 双手 抓 作 自 己 的 手腕 向 周围 扩 磁 
AR RC? Be EU BY Be ee, 把 那个 坚挺 的 玩 艺 儿 使 到 地 
RE EER, FORBES 

, DRE ER, KAP EAE RR, KOR, * 
Fe 色 索 太 多 显得 阴暗 的 马 溜溜 漂亮 的 眼睛 几乎 一 虞 不 用 ， 
晤 得 粗糙 的 毛料 裙子 继续 抚摸 着 ， 突 然 感 到 -- 阵 学 眩 ， is 
JH EE TR ak PF SE TH a HE, EH ABIES, RR 
HH, RPT BL ty) ahh hh 4 tae. 但 寻 娘 并 没有 叫喊 。 嘴 层 
依然 条 财 者 ， 眼 瞪 就 像 舞 台大 幕 降落 下 来 -- 样 几 上 了 。 就 在 这 一 
降 间 ，J] 的 双手 在 她 的 必 股 和 大 腿 间 获得 充分 的 自由 。 他 的 右手 
Wot eg TE FE ATT BA aK 的 屁股 间 滑 了 进去 ， 左手 顺 着 张 开 的 大 腿 间 仲 
进 腹部 下 面 ， 

本 从 恺 怖 感 中 摆脱 出 来 ， 也 同时 减弱 了 本 身 的 情欲 ， 他 的 那 
Bt LFF a Bas. 他 现在 只 是 出 于 义务 或 者 好 奇 继 续 紧 持 抚 爱 ， 
这 时 ， 他 冷静 下 来 的 头脑 感觉 到 : 啊 ， 老 样子 ， 就 这 样 一 切 都 被 
容 公 ， 不 可 能 超越 这 种 状态 达到 一 个 核心 。 这 不 过 是 他 决心 成 为 
et IB — 大 开始 不 知道 重复 过 多 少 遍 的 同样 模式 的 一 个 过 程 。 不 
大 一 会 儿 ， 的 两 根 手指 头 感 觉 到 了 陌生 人 孤独 的 性 高 潮 。 

这 时 ， 电 车 疼 隆 隆 地 驶 进 了 新 宿 站 。j 看 见 从 姑娘 紧 闭 的 眼 
上 近 间 滑 出 内 亮 的 大 粒 泪珠 迅速 鼓 涨 破裂 ， 消 在 脸颊 上 ， 她 紧 闭 的 
噶 展 像 咬 着 一 口 酸 梅 -- 样 雕刻 着 裂 局 般 深 深 的 皱纹 。 车 门 开 了 ， 
] 说 人 群 推 拥 着 下 到 站 台 上 。 电 车 又 走 了 ， 他 仍然 原 地 站 着 。 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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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 连 头 也 不 同一 下 ， 了 感到 难 言 的 佐 独 ， 汝 水 模糊 了 眼睛 。， 他 起 
起 前 妻 服 安 ve 杀 的 那 一 天 夜晚 所 感受 到 的 无 比 晴 大 的 扳 独 的 
Cot, (Alef RUA SE, EP OC HTT AES, RRR AiR 
沉 ， 而 且 泪 水 直 消 。 正 是 那 泪 水 使 上 惊醒。 说 起 来 也 许 荒 唐 可 
笑 ， J 想 如 果 再 遇见 这 个 姑娘 ，-- 定 度 求 她 和 自己 结婚 、 在 -一 起 
鞭 辐 生活 。 紫 语 好 几 个 星期 ， 每 天 黄 竺 的 回 一 个 计 间 ， 他 都 在 东 
gv a irae AAR Fa, Se fil eB ORS FH, OAH 
PRWIEAR, BL. IN AG oy IE as ves Bi Se A PH AE 

A GX > Ge ORE —- oe TA RE EP 5 RY BAZ. 
iT PARAS SE AES AA J 决心 当 流 谍 的 最 初 日 子 里 ， 他 
在 电车 里 在 公共 汽车 里 在 百货 南 店 的 电梯 里 ， 虽 然 心切 如 火 ， 却 
HORE Re Pa A a AK RR ok, A RLS Bf 
te Ey Ae SO eh oe ie fay = A EE REAR AB AN RE, (BD 
ee PAAR 他 发 现 外 在 社会 对 流 
氓 竟然 有 形形色色 的 陷阱 、 、 充 满 政 意 的 制止 信号 。 他 生来 
束 从 没有 感觉 过 外 在 社 sate mites wh ge We Hh 2 A A AY -EGK.. 
从 他 成 为 反 社会 的 流 谍 活 动 家 之 日 起 ， 他 对 社会 的 存在 感 就 变 得 
最 为 敏感 。 这 个 时 期 ， 人 们 和 看见 在 蕊 路 上 转悠 的 时， 一 定 都 以 
为 他 是 一 个 笃 诚 坚定 的 道德 家 。 其 实 那 是 他 刚刚 变心 当 流 谍 后 艰 
苗 的 学 徒 修炼 阶段 …… | 

DARA “RED”, take eI eH PE 
的 广告 就 是 一 个 。 假 如 育 一 张 广 告 上 写 着 “百科 全 书 一 一 八 干 万 
人 都 受益 ”"，] 就 立刻 把 自己 想象 成 向 八 干 万 百科 全 书 的 爱好 者 
RAVE RAMI A, SOR Bea GCA, Hye 
VE ESL, A EB A BY 2 A A J RAK 
a, FALL AR 

REX - EAR TB RAS, J 能 够 得 心 应 手 地 进行 流氓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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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以 后 ， 也 决 非 次 次 得 于 、 地 福 称 心 。 他 和 钻 在 众多 的 阳 生 人 中 ， 


偷偷 摸 摸 地 抚摸 素 不 相识 的 人 的 性 器 官 ， 然 后 从 众人 中 安全 撤离 
出 来 ， 又 回 到 孤独 的 自我 ， 他 甚至 觉得 ， 要 完成 这 种 理想 型 的 流 
it ASE AR AY REN). J 梦 见 一 个 猎人 阁 进 座 林 ， 射 杀 -: 匹 鹿 ， 在 
死去 的 庵 旁 ， 他 作为 禁欲 主义 者 享受 着 男人 的 性 兴奋 后 拖 着 疲劳 
的 身子 回去 ,J 在 满员 电车 的 陌生 人 的 森林 里 弧 军 奋战 ， 然 后 悄 
悄 撤退 ， 他 只 能 期 望 猎人 般 的 兴奋 ， 然 而 总 是 中 途 受 撑 ， 事 不 如 
Ki, Oe SRA ROTA, 或 者 陷于 不 可 抑制 的 厌恶 感 ， 终 
于 无 法 节制 ， 纵 情 过 度 …… 

一 天 傍晚 ，] 站 在 涩 谷 始 发 的 大 型 公共 汽车 里 的 中 间 部 位 ， 
右手 抓 着 吊环 拉手 ， 左 手 从 后 面 贴 在 一 个 大 个 子女 人 袜子 与 紧身 
衣 之 间 的 皮肤 上 ， 了 眼睛 盯 着 在 自己 前 面 十 厘米 处 摇晃 的 那 结实 的 
脑袋 上 丰满 的 沉甸甸 的 头发 ， 闻 着 头发 的 味道 ， 紧 张 兴 奋 得 喉 吡 
发 干 发 涩 。 为 了 把 她 掀 开 的 厚 毛料 裙子 遗 住 ，] 只 好 像 骑手 一 样 
双 膝 前 届 ， 来 个 蹲 祥 骑 马 式 ， 但 这 样子 他 的 左手 就 不 好 活动 。 着 
急 痛 苦 的 情绪 似乎 从 左肩 一 直 麻 到 手指 头 。 但 是 上 坚持 忍耐 着 ， 
女人 突然 间 蹲 下 来 似 地 腰 往 下 -一 沉 ， 体 重 压 在 j 本 来 就 木 自在 的 
左手 上 ， 他 身体 失去 平衡 ， 额 头 一 下 子 撞 在 女人 的 肩膀 上 。 就 在 
] 直 起 腰 来 的 时 候 ， 他 的 左手 被 女人 粗壮 有 力 的 手腕 紧 紧 扼 住 。 
] 荡然 自 失 ， 在 疏 怖 的 洪水 流 涡 里 急剧 盘旋 下 沉 。 汽 车 一 到 站 ， 
他 脸色 繁 白 一 身 冷汗 地 被 女人 搜 荐 从 人 群 中 挤 下 车 来 。 这 时 ，] 
从 油 惧 与 绝望 的 心底 似乎 昨 到 一 种 感觉 和 谐 的 气味 。 他 第 一 次 亲 
身 感受 到 自己 在 渴望 流 谍 的 快乐 的 同时 也 具有 自我 惩罚 的 欲望 。 
他 不 想 逃 跑 ， 倒 像 受 到 母亲 保护 的 幼儿 一 样 跟着 这 个 女人 走 ， 交 
给 最 刻薄 最 凶狠 的 警察 。 但 是 女人 并 没有 把 于 带 到 警察 那里 去 ， 
而 是 带 到 墙壁 天 花 板 地 板 全 用 隔音 厚 纸 糊 了 几 层 的 简易 小 旅馆 。 
然而 了 越 是 想 尽 快 完成 性 的 贱民 一 伴 伺 候 的 苦 役 时 ， 越 是 力 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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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女人 的 小 霹 蜂 般 黄 色 脂 肪 肥厚 的 身体 赤裸 裸 地 横 在 脏 乎 乎 的 
日 光 灯 下 ， 皱 丑 闭 眼 ， 一 声 不 响 。] 一 丝 不 挂 地 屈膝 跪 在 她 的 身 
卷 ， 兰 耻 绝 望 地 低 着 头 。 似 乎 整个 房间 只 有 他 们 俩 裸体 的 气味 还 
ob 还 在 际 动 。] 也 闭 上 眼睛 ， 赚 曲 着 身子 ， 一 动不动 ， 老 老 

实地 等 竺 这 地 狱 百年 时 间 的 过 去 。 女 人 也 一 动不动 ， 像 一 头 正 
“eR RAP PE MT 

通过 这 次 今 人 难堪 的 痛 车 的 体验 ，J 明白 在 拥挤 吵 杂 的 人 群 
中 ， 隐 着 内 裤 抚 摸 女 人 的 东西 ， 会 产生 一 种 不 异 把 自我 存在 全 部 
投入 的 兴 盏 ， 而 一 旦 与 这 个 女人 同 床 做 爱 ， 自 己 所 有 的 性 的 狂热 
部 转向 拒绝 。 尽 管 他 经 常 处 于 性 饥 渴 状态 ， 但 已 经 好 几 个 月 没有 
和 雪子 同安 了 ， 而 仅仅 为 了 渴求 微不足道 的 性 接触 的 机 会 ， 每 天 
从 早 到 晚 钴 在 大 都 市 拥挤 的 人 海中 四 处 转悠 。 在 遇见 那个 老头 之 “ 
前 ，Jj 已 险 入 有 生 以 来 未 曾 体验 过 的 彻底 的 深层 孤独 。 如 果 没 有 
过 土 这 个 老头 ，] 早 作为 流 误 ， 做 出 爆发 性 的 危险 行动 而 被 抓 起 
来 了 。 从 这 个 意义 上 说 ，J 从 与 老头 的 互 救 关系 中 得 到 恩惠 。 

…… 那 一 天 上 午 ，J 乘坐 山手 线 根 环绕 东京 一 周 。 冬 天 的 阳 
光 淡 淡 地 映照 在 老鼠 背 一 样 黑 灰色 的 干燥 的 车 采 地 板 上 ， 修 悠 地 
蜗 浮 肴 一 些 灰 尘 。 车 里 座位 几乎 坐 得 满 满 的 ， 但 没有 人 站 着 。 大 
家 闲 得 无 聊 ， 而 且 并 不 疲倦 ， 眼 睛 扫 来 溜 去 。 这 是 流氓 最 不 走运 
的 时 刻 。 

车 进 了 了 上野 站 ， 事 情 就 发 生 了 变化 。 大 概 是 老师 带 着 参观 博 
物 馆 的 木乃伊 或 者 绳 纹 时 代 的 土 器 什么 的 ， 三 十 来 个 女 高 中 生 兴 
高 采 列 地 进 了 JE. J 正 想 站 起 来 混在 寻 娘 们 当中 ， 占 所 最 
有 利 的 位 置 ， 突 然 发 现 一 个 身材 高 大 的 老头 ， 比 自己 更 敏捷 迅速 
RAB HH THA. J 有 所 预感 ， 一 阵 心 跳 ， 转 而 静观 。 
老头 粗壮 结实 、 购 格 偏 强 。 他 穿着 高 级 驼 绒 大 家， 宽阔 的 肩膀 和 
Je Se BY) FD A eS EE EA LTE, AOE 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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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FAT, Sk ARERR -- TL, BR PG a A YE A 
那 -- 双 猛禽 般 锋芒 锐利 的 眼睛 外 ， 简 直 就 像 补药 广告 上 手 握 高 尔 
大 球 棒 的 理想 的 老年 人 形象 。 看 -- 眼 就 觉得 满心 舒畅 ， 无 疑 是 自 
己 老 年 的 榜样 。 车 里 有 几 个 空位 ， 女 学 生 也 不 坐 ， 就 像 遭 受 狮子 
表 击 的 斑马 、 惊 丽 不 安 的 小 鸡 一 样 紧 紧 聚集 在 一 起 兴致 勃勃 地 聊 
天 ， 那 听 听 嘻 嘲 的 声音 淹没 了 电车 的 隆隆 声 。 

老头 的 脑袋 和 上 身 仍然 -- 动 不 动 ， 眼 睛 渐渐 地 闭 上 ， 就 像 又 
困 义 不 想 睡 最 后 终于 入 睡 的 小 孩 一 样 慢 慢 地 合 上 眼皮 。J] 看 到 他 
眼睛 周围 刻 满 皱纹 的 枯黄 色 皮 肤 渐 渐 地 尝 出 一 层 淡 红 ， 就 像 龙 登 
杜 松子 酒 商 标 上 的 那 -- 条 醉 物 。 麻 党 似 遇 遇 嘻 嘲 的 女 学 生 忽 然 一 - 
PFOA RK, RAOUL RRA, CHEESE, 
嫩 的 脸蛋 由 于 惊 惧 害 怕 变 得 僵直 粗糙 。 只 有 老头 依然 闭 着 红晕 淡 
染 的 眼睛 陶醉 在 幸福 的 感觉 里 。 再 有 一 分 钟 ， 这 些 女 学 生 婴 喊 起 
RK, BRST RS RINE. JM > kw, RR 
己 要 被 抓 住 一 样 。 

电车 驶 进 日 奏 里 站 ， 车 门 一 打开 ，J 和 猛 地 蹦 起 来 ， 分 开 女 学 
生 ， 一 把 搜 住 老头 驼 绒 大 衣 的 腹 笨 使 劲 拖 下 了 车 。 车门 在 他 们 身 
后 立即 关上 了 。J 回头 一 看 ， 女 学 生 们 从 车 里 狠 狠 地 姓 着 他 们 ， 
其 中 个 子 最 小 的 女孩 子 满 脸 通 红 ， 泪 水 就 机 夺 眶 而 出 。 大 概 这 老 
头 刚才 抚摸 她 的 胸部 ， 满 足 孤 独 的 性 兴奋 感 …… 

“你 也 太 大 意 了 。” JRA, RELA, REAR HA 
我 厌恶 的 情绪 。 

“谢谢 你 。 要 不 是 你 救 了 我 ， zi HC. 老 
头 直 率 地 表示 感谢 。” 

”就 这 样 ，] 和 老头 成 了 “马路 朋友 "”， 两 人 一 起 到 亩 火 町 的 
酒吧 喝 了 一 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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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h, J Meek, Abn a RA AM AUB ASA, RH 
fa SR AE A, RP REIS Bie AEA LE, 
-一心 一 意 要 写 他 的 暴风 又 雨 般 的 流氓 译 ， 除 此 以 外 ，J 和 老头 没 
AES HTM Sth, WA Ae Pee WINK ABE! 
不 知道 姓名 。 几 平 每 大 从 时 到 上 晚 、 有 时 到 深 更 半夜 ， 十 分 亲热 和 
Bethe ER. HA, Re ERED, RRA 
ER. HEA ILE. HHH Bem OE CS 
路 朋友 ”。 少 年 一 直 穿 着 那 件 英 国货 的 防水 大 衣 (尽管 在 大 冬天 
ARABSED), AAR. WR. Hi, KHSBAM, Me 
MEIN AIA, Sea, HOREBEEA ALAM MH. 
ALKA SAS REE KOK SS SE RR, DE BR CO 
请 ， 决 不 计较 。 有 一 次 把 给 的 钱 全 甩 出 去 买 了 一 副 级 满 各 种 装饰 
.的 珊 级 滑雪 皮 于 套 。 于 套 上 的 装饰 物 实 在 太 多 ， 各 无 实用 价值 ， 
如 果 用 它 抚摸 女人 的 屁股 ， 女 人 不 会 觉得 被 人 玩弄 ， 说 不 定 还 以 
为 是 小 坦克 从 屁股 上 加 过 呢 。 

目 从 少年 加 进来 以 后 ， 进 行 流 谍 活 动 的 就 老头 一 个 人 ，J 和 
”少年 只 负责 保卫 。 少 年 从 一 开始 就 表示 只 管 保卫 ， 后 来 了 也 终于 
倒 在 少年 这 边 。 老 头 对 ] 的 变化 不 闻 不 问 ， 依 然 发 挥 他 的 丰富 经 
验 、 高 超 技 术 ，j 自 不 得 言 ， 就 连 少年 对 这 老 怪 物 、 老 流 汇 走火 
络 典 疯狂 也 甘 拜 下 风 、 目 愧 弗 如 。 

j 和 少年 在 车 朋 的 角落 里 常常 一 边 和 警卫 老头 的 活动 ， 一 边 讨 
论 流 谍 的 真切 含义 。 少 年 的 脑子 时 刻 都 在 构思 那 首 惊天 动 地 的 诗 
歌 ， 所 以 只 要 涉及 这 个 话题 ， 他 随时 随地 都 会 滔滔 不 绝 、 扎 平 所 
WV, ede, SCRA RRB A IK, Fa EAR 
KU. BIBRA TELOMEREBSD, WRAP. DFE 
个 狂热 的 人 ， 他 并 不 认为 安全 型 的 流 谍 也 具有 魅力 ， 他 不 容许 那 
A TE aR WAR BY PRK PAY. Be fe Be TRAY RIE Be VB LAT 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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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 
“在 党 无 危险 的 地 方 进行 党 无 危险 的 流 谍 活 动 ， 根 本 兴 奏 不 
起 半 ， 你 不 是 也 相信 这 一 点 吗 ” 因 为 这 种 流 谍 的 互 救 不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安全 ， 尽 管 刺激 很 小 ， 不 是 也 能 引起 一 些 兴 奋 吗 ” 我 们 在 亩 
火 果 第 一 次 谈话 的 那天 上 晚上， 老头 不 是 说 过 吗 ? 没 有 万 无 一 失 
A). 流 谍 就 和 捕捉 猛兽 的 独 人 一 样 。 如 果 大 草原 上 狮子 、 犀 牛 都 
老实 温顺 前 来 自 投 罗网 ， 那 猎人 就 会 无 聊 厌倦 得 发 神经 ! ”少年 
涪 。 

] 觉得 与 少年 讨论 很 有 意思 ， 因 为 他 不 能 不 考虑 自己 决定 当 
Va ETE 

“RE, RAS HE AER SH 2” a 
“是 没 出 息 。 不 过 ， 如 果 说 流氓 命中 注定 要 面 对 被 抓 起 来 蒙 
受 侮辱 的 最 大 危险 ， 现 在 不 是 用 不 着 那么 着 急 吗 ? 这 跟 死 一 样 ， 
虽说 人 总 有 一 死 ， 但 也 没 必 要 急 急忙 忙 去 死 川 。” 
“不 ， 我 认为 你 说 得 不 对 。 如 果 死 是 生 的 意义 的 唯一 证 明 ， 
我 就 尽早 死去 ， 如 果 被 捕 的 危险 是 决定 流氓 内 心 世界 的 因素 之 
一 ， 排 除 这 种 因素 的 流 谍 决 非 真 正 的 流 谍 ， 而 是 假 流 谍 。 这 样 的 
流 谍 最 终 一 钱 不 值 ， 马 上 就 变 得 无 聊 大 烦 。 我 诗 中 的 流 谍 英 纵 当 
。 然 绝对 不 是 这 种 卑微 寒 秦 的 小 屏 头 。 不 过 ， 我 不 明白 ， 那 老头 受 
| 到 我 们 的 保护 ， 可 那 一 副 孤独 丑陋 的 模样 就 好 像 真正 冒险 的 地 道 
流氓 一 样 。” 少 年 歧 了 一 眼 在 公共 汽车 的 人 群 里 满 脸红 晕 闭 着 眼 
睛 陶醉 在 自我 世界 中 的 老头 。 | 

于 是 ，] 对 少年 说 ， 他 推测 老头 健壮 的 体内 似乎 潜伏 着 瘤 的 
病灶 ， 还 时 刻 担 心 他 心脏 病 发 作 。 从 此 以 后 ， 少 年 对 老头 更 加 关 
怀 备至 ， 也 许 他 暴风 又 雨 的 诗篇 里 需要 一 个 垂死 的 流 旋 做 配角 。 

少年 还 时 常 把 他 下 一 次 的 决定 性 的 流 谍 活 动 方案 说 给 ] 听 ， 
每 一 次 都 使 ] 惊 丽 万 状 。 少 年 的 方案 无 疑 都 够 得 上 性 犯罪 ， 如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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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之 实 施 ，] Re ERED. AREA. 这些 方 案 早 己 超 
出 流 当 的 行为 世 畴 ， 成 了 网 亚 的 性 犯 排 : 

“不 行 ， 你 就 是 IRA GR RA ZF. BARAT, TR 
Kaeiay ree eM, PRL HRA PS pA ZARB ST 
Ax ay?” 

“其 实 ， 说 是 为 了 写 许 ， 不 如 说 更 为 了 让 我 成 为 真正 的 自我 ， 
也 许 必须 这 样 干 吧 。 少年 的 口气 带 着 几 分 神秘 。 

本 来 ] 对 少年 的 理 根 就 不 是 坚信 不 移 ， 只 是 因为 和 他 逐渐 加 
深 了 友谊， 就 想 让 他 从 这 种 梦想 中 摆脱 出 来 。 如 果 再 与 」 的 无 意 
识 相 对 照 ， 就 会 发 现 仿 怕 他 是 出 于 这 样 的 心理 作用 : JA 
难说 不 会 成 为 浑身 长 刺 的 海胆 式 的 危险 流氓 ， 他 对 此 感到 害怕 ， 
因此 拔 掉 少年 身上 危险 的 刺 ， 实 在 是 希望 获得 自我 防御 …… 

一 大 深夜 ，] 和 老头 两 人 在 再 火 町 酒吧 里 ，] MSRM. 
“我 认识 一 个 姑 嫂 ， 跟 半 个 妓女 差不多 ， 我 想 把 少年 带 到 她 那儿 
去 。 恕 果 这 样 能 转变 他 对 诗歌 的 兴趣 角度 ， 从 把 流 谍 作 为 英雄 是 
材 的 主 转 到 谍 歌 肉体 之 爱 的 抒情 诗 土 去， 这 对 他 不 无 好 处 。” 

“你 试 斌 看。 其实 真 想 当 流 误 ， 到 六 十 岁 再 当 还 不 晚 。” 老头 
A 4 [5] 

] 给 居士 歌手 打 了 个 电话 ， 把 少年 带 到 她 长 住 的 新 桥 的 饭店 
去 。J 癌 她 说 明 来 意 ， 告 诉 她 这 少年 必须 体验 一 下 正常 的 性 关 
系 。 少 年 无 可 无 不 可 地 微笑 着 ， 然 后 对 说， 他 觉得 有 点 紧张 ， 
“让 J 在 下 面 的 酒吧 和 间 等 者 。 昕 他 的 口气 似乎 已 经 从 轻率 的 爵士 歌 
手中 得 到 目 我 满足 。 然 而 、J 在 酒吧 间 里 一 杯 伯 和 鲁 诺 酒 刚刚 喝 
cc, BERET RA, JF eS hi Bix FE 
回去 ! 当 J 跑 到 歌手 房间 时 ， 少 年 西服 领带 依然 笑容 可 捐 地 悠然 
目 得 坐 在 椅子 上 上， 歌手 在 浴室 里 发 了 疯 似 地 拼命 冲洗 身子 ，j 探 
关 进 去 ， 告 诉 她 把 少年 带 走 ， 歌 手 回 过 头 ， 脸 色 苍 白 (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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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AR), YL A] 从 此 断绝 … 切 交往 ，J 把 浴室 的 门 关 上 时 ， 发 
ifs or ay Rae t b LIAL. a AE, J AN Tn, 
REA TAP ALE GR AZ SAY YE 

从 此 以 后 ，J AeA A be AE A TE, = EO HH 
去” 仍然 相安 无 目地 继续 班 街 ， 然 而 ， 少 年 终究 不 是 能 在 」 和 老 
头 处 水 久居 住 的 新 的 定居 者 ， 他 不 过 是 在 」 和 老头 的 庇护 下 ， 为 
实施 第 二 次 决定 性 的 流 误 行 为 而 作 自我 缓期 执行 处 决 。 他 是 短 时 
ee] a [ea] BR AA 

ee 寒冬 将 斥 的 -个 深夜 ， 天 空 雷 声 隆 降 ， 大 十 时 下 时 停 。 
Ri Ree YORIAE, (2 SA PER PA, J 的 妻子 和 中 年 摄影 
bill ey SF TH Gk Oh AY ERR HE PSHE Le, eT KEM ER - 
直 要 忙 到 初夏 。-- 天 早晨 ，] 去 雷 火 町 的 酒吧 和 老头 会 合 ， 少 年 
有 好 几 天 不 露面 了 了 ， 他 好 像 患 了 忧郁 症 。 现 在 如 果 没 有 这 少年 
] 和 老头 就 是 外 在 人 群 里 ， 也 觉得 提 不 起 精神 。 这 一 天 ， 他 和 和 老 
头 见 到 久 不 露面 的 少年 ， 禁 不 住 心花怒放 。 这 使 ] 想起 还 是 和 
老头 两 人 的 时 代 ， 当 老头 见 到 本 时 会 高 兴 得 满 脸 生 辉 ， 显 得 姑 陋 
难看 。 与 当时 的 j-- 样 ， 现 在 的 少年 对 j 和 老头 感到 厌恶 ， 满 心 
的 不 高 兴 形 诸 于 色 。 他 椅子 前 的 低 矮 桌 子 上 摆 着 安眠 药 瓶 子 和 威 
士 忌 酒杯 。j」 和 老头 责备 的 眼光 小 心 翼 翼 地 特 了 他 一 下 ， 但 谁 也 
没有 开口 抱怨 他 一 大 清早 就 喝 列 酒 和 了 吃 安眠 药 ， 他 们 只 是 默默 地 
在 椅子 上 扭 动 着 身子 ， 尺 量 坐 得 舒服 些 ， 脸 上 始终 保持 着 微笑 。 

“我 已 经 做 好 第 二 次 行动 的 准备 。 我 打算 干 。” 少年 说 。 

老头 和 ] AAOF, FAWN, WIRE, RRA 
和 威士忌 使 少年 的 头脑 开始 发 烧 ， 他 神情 尖 利 ， 充 血 的 眼睛 肿胀 
起 来 ， 脏 平 乎 的 脸 一 直 繁 白 到 耳根 ， 愤 怒 的 吹 斯 底 里 的 声音 业 动 
沙哑 ， 像 小 孩子 的 声音 一 样 ， 令 人 想起 第 一 次 见面 时 只 贴身 穿着 
长 统 靳 和 防水 大 衣 的 那 一 个 绝望 的 冒险 家 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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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你 今天 不 照样 穿着 西服 、 裤 子 吗 ? 要 不 要 现在 就 躲 进而 
所 里 换 上 防水 大 衣 和 长 统 靴 ?” 老 头 用 笔 撑 的 嘲弄 口吻 掩饰 心中 
的 不 安 。 

“不 ， 我 的 方法 与 前 一 次 不 一 样 。 前 -一 次 被 你 们 妨碍 的 时 候 ， 
我 不 是 说 过 了 吗 ?”” 少 年 说 。 他 把 搭救 他 叫做 “妨碍 ”，J 感到 自 
己 对 少年 的 友谊 受到 践踏 。 

“可 你 不 是 对 我 说 过 ， 并 不 想 实 现在 电车 里 强奸 、 在 地 铁 里 
杀 死 老太婆 之 类 邮 狠 残酷 的 梦想 吗 ?”] 极力 冷漠 地 说 。 

“我 以 后 谁 也 不 告诉 了 ， 只 要 一 说 出 去 ， 我 的 计划 就 像 海 市 
履 楼 一 样 消失 得 无 影 无 踪 。 反 正 以 后 你 们 别管 我 了 。 我 一 开始 就 
说 了 ， 我 参加 流氓 俱乐部 只 是 专门 救 动 多 们 。 以 后 你 们 就 不 要 再 
管 我 了 1” 少 年 说 。 

“ 那 你 为 什么 特地 告诉 我 们 你 第 二 次 冒险 已 经 准备 完毕 、 并 
且 一 定 要 于 ?用 不 着 跟 我 们 说 ， 自 己 一 个 人 路 到 远 远 的 什么 地 方 
单独 干 不 就 行 了 吗 ?” : 

“我 只 是 给 你 们 告别 来 的 。 我 们 终归 是 朋友 吧 ?” 少 年 直 截 了 
当地 提 到 友谊 ， 充 血 的 眼睛 立即 泪水 汪汪 ， 深 情 地 看 着 和 老 
头 ， 不 由 地 令 他 们 感动 。 少 年 像 发 脾气 的 小 孩 一 样 粗暴 地 站 起 
来 :“ 别 妨碍 我 ! 我 是 经 过 死去 活 来 的 痛苦 折磨 好 容易 才 下 这 个 
决心 的 ， 我 下 决心 是 做 出 牺牲 的 ， 所 以 你 们 就 不 要 再 妨碍 我 了 。 
我 对 你 们 这 种 闹 着 玩 似 的 安全 型 流氓 已 经 忍无可忍 了 。 如 果 你 们 
再 妨 得 我 ， 我 就 向 警察 检举 你 们 1” 

少年 小 跑 似 地 大 步 流 星 出 了 大 门 ， 老 头 和 J] 结 了 帐 ， 紧 追 出 
去 ， 气 噶 吁 吁 地 尾随 着 在 残雪 消融 后 干燥 的 马路 上 怒气 冲冲 地 弯 
腰 大 步 疾 行 的 少年 。 少 年 往 国营 电车 亩 火 叮 站 方向 走 去 ， 突 然 他 
获得 地 转 过 头 ， 以 一 种 无 法 容忍 的 盆 冲 的 姿势 站 住 ， 狠 狠 地 盯 着 
] 和 老头 。] 和 老头 犹 徐 了 一 下 ， 还 是 走 上 前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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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们 为 什么 跟着 我 ?” 少 年 叫 起 来 。 在 安眠 药 和 威士忌 的 夹 
攻 下 ， 他 的 心理 状态 已 经 完全 失衡 ， 身 体 也 出 现 反常 ， 高 大 的 上 
身 渐渐 焉 斜 ， 然 后 猛然 站 直 了 ， 接 着 又 开始 至 斜 。 

“你 醇 了 。 回 去 睡觉 ! 我 们 用 出 租车 送 你 回去 。” 

“你 们 为 什么 跟着 我 ?又 不 关 你 们 的 盯 ， 为 什么 要 干涉 ? 现 
(ERIE ZEKE” DERI, AO HOO 
是 繁华 热闹 的 商店 街 ， 围 观 的 人 立刻 挤 了 上 来 。 

“ 那 好 ， 我 们 不 干涉 你 。 可 是 你 也 不 能 不 许 我 们 观看 你 冒险 
吧 ? 我 们 正 想 看 看 你 这 个 危险 型 流 谍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 因 为 我 们 
并 不 认为 你 下 决心 冒险 以 后 就 能 随心 所 欲 地 写 那 首 暴风 又 雨 般 的 
诗篇 。 好 吧 ， 你 想 干 什么 就 干什么 吧 ! 我 们 决 不 搭救 也 不 妨碍 
你 。 如 果 现 在 你 怕 『， 这 才 是 地 地 道道 的 胆小鬼 !”] 的 声音 由 
焦躁 渐渐 变 成 惜 恨 。 | 

少年 似乎 吃 了 一 惊 ， 一 种 纯朴 的 表情 从 脸 上 掠 过 ， 看 着 J， 
然后 猛 一 转身 ， 迈 步 走 去 。 他 不 再 回头 ， 把 和 老头 忘 在 脑 后 ， 
沉 漫 在 自我 的 激情 里 。] 和 老头 默默 地 尾随 着 ， 和 少年 保持 三 二 
米 左右 的 距离 。 

少年 进 了 亩 火 町 站 ，] 和 老头 等 他 过 了 检票 口 后 ， 也 去 买 
票 。 买 票 费 了 点 时 间 ， 拿 到 票 过 检票 口 时 ， 发 现 少年 已 经 开始 行 
动 。 通 往 神 田 方向 站 台 的 台阶 ， 与 通 往 池袋 方向 站 台 的 台阶 交叉 
成 一 个 肩 形 ， 少 年 站 在 那儿 的 一 家 小 店铺 旁 ， 右 手 握 着 一 个 幼女 
的 手 ， 左 手 拿 着 红 猴 子 电动 玩具 给 她 看 ， 稍 稍 弯 着 腰 说 些 什么 ， 
然后 把 玩具 给 了 小 女孩 ， 牵 着 手 走 上 通 往 神田 方向 站 台 的 台阶 ， 
那 情景 就 像 亲 亲 热 热 的 兄妹 俩 ， 谁 见 了 都 会 发 出 会 心 的 微笑 。 只 
有 J 和 老头 看 出 少年 似乎 打算 诱拐 幼女 ， 蒜 然 司 立 ， 对 相信 这 个 
事实 本 身 都 感到 害怕 。 

少年 的 身影 消失 在 站 台 上 时 ， 小 店 销 里 面 的 厕所 门 开 了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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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一 个 年 轻 的 妇女 ， 她 环顾 四 周 ， 胆 愤 地 轻声 叫唤 着 谁 ， 然 后 立 
_ 即 惊慌 恺 惧 起 来 ， 大 声 叫 唤 着 孩子 的 名 字 跌 跌 挤 撞 地 快 步 登 上 通 
往 池 袋 方向 站 台 的 台阶 。」 和 老头 不 约 而 同 地 同时 往 前 迈 了 一 - 
步 ， 想 告 诉 她 应 该 上 相反 的 台 阶 ， 但 两 人 都 没有 张 瞒 ， 介 出 的 手 
臂 无 力 地 垂 了 焉 来， 只 是 果 呆 地 站 着 。 难 道 他 们 真 的 被 少年 语言 
的 魔力 镇 住 了 了 吗 ? 

女人 揪心 的 翡 叫 声 营 -- 样 从 头顶 急速 降落 下 来 ， 像 是 对 他 们 
的 抗议 。j 无 眼 显 及 老头 ， 蹦 起 来 朝 刚 才 少 年 登 上 的 台阶 三 步 并 
着 两 步 跨 跃 上 去 。] 看 到 了 目 不 忍 睹 的 凄惨 悲壮 的 一 幕 。 出 手 线 
电车 正隆 隆 吼 叫 着 进 站 ， 对 面 站 台 上 年 轻 的 女人 伸 直 手臂 好 像 就 
要 跃 到 铁轨 上 似 的 ， 幼 女 倒 在 两 条 铁轨 中 间 黑 红色 碎 石 子 的 低 
洼地 上 挣扎 ， 手 里 还 拿 着 那 只 红 猴 子 玩具 。 少 年 双 膝 跪 在 电车 进 
站 的 那 条 铁轨 上 ， 上 身 向 空中 仰 着 ， 像 一 匹 倒 地 的 列 马 要 仰天 电 
鸣 ， 把 幼女 扔 到 安全 的 碎 石 子 低洼 地 后 的 双手 弯曲 在 胸 前 ，j 吓 
得 闭 上 眼睛 ， 就 在 这 一 瞬间 ， 他 看 见 电 车 车 头 被 少年 的 鲜血 染 得 
通红 的 奇怪 的 幻影 。] 翡 叫 着 消 下 泪水 。 

一 个 小 时 后 ，] 和 和 老头 并 肩 坐 在 亩 火 是 的 酒吧 的 沙发 上 ， 上 默 
默 地 看 着 自己 手中 晃动 的 酒杯 。J 想起 年 轻 的 母亲 把 幼女 紧 紧 抱 
在 怀 里 鸣 咽 着 对 围观 的 人 们 反复 说 的 话 : “他 是 个 神 啊 ! 我 的 防 
子 看 到 我 ， 就 从 站 台 跳 到 铁轨 上 想 过 来 ， 谁 都 以 为 我 的 孩子 没 救 
了 ， 连 我 都 绝望 了 。 可 那个 人 救 了 她 一 条 命 ， 他 是 神 ， 自 己 却 


“那个 少年 活 在 世上 能 当 流 误 ， 这 么 一 想 ， 我 自己 也 得 到 
些许 惨 然 的 安 于 。” 老头 说 , “我 觉得 ， 流 谍 就 是 像 那个 少年 一 样 
印 使 以 死相 搏 也 决 不 动 播 的 危险 分 子 ， 而 我 们 这 样 担心 安全 的 流 
OR As a SE FE ABN at SLR i a oh OY LE” 

“WR, ROT AE RE LU AL” J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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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自己 还 是 有 假 。 我 觉得 ， 我 们 最 后 的 路 ， 要 么 当 少 征 
那样 危险 的 流 谍 ， 要 么 洗手 不 干 ， 二 者 必 居 其 一 。” 老 头 说 ， 

“我 也 这 么 想 。 恺 怕 以 后 我 不 到 这 酒吧 来 了 ， 也 不 再 和 你 见 
面 了 .”] PRARAR HE. 

“大 概 你 将 洗手 不 干 ， 我 会 变 成 更 危险 的 流氓 。 我 的 确 预感 
到 自己 有 一 天 在 地 铁 的 人 群 中 被 捕 ， 然 后 心肌 梗塞 死去 。” 

] 站 起 来 ， 老 头 依然 坐 在 沙发 上 仰 脸 看 着 J]， 摇 了 摇头 。 他 
眼 较 通红 ， 像 怒火 燃烧 性 欲 兴奋 ， 又 像 苹 登 杜 松子 酒 商标 上 的 本 
铭 似 的 ， 露 出 了 翡 宴 的 微笑 。 和 猛禽 样 锐利 的 眼睛 ， 蒙 上 一 层 白 
色 的 泪 雾 ， 这 是 了 见 到 的 老头 最 和 萝 枇 祥 的 老人 的 眼睛 。j 的 眼 
晴 又 被 泪水 浸 湿 ， 他 也 和 老头 一 样 ， 淡 淡 地 微笑 ， 轻 轻 地 摇 揪 
头 ， 默 默 地 离开 酒吧 ， 出 了 饭店 。 他 真 担心 自己 会 不 会 在 身后 老 
头 的 眼光 里 贫血 倒 下 ， 他 坐 进 饭店 侍者 叫 来 的 出 租车 ， 绝 望 地 反 
泣 起 来 。] 刚刚 失去 他 一 生 中 最 好 的 两 个 朋友 …… 


有 几 个 星期 ，j 没有 出 门 ， 他 发 现 自己 在 家 里 对 妻子 是 一 个 
负担 和 痛苦 。 不 仅仅 是 妻子 ， 为 拍摄 电影 做 准备 到 家 里 来 的 摄 弦 
师 对 J 的 态度 ，] 也 有 所 觉察 。 可 是 ] 每 天 想 的 尽 是 少年 和 老头 ， 
对 妻子 和 摄影 师 的 态度 并 未 深究 其 中 的 含意 ， 他 现在 变 得 跟 幼儿 
一 样 迟 钝 。 

终于 有 一 天 早上 ， 摄 影 师 走 进 J MRE, BAH eH AIS 
要 谈 ，j 还 以 为 又 是 电影 制作 费 、 美 洲 豹 汽车 使 用 权 之 类 的 二 
呢 。 然 而 摄影 师 告诉 他 ， 他 正在 和 的 妻子 相爱 ， 而 且 妻 子 已 经 
怀孕 了 。 J 简直 不 相信 自己 的 了 丁 杂 ， 他 盯 着 眼前 这 个 鲸鱼 头 一 样 
LARA BR Le LA, ee ELA a 
男人 。J 并 没有 无 法 容忍 的 痛苦 的 感觉 ， 他 倒 以 为 这 很 自然 。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 这 个 热情 得 不 可 思议 的 怪人 、 精 密 仪器 迷 、 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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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 和 只 对 电影 创作 感 兴趣 、 瘦 干巴 的 、 一 身 肉 长 得 跟 男 人 一 祥 
的 妻子 之 间 会 发 生 这 样 的 事 ， 这 到 底 是 怎么 回 事 ? 了 实在 纳 问 ， 
妻子 那 反 女性 的 腰 居 然 还 有 怀孕 的 能 力 ?” SE A BY Ae ME 4S 
会 死去 ? 

“J， 我 知道 你 -- 定 感到 震惊 。 你 最 早 的 老 朋 友 痛 闫 你， 是 
We? ]。 ee ee, RRP EAA AC? J 惊讶 地 于 以 反驳 。 现 
在 , “朋友 ”这 个 字眼 能 引起 他 具体 联想 的 ， 只 有 死去 的 少年 和 
依然 在 嘲 杂 的 人 群 中 孤独 地 进行 流氓 活动 的 老头 。 

“从 什么 时 候 开 始 的 ?”] 问 得 傻 ， 他 自己 都 为 这 无 聊 的 问题 
感到 脸红 。 从 什么 时 候 背 叛 自己 的 ? 知道 了 又 怎么 样 ? 

但 是 摄影 师 老 老实 实地 回答 :“jJ， 从 你 不 在 家 的 了 时候” 

“KARR EO?” | a ALO RAH OD. 

ea MK MAY Ee -— P20 a aR al 6, ah a 
orgie | 
， 你 是 性 变态 。 蜜 子 告诉 我 ， 你 把 自己 的 麦子 都 当 作 同性 
est Bose eat. 坦率 地 说 ， 性 变 信 的 男人 拥有 妻子 的 时 候 ， 
其 他 男人 应 该 和 他 的 妻子 发 生肉 体 关系 。 这 是 其 他 男人 的 义务 。” 

J 想到 摄影 师 和 妻子 在 背后 对 自己 的 性 韵 说 三 道 四 ， 才 真正 
您 火 中 烧 。 摄 影 师 好 像 也 有 思想 准备 等 着 挨 j 的 搂 。 但 是 」 没有 
对 摄影 师 诉 诸 暴 力 。 于 是 ， 自 从 j 在 耳 梨 湾 的 山庄 搂 了 摄影 师 以 
上 后 一 直 郁 结 在 心头 的 自我 厌 亚 的 肉瘤 终于 消失 了 。 

“ 那 你 们 打算 怎么 办 ?”J 了 看 着 摄影 师 那 一 双 熟 悉 的 充血 的 慌 
乱 不 定 的 眼睛 ， 关 怀 体贴 地 问 。 

“和 和 密 子 结婚 ， 我 们 要 这 个 孩子 。 如 果 你 同意 和 密 子 离婚 的 
Wo” 摄影 师 显得 很 兴奋 。 

“你 的 妻子 、 孩 子 怎么 办 ? 

“ 信 怕 只 能 给 生活 费 了 ， 如 果 孩 子 能 妇 我 抚养 当然 最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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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LA er RETR Ae A” J bb 

“REMY, LEAR, LUA ee.” ET. LA hE 
RGR RRM REA A DRM AS RAR. J 同情 怜 
WAH, Ayer iX PPC ARE Pe GE REA, De Bl 
REI tf Be A BEES SL: YY 2 AT 

“FEES dp FE EP 2” Sie, “FE ai PUB LJ? Hh 
fk af 6m?” | 

“Mae Fp. 

“ 那 我 暂时 搬 到 父亲 那 几 去 .”j 说 。 

“ab 47 HUGG AY Pree " 

“阿里 弗 勒 克 16 SE OKT WL AIRS i). SR SE BR 
PUM AR. BR FREERGY PRES 

“J, GHB TR.” Tae UB aE, (Rt RR SF a Hh 
BN, OKA TTA A POR, FEF AUR 7 SF eB TE TH] 

JERE, TPA AA BD nT SE AL ie OH 
fe] eA MARAT, J RRR, FEAR ABS AO a EE 
RH, ASPIRE TH, AR RRERE PSII, HEIL TAD 
摸 的 美洲 鹏 车 里 。 他 到 丸之内 的 钢铁 公司 大 楼 ， 把 与 妻子 离婚 、 
暂时 栖身 家 里 的 原委 告诉 了 当 总 经 理 的 父亲 .， 父 亲 始 终 和 颜 悦 色 
做 关 地 听 厦 ， 人 然后 问 J: “ROE KT?” J 回答 说 :“ 三 十 岁 ," 
“三 十 岁 ” 这 人 名 话 在 他 的 耳 打 里 产生 一 种 特殊 的 回响 ， 总 觉得 自 
己 做 了 什么 亏 心 囊 似 的 。 三 十 岁 ? 已 经 不 是 小 护 了 。“ 你 头 一 个 
老婆 目 杀 以 后 ， 过 着 一 种 隐士 的 漂泊 生活 ， 这 次 第 二 个 老婆 跟 别 
人 睡觉 ， 把 你 甩 了 .这 不 是 一 半 对 一 半 吗 ”你 也 三 十 了 ,现在 不 
是 该 过 正常 人 一 样 的 生活 吗 ” 我 的 公司 要 建 一 个 条 合金 厂 ， 这 是 
一 场 革命 ， 我 打算 最 近 去 美国 ， 视 察 有 关 的 合作 公司 ， 做 些 建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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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 你 当 我 的 秘书 跟 我 走 一 趟 怎么 样 ? WERE RA BT 

里 给 你 安排 一 个 有 干 头 的 位 时 好 吗 ” 这 个 汞 合金 厂 要 建 一 栋 四 十 
层 的 大 楼 ， 你 先 看 看 幻灯 片 ， 很 激动 人 心 呵 。 相 当 不 错 。 你 一 定 
会 接受 我 的 意见 开始 新 的 生活 !” 

] 和 父亲 一 起 一 边 看 彩色 幻灯 片 一 边 考 虑 父亲 的 这 一 备 话 ， 
老 的 朋友 和 妻子 都 已 离 去 ， 新 的 朋友 一 个 死 了 ， 一 个 消失 在 东京 
一 于 万 的 茫 沪 和 人 海中。 现在] 于 喘 一 人 。 的 确 ， 现 在 不 正 是 作为 
一 个 舰 详 主义 痢 回 到 现实 生活 的 大 好 时 机 吗 ?”] 明白 ， 他 对 前 妻 
自杀 所 背负 的 责任 感 、 犯 罪 感 与 第 二 个 妻子 对 自己 的 不 贞 、 背 上 叛 
相互 抵消 的 想法 ， 从 情绪 上 说 也 是 自我 欺骗 而 已 。 承 认 这 种 自 欺 
难过 不 束 是 作为 和 脑 应 主义 者 回归 现实 生活 的 第 一 步 吗 ”他 预感 
到 ， 目 己 以 后 将 历经 无 数 的 目 欺 ， 最 后 也 成 为 和 现在 在 身 旁 像 情 
绪 不 满 的 野兽 一 样 ， 喉 噶 咕 鸣 咕 噜 响 着 聚精会神 地 看 着 彩色 幻灯 
片 的 老 怪 物 一 模 -- 样 的 老头 。 他 想 开 了 ， 像 长 时 间 的 海上 漂流 者 
被 人 搭救 上 来 一 样 的 感觉 ， 即 使 是 被 敌 船 搭救 …… 

] 终于 屈服 了 ， 接 受 父 亲 的 意见 。 离 出 发 还 有 三 个 星期 ， 他 
的 日 常生 活 将 突然 开始 满 负荷 地 运转 。] 走出 总 经 理 办 公 室 ， 经 
过 长 长 的 走廊 ， 进 了 电梯 。 他 脑子 里 描绘 着 四 十 年 后 与 刚才 见面 
的 父亲 一 样 容貌 风度 的 自我 形象 。 现 在 的 父亲 、 四 十 年 后 的 自 
忆 ， 印 使 刁 患 瘤 症 、 心 肌 梗 塞 ， 也 能 泰然 处 之 ， 顺 应 主义 老 怪 物 
的 不 动 声色 的 冷漠 决 不 会 半点 走样 。 啊 ， 自 欺 获 人 的 顺应 主义 才 
的 新 生活 从 此 开始 了 。 了 就 像 一 个 工作 繁忙 、 精 明 能 干 的 公司 职 
员 一 样 潇 酒 麻利 地 出 了 大 楼 的 自动 门 ， 向 停 在 地 铁 站 日 边 上 的 车 
FER. MEM, J 突然 感到 丧 魂 落魄 的 极度 性 兴奋 ， 神 差 鬼 
使 般 连 踢 带 跳 地 上 顺 着 地 铁 台 阶 跑 下 去 。 

] 销 进 地 铁 拥 挤 的 车 月 ， 身 子 尝 不 客气 地 在 人 堆 里 挤 来 挤 
去 ， 像 囊 先 约 好 似 地 贴 在 一 个 姑娘 身后 ， 眼 睛 立即 迅速 地 四 周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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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EASE BERT. A RRAU RAT, ABP HL ER BLA LS 
Ay SEO SATORU, ARPT SERR A, TOMER IS, Ce OF Ag Ae 
胖 的 、 富 有 弹性 的 屁股 中 间 热 乎 乎 的 止 洼 处 不 断 磨 蹦 着 。 他 立即 
感觉 到 进入 欲 回 不 能 的 地 步 , 新 生活 、 没 有 自 其 散人 的 新 生活 ， 
他 的 脑子 烧 得 通红 ，-- 阵 无 声 的 是 吟 ， 他 达到 了 性 高 潮 。 外 界 的 
一 切 喧 器 声 勾 恢复 了 ， 他 的 精液 的 的 确 确 污 胜 了 姑娘 的 外 套 ， 这 
是 一 个 铁证 ， 就 像 - FT RR AN HY bs 4 BB I RE PAL 
WY, J USCIS CE AC HG EH UHL ee UE AR a AY RR JL 
WA A MIRE TJ, FUR PRR ARIEL, (te oi © aH ok Ew a 
站 杀 那 天 夜晚 涟 涟 泪水 的 赎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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